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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 


托马斯 • 马丁. 林赛 ( 1843 . 10 . 18 .— 1914 . 12 . 6 .) 是英国 

著名的宗教改革史专家，在西方史学界颇有影响。他出生在拉纳 
克郡 （ Lanarkshire ) 莱斯马哈高 （ Lesmahagow ) —位新教牧师的 

家庭里，青年时代曾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因成缋优 
异多次获奖学金。1869年，林赛在爱丁堡大学毕业，任当地独立 
派教会牧师。1871年，他翻译出版了宇伯威格的《逻辑学:。1872 
年起，林赛任独立派教会所属莱斯马哈髙神学院教会史教授，转而 
集中精力研究教会史。 DOO 年，他的《: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出 
版，引起史学界的瞩目。后来，他继续钻研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 
宗教改革，多次为《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和《剑桥英国文 
学史》撰稿，最后撰成这部《宗教改革史》。 

«宗教改革史》是林赛的成名作，全书分上、下两册，约有七十 
多万字，第一版于 1906— 1907年问世，旋即再版 （1910 年），1937 

年又在纽约重版，至今仍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宗教改革史的权威 
著作。 

林赛除潜心研究宗教改革史外，还积极参加约瑟夫 • 张伯伦 
早期的政治活动，并与工人运动活动家本 • 蒂利特、汤姆 • 马纳和 
坎宁安 • 格雷厄姆等交往甚密。 

林赛与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认为宗教改革不是与 
当时社会环境无关的突然爆发的运动，而是一场“肇始于政治、文 
化和经济结构变化” C 作者序言）的伟大的宗教运动。他主张研究 
宗教改革必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宗教改革发生的社会和宗 



教背景、路德派宗教改革、德国以外的非路德派宗教改革、苒洗礼 
派、索齐尼派和反三位一体思潮、反宗教改革。所以，他在<宗教改 
革史》上册里，先用一编的篇幅(共六章)描述宗教改革前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然后再论及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在资 
产阶级史学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他在第一编的前两章里，首先指出以罗马教廷为一方，以西欧 
各国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揭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 
一般政治背最。这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自封为圣彼得的继承人 
和基督在世代表的罗马教皇，早就觊觎普世的最高权力，即西方世 
界的最髙宗敦和世俗权力。1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 
那开始鼓吹，任何人包括国王在内必须服从教皇，否则就是异端 
分子和裂教者，教皇有权将其废黜和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 
与此同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布《教令集解》，全面解释教皇拥有普 
世的最髙权力。后来的教皇一直坚持这个狂妄的要求。另外，宗 
教改革以前西欧诸国政治形势的突出特点是走向统一，逐渐形成 
民族国家。英国是西欧第一个实现民族团结的国家。法国从査理 
七世起王权渐渐强大，虽然不够稳固。西班牙在15世纪末也建立 
了强大的王国。只有德国和意大利比较落后，仍然处于分裂割据 
状态。德国虽然事实上分裂为众多的独立小邦，却有强烈的统一 
愿望，先后制定过许多统一的方案。 

林赛认为文艺复兴直接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所以他十分 
重视对文艺复兴的研究。第三章是专谈文艺复兴的，可他在第六 
章里又详细介绍了科利特和埃拉斯穆斯等人的主张。他指出，在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德国神秘主义者决定创办“共 
同生活兄弟会”，以改革宗教和教育青年。在兄弟会兴办的众多学 
校里，培养出象埃拉斯穆斯、康拉德 • 穆蒂、雅各布 • 温费林、塞巴 
斯蒂安 • 布兰德和约翰 • 盖勒、冯 • 凯泽尔斯贝格等一批著名的 



人文主义者。他髙度评价罗伊希林和胡滕反对罗马教会的英勇斗 
争。他认为萨沃纳罗拉的血没有白流，它向人们说明如果没有一 
场大动乱的冲击，要改革中世纪教会是根本不可能的。科利特和 
埃拉斯穆斯不仅痛斥罗马教会的罪恶，而且强调教士根本不是人 
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其主要职能应当是宣讲上帝之道。为了更好 
地让人们了解上帝之道，埃拉斯穆斯还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及其拉 
丁文译本和评注，这本书是后来路德把新约译为德文时的重要参 
考。在我国，关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关系的研究可以说还没有充 
分展开，许多问题若明若暗，林赛的研究必将引起大家的注意。 

林赛在第四章里着重介绍宗教改革前德国的经济发展、农民 
状况和社会起义，而且史料翔实，有很高的价值。他详细描述了农 
民的生产、生活负担、娛乐、婚礼和风俗习惯，明确指出到15世纪 
末和16世纪初穷苦农民的状况已大大恶化。 ® 他分析了 1476年 
前后德国兴起的朝圣风和盛行崇拜圣母马丽亚的原因，而这些内 
容在一般史学著作中则很少涉及。他估计富格尔家1546年时有 
资本约6300万古尔敦也是准确的。根据苏联德国史学家艾浦斯 
坦的研究，该年富格尔家自有资本为5100万古尔敦，但另有外资 
1300万古尔敦，两者合计共6400万古尔敦，③与林赛的怙计接 
近。不过，林赛的研究从今天来看是很不够的。在林赛之后，许多 
国家的学者对这个时期德国的城市和贸易状况、工农业中资本主 
义关系的发展、农民的阶级分化和“鞋会”兴起的经过等，都做过更 
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专著，现在对这些问题已能描绘出 


①苏联著名的德国史专家斯米林，根据马尔克章程和农民的申诉书等原始资料 
证明，日益繁重的劳役和名目繁多的实物、货币缴纳同时并存，是农民战争前德国农 
民，特别是商南德意志农民状况的特点。参见斯 米林： < 〈 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 
纲》，1952年〗俄文版，第85页。 

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1961年俄文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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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晰得多的画图。此外，他的有些提法也是不恰当的。例如，他 
称汉斯 • 贝海姆和“鞋会”成员的理想是“宗教社会主义”，甚至是 
“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偏颇。他们的理想确实披上一层宗教的 
外衣，但没有任何理由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林赛对宗教改革前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的论述(第五章），为 
宗教改革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也是他在学术上的一个 
贡献。林赛 认为: “路德和其他一些宗教改革者精神生活的真正根 
源应从当时的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中去寻找。”确实，任何新学说 
的出现，“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 
经济事实中”。①看来，为宗教改革提供思想资料的不仅有人文主 
义者，而且也有人们的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林赛认为，路德生活 
在宗教气氛十分浓郁的环境里，自幼熟悉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 
和赞美诗，其中有人的得救不靠善功和教士而靠耶稣恩賜的思 
想因素。就连母亲摇睡孩子时哼的曲子也充满靠耶稣赐福的思 
想。例如，有这么一首 曲子： 

“哦，和善与仁慈的±，耶稣基督， 

旣然您也曾有童年， 

您能否赐福 
和降恩给我这小宝刃7 

哦，仁慈的±，耶稣基督， 

请您保佑我的小宝双。 

捶吧，唾吧，我的小宝识， . 

他，和善与仁慈的耶稣，始终爱你。 

他豕远和你同在，绝不将你抛弃， 

_ 他会使你聪明 、健康和有出息。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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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仁慈的生，耶稣基督， 

保佑我的小宝贝。” 

此外，在共同生活兄弟会、神秘派、塔波尔派和其他一些不属罗马 
教会的宗教组织里，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新教思想和仪式的萌芽。 
后来，有些学者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 
林赛有点过于看重这些思想资料的作用，过份贬低路德等宗教改 
革家的巨大贡献，说什么“在路德的主张中，没有令人吃惊的新 
内容，都是他们心中始终信仰的某些东西，只是他们不能使其条理 
化而已。”其实，姑且不论路德的主张中是否有令人吃惊的新内容 
(实际上有新内容，不仅在宗教方面有，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思 
想上也有)，仅只把某些思想条理化并与罗马教会相对抗，也是一 
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二编共八章，专门论述从1517年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到 
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这三十多年期间路德派的宗教改 
革，是全书的重点。林赛在第一章论述赎罪券论战开始以前的马 
丁 • 路德时明确指出，路德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宗教改革领袖， 
除了受到人文主义以及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的某些影响外，主要 
是因为他亲身体验到天主教会那套复杂的赎罪制度根本拯救不了 
灵魂。这个解释是深刻的,符合实际的。 

起初，路德确实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僧侣。他在加入奥古斯丁 
修会以后不久 说过: “如果哪个僧侣曾~靠修道而升入天堂，我应该 
就是那个人。修道院里所有了解我的同伴，均可对此作证。我愿 
永远为僧，靠斋戒、祈祷、诵读和其他种种善行成为一名殉道 
者 。”① 可是，后来的实践证明靠修道拯救灵魂是不可能的，路德越 
来越感到失望。 他说： “即使我乐于听到赞扬我和我的行动的甜蜜 
热情的言词，和听任被 说成是一个轻而易举就成了圣洁无瑕的、 

①备普和德鲁里编:《马丁 • 路德》，1983年英文版，第4页， 



旣可吞没死神，又能吞没魔鬼的奇迹创造者，可是这一切并不 
存在可以支持我的力量。每当由罪恶和死亡引起哪怕一个小小的 
诱惑时，我顿时感到和看到，无论是洗礼或僧侣生活，对我都毫无 
裨益；我觉得我久已失去基督和基督的洗礼。我是世界上最痛苦 
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而且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克制。” 
(本书边码，第 428 页）1 5 10年底和 1 S 11 年初的罗马之行，使路 
德亲眼看见罗马教廷的腐败，他开始闪现人只能靠信仰得救的念 
头。①不久，路德升任神学博士，接替施陶皮茨担任维滕贝格大学 
神学教授，开始讲授新约。到1516年中期，路德在对圣经的研究 
中已明确提出唯信称义的主张了。 

林赛对赎罪券和九十五条论纲的分析(第二章），也是独到的。 
他详细考察了赎罪制度的起源，指出在早期基督教会里，凡犯有严 
重脱教罪行的人，只要向全体教徒忏悔并履行相应的赎罪，如施 
舍、延长斋期和释放奴隶等，便可以重新入教。后来，犯罪者由于 
种种原因，替如患病，无法履行原来的赎罪而改由他人代行，赎罪 
的内容也可能减免，向全体教徒公开忏悔渐渐变成向教士私人忏 
悔。 I 2 世纪，教会正式规定七件圣事，即七礼，原来的赎罪制度被纳 
入告解礼之中。13世纪初，哈尔斯的亚历山大正式提出功库 ( the - 
sams meritonzm ) 说，鼓吹在教皇掌管的功库里储藏着基督、圣母和 
圣徒们的无穷功德，可以取出来代人赎罪。七礼和功库说，奠定了 
赎罪券的理论基础。14世纪初，赎罪券便泛滥起来。林赛认为， 
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里提出六点对赎罪券功效的不同意见，其中 
之一就是否定功库说。1518年10月，路德去奧格斯堡会见教皇 
代表卡杰坦，功库问题仍然是双方的一个重要分歧。今天我国史 
学界对如何评价九十五条论纲还有不同意见，多数人很少论及功 
库问题，林赛的看法也许 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不过，林赛没有对九 

①兰克:《德 国宗教 改革史>,1905年伦敦英文版，第147页。 
vi 



十五条论纲作出全面评价。例如，他没有注意到九十五条论纲里 
两次提到理性的意义。海涅说得好，从此“这个宗教本身变成另一 
种宗教了；印度的诺斯提教的因素从这里消失了，我们看到，犹太 
教的自然神论的因素又在其中抬头了。”不仅如此，它还在“德国产 
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 
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 
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① 

1521年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是林赛着力描述的内容。在第 
三章里，他对教皇和皇帝的勾结、教皇使节阿莱安德和査理五世皇 
帝其人、沃尔姆斯城的局势、路德两次出席会议的经过以及沃尔姆 
斯帝国敕令的出笼，都有详尽的描述。拿教皇和皇帝的勾结为例， 
他 认为: “罗马已尽其最大努力要用宗教手段除掉路德，但没有成 
功。若要想打倒他，若要想扼杀这个新宗教运动和与它相连的民 
族起义，只有在最高世俗权力的帮助下才能实现。教廷于是转向 
皇帝。”在德国民族情绪高涨之际上台的皇帝査理五世，虽与教皇 
有矛盾，但在与法国的斗争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两个问题上有求 
于罗马，便不惜牺牲德国的民族利益，与教皇达成一项肮脏的政治 
交易，共同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然而，教皇和皇帝的倒行逆 
施，受到帝国议会多数代表的抵制。路德及其支持者巧妙地利用 
这个矛盾，挫败了教皇代表不允许他在会议上讲话的阴谋，终于在 
第二天 (4 月18日）的会议上作了铿锵有力的发言，勇敢地捍卫了 
自己的主张和德国的民族利益。 

对于路德在帝国议会上发言的结束语，/林赛作了有意义的考 
证。根据会议记录，路德只是说“上帝会保佑我的 ” (Got kum mir 
zu hilf )。 火概在 1546 年出版的《路德文集》里，这句话成了“我站 
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愿上帝保佑 ，阿 门 ” (Hie stehe ich，ich kann 
® V 利希 • 海涅 5 论德国 》, i 9 S 0 年商务中译本 ，第 232、234 页。 




nicht anders thum ? Gott helfe mir ， Amen )。 另外,会议参加者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林赛认为 ：“当 时极为混乱；它很象是人们情 
绪激动时得到的总印象，而不是最后一句话的确切回忆。”这种说 
法比较合情合理。顺便指出，有人把这旬话译成“我屹立在此，我 
别无选择”，似乎有点理想化了。林赛曾经批评在一些油画和艺术 
品里，人们总是把路德在帝国议会上发言时的姿势描写成笔直挺 
立，肩膀宽阔，头微微仰起。实际上，路德“是一位修士，养成了修 
士那种谦恭的习惯。他站着时弯腰低头，膝部微曲，不故作姿 
态。……他恭恭敬敬地称呼皇帝和各等级的代表，并为任何失礼而 
表示歉意。”林赛的这番描述，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林赛对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到1555年奧格斯堡宗教和约期间 

< 

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描述(第五章)，也是饶有趣味的。他认为，路德 
这个人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使新教徒之间的团结难以实现，不利 
于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①在1529年的 施佩耶 尔帝国议会上，已经 
通过继续贯彻沃尔姆斯敕令以迫害路德宗教改革的决议，形势迫 
切要求新教各派联合起来。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尔利希 • 慈温利, 
在国内取得一定成功后，便着手实现建立新教国际联盟的雄心勃 
勃计划。1529年10月，在黑森伯爵菲利普的安排下，慈温利和路 
德在马尔堡会晤。双方在多数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仅在圣餐 
中饼酒与圣体的关系上出现分歧。然而，路德毫不让步，扬言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是检验一个基督教徒的标准，凡不同意他的看法的 
人都是基督的敌人，会谈不欢而散。同年11月，菲利普又安排路 
德与南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城市的代表在士瓦巴赫会晤，同样由于 
路德在圣餐问题上的固执，使联合德領新教徒的努力又一次遭到 
失败。于是，一个分裂的新教徒只好静候德皇御驾亲临来解决宗 
教纠纷 • 而当时的査理正 处于他权力的颠峰，便欣然决定召幵 

①对此，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见何 礼魁: 《马丁•路德传>，香港版，第 130— 134页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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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很自然，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 
国议会上，査理始终掌握主动权，最后又一次通过要镇压路德宗教 
改革的决议。 

林赛对<奥格斯堡告白》的分析是深刻的。他以为，人们说告 
白企图大大缩小路德派与天主教方面的差别，夸大路德派与慈温 
利派的分歧，是有道理的。他说告白把“新教的要求压缩到最低限 
度，处处贯穿着梅兰希通的和解精神。”他一眼看出，路德派一再反 
复强调的唯信称义的“唯”字不翼而飞，告白只是一般地提到因信 
称义，把它看作是“他们共同信仰体系中许多部分的基础。” 

本书第六章专门介绍路德派的教会组织。林赛 认为： 农民战 
争以前，路德丝毫没有世俗政权有权管理教会的想法，农民战争使 
他对“普通人”产生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怀疑心理，并促使他把他 
的宗教改革运动交给世俗政权控制，不再做任何可能有利于建立 
民主教会的事。1526年起，几乎所有北德意志诸侯，除萨克森公爵 
和勃兰登堡选侯等少数诸侯外，都改宗路德派并建立新的教会组 
织。各邦诸侯是教会的首脑，下设宗教法庭代表诸侯处理宗教纠 
纷。由于诸侯互不统属，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路德教会。黑森伯 
爵企图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路德派教会，由全体信徒选举产生监 
督、长老和执事，但遭到路德的激烈反对而被迫取涓。 

第八章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总结和进一步概括，集中分析了路 
德派提出的唯信称义、众信徒皆教士、基督的位格和圣经、教会观。 
例如，林赛指出路德派对基督位格的看法已与天主教大大不同，他 
们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全权代表，必须了解基督才能了解上帝，甚至 
不大愿意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在他们看来，基督不再是一个令 
人生畏的审判官，而是一位慈祥的救世主。所以，新教神学可称为 
基督学。 

«宗教改革史* 一书的主要缺点是，作者罗列了许多资料，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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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唯物史 观的眼 光去分析这些资料，不能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 
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关于宗教改革的背景，林赛从政治、经济、 
文化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有些分析还是深刻的，有时也讲阶级和 
社会起义，但就是不懂得“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 
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都是“阶级斗争的搏 
战。”①他不懂得路德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 
懂得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这场革命的顶点，反而割 
裂农民战争与宗教改革的血肉联系。说什么“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 
与突然出乎意料发生的起义，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边码第 页); 
农民战争对宗教改革有“不祥的影响，……妨碍了宗教改革在德 
国各地的开展，……断送了可以创立一个经过改革的德国民族教 
会的希望”(边码第335页)。这种看法，在资产阶级学者当中比较 
流行。恩格斯从来没有孤立地研究路德的宗教改革，总是把它和 
骑士暴动、农民战争一起，视为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 
部分。 

林赛注重研究史料，强调根据第一手资料描写事件的经过，所 
以在书中引证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史料。他治学严谨，一旦发现错 
误就改正，该坚持的仍继续坚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祥民 

1987年7月1日于北京 


x 


①恩格期: <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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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这部宗教改革史的目的是要记述发生在当时社会环境中 
的一场伟大的宗教运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巨人 
辈出的时代，而这些巨人的突出特征不易以今日之标准予以衡量。 
由于年深日久，须要我们记住，一个世纪的道德风尚虽可用另一个 
世纪的来评判，但该世纪的人物却应当用他们同时代人的，而不应 
全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来评说。宗教复兴肇始于改治、文化和经济 
结构的变化，它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平平安安地产生。所有这一些 
都增加了叙述上的困难。如若我冒昧承担这项工作需有借口，那我 
的借口是我多年来一直特别注意着那个时代，我曾反复阅读过当 
时的许多原始资料。虽然写作本书时充分利用了前人在同一领域 
中所付出的劳动，但本书的每一章，除有关欧洲政治形势的部分之 
外，无不是随时参考当时的资料写成的。 

宗教改革史，以我之见，必须包括既是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五 
个 方面： 产生这巨大运动时代的社会和宗教 状况； 直到1555年方 
被承认合法的路德派宗教改革；德国以外许多国家中不属路德指 
导的宗教改革;再洗礼派、索齐尼派和反三位一体思潮内部关于中 
世纪宗教生活的某些论点；最后，反宗教改革。 

第二个方面乃是紧随第一个方面自然出 现的； 但第三个方面 
几乎是与第二个方面同时产生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即使比在其他 
国家较早地排除障碍而获得合法地位，伹在法国、英国和或许在尼 
德兰，宗教改革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之前就已幵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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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五个方面都不可能按年代顺序逐一叙述。 

本册叙述的是宗教改革前夜和路德领导的运动。第二册我拟 
叙述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以及叙述再洗礼派、索齐尼派和早在中 
世纪就已产生的一些类似教派，并且还要谈到反宗教改革。 

本册的前半部分论述宗教改革孕育时期的文化、社会和宗教 
生活。人们对该时_的文化生活已屡有叙述，但对其经济状况则 
刚刚在予以关注。可又很少有人注意研究这伟大复兴运动之前几 
十年里公众和家庭中的宗教生活。但对宗教改革运动史而言，再 
也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了。一且研究，就会发现，福音派的复兴并 
非 是与往昔无关 的孤立 现象。当时的宗教生活是过去的继续。宗 
教改革之后，公开场合和私下，到处都唱的是与以往相同的赞美 
诗,而宗教改革则早在路德举起义旗之前就曾有人进行过。宗教改 
革派祈祷式中的许多祈祷文都是来自中世纪教会的祈祷书。宗教 
改革者用儿童时代在家庭受到的许多宗教教诲来教育下一代。伟 
大的宗教改革的根子在于福音派朴素的虔诚信仰，这种虔诚信仰 
在中世纪教会始终没有全然消失。许许多多人都认为，在路德的主 
张中没有令人吃惊的新内容，都是他们心中始终信仰的某些东西， 
只是他们不能使其条理化而已。路德与其同时代的许多宗教改革 
者确曾教导他们的同代人说 ，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代表上帝， 
无窬再有其他中间人和代理人，还说，他们还使这一代人摆脱了对 
教士阶层的畏惧；但人们并没有将那种教导当作全新的内容加以 
接受，他们宁愿将其理解为他们一直就有的某种感受，可是又不 
能全面确切表达。这种朴素的虔诚信仰确实已成为一种定型的迷 
信，教会实际已被普遍看作是教士凭借他们主持圣礼之权在其中 
玩弄赎罪把戏的一个机构;但古老的福音派的虔诚信仰依然存在， 
只要寻求，就能发现其踪迹。 

叙述宗教改革前夕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那一章的部分内容已 



刊载在 1903 年 10 月的 《伦 敦评论 季刊》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for October 1903) 上。 

在写路德宗教改革初期阶段这一部分时，我再次仔细翻阅了 
编入《剑挢近代史》第二卷中我写的“路德”一章，结果发现必须重 
写。特别是叙述赎罪券的理论与实践的那部分。然而应当指出， 
鉴于罗马天主教评论家对早期工作的指责，我又重读了 13和15 
世纪一些著名的中世纪神学家就赎罪券问题所发表的文章，现在 
我仍不能改变我先前发表的意见。 

在这里，我对我的同事丹尼博士和另一位朋友表示谢意，感谢 
他们精心修订校样和提出了许多可取的宝贵意见。 




宗教改革的前夜 




第一章教皇制度 1 

第一节它对普世最高权力的觊觎 

13世纪前半期，当霍亨斯陶芬朝灭亡时，中世纪教会和中世 
纪帝国之间、教士和武士之间的斗争①结束了，从此教皇便成为觊 
觎文明世界最髙统治的古罗马的唯一继承者。 

强大而傲慢的教皇数百年来一直坚持要运用他们自称是圣彼 2 
得后继人和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所应有的杈力。教会的法学家将他 
们的这一要求转化成法律语言，并套用古老的帝国法律加以阐明。 
为要在法律上能今昔相通，于是从前数百年虚构的许多教皇判案 
中找到了先例。伊西多（教皇尼古拉一世在公元886年致高卢各 
主教书中曾用此名）和一群支持教皇格雷戈里七世 (1073-1085 
年)主张的教会法学家——卢卡的安塞尔姆、多伊斯代迪特、红衣 
主教邦齐奥和帕维亚的格雷戈里——伪造的教令集给教皇的要求 
披上了合乎古代教会法的外衣。先是在1〗50年从博洛尼亚，尔后 
从欧洲最著名的法学院发行的《格拉蒂安教令集》汇集了所有这些 
早期的伪造品，并又增加一些新的伪造品。该教令集取代较老的 
教会法规集成为后来法学家的起点。其中所捏造的事实和谎言构 
成了罗马主教至高无. t 权力和普世司法杈的理论基础。⑧ 

① “In hac (sc. ecclesia) ejusque potestate duos esse gladios, spiritua- 
lem videlicet et temporalem, evangclicis dictis iiistruimur. ... Ille sacerdotis, 
is manu regum et militum, sed ad nutum et patienciam sacerd.otis ”； Bo¬ 
niface VIII. in the Bull，Unam Sanctam. 

② 有关这些伪造品的简述可见于 ‘‘Janus’’，The Pope and the Council 
(London, 1869), p. 94 0 



基督教会是世上一个大帝国的这一构想的生动的佘教背景早 
巳由圣奥古斯丁勾画出来，虽然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反对使用他想 
象中的“上帝之城”的人。他著有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上帝之城》 
(De Civilate Dei ), 他在该书中以虔敬和热情的想象将地上之城 
(Civitas Terrena ), 或靠征服建立和靠欺诈与暴力维持的世俗国 
家，与“上帝之国”，即他认为的有形教会，严格区别开来。他这一 
本书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就已深入到所有基督教徒的心中，并 
3在一定程库上有助于彻底根除异教信仰的最后残佘。该书同时又 
成了罗马教廷法学家的蓝本，然后将他们对罗马大主教普世司法 
权的要求作了严格规定和合法解释的各项细节逐渐补充进去。书 
中许多生动活泼但又诗意不足的思想被篡改成古代帝国包罗万象 
的法理学中明确规定的现成法律原则，并被分析和解释成为支配 
和裁判人类每项活动的明文规定的要求。根据它们自身的性质， 
本应向前发展和不受任何拘束的诗意思想，一且被束缚成为法律 
公式和变成了实用的法学原则，那它们就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体现 
这思想的作品也就成了与其原意截然不同的东西。罗马教会法学 
家的恶劣行径实际已将圣奥古斯丁美好想象中的“土帝之城”偷换 
成他所谴责的“市民国家”，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国”则变成了到处 
是征服、欺诈和暴力的庸俗的世俗君主国，征服、欺诈和暴力按这 
位西方的大神学家的说法，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固有的。但在中 
世纪初期，正当许多虔诚而有才能的人期望出现由罗马主教治理 
的有形教会帝国之时，“上帝之诚”的魅力却又长时期模糊了他们 
的 眼睛。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宗教窬求，也被信以为应受这个教会 
君主国的支配，应由它决定是否予以满足。因为中世纪的虔诚教 
徒几乎全都相信,教士的中间作用是得救所必需的;各级教士既是 
这个君主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又受其管辖。“任何一个虔诚天主教 



徒都不怀疑敎士是神为俗人指定的上司，这个权力起濂于教士有 
权主持圣礼，而教皇是这一权力的真正执掌者，他远远髙于一切世 4 
俗政权之上”。①在宗教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 
对教士是否有权干预善男信女灵魂的永远安宁也许产生过疑问； 

但一到关键时刻，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 
至少可以说，只要众善男信女都情不自禁地在盼望一个未知的未 
来时，就会觉得其中或许有些道理，因此国王和百姓迟迟不敢向教 
皇和教士提出挑战。据说应由教士单独掌握的宗教权力和各种圣 
礼，都大有利于提高罗马教皇帝国的威望和使它能结成一个牢固 
的整体。 

在中世纪初期，只有教会法学家鼓吹和支持教皇对普世最髙 
权力的要求;但到了 13世纪，神学界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观点予 
以阐述。托马斯 • 阿奎那就竭力证明人人必须服从罗马大主教。 
他声称，按新约规定，国王必须服从教士，如果证实国王是异端分 
子或裂教者，罗马主教有权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剥夺他的一 
切权力。® 

对历来罗马主教觊觎世俗和宗教最高权力的全面解释，可见 
于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令集解 >@( 1243 —1254 年)和教皇博尼法 
斯八世于1302年颁布的教皇训令 《至 一至圣 HUnam Sanctam )。 
但后继的几位罗马主教丝毫不放松他们对普世最髙统治权的觊5 
覦。即使在“阿维尼翁流放”和“大分裂”时期也依然如此。教皇 
的这些要求后来在教皇庇护二世的教皇训令 <应予咀呪的和过去 
了的 》 (£\€0 议 1) 此 et pristinis 1459 年 ) 和教皇利奥十世在宗教改革 

①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i, 132 n. (Eng. traas.) 

( 2 ) 参看他的 Opuscula contra errores Groecorum; De regimine princi- 
pum. 前两册确是托马斯所写，而后两册可能是卢卡的托洛梅奥（普托洛马埃乌斯） 
写的。 

⑧ Apparatus super quinque libris Decretalium (Strassburg,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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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颁布的教皇训令 《 永牧 》(Pastor 龙 terrlus， 1516年）中得到维 

护；然而教皇亚方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博尔贾），作为普世的主 
人，在他的训令《在其他神圣事物之中 KIntercoetera divincB, 1493 

年5月4日）中签署了合法 的贈与 证书，将“新世界”给了卡斯提 
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菲迪南德。① 


①教皇训令《至一至圣 》 和《在其他神圣事物之中: Kinter coetera divinoe) 的完 
整引文可见于米尔希特编写的 《 教皇史资料》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st- 
tums) (莱比银 ，1895) pp. 88,107 o 教皇训令 《 应予咀呪的 > (ExccrabUis) 和 《永 牧， 
栽于整靑格尔的 Enchiridion (维尔茨堡， 1900) ， 9th ed. pp. 172,174。 

有关美洲大陆贈与伊莎贝拉和菲迪南德的证书写在教皇训令 Inter coetera di¬ 
vine© 第六款中。现转栽 如下： 

我们的用亲是…如果向着印度或其他任何地区方向存在着已发现和将发现的陆地 
和&屿，我既有无限的自由和确实的知识，更具有传道者的全权，就应把西方和南方一 
切已发现和将发现、一切已探明和将探明的岛屿和陆地构成一条从北极一直通到南极 
的线，一条在西方和南方与俗称亚速尔群岛及佛得角的任何岛屿相拒一百海里 (lencis) 
的线；因此之故，由于在上述之线西方和南方的一切已发現箱将发現，已探明和将探明 
的岛屿和陆地直到上年我主耶稣基督圣诞日为止尚未为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君主所确 
实拿管…我们以全能的天主加于圣彼得之身的权威，作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治理的代 
表，将这些岛屿和陆地的主权、城市、要塞、村镇、法律与司法，以及一切所附之物，作为 
永久赠物颁賜给你们和你们的继承人和接续人……我们把你们和你们的继承人和接 
续人作成为上述岛_和土地的具有完全，无限 、一 切形式 权力、 权威、司法的主人，并予 
以任命和碥认。” 

**Motu proprio ... de nostra mera liberalilate et ex certa scientia ac de 
apostolic® potestatis plenitudine omnes insulas et terras firmas inventas et inve- 
niendas, detectas et (^etegendas versus Occidcntem et Meridiem fabricando et 
7 coDstruendo unam lineam a Polo Artico scilicet Scptentrione ad Folum Antarti- 
cutn scilicet Meridiem, sive terr® firm® et insulse inventae et inveniendae sint 
versus Indiam aut versus aliam quamcnmque partem, quae linea disteta qualibet 
insularum,quae vulgariter nuncupantur de los Azores y cabo vierde.centum leucis 
versus Occidentem et Meridem; ita quod omnes insulae et terr® firmac, repert® et 
reperiradac, detect© et detegencke, a prsfata linea versus Occidentem et Meridiem 
per alium Regem aut Principem Christianum non fuerint actualiter possess® 
usque ad diem nativitatis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proximi praeteritum ... 
ductoritate omnipotentis Dei nobis in Be&to Petro conccssa., ac vicarius Jesu 
Christi, qua fuxigimur in terris, cum onrnib 册 illarum dominiis, civitatibus, 
castris, locis et villis, juribusque et jurisdictionibus ac pertinentiis univeris, 
vobis haeredibusque et successoribus vestris in perpetuum tenore praesen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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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些文件中教皇觊觎的是世俗和宗教双重最髙权力。 


第二节世俗的最高权力 

世俗最高权力，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说，指的是废黜国王、解餘 
臣民对国王的效忠誓言和将国王的国土转赠他人的权力。这种权 
力，只有在教皇找到愿意听命于他的一个更强的当权者时才会运6 
用，这虽理所当然，但实属罕见。尽管如此，在宗教改革前不久曾 
发生过两波希米亚国王乔治 • 波迪布罗德由于坚决要求罗马 
教廷信守^他的胡斯派臣民在巴塞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而触犯了 
罗马主教。于 146 t 年和1465年，他分别被教皇庇护二世和保罗 
二世召到罗马，按异端分子受审，并由保罗二世宣布将其 废黜； 他 
的臣民的效忠誓言也宣告无效，他的王国賜给了乐于接受的匈牙 
利国王马赛厄斯•科维努斯，结果酿成了一场持久的流血战争。 

过了不久，于1511年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将纳瓦拉国王实行绝罚， 

并允许任何邻国国王夺取他的领土，阿拉贡国王欣然愿意接受了 
这个提议。① 

然而，教会对世俗最髙权力的觊覦，也就是要求直接干预政治 
并充当世俗君主行动的最终裁决者，主要是通过间接途径表现出 
来的。中世纪的王国大多都软弱无能，位居其上的大国君也就不 
敢轻易起来与宗教权威抗争，而该宗教权威却能找到反对他的合 
法理由，从而能从宗教方面惩处有势力的封建贵族的反抗，或者能 


donamus. ... Vosque et haeredes ac successorcs prgefatos illarum dominos cum 
plena, libera et omnimoda potestate ， auctoritate et jurisdictione facimus, 
constituimus et deputamus.” 

① 1559 年菲利普二世的使臣曾以绝罚及其严重后果威胁过伊丽莎白女王 (Ca¬ 
lendar of Letter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preserved 
principally in the Archives of Simaacas, i 62, London, 1892 )。 



发布一道命令剥夺他全部或部分领土上的臣民的外部宗教慰藉。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教皇对世俗最髙权力的要求永远是件坏 
事。某些公正教皇的行动和干预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罗马主教拥 
7 有世俗最髙权力意味着在当分欧洲国际事务中他们从道德上考虑 
必须挑起应有的 重担; 人们公认和理解的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 
说明，许多人实际上已认可了教皇的要求。然而自从教皇制度成 
为意大利世俗界的统治势力以及它的国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提 
髙罗马主教在意大利半岛上政治威望之时起，教廷的道德水准已 
降低得令人失望，甚至在欧洲国际事务中再也不是道德的代表了。 
这变化大致是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1471— 1484年： T 接任之日， 
或从路德诞生之时 （1483 年11月10日）开始。教皇的宝座使西 
克斯图斯在其 ft 大利同代人中占了上风，使他“全然不考虑礼貌规 
矩、言行一致或谨慎从事，因为他的教皇身分使他免进重大不测”。 
教皇作为基督在世的代表所执掌的神权使西克斯图斯和他的后继 
者以为他们可以不受一般遨德规范的约束，而且有权为他们自己 
或他们的盟友撕毁最神圣的条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的多变 
的政策。 


第三节宗教的最高权力 

教会内的最髙权力逐渐被解释为罗马主教是集宗教和教会的 
一切大权于一身的唯一的一个主教，或称普世主教，而教士集团中 
的其他所有成员只不过是为了行政需要而由他挑选出来的代表而 
已。按照这种解释罗马主教是个专制君主，他统洽的王国虽说是 
精神的，但实际却象法国、西班牙或英国那样完完全全是物质的, 
因为按照中世纪的观念，人如接受圣职，或在修道院里宣了誓，他 
就厲于教会的了；农田、沟渠和篱笆如果属于教会所有，也都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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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财物;一所房屋、一座谷仓或一个牛棚，若是位于教会的土地 
上， 也都是教会的产业。被误称为精神王国的教皇之国遍及欧洲8 
各 主教管区领地、修道院和教区属地之上，与欧洲普通的王国和诸 
侯国交织在一起。教皇对宗教最高权力的要求大致 如下： 他的臣 
属（教士）不应听命于他们居住国的君主；他们不受当地法律的约 
束，也不 纳税； 他们必须遵从宗教最高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特别法 
律，他们向教皇，也仅仅向教皇缴赋纳税。因此，教皇对宗教最高 
权力的要求也就包含了对欧洲各国世俗主权的无休无止的干预， 
将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紧密纠缠在一起，以致根本不能再说宗教 
改革是纯宗教运动。它也是结束教会和教会的财产完全不受世俗 
控制以及教会经常侵占世俗领土的一种努力。 

我们只要看一看教皇如何施用于授予圣职、以教会习惯法干 
扰欧洲各国特定的民法和教廷敛财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等情形也 
就完全明了教皇对宗教最高权力的要求是如何不断侵犯世俗政权 
的领土和如何在整个欧洲引起心灵不安的了。 

至于主教，按理说，教区主教和全体教士都是选举产生的，当 
选主教则需经教皇批准。这个程序有利于就地选出一个合适的教 
会统治者，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罗马教会首领的最高权力。但是，中 
世纪的主教全都由主教区所在的王国或诸侯国中有重大影响的世 
俗贵族担任，于是他们自然就成了国王和诸侯物色亲信的对象。 
因此，这种偏向造成了世俗当局或多或少地干扰主教的任命。于 
是，这种做法导致罗马教会首领和法国、英国或德国的首脑经常发9 
生 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主教和教士的权利往往受到忽视。这样的 
争执，即使教俗势力双方都真正怀有善良动机和双方都想选用贤 
能，也几乎在所难免。然而良好的动机并非总起作用。主教管区 
租税数额虽然巨大，但主教的收入需要大量供给国王和教皇的宠 
臣，倘若某主教管区的岁入不足以讨得朝廷或教廷的欢喜，就会马 



上派这些宠臣到几个主教区去主事。罗马教皇任人唯亲路人皆 
知;但要记住，国王也同样任人唯亲。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决意任 
命他的侄子，即红衣主教朱利亚诺 • 德拉 • 罗韦雷的一个家臣为 
匈牙利莫德鲁斯的主教，争执了三年之后他才于1483年达到了目 
的；匈牙利国王马赛厄斯 • 科尔维努斯将格龙大主教之职给了尚 
未成年的伊波利托 • 德埃斯特，后来经过两年的斗争才迫使教皇 
批准了这项任命。 

14世纪时，教皇凭借圣职授予保留权制度，力图完全控制教 
会的任命。然而，在宗教改革前若干年，正是这种保留权使教皇 
制度在地方教会事务中威信扫地。因为，至少在上一个世纪的那 
些教皇就已惯于用各种借口声称，某些教会的职位是罗马主 
教保留给他自己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 1316— 1334 年），在这种 
做法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些新条例，规定出哪些圣职应留待教皇 
授予。订立此法的表面理由是为防止兼职过多的弊端；但这些约 
翰 的律法 (Constitutiones Johannince) ,与教皇所有立法一样，约 

10束了除教皇以外所有一切有权授予圣职的人。因为那些教皇始终 

坚持只有他们不受他们制订的法律的限制。他们是超越法律 
(supra legem ) 或不受法律约束的 （legibus absoluti ) , 这种 

特权使他们经常置自己的立法于不顾，只要这符合于他们的私 
愿。按照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这些律法，许多主教职位由于选举 
无效需留待教皇任命而长期空缺。于是我们看到，1337年敦克尔 
德主教职位的选举曾有争议，在罗马打了几年官司以后宣告选举 
无效，最后任命了理査德•德 • 皮尔莫为宗座权威 (auctoritate 
apostolica) 主教。敦克尔德的主教职位至少曾先后两次被宣布 
为需留待教皇任命。 ® 这种圣职授予保留杈制度，在约翰二十 
二世的儿位后继者的治下又进一步发展了，竟被施用于欧洲各地 

①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i, 318—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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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 h •种圣职，以致后来很难说有哪一种圣职的擢升能逃脱接 
盘 fO 法网。在特里尔的城 市图书馆中藏有一册 <: 罗马大法院法律 
全书〉 的手抄本， 在艾 扉页上画了一位教皇的头像，从他的嘴里 
吐出的说明&“我们要保存一切”，它简单扼要地槪括了该书 
的内容。最后，竟断然声称，所有圣职均归罗马教廷任命。宗教改 
革之前的半个世纪，出现了罗马教会的全盘世俗化，正是那本《罗 
马大法院法律全书"开列了各种圣职的价目表，不问足否能拯救众 
生；一旦买卖成交，买主总能获得-项可以不顾恩主 们壯俗 权利的 
保证。 

另-方而， 教会的 髙位始终意味着占有 者终身 享有土地和财 
产的年收入， 賜 赠这些 教会收 入之权却受到 大多数欧洲国 家法律 
的保护。 因此 ，教 皇圣职授予保留权的不断扩大导致教会法（这就 
是以后的罗马大法院法律）与欧洲各国法律之间的无穷的冲突。11 
世俗统治者都试图用“支持教皇权罪” ( Prcemunire ) 的条款和与此 
类似的条款来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臣民， D 或者与教皇达成“和 
约”之类的协议，如布尔日协议 （143 S 年）和维也纳协议 （1448 年）。 

无论是法律条款，也无论是各种协议，都无助于对抗罗马教廷的外 
交优势，也无助于各阶层人民消除对教廷虚假掌握宗教大权的畏 
惧。任何一项“和约”总是被教廷的法 学家解 释为只有得到教皇善 
意 的支持才有约 束力； 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根深蒂 
固的思想，即教会， 用德国农民的 话来说 ，是 “教皇的家”，他有任意 
处 置教会 财产的权力。虔诚而又爱国的人士，如英国的盖斯科因， 
对教皇圣职授予保留权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深感痛 心； 但他们知道， 
除非全能的上帝使教皇改变主意，否则无计 可施； 自地方议会多次 
试图改革失败之后，到路德告诉人们根本没有教皇和教士要求得 

①关于这两个"支持教皇杈罪”的英语条款刊载在吉和哈迪的 Documents 
illusvnn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London ， 1896), pp. 103,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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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支配男女信徒心灵永久安宁的那种木可捉摸的权力以前，在 
他们的思想中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阴郁的失望情绪。 

为支持教皇制度制造了一部敛财机，对这机器声誉的褒贬，完 
全 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有关。在当 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理所 
当然的。他一上台就发现他的国 库空空 如也；他必需借债度日；他 
必需准备和 维斯孔 蒂打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他还需留下点钱使 
他的后继人可 以继续 贯彻他的现行政策。教皇的生活很少有他这 
样俭朴的，他敛集钱财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奢侈享受，而是以应贯彻 
教廷政策可能出现的需要。他是第一个有计划实行临时与永久两 
12 种大赦作为 M 源的教皇。教皇的大法院规定的一些费用，如抄写 
费和登记费等等，至少在表面上至今都成为既成事实。约翰对给 
予赦免的费用，或对接受赦免应交付多少，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他 
和他的后继人将什一税、上任年贡、巡视费、置僧衣费、空缺圣俸收 
入 (Medii Fmctus )、 津贴以及各种豁免，都定为教廷的经常收入。 

什一税(供教廷之用，教会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过去为特定的 
目的，如为十字军东征，曾偶而征收过。后来虽仍规定，只能在有 
特殊需要 et 方可征收，但不可避免的需要几乎一直连连不断，于是 
这项苛税遭到强烈痛恨。 1500 年亚力山大六世征收什一税时 ，仅 
仅只有英国答应他征收。而法国教士拒绝 缴纳; 他们被开除出教； 
巴黎大学宣告这次开除教籍为非法，因此教皇不得不收回成命。 

上任年贡是一项古老的税收。从12世纪初起,凡领圣俸的新 
上任的教士，应交出其第一年年俸供当地需用，如修缮教堂，或作 
为已故教士后嗣的抚恤金。自13世纪初起,教皇许可主教和诸侯 
向新上任的教士强征这种年贡。有一个早期记载的 实例： 允许坎 
特伯雷大主教将他辖区从 1245 起七年 内所征 的上任年责,全部用 
于清偿他大教堂的债务。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为了教廷的需要，幵 
始鄒用各教区的上任年贡。他的前任克莱门特五世 （ 130 5 —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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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强取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自年起三年 的全部 年责。 
1316 ， 约翰提出了一项范围更广的 ^_措_$意 是他准备 

上任年贡定为一项永久性税收，以供教廷日常开支乏用。罢追述 
全面实施这项税收的各个阶段是困难的；但在宗教改革前几十年 U 
已普遍征收，并且是按总数平均摊派。①“通常是先估算出各类圣 
俸的全年收入，打一对折，再平均成每份为25佛罗林多。这样，鲁昂 
大教区应缴税款为12,000佛罗林，小的主教区格勒诺布尔为300 
佛罗林;圣丹尼斯大修道院是6000佛罗林，圣奇普里安•波埃克蒂 
尔斯小修道院为33佛 发林； 然而法国所有教区教士一律定为24杜 
卡特，约合30佛罗林。”大主教职位需缴一笔待殊贡税，其值相当 
于僧衣费，这通常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 

巡视费是折成金钱缴纳的捐税，原是主教和副主教出巡其辖 
区时应领的个人旅费。教皇起先要求分享一部分，后来则要全部 
独吞。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第一个提出要将空缺圣俸的收入上缴教廷 
国库。最早的例子见于1331年，那时要求收取匈牙利格龙大主教 
空缺职位圣俸的收入，后来很快就成为常例，坚持所有各个空缺职 
位的薪俸都必须全部上缴教廷国库。 

最后，教皇全都声称向所有教区领取特别津贴乃是他们的权 
利，从此又给人民加上了交纳这些所谓自愿奉献的沉重负担。 

除了这些源源不断流入教皇国库的经常性收人以外，还有更 
多的非经常性进项。对种种违反教会法和道德法行为——近亲结 
婚、一夫多妻、经商或干其他营生牟取非法收入——发放了无数用 
钱购买的特别豁免。这种伤风败俗的肮脏交易使罗马财政部成为 14 


①关于英国的上任年贡和教会的价值 (valor ecclesiasticus ) 可参考伯德的 
Handbook to the Public Records, pp. 100,106 。 



各种罪恶行痉的同谋犯。路德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赍 
族信>中恰如其份地将罗马教廷比作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誓言 
已不再信守，僧侣容 i 午檀离职守，教士可用钱买到婚姻生活，私生 
子可成为合法，卑鄙无耻可以上光 荣册; 一切名声恶劣和丧尽脸面 
之徒可以加封进爵。”“那里到处是”，他补充说，“买与卖、物物交 
换、吆喝和成交、欺诈和谎言、抢劫和偷盗、淫乱和堕落以及神种亵 
渎上帝的行为，恐怕反基督的人也不会做出比这更坏的事。” 

用这类办法收欽到的巨款还及不上从欧洲各地大量流入教皇 
国库的全部金额。罗马教廷是西方整个教会的最髙上诉法庭，仅 
仅就这一点来说，教廷经常要处理大量诉讼案件，这样，自然就会 
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合法 进项； 但是教廷却又将许多本来在主教和 
都主教法庭便能解决的案件千方百计地揽到自己手里来。教廷这 
样做是为达到双重目的——教会的目的和财政的目的。在宗教改 
革前的半个世纪中，已出现封建制度的崩溃和专制王权的加强，类 
似情况也发生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中。随着封建豪门势力的衰 
落，专制王权的取得胜利，教皇专制制度也就必然陷入这样一种境 
地，即它只能在一个已丧失宗教独立和世袭行政、司法大权的主教 
区里发号施令。通过许多途径削弱了主教的权力，如使修道院脱 
离主教的控制、鼓励托缽僧抗拒教区教士等等，但削弱主教权力最 
15有效的办法是鼓动不满教会的人民绕过主教法庭直接向教皇逞递 
诉状。人们知道，在普世教会内是无国籍之分的。罗马是大家的 
祖国，教皇是普世主教和常任法官。教皇的裁决是终审裁决，可以 
立刻生效。这诱使人们愿意直接向教皇提出申诉。这样做就肯定 
要派使者去意大利申述案情和请求审理；但这并不一定表明非在 
罗马开庭审讯不可。政府当局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审判地点可 
由教皇指定。但这设想肯定会大大增加实际在罗马处理的讼案， 
从而使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帝国的首都。各个教皇自然也都乐 
1 $ 




意借钱给穷困的诉讼当事人，不言而喻，目的是获取高利。 

从欧洲各地直接呈送教皇大法院的大量讼案需要大批办事的 
官吏。他们的薪俸部分来自欧洲各地空缺圣俸的收入，部分取自 
诉讼当事人交纳的种种费用和贿赂。教皇法庭在办事拖拉、贪得 
无厌和收受贿赂等方面臭名昭著。每一案卷都要经过无数道手， 

又都要付给相应次数的费用；按大法院的惯例本来就已很高的诉 
讼费，现在又大大上涨，因为在常例钱外，还有种种见不得人的额 
外孝敬。诉讼都需记录在案，但做案情摘要收取的酬金竟髙达正式 
收费的24至41倍。罗马教会已变成了一所法院，但并非最受人 
尊敬的那种法院——对立双方说理的场所，而是一个由书吏、公证 
人和收税人组成的法院，——在那里进行出售特免和豁免证书以 
及购买圣职的交易，而起诉人却要手持诉状从一个公事房到另一 
个公事房不停地奔跑。 

想要通过宗教会议进行改革所引起的恐惧感这时已经消散，16 
同时罗马教会也无意于进行自我改革。自教皇开始在教廷出卖官 
职时起，贪污行贿之风日盛一日。教皇博尼法斯九世 (1389 —1404 
年）第一个将官职的售价抬髙到买者肯出的最高数。“1483年，在 
西克斯图斯四世 ( M 71 —148 4 年）为了赎回为10万杜卡特而抵押 
的教皇皇冠和珠^而将他的大臣由六位增加到了二十四位。每位 
要价2600佛罗林。1503年，亚力山大六世 （1492 —1503年)为给凯 

埘•博尔贾筹集款项，新设了八个新官位，每位按760杜卡特售 
出。朱利叶斯二世设立了一个有一百零一名文书的‘书馆，，负责起 
草教皇敕书。他们付给教皇 7. 4万杜卡特作为回报。利奧十世 
(1513— 1521年)任命了六十名侍从和一百西十名扈从，他们除薪 
俸外还可以得到一定数目的赏钱。为此，侍从回敬教皇 9 万杜卡 
特，扈从回敬 n . 2 万杜卡特。用钱买来的这种职位属于私人财 
产，可以转手倒卖。布尔夏德告诉我们说，他于1483年从他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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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帕 特里 齐手中买到了一个掌扎官的职位，包括各种费用一共花 
了 450杜 卡特; 又说他为一个文书空位白白给了朱利叶斯二世 
(1503-1513 年) 2 000杜卡特，随即又以2040杜卡特买得一个后 
补文书摘要的职位。”①在艾德里安六世 (1522 —1523年)真心诚意 
地试图清扫这个“奧吉亚斯的牛圈”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的现实是， 
他若使那些花钱买得职位的人都失去了职位，一切改革定将失 
败。 

教皇为保持罗马教廷的无度奢侈而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特 
別是向欧洲教士所征收的苛捐杂税，令人深恶痛绝,以致常常难以 
征得，所以曾使用了各种花招，从而更增加了缴纳者的负担。如果 
17世俗统治者同意这种敛财之道，教廷便与之做成交易，互相分 
赃。®教皇同意国王或诸侯将什一税或上任年贡截留若干时间，条 
件是教廷官员一般有权征收供罗马教廷使用的这两宗捐税。宗教 
改革前几十年，这类捐税往往靠经纪人(多半是银行家)代征，他们 
的索取甚巨，有时髙达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出售如赎罪券 
作为特殊财源的敛钱办法弊端更为严重，专雇了一批赎罪券販子 
跑遍欧洲，他们的欺骗和勒索成了当时最杰出询传道士和爱国者 
共同攻击的目标。 

在15世纪后几十年和16世纪前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改 
革前的罗马教皇制度是欧洲的宿弊，是几乎当时所有作家抨击的 
对象。对其弊病无人愿为之辩护，教皇的羽翼在进行辩解时，说来 
说去无非只有一旬话，罗马主教的宗教最髙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圣彼得的船在搖棵 
我简直担心宅会沉 


① H. C. Lea, Cambridge Modem History, i. 670. 

③ J. Haller, Papsttum irnd Kirchen-Reform (1903),i. 116 ， 117, 



M 波不住打击它 
前靣还有无敫风暴和互没”① 


①见塞巴斯蒂安 • 布兰德的 《 愚人船 》 (Das Narrenschiff), cap. cm. 1. 63 — 
66 。巴克利意译成如下 诗句： 

“ 耶稣确给了彼得那么一些假 钥匙： 

破坏他的船具， 

推黼信仰，他们相信自己的聪明 
反对我们对每一件事物的正确信仰， 

这样，我们的船失去了指引而飘荡， 

被风暴驱赶，主帆四分五裂， 

失去指引的船不知驶向何方”。 

- 亚力山大 • 巴克利所译《愚人鉛 》 （The Ship of Fools), ii. 225 (Edinburgh,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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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二章政治形势 

第一节基督教世界的缩小 


宗教改革时期，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地区属于基督教世界，而 
且其中只有一部分，或是真正地或是名义上，受到改革运动的影 
响。希腊正教教徒则完全不受它的影响。 

从17世纪起，基督教世界已大大缩小，撒拉逊人以及他们在 
伊斯兰国家中的后裔占领和征服了许多以前曾是基督教徒居住并 
由基督教徒统治者统治的国土。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诶 
及以及向西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整个北非 ，一 度居住过基督教徒， 
但在 '8 世纪，它已不属基督教世界。穆斯林向西侵入欧洲，征服 
了西班牙半岛，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深人到法兰西。®他们在图尔 
(732 年)与査理大帝的袓父，绰号“锤子”的査理率领的法兰克人相 
遭遇，经过三天激战之后被击败，他们退回到比利牛斯山南麓，西 
班牙半岛从此便成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战场，战争持续了七百 
多年之久，直到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才全部皈依基督教。 

如果说穆斯林的征服浪潮在西方早已被扼止的话，那么在东 
19 方却仍在缓慢地向前推进。1338年，奥斯曼土耳其素丹乌~汗攻 
占了扼守达达尼尔海峡东口的要塞城市加利波利，穆斯林在欧洲 
土地上赢得了一个立足点。几年以后,他的儿子穆拉德一世的军队 
占领了部分巴永干半岛，切断了君士坦丁堡与其他基督教世界的 
联系。一个世纪以后，君士坦丁堡 （1453 年）陷落了，那里信奉基督 

①原文如此。—译者 

22 



教的居民遭到杀害或沦为奴隶，圣贤(圣索菲亚）大 教堂被 改成伊 
斯兰教清真寺，该城也就成了疆域辽阔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 
都。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国，以公爵黑塞哥之名 
命名）、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罗马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 
都被并入这个伊斯兰帝国。基督教世界的两个堡垒贝尔格莱德和 
罗德岛双双陷落。德意志受到土耳其人侵的威胁，德国数百个教 
区多年钟声不断，号召人民祈祷制止土耳其的入侵。直到1^9年 
维也纳的英雄保卫战，穆斯林的胜利进军才被阻止。只因有亚得 
里亚海，意大利才与奥斯曼帝国相隔开，耸立的髙山和伸延在山脚 
下的狭长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屏障。 

第二节统一 

在西欧和在直接或间接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宗教改革 
前不久的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趋向统一与联合。封建制度，连同该 
制度的种种特权和不法行为，渐渐消失，在走向专制独裁的君主统 
治下陆续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不算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在 
内，五个国家几乎包括了整个西欧生活地区，可以看到在这五个国 
家中统一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乐已形成了 
三个大的统一王国；如果说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黎民百姓还没有聚20 
集在一个王朝的周围，但建立具有近代王国一切外部特征的稳定 
国家的相同的统一因素也已显露出来。 

现在我们浏览一下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和谈谈这起作用的因素 
是很重要的。 


第三节英国 


里奇蒙伯爵登上英国王位，称亨利七世，他以“精明政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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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从此便开始了富有特色的英国近代史。封建制度在博斯沃 
思之战的战场上被摧毁了。鼠疫疽病、沃特 • 泰勒和教士鲍尔领 
导的农民大罢工①以及后来的农奴向领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转 
化，造就了一个为跨越中世纪史和近代史鸿沟的变革做好准备的 
新英国。英国贵族的封建特权和家产历来都只由长子继承，其他 
儿子都算作平民，这一传统习惯促进了人民的团结一致。它又使 
英国不象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从已经定型的各个等级中再分 
化出许多层次。这还有助于产生出一个并不完全局限在城镇而且 
也深人到农村各个角落的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贵族家庭中的非 
长子都跌到这个阶级中来，农奴向领取工资阶级转化，使其中一部 
分人也能上升为中产者。英国是第一个实现民族统一的 国家。 

亨利七世执政的前期，并不是没有人想使国家倒退到旧的 
分裂状态中去，只是没能成功而已。即使国王要求约克和兰开斯 
21特两 个敌对 k 族彼此和解，但约克家族在国外积极支持下不停地 
在国内制造困难。爱尔兰是约克家族的根据地，孀居的勃艮第公 
爵夫人玛格丽特，即爱德华四世的妹妹，利用在佛兰德的强大影 
. 响，使该地成为约克家族策划阴谋的中心。 

王位觊觎者兰伯特 • 西姆奈尔，他时而自称是爱德华四世的 
儿子，时而又说是他的侄子(他自己的说法不一），来到爱尔兰，全 
岛的人都聚集在他 周围。 他收编了许多旧约克党人入侵英格 
兰，但1487年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被击败。这确是一次大叛 
乱。这次叛乱由图尔内来的一个年轻的勃艮第人珀金•沃贝克领 
导，它虽得到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和_格兰的詹姆斯四世的支持，但 
仍轻而易举地被平定了。1497年，1次抗苛税的民众起义被镇压 
下去，因此可以说，亨利四世的国内困难到1500年全都克服了。 
英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了 16世纪。 


①原文如此 6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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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的对外政策是与西班牙结盟和有远见地和平取得 
苏格兰。为此进行了 两次具 有长远效果的联姻。亨利的女儿玛格 
丽特与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结婚使两个王室三代和好；西班牙的 
菲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第三个女几凯瑟琳与亨利七世儿子的婚 
事，虽不能说是促使英国脱离罗马的原因，但毕竟也是促使英国这 
样做的一个因素。凯瑟琳于1501年 （11 月 U 日）与威尔士亲王 
阿瑟结婚。阿瑟亲王于1502年1月14日去世。由于教皇（庇护 
三世)不予批准，协商了很长时间以后，凯瑟琳才与亨利签订了婚 
约，婚礼是在亨利亲王继承王位的当年举行的。凯瑟琳与亨利于 
1509年6月28日同时在威斯敏斯特加冕。 

英国是在都铎王朝第一位国王执政时期昌盛起来的。绵羊在 U 
强盗骚扰国家时期迅速灭绝，因此饲羊业和羊毛输出的稳步增长 
表明内战时期已经告终。手工业资产者人数的增长说明金钱已成 
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占有的财富。冒险者商人公司的兴起证明英国 
已跨入了新时代世界贸易的行列。如格罗辛和利纳克尔(在意大利 
是教皇利奥十世的老师，在英国是威尔士公爵的老师）等英国学者 
都已接受意大利的“新学问”，约翰 • 柯列特紧随其后又从意大利 
人文主义者那里吸取文艺复兴的精神，从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 
的事业中吸取了复兴宗教的热情。在英国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 
者寄予希望的亨利八世于1509年登极时，英国几乎完全从中世纪 
脱颖而出 


第四节法国 

如果说英国是以欧洲最严密的一个王国进入16世纪，意即英 
国社会各阶级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团结一致，那么可以说，法国在 
同一时期还没有建立比较稳固的中央政权。为达到这样的水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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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做了许多工作。与英国进行的百年战争，对法国说来犹如西班 
牙人抗击摩尔人的战争。它有助于产生民族观念。它也使国家有 
建立军队和征收国税的必要。在查理六世治下令人生厌的无政府 
状态时期，法国各地和各省的机构已几乎崩溃或暴露出它已无力 
帮助国家克服当前的艰难困苦。只有王权才能顶住当时的风暴和 
压力，即使执掌王权的人是平庸之辈也做到这一点。査理七世的 
统治使人看清英国已不可能永远占领法国领土；在后来几位国王 
23 统治时期，中央政权渐渐具有难以抗衡的力量。査理七世采取向 
压力稍作让步(不露声色地无所作为）并尽力保持王位的政策，路 
易十一世靠接连不断，厚颜无耻地施展阴谋诡计，博热的安妮（他 
的女儿）以她的锐利目光和当机立断，不仅为法国的君主专制奠定 
了基础，而且为它建造了一座牢固的大厦。王权制服了大贵族和大 
领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 教会； 合并了城镇并使之拥护王权;使 
国王成为农民的直接领主。 

巩固王位的工作尽可能快地完成。】 4 64年，也就是路易继位 
后三年，法国大封建领主大联合结成所谓的“公益同盟”。国王的 
兄弟居恩的査理、夏罗莱斯伯爵（俗称勃艮第的大胆的査理）、布列 
塔尼公爵、阿尔马尼亚克两大名门 C 长房以阿尔马尼亚克伯爵为代 
表，次房以尼穆尔公爵为代表）、昂儒的约翰、卡拉布里亚公爵和波 
旁公爵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国王。但到1465年国王就从居恩公爵 
手中夺回了诺 曼底； 居恩也于1472年为国王 所有; 尼穆尔公爵于 
1476年战败并被 处死; 夏罗莱斯伯爵在成为勃艮第公爵后被推翻， 
他的势力被粉碎，其人也被瑞士联邦的农民杀死，他在法国几乎所 
有的采邑于 H 80 年被 合并； 到国王勒内逝世时 （1480 年），昂儒和 
普罗旺斯两省都并入法国王室。这些大封建领主遭致如此彻底的 
失败，以致他们企图在査理八世执政之初掀起叛乱，但博热的安妮 
代替年轻国王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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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控制教会的努力从巴塞尔宗教会议时就开始了，当时教 
皇尤金尼乌斯与大多数与会者进行着毫无希望的争论。 1438 年 
巴塞尔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晋见国王，向他呈上会议的改革计划° 24 
査理七世在布尔日召开教士会议。他与他的一些主要贵族一同出 
席；巴塞尔会议的成员和罗马教皇的代表也都到会。在会上正式 
提出著名的《布尔日国事诏书》，并得到会议的赞同。 

该<国事诏书>基本上体现了宗教会议改革派的方案。诏书坚 
持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它要求每十年召开一次宗教会议。 
诏书宣布髙级圣职人员的选举应下放给教士大会和修道院。它基 
本上否定了教皇保留圣职授予权的要求，并大大限制了教皇在特 
殊的情况下运用这一权力。诏书废除了代行主教之职的权利，并 
坚持任何宗教案件非经下级法庭初审不得上诉罗马。它取消了上 
任年贡，但为照顾现任教皇利益，规定了某些例外。诏书还试图为 
教堂配备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主持教务。诏书中宣布的所有这些 
主张只不过是贯彻巴塞尔会议建议而已；但对法国教士对国王的 
态度有重大影响。《国事诏事》虽说是在法国的一次教士会议上发 
布的，但终究是一道国王敕令，因此赋予国王在法国境内以高于教 
会的明确权力。教士大会和修道院有权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 
明确容许国王和贵族可以提出和推荐候选人，因此 这很宰 易成为 
变相强迫选举那些被推举的人。在法国，国王和贵族可以任命圣 
职的模棱两可的权力不能不产生不良后果，法国教会难以避免给 
人以国王御用教会的印象。废止<国事诏书》—直是法国国王悬挂 
在教皇眼前的一块诱饵，而保证继续贯彻《国事诏书>则是取得法 25 

国教士和法国法务院支持的一块诱饵。 

1516年，弗朗西斯一世和利奥十世同意签订一项协定，其实 
际意义是国王得到了对法国几乎所有出缺高级圣职的提名权，而 
教皇则得到上任年贡。结果对教会并不有利。协定使教士深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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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苛税之苦，同时又使他们不得不向国王和朝臣阿谀奉承以求擢 
升；其效果是使国王在宗教改革到来时站到罗马教廷一边。 

这时还很难说法国已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贵族有别于 
中、下阶级，因为他们的非长子仍都保持贵族地位和特权。在古 
代，他们不必交纳战争税，其理由是他们本人要担任军职，但这种 
免税权在封建的军役制度取消了很久以后仍然保留不变。法国的 
贵族变成一个人数众多但又大多都很贫困的一个等级，而且髙傲 
自大，不屑于干任何一种职业或参与经商。 

路易十一全力鼓励贸易，又将养蚕业引进到法国来。但由于 
整个税务重担都压在农村，-些中等阶级纷纷逃往城镇，农民既要 
向自己的领主纳贡又要向国王缴税，负担沉重不堪。农民怀着改 
善境况的一线希望，在呈给査理八世继位时召开的国务会议的请 
愿书中陈述了他们的痛苦。“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他们说，“法国 
到处是军队过往，他们的吃喝全由穷苦百姓供给，在穷人卖了身上 
26的上衣勉强缴了苛捐，纳了重税，指望靠仅剩的一点东西度过这一 
年的时候，他的茅屋里又来了新的队伍，把他吃得精光。在诺曼底 
很多人饿死了。因为缺乏耕牛，不论男女只好自己套上牛轭 拉车； 
还有一些人，因害怕没有完粮纳税，在白天会被人看到而被抓走， 
不得不在夜里干活。国王应该怜悯他的穷苦百姓，免去他们前面 
所说的那些捐税和负担”。那是1仙3年的事，意大利战争尚未发 
生，在村社中最穷苦阶级原有的负担之上还没有再加上这一战争 
的重压。 

“新学问”传入法国的时间比较早。在1458年巴黎大学聘请 
来一位希腊血统的意大利人教授希腊文。但是这所大学长期以来 
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研究中心，査理八世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 
期正在意大利，所以应该说，法国在他发动意大利战争之前就已欢 
迎这个人文主义运动了。1507年巴黎创办了一份希腊语刊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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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开始研究古典作家的作品，新学问逐渐替代 
各种旧学科。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可能是专门研究《罗马法典》的先 
行者，曾赢得卓越法学家的荣誉。弗朗西斯和英国的亨利八世一 
样，继位时是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国王受到欢迎的。16世纪初法国 
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五节西班牙 

西班牙受伊斯兰教徒的统治已有好几个世纪。穆斯林几乎蹂 
躏了整个国家，在所有最富庶的省份，基督教农民都生活在异教徒 
主子的统治之下。在 M 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基督教诸侯国独立存 
在比斯开湾南岸和比利牛斯山西南麓几小块地方。哥特人和汪达 27 
尔人首领渐渐收复了北方一些地区，而摩尔人则继续占领较富庶 
的南方。15世纪末叶，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必然是各基督教诸侯国 
为求生存而逐步收复失地。 1 P 4 年，当伊莎贝拉(她于1469年嫁 
给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菲迪南德）继承她哥哥亨利四世为卡斯提 
国的君主时，西班牙分裂成为五个诸 侯国: 卡斯提，包括莱昂，占国 
家总面积的62%;阿拉贡，包括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占 15%； 

葡萄牙占 20%; 纳瓦拉占1 %;唯-仍然是伊斯兰教国的格拉纳达 
占2%。 

卡斯提通过许多方法几乎不断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失地而壮大 
起来。如果失地是以所谓的民族战争收复的，那就全都成了国王 
的私产，可以归他自己所有，也可酌情赐给他的教、俗臣属。在 
某些情况下,这类賜赠使获得者几乎成为独立的诸侯。另一方面， 
私人冒险者也可从异族人那里夺取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夺得的 
土地归夺取者所有，他们就此成立可有权选择和更换其领主的自 
治区，实际成为独立的村社。其次，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出现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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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荒地。这些荒地谁占有就是谁的财产。最后，还有许多危险的 
边境土地，国王或拥有这些土地的大领主对居民和移民的政策是， 
发给他们确保其独立自主的特许状 （ fuems ) 以诱使他们去冒险占 
用。在类似这等情况之下，中央权力不可能强大。中央权力还由 
于大诸侯们要求取得他们辖区的行政和军事大权和僭越为一个合 

28法国家而进一步削弱。到处是军事宗教性的骑士团，它们拥有大 
量的财富。骑士团长们，由于他们的职务，全都是独立的军事指挥 
官，并都厚赠部下以示骑士团辖区的富有。他们的权力使君主相 
形见绌^显赫的教会大封建主凭借他们的土地，象他们的世俗同 
等地位者一样觊觎军政大权，并因受到教士身份的神圣不可侵犯 
的人身保护，更加飞扬跋扈。在伊莎贝拉登上王位以前，卡斯提经 
过两个软弱无能国王的统治，各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几乎全国皆是， 
由于慷慨的賜赠，王室领地以及对国王的支持和特殊保护都转为 
大贵族所有。这就是这位年轻女王继位时所面临的情况。这种倩 
况因亨利四世私生女朱安娜的利益所引起的一场叛乱而变得更加 
恶化。叛乱被彻底粉碎。这位女王和她尚未即阿拉贡王位的丈夫 
立即想尽办法确保领土安全。原先的无玫府状态已经产生了它的 
必然后果。国内盗贼猖镢，城镇以外生命得不到保障。伊莎贝拉 
建立，或确切说恢复了 “神圣兄弟会” （ Hermandad )， 依靠全国力 
量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规定每百户出一名骑兵）。这是一支骑警 
部队。队伍中有执法官，他在现场审讯罪犯，罪证确凿者，部队依 
照判决就地正法。骑兵队的公开目的是要镇压城外的一切暴行和 
追捕城市漏网凶犯。骑兵队的执法官取代了贵族的司法权。贵族 
们提出抗议，但都白费心机。“兄弟会”的工作颇有成效，许多城镇 
和普通百姓都团结到给了他们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君主制度周围。 

29 后任国王都向贵族阵地进攻，贵族之间存有世仇旧怨，很容易 

被能治国安邦的国君所制服。前几代国王统治时期丢失的王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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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现 Q 重归王室，贵族滥用的特权也被-一夺冋。十字军骑士团 
团长一个个归到国王的麾下，教皇只得默认并为边们授职。没收 
了教会多余的财产，剥夺或取消了高级教士的许多世俗大权。最后 
可以说，西班牙的教士几乎和法国教士 一样，也都屈从于国 
王了。 

卡斯提王国得到安定和统一之后随即征服了格拉纳达。“神 
圣兄弟会”起到了常备军的作用。摩尔人的内部不和帮了基督教 
徒(卩」忙，经过长期争战 ( J 481 —1492年），格拉纳达城被攻下，摩尔 
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从此告终。除葡萄牙和纳瓦拉(于1512 
年被菲迪南德夺走）以外，整个西班牙就这样统一在菲迪南德和伊 
莎贝拉之下，他们开始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国王”。国家的统一迫 
切需要实现宗教的一元化。西班牙的犹太人为数众多，钱多势大。 
他们与许多贵族家庭联姻，而又几乎控制了国家的财政。于是决 
定强迫他们改宗基督教，必要时不惜采用武力。1478年，教皇西 
克图斯四世颁发训令准许在西班牙成立宗教法庭，条件是法庭庭 
长须由国王任命。宗教法庭从此成为镇压异教的工具，同时也是 
实行专制的手段。它的残暴是史无前例的。西克图斯本人和他的 
几位后继人为接连不断的控诉所感动，竭力抑制宗教法庭的野蛮 
暴行，但宗教法庭已是专制暴君手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好几位教皇 
都被强迫同意它的所作所为，驳回了提交罗马的不服判决的上诉。 
尽管格拉纳达投降条约规定要实行个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宗教 
法庭仍被用来对付罗马天主教国王的摩尔人属民。摩尔人举行过 
几次猛烈的反抗，但除少数几家受国王特殊保护的以外，全都于 
1502年在名义上成了基督教徒，虽然宗教法庭差不多用了整整一 
个世纪的时间才在西班牙半岛上根除了伊斯兰教信仰。 

一般都把伊莎贝拉1504年的逝世看作是反对这种镇压和统 
一的大动乱的开始。宗教法庭的残暴、菲迪南德坚持要亲自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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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亡妻领地以及许多地方上的原因激起了反对他的统治的广泛叛 
乱和骚动。1504和1522年之间的十多年是革命和动乱的时期， 
直到菲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外孙査理五世挫败了所有的抵抗和重 
建西班牙王国久已著称的个人独裁之后才结束。西班牙的麻烦对 
防止査理在德国实施他想要实施的沃尔姆斯发布的反对马丁•路 
德的禁令起了 一定的作用。 

第六节德国和意大利 

16世纪初，德国和意大利在国家的统一和联合方面几乎没有 
任何进展。国家的统一是当时时代的特征，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与其 
说是出现了一个在一位有力国王领导下规模巨大而又有成效的民 
族运动，倒不如说是形成了许多稳定的诸侯国。从历史的角度不难 
31 解释，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两国有教皇和皇帝，即存在着 
中世纪早期那种典型的权力平行的教、俗姊妹政权。马基亚韦利以 
他那明确而又热情的笔法阐明了这一常识。他说意大利人应当将 
他们国家的四分五裂而不象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统一起来的原因归 
之于罗马教廷。他解释说，要求取得教俗司法大权的教皇，其力量 
虽不足以统治整个意大利，但足以阻止任何一个意大利王朝取代 
他的地位。无论何时，只要他发现有什么力量壮大得要对他构成 
成胁时，他就立刻从国外请来援兵，从而使意大利成为连遭侵略 
的牺牲品。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意见，教皇贵族权力的幽灵完全能 
够阻止意大利坐岛上本国王朝治下的任何现实贵族权力的成长。 
德国也是同样的软弱。德国国王称作皇帝，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 
国的首脑，即“罗马人的国王”。凡是看过阿尔贝特•度勒画的马 
克西米利安的肖像“凯撒 • 迪沃斯 • 马克西米利安努斯 • 皮乌斯 • 
费利克斯 • 奧古斯都斯皇帝”的人，就会对这幅画所体现的思想及 
32 



其所表达的内容产生某种想 法：他 的神态宛如图拉真或康斯坦 
这比拟把我们带回到条顿部落横扫和占领西罗马帝国的时代。他 
们虽尚未开化，但对他们所征服的罗马大帝国的文明肃然起敬。他 
们钻进这个大帝国的壳内，努力吸收它的法律学和宗教信仰。因 
此在中世纪早期就出现了弗里曼先生所说的情 况:“ 教会和帝国是 
西欧两大势力，它们各自的中心，至少在想象中，都是罗马。这两大 
势力都继续向德意志诸国各居民点渗透，并都或多或少从事物的 
变化中取得新的力量。人们越来越相信罗马是世界法定和天然的 
中心。因为全都认为世上有上帝的两位代表分掌他的权力，罗马 
皇帝是上帝在世俗事务方面的代表，罗马主教则是上帝在宗教事 
务方面的代表。这一信念与各独立共和国、各诸侯国或一些民族教 
会的存在并不矛盾。但又认为罗马皇帝作为世界君主，自然是所 
有世俗国家的绝对首脑，而罗马主教，即教皇，是所有各个教会的 
头领。”这一观点不过是一种虔诚的想象，事实上永远不能真正和 
完全实现。东欧任何一个国家或教会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 观点； 
即使在西方也都从未完全承认皇帝的世俗领主的地位。但这一观 
点一直以一种强有力的理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随着欧洲近代国 
家的陆续出现，皇帝的实际首脑地位越来越成为泡影。但是这两 
个首脑都有能力阻挠他们所在的两个国家，即德国和意大利，实现 
全国统一。所有这一切，正如前面所说，乃是历史中常见现象，而 
且与其他许多常见现象一样，包含着许多真理。至今还可能有人 
会问，这个中世纪观点是否应对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四分五裂 
负完全责任。对上述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仔细研究之后，我们看 
到，除了这中世纪观点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如地理、社会和 
历史等，在起作用。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两个国家的四分五裂与其 
他三个国家的趋向统一形成明显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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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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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在意大利境内存在着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诸侯 
国和五个堪称意大利大国的国家——北方的威尼斯、米兰和佛罗 
伦萨，南方的那不勒斯以及中部的教会国。它们之所以能和平相 
处，在于有一个微妙而又十分虚假的力量平衡。威尼斯是个商业共 
和国，实行贵族寡头统治。这座海湾沙洲上的城市为一批惧怕阿 
提拉匈奴人的逃亡者所建，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在意大利 
本岛有大片领土，它的殖民地一直伸延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和希腊 
诸岛。它的收入是意大利各国最多的，但它的支出也最大。米兰在 
财力方面占第二位，它每年收入超过70万杜卡特。到15世纪末， 
它受斯福尔扎家族控制。该家族的始祖本是个农夫，后来升为雇佣 
兵中一位令人生畏的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要求米兰成为帝国的 
封地，而法兰西几代国王都要求它成为奥尔良公爵的遗产。该遗 
产之争是査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之一。佛罗伦萨这个文化最 
发达的意大利城市，象威尼斯一样，也是一个商业共 和国； 但它是 
一个民主共和国，在那里梅迪奇家族僭取了几乎是专制暴君的权 
力，但外表上仍保持着共和国形式的统治。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中世纪封建制度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古 
老的两西西里王国 C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从1485年起就已分裂， 
西西里在政治上脱离意大利本土。该岛属阿拉贡国王 所有； 该国 
在半岛上的领土则由阿拉贡的阿方索的私生子菲迪南德，或称费 
兰特统治，菲迪南德实际上是个暴君。他击败了许多半独立的封 
建男爵，使不少城市沦于他的暴虐统治之下，因此得以在1494年 
将一个统一的王国传给他的儿子阿方索。 

不论怎么说，最能说明意大利走向联合这一总趋势的政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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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特征是教会国的壮大。教皇控制的直辖领地曾是意大利最涣 
散的地区。一些男爵附庸纷纷独立，即使在罗马城内教皇的权力也34 
微乎其微。英诺森八世时期也许是教皇最无力控制其附庸的时 
期。他的 后继者 亚力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博 尔贾，1奶2 —1513 
年）、朱利叶斯二世（卡迪纳尔 • 德拉 • 罗维拉， 1503 — 1513 年)和 
利奥十世 C 乔瓦尼•德 • 梅迪奇， 1 S 13 —1 52 1年）都竭力要建立一 
个强大的中央权力，即教会国，并取得了部分成功。法国入侵的艰 
苦岁月以及意大利几个大国之间的连年战争，为他们提供了良机。 
他们推行他们的政策所采取的手段 ，一 是施展诡计，置一切道义于 
不顾，二是实行暴政，血流成河也毫不留情。教皇制度在他们手中 
仿佛是个世俗政权，并象当时的政客那样使用这个权力。它是意大 
利许多政治国家中的一个，教皇与当时意大利各统治者的区别仅 
在于，他们的宗教地位使他们能对欧洲施加一种其他统治者不可 
能施加的影响，以及宗教的神圣性使他们在履行庄严的诺言和遵 
守信誓旦旦的条约义务时可以不受一般的道义约束。在某种意义 
上说，他们的目的是爱国的。他们都是意大利的诸侯，他们的目标 
是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从而使意大利能保持独立， 

不受外人 控制； 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不管怎么说还是 
要正确评价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可是这位意大利诸侯 
的所作所为，使教会的精神领袖脱离了对文化、艺术和宗教（佛罗 
伦萨在萨沃纳罗拉领导下的复兴)的影响，而这些使意大利在振兴 
欧洲社会时发挥了重大作用。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树立了坚信政 
治目的远比道德和宗教目的重要的榜样，只是它几乎被当时每个 
诸侯过于忠实地模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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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德国 


德国，或称神圣罗马帝国，在宗教改革时期包括了西北的低地 
国家和如今东面的奥匈帝国大部分土地。当时的状况非常奇特。 
所有说德语的地区已普遍产生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而另一方面， 
国家分割成许多块块，这种现象比意大利的分裂更加难办。 

帝国名义上由一位至髙的君主统治，在他的下面有个庞大的 
封建议会，名为帝国议会。 

帝国实行选举制，虽然当选的国君许多代都是哈布斯堡家族 
中的首要，而且自〗356年起七个选侯控制了选举——三个在易北 
河地区，四个在莱茵河地区。在易北河地区的是波希米亚国王、萨 
克森选侯和勃兰登堡选侯；在莱茵河地区的是莱茵区的巴拉丁伯 
爵和美因茨、特里尔、科隆三个大主教。这个名义的帝国，虽充满 
强烈的统一愿望，但已完全四分五裂，而且——因为这是德国形势 

的特点-切有利于建立象英、法那样维护中央权力的和解政 

府的要素都站在分裂立场上。 

只要看-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地图，就能发现其中独立的 
教、俗诸侯国数量之多实在令人惊讶，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其中 
大多数是由许多互不相连的点点斑斑凑成的。几乎每个统治一方 
的诸侯巡视领地边区时都必需跨越某个邻邦的疆土。还须要记 
住，地图上显示的分裂状态只是大槪反映了事情真相。帝国诸城市 
的辖地——城外为市议会议员统治——大多小得无法在地图上标 
36出，大批自由贵族的小领地，由于同样原因，在地图上也是找不到 
的。所以我们务必要想到夹在几大诸侯领土中的所有那些中世纪 
的小小共和国和小小王国，并把它们从地图上标出的已经很小的 
个体中单提出来。 


36 




几个封建大国，如萨克森选侯辖区和公爵辖区、勃兰登堡、巴 


伐利亚、巴拉丁、黑森以及其他许多邦国都有它们自己的等级议会 
(由屈从的贵族和法学家组成），有自己的终审最髙法庭，有自己的 
财务制度，有自己的财政和币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们的教士 
和它们与德意志境外一些大国的关系。上述诸国的诸侯，虽都受 
制于教会权势人物，又不断遭到城市共和国的反对和自由贵族的 
反抗，但仍然是事实上的君王，并从当时中央集权趋势中得到好 
处。在德国只有他们才是稳定的中央集权的代表，只有他们才能 
将他们外围的许多小邦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这-四分五裂的局面虽有其很深的历史根源，但社会各阶级， 
从诸侯到农民，普遍都有统一德国的强烈愿望，而且有过不少变感 
情为事实的方案。最初是试图在康斯坦茨实现德国教士联合并计 
划建立德意志民族 教会; 梦想通过教士的联合实现政治的统一。 

为在从多佛海峡到维斯杜拉河和从波罗的海到亚得利亚海的 
整个国土上实现德国全国统一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是，宣布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和平，禁止德国人一切自相残杀的战争，建立帝国最髙 
法庭以解决国内各种争端;统一币制和关税。为使各方能牢牢地团 
结在一起，必需有一个全国性议会或政府，在皇帝授权下制订帝国 
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有能力担负组建这一统一政府的唯一杈威 ，一 37 
方面是皇帝，另一方面是几个大诸侯，双方需要相互信赖和目的 
一致。但这从来没有实现，我们从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统治时期 
和査理的执政初期中看到，在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中央政权上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想法 ：一种 是寡头政治，另一种是独裁政治。各诸侯 
执意要保持他们的独立，他们的统一方案不外乎要建立一个严格 
限制皇权的寡头 政权； 皇帝不愿受制于德国诸侯的寡头统治并且 
知逬难以实现独裁统- 方案，但至少能阻挠任何寡头统治计划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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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诸侯因宁愿保持和扩大他们的割据不愿德国统一而受到 
人们的咒骂，但仍能为自己辩解，说他们这样做仅仅是效仿皇帝为 
他们树立的榜样。弗里德里克三世、马克西米利安和查理五世，在 
帝国的利益与哈布斯堡皇室的家族占有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总 
是忽视帝国的利益。马克西米利安和大胆查理的女继承人玛丽结 
婚时继承了帝国封地勃艮第，他把这份遗产看作是他家族财产的 
一部分。士瓦本同盟抵抗巴伐利亚侵占蒂罗尔时 （1487 年〕，哈布 
斯堡皇室并吞了它。收复维也纳之后，同样的命运落到了奥地利 
公爵领地头上，接着遭殃的是匈牙利和波希 米亚; 査理五世放逐乌 
尔里希公爵，夺取了符腾堡，它也脱离了帝国而归哈布斯堡家族所 
有。总而言之，相继的三代皇帝都奉行同一个既定政 策:剥 夺帝国 
以增加他们家族的私有领地。 

为使德意志帝国实现合乎宪法的统一，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0521年)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路德也曾到会。在这次会议上 
皇帝査理五世同意成立帝国枢密院，它与査理的祖父马克西米利 
安在14%年帝国议会上所提建议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虽然某些 
细节有所不同。该枢密院由皇帝指定的一位枢密天臣、四位枢密 
官、六位可亲自出席或派代表参加的选侯(波希米亚国王被排除在 
外）和十二位其他等级推出的人员组成。没有城市的代表。枢密 
院治理包括奧地利和尼德兰，但不包括波希米亚在内的全部德国 
领土。瑞士虽至今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已经脱离帝 
国，所以已不再是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中央政府需要有钱来 
开展工作，待别需要装备一支军队以强迫推行其各项 决议； 筹措所 
需经费的各种不同方案已在先前几次会上讨论过。最后决定用征 
收百分之四的进出口税，并在边境遍设税卡的办法来筹集经费。 
这一办法的实际作用是将税收的全部重担压在商人阶级身上，或 
者换句话说，要由枢密院中没有代表的域市承担中央政府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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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这种枢密院，只要在德国还有皇帝，就只能是个咨询机构， 
没有任何决策权。只逛在皇帝出国时期，它才具有独立的政府权 
力。 但一切 朮要的决定仍须经不在国内的皇帝的批准，至 
于皇帝，他不经枢密院问意不得与外国缔结有德国参加的联 
盟。 

帝国枢密院刚一 r 划，就自然遭到必须负担全部 

费用的各城市的反对。它们的代表在施佩耶尔举行会议0523 
年），因皇帝当时正要到西班牙的巴利阿多利德去，会议当即派代 
表去那里就税收方案提出抗议。他们受到德国大资本家的支持。皇 39 
帝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保证他将亲自掌管政府工作。为争取德 
0政治统一的最后尝试就这样被皇帝和诸城市的联合行动所破坏 
了。毫无疑问，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加大了德国的分崩离 
析，但需要记住，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成为全 
民性的，而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地位正是在它迫切需要统一和节制 
市民心中的宗教激情之际，遭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马克西米利安于 I 486 年当选为罗马人的国主，并在14%年 
他父亲弗里德里克三世逝世时继任了皇位。他的性格非常引人瞩 
目——充满 热情， 思想 丰富， 但十分缺乏实际的自制力以发挥他的 
那些长处。人们几乎认为他是他受命统治的德国的一个典型。没 
有人比他更充满向往德国统一的理想；也没有人比他对德国的真 
正分裂千出了更多的坏事。 

他是德国学术和德国艺术的保护者，博得了德国人文主义者 
的 赞扬： 没有一个统治者受到比他更多的歌颂。他保护和支持德 
国的城镇，鼓励城镇的工业，发扬城镇的文化。几乎在每件理想事 
情上他都赞同德国的民族独立和统一。他领导了向德国人传播统 
一德国思想的文化和艺术大军。另一方面，他实际坚持的一项政 
策，同时也 是他几 乎始终取得成功的一项政策，就是统一和巩固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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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在执柠这项政策中，他充当了将德国分製成 
40 许多分散和独立诸侯国的那些人的首领。德国的大诸侯都以他为 
榜样，竭力使自己成为近代国家的文明统治者。 

马克西米利安于 1519 年 1 月 12 日突然身亡，在此后整整五 
个月的时间里，法国的弗朗西斯的拥护者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 
即年轻的西班牙国王査理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法国的 
一方深信他们稳操胜券，因为他们已向多数选侯行了贿;到处都在 
窃窃私议此事，由于査理的德国血统，民众的感情都偏向于他，这 
一点很快就得到证明。这种倩绪在莱茵各省尤为强烈。教皇的代表 
在莱茵区旅行雇用小艇时找不到船长，乃因人们认为教皇偏袒法 
王。帝国各个城市都指责弗朗西斯要挑起战争，让德国自相残杀， 
都对他的候选资格表示反感。甚至连雇佣兵都在为他们的“老爹” 
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欢呼。所有德国人的眼睛都迫不及待地转向 
美因河畔的庄严城镇法兰克福，因为按照传统习惯，神圣罗马帝国 
的君主历来都是由选侯在那里选举的。 （1519 年 ）6 月 28 日，城 
里响彻了钟声，选侯们身穿绯色国服集合在圣巴塞洛缪教堂中的 
阴暗的小礼拜堂里，这是经常举行秘密会议的地方。民众所表达 
的情绪起了作用。全体选侯一致推举査理，整个德国一片欢 
腾,——法兰克福的善良市民们说，选侯要是选举弗朗西斯，那他 
们就一定会与“死亡作游戏”。 

这是一次要求德国人治理德国的民族精神髙涨浪潮，它终于 
使选举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没有哪一国家的人民犯了比这更大的 
错误；没有哪一国家的人民到头来如此大失所望。査理是哈布斯 
堡家族的后裔，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德国人 
的血液。但他不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是真正的德国哈布斯堡 
41家族的最后一人。历史上几乎很少有母亲的血液完全改变一个家 
族性格的其他例子。査理是他母桑的儿子，她的西班牙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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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上随着年华的流逝日益显出强大力量。他退位之后到西班 
牙的一座修道院去安享晚年。在沃尔姆斯与路德会面时他已是西 
班牙人而不是德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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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三章文艺复兴 

第一节由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 

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就其广义而言，可以看作是由中世纪 
向近代世界的过渡。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部观念都可以从 
那个时期找到它们的根源。 

近代科学和用真正的科学方法研 究大自 然就是从文艺复兴开 
43始的。哥白尼和伽利略在那时作出了天文发现，维萨留斯在那时 
莫定了解剖学的 基础。 

那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地理探险。望远镜、航海罗盘和火药的 
发明使人有可能征服前所不知的自然力，同时也增强人们的本领、 
勇气和冒险的能力。一当那些地理发现使世界贸易成为可能之 
后，中世纪式的经商和贸易就开始向近代化过渡，其过程从14世 
纪末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近代商业在这一过程中完全确立起 
来。这一过渡时期的特点是贸易范围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地中海、 
黑海和北海以及波罗的海和非洲东海岸。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死板 
的组织——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开始解体，并给予个人和新型 
的合作以较为自由的活动余地。价格逐步摆脱官方的控制而以市 
场的自然效果为准。从事冒险的公司开始参与世界贸易，同时也 
开始出现代理经销商。所有这些变化都属于中世纪世界和近代世 
界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 

文艺复兴就统治者施展的手段说，是政治上权力集中的时期。 
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皇帝是世界国王和教皇是世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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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中世纪观念仍有相当大的威力，尚足以阻桡国内各派力量团 
结在--个政治领袖的领导之下；但仍可看到团结的因素在一定程 
度上发挥着作用（在德国形成了若干独立的大诸侯国，在意大利 f 
几个教 会国家在不断壮大），团结的因素稍受挫折就使两国遭到外 
来的欺压。到处都有人起来支持世俗政权要求从教士的监督和教 
会的篡夺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这时，人们不顾一切地开始发出呼44 
声，要求个人应有反对强迫人们服从于等级或阶级的各种习俗、法 
律和理论的无上权利。瑞士的农民首先发难，他们将镰刀捆扎在 
登山杖上充当长矛,在莫加坦和森帕赫并肩战斗，粉碎了中世纪骑 
士的猛烈袭击。他们证明了，如果一对一，农民毫不亚于贵族，这 
场原始的肉搏战很快就开始显示出农民富于智慧和道德高尚的个 
人英雄气槪。 

在法学方面，可以说文艺复兴树立了历史的和科学的方法，去 
除了以错误百出的教令集为根据的法律虚构，重新恢复了真传罗 
马法典，以民法取代作为立法和行政依据的教会法。这是与旧时 
代的彻底决裂。以査士丁尼的法学著作为根据的民法取代以《格 
拉蒂安教令集》为根据的教会法，这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从而成 
为这过渡时期中的最重大的一项改革。因为法律涉及一切人的关 
系，法律原则的裉本改变必然悄然无声地引起实质性的革命。査 
士丁尼和提奥多西的法典完全否定了教会法学者的说法，民法学 
者则教导人们将教会只看作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在文学方面，发现了许多古典作家的手稿，开展了希腊语的研 
究，以古典作家为榜样通过对词汇的选择和整理领会语言之美。 
同时也发现了用近代语言——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创 
作的文学作品的力量.，随着这一发现诞生了欧洲的民族文学。 

在艺术方面，由于发掘出许多古代模式以及对这些模式构造45 
原理的研鸾，引起了建筑学、绘画和雕塑的深刻的革命。 



造纸与印刷术和镌版术的发明扩大了人们掌握知识和艺术天 
才宝库的能力，使艺术和文学日趋大众化。一度仅限于少数幸运 
者独占的东西变成了人们共享的财物。新思想已能影响众多的 
人，并开始推动广大民众前进。一道道中世纪的障碍被推倒了，人 
们开始看到在宗教方面有比中世纪教会学说更丰富的内容，在社 
会生活方面有比封建制度证明的更多的东西，知识之广为他们的 
父辈闻所未闻。 

如果文艺复兴果真是由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对此很难有 
其他看法），那么它就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几乎很难恰当形容的伟 
大运动，当我们想对这个运动下定义时，它却难以捉摸，使我们困 
惑不解。“这是思想大解放，”西蒙兹说，“人们竞相摆脱控制，纷纷 
批判循规蹈矩，全都热衷于自由自在的古风,对审美观有了新的认 
识，不顾一切地要为自己争取不受权力约束的自由天地。人们是 
如此精力充沛和自有主见，都感到了探索的愉快。没有他们不敢 
面对的问題，没有他们不愿按他们的新认识来加以修正的公 
式。”①这是欧洲文化开花结果 时期; 但或许应当补充说，它包含了 
对世界的新认识，即宗教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赖，还不如说是对人 
类自身能力的信任。 

第二节文学艺术的复兴 

但文艺复兴通常有一个比较狭窄的含义和一个由从事全面更 
新知识的新生力量中最有影响者下的定义。它是在发现和研究了 
古代文学艺术杰作的基础上出现的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从这个比 
较狭隘的意义上讲，该运动也许直接为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变 

① Syxonds，Renaissance in Italy, Revival of Letters (London,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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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铺平了道路，所以值得详细探讨。文艺复兴找回了久已妄失的文 
化财富，引起了觉醒并发扬了文学的精神、艺术的精神和批判的 
精神。 

古代意大利的文学知识在中世纪初期并没有完全凋谢。本尼 
狄克派修道院保存了许多古典作品的手抄本——特别是南欧的卡 
西诺山修道院和北欧的富尔达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及其姊妹机构 
既是学习的学校又是图书馆，我们了解到在不止一个修道院研究 
某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已作为日常教学的部分内容。维吉尔、贺拉 
斯、特伦斯，以及马夏尔、李维、苏埃托尼乌斯和萨卢斯特等都是研 
究的对象和为人所熟知。希腊文学保存下来的虽然没有那么多， 
但也并没有全然从南欧，尤其是从南意大利消失。自罗马共和国 
建立之日起，在一度称为大希腊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语就是许 
多普通老百姓的语言，犹如今日在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等地一样； 
在中世纪的萨莱诺大学，教师和学生都从没有丧失学习希腊的兴 
趣。①但14世纪，特别是彼特拉克时期，除了这一切以外，同时又47 
是对旧文学产生新的热情的时代，是真正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时代。 

意大利是最早从中世纪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和开始享受当时 
欧洲正在期待的那种新生活的 国家。 在意大利有统一的语言，有 
鲜明的民族感，文化上有相当大的进步，有足够的财富，和有在君 
主专制时代从变幻不定的政局中赢得的相对自由。 

但丁的伟大诗篇是意大利已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的最先标 
志，它将中世纪教会最深奥的精神道德说教和一位大诗人对人与 
事的洞悉和判断紧密相联起来，有如它将贾基诺 •笛. 菲奥雷的 
形象和他的神秘主义紧密相联那样。彼特拉克是继起的一位诗 


①由此证明，托马斯.阿奎那不是象通常所说的那样，为了解希腊哲学，全旗阅 
读由阿拉伯语译本转译为意大利语的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而是他有从希腊语原本直 
接译成拉丁语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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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古典拉丁文学大师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热情研究者。对 
他来说，他的意大利先辈才是真正的人。他们和他一样，早已感到 
需要用古希腊文化来安抚他们的心灵和为全人类的教育服务。薄 
伽丘，唤醒人们的第三位领袖，大力宣扬生活的乐趣、普有的尽情 
欢乐的能力和世界给人以享受的美。他和彼特拉克一样，也感到 
需要古希腊文化。他们两人都意识到文学形式的美，也都相信只 
要很好地研究古典名著，他们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他们都重视精读 
古典名著所产生的新的生活观，因为它们比中世纪的作品更活泼， 
思想更为开阔和更加欢畅，也更富有理性。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向 
往的恰恰就是以这种方法揭示出的生活，这种生活给感情的奔放、 
美的感受和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能够葡译古代希腊诗人和散文作家作品的那些学识渊博的希 
膪人被请到意大利来居住，如曼纽尔 • 克里索洛拉司（13 9 7^1400 
年居住在佛_伦萨）、特拉布松的乔治、西奥多 • 加扎(埃拉斯穆斯 
48从那时起在 &国讲 授他的《希腊语语法 >) 、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杰 
米斯托斯 • 普莱松(基督教柏拉图哲学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发展） 
和约翰•河吉罗普洛斯(他曾当过罗伊希林的老 师〉。 早期文艺复 
兴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他们的学生。 

第三节文艺复兴与基督教的早期关系 

知识界在觉醒的早期阶段对基督教或中世纪教会并不怀有任 
何敌意，也极少有后来才发展起来的新异端思想。许多中世纪虔诚 
的秉性依然保留如旧，只是对象有了改变。彼特拉克虽看不懂荷 
马的手抄本，但象他的一位先辈尊重圣徒的法衣那样，对它十分尊 
敬。①早期文艺复兴时期 有许多人收集了不少抄本和刻本，也收集 

~①他抱住它，对它叹息不已，并对它说他是多么想听到它讲话，见弗拉卡塞蒂的 
Francisci Petrarchoe, Epistoloe familiares et varioe, ii. 472—47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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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玉石浮雕和钱币，将它们当作圣物珍藏。梅迪奇家的图书 
馆火约建于]450年，梵蒂冈图书馆建于1453年，幵始了大量收藏 
图书的时代。 

学术繁荣的时代开始了。意大利学者怀着他们特有的神秘主 
义从事古典著作的翻译。他们探索可使基督教思想和古代异教哲 
学一致起来的途径，并象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奥里金一样，从柏 
拉图哲学中找到了这条途径。创建了不少柏拉图学院，红衣主教 
贝萨里翁、马尔西利奥 • 菲奇诺和皮科 • 德拉 • 米 兰多拉 都成了 
意大利的基督教桕拉图主义者。当然，他们未免太过于热情了。 

他们全盘接受了整个异教时代的文化生活，从中吸取了许多文化 
知识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吸收了身心偷快的标准和内心生活中的 
快慰。但他们的主要思想是说明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教都通向基 
督教，西卜林和大卫都亲眼见过基督。 

教皇制度保护过文学艺术的复兴，并领导过这一文化生活的 
运动。教皇尼古拉斯五世 （1447— 1455年)是第一个抚育文艺复兴 49 
的罗马主教，他本人也许就是运动初期的真诚、朴实和文化艺术崇 
髙目的的体现者。他出生于拉斯培齐亚附近的小城萨赞扎中的一 
个低微家庭，少年时代就自谋生活，后来由于他的才干和性格竟登 
上了教会的最高宝座。他当过家庭教师、私人秘书、图书管理员，他 
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嗜书者，书对他来说是唯一奢侈品，或许在他 
那时代对于书籍再没有人比他知识更丰富了。在洛伦佐•德•梅 
迪奇在圣马尔科建造他的大图书馆时，他就是洛伦佐的心腹顾问。 
梵蒂冈图书馆是他亲自创建的。专有人替他在欧洲许多修道院中 
仔细搜寻，他终于收集到君士坦丁堡遭劫时许多幸免于难的文学 
珍品。他去世之前，在他的梵蒂冈图书馆中藏有五千多册抄本。 
他的周围有-批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他把许多手艺高超的艺术 
匠人、室内装饰工、珠宝匠、彩画玻璃工和刺绣工招到罗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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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莱奥 • 阿尔贝蒂是他的一位建筑师，弗拉 • 安杰利科是他 
的一位画家。劳伦齐乌斯 • 瓦拉和波焦 • 布拉乔利尼、红衣主教 
贝萨里翁和特拉布松的乔治都在他任用的一批学者之列。他直接 
领导和鼓励他们的工作。瓦拉虽对“君士坦丁的赠礼”和 <使徒信 
经> 是耶稣十二个门徒所口授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抨击，但他对这位 
学者的信任并未动摇。他下令将希腊主要作家的作品全都译成拉 
丁语。当时欧洲的神学、学术和艺术在以他为首的教会的领导下 
得到了相互充实。或许朱利叶斯二世 （1503— 1513年）甚至比尼 
古拉斯更清楚地意识到，教会首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担负起正在 
使欧洲的思想境界更加开阔的这一文化艺术运动的领导——只靠 
50他个人的不倦努力，单从时间上说他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教 
皇朱利叶斯二世命令米开朗琪罗象摩西那祥充当他的代表只能有 
一个 解释： 朱利叶斯抱定宗旨要率领上帝的选民(教会)走出他们 
的堕落之国，并向上帝的选民指出，（尽管他不能保证得到）‘希望 
之乡>至少已遥遥在望，在那里可以享受髙度文化的裨益，可以培 
养和贡献人的聪明才智以取得与上帝的和谐。”① 

意大利古典文学的复兴很快就精疲力竭。审美感堕落成为色 
情， 追求外表美的本性变为轻薄，崇尚古凤的热情转化为新的异教 
信仰。它几乎丧尽了最初那种真正的道德上的 真诚; 很少注意，更 
不知如何克服当时由来已久的道德沦丧。 

文艺复兴虽首先诞生在意大利，但它很快就向北方诸国发展。 
或许德国首当其冲，然后波及英国,最后是法国。这运动因与德国 
的宗教改革有关，所以十分重要。 

整个中世纪，德国人与南方的意大利半岛一直有密切的关系， 
到15世纪，这种关系更为加强。德国商人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有代 
理处。事先认定要他们 当法官或外交官的德国贵族青年在意大利 

① Professor Krauss,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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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 攻读法律；学医的大学生在南部几所著名学校完成他们的 
学习•，德国的游动学生常常越过阿尔卑斯山来意大利进修。德国和 
意大利有着如此频繁的学术交往，“新学问”自然就会在北方人中 
广泛传播。 


第四节共同命运兄弟会 

德国和低地国家都为在意大利出现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复 
兴做了准备。14和15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们在本 
国推行了一整套卓越的学校教育制度。说佛兰芒语的扬•范•里 
斯布勒克的门徒杰拉尔德 • 格罗特在和他的老师长时间磋商之 
后，创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同生活兄弟会”，①其宗旨是增加有益书 
籍数量和认真教育青年以改善同胞兄弟的宗教状况。兄弟会是靠 
抄写和发售各种抄本维持的。该会所有会所都有一间大屋，经常有 
一批人坐在那里，随着一个朗读者按书本缓慢重复朗读的词句听 
写，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本全是这样尽快抄写出来的。他们用基督 
教和古代异教的一些珍本充实他们自己的藏书。他们成批地抄写 
包括“上帝的教友”的神秘和实用神学的许多小册子，并在民间出 
售。事实证明格罗特的一位亲密追随者弗洛伦齐乌斯 • 拉德温泽 
恩确实是一位教育家，该会所办的许多学校很快出了名。兄弟会 
兴办教育的目的，用它的创始人的话说，是要“给上帝的神殿树立 
精神支柱”。他们坚持要在他们学校各个班上讲授拉丁语 圣经； 他 
们把一些基督教作家著作的德语译本发给 学生； 他们煞费苦心地 
要使学生具备拉丁语知识，并和学生一起阅读古代文学名著 文选； 
他们甚至还教学生一点希腊语；他们的学生都学唱比较简单但更 


① C. H. Del pro t Verban deling over de Broederschap van Gerard Gro- 
ots (Arnheim,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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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福音派教义的拉丁语赞美诗。 

52 总校设在乌得勒支省 (现为 荷兰的上叶塞尔省)大主教辖区西 

南角上的一个小城代芬特尔。它位于莱茵河的一条向北流经楚特 
芬、代芬特尔，在坎彭注入须德海的一条支流(叶塞尔河）上。15 
世纪时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都在代芬特尔这所规模巨大的学校里 
受过初期教育。在15世纪后几十年，该校校长是亚力山大•黑吉 
乌斯(哈格，1433— 14兆年），他于1471年来到代芬特尔，一直住 

在那里直到去世。①学校的声望在这位著名校长的领导下达到了 
高峰，他招收了两千学生——其中有埃拉斯穆斯、康拉德•穆蒂 
(穆蒂阿努斯 • 鲁夫斯）、赫尔曼•冯_比施、约翰 • 穆尔梅利乌 
斯——并且摒弃了语法教学的老方法，引导学生直接学习古代名 
作家的经典著作以使他们领悟拉丁语的优美。他是一位意志坚强 
的学者，据说他值夜时手里总是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明，假如稍 
一瞳睡，赌烛便从手中掉落，他就立刻惊醒。他有一句格言：学习 
若无虔诚，宁受咒骂也不愿受祝福，他至死都以这句格言促使学校 
始终保持旧传统。随着这位教师的去世，代芬痔尔学校的声誉也 
一起消失。 

15世纪下半叶兄弟会的另外几个著名学 校是： 亚尔萨斯的施 
莱特斯塔德特③，距襄茵河西岸数英里，位于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 
之间;埃姆斯河畔的明斯特，它原是中世纪初期的修 道院； 埃梅里 
希学校，埃梅里希是靠近荷兰边境莱茵河畔的一座 小城; 西北部的 
阿尔特马尔克。施莱特斯塔德特学校在校长卢德维希 • 德林根贝 
格主持下几乎与代芬特尔齐名。以雅各布 • 温费林、塞巴斯蒂安 • 

53布兰德和德国的萨沃纳罗拉——约翰 • 盖勒•冯 • 凯泽尔斯贝格 


① H. Hartfelder, Der Zustand der deutschen Hochschitlen am Ende 
des Mittelatters. Hist. Zeitscher. Ixiv 50—107,1880. 

(D Struver, Die Sohule von Schlettstadt (Leipzig,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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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 的著名 的斯特拉斯堡集团中的许多成员，都曾是这所学校 
的学生。除了这几所出色的学校以外，兄弟会所办的学校遍及全德 
国。其教师通常都被称为“漫游兄弟” （ RolKBmeder )^， 他们在马 
格德堡就有一所以此为校名的学校。路德在这小城中住过一年， 
可能曾在这所学校上过学。他们的工作普及面广，教学很有成绩， 
所以连那些与兄弟会毫无关系的编年史作者都在他们的书中告诉 
我们说，在德国许多城镇中都能听到小姑娘在唱简单的泣丁语赞 
美诗，以及许多工匠的孩子都能用拉丁语交谈。 

第五节德国的大学、学校及学术概巩 

在15世纪，要求受教育的愿望扩展到整个德国。诸侯与市民 
竞相创办学府。在一百五十年里，新建的大学不下十七所。1348 
年成立了布拉格大学，它是由波希米亚人所建。随之出现了四所 
德国 大学: 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年或1384 年)； 海德堡大学(建 
于1386 年)； 科隆大学(建于1388 年)； 爱尔福特大学 （13 M 年由该 
城市民所建)。到了 15世纪又有莱比锡大学(建于1409 年)； 罗斯 
托克大学(位于当时称之为东海的海边，几乎正对着瑞典的南端， 
建于1419 年)； 克拉科夫大学，（于 MW 年由波兰人创 办)； 格赖 
夫斯瓦尔德大学（建于1456 年)； 弗赖堡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均 
建于1457 年)； 巴塞尔大学（建于1460 年)； 因戈尔施塔特大学 
(建于1472年，它专门培养听命于教皇的大学生，这一任务确实 
完成得很出色)；蒂宾根大学和美因茨大学（均建于1477 年)； 维 
滕贝格大学(建于1502 年)； 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建于1507 
年）。第一所宗教改革的大学马尔堡大学建于年。 

市民阶级都怀有上学受教育的强烈愿望，各个城镇竞相筹建 

①德语 :命运 相联的兄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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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校， 教师的 薪俸从城镇税收中 支付。 有些德国城镇各有好 
54 几 所这样 的学校。在布 雷斯劳 ，“火 学生乐 园”就有七所之多。 也没 
有忽视女孩子的教育问题。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早在15世纪初 
就建立了一所高级女子学校，并始终坚持学校的教师必须是受过 
教育的妇女，但又不是修女。①市政当局除教室以外，还给男孩子 
提供住所，有时还供给柴火(食物则指望他们到城镇街上去乞讨）， 
提供医疗是经常性的，学生有病可在医院治疗 。② 这些受教育的机 
会从全国各个角落招引来了许多孩子，从而给中世纪后期已经充 
斥街头的各种各样的游民中又增加一类新流浪者。流浪学生和他 
们系的黄领巾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往往是一个不光彩的特 
征。他们经常被当作一种角色采用到忏悔节演的诙谐嬉戏 （ Fast - 
nachtspiele ) 或狂欢节民众的粗俗喜剧中去，但几乎总不免是个无 
赖或小偷。10岁到12岁的孩子离开自己的村子，在年长学生的照 
顾下，进入某些有名的学校。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往往都是漂泊不 
定的，他们的学问至多能骗骟单纯的农民，用来向他们兜售治牙疼 
和其他病痛^咒符而已。由轻信的父母委托他们照顾的年幼孩子 
常常受到虐待，强迫去乞讨或偷窃食物，还打发他们拿着罐子到各 
处小酒店去乞讨啤酒。不幸的幼童丧失了自由，成了他们那些名声 
不佳的主人的囚犯和奴隶，很多都惨死路旁。我们无需奇怪，为什 
么路德后来回忆那些流浪学生时要谴责当时的教育制度，因为这 
种制度往往使人把“二十，甚至四十年”时间浪费在这种所谓的大 
学生生活上，而实际上过的常常是最低下的漂泊不定的和散漫放 
荡的生活，到末了，既不懂德语又不懂拉丁语，“更不必谈，”他进而 
愤慨地说， “那 种不顾羞耻和不讲道德的生活了， 正 是这种生活使 


① Kriegk, Deutsches Bilrgerthum ira Mittelalter, neue Folge (Frank¬ 
furt a. M. 1868), pp. 77 fF. 

② Boos, Thomas und Felix Platter (Leipzig, 1878) ， pp. 2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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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先很不错的青年令人痛心地腐化堕落。”这些流浪者似的大 
学生中有两三人的自传至今仍完好 保存； 其中两位，托马斯 • 普拉 55 
特和约翰 • 比特茨巴赫，都是路德时代的人，他俩对他们那段生活 
作了生动的描写 

德国虽不乏学校和大学，但这只能说，它们至多不过为文艺复 
兴的开端作了准备。在15世纪，所有大学都处于教会影响之下， 
经院哲学支配着探求学问的方法。只有极少的“新学问”容许在学 
校讲授。事实上，如果将科隆大学或许再将因戈尔施塔特大学除 
外，各处所讲授的经院哲学都是以约翰 • 邓斯 • 司各脱、奥卡姆的 
威廉和加布里埃尔 • 比尔等为代表的被认为比较先进的观点，而 
不是托马斯 • 阿奎那和其他一些罗马天主教传统重要卫士的学 
说;但这完全与以往所讲的经院哲学一样，仅宜于讨论各种词语和 
逻辑上的细微差別。各种知识都是用经院哲学中久已沿用的公式 
和语言迸行讨论的。要想阐明以那样一些公式和话语为根据的细 
微的差别和复杂的论证，如不超越由我们掌握的时间界限，是根本 
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说，这种教学的主要方针，只是想提供一个堂 
皇但无实在内容的框架和一种并无许多实际知识的智力训练课。 

至今还在讲授的形式逻辑中仍可看到当年的遗风。耗费大量的脑 
汁去设想格和论式，找出这两者的关系和思考各格之下一切可能 
的论式的排列，然后给它们冠以易于记忆的名称—— Barbara , Ce - 
larent ， Darii，Ferioque prioris 等，-这才能对 15 世纪大学中所 

使用的经院哲学教学方法有所了解。 

此外，还需记住，那时的学校都具有准教会的形式。大学都象 56 
修道院，教师是职业性的，学生是非职业性的独身者。学生都寄 


① H. Boos，Thomas und Felix Platter (Leipzig ， 1876); Becker, Chro¬ 
nica des fanrenden Schulers oder Wanderbiichlein des Johannes Butzbach 
(Ratisbon, 1869). 


53 



57 


住宿舍，与他们的老师住在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是自恃高人一等的 
教育。中世纪牛津大学的章程 中说： 上帝创造具有凡夫俗子所没 
有的知识才能的“教士”； “教士”应在仪表上显示出这种不同；大学 
里的裁缝，其职责是将上帝创造的人打扮得表里1致，所以也应算 
作学校的成员。中世纪的大学生往往摆出一副臭架子，从而引起 
俗界的愤怒，常常导致大规模的骚动。如1513年埃尔富特市民在 
大学校门口架起一门大炮猛轰学校，在教授和学生逃跑之后又几 
乎毁坏了该校所有档案和藏书。大约在同一时间，维也纳市民嘲 
笑大学生的神圣的服装，结果酿成一场“拉丁之战”，差不多毁掉了 
整个城市。“教士”的这种与众不同的髙傲态度，在一年一度的大游 
行时达到髙峰，那时新戴上方帽子的大学毕业生洋洋自得地穿着 
新学士袍和硕士袍，挂着标志不同学位的各色垂带，由身着礼服的 
市政官员陪同下的学校领导率领，在这座大学城的主要街道上列 
队前进。年轻的路德承认，当他在埃尔富特亲眼目睹这样的游行 
时，曾想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新戴上方帽子的大学毕业生更令人 
羡慕的了。 

中世纪教会的传统影响到各个学科；而主宰教会传统的则是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或被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 
辑学。对亚里士多德名字的尊敬几乎采取宗教狂热的形式。在中世 
纪的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生平》的离奇的书中，这位古代异教思 
想家竟被写成是一位 基督的 先驱。凡是不接受他的思想的人统统 
都是异教徒，他的思想模式被用来为中世纪辩证法的巧妙诡辩进 
行辩护。他的思想体系是为保存旧学问和防止“新学问”渗入而 
构筑的防御工事。因此，几乎所有德国人文主义者都仿佛对亚里士 
多德的名字怀有憎恨。新、旧学问两派人对这位古希腊想家的 
态度表现在两幅充满时代感的画上。一幅画的是比萨的一座多明 
我会的教堂，亚里士多德站在柏拉图的右方和托马斯 • 阿奎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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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从他彳门打开着的书中射出的三道光线在这位中世纪杰出的 
祌学家和思想家头顶上形成一圈光轮。另一幅上画的是 I 527 年 
汉斯 • 小霍 t 拜因展出的一件木刻画，亚里士多德和几个中世纪 
的学密朝下向黑洞洞的住所走去，而耶稣基督则站在前景中的突 
出位置上，向-群人指出真正的光明，艺术窣还在人群中刻画了几 
个扛着连枷的农民。 

第六节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 

初生的“新学问”刚刚传到德国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文化复兴。 
在德国，没有象在意大利那样，在最能反映大众智慧的绘画、雕刻 
和建筑等艺术作品中迸发出艺术灵感。最早感受到新文化生活刺 
激的，大多是那些在“共同生活兄弟会”所办的几所著名学校学习 
的大学生，因为他们都有严肃的生活目的。他们认为“新学问”与 
其说是自我修养的工具，还不如说是改革教育、批判陈旧教育方法 
和首先是促进宗教改革以及纯洁社会生活的手段。这些学生中最 
杰出的一位是红衣主教尼古拉斯•库萨努斯① （1401 — M 64 年）。 
他虚怀若谷，既精通旧学问，又能理解新学问。他曾在意大利研究 
古典著作。他是个卓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有人断言，他在 
伽利略之前就已作出那些发现。他使用的是乡村白铁匠粗制的仪 
器，它们可能至今仍保存在他在故乡摩尔河畔的库埃斯创建的一 
所“兄弟会”会馆中；那里还保存着他为改革历法做了大量演算的 
许多稿纸，这些稿纸现在可能仍有研究价值。 

从同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另一个学生是格罗宁根的约翰 • 韦塞 
尔 （1 4 2 0—14 89 年），他为求学从科隆长途跋涉到巴黎，后来又从 

① Scharpff，Der Cardinal und Bischof Nicolaus von Cusa als ReForma- 
tor ip ^^rcbe. 只 ekh und Philosophic (TUbiagen ，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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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到了意大利。最后，他以圣艾格尼丝山区“兄弟会”会员的身 
份在那里定居下来。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生，他鼓励 
他们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是个神学家，但却喜欢批评当时 
神学教义中一些流行说法。他否认“炼狱”之火是有形之火，他对 
赎罪券在理论上所作的阐述象是路德的先驱。①“假如我先读过他 
的书，”路德说，“我的敌人就很可能认为路德的一切都是从韦塞尔 
那里借用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当我发现 
有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从事写作， 
竟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几乎用同样的言词表达出来，我感 
到偷快和觉得力量在增长，也就不再怀疑我讲的东西是否都正确 
了 

应当指出，另外还有几乎同样思想的学生是鲁道夫•阿格里 
科拉②（14 42 — M 85 年）、雅 各布. 温费林③ （1 45 0— 1 52 8年)和塞 
巴斯蒂安 • 布兰德 (1457—15 M 年)，后者自1500年起任斯特拉 
59 斯堡市政厅书记长，是有名的《愚人之舟>的作者，该书已译成许 
多国家的语言，并被他的朋友凯泽尔斯贝格的盖勒用于讲道。 

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思想相同和天赋相等的人，一般都 
被认为是德国文艺复兴的先驱和被列入德国人文主义者之中。可 
能有人会问，他们是否能被看作是在路德学生时代出现在他周围 
的和以宗教改革时期暴风雨中的海燕乌尔里希•冯 • 胡滕为著名 
典型的那种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人文主义的起源应追溯到 
另外一些名望稍逊的开路人。德国许多青年学生，大多都有靠流 
浪行乞维持生活的本领，他们凭着这种本领长途跋涉到意大利，怀 

① 韦塞尔有关赎罪券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文栽在 Ullmann, Reformers before 
the Reformation (Edinburgh, 1855), ii. 546 f 0 

② Tresling, Vita et Merita Rudolphi Agricoloe (Groningen, 1830). 

(- ‘3 WiskowatofF, Jacob Wimpheling, sein JLeben und seine Schriften 
(Berlin,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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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真诚的求知欲去听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讲课，即使生活很不安 
定。他们在意大利受到文艺复兴精神的感染，也学会了轻视道德 
生活中通常的约束。他们在那里染上了不尊重教会和轻视各种神 
学的心理，还学到了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即使不是反宗 
教的也是轻宗教的坦率性格，这仅仅是因为任何宗教本质上都是 
从外国传来的。 

彼得•卢德斯 （1415— 1474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起初 
为教士，后来流浪到意大利，在那里潜心研究古典著作，染上了轻 
视宗教的思想倾向，并鄙视使大多数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者丢尽 
脸面的庸俗道德生活。他居住在帕多瓦时 （1444 年），当了来自帕 
拉蒂奈特的一些德国青年的私人教师，后被一位选侯招聘到海德 
堡大学教拉丁语。一些老教授都很嫉 妒他： 他们坚持只让他讲授 
和修订他的导论课，不准他利用图书馆，常常给他的生活造成麻 
烦。他努力坚持到1妨0年。然后他用好几年的时间游历各地，同60 
时为愿向他学习的学生私下讲授古典著作。他在生活上并不安 
分，经常狂饮不止，放荡不羁，完全轻视宗教，蔑视一切神学。他在 
清醒时似乎想要克制自己的异端思想，但一当酒醉，又不能自制。 

他在巴塞尔时有人指责他否定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然而他对 
指责者说，如果他们让他一人独处，他愿承认四位一体。他在维也 
纳终其天年，死前为医学教师。 

在德国播下研究古典著作种子的许多流浪学生中，虽有少数 
人的名入史册，但大多数无疑已都被人遗忘。由于生活散漫，不信 
宗教，一心探求和传授古典作品知识，不注意如何生活，即使能研 
究和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至多也就是些名声不佳的“新学 
问”的传播者，他们漫不经心地把它传播到北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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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城市中的人文主义者团体 

在德国，文艺复兴的温床与其说是那些大学，还不如说是某些 
城中若干志同道合者结成的团体。最著名的三个城市——斯特拉 
斯堡、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帝国的富庶地区，它们一方面与帝 
国宫庭，另一方面与意大利保持着密切关系。 

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团体或许是最有名的，它与即将来临的 
宗教改革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团体更加密切。那里最有名望 
的是维利巴尔德 • 皮尔克海默① （1470— 1528年），他受的与其说 
是一个德国市民儿子的教育，还不如说是一个佛罗伦萨贵族青年 
的教育。他父亲是纽伦堡的富商，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又长于外 
61交，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挚友。他亲自负责儿子的教育，在经商 
和受城市委托办理外交事务的旅行时，总是带着他，启发他了解商 
业上和德国政治中的许多奥妙。这少年还受过骑士的马术教育和 
熟练使用武器的训练。他象许多德国贵族青年一样，被送往帕多 
瓦和帕维亚（14 9 0— 14 M 年)学习法律和外交，并教导他不要放过 
学习“新学问”的机会。他27岁时返回家乡，当即被委任为该城的 
参事，负责掌管该城部分重要市政。担负这一职责，要经常去参加 
帝国议会或去帝国宫廷，所以很快就成为马克西米利安的亲信，皇 
帝喜欢与象他自己这样多才多艺的人交谈。没有一 个德国 人曾象 
这位纽伦堡市民那样直接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领袖的多方 陶冶。 
另一方面，他具有意大利人似乎都没有的那种满腔热诚。他深切 
渴望改革教会和国家，在莱比锡辩论之后，他已看清路德和教皇的 
争论不单纯是僧侣之间的争议，而是关系到事物的根本，所以他在 
宗教改革的初期就是这一运动的慎重的支持者。他的姐妹夏里苔 

① Roth, Willibald Pirkheimer (Halle, 1887 年). 




丝和克拉拉都是有学识的妇女，全在纽伦堡圣克拉拉女修道院当 
修女。妲姐为 该修遒 院院长，给我们留下了许 多有趣 A 书信，它们 
证实了她曾给他弟弟以巨大的影响，在路德派最终脱离罗马之后 
她又阻止弟弟 参加路 德派。 

皮克海默在公务之余埋头学习和 与学者 交往。他的住宅是一 
座布满艺术作品的宫殿。在他的图书馆里妥善收藏着许多手抄本62 
和书籍，而图书馆的大门对每个大学生都总是敞开着的，他们只要 
带一封介绍信来见图书馆的主人就行。在他享有盛名的宴会上， 

他喜欢请当时一些最著名的人物围坐在他的桌旁。他精通希腊 
语，他将柏拉图、色诺芬、普鲁塔克和琉善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和德 
语。他写给姐妹和密友的书信中，对他在内兄的乡间领地上度过 
的时日所作的描绘宛如一幅5世纪高卢罗马贵族的习俗图。早 
晨学习，阅读柏拉图和西塞罗的 著作； 午后，如果痛风病发作不 
能外出，就隔着窗户眺望田间耕作的农民或狩猎的猎人和垂钓的 
渔人。他爱好款待来访的邻人。有时他把几个管家仆人或佃户连 
同他们的家属一起召来陪伴他。晚间他通常总是钻研历史和考古 
学，这两门学问都是他十分爱好的。他习惯于一直坐到深夜，如天 
空清明无云，他就用望远镜观察行星的运行，因他与当时许多人一 
样，迷信占星术，相信他能根据星星运行的方位推测出未来的大事 
和各国的命运前途。 

在所有这些城市团体成员中还有诗人和艺术家——在奥格斯 
堡是汉斯 • 霍尔 拜因； 在纽伦堡是阿尔贝特 • 度勒和汉斯 • 泽巴 
尔杜斯 • 贝哈姆。当时一些意大利画家，不再从圣经或圣徒选择 
他们的主题之后，都很自然地改从古代异教神话中择取描画的景 
物。德国的艺术家到处漂泊流浪。他们的主题转而改为人民的普63 
通生活。但这变化是逐渐的。圣母玛利亚不再是天后，而纯粹是 
人间慈祥母亲的典型，她身旁的天使是几个欢乐的儿童，有的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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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花朵，有的在抚弄走兽，有的玩耍 ^ 果。在卢卡斯*克拉纳赫的 
“寄托于逃往埃及”的画中，画着两个小天使爬上一棵树去掏鸟窝， 
鸟儿的双亲在树上对着他们吱吱尖叫。在阿尔贝特•度勒的一幅 
代表作“神圣的家”里画的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坐在一农家 
庭院的正中，四周摆着各种各样农具。以后德国艺术家勇敢地投 
身于描绘平常常见的生活——骑士和骑士的比武、商队、街景、农 
民生活写实特别是农民的舞蹈、大学和学校的情景以及士兵的野 
营和行军等。即将来临的宗教革命在宣告人们的一切生活，即使 
最平凡的生活也是神圣的 •，那 时的艺术展示出了人民在贵族城堡、 
城市市场和农村中的日常生活的生动画面。 

第八节大学里的人文主义 

“新学问”渐渐渗透到大学中来。古典学派学者被请去讲学或 
在大学城中当私人教师，学生纷纷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霍勒斯和 
普罗佩尔齐乌斯、李维和萨卢斯特、普劳图斯和特伦斯等人的作 
品。对人文主义感情增长的一个最初标志是德国大学生爱好的转 
变。在所有中世纪大学中庆祝狂欢节时，学生都要化装表演。表 
演的題材则儿乎始终取之于圣经或伪经①。乔叟在谈到一 个牛津 
的学生 时说： 

“有时为了表现他的轻盈和灵巧， 

他扮演高悬在纹刑架上的赫罗德。” 

到15世纪末，题材改变了，学生的表演不是根据普劳图斯或特伦 
斯的作品改编的节目，便是反映当时平凡生活的新作。 

大学里对人文主义的合法承认一般体现在做诗法和演讲术的 
^4 课上，因为当时的德国人 文主义者常常以“诗人”闻名。弗赖堡大 

①旧约中认为作者可疑，宗教改革时被删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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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于1471年和巴塞尔大学于1474 年 相继开 设做诗 法课； 蒂宾根 
大学于1481年正式批准给开演讲术课教师发薪水，并于 14 W 年 
聘请康拉德 • 策尔蒂斯坦任做诗法和雄辩术课教授。 

可是，爱尔福特大学自从彼得 • 卢德斯于1460年在那里任教 
之后，就普遍认为它是德国大学人文主义的主要的培养地。自那 
时起,这所大学从不缺乏人文主义者教师，从一届届学生中逐渐成 
长起来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团体。这团体的常任主席是一位名叫康 
拉特 • 穆特 ( Mut ， 它有 Mudt ， Mutta 和 Mutti 等不同写法）的德国 

学者，他将他的姓氏拉丁化为穆蒂阿努斯 （ Mutiamis )， 因为他是 
红头发，所以又加上了鲁弗斯 （ Rufus ①）。 这位穆蒂阿努斯•鲁 
弗斯在各方面都是典型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他1472年生于黑森 
的霍姆堡，后来在代芬特尔就学于亚力山大 • 黑吉乌斯，进过爱尔 
福特大学，然后去意大利学习法律和“新学问”。他终于成为博洛 
尼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在意大利许多知名的人文主义者中结识了 
不少朋友，博得了罗马红衣主教们的青睐和照顾。最后他定居于 
哥达，并成为那里教会的教士会会员。他没有获得作为作家的任 
何称号，但身后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信札。他最大的愉快是将爱尔 
福特大学里一些有为的青年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指导他们阅 
读并在文学写作方面给他们提出建议。这时他已与意大利的皮 
科•德拉•米兰多拉结为朋友，接受了由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义 
融合而成的一种折衷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对有头脑和受过 
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深奧的基督教义，而普通百姓需要的则 
是带有某些迷信色彩的通俗基督教义。他教导说，基督精神早在 
我主降生以前就已产生。“真正的基督，” 他说， 并不是一个人，而 
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儿子，为犹太人、希腊人和德国人所共 


0) 拉丁 m : 淡红或棕色的，也作人名或绰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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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①“真正的基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精神和心灵，既不显露于 
外形，也不是用手可以触摸或抓住的。” @ “上帝的律法，”他在另处 
地方说，“能开导心灵，它有两个 要点： 要爱上帝和要象爱自己一样 
爱自己的邻居。这一律法使我们人人都能分享天国之乐。这是自 
然律法;不是象摩西的律法那样刻在石头上;不是象罗马人的律法 
那样浇铸在青 铜上; 不是书写在羊皮纸或白纸上，而是由至髙的师 
哲播进我们心中。”“不管什么人，只要是虔诚地吃下这难忘和可救 
人的圣餐，就已做了一件神圣的事。因为基督的真身是和睦与协 
和，所以任何圣饼没有邻里相爱更神圣。”③他坚决否认奇迹，认为 
圣经全是寓言故事，就是说，象<伊索寓言》—样教诲以诚实待人。 
他断然说他已献身于“上帝、诸圣徒和对一切古籍的钴 研”； 研究的 
结果清楚反映在他写给埃尔富特大学里的一个朋友和学生乌尔班 
的一封信 （1505 年）如下的一段摘 录里： “只有一位男神和一位女 
神;然而有许多形状和名称——朱庇特、太阳神、阿波罗、摩西、基 
督、月神、谷神、冥后、大地女神、玛利亚。但不要将这说法外传;吾 
等务必对祭农业女神德墨特尔的神秘仪式保持缄默。凡涉及宗教 
事务，吾等必须用寓言和哑谜加以遮掩。汝若有至善至髙之神朱 
庇特的优雅风度，汝定然会于内心深处轻视众小神。吾谈朱庇特, 
实乃指基督与真正的上帝。但于此足矣，盖因此中奥妙过于高深， 
非吾等所能深知。”④他以蔑视的态度看待他那时代的教会，并以 
嘲弄的口吻对它加以讽剌。“我并不尊敬基督的外套或胡须。我 
尊敬的是真正的和有生命的上帝，即使他既无胡须也不穿外 
66套。” © 他私下痛斥教会的斋戒、仟悔和为死者做的弥撤，称托缽僭 

① Krause, Briefwechsel des Mutianus Rufus (Cassel, 1855), p. 32. 

② 同上书， P . 舛。 

( I ) 同上书 p . 93。 

Cl ) 同上书 P . 28。 

⑤同上书 P . 427。 



Krause，Bnefwechsel dcs Mutianus Rufus (Ossel ， 1855) p. 79. 
同上书 P. 175 ： “Non sit vobiscum in castris (nostris) ulla turpitudo。” 
同上书；主要参看 Letter to Urban, pp. 352,353 和 pp. 153,190 。 


为“穿僧衣的怪物”。他挖苦当时 的基督 教说: “我们说的信仰并非 
指我们的言行一致，而仅仅是一种建立在轻信之上的有关神圣事 
物的看法和一种寻求私利的信念。信仰之有力量在子普遍相信我 
们已经得到了开启天国之门的钥匙。于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藐视 
我们手中掌握的钥匙，立刻就会尝到我们的指甲和棍棒的味道。 

我们已从塞拉皮斯神的胸膛里得到一根加利利的耶稣陚予权力的 
魔杖。我们用它驱逐魔鬼，骗取钱财，悍卫上帝，震憾地狱，创造奇 
迹；只要我们能愉快地出席朱庇特的盛宴，至干我们是否真是虔诚 
信徒，这无关紧要。”①但他并不希望反对那时教会的表面权力。 
“谁要想比教会还要髙明谁就是不敬神。在自己的脑门上我们挂 
有，”他说，“十字架标记，也就是我们的上帝的王室旗标。我们不 
要当逃兵；希望不要在我们的阵营里发现有卑鄙行为。”®人文主 
义者所反对的权力仅仅是文化知识方面的，他们争取的是自由，他 
们的使命并非宣传信仰自由或使普通人摆脱对中世纪教士的盲目 
恐惧；这就在他们的愿望与路德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些真正的 
领导人的愿望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③ 

爱尔福特大学人文主义者团体中有代表性的成员是穆蒂阿努 
斯经常与之通信的海因里希 • 乌尔班、赢得“神与人的嘲弄者”称 
号的佩特里乌斯 • 阿尔佩斯巴赫、多恩海姆的约翰•耶格尔(克罗 
图斯 • 鲁贝安努斯）、来自施帕尔特的乔治 • 比尔克哈特 C 施帕拉 
蒂努斯）、亨利和彼得 • 埃贝拉赫。黑森的厄奥班(海利乌斯•厄 
奥巴努斯 • 海苏斯)是他们中最有天赋，最有酒量的，他于14 9 4年 67 
加入该团体。 

其他各地大学中人文主义者团体的情况大致 相同： 巴塞尔大 


①②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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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来自格拉鲁斯的海因里 希 • 洛里蒂 C 格拉卡努斯)和后来的埃 
拉斯穆斯，这两个人颇有吸引力；蒂宾根大学有专写诙谐文章的海 
因里希 • 倍倍尔，他经常鼓励他的一些年轻朋友研究历史;科隆大 
学有曾是代芬特尔的学生赫尔曼•冯 • 比施和后来成为《郧人书 
翰 》 (£口 ^10106 obscurorum virorum ) 作者们坪击对象的奥尔图因 • 

格拉齐乌斯，他俩都被看作是有满腹“新学问”的领袖人物。 

由于教皇和红衣主教在意大利庇护文艺复兴的领导人，所以 
皇帝和某些诸侯就在德国保护人文主义。在领导这一运动的德国 
学者看来，马克西米利安似乎是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他的国库无 
疑几乎总是空空的，无法赐予他们髙官厚禄;给康拉德 • 策尔蒂斯 
和后来给乌尔里希•冯 • 胡滕加封的宫廷诗人职位，除了戴着一 
顶编织风趣别致的桂冠出席帝国宫廷的加冕典礼以外，其他好处 
则撖乎其微;①但马克西米利安的性格农民和学者都同样感兴趣。 
他的浪漫主义、他的青春常在、他惊人的博学多才；他的骑士凤度 
和他的同情心使他们倾倒。马克西米利安一直活在德国的民歌 
中，这是其他统治者做不到的。在<聪明智慧>一书 ( Weisskunig ) 
中受到称赞并由汉斯 • 比尔格迈尔加上插图的“教育方案”里，在 
他的姓名之前加上了“人文主义者皇帝”的称号。 

第九节罗伊希林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属干城市知识界或属干大学中的 
68团体，都太富于个人特点而不能给人以由共同目标结成一体的印 
象。爱尔福特大学的一群学者被称为“穆蒂阿努斯的战士”；但那 


①盖格尔在他的 Renaissance und Humanismus in Italien und Deutsch¬ 
land (Berlin, 1882, Oncken’s Series) 中第 457 页上对桂冠诗人的勋章和第 459 页 
上对戴上桂冠的康拉德 • 策尔蒂斯给予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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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散的“新學问”的传播著很难说已结成牢固的队伍。但是有件 
事使他们团结了起来，那就是罗伊希林之遭受迫害。 

约翰 • 罗伊希林 （1455 —1522年）和在他之后的埃拉斯穆斯 

一样，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钻研历史一开始就很富于戏剧性。 
1483年一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罗马约翰 • 阿吉罗普斯的家里 
聚会。其中有一位新近抵达的陌生德国人，他是带着几封介绍信 
来见主人的。他解释说，他是来学希腊语。阿吉罗普洛斯给了他 
一本修昔底德的专，请他选一两页译成拉丁语。罗伊希林译得十 
分轻松自如，以致 &场的 人都惊叫说,希腊已飞越阿尔卑斯山迁到 
德国了。这位德国青年在意大利居住了数年，享受着几位意大利 
一流学者的友情。他是“新学问”的强烈的追求者，刚一回国，就立 
即在德国认真普及希腊语。但他更热衷于研究希伯来语，几乎可 
以说是他将那种古老语言介绍给欧洲人民的。他的《基础希伯来 
语 》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 1506年），把语法和词典合在 

一起，是这类书中最早的一种。他对该语言的兴趣超过了研究希 
伯来语的人。他深信希伯来语不仅是最古老，而且是最神圣的语 
言。上帝曾用这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原文的4日约》中显 
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给人以保存在圣经以外的古 
希伯来语著作里的一种深奧智慧——为亚当、诺亚和基督教早期 
几位主教所理解的一种智慧。罗伊希林在他的一本令人费解的小 
册子《论奇妙的语言 KDe Verbo Mirifico , 1494年)里阐述他那奇 

特的神秘通神学，该书满篇都是离奇的提法，并且从希伯来原文 
圣经中找来了不少异乎寻常的神秘故事。他的中心思想也许全都 
表明在下面这段 话里: “上帝 是爱; 人则是 希望; 这两者之间的纽带 69 
就是信仰。 …… 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已达到无法言传的程 
度，以致有人性的上帝 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①该书是 

① De Verbo Mirifico (ed. 1552),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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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西多尼乌斯、巴鲁赫和卡普尼翁（罗伊希林）长期争论的专题 
论文集。 

罗伊希林54岁时，一场大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使德国学者 
逐渐分成为两个阵营和使人文主义者结成一个为捍卫自由探索而 
斗争的派别。 

约翰 • 普菲费尔科恩 C 146 9 —1522年)是犹太血统，后来改信 
基督教 （1505 年），他作为一个改变宗教信仰者，满怀热忱地想使 
犹太人都信奉 基督，或 许是受到他的一些交往密切的科隆多明我 
会修士的激励而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如果没收除《旧约》以外的所 
有私人书籍，那么原先与他信同一宗教的人就可能听从劝告接受 
基督教信仰。15世纪初期犹太人就已经常遭受迫害，后来迫害日益 
普遍；但15世纪对他们来说曾是一个相对安稳的 时期； 他们得到 
帝国的庇护，逐渐允许他们在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城市行医。①但 
由于他们中有髙利贷者而仍受到普遍的憎恨，并在每一次社会变 
动中表现出来。要激起这种潜在的憎恶感总是很容易的。 

普菲费尔科恩于 1507— 1509年接连写了四本批评犹太人的 
书，《犹太镜》 ( Judenspiegel )、 《犹太人自白》 ( Judenbeichte )、 《复活 
节》 的书 COsternbuch )、 《犹太仇敌》 ( Judenfeind )。 他在书中建议 
应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应强迫他们去听讲道并没收他们的希伯 
来语书籍。他也许是通过几个贪污受贿的秘书，确实从马克西米利 
安皇帝那里弄到一道命令，授权他査抄所有这类书籍。他先在莱茵 
兰开始査抄，到1509年夏天，他去见罗伊希林请求他的帮助时，就 
已经没收了许多犹太人的书籍。罗伊希林不仅拒绝帮助，而且指出 
了这道御旨中的一些非法之处。美因茨大主教乌里尔也注意到了 
这道御旨是否合法的问题。他不/隹他的教士给予普菲费尔科恩任 
何协助。 


① Kriegk, Deutsches Biirgerthum im Mittelalter ， pp. 1 ff.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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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菲费尔科恩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再次请求皇帝发布第二道和 
第三道命令，而后一道是至关重要的。它责成美因茨大主教亲自 
处理此事.他必须收集证据证明哪些是犹太书籍。他要去征询罗 70 
伊希林、维克托•冯•卡本 （1422 —1515 年，他原是犹太教徒，后 
来成了基督教教士）、詹姆斯 • 霍赫斯特拉滕 （1460— 1527 年，多 
明我会修士和科隆主教区宗教法庭法官，人文主义的劲敌）的意 
见，还要征询海德堡、埃尔富特、科隆和美因茨等大学的意见。他 
们本来就想写出自己的意见交给普菲费尔科恩，再由他呈送给 
皇帝。于是大主教就清罗伊希林建议皇帝考虑“销毁除旧约中的 
摩西<十诫》、各种预言书和《诗篇》之外的所有犹太人用书对我们 
的神圣宗教是否值得，是否有 利?” 罗伊希林的答辩到1510年11 
月才写好。他对这问题的考虑非常透彻，非常合理。他将犹太人 
的书籍分成若干类，对每一举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4日约》自然 
不属于应销毁的书籍。《犹太教法典》①是不同时期犹太律法条文 
的一本汇集；不管什么人：如果不将其全部通读，是无法对它发表 
意见的；罗伊希林也仅仅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根据他读过的判断， 
该书似乎并没有多少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内容，而犹太教受法律 
保护也是理所当然的;该书确有许多可取之处，所以不应销毁。《犹 
太神秘哲学，按罗伊希林的意见，是一本很珍贵的书，它使我们 7 J 
深信基督教的无与伦比的神力，应当妥善保存。犹太人有对《旧 
约》的各种不同的评论，对基督教学者正确了解犹太人非常有用， 

同样也不应予以销毁。他们还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宗教的训诫和 
教仪的书，这些书早已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他们有不少有关技 
艺和科学的书籍，只应销毁其中不是传授技术而是传授巫术的那 


① 5世纪末编成，是一部犹太教口传法律汇集，其迆位仅次于圣经^——译者 

② 公元前已有，后因受伊斯兰教影响，13世纪流行于西班牙，宣传神秘主义、灵 
魂不灭。它受到犹太教正统派的排斥4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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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最后是一些诗歌和童话，它们有些可能亵渎基督、圣母玛 
利亚和众使徒，理应烧毁，但须经仔细和充分的审核。他接着又 
说，对待犹太人的最好办法，不是烧掉他们的书，而是和他们说理 
和进行耐心善意的讨论。 

罗伊希林的意见是孤立的，所有其他权威人士全都建议烧毁 
犹太人的书籍。在未能证明《旧约>被狂热的犹太人窜改之前，美 
因茨大学一直不愿使它遭于火焚。 

罗伊希林的恰如其份和具有学者气度的答复反倒使他受到指 
责。随之而来的论战，令人生厌地整整持续了六年。多明我会的 
修士紧紧操纵论战，以致使罗伊希林这位俗界的人文主义者，不得 
不站出来用神学道理反驳教会中的神学家。这场论战，象所有中 
世纪的论战一样，进行得十分艰难辛苦，其中不乏攻击和谩骂，言 
辞又往往非常粗野。可是人文主义者都看到论战事关学者捍卫真 
正的学术以反对蒙昧主义，在争取埃拉斯穆斯来领导他们的努力 
失败之后，他们便联合起来一齐发动攻势。艺术家们也给予援助^ 
在当时的一幅版画中，描写了罗伊希林坐在一辆用月桂装饰起来 
的车上，驶入他的出生域市普福尔茨海姆。科隆的神学家们戴着 
72锁链走在车前•，普菲费尔科恩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个刽子手，准 
备要将他斩首;市民们携同身着节日盛裝的妻子等待着这位 英雄； 
城市的乐队吹奏起凯旋歌曲向他表示 欢迎; 这时 ，一 位可敬的市民 
将一个僭侣掷出窗外以表示他的心情。但有一幅粗木刻代表了论 
战的另一方，它上面刻画了普菲费尔科恩正在破坏罗伊希林坐着 
的 那张学术宝座，把罗伊 希林丑化成长着两个舌头。①然而这场论 

①有关 ^ 历史记载及其若干细节可见于伯金所编的乌尔里希 . 
冯 • 胡滕作品集补遗第二卷中。详细的记述可 见于： 盖格尔的 Renaissance und 
Humanismus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pp. 510 fF. (Berlin, 1882, Oncken 
s Series ); 施特劳斯的 Ulrich von Hutton: His Life and Times, pp, 100—140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rs. Sturge, London ， 1874 ); 克赖顿的 History of the 
Papacy from the Great Schism to the Sake of Rome ， vol, vi. pp 37 ff 
(London,' 18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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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最突出的贡献是和乌尔里希•冯 • 胡滕的名字紧密相联的著 
名的< 鄙人书翰>的发表。 


第十节《鄙人韦翰> 

正当这场论战叫声喧天之际 （1514 年），罗伊希林已为他的学 
术见解收集到了一系列的论证，并以《名人书 翰> 的书名公开发 
表。①这件事启发了一些年轻的人文主义者 ，用 《鄙人书翰》这个滑 
稽的书名出了一册书信集，以暴露蒙昧主义者的嘴脸以及他们十 
足的愚蠢。该书与15世纪后期学术争论的关系犹如《堂吉诃德》 

之与中世纪骑士传奇的关系。它是涉及语法学、词源学、学位位 
次、乡村教士家庭生活和经院式诡辩 术等问 题的大杂烩。亨里库 
斯 • 沙夫斯穆利乌斯先生从罗马写信来说，他于屋期五去‘‘菲奥尼 
广场”餐室 (Campo dei Ficni ) 用早餐，要了一个鸡蛋，敲开后却见其 73 

中有一只鸡雏。“快，”他的同伴说，“快把它吞下去,不然老板会在 
帐单上开出一只鸡雏的钱。”他照办了，但忘记那一天是星期五，那 
天法定不准吃肉食。他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请教一位神学家。神 
学家叫他放心，因为蛋中的 / J 、 鸡雏和水果中和干酪里的蛆虫一样， 
人若在斋期中吞吃了，同样也不会伤及他们的灵魂。但另一个学识 
相当的神学家告诉他说，干胳中的蛆和水果中的虫都应属于鱼类， 

任何人在斋戒日吃了都不违法,但^只胎鸡雏则又当别论——它 
是肉类。这位博学的奥尔图因先生虽则事事通晓，但他能消除他 
的疑虑和解除他良心上的不 安吗？ 书简的作者给他们的亲爱的奥 
尔图因先生寄去他们多少感到有些骄傲的几首拉丁语短诗。他们 


①第二版用的书名是 Illustrium Virorum Epistoloe Hebraicoe Crcecoe , et 
Latinoe ad Jo . Reu : hlinum ; 第一版的书名是 Clarorum Virorum ， 等等。 这些书 
信共 -43 封，排在最前的是“当时最博学之士”埃拉斯穆斯的来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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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他们的诗句并不很合韵律;但认为这无关紧要。世俗诗篇的作 
者必须注意韵律;但他们的诗篇既然是叙述圣徒的生活和功绩，自 
然无须精 雕细刻 。书简的作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常常不是理所应当 
的那样；但所罗门和参孙①也并非都完美无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 
基督的谦恭非同一般，以致不愿超越受到如此尊敬的基督的圣徒。 
书简中有许多中伤诗人 C 人文主义者)的流言蜚语。这批坏蛋对特 
里尔（特里夫斯)城的“神圣的外套”所发表的言论是粗野无礼的； 
他们说过，安放在科隆的三位国王的“神圣遗体”是三个威斯特伐 
利亚农民的尸骨。写信人就他们一向所不喜欢的布道彼此倾吐心 
怀。一诚意不足的布道者，只能作些平淡无味的说教，既无学术 
上的湞绎推理，也无神学上的复杂论证;他宣讲的基督和基督的救 
世之道简直空洞无物，奇怪的是似乎人们都很愿听他讲道,而这样 
的讲道理应受到禁止。书中封封书信都含沙射影地提到罗伊希林 
74以及对他的审判，作者却又天真地表示了他们的希望和对审判结 
果的疑虑。有一作者悲叹说，这个恶棍很有可能最终逃脱法网，因 
为他听说宗教法庭法官霍赫斯特拉滕钱已耗尽，余数已不敷在罗 
马行贿之需；但他可望从他处获得所需之款。翻译这些书简而又 
不失其语言原味极为不易，因它是教会惯用语、本国方言与词汇以 
及中世纪蹩脚拉丁语的混合体。当然，这些书信的内容有许多是 
十分令人反 感的： 它们攻击男子的，甚至妇女的品质;但那是当时 
人文主义的通常特征。这些书信在采用_弄 讥讽手 法掩护罗伊希 
林的敌人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有些蒙昧主义者还不理解 
讽剌文学而将这些书信看作是真正说出了与他们相一致的观点之 
时。英国有些托缽僭很欢迎能有一本反对罗伊希林的书，布拉班 
特一位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特意买了几册送给他的上司。 

①所罗门是古代希伯来王国国王，在他的治下国力强癍。夢孙悬传说中的犹太 
人领袖，力大 无比。 一译考 

70 



这些鲁 名书鮪 的作者并木堯仝为人知晓； 或许 是某几 个人女 
主义者共同执笔的。一般认为它们出于埃尔富特大学人文主义者 
团体之笔，策划出版这册书信集而又是写得最多的人是多恩海姆 
的约翰 • 耶格尔(克罗图斯 • 鲁贝安努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 
它们的作者是乌尔里希•冯_胡滕；其中有一部分或许是出自他 
的手笔——有一封信肯定是他写的。这本《鄙人书翰》若与埃拉斯 

彆 

穆斯的<愚颂 》 (Encomium Morioe of Erasmus ) 相比，就显得德国 

普通的，文主义者较之低地厲家学者大为逊色。 0) 

# 

第十一节乌尔里希•冯 • 胡滕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暴风雨中的海燕乌尔里希•冯•胡滕⑧， 

出身于法兰克尼亚最古老的家族-个凶狠残忍、无法无天、专 

横暴戾的贵族家_。古老家族的热血在他的血管里奔*,这也说 
明了他许多冒险经历的原因之所在。他是长子，但他那虚弱的体 
质和病态的性情使他的父亲报定了让他从事教士生涯的想法。在 
11 岁上，他被送往古老的富尔达修道皖，在修道中他的知识才能 
的早熟预示他将来定能飞黄腾达，假如他能在那里老老实实继续 
呆在他父亲为他选就的职业上。然而这孩子很快就发现他与教会 
无缘，在他对各门学科产生出浓厚兴趣时，他又发现他惽恶经院神 
学。他去见他的父亲，向他说明他如何讨厌教士生活的思想，请求 
允许他去谋取当一个学者和作家的前程。这位法兰竞尼亚的老骑 


① 《鄙 人书翰》最完整的版本可见于伯金的 Ulrici Hutteni Opera 五卷本以 
及增补的两卷（莱比锡，1864, 1869), 第一发行于1515年，收有41封信；第二版发行 
子1516年，也收了 41封 | 第三版有补充 y 7封信的一个附录。1517年出了有62封 
信的第二册，第二册的第二版再次增加了一个共有8封信的附录 s 

(D Strauss，Ulrich von Hutten, 共两卷(第二版，莱比锡， 1874) ,该书由乔 
治 • 斯特奇夫人稍加删节并译成英语(伦敦，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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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有他那阶级中人一样的铁石心肠。他答应乌尔里希在自己的教 
育上愿用多少时间都可以，但最终还得参加教会工作。在这件事 
情上，乌尔里希的固执己见与他父亲同出一辙，, ftil 决心逃离修道院 
去走他自己的生活道路。他究竟怎样逃出则无人知晓。他偶然遇 
到多恩海姆的约翰 • 耶格尔，他俩按当时德国大学生的习惯，由一 
所大学步行到另一所 大学; 他们 # 先在科隆大学，后在埃尔富特大学 
同窗学习。老胡滕不管在什么 i 面都拒不给予儿子帮助。这个年 
轻大学生究竟怎样维持生活，同样也无人知晓。他的身体本来就 
虚弱；当他在当时极不安全的大道上长途跋涉时，至少曾两次遭到 


暴徒的抢劫，有一次还险遭杀害;但他那宁死也要当一名文学家的 
坚定意志使他坚持下来了。最后，由于亲友在他们父子间进行调 
76 停，取得了錐强的和解。亲友们说，这小伙子既然这样讨厌教会工 
作，那他或许会在外交事业上得到发展，父亲经劝说同意他去意大 
利，但条件是他应专心功读法律。乌尔里希很高兴到“新学问”的 
故乡去，他到了帕维亚,;又设法去博洛尼亚，然而发现他对法学象 
对神学一样没有兴趣，于是就开始写作。现在已无必要去追述他 
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他经常得到资助；但他并不是愿意依靠别人 
过舒适生活 的人〗 他始终不忘他是法兰克尼亚贵族；他脾气暴躁, 
— 他极坏的健康状珉成了谅解他的理曲。 

他旅居章大利所得的收获可能与路德不相上下，虽然他们的 
方式不同。进位 宗教欲 革者对意大利人的，特别是对罗马人的不 


良风气产生了恶感 y 这位人文$义者禺索着帝国观念的崇高伟 
大，他认为德国本应有的权利现已为教皇制度所剥夺。从此他就 


抱定这一思想不变 L 

,他是个人文主 k 者和诗人, dk 明 i 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人，在 


他们的姓_已被人遗忘了的时候，他却必然会永远活在德国人民 
的记忆之中。他们可能都是优秀的学者，能够写坶一部较好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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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语语法，文笔也比较 优美; 但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的漂泊木 
定而又决非无瑕的生活，由于他那真挚的爱国精神而变得特别崇 
高，即使他的爱国主义有一定的限度和有些不切实际。为能在改 
革派皇帝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他努力工作、规划设计、进 
行斗争、对上奉迎和大声疾呼。他用他掌握的讥讽、谩骂、嘲笑 
等所有武器回击妨碍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切阻力；唯一的敌人就是 
15世纪末的教皇制度，阻力全都隐含着它的旨意。正是教皇制度 
' 耗尽了德国的黄金，使帝国遭受奴役，它指使国家的一部分反对另 
一部分，向诸侯保证他们的独立图谋能够得逞。教皇制度就是他 
要摧毁的那个迦太基。 

胡滕是个无畏的和能置人于死地的抨击能手，但他缺乏建设 77 
才能。很难理解他所谓的帝国改革是指什么而言——在他眼前影 
影绰绰出现一座海市蜃楼，也就是他想象中的旧时代的复现。在 
、观察写于1520年）中暗示说，假如教皇制度受 
到蔑视，假如诸侯都保持他们本来的从属地位上，假如建立起一支 
强大的帝国军队并由帝国国库支付费用——军官全由骑士充当， 
士兵一律是农民步兵(雇佣步兵)，那么德国就会强大 a 想要统一 

德意志帝国的这种热情，我们从胡滕早期所写的《致虚构的意大利 
皇帝马克西米利安^ (Epistola ad Maximilianum Co^sarem Italics 

fictitia)、the Vadiscus 或 《 罗马人的三一体 》 ,到《观察家》的所有著 
作中都能看到——上述这种局面却不是靠他的那些办法所能创造 
出来的。他生来就是一个与人为敌的人，一个喜欢为战斗而战斗的 
人，对战斗从不感到厌倦，因为他的血管里不息地奔流着法兰克尼 
亚袓先的血液。他跟他的祖先一样，热爱各方面的自由，不论是私 
人生活方面的，或者是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他和他的祖先一样，藐 
视安逸和奢华，憎恨贪图舒适和追逐财富的城镇市民。他认为即 
使是拦路抢劫的骑士也比被抢的商人高尚得多。他相信，德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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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除 棹商人和教士 ，觥 能击上 正轨。 抢 劫者甚 至都是爱国者， ㈡ ％ 
他们拦截的是运 进的外 国货，并保护德国的生产者使他们能得到 
劳动所得。 

一般认为胡滕是路德的同盟者，自从路德在莱比锡辩论 (1519 
年)中首先向罗马教皇的至髙权力发难时起,他一直就是这位宗教 
改革家的热情赞 赏者。 但他不太赞成 宗教改 革运动向宗教铜域深 
入发展。他几乎和教皇利奥十世完全一样地看待路德反对赎罪券 
的斗争。这纯粹是教士之间的无聊的争吵，他认为,凡是明智之士 
78都应欢迎教士的自相残杀。“前不久我曾对跟我谈及这件事的一个 
教士说，”他写道，“‘自相残杀就会自我毁灭 。，我 希望我们的敌人 
(教士)最好能永远生活在相互倾轧之中，彼此始终争论不休。”他 
只是在发现路德主张信仰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和拥护德国统一 
反对罗马 O 就改革基督教等级制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 
书》)，才热情地 C 胡滕一贯热情)将自己与这位僧侣紧紧联系在一 
起。当我们在保存下来的版画上端详他的面容，注视他那深陷的双 
颊、髙髙的顴骨、长长的鼻子、浓浓的髭须、剃过的下颌、仿佛被头 
盗弄得散乱的连腮胡子和一对豪放的眼睛时，我们就能看出这是 
个粗鲁的法兰克尼亚贵族,他由于命运的捉弄而成为一位学者 、一 
位人文主义者 、一 位爱国者和工位走自己道路的宗教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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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状况 

第一节城镇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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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状况，同时也 
是社会状况的一个转化时期。当时的经济变化如此之巨大，因而 
如不考虑那时缓慢进行着的社会改革，对围绕宗教改革发生的许 
多情况就无法全面叙述。然而须要记住，倘若仅在本章所容许的 
篇幅之内对此作一概述，实在有点冒昧。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起作 
用的经济力量，在几十年间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发生了各种不同的 
变更和变化。所以，不管作什么样的概述，都会因有各种例外而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世纪的整个制度立足于这样一个概念之上，即土地是财富 
的唯一经济基础。中世纪初各国情况大抵如此，而德国尤其是这 
样。各个小地区的生产几乎都是自给自足，城镇的经济价值在于 
它将手工业者按行业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农民运往集 
市的剰余农产品。但是先在各大河(各国的动脉)流域发展起来的 
城镇贸易正在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另一个财源;在十字军为欧洲 
商人打开东方市场之后，这种商业获得迅猛发展。贸易、商业和手 
工制造业成了城镇的命脉,重要性在迅速增长。 

在中世纪，每个城镇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中心，工业和贸易的 
管理全都属于市政。这种情况在宗敎改革前的某几个国家里已有 
所改变;有少数政治家已开始意识到国家贸易之重要，并采取某些 
揖_加以榫进；伹在傳国，主要_于它难以改变的分裂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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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依然如旧，市玫当局仍然直接掌管一切工商业。 

城镇最初是在皇帝或某大领主、某个教会诸侯或教会机构的 
庇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初期的城镇官吏全都由杈贵豢养而都是 
代表权贵的。早期官吏阶级的后裔现已_为大家熟知的城市“贵 
81族”，他们把担任官职看作是他们那个阶^的世袭特权。市民则都 
被纳入通常称为“行会”的劳动者的组织里，而“行会”起初只是单 
纯负责管理和改善所经营的行业和负责劳动者的教育和娱乐。但 
这些“行会”很快就具有政治色彩。凡属于本城“行会”的劳动者都 
编成作战队伍，以便燁卫城市的独立和安全。各“行会”有各自的 
作战组织、各自的战旗和各自的军 械库； 行会成员平时要接受使用 
武器的训练，并利用娱乐时间 进行实 战演习。“行会”因而开始要 
求在本城政府中分享一定的权力，在宗教改革前数十年间，德国大 
多数城市中由“贵族”组成的旧贵族政权已让位于比较开明的“行 
会”统治。:与行会^^关的一_主要官职不知不觉地逐渐成为少数 
头面人家的世袭官职，从而产生了第二“贵族”，他们的统治同样引 
起了广大工匠的不满。德国有少数大城市，如纽伦堡， 旧式“ 贵族” 
则一直统治到宗教改革。 

这些+ 行会”太多都充满经营活力，这种活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制订他们相信能保证精湛工2的规章制度，其二是确保他 
们的产品容易脱手。可以相信每个工匠都关心产品质量，个别工 
匠的粗制滥造被认为是丢大家的脸。£3此，作为一*@韻1度，每件产 
品在拿出来公幵出售以前，都事先经过严格检验，并订有各种惩罚 
条例以防出产次品。如在不来梅，每生产出一双劣质皮鞋都要拿 
到本城的颈手枷①上当众销毁 9 诸如此类的规章制度由民间机构 
制订，并且因地而异。实际上，德国域击的行政，由于当地的历史 

①古代的刑具，用木头制成，约一人髙，将犯人的头与手挟在 k 中示众。——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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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 影响各城市的其他一些条件，形式各异 J 虽然所有工业中心的 
生产全由民间机构管理，但销售却将各个城市都纳入了象是某种 
统一的政策之中。销售要求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与农业地区之82 
间有安全的交通手段和通向外国的安全口岸。销售还需要道路、 

桥梁以及旅途的安全。宇是各城镇自行联合，-并与有势力的封建 
贵族结盟，以创造这些有利条件。大汉萨同盟就是这样兴起的，它 
起源于佛兰德，然后扩展到德国北部，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最 
后发展成为欧洲一大势力。①德国南方一些城市之间结成的几个 
不太出名的伺盟，同样做出了良好的贡献，它们与控制着阿尔卑斯 
山若干主要通道的农民联合，共同确保通往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 
那亚等地的出口商道畅通无阻。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市民和贵族之 
间的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形势是经常的，而且随时都会燃起巨 
大的战火，从而迫使城市要保持一支部分由本城市民和部分由雇 
佣兵组成的城市武装。估计仅斯特拉斯堡和奥格斯堡两地合在一 
起就能派出一支4万人的战斗部队投入战场。 

当时的贸易范围，从现代的观点看，虽属有限，但已相当辽阔。 
它包括现代欧洲所有国家及其近海在内。海上贸易在地中海和黑 
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域内进行，一直伸延到法国和茜班牙西 
海岸。北海是大渔场，守四旬斋所需的大量干鱼用近海船只和经由 • 
几条陆路运往南欧各国。毛皮、皮革和谷物来自俄菌和北方诸国。 
西班牙、德国某些地区，主要是英国，则是羊毛出口国。英国东部 
各郡、德国与法国的许多城镇，特别是几个低地国家，都是羊毛加 
工业中心。法国北部盛产亚麻。意大利、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法 S3 
国的里昂生产和纺织丝绸。东方的香料、千果和东方的丝绸与名 
贵的锦缎和翎_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运往威尼斯，然后经由 

① DaeneU,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anse in der zweiten Haifte des 
14 JahrhuRderts (Leipzig, 1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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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阿尔卑斯山咏的几大隘口向北运送 d 

许多城市的执政者以互通贸易和互设铉销处的办法，尽力保 
护和为市民提供更多的贸易便利。德国商人在威尼斯设有宏伟的 
德国商号 (Fondaco dei Tedeschi ), 在伦敦、布鲁日、卑尔根和甚 

至远到诺夫哥罗德,都设有汉萨同盟的经 销处； 一些英国人也在国 
外设有他们的经销处，他们能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进行买卖。 

卓管有这么多城市同盟，德国商人要冒的风险仍在国内而不 
是在国外。德国国内到处是独立自主的贵族，无论其领地多得一 
望无际，抑或仅只有城堡附近区区数百英亩，全都自比君王，有权 
在他的领地上为所欲为。他可以向驾着满载的货车在他领地上过 
往的客商任童征收过境税和关卡税。他按照惯例有杈不修道路和 
不造桥梁而坐收地主之利。如果货车坏 f — 个车轴或车轮，如果 
货车在«过湍急的浅滩时翻了车，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对翻倒在小 
径上或搁浅在河两岸的货物提出要求6最大的危险来自行劫的骑 
士。他们甚至在通商大道上拦路行劫时仍坚持认为他们有扠进行 
私战，他们主要靠行劫为生，用他们的话说，那是他们的“马咬下 
了客商的钱包”。 

尽管有此种种艰难险阻，资产阶级还是在德国逐渐兴起。除 
M 贸易以外，他 们还® 经手、征收和递送各类赎罪券款获取巨利。奥 
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就是这样发家致富的。钱又很快生出钱来。 
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大利北部的意大利商人或犹太人 
以外，还没有放债取息之亊。教会一向禁止所谓的放髙利贷。然 
而却正是教士首先干出他们自己所谴责的罪恶勾当。宗教机构中 
的人员起初放的债务，利率是7%到12%，这在当时尚称公允。这 
种放侦凤后来逐渐扩展到富有的俗界中人，他们并不满足于那神 
，属适度的利率，同时我们还看到塞巴斯蒂安 • 布兰德所痛斥的 
那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成了比之他们效仿的以色列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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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坏的压迫者。 

可是当地理上的发现使世界贸易成为可能之后，随着财富分 
配的演变，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节地理发现和世界贸易的兴起 

从15世纪初起，就已作出一个又 i 个的地理发现。我们或许 
可以说，热那亚的水手驶抵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开创了这个 
新时代。休达总督，葡萄牙人东•亨里克，多次组织远航贸易并发 
现了非洲海岸。他的船队由葡萄牙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当任船 
长。自14：26年起他一次次地派出探险队，到1460年他去世时 ，蹐 

勘非洲海岸远及几内亚。后来，他的同胞继续了他的事业。早在 
1 4 80年就从几内亚販卖奴隶、黄金和 象牙； 1484年抵达 刚果； 1486 

年葡萄牙_的船队在巴塞洛缪•迪亚士的率领下绕过了好望角。就 
在这时候，一个新的原因推动了接连不断的远航考察。土耳其势 85 
力牺起于欧洲东部，摧毁了黑海沿岸的商业殖民地和设在那里的 
经销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切断了多瑙河流域的水 學交通 •; 威尼斯 
垄断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贸易，这是东方货物运到欧洲唯一尚存 
的渠道。当时商业上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能与东方直接贸易。正是 
这一目的促使了那些熟悉冰岛情况的布里斯托_的船长们想 
到，如果他们按照挪威人因袭相传的老习惯，或许士够找到一条经 
由北大西洋通到东方的航道；同样的目的驱使了哥伦布橫渡中大 
西洋去寻找巴哈马群岛和美洲大陆；也是这个目的使得比较幸运 
的葡萄牙人绕过了好望角。年轻的瓦斯科•达 * 伽马是第一个取 
得成功的人。他在绕过好望角之后沿非洲东岸向北航行驶抵蒙巴 
萨，继而又大胆地横渡印度洋到达当时欧洲各国梦寐以求的印度 
繁华商业中心卡利卡特。世界贸易既已有可能，人们便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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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公司。因为贸易公司需要拥有远比个体商人充足得多的资 
‘本，所以它的成立便使中世纪商业城市中的行会组织黯然失色，信 
誉丧尽，以至于最终彻底瓦解 u 商业和工业的资本化达到了空前 
未有的程度。资本家韦尔塞一家实力雄厚，其经销处遍及罗马、米 
兰、热那亚和里昂等地，并利用他们在安特卫普、里斯本和马德拉 
群岛的商行经营获利极厚歡东方贸易。 他幻 甚至企图在新大陆上 
的委内瑞拉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地，但未成功。奥格斯堡另一家姓 
食格尔的，染指各种贸易，但特别对采矿业感到兴趣。据说，德国 
境内的图林根、卡林西亚和蒂罗尔，以及境外的匈牙利和西班牙的 
许多矿山，几乎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家族的资本在1546年 
86时估计约为6300万古尔敦。财富如此的猛增似乎并不0仅局限 
于少数几个幸运者。大贸易公司的大多数股东情况都是如此。 
冯 • 贝措尔德以“某奥格斯堡人”为例说，他在一个商业公司投资 
500古尔敦，七年后获利24 5 00古尔敦。富商成了政、教飞者侯的对 
立面，他们的存在和实力打乱了旧的社会关系。念些富商聚居的 
城镇在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中产生新的巨大影响，至今仍能毫不 
夸大地说，如舉德国的政治前途掌握在世俗诸侯手中，德国的社会 
情况最后肯定将被市民阶级所左右。 

第三节财富猛增和奢侈生活 

修道院久已弃之于不顾的文化终于在域镇发展起来。我们已 
经看到，城镇是德国人文主义和“新学问”的中心。德国文艺复兴 
运动中的许多艺术家都居住在城镇，他们的主要赞助者是富有的 
市民。富商出资帮助建造大教堂;兴建规模宏伟的商馆，其中设有 
贮存货物仓库、交易大厅和供本域市商人商谈市场行情的会 议室； 
建造大会堂或公共会堂 1： A 供城市显贵举行盛大舞会、宴会和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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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娱乐活动；建造显示本城荣誉的高塔，表现出他们对自己城 
市的爱心。他们大造豪华的私人宅邸。伊尼埃斯 • 西尔维乌斯告诉 
我们，他在纽伦堡见到许多可与王宫媲美的市民宅邸，苏格兰王的 
住所还不及纽伦堡一个二等市民宅邸富丽堂皇。他们家里用的是 
金银餐具和昂贵的威尼斯玻璃 器皿; 家具都饰以精细的木雕；墙上 
的装饰的是名贵的挂毯、油画和版画；会客室或房间里陈设着各种 
稀世珍品。积聚如此众多财富的城镇既不人口稠密，也不强大有 87 
力。它们不能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相比，意大利的城镇统辖着大 
片领土；德国帝国城市属有的土地寥寥无几。它们也不能以尼德 
兰大城市的人口众多来自我炫耀。据说， 15 世纪中叶纽伦堡的人 
口仅2万有余。斯特拉斯堡还要少些。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 
1440年人口仅约1万。①居民数在宗教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约计增 
长了 50%。但是在16世纪初各大城镇的坚固的城垣、美观的建 

筑和雄伟的高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另一面=> 德国的富有市民和贵族往 

往缺乏个人的“舒适安逸”和个人的讲究一—这远不如意大利、尼 
德竺和法国的相应阶级。城镇如果说有排水设施，那也是极 差的； 
街道很少铺有砖石，几乎到处是泥泞和污物，简直寸步难行；垃圾 
从窗口往外倾倒；成群的猪猡是最常见的清道夫。财富猛增主要 
表现在生活上的各种荒淫无度。传道士、经济学家和讽刺作家一 
致抨击德国富有市民和贵族的生活奢侈、男女的奇装艳服和他们 
的饕餮与狂饮的恶习。我们从汉斯•冯•施魏尼欣的著作中了解 
到，贵族经常自夸他们的仆从中有人可以把所有的对手灌醉，也很 88 
少见到贵族不在竞赛酒量的。②财力雄厚、文化发达和艺术繁荣的 


①这些数字均摘自于 F. 冯，贝措尔德傅士 （Geschichte der deuts^hen 
Reformation, Berlin ， 1890, p, 36 )。 在 Chron. Episc. Hildesbeim . 提到一次鼠 

疫蔓延，仅仅纽论堡一地就死亡 1 万人时，应 当包括 该城所属地这在内。 

(2) Hans von Schweinichen, i.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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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城专有一辆公共马车，每个夜晚驶经各条街道，将醉卧污物 
中的市民栽送回家。< 齐默尔家族史》叙述说，在松讷贝格的安德鲁 
伯爵的城堡里，有一次节日狂欢舞会刚刚结束，大家哏干了 i “祝晚 
安酒”，当即有一位宾客到狗舍去拎了儿桶或干或稀的狗食到舞会 
厅来。家史又说，那些老爷和夫人从桶里捞出狗食互相投掷，以 
“损坏对方的衣服和舞会大厅”取乐。①在男女关系方面，盛行一种 
似乎是淫佚的风气，最足以说明这一问越的是公共浴室，在那里因 
是男女同浴而引人瞩目，于是成了阿尔贝特•度勒和当时其他一 
些画家写作裸体的“人体写生画课堂”。②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几十 
年里，德国贵族和富有市民的言谈举止非常粗鲁,这在现在任何一 
国的下层阶级眼里，都认为是有失体面的。 ® 

工业的逐步资本化渐渐地削弱着城市里旧有的“行会”组织； 
商业的扩大，特别是由于发现了通往东方市场的新航路，而使对外 
89贸易的中心由威尼斯转到安特卫普以及，也是最重要的，经营世界 
贸易要有巨额资本的规樓宏大的商业公司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 
使“行会”黯然失色和最后使其彻底瓦解。这一个资产阶级的棚起 
和它的力量造成贫富分化和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城市无产阶 
级，它的队伍由于有农村中得不到满足和破产了的农民源源流入 
而不断扩大。在16世纪前25年的城市生活中，道德败坏达到了极 
点，从而大大加剧了富有市民和贫苦工人原已不断增长的恶感。市 
民们的耀富摆阔加大了商人和贵族之间固有的猜忌。商人阶级内 

① Zimmerische Chronik, ii 68,69. 

② Ephrussi , Les Bains des Femmes d * Albert Diirer ( Nlirnberg , no 
date ). 

③ 现今在英国圣公会或罗马天主教会的作家中，评述表现在路德著作中的他的 
“ 粗魯”已成为一神时髦。有人会问这些作家，他们是否读过《齐默尔家族史 *, 他们对 16 
世纪的忏悔节诙谑鏞戏和运货车是否有所了解，他们是否了解人文主义者托马斯 • 
穆尔纳和倍谱尔 I 尤其是他们是否听说过讲述他人的小缺点和自己的大错误的离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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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普 遍仇视 是那个 时代的明显特 钲。“ 他们抬嵩物汾，制造饥饿， 
杀害穷人，”是当时的老生 常谈。 象乌尔里希•冯 • 胡滕这 样的人 
之所 以愿为骑士的 抢劫行为辩护，是因为他们袭击的是商人，而商 
人，按他 的说汰，正在毁灭 德国。但随着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他 
们 届住的 城市也繁荣起 来了。 

第四节农民的状况 

德国农民的状况也需稍加叙述。从事农业的人一般都是每个 
村社中最稳定的成分，但他们并不能免受当时经济变化的影响。 
在德国的农民中早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自14世纪中叶至16世 
纪初，中南欧各地接连爆发农民起义。然而很难确切叙述德国农民 
的境遇^贵族和市民的社会状况已有许多历史学家作了记述。他 
们的生活方式在文学和考古学中留有相当多的蛛丝马迹；但农民 
的家屋和农具早已毁坏，史书又极少涉及“乡下人”所属的世界，除 
非某一地区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悲剧硬将他们推入史册。然 
而我们的主31困难多半不在于觖乏文字资料（因为只要我捫努力 
寻找，总还是可以找到的）,而是许多史料的记载不仅不尽相同，而 
且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当时有一些作家屈尊描写过农民阶级的状 
况。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当时用来调整农村村社生活的<习惯法》 
( WeisthUmer )， 并做了仔细的 校订; (D —些民谣反映了农民旧时的 

生活和习惯；许多忏悔节演的诙谐嬉戏或狂欢节粗俗闹剧中都有 
不少农民场面；阿尔贝特 • 度勒以及当时其他许多艺术家都曾一 


①这些《习惯法》中犖完整的一个败本共有七卷。一至西卷由 J . 格里姆，五至 
七卷由 R. 施勒埃德、戈廷根于 1840— 1842、1866、1869、1878年校订。许多重要内 
容由阿尔温，舒尔茨摘录在他的 Deutsches Leben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Vienna, 1892, pp. 145—178 (Grosse Ausg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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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又一次烛描绘过衣民、农民的住房及處院、农民的村落和农民的 
日常生活。我们能够大致重现旧时代农民的生活和生活环境。但 
须记得，德国农民生活并非仅仅由于地区不同，而且也由于同地 
区和同时代的不同的领主而有很大差 别;’ 因为农民依附于其领主 
如此之深，以致领主的性格对农民的状况有影响。 

农村中没有手工业者。农民都自给自足，不与其他阶级发生 
关系。这是普遍的现象。他们将他们地里的产品和家畜送往最近 
的城镇市场上去出售，然后从那里买回他们生活和生产所需的 
物品。 

i 他们居住的村落防护设施非常简陋有时在一群农舍周围筑 
一道墙，但通常都是用木桩加树枝围的一道结实的篱笆而已。有 
一个大门作为村落的入口，大门可以上锁。篱笆外侧有一条环绕它 
的深沟，上樂一扇“可以下放的门"或一座吊桥 J 在篱笆内侧群屋 
之中一般都有一座小教堂和一家小酒馆，这可能是一所房子，也可 
能是一间屋子，村议事会和审判全都是在那里举行。屋前立一根 
粗大的木桩，罪被绑在上面遭受鞭打;离木桩不远，通常还置有 
足枷①，有时则是一具绞架，比较少见的是竖立一根大高杆和安放 
具中世纪施行野蛮刑罚“车裂”用的刑车。 

农舍都是用木材作梁柱，以土坯垒墙，稻草铺顶；烟囱是木制 
的,外面糊上一层 粘土。 牲口 _燃料、饲料和全家人都遮盖在一个 
大屋顶下。盖房和修房用的木料都是遵照<习惯法々的规定从森林 
中砍伐 来的， 农民可以到森林中收集落枝当柴烧，妇女管集拢和 
往家运送，男人则负责将其劈开并码到房 檐下。 任何违法毁林事 
件都要受到严惩 G 习惯法》中规定，未经许可私自砍倒:一棵树 
木者斩)；移动土地界标也要阃样论处，因为树木和土地都是非 

①一种木制的框架形刑具，开有润孔，做坏事的人坐在该木铷后面的矮免 t 
双脚锁在木枷的洞孔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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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宝贵的。 

大多数农舍都带有一个用篱笆围圈起来的小庭园，在那里裁 
种卷心菜、各类绿色蔬菜和 莴苣; 小葱头、欧芹和豌豆•，罌粟、大蒜 
和大麻；苹果、李子和(主要在德国南方) 葡萄; 以及其他一些杭物， 
它们在德国中世纪时的名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译成英语了。园子 
里还有蜂箱，鸽子窝一般都在前院。 

农民穿的内衣是羊毛制的，外衣则是亚麻织物——男子腰间 
束一条皮带，上面挂一柄剑，因为他们无论到哪里都需要有防身武 
器。他们的家具无非是一张桌子.几个三条腿的凳子和一两个箱 
子。几个粗制的炊具挂在墙上，椽子上挂的是干肉、千果和一篮篮 
谷物。酒杯都是粗陶器;我们还了解到，桌布和盖布按习惯至少一 
年洗一次。他们日常的食物是“粗劣的面包、燕麦片粥和熬 蔬菜； 
他们喝的是白水和乳精。”家畜有马、牛、山羊、绵羊、猪和母鸡。① 

村民们从自己当中推选出四人组成村长老会议 （ Baiiermneis - 
ter ) 负 责处理全种村务。他们仲裁各种争议，调解各种纠纷， 
合理摊派各种税款和劳役。他们没有司法或行政 大权； 这些扠力 
属于领主或他指定的代理人。该官员坐在审判室听审、宣判和行 
使处以中世纪的“活埋和绞刑”的一 # 切权力。中世纪所有各种荒 fig 
可笑和残忍可怕刑罚的名目都由他 掌娓。 正是他下令将骂人的婆 
娘押去绕教堂游 街三 圈，边走边受邻居的嘲弄 揶揄； 也是他将稍 

①中世纪 （1470 或1471年）民歌的一个饶有兴趣的藏本由冯.迈尔 • 贝岑題 
名为 Liederbuch der Clara Katzlerln (奎德林堡和菜比锡，1840)，其中第67首 
(259 页）叙述一个农闰的婚礼和告诉我们一对新人互送什么“嫁奁' 新郎，贝茨或巴 
托 洛缪* 迈尔，送给他的新娘是已种麻的一英访 ( jucbart ) 土地、八蒲式耳燕茇、 
两只绵羊、一只公鸡和十四只母鸡，还冇不太多的钱 (mnff pfunt pfenning ); 而梅茨. 
诺來，这位新娘，带到夫家来的是两筘蜂 、一 匹母马 、一 只山羊、一头牛椟、一条暗褐色 
的乳牛和一口小猪。或许还值得指出的造，按照德国在中世纪几乎普遍的風俗习惯， 
不管教金的命令和威胁，婚礼实际由新娘的父亲询问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否愿结为夫 
妇，然后由他们轲亲自当众五相作出许诺。在婚礼之后的次口淸晨，已完了婚的这 一 
对新人才到教堂去请敦士为已完成的婚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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輞触犯 蠢林法的不幸的烧炭人赤着 _ 查足枷刑，苒用楂火娆烤奴 
足，直到脚底板烧焦为止•，又是他下令将砍倒树木的人斩首和将 
杀人犯车裂。他査看实物地租是否收齐。他监督领主土地上的耕 
作、播种、收割等强制劳役，指挥给城堡砍伐什么木材、开挖什么 
93沟渠和整修什么道路等事宜。他监视农民是 否谕喝 了領主 * 萄园 
中所产的葡萄酒和喝了 多少； 监视农民是不是在领主的磨坊*磨 
谷物和是不是在庄园面包房烘烤面包。领主的代理人还向死亡农 
民强行索取两件最值钱的动产，此即所谓今人惽恨的“遗产税”。 
他的权力没有限度。当然，这些权力，根据<习惯法都应按照常 
规行使;在德国某些地区，无定期的《强制劳役”已经规定为每年十 
二天，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已改为缴付一定的金额代替劳役。 

这里对农民生活的描述全都是取自£习惯法因为可以立刻 
看到，这与其说是反映了 16世纪初的真实情况，或许还不如说是勾 
画出了一幅“金色的往音图”。它说明，如果没有领主无休止的强 
征暴敛和全国比比皆是的一伙伙彪形暴徒不断的抢劫，如果没有 
成群的兵勇，在抢走他们的牛，杀了他们的猪，侮辱了他们的妻女 
之后，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掠取，便放一把火将房子烧毁的话， 
农民的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尚可勉强糊口。 

农民们有自己的娱乐，即使并不总是很体面。每逢宗教节日， 
而这种节日是很多的，农民早晨去教堂听弥撒(之后在菩提树下或 
村边空地上叙谈村事，午后在他们最喜爱的享乐中消磨时光—— 
在小酒馆里吃喝和在村里的草地上跳舞。在一首鲜为人知的诗 
里，汉斯 • 萨克斯描写了如下的 景情: 少女们和吹笛人等待在跳舞 
的场地上，村男和村妇在小酒馆中吃牛犊的头、肚、肝，吃黑布丁和 
烧猪肉，喝乳清和乡村的酸葡萄酒，直到有人醉倒在板 凳下; 酒馆 
里人们挤奉挤去，东凑西合，推推操搡,你喊我叫，大声歌唱，以致 
任谁说话都听不清楚。这时有三个年轻人来到跳舞场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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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都各给他们准备了一顶花冠，跳舞至此开始了。其他对对情 94 
侣陆续参加，最后有十六双脚同时在跳动。处处是粗野的戏谑打 
•诮、弄姿作态和亲吻拥抱。男子带着他们的舞伴飞样地打转和使 
她们不停旋转，或者抓住她们的腰部尽力将她们往高抛掷;而他们 
自己则不断飞身跳跃和不顾一切地向前伸展两脚，以致汉斯•萨 
克斯认为他们都会摔倒。 

冬季的消遣围绕着纺绩房进行。同为在德国大部分农村，年 
轻的妇女冬季夜晚都习惯于拿上她们的羊毛和亚麻、纺线杆和纺 
锤，其中有些是她们袓蜚留下的传家宝，所以装饰得很好看，纷纷 
集中到磨坊的一间大房间，或到村里的小酒店，或到邻居家里去纺 
羊毛^搓麻线，度过整个晚间。年轻的小伙子们也跟踪而至，他们 
说他们是来给姑娘们摘除衣服上的 毛绒； 他们手拿一杯清水，那是 
他们捻取毛绒时沾湿手指 用的； 他们还唱歌和朗诵以娱纺绩姑娘。 
纺绩完毕，就立即跳舞。在节日的夜晚，特别是在狂欢节的夜晚， 
小伙子们都请自己的心上人吃夜宵和跳舞；之后，替她们拿着纺线 
杆和纺锤，护送她们回家。①德国所有古老的民间情歌无不都涉及 
农民的这种求爱，如果说大多数古老民歌都来自于纺绩房中的歌 
唱，也并不过份。 

以上这些叙述只适用于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民。在北方和东 
北地区，那里的农业人口大多数是被他们的征 k 者降为农奴的斯 
拉夫人的后代，所以无法与较好的地区相比。 


第五节早期的社会起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日耳曼血统的农民中曾发生过多次起义, 
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革命的导火线并不是埋藏在农奴境遇最坏 
① Barack , Zeitschrift fiir deutsche Culturgeschichte , iv . (1859) 36 ff . 


87 



的地方.而是在生活上尚称安乐自在从而能容许人思考问题以及 
自由已经在望的区域。在试图弄清16世纪初就已十分明显的长 
期骚动不安的原因以前，先了解一下早期的农民起义，也许是可 
取的。 

第一次成功的农民大暴动是瑞士四个森林州的民众发动的争 
取自由的斗争。他们用以推翻欧洲骑士制度的武器，只不过是他 
们将大镰刀捆綁在登山杖 i 上做成的粗笨的长矛而已，这类武器至 
今在巴塞尔和康斯坦茨的历史博物馆中尚可见到。他们证明了， 
如果一对一地作战，农民与贵族完全不相上下。已经出现了自由 
的农民士兵。这些自由农民在1 4 列年以前并未完全脱离神圣罗 
马帝国。直到1648年他们在形式上仍与帝国保持着联系。4申圣 
罗马帝国的皇帝依然是他们的君主。然而他们是他的自由农民， 
可以为了共同防御和保卫自身的权利而相互结盟。其他一些州和 
邻近城市也相继加入，“瑞士同盟”打的旗枳为红底白十字，提的口 
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它后来演变成为欧洲的一个新国 
家。于下一个世纪 （1424— 1471年），拉蒂亚阿尔卑斯 ( D 的农民也 
嬴得了自由，组成了一个虽独立于瑞士，但又与它相类似的同盟。 
它也就是所谓的“格劳宾特同盟”。 

这几个农 民共和 国由于有髙山作屏障而壮大起来，它们的榜 
样启发了欧 洲南# 和西南部的德国农民大众，他们的领导者在民 
众的事业失败之后，在阿尔卑斯山山谷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并在 
那里制订如何能使自己的追随者获得解放的新方案。我们有足够 
96的证据证明，在整个15世纪和16俾纪初瑞士在德国城乡各地享 
有很高声望 

'①指瑞士东南部和 意大利部地区。——译去 
@ Droysen,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II. i. p. 309 ff. (5 
vo!s,, nerlin, 1855 ■— 1886); Boos, Thomas und Felix Platter (Leipsic, 1876), 
P.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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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中世纪末的一个特征的社会骚乱和民众的造反，现 
在一般都确切地称之为农民暴动，但这名称有掩盖其真实性质的 
倾向。正确地说，它们是穷人反抗富人、债务人反抗债权人、法律 
上无权的人或一无所有的人反抗受到现存法律保护的人的起义, 
参加者除了乡村的农民以外也还有城镇的贫民。起义经常先由农 
民开始，然后才有城镇居民参加;但情况并不完全都是如此。有时 
城市首先聚众闹事，农民随之加入。 •还 有不少情况是那些比较穷 
的贵族暗中或公幵同情和支持这类暴动。他们曾不止一次地领导 
叛乱，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正是贫穷贵族与农民的联盟才使波 
希米亚的起义获得了成功。 

还须记得，自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不论造反提出的要求和 
口号会是多么不同，但总是可以时时听到对教士 （the pfaffen ) 的 
憎恨之声；由于犹太人和教士常是连在一起受到公众的指责，可以 
得出结论说，产生仇恨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轻视宗教的思想感情， 
还不如说是出于教士敲搾勒索的沉重压迫。大小什一税，再加上征 
收手段的恶劣，是难以容忍的负担。“教士，”一位英国作家说，“对 
谷物、萆地、牧场、牧草、木材、马驹、盖羊、鹅和小趄等所有这一切， 
都要十中取一。除此之外，还要收取十分之一的羊毛、牛奶、蜂蜜、 
蜂蜡、干酪、黄油以及每一个仆人的十分之一的 工薪: 他们追逐私利 
已无孔不入，以致要穷人的妻子奉献给他们每个鸡蛋的十分之一， 
否则她就不准参加复活节并以异教徒论处。”事实上,许多什一税， 
虽以教会名义征收，但并不全部落入教士腰包，而是被封建主夺走 
而増加了他的收益。可是，民众并未觉得有何不同，不论是封建主 
的也不论是教士的应得的权益都被看作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制 
度。而且，教士贪得无厌的掠夺远远超出了征收什一税的范围。 

“我认为，”一位西班牙人士说道，“除非靠花钱，否则我们从教士那 
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施洗礼要钱， SL 主教要钱，主持婚礼要钱，接 


97 


89 



受忏悔要钱——不，甚至连临终前施涂油礼没有钱都 不行！ 不给 

* 

钱，他们不敲钟;不给钱，不能在教堂下葬；因此，天堂的大门似乎 
把无钱者全都关在了门外。富人葬在教堂内，穷人埋在教堂墓地 
上。富人可与近亲结婚，而穷人是不准的，那怕他要为她殉情也 
罢。富人可在四旬斋日吃肉，而穷人则不允，即使鱼价也许十分禽 
昂也不例外。富人能够很容易获得大量赎罪券，而穷人则连一张 
也得不到，因为他付不起钱，① 

尽管有对教士的这种仇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几乎每次 
暴动无不充满强烈的宗教感情,其中甚至还掺杂着某些糊涂想法， 
以为只要将教士逐出国土，就能在世上建立上帝的王国。这种宗 
教派别从英国的洛拉德运动和波希米亚的塔波尔运动中吸收了一 
定的力量，但自 1476 年起它就具有明显的德国特征。它与几乎可 
以称作为“朝圣风”之间的联系、对圣母马利亚的强烈的崇拜以及 
98要求某些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反复诵读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等祈祷 
文的训诫，似乎使人得出 结论： 作为15世纪后半叶一个显著特征 
的狂热异端信仰的复苏应被看作是企图创立一个不受各种教士和 
偺侣控制的群众性宗教。 

1391 年，当邻近的农民和城中许多市民奋起反抗犹太人的重 
利盘剥并要求驱逐他们时，在哥达暴发了第一次民众大起义，这是 
一次借债人反抗放髙利贷者的暴动，但最终受到大多数市民的镇 
压。从那时起直到 1470 年，在德国许多地方，由于相同或相似的 
原因一犹太人、教士或贵族的敲榨勒索，多次发生过类似的起 
义。 1431—1432 这一年间，一个胡司派的大宣传席卷整个欧 
洲。胡司派的宣言书如潮氷般地涌入各国，其使者也不断来往于 
各国。保罗 • 克拉瓦》派往苏格兰，与他相类似的其他一些人则 

t * 

① 此段引文摘自西博姆的 The Era of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 pp . 57, 
58 iJLondon ,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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铋派注西斑牙、尼德兰和东#鲁士。他们宣教的内弇中有，旧约的 
律法没有 提到基 督教会应缴什一税，基督教徒缴纳此税起初都是 
自愿贡献——这是一种特别能使德国农民接受的说法。 这 时候, 
整个德国都已知道，受一些小贵族训练和领导的波希米亚农民在 
两次著名的战役中击溃皇帝亲自率领的帝国军队和攻入了德国。 
史书记载，城乡统治阶级在他们认识到这种宣传已激起强烈倩绪 
之后，无不忧心忡忡。胡司派有关什一税的说法后来在大多数农 
民纲领中都有反映。 

对农民起义又一有力的推动是勃艮第的大胆査理的悲剧性命 
运。査理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君主。15世纪的德国诸侯，象他们的 
后裔在17世纪对待路易一样地尊敬和效法他。普通老百姓把他 
看作是典型的封建暴君。他们对他的傲慢、他的报复心和他压迫 
穷人所产生的恶劣印象在那时的民歌中表露出来。他们甚至把他 
看作当时必然出现的一个 反基督 教者，在他死于南锡 (1477 年)以 
后几年里，许多人仍相信他还活着而在漫长的朝圣路上替他赎罪。 

人们都相信他夸口说过天地间只有三位统治者——天上的上 
帝、地狱的撒旦和地上他自己——当这位君主竟在格兰森战败，在 
莫拉特被击溃，在南锡溃败后被杀，而且是被瑞士农民杀死时 ，人 
们欣喜若狂，欢跃不已，便都相信农民完全能够接管全世界。① 

第六节汉斯•贝姆的宗教社会主义 

在这个値得纪念的 勃艮第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在这德国的中 

① 见利林克龙的 Die historischen Volkslieder dcr Deutschea vom drei - 
zehnten bis zum sechzehnten Jahriiundert ， ii . No . 146 ( Leipzig , 1865—1869)1 
并参考第 131,132,133, 136, 137, 138 — 147 页。埃尔富特的牧师康拉德•施托勒从 
“教士、教会和世俗大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疣浪者、骑士和其他各种人等”中尽力收 
集了许多方面的资料，编撰了一本 Thuringian Chronicle 作为 Bibliothck des Li - 
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 的第 33 卷。该书与那些民歌同样如实地反映了当 
时的各种意见和看法，也包括了前面有关査理的说法 I 参看 PP. 61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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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在施佩萨尔特山和陶贝尔河谷之间的偏僻的山谷里，以阿沙 
芬堡、维尔茨堡和克赖尔斯海姆三个城镇为三个点的一个三角形 
地区内，爆发了一个奇怪的运动。有一位青年，名叫汉斯•贝姆 
(贝海姆、贝哈埃姆），他属于比农民还低的一个阶级。他到处流 
浪，赶各个乡村的喜庆节和教会的啤酒节，为跳舞者敲击小鼓、吹 
5 奏杜德尔萨克(粗制风笛)或高声歌唱。有一次他忽然受一个流浪 
的方济各会修士讲道的启发，悟出了神灵之道。他没有受过任何 
教育。他甚至连《使徒信经》都不知道。他梦见圣母马利亚，穿着 
一身白色衣服，走到他面前，叫他去当传道士，许诺以后给予他各 
种启示，后来他也确乎屡屡得到。他的家在陶贝尔河谷中的黑尔 
姆施塔特村；他所知道的最神圣的场所就是位于陶贝尔河边上尼 
克拉斯豪森小村中一所供奉马利亚的礼拜堂。这礼拜堂虽小，但 
有权为人襞罪，、而且又是个小型朝圣地。汉斯 • 贝姆于四旬斋期 
间的一个星期日 （1476 年3月24日）突然来到该^^拜堂，当着一 
大群人的面庄严地烧掉了他 那粗^ [的小鼓和风笛，声称他在此之 
前参与了村民们的犯罪和他们的浮华虚荣，今后他要做一个宣扬 
圣恩的传道者。他原是个在生活上无可指责的少年，他的性格使他 
的话语很有说服力。他叙述他所见的显華，村民全都相信了他。 
那时正是“朝圣风”刮遍整个欧洲的时期，朝圣者将这位先知的新 
闻传向四面八方。顿时就有大群大群的人从附近山谷赶来听他讲 
道。他的名声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史书上说，有时候来听他讲道的 
竟达两三万人之多。他的讲坛仅是一只倒置的大木捅，或是某个 
农家的窗台，再不就是大树上的二根粗枝。他使他的听众相信，世 
界上最神圣的，甚至比罗乌更要神圣辫多的地方，就是尼克拉斯豪 
森村中供奉茎母的礼 拜堂，琢 真正的宗教信仰就是尊奉圣母马 
利亚。他谴责所有教士的无齒度的勒索，说他们比犹太人还 要坏； 

他们可能暂时有所悔悟，但他们一且固到他们的同伙中来，便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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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态复萌。他奚落皇帝，说他是支持一大帮卑鄙无耻的诸侯、君 
主、税吏和穷人的其他许多压迫者的大恶棍。他嘲笑教皇。他否 
认有“炼狱”，说好人直接升入天堂，坏人则下地狱，他声称，每个 UM 
诸侯，甚至连皇帝在内，都要象穷人那样靠劳动为生的时刻正在到 
来。他肯定地说，任何一种捐税都是邪恶的，所以不应缴纳:鱼、猎 
物和草地统统都是公共 财产; 人人都是同胞兄桌，应当同样分享。 
他的讲道刚一结束，众信徒便都跪倒在这位“青年圣徒”的周围，他 
为他们祝福，以上帝的名义宽恕他们的罪过。随后，人群向他蜂拥 
而来，扯他的衣服，想得到它上面的一块碎布，带回家去当作圣物 
朝拜。尼克拉斯豪森村的礼拜堂，由于有千千万万朝圣者的贡奉 
而富裕起来了。 

教俗当局起先对他并不十分在意。有少数诸侯和城市（如纽 
伦堡）禁止其臣民到尼克拉斯豪森村去；但并未触动这#先知本 
人。他最终认为他的言论应当付诸行动。在一个礼拜天，他要求 
他的追随者于下个礼拜天来见他，要带上剑,而让他们的妻儿留在 
家里不要出来。维尔茨堡主教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派出三十四 
人的一队骑兵将他抓了起来，撂在马背上押解到距维尔茨堡不远 
的主教城堡费劳恩贝格。他的追随者只得听任他被捕，他们似乎 
给吓糊涂了。在一两天内，他们恢复了勇气，并受到一个眼见显圣 
的老年农民的鼓动，在四个法兰克尼亚骑士的率领下向费劳恩贝 
格迸军，并包围了它。他们希望它的城墙会象耶利哥 的城墙 那样 
倾塌下来；他们的希望并未实现，在那里呆了几天之后就逐渐散 
去。至于汉斯本人，经过拷问，被判作异教徒烧死。他临死前还唱 
了一首歌颂圣母马利亚的民间赞美诗。 

他的死并未终止他的追随者的信念。不顾严格的禁令，到那 
里去朝莶的人侬然络绎不绝，贡奉堆积如山。附近一个骑士抢劫 
r 這个小礼拜堂，席卷财宝而去，但又被他的邻人强行瓜分。朝圣 J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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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继续到教会当局为了消灭这一运动而撤了那里教士的职，拆 
掉了该所礼拜堂为止。 

平民、农民和手艺人都深_怀念汉斯 • 贝姆;因为维尔茨堡和 
邻近城镇的下层阶级都成了这运动的迫随者。一个纯粹是德国人 
的宗教社会运动已经形成，而且注定不会很快消失。汉斯 • 贝姆 
讲道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继之而起的农民和手艺人的起义中表现出 
来。①甚至塞巴斯蒂安 • 布兰德将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者当作那 

負 

些不满足于从旧约和新约中得到启示而迫切想要寻找一个他们自 
己的特殊先知。尼克拉斯豪森的朝圣盛况靠了利林克龙付印在他 
的集子中的一首很长的民歌绐终铭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 

从这时起，农民和贫苦市民肩并肩地奋起反抗城乡统治势力 
的民众起义一直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I 

在康茨坦茨湖东北的肯普滕修道院院长领地上的农民，已有 
103 整整两代始终坚持反对当局对待他的办法 （1420 —1490年) 。他 
们在 1491—1492 年公开掲竿起义。起先这是一次纯粹 的 农民暴 
动，原因在于他们的领主对他们提出了许多不符合 < 农村习惯法汇 
编》中明确规定的传统习愤的要求;但后来肯普滕城中的下层阶级 
与暴动者携起了手来。然而这次暴动仍然明显有与汉斯•伯姆运 
动激起的强烈的宗教感情相似的痕迹。暴动被镇压下去了，逃脱 
的领导者都跑到瑞士避难。 


①对这运 动最完美的叙述可见于收入 Archiv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von Untcrfrankcn und Aschaffenburg , XIV . iii . 1 的一篇文章，其中详细收:集了 
»斯 • 贝姆的言论。牧师康拉德 • 施托勒的 Chronicle 也很有价值，该书刊印在“斯 
图加特文学协会文库 ” （Bibliothek des li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 , xxxiii .) 
中。在乌尔曼的 Reformers before the Reformation (英译本） i . 377 ff . 中也 
有一份官方目录。 

⑧ Die historischen Volksli ^ d^r der D^utschen vom 13 bis 16 Jahr - 
hundert , ii . No . 1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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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鞋会”@起义 

1493年在阿尔萨斯爆发了很广泛的社会起义，农民得到了一 
些城镇的支持；提出废除帝国法庭及教会法庭、缩减教产.夺取靠 
高利贷发家的犹太人的财物和抑制教士权力等要求。德国人有一 
句 谚语: “穷人必须用带子扎牢他的鞋。”“扎带的鞋” ( Bundschuh ) 
也就是穷人穿的鞋，成了这次和以后几次社会起义的标志,他们的 
口号是 :“上 帝的公道至上。”这次起义虽然很早就被人出卖，但却 
不乏杰出的领导人。其中之一就是施勒特施塔待市长汉斯•乌尔 
曼，由于他认定他和他的同志所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和预言他们 
定将取得胜利而被送上断头台。 

1501年，肯普滕及其邻近地区的农民再次举义，并又有穷苦 
市民参加。下一年，即1502年，又策划了一次起义，以施佩耶尔附 
近的翁特格罗姆巴赫村为起义指挥中心；这次起义沿内卡河和莱 
茵河谷地一直蔓延到阿尔萨斯。 “ 鞋会”的义旗又重新髙高 飘扬。 
它用一幅虚绸制成，正中有一个白十字，这是璜士的象征。义旗上 
饰 有基督 十字架 受难图 ，一 旁为一只扎带的农鞋，另一旁跪着一个 1 W 
农民。口号依 然是: “上帝的公道至上。”起义的每个参加者都必须 
保证一日重复五遍“主祷文”(新约马太福音6章9 一 13节)和祷辞 
“万福马利亚”。宣告圣母马利亚和圣约翰为守护神。这个运动是 
强烈反教士的。领导人教导说，在没有把教士逐出国土，没有没收 
贵族和教士财产和没有砸碎他们的权力之前，不可能摆脱压迫。 
什一税、所有各种封建勒索和一切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受到 谴责; 水 
• 源、森林和妆场-律宣布为公有。起义领导人承认皇帝作为国君 

①原著中为德语 Bundscbub, 本义是农民穿着扎带的鞋，以这种农鞋为旗枳 
棕志的起义农民组织便称为 Bundschuh, 一般译作“鞋会”。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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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但谴责中间的各级司法权。计划是要唤起德国各地的农 
民和市民以及请求瑞士帮助他们赢得解放。起义被野蛮残酷的手 
段镇压下去了；大部分领导人都遭凌迟处死。许多人逃亡瑞士，躲 
藏在阿尔卑斯的山谷中。 * 

P- 

其中一人是约斯 • 弗里茨，他原是个士兵-个很有领导 

才能的人。他有坚强的意志、出色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说服力。 
他发誓要恢复“鞋会”同盟。他为了完成他的计划，在瑞士隐居了 
好几年。然后他秘密地回到他自己的人民中来。他好象是谋得了 
给某个贵族看管森林的差事，这个贵族的领地位于布赖斯郜的弗 
赖堡城附近；他就是在那里的名叫莱亨的小村子里将“鞋会”同盟 
的各条断线连接起来。他为与贫苦大众保持联系，经常出入酒馆， 
参加教会的啤酒节和节日村中草地舞会。他谈论上帝的公道和世 
风日下。他对“鞋会”原有宗旨的修改作了详细说明。对教士的那 
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视憎恨似乎应当受到唾弃。大多数的乡村教 
士都是农民，和他们二样深受专横无情的上司的虐待。莱亨教区 
105的教士成了“鞋会”的坚强的支持者，他告诉他的教区居民说，“鞋 
会”的一切意图都能从圣经中得到证实。约斯 • 弗里茨将乞丐、 
流浪乐手和各类有用游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他们为他传递 
信件、召唤居民参如他在森林深处召开的会议和充当他的积极助 
手。 在这些集会上约斯 • 弗里茨和他的副手耶罗梅（一个打短工 
,的面 包师) “完全是在圣灵的指引下”详细讲解圣经，证明“鞋会”的 

f 

所有要求全都符合上帝的道。 

在乡村 奉行起 义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之时，约斯 • 弗里茨决定 
尽蠆秘密地制做义旗。弄到一幅蓝绸子和在它上面缀上白十字非 
常容易；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位对起义十分同情并愿意为它绘制标 
志而又有足够勇气严守秘密的艺术家。义旗终于画成了。在十々 
架上受难的基督居于旗枳正中，一旁跪着一个在祈涛的农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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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是一只农民鞋，上面分别画有圣母马利亚和圣约翰的画象以及 
教皇和皇帝的肖像。口号加上了“上帝保佑正义的事业”，制做这 
面具有鲜明象征意义的义旗大功告成。“鞋会”的旧纲领有些更 
改: 除了上帝、教皇、皇帝外，再无其他主人;取缔高利贷，所有债务 
均应一笔 勾消； 前面提到的几条也包括在内。领导人夸耀他们的 
同盟远及科隆城，扬言瑞士人将会带领他们前进。但秘密在总发 
动以前泄露了。起义的烈火被残酷扑灭 （1512— 1513 年)。起义 
的领导将“鞋会”旗帜贴身围裹在衣服里逃走了。隔了四年 （1517 
年），他又重新回来进行活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他的一批帮 
手，即乞丐、流浪乐手、穷苦教士、来本地寺院的朝圣香客、赎 
卖券贩子、托钵僧和甚至麻风病人，分别与农民和城镇穷苦工匠进 
行了大串联密谋造反，这次谋反扩及孚日山和黑森林之间包括巴106 
登和阿尔萨斯在内的整个地区。计划尚未经几位领导者最后商 
定，密谋又泄露了，部分地区的起义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但在当局 
亲自作了详细调査之后，才对这次运动的规模感到惊讶。许多乡 
村农民和城 g 平民曾联合起来报仇雪恨。负责秘密交通的除了上 
述那些游民^外，还有乡村客店的店主、老雇佣兵、小商販、教区 
教士等。一些次要领导人的名字——“大个”约翰、“驼子”彼得、 

“老头”孔茨表明了他们@身的阶级。发现魏森堡和哈格瑙 
(这两 个城胃 都在阿尔萨斯平民百姓商量好了要杀死市议员和 
法官以及所有貴族世家，拒缴帝国和教会的一切税收，也发现端士 
人曾保证支援他们。 1 , 

几乎任何人都承认， 1503 和 1517 年之间，在帝国的 南部地 
区，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面的卡林西亚和施泰尔马克经常发生 
社会革命^因此无需详述这些起义。然而它们并非单纯的农民暴 
动 ，因为 几¥经常有城镇居民 卷入; 但它们又都表现出“鞋会”旗帜 
表明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宗教热情的融合，这一点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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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作 为德国 拿命运动起緘的汶斯 • 贝姆领导的运动，或许还可以 
追溯到胡司派和塔波尔派革命者的早期宣传。15世纪后几十年 
和16世纪初，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 时期。 


第八节连续爆发起义的原因 • 

如果我们问，按照《农村习惯法汇编》的记载，那些命运还不算 
最坏的农民为什 么要在15 世纪的后 25年 中起来造反，看来答案 
应是他们那时的境遇肯定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某些史学家曾叙述 
过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农民的境况，他们而又总是详细叙述农 
民的悲惨遭遇。约翰•伯姆在16世纪初写作中说，“他们的命运 
凄惨可怜”，并称他们为“奴隶”。①塞巴斯蒂安 * 弗兰克 （1534 
年）、塞巴斯蒂安 • 明斯特尔 （1546 年）和描写过德国情况的意大 
利人 H. 潘塔莱奥内 （1570 年）都同意伯姆的观点。弗兰克补充 
说，农民憎恨教士，不论是好是坏，他们的言谈充满对教士和僧侣 
的嘲笑;潘塔案奥内还注意到许多熟练工人、匠人、艺术家和有学 
问的人 都出身于卑贱 的农民 阶级。可 以肯定这时城乡穷苦居民的 
境况已大大恶化。 

至于市民，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以外，已无须再作任何补充: 
但农民生活不断下降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当时的有识之士一致证 
实， te 是由于逐步推行罗马法使领主握有无限压榨农民的手段，才 
引起这一巨大变化的。没有必要认为，推行这新法的那些法学家 
想角以压迫和降低农民阶级的地位。稍微研究一下<习惯法>就能 
知道，调整农民与领主关系的这种习惯法是多么复杂和难以捉摸。 
当一些人的采邑变成为世俗或教士诸侯国时，其君主自然要寻求 
调整或贈化法律的某种原则以使之协调一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 

① Omnium Gentium Mores, III. xii. (first printed in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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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试图简化比较粗陋而又很繁琐的德国法典，使之与罗马法的 
原则相吻合，这一设想受到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推动。但是长 10 S 
期以来一直支配着农民与领主关系的繁琐复杂的习惯法，一旦按 
照罗马法的观点加以简化，结果必然严重威胁德国的自由农民。 
严格的个人所有制观念趋向于替代模糊的村社所有制观念，农民 
只能成为长期租地的伽户、或者成为虽有某些人身权利而无财产 
权利的农奴，要不就是成为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新法律的实施 
是从抢占公有土地、牧场和森林开始的。由于打私仗的权利越来 
越受限制，所以狩猎就成了更加引人入胜的一种爱好，从而导致了 
贵族要求保持森林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和森林法的颁布。在符腾堡 
制订的森林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规定不论何人,，如持火枪或弓 
弩非法进入森林，就要剜去一只眼睛。迫使占有村社财产的自由 
农降为长期租耕土地的悃农、然后降为农奴、最后降为奴隶的企 
图，可在70年代肯普滕的几个修道院院长和他们农民之间的斗争 
中清楚看出。这些教会领主动用他们的一切力量， 竭力雖 展种种 
诡计进行争夺，他们非法扩大他们宗教法庭的裁判权;他们不准反 
抗他们的穷苦百姓走近圣餐台;他们竟然篡改地契，增加原先所没 
有的一些条款。 

肯普滕土地案无疑是 极为特 殊的，即使可能还有其他类似例 
子。但需荽指出的一点是，新法律大大方便了领主进行压迫，当领 
主的利益似乎需要新的法律，或他们的农民变得难以驾驭或变得 
过于富裕时，利用这种方便对领主很有诱惑力。整个15世纪发生 109 
的经济变化为运用新法律賦予领主的权力提供了机会。经济的大 
变动一开始就使德国贵族家道衰落;而在起初和到物价暴涨之后， 
它对农民还是有利的。农民有輪售自己产品的良好市场，并拼命加 
以利用，以致市民都表示否认他们有自由贸易的权利，理由是他们 
巳开始锓占商人的地盘和放债牟利。没落贵族与富有市民争比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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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和生活的豪华，致使他们越加穷困和轻率。我们从书中得知士瓦 
本有一位贵族夫人，为想在一次比武会上大出风头，竟卖掉一个村 
庄和她对这村生的一切权利，以便购买一身蓝色的天鹅绒服装。 
贵族们越来越穷，而眼看他们自己的农民大赚其钱，以致，相&说， 
在财力上太大超过了他们。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有人说,一个农 
民比五个贵族还更容易借到钱。 

此外，农民对他们的领主已不再象过去那样顺从。对于这一 
点不必感到惊奇。雇佣兵的形象在他们的头脑中灌进了新思想。 
往日好斗的骑士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军队的力量现时已由步兵 
的数量和纪律来衡量。瑞士人战胜大胆査理，使农民和手艺人士 
兵成为一种力量。这时各国的国王和诸侯都从农村或城镇中比较 
粗野和不太安分的居民中招募常备军。许多民歌对这些平民出身 
的士兵的所作所为有不少描述。当雇佣兵去看望他村中或城里的 
亲戚，穿的是五颜六色的华丽军服，戴的是饰有长长羽毛的宽檐军 
帽，手上_着一副髙筒手套，挎着刀枪武器，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样 

子时; 在他亮出他分得的战利品-^条金项链或许多杜卡特，或 

—顆宝石时；当他的老年邻居看到他那服饰和被年轻邻人模仿的 
no 步态时， 一 他成了羡慕称赞的中心，他的亲戚都觉得因为他而身 
价倍増。 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性格解放和一种想要打倒-^切妨碍他 
们进入上流社会力量的强烈®望。从这里大致可以明白为什么平 
良起义的大多数领导人竟是被遣散的雇佣兵。 © 

■^W»- — I _ ，II ( III ■ !■! _ 丨 ._ I ■ ■_■■■_ ■ ,— ， 

①德文雇佣兵 Landsknecht 或 Landzknecht (因这两词是同义词）在16世 
纪的英国公文中被译成 bance-knisht, 这一英语词的字面意义是手 f _ 矛的骑兵，所 
以常常引起误解。瑞士农民的胜利和他们充当士兵的声#启发弗 里#1 克皇帝，尤其 
是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裒帝，建 立了一 支由农民和城镇下层阶裝组成的步兵队笾。 
p 还建立了一支由同等样人组成的骑兵部队，称之为骑兵队或骑兵闭。这些雇佣兵常常 
箱军饷和掠夺获得大量钱财，因此被他们同阶级的人视为英雄。利祙克龙的 Die his- 
torischen Volkslieder vom 13ten bis zum 16ten Jahrhundert 中有许多颂扬他 

们诈战 勇猛的 民歌。这些农民逐渐上讦 和地位不断提 高的这 段历史，记哉在舒尔茨的 
Deutsches Le：en iin 14£en und I5ten Jahrhundert, pp, 589 f. (Gra^s^ Aus^abe) 

中，引证是有充分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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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律是没落地主阶级掠夺农民多佘财富和使他恢复到原有 
地位的有效 工具。它 几乎得到普遍采用，所以农民起义便是必然 
结果。然而，由“鞋会”发动的更为坚决的农民起义是在农 K 和类 
似于农民的手艺人的生活大大恶化时期爆发的。 

15世纪最后10年和16世纪前10年期间，连续好几年几乎 
整个德国或者大部分地区都遇到歉收。灾荒开始于1490年，正象 
特里特米乌斯等当时的一些作家所说的那样，这一年穷人的命运 
真是难以忍受。1491年和1492年的两次歉收使灾情更加严重。 
1493年，即“鞋会”刚发起的那一年，当时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事实 
推断出来，人们从蒂罗尔远道到收成稍好的美因河上游一带去，在 
那里以常年五倍之价买进大麦，经由常走小道，用马驮运回家出售 
营利。 

1499年瑞士拒绝接受德国提出的强化帝国的建议。马克西 
米利安或他在蒂罗尔的政府决定要惩罚瑞士人，由士瓦本同盟负 
责执行。瑞士人大怒，宣称，如果他们被迫作战，那将是一场毁灭 
性的战争。他们说到做到。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个村庄由于男人 
离走而荒芜，妇人们都集中到作战队伍中去，靠吃树皮草根维持生 
命，绝望地看着自己队伍人数一天天减少。①与瑞士的战争比赫郜 
和德国南部其他一些地区的歉收更加严重。 

1500年，歉收遍及整个 德国； 1501和1502年部分地区 歉收; 
1503年又是一次全国性大歉收。多年饥馑，农民阶级受苦最深。 
在勃兰登堡一些地区，许多农民饿死在树林里，他们嘴里还含着没 
有咽下的青草。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等一些城市，买进粮食存 
放在仓库里，定期赈济贫民使他们免于饿死。从1490至1503年， 
连续不断的饥荒年代是爆发最坚决、最猛烈的社会起义的时期，同 

① Willibald Pirkheimer in his book on the Swiss war , Chap . ii . ( Ger ¬ 
man ? d ., Basel ,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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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充分说明了起义的原因。① 

我们就宗教改革前夕社会状况所作的槪述仅限于德国。德国 
112是这个伟大宗教运动的发源地，了解该国形势自然十分重要。但 
是普遍的经济变动才是到处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只是表现形式 
和特点因欧洲各国具体情况不尽相同而有差异。在英国从沃特 • 
泰勒和教士保尔领导的罢工开始到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大动乱 
结束之时的人民起义，与德国的社会起义十分相似。 

根据前面所说，可以明显看出，在宗教改革前夕，欧洲的，特别 
是德国的情况是绳烈的不满和充满深刻的阶级仇恨——贸易公 
司和大资本家反对“行会”、贫民阶级反对富人阶级和贵族反对城 
镇。这种情形在该时期的民歌 C 最能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手段）中 
有充分反映。因为那时是一个到处在歌唱的时代，在德国尤其是 
如此。贵族和骑士,市民和农民，雇佣兵和瑞士士兵，教士和教会 
执事，律师和商人——在歌唱时全都流露出他们本阶级的 感情; 这 
些民歌给我们描绘出一幅表示要粉碎中世纪旧生活环境和准备开 
拓一个新世界的那种阶级仇恨的生动图画。 

物价突然不明原因的上涨引起了社会骚动，而物价上涨首先 
影响到的是富人阶级所热衷的外国货，其次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 
现在知道，原因既不是铸币成色的下降，因为这只能影响一个狭小 
范围;也不是从美洲进口了贵重金属，因为那是后来 的事； 而是由 
于欧洲矿产产量的增长。不论什么原因，这件事对当时的人来说 
是一个令人恼怒的谜。社会各阶级都指责其他阶级要对此负责。 
我们现在了解到，在16世纪初正处于多半由于无人知晓的经济原 
因所造成的一种极不安定的社会状态之中，但其后果可以从条条 
道珞都挤满成群健壮乞丐这一点清楚看出——他们是从没落贵族 

① Gothein , Politische und religiose Vojksb^wegungen vor d^r Refor ¬ 
mation ( Breslau , 1878), p f 7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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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遣散 的雇佝兵到破产农民 、央业: C 人、托钵僧和“ 流浪大 学生” 等 
社会各阶级中 被抛弃的人。 宗 教抗议的星星之火落进了这一片强 
烈的不满之中 ——这是点燃导火线从而燃起熊熊社会烈火 唯一所 
需的东西。 以上就是路德对其讲话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不满 
就是使路德言论回荡不已的共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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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第五章宗教改革前数十年间 

家庭和公众的宗教生活 

第一节德国忠于罗马教会 

路德和其他一些宗教改革者精神生活的真正根源应当从当时 
的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中去 寻找。 如有可能，历史学家应负责探 
明，在大多数宗教改革者出生的信教家庭中他们的父母给予孩子 
什么样的宗教教诲，当他们离开家庭后，在他们的面前和周围环境 
H 5 中又有什么样的宗教影晌。现尚很少有人认真担负起这项艰难任 
务；仅仅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积累了一些必要的材料。如今已经找 
到的有 ：一些 自传、日记和私人书信；教会考古学家不懈努力发现 
和复制的一些民众喜爱的书籍;介绍中世纪后期宗教团体，特别是 
城镇编年史中记载的手工业者定期集会 （ Kaland S )( 其规章现在各 
地的史学界还在继续发掘）的材料；各地城乡旨在约束教士权力 
的治安条例和诸侯强制推行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会议建议的布 
告； 当时比较流行的赞美诗和热情传道士的布道词;朝圣者唱的歌 
词和朝圣指南;教会史学家一般不研究的其他各种资料。 

从表面上看，在宗教改革前的半个世纪中，似乎没有一个国家 
象德国那样忠于中世纪教会和教会首脑——教皇。一位有教养的 
意大利人，即教皇派往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特使阿莱安德，对他 
在1520年看到的种种不满表现感到惊谏。①坶经常访问德国，与 

① Kalkoff, Die Depeschen des Nuntius Aleander, etc. (Halle a. S, 
1897), pp. 26,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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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交往 密切; 他的意见是，直到 1 M 0 年（他最 
后一次访问的日期）以前，他从未见到过有如此忠于罗马主教的人 
民。没有一个国家在“大分裂”刚一结束和重建“教会内部和平”时， 
表现出如此欢乐的心情。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对德国人宗教感情 
的力量常常表示 奇怪； 而罗马教廷则将德国的忠诚看作是罗马收 
入永不枯竭的源泉。德国人利用传统的和特殊的赎罪手段的愿望 
几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他们建造了无数 教堂； 他们的城镇到处 
是修道院；他们购买赎罪券、朝拜圣地、参拜神殿、崇拜圣物的劲 
头超过了其他国家。德国人的虔诚是尽人皆知的。 

教堂多得与人口不成比例。几乎每个小村都有一所礼拜堂， 
每个城镇不论大小，都有好几个教堂。教堂建筑和教堂装饰已成 
为当时的一个特色。但泽城在15世纪就兴建或建成了八座新教 
堂。“圣”城科隆在15世纪末有十一个大教堂、十九个教区教堂、 
二十二座寺院、十二所教会医院和七十六个修 道院； 据说科隆各 
个圣坛每天要做一千多次弥撒。毫无疑问，教堂内部非常富丽堂 
皇；但不伦瑞克这个小城镇也都有十五个教堂、二十多个礼拜堂、 
五个修道院、六所教会医院和十二所修女院，①该城贡奉圣布拉西 
乌斯的大教堂有二十六个圣坛，为其服务的教士多达六十人。当 
时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9 

除了挤满不计其数的男、女修道院的无数僧侣和修女之外，还 
有大批属于半教会团体的居民。其中许多是圣方济各会的第三级 
教士；还有许多是属于修女 院的: 在科隆有修女院一百零六所，斯 
特拉斯堡有六十佘所，巴塞尔有三十余所。 

教堂和礼拜堂、大修道院和小修道院接受献纳穷 富一律 相等。 
在市民阶级空前兴旺发达的那些日子里，城镇教堂变成了“博物馆 

①英语为 Beguine - house , Beguine 是可以不宣终身修道誓言的修女，起始于 
12世纪尼德兰等低地国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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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珍宝馆”。窗子镶嵌的是彩画玻璃；武器、申冑、珠宝、油画、桂 
毯储存在库房里或装饰在墙上。现在仍保存着昔时这些教会财宝 
中部分物品的原有财产册。以伯尔尼大教堂为例，那里的守护神圣 
文森蒂乌斯的头像是用大量黄金制成的，上面镶有一颗据说是无 
价的宝石；它的库房中存有七十只金杯和五十只银杯、两个保险 
箱和四百五十件举行圣礼时穿的昂贵法衣，每件都缀有许多珍贵 
宝石。崇尚奢侈、爱好艺术和为此所需的大量财富，所有这三者 
是当时的时代特征，而且德国人把它们都慷慨地奉献给了他们的 
教堂。 * 


第二节传道 

另一方面，传道所占的地位在中世纪教会中也是空前的。宗 
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毫不犹豫地说，传道是教士要履行的一项 
最重要的职责，它比做弥撒还重要。一致公认，当国民已经幵始阅 
读本国语的*圣经*和本国语的宗教书籍之后，布道时能够有说服 
力和有感染力地教育自己的听众，已成为教士所必须具备的才能。 
已多次试图为传道士提供布道材料。最早使用的<贫民圣经 * ( Bi - 
blia PaiipeniinX 专供贫穷教徒和传道僧侣用的圣经)，是一页页能 
够相互说明的圣经故事图，并附有简明扼要的解释。如在第25 
页上印着三幅图画——中间画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左边是 
亚伯拉罕正要杀死以撒，前面有一只羔羊;左边①画的是厚颜充耻 
的撒旦和医治鼠疫图。方济各会的博学修士莱拉的 CLyra ， 或写为 
Lira 和 Lire ， 是诺曼底的一个小村)尼古拉斯是第一位真正的经书 

注释家，路德后来从他那得益匪浅，很多有学识的传道士都从他撰 
写的< 圣经注释: KPostill a ) 中发现了有价值的注释。 © 

~ ® 原书‘此，可能是“右边”之误。——译者 

②〖471—1508年间他的这部&圣经注释>出了不少于六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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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区教士着想，还编写和出版了 一些教士神学手册， —— 其 
中最有名的一册用的是奇怪的书名<安 睡 : KDormi Secure )。 该书 
对宗教仪式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和如何讲好道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书中还写有如何做好安息日礼拜的教程，即一些有关基督教信仰 
的主要论文，此外还有如何进行牧师工作和如何拯救灵魂的指导 
性文章。 

要简单扼要地说明传道的特点确有一定困难。有些传道富有 
教诲意义，理应受到欢迎。约翰•黑罗尔特讲道集付印出版，并流 
传甚广，它至少出了四十一版。有许多讲道只不过是对经院神学 
中的论点作些很肤浅的解释而已。有不少传道士为讨好听众，将 
一些很成问题的故事、低劣的笑话与他们的劝诫杂凑在一起，看 
来他们已玷污了自己的职责。活跃在15世纪末的传道士中最著 
名的是凯泽尔斯贝格(在阿尔萨斯科尔马附近）的约翰 • 盖勒，他 
是塞巴斯蒂安 • 布兰德的朋友，也是斯特拉斯堡人文主义团体的 
一员。他的境况形象地说明当时人们热心支持传道。有一位名叫 
彼得 • 朔特的斯特拉斯堡市民，他留下一笔钱赠送给一个传道士， 
条件为他应是一位神学博士，但未发过僧侣修道誓愿，又能用本 
国语向民众传道；就用这笔基金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为这位传道 
士建立一个特别讲坛，他就是约翰•盖勒。他的布道充满了心诚 
虔敬和生活端正的 劝诫。 他谴责当时的种种恶习和盲目迷信。他 
指责崇拜圣物、朝拜圣地、购买赎罪券和男、女修道院中的贪污腐 
化。他公然反对教皇和各大修道院院长的奢侈生活和他们出卖圣 
职的行径。他讥讽教皇的教令和经院神学的诡辩。他对他所指责 
的奢侈享受和罪恶行径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致他的著作成了 
研究民间道德的史学家的宝贵财富。他是严格宣传伦理道德的传 
道士，但他的传道极少有死板的教训。只要我们读读他的布道辞， 
我们就熊理解为什么路德会遗憾地说，他虽听过许多有关当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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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问题的传道和许多阐述学术论点的讲演，但从未听到过讲明耶 
稣基督的使命和功德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的道理。 


119 第三节教会的节庆 

教会看出人民喜爱各种戏剧表演，所以也就乐于举行壮观的 
节庆游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和演出耶稣受难剧及奇迹剧等以满足 
当时大众的兴趣。这类场面在该时代的史书中常有描述。节庆游 
行照例定在基督圣体节、圣诞节和丰收感恩节，那时城市的父老请 
教士求雨或由一位教廷大员访问该城。我们听说在爱尔福特举行 
的一次节庆游行,清晨五时开始，队伍要走遍设有耶稣受难像的地 
方，而且在每一处要举行一次宗教仪式/因此持续到中午才结束。 
948名城镇学生儿童走在队列的前面,接着是312名教士，随后是 
爱尔福特大学全体人员共2141人，紧接着是五个修道院的僧侣。 
由几位主要教士带领，前面有许多支大蜡烛作先导的圣礼行列排 
在游行队伍的中间。随在其后的是市政会议成员，接着是全城的 
男子，最后是妇女和少女。 少女人数竟达2316人之多 。她们都头 
戴花冠，头发披落在两肩；她们手持点燃的蜡烛，羞怯地俯视着 
地面前进。有两个美丽的小姑娘走在她们的前面，这两个小姑娘 
的后面还有四盏灯笼。中间是一位美女，穿着一身黑、赤着脚、手 
拿一个闪闪发光的大十字架，在她旁边是一位挑选出来的美貌市 
议员。一切安排全都为了取得艺术效果。① 

耶稣受难剧和奇迹剧③几乎都是根据圣经中的情节和历史编 
120写的，对教育人民理解圣经内容非常有用。这些戏剧都是精心设 

① v. Bezo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p. 91 f. 

② Heinzel, Beschreibung des geistlichen Schauspiels im deutschen 
Mittelalter (Hamburg and Leipzig, 1898); F. J. Mone, Schauspiele des Mjt* 
telalters, 2 vols. (Karlsruhe,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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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时需要一百多个演员担任各种角色；演出常常为时很久， 
以致要连续演二至三天。教会经办人员觉得连续演出多幕的庄严 
肃穆场面的剧目会使观众感到厌倦，便穿插进去一些较为轻松但 
又往往流于打诨和低级趣味的情节。神圣和悲壮的耶稣受难剧掺 
进了有关魔鬼的粗俗笑料；圣洁的思想被亵渎了。奇迹剧主要是 
在一些大教堂 M 演出；在专用来做圣事的教堂里演出粗俗诙谐的 
戏剧，有损整个宗教感情。严肃的教士觉得这类演出亵渎神明，曾 
试图禁止在教堂和教堂院内上演有粗野下流场面的戏剧。但他们 
的干预为时已晚，平民百姓的低俗口味要求那种已成习惯的东西： 
神圣的历史和从远古野蛮时代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混在一起•，民 
众丧失了本应属于前者的那种神圣感。以戏剧<愚人节>为例，它 
本是为纪念“逃往埃及”而创作的。一个美丽的姑娘，抱着一个孩 
子，骑在一头披有金色漂亮马衣的驴子①上，由一个教士牵着走 
在人群中，穿过城镇主要街道，前往教区教堂。骑在驴背上的姑娘 
被领进教堂，并安置在高高的圣坛旁。这时一声驴叫打断了弥撒 
和其他的宗教仪式。现在确实保存着一个用红字书写标题的该剧 
的古老抄本，其中真是命令教士在奉举圣饼时要学驴叫三声。©在 
民众可以尽情放纵的其他时节，所有的宗教仪式，即使是最严肃 
的，也都被城镇那些不敬重神的青年模仿得走了样。③ 

然而，所有这一切可使我们多少了解到一些当时人民真实的121 
宗教生活和内心的感情，而这对研究这场伟大的宗教革命的根源 
至关重要。 

虽然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收集来的证据是经过筛选的，但仍可 

① 英语中愚人与驴子同为 ass ， 故剧中牵驴上场。~—译者 

② Hampsen, Medii JEvi Kalendarium, (London, 1841) ， i. 140 f, 

@ TiJliot,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la fete des fous (Lau¬ 
sanne, 1751 ); 参看弗勒格尔的 Geschichte des Grotesk-Komischen (3rd. ed. 
Leipzig, 1886) ， pp. 199—2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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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中看出，在世纪末和世纪 k ， 人民的宗教生括充 满种輛 
矛盾，而我们目睹到的只是一幅拼凑起来的极不协调的图画。如 
果宗教容许分类的话，这很难做到（因为宗教的类型总是不愿保持 
其特色而趋向于相互融合)，就有人会 谈到: 家庭中朴素的虔诚家 
教——母亲膝头上的宗教教诲，即路德所说的“儿童宗教教育” 
( Kinderlehre )； 一种鼓舞听众的火一样的 宗教； 一种逐步发展悄 

悄传遍整个德国的温和的反教士宗教；虔诚的祈祷派，即14世纪 
神秘派的后裔。 


第四节家庭宗教生活 

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所写的自传，在谈及他们的童年 
往事时，无意中 证实了 虔诚的市民和农民家庭中对儿童进行的那 
种宗教教育。 我们知道路德学过《使徒信经 》、< :十诫》和《主祷文 
他们从小就知道如一位如此可称颂的童子 CEin kindelein so lo - 
belich ①） ，我们现在就 向圣灵 请求吧 （Nun bitten wir den heili- 
gen Geist) 和基督 复活了 （Crist ist erstanden ) 等这些福音 派的简 
单赞 美诗。 在摇睡孩子时母亲 唱着： 

“哦，和善和仁慈的主，耶龢基督， 

旣然您也會有童年， 

您能否赐福 

和降恩給我的这小宝负？ 

哦，仁慈的主，耶穌基督， 

请您保佑我的小宝贝。 


① 古苏格兰语译文是 ， “to us is borne a barne of bliss，” Gude and 
Godlie Ballates (Scot. Text Society ， Edinburgh, 1897), pp. 5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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綞吧，埵吧，我的小宝贝， 

他，和善和仁慈的耶稣，始终爱你。 122 

他承远和你同在，绝不将你抛弃， 

他会使你聪明、健康和有出息。 

哦，仁 慈的圭 ，耶穌基督， . 

保佑我的小宝贝。” 

宗教改革前流行的这些歌曲或赞美诗，在与罗乌分手以后也 
还常唱。在宗教改革前后继续坚持个人的虔诚生活，是一件值得注 
意的事。有些赞美诗在15世纪最后10年，比拉丁语与德语混用 
的。在温和的欢呼声中 dulci Jubilo ) 更流行。 

这首赞美诗一直受到德国新教派和许多家庭的热烈欢迎，甚123 
至在宗教改革时期它还流传到了德国以外很远的地方。在15世 
纪的版本中，它还包含有颂扬圣母马利亚的一段诗句，这段诗句在 
宗教改革以后的版本中或是被删去，或是作了更改。 124 

同时也不乏福音派直截了当的简单教诲。弗里德里希•梅库 
姆(他的拉丁语姓氏迈科尼乌斯则更为人熟知)生于1491年，他的 
父亲是上法兰克尼亚利希滕腓尔斯城中的一个殷实市民，他讲述 
他父亲在他还是孩子时如何教诲他信奉宗教的 D “ 我亲爱的父亲，” 
他说 ，“在 我童年时就教我《十诫》、《主祷文 >和《使徒信经》、并督促 
我经常做祈祷。为此，他说，一切都是上帝賜给我们的，全都是无 
偿的，都不需付出代价，只要我们勤于向他祈祷，他就会给我们引 
路，会给我们以指导。”’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世纪福音派纯朴 
的家庭宗教教育。在帕尔马方济各会修道院中有一本由兄弟会修 
士萨林贝内撰写的非常有趣的从13世纪开始的史书，我们从中得 
知该城有多少境况较好的市民常到这修道院来津津有味地聆听兄 
弟会修士休的讲道。有一次他的讲话内容转向修道院院长贾奥基 
诺•迪 • 菲奥雷的神秘神学。市民们虽都承认得益 IM 浅，但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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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明天晚上修士休能给他们讲讲耶稣简单易懂的道理。 

福音派整 个宗教 信仰的中心思想是，信徒不要把他在上帝面 
前的地位和他灵魂可以得救的信念归于他实际能做的善功，而 
125要归于基督在他的使命和功德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的恩典；我们的 
思想越是从我们態做些什么转变成上帝已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 
们就越加深信，完全信赖上帝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恩典。这两种 

观念-上帝自上而下降恩于我们和信徒以信赖自下而上迎接上 

帝的恩典——始终没有从中世纪最朴素的宗教信仰中消失。这一 
点在中世纪的神学中没有得到明确说明，因为那时的神学过份勉 
强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联系在一起而显得造作；但这思想本身自 
始至终牢牢铭刻在基督教男女信徒心中，并且在一些布道辞、祈 
祷文、赞美诗和显示虔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表露出来。这在中世 
纪一些杰出传道士如克莱尔沃克斯的贝尔纳德的布道和一些有说 
服力的宗教领袖如阿西西的弗兰西斯的教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位 
贝尔纳德，尽管有很好的神学修养，但却能超脱人的功劳可使罪人 
博得上帝喜欢的思想；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熏陶的那位弗兰西斯则 
坚持说，他只适于过一种仿效他人的生活，因为他自己并无任何 
长处，一切都应归功于上帝通过基督的功德慷慨赐给的神奇的慈 
悲和恩典。那种我们所做的一切善功皆源于上帝的智慧和慈悲， 
如无上帝賜与之恩典，我们都是罪人，都毫无价值的 思想" ~一觉 
得一切宽恕和一切圣洁生活都是圣恩慷慨賜与的想法，在中世纪， 
和在其他各时期一样，都是纯朴而虔诚的人民的信仰赖以形成的 
核心思想。它在中世纪那些不论是拉丁语或德语的简单赞美诗中 
有所表现。在弥撤中心部的祈祷文中表达和教诲的，全是绝对需 
要降恩赦罪的这观点。它甚至无视神学，成了教会正式的行动准 
贝 U ， 规定要对垂死者说，他们必须把相信基督和他的受难看作是相 
信他们可以得救的唯一 基础。 如果我们看一看托马斯 • & •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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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 《遵 主圣范 Cliristi) 第四卷，不难发现，他有关圣餐126 
的思想（尽管其中有错误)使他永远牢记上帝的慷慨息典，他毫不 
含糊地认为上帝的恩典是慷慨賜与的，而不是由于某人能做些什 
么的缘故。因为中世纪虔诚基督教徒的主要思想，尽管它可能蒙上 
一层迷信色彩，但仍然是他们在圣礼中收到的一份巨大的“礼物”。 

现代许多基督教徒似乎觉得该主要思想就是某个人在这种圣礼中 
做了一件大事一^立誓信奉基督教。旧观点虽有许多错误，但却 
长期使人弃恶从善，新观点虽然正确，但却竭力引导人们走向 
歧途。 

所有这一切总起来向我们指出，在中世纪的虔诚基督教徒中 
有一种朴素的福音派信仰，他们生活的精神食粮是以改革派神学 
为基础的那些神学真义。这些真义无处不有，它们作为诗一样的 
思想，作为诚挚的祈求和忏悔，在热情的传道中，或在炉边的教 
海中，随处可见。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跪着祈祷、站着歌颂救世主时 
讲的话，犹如一个垂死者对另一个垂死者或一个母亲对她膝头上 
的孩子说的一样，这些话语和思想却被路德、慈温利和卡尔文写 
进了宗教改革的教义之中，并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改革特色的实验 
神学。 

在I 5 世纪后几十年，为有助于个人和家庭的宗教信仰，印刷 
所开始出一些小册子，在已读了前面一段阐述之后，再看到这些小 
册子许多都充满福音派纯朴的虔诚，便不以为奇了。有些小册子包 
含<主祷文*〆十诫》、<使徒信经》、偶而还有翻译或意译的<诗篇> 
中的某些圣歌，特別是第51首。供家庭用的通俗宗教教本和教义 
问答也印出来了。迪特里希•克尔德(写于1470年）的<教义问 12| 
答 》 里说: “人只应将其信念、希望和爱寄托于上帝，而非上帝的创 
造物；他除耶稣基督之功德外，余均不可信赖。”灵魂的芳香园 
(Seelenwurzgartjein；, 一本论逑虔诚信仰的广泛用书，告诫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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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 “除耶稣基督之功德及其受难致死外，其余汝均不可信。”乌 
尔里希 • 克拉夫特的 <宗教上的争论> 开导临终者说，要将自己 
的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的宽恕和慈悲，而不是自己的善功”。可 
以引用更多的语录证实福音派纯朴的虔诚，和证明弗里德里希 • 
梅库姆 C 迈科尼乌斯）的家庭经验已为许多人分享以及15世纪末 
德国很多家庭都持有福音派纯朴的家庭宗敎信仰。 

第五节基于恐惧心理的宗教迷信 

受过宗教熏陶的灵敏孩子离开虔诚的家庭之后，他们都能与 
各种不同的教派接近。他们中的许多人无需为接近这些教派而背 
井离乡。在路德的家乡曼斯菲尔德附近一带就有不少著名的朝圣 
地。独自一人或成群结队的香客经过那里向基夫霍伊泽尔山的木 
十字架敬献他们的虔心。传说那个十字架治病有奇效。布鲁诺 • 
奎尔特福特的小礼拜堂和韦尔费朔尔茨的古老礼拜堂都是朝圣之 
地。病人都被送往温米尔贝格修道院附近一些地方，他们那里可 
以清楚地听到修道院的钟声，人们都相信这钟声能够治愈疾 
病。 

15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巨大而又广泛的宗教信仰复兴，它一直 
延续到16世纪的前几十年，不过1475年或许可以看作它的高潮。 
它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鼓励教徒去香火最盛的圣地 朝圣； 这种 
朝圣始终被认为带有向上帝赎罪的性质。对早期的某些特殊情况 
我们在这里就不作任何叙述了。 

1456年，即“大分裂”后“治愈教会创伤之后”的第一个“大赦 
年”举行的庆祝激起朝圣浪潮;朝圣与经13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 
系统阐述从而改变了中世纪教会整个赎罪制度的赎罪券理论之间 
的关系，这里都只能从略不谈；这位带有奇特社会主义色彩的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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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汉 斯 • 伯姆以及由他这牧人兼乡村风笛手领#的极端迷儈的 
运动，前面已经谈过。但有一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运动必需有所阐 
述。在1455—1459年间所有的史学家都记述了来自德国城乡各 
地的儿童大集中这件事，他们手持十字架和旗帜前往诺曼底的圣 
米夏埃尔朝圣。吕贝克的这位撰史人把这运动比之于瘟疫的蔓 
延，但无法知道这股狂潮的掀起究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还是由于 
魔鬼的煽动。先是有一伙朝圣儿童高举十字架和饰有圣米夏埃尔 
的拙劣画像的旗帜，唱着他们独特的朝圣歌曲来到一个城镇，那里 
的儿童便不由自主地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个奇怪的传染病是怎样 
得来的，又是什么力量使它终止的，似乎全都不得 其解； 但几乎德 
国每个重要城镇的撰史人都证实了这一事实，当时法国北部地区 
的一些史料也记载着有一伙伙青年朝圣者跨越国境去圣米夏埃尔 
山的情景。 

在 I 5 世纪的后几十年中，中欧似乎被极度的恐惧 所笼罩 。一 
些国家不断遭受鼠疫的 侵害； 前所未闻的新疫病加重了人民的恐 
惧。土耳其入侵的告急饗报经常出现在他们眼前。德国数以百计 
的教区都在正午敲响钟声，召唤教区居民一起祈祷阻止土耳其人 
的进袭，同时也提醒人始终保持警傷。母亲们都用要让土耳其人 
来把他们抓走吓唬自己不听话的孩子。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为15 
世纪后几十年特有的这次原始的宗教信仰复兴奠定了 基础。它使 
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不祥的预言容易为人轻信。占星家僭取了髙 
位，握有前所未有的离奇权力。轻信的人民欢迎各种各样的启示 
和有关奇异征兆的布告。在勃兰登堡的一个区 C 普里格尼茨）的维 
尔斯纳克村，从1383年起就传说有一块奉为神圣的圣饼，隐含有 
基督的鲜血。 147 5 年，人民突然象着了魔似的都想去这圣地朝 

拜。大群大群的朝圣儿童又一次充塞了道路——其中有男孩有女 

♦ 

孩，年龄8到18岁，光着头，只穿件衬衣，髙喊“哦，主啊，请宽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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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都向维尔斯纳克村走去。有时教师 领着一 大群朝圣儿童•，每 
1 亲丢下了她们的年幼 孩子; 农村男、女青年撂下地里的活，纷纷加 
入朝圣的行列。这些朝圣者多数来自德国中部（仅来自艾斯勒本 
一地就有1100人），但这股朝圣风一直刮到奥地利和匈牙利，大批 
大批的年轻韌圣者就是来自这两个国家。他们长途跋涉无以充 
饥，全靠农民施舍食物。这些朝圣儿童有许多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加 
入这蜂拥而至的 人群; 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块“流血圣 饼”; 如问他 
们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们只能答复说是情不自禁,他们看到他们 
130这一小伙人前面的红十字架，他们也就跟着走了。他们中许多人 
已说不出话;他们全都边走边哭、哼哼唧唧，好象发疟疾似地直打 
冷战。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支持着他们。来自班贝格附近-个小村 
的男、女儿童有的还不足8岁，据说他们出发的头一天，一昼夜走 
的路程是惊人的，竟不下于8英里！有些城镇想要阻止这些朝圣 
者。埃尔富特关闭城门不让这一群青少年进城。当时的那种朝 
圣，象其开始一样突然终止了。① 

以后若干年，还出现过类似的奇怪的朝圣风——1489年前往 
朝拜阿尔特廷的“穿黑衣的圣母马利亚”；1492年前往朝拜斯特恩 
贝格的“圣血”；同年还前往朝拜多纳赫的“慈悲的圣骨”；1499年 
前往朝拜格里门塔尔的圣母马利亚的画像;1500年前往朝拜迪伦 
的圣安娜的头颅；1519年前往朝拜雷根斯堡的美丽的圣母马 
利亚。 

即使完全撇开这些偶然发生的运动不谈，15世纪的后数十年 
明显是个朝圣的时期。德国诸侯和富商都到圣地巴勒斯坦去朝拜 
那里的许多神圣场所，并带回大量圣物存放在一些受称颂的教堂 
里。后来以路德的保护人闻名的萨克森选侯聪明的弗里德里克也 

① Konrad Stolle, Thliringische Chronik., pp. 128 — 131 (Bibliothek des 
li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 x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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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去那里朝拜过，回来后把他救得的许多圣物都置放在维滕 M 褚 
的卡斯尔教堂(:万圣教堂)。以后他一直收集圣物，在莱茵河流域. 
尼德兰和威尼斯都有他的代办，受命为他收买他们所见到的新的 
任何待售圣物 / D 他向教皇为所有前来参观他的收藏和在万圣节 
到这教堂来做礼拜的人购买一张赎 罪券; 对历史的讽剌是，路德把 
他的抨击赎罪券的论纲钉在其大门上的那个教堂，恰恰就是曾接 
受过赎罪券的神圣殿堂，而且路德选择的日子又正是招引大批大 
批的前来分享这张赎罪券的一年一度的节日。@ 

去巴勒斯坦朝圣既耗费巨大又十分危险，所以不是人人都能 
想去就去的。相当富有的德国人都去罗马朝圣；中等阶级或比较 
穷苦的德国人则去西班牙的康普斯泰拉。瑞士的艾因西德尔恩也 
年年吸引来一群群朝圣者。 

当时有人写了不少可供这些虔诚的长途跋涉者作参考的朝圣 
指南，其中销路最广的两本最近又重印出版了。它们是供赴罗马 
朝圣者参考的《罗马奇观》和供去康普斯泰拉朝圣者参考的《通往 
圣詹姆斯之路》。这两本小册子很受欢迎。拉丁语的《罗马奇观》 
到1500年为止，共出了十九版，其德语本至少也出了十 二版; 它也 
被译成意大利语和荷兰语。该书详细介绍了朝圣者在罗马要去朝 
拜而可能在那里得到特殊恩典的各个圣地。凡是去拉特兰教堂做 
礼拜的人可以得到“包括罪状和惩罚的一切罪恶的赦免”。在拉特 
兰附近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礼拜堂”(或许就是现在所称的“拉特兰 
施洗礼拜堂”），可在那里得到同样的特別赦免。一个真心实意到 
圣彼得教堂主祭坛去朝圣的人，“即使他谋害了他的父亲或母亲，” 

① Kolde, Friedrich der Weise und die Anfange der Reformation, p. 
14. 

② Lucas Cranach, Wittenberger Heiligenthumsbuch vom Jahre 1509， in 
Hirth’s Liebhaber-Bibliothek alter Illustratoren in FacsimiUen-Reproiuktion, 
No. vii. (Munich,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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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忏悔了，就可免去包栝“罪状和惩罚—的一切罪恶。圣克萝 
切(教堂）的权力显得还要高。假如有一个人，离家去这个圣地，哪 
怕他在路上死了，他的一切罪恶也可得到赦免;如果他抵达了这个 
教堂,他就可以一千年不入“炼狱”涤罪。① 

西班牙的康普斯泰拉是平民常去的朝圣地。早在发明印刷术 
J 32 之前，就已有去那里的旅行指南的手抄本，它们无疑都是想去朝圣 
的人传抄的，后来就采用印® I 术了。在西曼卡斯的西班牙档案馆 
中有两张清单，其中一张罗列了賜给朝拜圣詹姆斯墓的香客的大 
量赎罪券，另一张列举了那里的受瞻仰的各种圣物。它提到了从 
圣詹姆斯到苏珊娜的骸骨等三十九件圣物，前者安放在大教堂的 
髙大圣坛之下，后者埋在该城城外的一座教堂里。⑧这两张清单都 
向朝圣者出售，由他们带回德国，以此激发那些想去那里朝圣的人 
的热情。我们的朝圣者指南《通往圣詹姆斯之路几乎专为指点 
路途的。它的作者是瓦赫的赫尔曼•库尼格，他自称为奴仆默尔 
根，或圣母马利亚的仆人。著名的朝圣歌《圣詹姆斯颂 》<： v on 
Sant Jacob ) 告诉我们，那些抵达旅途终点的朝圣者是如何靠圣詹 
姆斯为他们祈祷而才赦免了他们从罪状到惩罚 （von Pein und 
Schuldt ) 的一切 罪恶; 歌曲要朝圣者为自己准备两双鞋、一个水壶 
和一把匙勺、一个小背包和一根棍棒、一顶宽边帽和一件披风，这 
133两件东西为防风、雨和雪所必备，在最容易磨损的地方还要缝上皮 
革。朝圣歌嘱咐他们应取得教区教士免除忏悔的许可，因为他们 
要去的是外国，在那里他们无从找到会说德语的教士。歌曲还警 
告他们说，他们可能死于他乡和葬身在朝圣路上。我们的朝圣指 

©EG. 帕塞校订的 Mirabilia Romoe, 引文摘自一个旧的德语译本。 

② 标题为 Hoe sunt reliquioe quoe habentur in hac sanctissima ecclesta 
Compostellana in qua corpus Beati Jacobi Zebedei in intergrurru 

(s) Drucke und Holzschnitte des 15 und 16 Jahrhunderts (Strassburg,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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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不谈所有这些内容。它是由一个曾徒步朝圣的人写的；他仔细 
察看了朝圣路上所有各个岔道，所以能为朝圣同胞预先指明路途 
疑难；应在哪儿往右拐和在哪儿往 左拐； 有哪些醒目房屋可表明应 
走哪条道；行路人可在什么地方找到愿向穷苦香客慷慨施舍的人, 
哪儿的居民缺乏善心，吃饭喝水都要 收钱； 哪儿旅店多，哪儿旅店 
少，朝圣者应在哪里购买食物，装在背包里带着 上路; 朝圣者在路 
上生病，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医院，和在医院可以得到哪样的治 
疗;①他们需在哪家旅店将他们的钱兑换成法国币和西班牙币。 
总之一句话，这本小册子是以德国人的精确性为去康普斯泰拉那 
所焕然一新的圣詹姆斯寺庙朝圣的德国人编写的一本中世纪“导 
游手册”。这本小册子在1495年至1521年间几经再版，所以又是 
圣詹姆斯这一朝圣地在当时确有盛名的明证。在15世纪后几十 
年，出现了一帮可以称之为职业朝圣者的善男信女，他们终年往返 
于德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朝圣路上。朝圣本是早年可由人代行的一 

~ ①罗马的医院受到髙度 赞扬 : 

那里就是一所好医院 
“Da selbst eyn gutter spital ist ， 

那里有面包又有酒 

Dar inne gybt mann brot und wyn 

那里还有漂亮干净的床 
Auch synt die bett hubsch und fyn.” 

另一方面，蒙彼利埃医院虽然十分完善，但其院长却是德国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德国 
朝圣者在他手里备受痛苦。这些医院在朝圣歌中占有很大位置 ，歌 曲也充分诉说了德 
国人的痛苦。要是朝圣者陪着小心请求多给些 面包： 

医院院长， 我亲爱的院长 

“Spitelmeister，lieber spitemeister meyn, 

面包可是太小了 
Die brot sein vil zu kleine M ; 

或者暗示床铺不太干净： 

医院院长， 我亲爱的院长 

“Spitelmeister, lieber spitelmeister meyn, 

床铺真正不清洁 
Die bet sein nit gar r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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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所谓的“补赎”，后来圣詹姆斯兄弟会为了自身或为了他人的利 
益才使朝圣经常化。 

这些朝圣者中有许多是身份不同的男女， ® 他们是因为有罪 
受到教会惩罚而被打发去朝圣的。《齐默尔家族史记载了若干 
罪犯的情况，他们在 MW 和 15 M 年之间犯有谋杀、盗窃或其他 
严重罪行，他们都是受惩罚送往圣地亚哥去的。即使在15世纪后 
几十年，大部分朝圣者都很虔诚，但众所周知，朝圣根本解决不了 
精神生活的问题。如凯泽尔斯贝格的盖勒和雷根斯堡的贝尔克托 
尔德等正直的传道士都谴责朝圣，说朝圣造成的罪恶比朝圣得到 
的赦免要多得多。®教区教士一直禁止他们的女忏悔者，尤其是那 
些尚未成婚的姑娘去朝圣。然而这些蕃告和指责都是徒劳的。压 
倒一切的恐惧心理已经牢牟控制着黎民百姓，他们从一个圣地走 
到另一个圣地，为他们受惊恐的良心寻求解脱。 

给朝圣带来惊人后果的这次宗教信仰复兴的明显特征是，人 
们认为耶稣是惩罚恶人的最髙审判者。他的救世和代祷功德被降 
135到次要地位。人们忘记了他是救世主和代 祷人; 由于人心渴望能有 
人为他们代祷而需另找一位代祷人。终于在圣母马利亚身上发现 
了这种仁慈的品格，认为她能代表有罪的穷人向她的儿子求情。 
15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中世纪宗教信仰中从未有过的期望得到圣 
母马利亚庇护的强烈心情。此种心情甚至发展到了应被称为“圣 
母崇拜”的程度。这种虔心，就象宗教感情一样，常常通过赞美诗 
表露出来;中世纪很大一部分颂扬圣母的赞美诗创作于15世纪的 
后10年——基于恐惧心理的奇特的宗教佶仰复兴时期。害怕圣 
子是最高审判者的思想造成了将圣母敬奉为代祷人。印刷出版了 


① Zimmerische Chronik (Freiburg i. B. 1881—1882) ， ii. 314, 

② 同上书 iii. 474—475 iv, 201 。 

(f) PrecLigten, i, 4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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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供个人和家庭用的小册子，书名如☆耶稣受难的精华 >和< 小福 
音》， 其中有不少大段的 注释， 提到我们的主对约翰和马利 亚关于 
十字架所说的话。她成了理想的妇女、理想的母亲、“圣母神”、痛 
苦的母亲 （mater dolorosa )， 她的心被剑刺穿，她分尝了她儿子 

救世的痛苦，保持了女性的敏感，所以乐意听取受苦人的哀诉。我 
们可以看到，对圣母的这种虔敬孕育了从汉斯 • 贝姆到约斯•弗 
里茨的社会起义。学校神学紧随民众的情感，“从圣灵怀胎说”在 
15世纪后几十年得到了更加严袼的肯定和最热烈的支持。 

慈母求情思想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 请求圣3为陷入罪恶的人 
向她儿子求掎，甚至圣母的母亲(圣安娜)也成了盲目崇拜的对象， 
这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新鲜的事。写了不少歌颂她的赞美诗。①为 
使对圣安娜做的大量祈祷生效，便以供奉圣母马利亚的团体为榜 
样，也成立了许多团体。它们遍及整个德国，还远传到德国以 
外。 © 我们根据当时史料记载，可以大致确定这种盲目崇拜所扩 
及的范围。专对圣母马利亚的盲目崇拜，单从其高度的群众性来 
说，似乎先由法国北部开始，尔后从那里扩展到德国和西班牙•，但 
对圣安娜“这位外祖母”的崇拜，追根溯源，先从德国开始，这种信 
仰是在德国国土上深刻表现出来的。甚至一些人文主义诗人也热 
情歌颂她，象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克和美因茨红衣主教这样一些圣 
物收藏家，如能在他们的收藏中增添圣安娜的一个大拇指，也都会 
感到十分高兴。路德本人告诉我们说，“圣安娜是他的崇拜对 象”； 
卡尔文也提到他的母亲对这位圣者的虔诚。她的名字铸刻在许多 
教区教堂的大钟上，每拉一次钟绳和每敲响一次钟声都被看作是 
请她求情的一次祈祷。圣母马利亚和圣安娜把其他一些据信是真 


① Wackernagel, Das deutsche Kirchcnlied, etc., ii. 554,1016 — 1022. 

(V Schwaumkell, Der Cultus d^r h^Higen Anna am Ausgange des Mit- 
teb Iters (Freiburg,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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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代祷者的圣徒也带进她们的行列。路德受洗的教堂里的三口 
钟，在它们黄铜钟身上深深刻有如下的铭文:“愿上帝帮助我 
们;愿马利亚多发慈悲。 1 W 9 年。”“愿安娜，以及圣彼得和圣保罗 
帮助我们。1509年。”“愿上帝、马利亚、安娜和诸圣彼得、保罗1阿 
诺尔德、斯蒂芬、西蒙帮助我们。1509年。”梅库姆(迈科尼乌斯) 
告诉我们，民间的信仰总是把耶稣描绘成严厉的最髙审判者，他肯 
定要惩罚所有那些虽有诸圣说情或他们自己的善功而仍被认定是 
有罪的人。 

这次宗教信仰复兴，虽很原始，而又是产生于恐惧心理，但对 
一部分教士明显收到良好的效果和在受其影响的人中引起一场道 
德大革新。一直延续到1449年的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产生一个后 
157果，它削弱了教会的所有戒律，从而导致各级教士道德日益败坏。 
据说上述宗教信仰复兴对不行修道誓约的教士影响不大。不论我 
们所根据的是当时的史料记载还是对一些主教的访问，都证明当 
时教区教士的道德确乎十分低下，德国髙级教士的私生活已经声 
名狼藉。身居主教职位者大多都是几大诸侯的年轻兄弟，他们置 
身宗教生活是为谋取教会巨额收入。<齐默尔家族史》的作者告诉 
我们,这些年轻的教、俗贵族在帝国议会的庆祝会上大部分时间都 
消磨在掷骰子和玩纸牌等赌博上。在他穿过一个个大厅，绕过一 
群群趴在地上(因那时桌椅很稀少)的年轻贵族身旁时，连接听到 
年轻伯爵在对年轻主教 高喊: “喂，教士，加 油啊； 该轮到你了。”同 
一作者描述一个大主教经常将他的情妇乔装成男仆，伴随他出席 
帝国议会。较为古老的修会本尼狄克修会及其支派没有受到宗教 
信仰复兴很大影响。然而那些与平民百姓有密切接触并从他们那 
里获得新热情的修会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人数众多的布道修会 
多明我会受到改革的渗透。方济各会，虽然已经令人痛心地退化 
了，修士们已不再坚持他们早先那种自我克制的生活，但在这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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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过一种新生活。修道院一个接一个实行了改革，修士和修女 
全都恢复了原创建者所期望过的那种生活。可是宗教信仰复兴之 
火在路德参加的奥古斯丁修会中熊熊燃烧，也正是这个修会体现 
了其他任何修会都没有体现的这新运动所有的特点。 

奧古斯丁修会的这些修士都多少有点离奇身世。他们，除了 
圣奥古斯丁的名字以外，与他毫无共同之处，事实是，有一位教皇138 
已规定圣奥古斯丁修会教规为他们修道院的根本大法。他们本来 
都是隐居者，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山区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许 
多教皇都曾想使他们受一般修道院教规的制约，这愿望最终实现 
了。在15世纪后半叶宗教信仰复兴时期，他们享受了其他修会不 
曾享受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展示了这次复兴的所有宗教 
特点。没有一个修会的修士如此虔诚地侍奉圣母马利亚。她和奥 
古斯丁都是他们的保护神。该会每个修道院的礼堂里都竖立着圣 
母像。奧古斯丁隐修会和方济各会的神学家竞相宣传“从圣灵怀 
胎说”。他们为提倡崇拜“圣安娜”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忠于罗马 
教皇。他们之中的一位博学者，帕尔茨的约翰，在路德刚来这里当 
修士时，是埃尔富待修道院中两位神学教授之一，他坚决捍卫不彻 
底悔悟和赎罪券的宗教价值等理论。正因如此，隐修会修士的生 
活比大多数僧侣更加自我克制。他们潜心干神学，德国很少有几 
所大学没有奥古斯丁修士在那里讲授哲学和神学的。他们也十分 
注重传道艺术，每个大修道院都有一位专职传道士负责招引众多 
的俗界教徒到修道院来做礼拜。他们的寺院一般都设在大城镇 
中；他们的虔诚生活、他们的学问和他们深受欢迎的传道才能，使 
他们成为城镇居民的宠儿。他们是德国最受尊敬的修士。 

15世纪后数十年是托钵僧东山再起和重新控制百姓的时期。 
谙侯和富有市民中的有识之士总是从托钵僧团的僧侣，特别是从139 
圣奧古斯丁修会修士中挑选他们的忏悔神甫。方济各会和奧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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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修会的礼拜堂总是门庭若市，而教区教会礼拜堂则经常门可罗 
雀。一般百姓都把那些 参与这 新的信仰复兴和以自我克制的行动 
证明他们诚心的人看作是他们的宗教领袖。罗马教廷徒然发布坚 
持要每个教区教民至少每年一次向教区教士忏悔的规定和一再解 
释主持仪式數士的个人品质并不影响他主持圣礼的效果。只要能 
够找到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生活严谨的方济各会修士或奥古斯丁 
修会修士担任忏悔神甫、教士或传道士，百姓就不会去请教教区教 
士，而是蜂拥地去向他们忏悔，跟他们做弥撒和挤在他们的礼拜堂 
里听他们讲道。这几十年是托钵僧的最后一次复兴时期，他们曾 
在这一绚丽的民众宗教信仰中起过领袖作用，而这一宗教信仰在 
现时更受人注意。 


第六节非教会宗教信仰 

15世纪末期和16世纪初期的第三种宗教运动与前述两种不 
仅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以致意外地连这位学者都觉得他必须 
承认它确与其他运动同时存在。这种温和的、真诚的，但又是非教 
会的宗教信仰是悄悄发展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谈这一运动，至 
多只是仔细査看一些域镇志和说明地区和市的杈力与范围的立法 
档案而已。历来都承认，路德的父亲虽然常常郧视教士，认为大多 
数僧侣只是些无赖和傻瓜；但并不承认他在这一点上代表了社会 
140 各阶层数以万计的质朴和虔诚的德国人 a 在德国各诸侯国的教会 
法规中;在治安条例和救济穷苦市民的规章中；在下层阶级的，特 
别在城镇手工业者组织的章程和惯例中；在拉丁语圣经的大量本 
国语的译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悄悄的、扩及面很广的宗教运 
动的痕迹。 

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宗教会议上拟定的改革方案被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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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断然否定，因此，有少数德国诸侯当他们觉察到全面净化教会 
的主张已无法实现，便决定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内加以贯彻。早在 
14奶 年，萨克森公爵威廉为了公国 的完全 独立，发布了干预教会 
权力的一系列命令。他的有关遵守主日的规定，他禁止教会法庭 
干涉萨克森俗界人士的通令，他不准任何萨克森人向其辖区外的 
司法机构上诉的严格禁令，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是干预早已 
认为属于整个教会权限中的世俗权力的实例。然而，他走得太远 
了。他明文规定，监督他辖区内的教区教士及其上司过与职务相 
称的生活，是世俗的权力'一一这是一种完全违反教会要求的想法。 
他还宣称，俗界有权正式视察和改革他辖区内所有修道院。事实 
证明，宣布世俗当局有权控制教区教士及其上司的文告可能只是 
一纸空文。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改革能够实现。但是视察 
萨克森修道院，尽管受到教会当局的反对，还是做到了的。安德烈 
亚斯 * 普罗勒莱如果没有那些反对他的罗马教会上司的世俗诸侯 14 J 
的支持，他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他那改革奧古斯丁修会修道院的计 
划的。埃内斯特公爵和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在他们1483年的一些 
法令中贯彻了威廉公爵关于教、俗两方关系的构想，而聪明的弗里 
德里克选侯则继承了他家族对教会的一贯政策。 

经普里巴奇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教会史 filr 
Kirchengeschichte ) 上加了说明的勃兰登堡选侯区的一批档案① 

证实，那里也有同样的思想在起作用。象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克 
二世这样的一位虔诚诸侯，先撤了教会中一些不称职髙官的职然 
后又将他们复职，他就是用这种办法监督教会的。严禁向罗马上 
诉，违者严惩。在弗里德里克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事实上已出现 
了一个勃兰登堡的独立教会，它差不多完全听命于世俗政权和完 
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 

(p xEx, p. 397 ff., xx. p, 159 ff,, 329 ff., xxi. p. 43 ff. 


m 



许多城镇也相继干预历来认为属于罗马教会权力范围以内的 
事务。他们认识到了教会的许多节庆日和各个圣徒节以及庆祝节 
曰的种种规定的害处，因为教会法规定节日期间任何人都不准干 
活而使得干活的日子越来越少。路德在他《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 
贵族信> 中大声疾呼要求废除强迫人们在为数甚多的节日停止干 
活的教会法时，他还只是建议将他家乡曼斯菲尔德施行的治安条 
例再增加一些内容和扩大它的适用范围而已。 

这种非教会感情突出表现在作为15世纪末一个特点的基督 
教徒兄弟友爱观点的变化上。 

无从得知，13和14世纪的教会是怎样将耶稣的精神，如他们 
142对穷苦人、患病者和无依无靠者履行他们的义务时的那种热情，灌 
输给欧洲人民的。个人或团体为收容赤贫者兴办了许多慈善机 
关，男男女女都愿竭诚为不幸者提供帮助。 

“修女们头戴垂眉帽， 

耷拉着的苍合面孔茫然若失， 

肮脏的道袍 

軍住了她们纤细的身腰，” (D 

中世纪每个城镇都有慈善姊妹会。不幸的是，教会的教导中包括 
了行乞是基督教徒的一种美德的 思想； 同时还认为，基督教徒的兄 
弟友爱既然是基督的律法教育培养出来的，那它的具体实现，不论 
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教会自上而下的监督，这一观点即使没有被 
提髙到是直接听命干上帝律法的高度，也已被上升为确定无疑的 
行动原则。宗教改革是反对以上这两种观点的，15世纪末的这种 
非教会的虔诚是对它们预先默默提出的抗议。 

行乞行为，对这一行为的容忍甚至鼓励，在当时可以说司空见 
惯。在某些慈善机构中 ，病人和靠施舍度日的人全都是靠捐贈得 
① The Romance of the Rqs9 ? ii. p, 168 (Temple Classic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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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洁必需品的，但普 遍的想 法是，他们应 当去向 善心人乞讨 。 t 
讨本身仿佛使乞讨者得到宗教团体之成员的地位。“基督的效法 
者”圣弗兰西斯就曾教导他的追随者去乞讨，这一超乎寻常的榜 
样使乞讨神圣化了。事实上托缽僧始终是15世纪末讽刺作家笔 
下的笑料。他们喜欢描绘托钵僧扛着一只麻袋，看起来他什么都 
能往里装 ：蜂蜜 和肉桂、豆蔻、胡椒，还有干姜、卷心菜和鸡蛋、家 
禽、鱼，以及新衣衫、牛奶、黄油和干酪；尤其是干酪,还分成各种类 
别——绵羊奶制的和山羊奶制、硬的和软的、大块的和小块的—— 
全都是那些被讽刺为“干酪猎取者”所贪求的。在他们后面跟随着 I 43 
一群准教会乞丐，他们各自都有行乞的名义——有的为正在建造 
的教堂乞讨，或是要讨得一幅祭坛罩，要不就是说讨得钱来给第一 
次主持弥撒的年轻教士备一份贺礼；有的则随时随地带着圣 
物——有从伯利恒马槽中取来的稻草，或是从报喜天使加百列翅 
翼上取下的一片羽毛——准备给乐善好施者 亲吻； 有一个圣詹姆 
斯兄弟会成员，他经常充当替身代人去康普斯泰拉朝圣，有时就在 
途中行劫和图财害命；圣安东尼兄弟会成员获有佩着十字架和挂 
一铃铛登门求乞的特殊杈利0这些人都是教会乞丐。一般乞丐至 
多能稍微分享到一点该行业的神圣性。他们都随身携带某个圣徒 
的画像，或者在他们的帽子里装进作为朝圣者标记的海扇壳，以此 
获得准教会身份。①路德在《致德意志民族贵族公开信》中不仅 
表示了他对乞丐之灾的意见，而且还阐明了几十年来俗界人士曾 
经思考和部分实践过的那些思想观点。有些城镇开始制订取缔身 
强力壮者行乞的条例、给他们安排工作、收容他们的孩子，教他们 
学手艺——所有这些合理措施都是违反中世纪教会的精神的。 

然而，只要考察一下慈善基金的历史情况，这种非教会的宗教 
感情就看更清楚了。中世纪早期的惯例是，慈善性的遗贈一直都 


① V, Bezo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pp. 9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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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教会和教士经管。到了 15世纪末，这种传统习愦开始起变 
化。由教会经管变为由俗界经管，起初或许主要是因为教士的腐 
化堕落和相信有一部应用于穷人的款项处理不当的缘故。许多坡 
*44 市纷纷提出要求，试图并且成功地将慈善基金经管杈从教会手中 
夺过来转交给俗界掌管的大量实例，就是最好的明证。但不可能 
常常都是如此。我们宁愿说，人们已经开始明白，虽说基督教徒 
的兄弟友爱是基督律法中的一个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慈善 
事业都必须置于教士或教会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 
15世纪最后若干年，有许多用于赈济穷人的遗贈都已由城镇议会 
或俗界人士的委员会负责处理的例子。这样做并不是对教会有恶 
感，因为事实上同一个立遗嘱人是将他遗赠的救济基金一部分交 
给教会，另一部分交给俗界经管的。城镇议会开始用这样得来的基 
金对穷人实行一系列的救济，办法是发给票证，穷人拿了这票证可 
以到专门设立的商店里去如数领取面包、毛织物、鞋和火柴等。在 
历来都是由僧侣独霸的领域里，于15世纪末实行这种新的、前所 
未闻的俗界经管的深度与广度，很难说清楚。现在还没有一个考 
古学家对埋藏在中世纪德国械市档案中的根据作过全面而又详尽 
的研究；但由克里克①和其他一些人收集到的材料足以说明它的 
推行面非常之广。俗界人士清楚看到,他们不受教士的任何监督， 
完全能够做好基督教的这项特殊工作。 

另外的一系列有趣事实也都说明非教会宗教感情的增长。15 
145世纪后数十年出现无数团体，有些确是宗教团体，但它们全都有一 
种与我们在早期所见的完全不同的宗教傾向。它们不象神秘主义 


① Kriegk, Deutsches BUrgerthum im Mittelalter. Nach urkundlictien 
Forschungen und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Frankfurt a. M., pp, 161 
ff. (Frankfurt, 1868). Uhlhorn, Die christliche Liebesthatigkelt im Mittelalter, 
pp. 431 ff. (Stuttgart,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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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或教友会(教会的一个派别)的祈祷团一样，目的在于彻底杏定 
教士或者甚至反对教士。他们不难将自己置于教会的庇护之下， 
选择一些普通教堂来进行他们的特殊宗教仪式，并出钱请教士来 
指导他们的 祈祷; 但这些团体颇有俗界特色，其成员按自己的方式 
过宗教生活，完全不必理会教会通常让其虔诚信徒过的那种严格 
的基督教徒生活。有一些只是做祈祷的团体，另一些是专门“崇 
拜”其他圣者的团体，如供奉圣母马利亚的团体或进而“崇拜”圣安 
娜的 团体; 但为数最多的是手工业者的组织，它们类似于罗马帝国 
的劳动者“行会”。 

为鼓励祈祷而成立的这些团体中最有名的或许是“一万一千 
圣女会”，一般人都只知道它那奇怪的名称“圣厄修拉的小舟”。这 
个团体是科隆卡尔特会的一个僧侣设想出来的，它很快就出了名。 
聪明的弗里德里克是它的保护人之一，他的秘书普菲芬格尔是它 
的一个支持者；它的会员数以千计;一首德国古老赞美诗有对它的 
赞颂。它不向会员强行索取会费。唯一必须服从的是按时做祈祷 
和学会靠祈祷的力量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这是15世纪各类虔诚 
教友会中的一种。它是同类中最为人熟知的一种，另外还有其他146 
许多类型。但是在一些声明要发扬非教会虔诚信仰的教友会中， 

没有比德国北部名叫卡兰茨或卡兰茨吉尔登和在奥地利名叫策兴 
的那些团体更重要的了。这些团体在各个方面发摔 作用。 它们是 
过宗教生活的组织；是患病时的互助组织；是受攻击时的防卫组 
织；又是服务于保险和丧葬业务的组织。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它们 
的宗教方面的活动。这类团体规定，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般容许妇 
女参加）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集会举行全体的宗教仪式。会友 
选定一所教堂举行上述宗教仪式，就我们所知，通常选择的是方济 
各会或奧古斯丁修会的礼拜堂。有时，由他们专用一个祭坛；有 
时，如果是一座大教堂，则专给他们一个小礼拜堂。需要指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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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一点是，这种团体举行宗教仪式的规章及其方式龛全由该会 
自行决定，而这些俗人则都坚持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安排宗教仪 
式。路德曾做过一次有趣的布道，题目是《关于基督真实圣体的圣 
餐礼和教友会的圣餐礼》，他讲道的后半部分专对好坏两类教友会 
作了对比。路德说，那些不良的教友会，其成员的宗教信仰只是表 
现在一年里听一两次弥撒经，同时还要乘机聚众大吃大喝，他们大 
部分时间都用在挖空心思干坏事上。而真正的教友会则为其穷苦 
会友供给饭食，帮助老弱病残,给会里人品好的年轻会友准备结婚 
妆奁。他在结束他的布道时又对真正的教友会和基督教会作了比 
147较。西奥多 • 克尔德评论说，如果参照路德这次布道写一篇有关 
15世纪末教友会问题的详细的专题论文，会对当时的民众宗教信 
仰提供丰富知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曾打算完成这项任务，但 
德国考古学家现在正在为此铺平道路，他们主要根据一些原始手 
稿出版当时卡兰茨教友会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实际活动的史料。 

由此可以看出，在15世纪后几十年和16世纪初出现了一种 
可称之为非教会的虔诚，而这种虔诚毅然悄悄地给俗界带来许许 
多多曾认为只是属于教会的东西。路德在他题为《基督徒的自由》 
的一本小册子里呼吁应给予世俗当局的那种主教监督权①，至少 
在德意志若干公国和自治城市里已经部分得到承认和实現；已经 
在将基督教徒兄弟友爱的实行及其管理之权从教士手中夺来交给 
俗界;教友会正在证明，人人都能用最适宜于他们的办法规划他们 
的宗教义务而无需求助于教会，甚至能请一位他们所信赖的教士 
来主持礼拜和念他们指定的弥撒经。 

大量的未经教会官方批准而又是他们大不以为然的本族语圣 
经译本的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说是对这种非教会虔诚的成长 
和发展的最好的证明。无 论是中世纪前期或后期，教会与位丁语圣 

① Jus episcopale 丨拉丁语： 主教监督权。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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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民族语译本的关系，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圣经历来被说成 
是所有教义与道德问题的无上权威，在宗教改革论战之初，争论各 
方都没有把圣经的这一无上权威看作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如果 
我们记得，奥格斯堡告白不同于后来改革派教会的声明，它对圣经148 
的无上杈威并没有任何确实肯定的条文，就能了解当时的情况 Q 
那时并没有把它当作应当讨论的问题。待到后来，在特伦托宗教 
会议上第一次将口传圣书看成是和《旧约》与《新约》具有同样的 
权威的圣经。因此，修道院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数十年间为教诲民 
众所出版的许多小册子常说，教会的全部教言都可以在新旧约圣 
经中找到。 

当然，毫无疑问，中世纪教会曾一再禁止阅读拉丁语圣经，特 
别是禁读民族语圣经，但可以断言，这些禁令几乎都与企图镇压异 
端或分裂派的反叛有关。 

另一方面，在整个中世纪从未见有官方鼓励人民阅读本族语 
圣经和赞助这类翻译。勉强能说得上鼓励的是至多容许得到一点 
本族语圣经的知识，即准予出版本族语的< 诗篇 >、若干祈祷用书和 
在15世纪还有《信徒全书》 ( Plenaria ) ——收容做礼拜时读的四福 
音书和使徒书中某些段落译文的几本小册子，其中还有一些传说149 
和民间故事。许多教皇和大主教由于种种原因经常指责圣经译 
本。①也无疑问的是，读懂一点本族语 圣经， 特别是一些未受过教 
育的善男信女，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异端倾向的征兆。“异端思想的 
第三个起因，” 一位奥地利宗教法庭法官大约在13世纪末写道， 

“是他们把《旧约》和《新约》译成了民族语言的缘故;他们又还学和 
教这样的圣经。我听说 和眼见一个乡下村夫一字不漏地背诵《约 

① 教皇英诺森三世指责民族语圣经 所持的理由是 ，俗 界一般教徒， 尤其是 妇女， 

缺 乏理解它的足够的文化知识 （ Epistoloe, ii 144); 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在 1486 
年他的教区布告中断然说， 民族 语言不能表达出原有语言圣经和拉 t 语圣:经中 思想 
的妙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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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记 》, 另外还有些通晓 S 新约》”。①观看一下事实根据，似乎即可 
得出结论，中世纪教会的统治者总是抱着极大的怀 疑来看 待本族 
语圣经中的知 识的； 但他们并没有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那些 
认为可以信赖的人，不论是教士、僧侣、修女或者俗界的著名人物, 
说他们不该持有它们。 

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自从威克里夫出版了他的英译本圣经 
以后，欧洲各国的民族语圣经便陆续出版。在德国更其 如此； 印刷 
术的发明便利了书籍的推广普及，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最早的出版 
业出版了大量的家庭和个人祈祷用书、大量的《信徒全书> ( Plena - 
ria ) 和比古本要多的今本《圣经》。在1509年以前《诗篇》出了二十一 
版，在1518年以前四部<福音书》和诸《使徒书》出了二十五版。在 is 
世纪后几十年和16世纪前几十年，整部<圣经》用高地德语至少出 
了十四版(有说十七版)和用低地德语出了三版——所有这些版本 
150全都是译自拉丁语圣经。第一个译本是1466年由约翰 • 梅策尔在 
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接着，1470年在斯特拉斯堡出了第二版， 
1473年在奥格斯堡出了两版，1474年用瑞士方言出了一版，1477 
年在奥格斯堡出两版， 148 b 年在奧格斯堡又出一版，1485年在 
斯特拉斯堡再出一版，1487年、1490年、1507年和1518年在奥 
格斯堡又出了多版。仔细对比一下出的所有这些本族语<圣经》便 
可判明较早的一些版本都是各地自行出版的，但连续出了几本之 
后，译文就逐渐相近，直到后来形成了一本公认的拉丁语德译本 
《圣经》，这部 < 圣经》为中世纪教会的追随者和反对者所共同采用。 
后来路德的译本虽没有全部，但大量地取代了这些德译本。例如， 
再洗礼派在路德的译本出版以后很久，仍使用这一拉丁语德译本 
圣经，宗教改革前出版的这些德语《圣经》在改革之后差不多二百 


% 



① Magna Bibliotheca Patrum (Colonise, Agrippinae, 1618), xiii. 2^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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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有人在使用。① 

究竟为什么需要这些译成本族语的圣 经呢？ 自从德国大主 
教，即美因茨的贝特霍尔德，于1486年下令审查各种书籍特别是 
圣经的本族语译本时起，就已明显看出中世纪教会的首脑对这种 
译本的存在感到惊慌不安。@另一方面，现尚不清楚的足，这些译 
本究竟是全部或者是大部出自中世纪教会的敌人之手。中世纪如 
他们自称的“兄弟会”（瓦尔登斯派、皮卡德派、威克利夫派、胡司派 
等等都是教会当局任意乱加的名称），早在13世纪末就有、罗曼语 
和条顿语两种圣经译本。教会法官和教会会议的许多记录可以证 
实这一点。但是看不出这些德语译本，或许奥格斯堡的一个版本 
和由克堡人在纽伦堡出的那一个版本是例外，与早先的这两种译 151 
本有联系。15世纪教育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要求自我反省和自我 
评价的非教会虔诚的高涨，需要和欢迎这许许多多的本族语的圣 
经译本。③要是“普通人”手里有了圣经，他就能够阅读、思索和作 
出自我评价。出现这些本族语圣经造成的影响很容 易被人 夸大。 
人文主义者康拉德 • 策尔蒂斯也许是吓唬教士说，每一个乡村小 
酒店可能很快都要看到《圣经》了；但是我们知道 ，在印刷术 刚刚出 
现的那个时代，一部完整的《圣经》肯定十分昂贵，这决不是一个穷 
人能买得起的。可是他仍还能买得起<福音书 ☆或 《使徒书> 或《诗 
篇》;同时可以看到，除了这许多版本以外，老百姓依然在购买和阅 
读圣经。有人告诫传道士说，他们应当多讲教会法定圣经各篇章 
的意义，以免百牲被他们手里《圣经》译文上的不同搞昏了头。有 
一些故事说，农民，如&斯 * 维尔纳，用从圣经找出的论点击败了他 

① Waltber, Die deutsche Bibeliibersetzung des MittslaUer' {Brunswick, 

1889 ). 

(D Gude. us. Codex Diplomatic. Ane dota, iv. 469—475 U7J8). 

⑧ Walther, Die deutsche BibelUbers^tzungen des Mittelalters (Brunswick,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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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区教士。教会当局真正感到惶惶不安了。他; n 的这种忧虑在 
许多渴望改革生活和习俗但又害怕革命运动的人中普遍存在。妥 
善的办法是，孩子要吃“活命面包”，但是“教会母亲”应将切面包的 
刀子拿在自己手里，免得孩子#!破手指。圣经译本的某些出版者， 
按照1514年在巴塞尔出版<福音书》的做法，在前面加一序言，说 
152明书卷的内容应当根据教会教导理解。但尽管如此，一种不受教 
会控制的宗教信仰确已问世。俗人已开始在至今一直被认为只有 
教士才有权裁决的事务中为他们自己着想。 


第七节“兄弟会” 

当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宗教生活和虔诚的宗教团体，这种团体 
据在较髙级的工匠阶级中，尤其是在奥格斯堡、纽伦堡和斯特拉 
斯堡的印刷工人中，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起过很大作用。 

这一种虔敬心至少可能有三个 来源： 

(一）我们可以 追溷到13 世纪后几十年，那时在德国大部分 
地区都有一些不遵从教会的人。根据宗教法庭法官证实，他们过 
着虔诚生活，对待邻居正直可靠，信守基督教的一切教规，但不承 
认罗马教会及其教士。迫害他们的人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这 
些异端分子的举止和谈吐是有口皆 碑的： 他们生活安分谨慎;他们 
衣着不重 华丽； 他们中有学识的是裁缝和 织匠； 他们不积攒财富， 
只满足于不虑 匮乏; 他们生活朴实；他们吃喝有所 节制； 他们从不 
去酒馆，也不参加公共舞会或类似的浮华虚荣活动;他们力戒言语 
粗鲁、背后攻击、言谈轻率、谎言欺人和起誓赌咒。”他们对付中世 
纪教会的办法与该时期所有福音派新教徒几乎同 g —辙。他们接 
受福音派的简明教义；他们消极抵制僧侣教职阶级制和教士对其 
权利的种种要求；他们在自办的学校里认真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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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本族 ^的圣 经译本，而 Ji 大部分 已背得烂熟；他们用本 族语举 
行宗敦仪式，指责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他们说读本族迈的与读拉15 3 
丁语的圣经，收获完全一样。还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足，指责他 
们到麻风病院去与收容在那里的麻风病患者一起做祷佐和 ft 某些 
城镇」: 1风病儿开办学校。0他们给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兄弟会”。 
这种“兄弟会”组织一直保持下来从未消失。在14和15世纪期 
间，他们接连不断受到当地时紧时松的迫害，那时教会当局的镇压 
计划虽能得到世俗当局的支持，但并不总能如愿以偿。“兄弟会” 

在大城市的工匠中有其强有力的代表，城市当局专门拨出一座教 
堂供他们做礼拜用的事例屡见不鲜。连连遭受迫害促使他们组织 
起来，依靠那些生活暂且安定的兄弟设法收留和帮助那些得以从 
疯狂镇压地区逃出来的人。兄弟会的这些组织与欧洲各地的兄弟 
保持着通信联系，它们的活动在15世纪后几十年和16世纪前25 
年达到髙潮。 

(二）早在辺斯特尔•埃克哈特(卒于 13 W 年）、他的弟子陶 
勒(卒于1361年)和祖佐(卒于1366年）、神秘的“奥伯兰的上帝之 
友”及其伙伴（其中有斯特拉斯堡商人鲁尔曼 • 斯温 C ： 卒于1382 
年布鲁塞尔代理神父约 翰 • 鲁伊斯布勒克(卒于1381年）的时 
代，中世纪神秘主义派 的领袖 们就已习惯干将他们的追随者结成 
祈 祷团； 这一惯例在他们去世之后长期没有改变。这类虔诚团体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如何继续生存，采取什么样的组织 
形式，似乎很难说准。一直与“上帝之友”有密切关系的“共同命运154 
兄弟会”的学校，大多都致力于扩大和发展先前的神秘主义派留传 
下来的祈祷团体。这些“共同命运兄弟会”似乎有一种习惯，即经 
常邀请自己的邻居到他们学校的教室里来聚会或到礼堂里来听讲 

① Magna Bibliotheca Patrum (Colonise Agrippina, 1618), vol. xni. pp. 
2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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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们在那里闳读和讲解本族语《新约》。他们还阅读传播佘教 
教诲书籍的摘录。他们请他们的听众去探问那些旁听者对他们所 
教内容的理解有多深，并又力求用问答方式发现和解决宗教上的 
难题。这些学校和教师到15世纪末已扩展到整个德国，他们对激 
发和€持个人生动活泼的宗教信仰所起的作用肯定是很大的。 

(三）其次，即使撇开胡司派的那种社会的和半政治的宣传不 
谈，仍还可明显看到，自从1431年11月塔波尔派致各国基督教徒 
的公开信之后，特别是在1452年成立了兄弟会之后，在波希米亚 
和分散在德国各地的持异议的福音派新教徒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 
系。或许历史学家们认为胡司派对他们的德国的支持者的影响超 
过了应有~的程度。其实，后者在威克利夫和胡司领导的运动很久 
以前就已得出结论认为，什一税应当是自愿贡奉，应当把圣杯给与 
俗人,等等。但若知道他们在国外有支持者和兄弟，那肯定会成为 
德国的这些不遵从教会者的力量源泉。 

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现在仍很模模糊糊，所以不能确有把 
握地说明这三个宗教方面的原因对象“兄弟会”和与从中世纪末起 
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教会观点相悖的福音派这样一些小团体的 
155影响究竞多大。然而，有一件奇怪事可以说明，在萨伏伊和法国的 
瓦尔登斯派、德国的兄弟会和波希米亚的兄弟会之间有着密切联 
系。他们对孩子进行神学教育时都是用同一种<教义问答>、。就现 
在所知，这本小教义问答是于1奶3年初次出版的，一直出到1530 
年。该书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希米亚全都可以见到。“兄弟 
会”传播这些书籍表明他们是受早期神秘主义派和“上帝之友”的 
启发。他们充分利用新发明的印刷术大量传播神秘主义派有关个 
人宗教信仰的小册子和圣经部分章节的译本。他们印刷和传播 
14世纪流行于神秘主义派中的手抄本，如著名的<教师书、陶勒 

①原文为 Masterbook, 可能是一种传道用书。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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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 鋅的单 行本、祈祷文和从他著作中摘录的过虔诚生活的戒律， 
以及后期的一些神秘主义者写的小册子，如《十诫剖析》。在路德 
以前，德国流行的整部《圣经》或其部分篇章的许多译本可能有些 
就是出自这些祈祷团。科堡人是纽伦堡出名的印刷业者，他们印 
制过许许多多《圣经》，同时也是印制“兄弟会”使用的教义问答小 
册子的德国 工人; 如前所述，作为这些团体后继者的再洗礼蒎，并 
没有使用路德的译本，而用的是他们的前辈 留传给 他们的 一个相 
当古老的文本。 

这些祈祷团体的成员，在路德刚开始发动宗教改革时，曾表示 
过欢迎，但很难说他们是属于这一运动的。路德承认，他在许多方 
面都受惠于他们出版的< 德意志神学也还承认，凡是有益于他的 
东西，对其他人也一定有用。建立在帝国内部分裂基础上的路德 
派教会组织，为彻底改组那些愿与教会国分手的古老团体发出了 156 
信号。它们形成后来称为再洗礼派这个非常复杂和受到诸多误解 
的运动中最优秀的一派，并始终对宗教改革后分裂的两大派保持 
中立。这种宗教信仰主要存在于德国许多大城镇的工匠之中。 

决不可认为存在于15世纪后几十年和16世纪前几十年的这 
四种宗教情绪始终能清楚加以区分。各种宗教信仰都很难保持特 
性，反倒经常出乎意料地相互交融。人文主义和再洗礼教义看起 
来相差很远；但再洗礼派中的几个最卓越的领导人却都是巴塞尔 
埃拉斯穆斯圈子里的著名成员。人文主义和对童年时代朴素信仰 
的忠贞不渝，交织成了梅兰希通的髙雅性格。路德在埃尔富特修 
道院中与自以为是思想作了坚决斗争之后相信/如果他的父母去 
世了，他能够靠他朝拜罗马的诸圣徒圣陵将他们的灵魂从炼狱里 
拯救出来。青年梅库姆(迈科尼乌斯)从他父亲关于上帝慷慨恩典 
的许多教诲中只记得他相信，如果他能从特茨尔手中免费得到一 
张赎罪券，这将会对他有利。相互独立的各种宗教信仰总是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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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相互交融，直到一个明显的转折关头使人必须当机立断作出 
抉择时为止。这样的一个转折关头正是出现在我们称之为宗教改 
革的这个时期，结果是这伟大宗教复兴运动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 
最实际的神学归根到底就是赞美诗和祈祷文、宗教复兴者的布道 
辞和家庭教诲中所表达的那些内容。他们作为神学家感到他们所 
肩负的责任是，在教义上阐明他们的父辈在中世纪宗教生活中与 
157其说是知识方面不如说是虔心方面想要弄清楚的一些模糊问題。 

这就是路德诞生于其中的、同时也是他幼年时代所呼吸到的 
那种宗教气氛。每一种因素似乎都参与创造和形成他的宗教历 
史，而且对他的那些最著名和最心心相印的追随者无疑也有类似 
的影响。 





第六章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15 S 

第一节萨沃纳罗拉 

当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一方面染上玩世不恭的纵欲主义，另一 
方面盲目迷信玄妙科学而几乎要变成仅仅是古代异教的复活时， 
在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传道士，他唤起人们不忘基督教徒 
的身份和基督教徒的美德。 

吉罗拉莫 • 萨沃纳罗拉是意大利人，是贾奥基诺•迪•菲奥 
雷、布雷西亚的阿诺尔德、阿西西的弗兰西斯、帕尔马的约翰等人 
的同乡，而且和他们一样，他自信能有幸见到上天显圣等奇迹。他… 
所属的国家曾全面经历了一场贯穿整个中世纪的群众性宗教复兴 
运动,这个运动犹如燎原烈火来势突然，后又慢慢减弱，末了倏鎔 
之间自行熄灭。当他还是孩童时，曾因看到他周围世界在遭受苦难159 
而颊抖；在他路过意大利一些暴君的阴森可怕的宫*时，交相听到 
从宴会大厅传出的银碟的玎挡声和宾客的淫言秽语以及从与大厅 
只有一层之隔的地牢里发出的囚徒的呻吟声，他不禁毛骨悚然 0 
他的家庭决定要他从医，子是这位少年便开始攻读当时学习必读 
的托马斯 • 阿奎那的著作以及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作的诠注。 

那位伟大哲学家的4申学大全>使他着了迷，不知不觉地把他引向 
神学;但他在表面上并不违抗家里为他选定的前程。在罗伯托•斯 
特罗齐拒绝他与他女儿劳达米亚的婚事时，他曾闪现过要在这苦 
痛和邪恶的世界上长眠于坟墓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后来消失和淹 
没在普遍的忧伤之中。这时唯一可取的办法是信赖上帝和钴研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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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稍可给予他慰藉的是音乐和作诗。他对托马斯 • 阿奎那的爱 
戴促使他想在多明我会修道院寻找一个他渴望能摆脱腐败世界和 
腐败教会的避难所。他在那里隐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将圣经读而 
又读，反复琢磨4申学大全》，又陶醉于“新学问”之中，他几乎是无 
意中在为自己创立一种在实质上是将阿奎那的教导与马尔西利 
奥 • 菲奇诺及柏拉图学派的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并 
在思考他如何能最好地来说明基督教教义和人的天生理性相协调 
—致的问题。 

在他终于成为一个能够支配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杰出的传道士 
的时候， 不要忘记他本质上是中世纪时代的人。他宣讲的教义是 
牟固地建立在托马斯 • 阿奎那神学基础之上的。他的理性的信仰 
观 、他对宿命论的坚定的信念和解释的方法、他认为圣经具有多重 
含义的看法， 全都是那位多明我会的著名经院哲学家给他确立下 
160 来的。他倌守教 会是由罗马主教统治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玫治实体 
的中世纪观念 ，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于它、服从于它，只有在所发 
布的命令与福 音派法规条文 相抵触 时方可例外。他和阿奎那以及 
13世纪其他一些著 名经院 哲学家所做的一样，曾就赋予教皇充分 
扠力和 稍加限 制的向 題作了 详尽的解释，尽管他的措词与中世纪 
罗马教廷教会法学家有 很大的不同。他对人文主义新柏拉图派的 
赏识甚至能 从中世纪的一 些扠威 性著作中找到 线索； 因为 伪迪奥 
尼修斯著作 一直是那些杰出经院哲学家灵感的来源。 

他的学识使他与佛罗伦萨的几位人文主义领袖建立了关系， 
他讲授神学的诚搫语调 和他髙尚的品质引起人们的 赞赏，他个人 
的高度虔诚 使人感到他具有他们所缺少的某种东西；然而他 r:s 
出 的应当接受来自上天显圣的主张并没有为任何一个新柏拉图主 
义者所信服。 

佛罗伦萨的著名人文主义者都成了这位杰出传道士的倩律 9 



他用英语写的 The Workes of Sir Thomas More, Ki^yght, sometyme 
Chancel lour of England, (London, 1557),p. 6 C 9 
同上书 13C 。 、 

同上书 5 A 。 

同上书 6 


# 在柏拉图的半身像前和圣母像前各点一盏灯的佛罗伦萨 柏拉由 
学派首领马尔西利奥 • 菲奇诺有一段时间也完全对他着迷。年轻 
的乔瓦尼 • 皮科 • 德拉 • 米兰多拉与这位圣马可修道院院 长多次 
谈话之后，整个内心生活起了变化。他改变了他原先的无 忧无虑 
习性。他焚烧了他在谈话前创作的五册逗乐的情歌。①他 每天定 
时做祷告，他在给他的外甥的信中真诚地谈到祈祷 对虔诚生活的 
重 要性： 

“‘我鼓励你做的不是， 5 他说，‘话语很多的祈祷， 而是将 
内心的秘密，亦即心灵的隐处，由衷地向上帝坦会的祈祷 ，在 
冥冥中感到有上帝夺在的这种祈祷不仅是向上帝亮开思想， 
而且也是用只有他们知谁曾试过但又无法言传的方法将这思 
想 与上帝 联系在一起。我不问祈祷的苌矩，但关心敖果如何， 
热情如何，我宁愿祈祷被鸣咽中止和打断也不懕让一堆空话 
拖延对间。……不要让一天的时间台合流逝，你一天 务必要 

做一次把舍己托付给上帝的祈祷。 . 为我们也为你 食己的 

需要，你在祷告中向上帝和圣灵所祈求的，必 领时刻 牢记心 
中。， ，，② 

他研究托马斯 • 阿奎那的 著作， 其中包括萨沃纳罗拉 所喜爱 
的神学，在谈及这位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时总是称他为 “真 理的支 
柱” 。③ 他将他的产业的三分之一给了他 的外甥 ，他 靠余下的财产 
俭朴度曰，所以他可能又将其中的 大部分 用于慈 善事业 。④ 他委托 
萨沃纳罗拉代他分发救济品，替他向穷人施舍和为穷苦少女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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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奁。①他常有加入多明我会的想法， 

“有一次他和他的外甥约翰 • 弗兰西斯在费拉拉的花园里散 
步，谈到基督的爱时，突然脫口 而出： ‘外甥，他说，‘这是我要 
, 告诉你的；我吿诫你要对此保守秘密；我写完我这本书之后所 

~留下的财产，我打算全透给穷人，从此用耶稣受难像保护舍 
' 己，赤脚走遢世界各地，我要在每一小城镇和每一个城堡中宣 
讲基督的道理。 

还有材料记载，他曾经鞭笞 自己； 尤其 是“在 纪念基督为我们受难 
和死去的那些日子里,他捶打和鞭笞自己的皮肉，以志不忘基督的 
162 洪恩和洗刷他的旧有罪愆。”@但他首先是孜孜不倦钻研圣经，并 
将经验介绍给他的 外甥： 

“再也沒有此你曰夜不停翻阅圣经更能取悅于上帝、更 
能 裨益于食己。圣经中隐含着某种立竿见影的神力，如篆阅 
读者心地純洁和虚心恳求，它就能以一种奇异力量使他们的 
心志转 变为上 帝之爱。”④ 

这位著名柏拉图主义者竟放弃柏拉图而就圣保罗，他称圣保罗是 
“光荣的圣徒”。⑤他去世时将他的财产留给佛罗伦萨的一个济贫 
烷，并要求戴上多明我会偺侣的僧帽埋葬在圣马可修道院中。 

佛罗伦萨另一位知 名的柏 拉图学派成员安杰洛 • 波利齐亚诺 
是转而追被萨沃纳罗拉 的人。 他们知道他曾与皮科倾吐衷肠， 
她飼声称,我们靠爱而不是靠知识学会 知降上帝的： 

〜隹我亲爱的安杰洛，现在谙看， 5 皮科写道，‘我们是何 


① 他用英语写的 The Workes of Sir Thomas More, Knyght, sometyme 
ii^rde Chancellour of England, (London ， 1557), 6 C. 

② 同上书 8 D a 
⑧同 b 书 6 D 。 

④ 同上书 13 F, 

⑤ 同 b 书 12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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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齋在。我们与其说是知晓上帝或是向他有所诉说，也许还 
不如说是爱上帝（此时我们的神志是清醒的）。我们爱上帝对 
自己也就更有益；我们少劳神费力，多尊崇上帝。但如果我们 
凭知识始终得不到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靠爱来 
取得非爱莫求的东西。’”① 

波利齐亚诺和皮科一样，曾一度想加入多明我会，也应他本人 
的请求，死后身穿多明我会僧衣埋葬在圣马可修道院中。 

洛伦佐•德 • 梅迪奇在世时曾想方设法赢得萨沃纳罗拉的支 
持，然而他屡遭拒绝，在临终时因还没能请到这位杰出的传道士到 
他床前来接受他的忏悔而不瞑目。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曾暂时被这位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争取到基 
督教方面来。假如诗人和学者、政治家和教士们、政府和教会不是 
腐敗到不可救药，那么完全有可能在那些不愿打破中世纪教会中 
的政治团结的人士领导下出现一场人类的大革新。从狭义上讲认 
为萨沃纳罗拉不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领导人并非不过分。他领导的 
运动与15世纪末德国原始宗教复兴的关系比起与宗教改革本身 
的关系更为接近；在萨沃纳罗拉领导下改组多明我会的托斯坎分 
会和在安得烈亚斯 • 普罗莱斯与约翰_斯陶皮茨领导创建奥古斯 
丁修会的分会，目的几乎完相似。整个意大利的运动，正如期望 
的那样，是由较高文化素养的人领导的。因此，它不象德国人之重 
视朝圣、圣物、礼拜仪式的各种细节和迷信奇闻异事那样令人感兴 
趣；但因此之故它仍然是中世纪的运动。与其说是萨沃纳罗拉的 
生活和他毕生的事业，不如说是他的死亡注定会迅速越过阿尔卑 
斯山给予宗教改革以直接的影响；因为他的殉道完全证明 r 如果没 
有一场大动乱的冲击，要改革中世纪教会是根本不可能的。“路德 

①他用英语写的 The Workes of Sir Thomas More ， Knyght, sometyme 
Lorde Chancellour of England (London, 1557)，7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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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维拉里教授说，“在他开创的改革中取 得的成 就本来就只能 
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萨沃纳罗拉的捐躯证实寄希望于罗马教会自 
行睁化是不可能的话，恐怕连这一点都难做到。 

第二节约翰•柯列特 

当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的影响达到髙峰的时候，有一位年 
164轻的英国入偁然来到意大利，他名叫约翰 • 柯列特，是一位曾经当 
过伦敦市长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猜测，他象他的同胞格罗辛和利 
纳克一样，来意大利的目的是想在其发源地直接了解这“新学问”。 
无从证明他是否去过佛罗伦萨或曾见过这位意大利杰$的传道 
士; 但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详细听说过他和他的活动， 是 不可能 
在14 9 5年来访问北意大利的。柯列特后来在英国的全部生活都 
可说明，他 在意大 利时确实获得一个新动力，而这样的一种动力只 
能来自萨沃齡罗啦。埃拉斯‘斯告诉我们的他旅居意大利的俦况 
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柯列特不再钴研圣经；他细心阅读古代教会 
神学家的著作，尤其是这位新柏拉 B 主义者所能接受的基督教人 
文主义者的著作;他研究过伪迪奥尼修斯、奥利金和耶罗梅。最引 
人注目的是，一个外国人文主义者来到意大利，为了提髙自己回国 

t 

后从事传道的能力，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英国古典著作。 
埃拉斯穆斯暗示说，他正是在意大利获得去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动 
力的，除了 这位杰 出的佛罗伦萨人以外，别无他人能给他以启发。 

柯列特于 1496 年回 到英国以后，就开始在牛津讲授圣保罗的 
«使徒书他的讲授方法，经卡尔文传入到改革派教会中来以后， 
便为大家所熟知，被认为是当时最新的方法，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 

① 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 p . 771 ( Eng . trans ., Lon ¬ 
don ,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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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别具匠心和善于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的目的是要寻找出作者 
(圣保罗)写给罗马基督教徒的个人的教言；这件事又反过来引导 
他去探寻这位向非犹太人传道使徒的为人的每个形迹。同样也须 
\ 了解那些接受<使徒书》的人正处在什么环境之中，柯列特研究苏 
埃托尼乌斯就是想找到当时罗马基督教徒所处环境的某些线索。 

这样他就完全摆脱了将圣经仅仅当作用于验证教会编造或强加于165 
人的教义或道德规范的孤立文章汇编的经院式恶习，因此，看到他 
从不援引修道院院长讲的话粉饰自己的授课内容，便不足为奇了。 

可以有力证明他那大无畏精神的是，他弃而不用经院哲学家的比 
喻法 C 萨沃纳罗拉却广泛采用这种方法），他这么做又完全有违他 
对伪迪奧尼修斯著作的尊重。他第一个运用“新学问”的批判方法 
发现圣经的正确意义。他对待圣经的态度表明，尽管他受到萨沃 
纳罗拉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但他大大超越了他们，他发现 
了中世纪任何一个神学家所未能发现的东西，即圣经是个人的而 
不是教条的启示。虽然他们都是中世纪人，但他属于宗教改革派 
的思想家。路德、卡尔文和科利特，不管他们有什么不同，但都有 
这一极重要的共同思想。此外，柯列特还抛弃了视圣经经文为机 
械启示的中世纪的说法，在这一点上他与路德和卡尔文的看法一 
致。圣经中的所谓启示，在他看来不过是故弄玄虚。“他仿佛认 
为，圣灵因其崇髙而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它完全和绝对无拘无 
束，不论在哪里都象风一样飘忽，可随其意愿创造先知，所以先知 
的心灵就是先知的自我。”① 

①引自西博姆的 The Oxford Reformers ： John Colet , Erasmus , and 
Thomas More , 2 nd ed . p . 125 ( London , 1869); 这是■本他们同时代人活动的 
记事书。西博姆先生似乎认为这几位宗教改革者都是坚持圣经启示的这种中世纪观 
点的卡尔文与柯列特持有相同观点》而且说法也相同<>参看他对<马太福音> xxvii . 9 
的评语:“不知怎么出现了耶利米的名字，我榑承认不知道，但也并不 着急： 确定无疑耶 
利米的名字是错溴地放在这里顶替了撤迦利亚，事实本身十分明显（译 者按: &旧约* 

撒迦利亚书》 XI ，13苄中也有以三十块钱买田的话）；以及参看也对《吏徒行传> 
vii . 16的评 语:“ 为什么这一处对此作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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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列特淸楚看到并大加痛斥他那时代教会的许许多多罪恶行 
径。 英国教会的教士大会从没有听过比1512年由圣保罗教长向 
166他们做的更大胆的布道了——同年路德在莱茨考的一次教士^:会 
上讲了道。需要对这两个布道作一比较。在这两个布道中有一个 
共同的基本思想，即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都必须从个人开始。柯 
列特声称，改革必须从主教开始，而一经开始，就会扩及到教士， 
尔后是俗人；“因为躯体是听从灵魂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统治 
者，就会有什么样的平民百姓。”他竭力主张当前要做的事是大力 
推行现有的教会法律。现在竟准许不学无术和道德败坏的人领受 
圣职，这种作法为法律所不容。买卖圣职的勾当正在蔓延滋长， 
“就象癌症进入了教士的头脑一样，致使大多数教士在那时利用向 
法庭起诉和控告、醐谢和许诺等手段为自己谋取髙位而不以为 
耻、但又有制裁邪恶的严厉法律存在。他继续列举其他一些臭名 
昭箸的恶习——教士不住在应住的地方、教士追逐名利和尽情纵 
欲;教会法庭营私舞弊，为非 作歹； 地方议会极少讨论和设法纠正 
各种罪恶活动;将教会财产挥霍浪费于建造华丽建筑、举行盛大宴 
会、资助亲朋或豢养猎犬。教会有制止所有这些恶行的法律，但没 
有执行，在主教们没有改变他们的作用以前这是不可能执行的。 
他的改革方案是要将教会现有的各项法规付诸实施，现在教会中 
的种种弊端与前几个世纪的一模一样，没有一种罪行没有经教皇 
想方设法制止过的。现在的种种罪恶全都是教会法早已明文规定 
应予禁止的。”这就是他在这次著名的布道中确切表明的改革思 
想。 

但是他还有更宽阔的眼界。他希望普及正当的基督教教育， 
〖67他为促进这一事业做了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并用私人财产创办 
了圣保 罗学校 ，特别指定由俗界人士负责管理。他渴望见到能普遍 
用本榨语传道，他相信众主教会在这教士的职责方面做出榜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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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他还希望全部宗教仪式都用 本族语 进行，因为他曾被指控 
说他教唆他教区中的教徒用英语反复诵 读/主 祷文％此外， 迚通 
晓早已被各派神学家忘却的神学思想， W 作为 基督教 生活基础的 
精神真谛和精神力量是一回事，而人们用以解释这些褙神真谛和 
精神力量的说法则又是一回事，而且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们能够成 
为基督教徒和过基督教徒的生活，乃是由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他 
认识到教理暂时仍有其地位，怛它至多不过是不朽之物与腐朽之 
物的眹合，是永恒神圣之物与随时代不同而变化的人的思想方式 
之间的结合。因此，他对其时代的经院神学，及其必须个个赞同， 
否则就有被指控为异端之危的有关于上帝本质的四十三个问 a ， 
有有关人类堕落前后的人的本质的四十五个问题，评价甚低。“你 
为什么向我赞颂象阿奎那这样 的人? 如果他不是这样妄自尊大，那 
他确乎肯定不会这样轻率而又傲慢地担负起解释一切问题的任 
务。要不是他的心灵已多少有点世俗化，他肯定不会往其中掺进 
他那亵渎上帝的哲学从而败坏基督的整个教导的。”经院神学可能 
是在13世纪成为体系，但这套“体系”着重于教义中人的和能起改 
造作用的因素，这旧神学到了 I 6 世纪已明显 变得杂 乱无章 。因 
此，他已惯于劝告攻读神学的年轻学生钻研《圣经》和《使徒信经》, 
并让神学学生，如果他们愿意，去批驳其余的书籍；他教导埃拉斯 
穆斯对路德改造奥古斯丁神学要持怀疑态度。 

但一个有思想的人，不管他怎么藐视哲学和教义，假如他离开 
了其中之一，决不可能有所作为；柯列特也不例外于这普遍规律。 
他公开承认他憎恶阿奎那和对奥古斯丁抱有反感，我们或许可以 
从中看出，既然对从德尔图良到阿奎那和奥卡姆的拉丁基督教神 
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不表赞同，那么对宗教改革后的一些发展就更 
不会有好感了。创建拉丁教会的这些杰出人物几乎全都是训练有 
素的罗马法学家。德尔图良、西普里安、奥古斯丁和大格雷戈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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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的著作成为沟通皁期墓督教捡丁教义箸作家和经院楦学家 fe 挵 
梁）等人早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一个罗马法学家所曾受过的,即陶治 
和形成他们整个(无论是神学方面的还是宗教方面的)思想的一种 
教育。他们本能地以一个出色的罗马法学家自居来看一切问题。 
他们都象法学家一样追求严格的界限。他们具有法学家的观点， 
认为他们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强调服从权威，不论是体现在表面 
规定方面的或是体现在用正确方法思考宗教真理的严格界限方面 
的权威。没有哪一派拉丁基督教徒能够摆脫早期罗马法学家对他 
们的吸引力。 

如果缓慢渗透已有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罗马法学家思想，曾 
使一些罗马主教去做他们既是奥古斯都斯的继承人同时又是罗马 
皇帝和主宰人们躯体和灵魂的大祭司长的黄粱美梦的话，它们也 
使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家产生一种智力帝国主义的构想，其中包罗 
一系列用法律的精确性表达的基督教思想，这套思想能将人类有 
活力的聪明才智结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这样来说明的教义能 
变成专制暴政的工具，它比起习黹的教义更有渗透力;这就是柯列 
特所发现的问趣。他在反叛时，由拉丁教派变成了希腊教派，同 
时也变成了远远背离作为拉丁神学特点的法律上精确表达的思 
想家。 

也许正是由于他与意大利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交往和他对柏 
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介绍，才使他去阅读伪迪成尼修斯 
著作; 但可以肯定，他起初相信这些饶有趣味的神秘小册子的作者 
是在雅典圣保罗修道院改变信仰的迪奥尼修斯，也可以肯定，这些 
著作体现了这位向非犹太人传道使徒的许多教导，因而将这位读 
者带到了最初的基督教会中来。在他从格罗奉那里了解到《天国 
的和下界的教阶制> 一书的作者不可能是那位在圣保罗改变信仰 
的人，而且这一部著作不可能早于6世纪时，他仍把 它看作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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葚會教哲学家能够阐明在柯列特之前一千年流行于*督教中那些 
思想的明证。这些著作可以用作检验盛行于中世纪末 C 那时人们 
的思想仍受经院神学支配）的许多习俗和舆论的试金石，同时也能 
用以验证抵制这些习俗和舆论是否正确。 

这些著作使他懂得了他极乐于懂得的两 件事： 人的思想虽或 
许能感觉到上帝，但不可能理解上帝，也不可能将上帝的性质限 
制在只能适于逻辑推理的命题（僵化的思想形式） 之中； 诸如教 
阶制度和各种圣礼之所以应受重视，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是神力的 
积极来源，而是因为它们多少象征着上帝用以拯救他的黎民的精 
神力量。柯列特研究伪迪奥尼修斯著作用的是一种饱含了从学习 
圣经，特别是从学习圣保罗的《使徒书》得到的基督教朴素真理 
的观点；这些著作中的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 
的象征手法，与托马斯 • 阿奎那和苏格兰人约翰 • 邓斯的精确严 
谨恰恰相反，所以很难捉摸，这样就使他能够更加容易地从中发现 
他自己那明确主张的根源。当一个人对照着原书研究柯列特凭记 
忆写出的《教阶制的概要⑧时，看到柯列特的见解是如此之丰170 
富，而迪奥尼修斯的却如此之贫乏，是不会感到惊奇的。③ 

然而很难说，柯列特以及赞同他的那些 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在 


① 是《天国的和下界的教阶制* 一书的简称。——译者 

② 柯列特写的《天国的和下界的教阶制*一书的槪要已由 J . H . 勒普顿神甫罹 
据圣保罗学校中的手抄本付印出版(伦敦》1869)*勒普顿先生还出販了柯列特的题为 
On the Sacraments of the Church 的论文(伦敦， 1867) 0 伪迪奥尼修斯著作的录 
佳版本是由耶稣会的巴尔瑟扎 • 科德里厄斯于1755年在威尼斯出的那一个。伪迪奥 
尼修斯的原著并不多；出版者加了译文、注释、注解、评述等，因此他那个对开版本竟« 
过了一千页。 

⑧“基本思想差不多都是迪奥尼修斯的；许多段落出自科利特头脑中的迪典尼 
修斯的观点，显得生气勃勃。……这火一样的热情确实许多都是柯列特的。我在柯列 
特的《概要》中看到一些发出光热的段落，而在原著中却是冰冷冷的。”——西傅姆的 
The Oxford Reformers , p . 76 (伦敦 ，1869 年第 2 版)。我对柯列特布道辞的知识 
得自于西博姆著作的一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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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上欢迎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的原则。可以肯定，他对芮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持同样的观点。他既不相信中世纪的，也不相 
信现代罗马教会词义中的教士，他有关基督教会各种圣礼的功效 
和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是新教的。 

按照柯列特的观点，并不存在其主要职责是代人向上帝求情 
和将人们的要求上达给上帝的作为中间人的教士。基督教教士的 
职责是行政 性的; 是要向他们的同胞宣讲上帝的爱和仁慈，并且要 
象基督努力去做的那样，经常尽力宣讲真理和传播福音的光芒，以 
便为人类清洗罪恶、启发教育和拯救他们。他不相信教士从上帝 
那里得到了赦罪权。“为避免主教专擅僭越，”他说，“必须切实注 
意到，给罪恶松开镣铐不是人们份内之事；松开或捆绑任何事物 
的权力不属于人，”——路德在他反对赎罪券的论纲中陈述了这个 
真理。 

柯列特对中世纪教会圣餐理论的态度甚至更加鲜明。圣餐并 
不是一种献祭，而是纪念主的死难，是信徒与上帝以及通过上帝与 
他们的词胞交往和沟通的一种象征。洗礼是象征信徒内心的变化 
和决心侍奉主的誓愿，并表示“对灵魂的彻底浸 洗”; 施洗人的责任 
是教育儿童知晓和畏惧上帝。① 

我们 听说: 洛拉德派欢迎柯列特的 布道； 他们相互劝说去听他 
讲道；确实出席这位教长的布道会使他们受到指责。柯列特本人 
不是洛拉德派；他似乎确曾有一次坐在判处洛拉德派教徒死刑的 
教会法官席位之内;②但是，这位传道士却宣讲，什一税是自愿 


①参看赖普顿的 Ecclesiastical Hierarchies 的译本， c . ii . 如果准许从托马 
斯•莫尔的 Utopia 中举出证据，这些牛津的宗教改革者的反对祭神的观点则走得更 
远。在 Utopia 中，忏悔是向一家之主，而不是向教士做的；妇女可以当 教士； 脱离夫 
妇关系是容许的。参看 Temple Classics edition , p . 116 (离婚）、 p . 148 (女教 
士）、 p _ 152 (忏悔 h * 

③ Seebohm , The Oxford Reformers , p . 221 (2 nd ed .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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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献，他谴责僧侣和不立修逍誓约的教士的罪恶生活；他憎恨战 
争，并毫无顾虑地表明这观点；他的布道充满简明的圣经教诲，又 
定能使人想起洛拉德派的许多旧主张。洛拉德派的主张在英国一 
直没有消失 :它在 柯列特时期仍很活跃，促使了英国起来迎接即将 
来临的宗教改革。 

在评价柯列特对正在来临的宗教改革的影响时，不应忘记，威 
廉 • 廷代尔是他的一位高足，正是他劝说埃拉斯穆斯从纯古典著 
作的研究转向校订《新约》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著作。 

第三节埃拉斯穆斯 

埃拉斯穆斯，如通常所说，是一个“自行其事的 人”； 然而他可 
以说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许也是一位常见的、典型的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他的性格将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的动机，凭 
心而论，可能会有不光彩的一面,——不过是一个“思想狭隘的知 
名学者”，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评价。他的同代人对他作出的这样的 
定论，主要是因为他在古罗马帝国崩溃后，在似乎召唤每个人要站 
在这一边或那一边的震动西欧的大争论的时候，没有采取一个明 
确的立场。我们现在对他的评价应当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 
在争吵的喧嚣几乎已经完全停息的比较宁静的岁月，已有可能认 
识到，拒绝支持一方也许正说明他的心胸开阔而不是狭窄，也说明 
他的目光比较敏锐和有比较镇定自若的勇气。我们不能象其同代 
人一样轻率地判断此人。现在仍有大量证据可以反驳他们的评 
价。每个传记作家都认为，不能指望从他的大量书信中査 明事情 
的真相。他把他的感情、希望、意图和真实的境遇在不同时期向不 
同的通信者作了完全不同的介结。他写信是为了要使人产生错 
觉，常为此而装成很可怜的样子。他很少对重大问题明确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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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且也不打算对此多加解释，如有必要，他能杏认他曾表示过 
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善干使用“假如”和“但是”推卸一切责 
任掩护自己。他有象乌贼那样隐藏自己和自己真实看法的本领， 
并常用它保护自己免遭伤害。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容许的，不应轻 
易否定。 

但从他初次访问英国（14 9 8年）直至他实际拒绝教皇艾德里 
安六世授予他红衣主教职位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他住在罗马并支 
173持这挑战性的宗教改革，那么埃拉斯穆斯对什么是基督教宗教改 
革的真实含义和他在其中可能担负什么任务，就会有他自己的看 
法。应当允许他保留这样的看法和以他受人尊敬的坚强意志坚持 
他为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他走到他永远不希望到达的尽 
头。这使他成为大争论的蓼方都瞧不起 的人； 这使他处于完全孤 
立的地位，没有朋友，也没有影响。他总是采用最可郵的办法避开 
将他拉向左或右的企图;他放弃了他早先的许多原则，或作了很大 
的更改，以至于它们都变得面目全非。然而他始终忠实于他的改 
革的理想和要毕生从事于改革的愿望。 

埃拉斯穆斯坚信基督教首先是某种实际事物。基督教应与人 
类的普通生活发生关系。它意味着仁爱、谦恭、贞洁、尊严，——救 
世主在他尘世生活中所表现出知各种美德。这种早期的“基督教 
哲学”已被埋葬在充满巧妙诡辩的经院神学之下再也不见了，并与 
其种种令人生厌的仪式和一些原始风俗习惯一起，消失在杂有犹 
太教和民间宗教生活的异端邪说之中。他相信，真正的宗教改革 
是重整人类道德，当时时代的一个需要是回到基于真正发自内心 
的敬重和效法基督的早期那种比较纯洁的宗教信仰上来。他认为 
象他自己这样的文人，是能够起到一个改革者的作用的，而且在两 
个方面都能当机立断。他能够试着用聪明才智和讽刺手法使经脘 
哲学家的愚*和对民间流行的宗教生活所加的庸俗歪曲都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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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齿。他也能够将早期那种纯洁的宗教，即真正的基督教介绍给 
他们。他能订正<新约>，并能使人读懂基督讲过的和保罗在布道 
中说过的原话，使他们知道耶稣的事迹和听到使徒对这些事迹的 
意义的解释。他会这 样说： 

“只有肯学习，你才会在这种（基督的）哲学中取得成 
就。这种哲学给教师识一种连头脑简单的人都容易接受的精 
神。其他一些哲学，由于其箴言极难理解，脫离了大彡数人的 ■ 
智力程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生活条件，一槪被排斥 
在这之外。阳光本身幷不此基督的教诲更能为人所共享，更 
能普照众人。我竭力反对那些不愿让沒有受过教育的人阅读 
已译成他们食己通俗语言的圣经的人，仿佛基督的教导是如 
此之难识理解，甚至连为数不多的哲学家都不易看懂，基督教 
的力董仿佛就在于人们 对它的 无知。国王们的軾密也许比较 
容易严守，但基督则希望他的秘密尽可能地被公开出来。我 
希望即使是弱不禁风的妇女也能阅读《福音书》，也能阅读保 
罗时< 使徒书 >。我还希望这些书能译成各种语言，以便人人都 
能读*，不仅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连土耳其人和阿拉伯 
人也能读懂。使人人都能读懂这些书无疑只是第一步。也许 
这些译本会受到许彡人的嘲笑，但总有人来关心它们。我渴 
望农 民在他扶犁耕耘时能口唱出其中部分內容 ，、织 布工能伴 
随机棱的节拍哼出它们，旅行者能识其中的故事来消除他旅 
途的寂寞。”① . 

这位转变为改革者的学者，通过校订和出版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 
著作，进一步明确了古老的基督教神学在通到经院哲学家糟鑷以 
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基督教的改革主要 是重整道德这一观点，能使基督教人文主 

① Erasmus , Opera Omnia ( Leyden , 1703—1706), v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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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信守文艺复兴的思想，即应当利用古典作家以推进改善人类 
命运的工作。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人士谈论荷马、柏拉图和西塞罗 
175 的鼓舞作用，了解到了他们象我们的主那样辛辛苦苦地教导人们 
如何去过更美好的生活。皮科和罗伊希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 
们发现了希伯来人、埃及人，或许还有婆罗门教徒都曾在某种意义 
上事先阐述过基督教思想。埃拉斯穆斯的目光过于锐利，反倒使 
他不能与东方的神秘教或犹太神秘哲学相 结合； 但他强调来自这 
位为他的同代人重整道德而充分利用希腊和罗马诸圣贤的伦理学 
学说的基督教改革家的帮助。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都分别在自己的 
时代和自己的领域内为重整基督教所容许的那种道德作出过努 
力，他们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可被称为基督降生前的基督教徒。埃 
拉斯穆斯完全相信，他们与真正的基督精神非常相似，因此宣称， 
西塞罗能与基督教诸圣徒一样有充分权利登上天国的髙位，还说， 
当他想到这位雅典的殉道者时，他就会情不自禁 地说： 圣苏格拉 
底，请为我们祈祷。 

还必须记住，埃拉斯穐斯对战争有一种真正的和崇髙的恐惧 
惑，这种恐惧感决不是一个神经总在发颤的人的单纯的害怕。他 
象他的朋友约翰•柯列特一样勇敢和无私地宣传和平。他不堪忍 
受某种宗教战争的意图。在评价他对宗教改革采取的行动和与宗 
教改革的关系时，决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路 
德在内，曾象他那样无所顾忌地撒下革命的种子，而又完全和顽固 
不化地讨厌一切可称为革命的运动，这又是他性格中一个永远不 
变的要素。他厌恶他所说的“暴乱”。他有一个正直的信念，即政 
界和教会中一切突出的弊端，只有经过讽刺和在公众意见的影响 
下悄然消散或由负责当局采取行动将其铲除，才会不复存在。他 
176十分清楚地看出，假如对教皇的至高无上地位或者对中世纪教会 
所珍爱的任何教条和惯例发起公开攻击，那就只能是以冲突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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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告终，因而他真诚地相信，不该有这类攻击。 

只有注意到所有这些问题，才能看清埃拉斯穆斯作为一个改 
革者，对他的工作，包括各种条件和许多局限，所持的观点究竟是 
什么。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至死不渝。他在他早年尚未出名的时 
候，就已持这种观点。当他登上了知识王国大王的宝座时，依然是 
如此。到了他不光彩的晚年时，仍信守这种观点。没有一个人能 
公正评价他有时为避免偏离自己所选定的道路采取的手段；但对 
这位经过褒贬始终坚持他那宗教改革应是什么性质和一个自称是 
改革者的文人在改革中应起什么作用的观点的人，需要有所评价。 

如果路德天生就有埃拉斯穆斯那种天赋的洞察力，他还会象他所 
做的那样站出来反对赎罪券吗7也许这不会对他的行动产生变 
化；但他自己并没有这样认为。有一次 他说： “没有一切好事来自 
我们的聪明才智；它是由迫切需要引起的。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我如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即使十匹野马也拉不动我去干那件 
事。”领导一个伟大改革运动的人可能髙贍远瞩，但对目前則难得 
有清醒的眼光。他是一个感受到重大精神力量徐徐压力的人，但 
只满足于一步步地前进，并不要求看到他面前道路的全貌。 

埃拉斯穆斯童年时就失去父母双亲，从未受惠于家庭教育。 
他在少年时，由于受骗或自欺，进了修道院^到了 20岁上，他健康 
状况恶化，在病榻上经学习悟出了人的本性，并利用所学知识逃脱 
了修道院生活的魔爪。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他除了自己17 7 
谁都不信赖。世人中唯他没有能长期影响他性格的友谊。从儿童 
时代起，他就教自己走自己的道路;长大成人以后，他给自己订好 
了计划和设想•，他坚决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从事他不愿干的 工作； 
他竭力避开可能影响他的行动或要他承担责任的任何纠纷。他几 
乎就是这样自立于人文主义者之中。其他的人，或是官员、或是教 
授、或是私人教师、或是法官、或是教士。埃拉斯穆斯却什么也不 



霍尔拜因常给他画像，因此他的容貌大家都很熟悉。他脸庞 
棱角分明，每一根线条都显示出枸谨的讥笑表情一^两片紧闭的 
薄嘴唇、半睁半合的眼睑和看不太清的一双蓝眼睛闪出犀利的目 
光。头颅显得富有智力，但肖像没有一点男子气概——丝毫没有 
表现出博学的自由民皮克海默的粗壮 结实； 或者当雇佣兵的人文 
主义者埃奥巴努斯 • 海苏斯的朱庇特似的 力气; 或者胡滕，这位行 
劫骑士后代象瘦狼似的 顽强； 或者马丁 _路德的坚扨不拔的纯朴 
勇气。霍尔拜因经常勾画的细巧的双手和他脸相的一本正经，显 
出是继承了独身姑母姨母的血统。病体身上包含着敏说的才智， 
他身体的虚弱对受其限制的精神不断提出要求。虚弱的身体需要 
有温暖的住房和不冒烟味的火炉,番要有上等的葡荀酒、慢步的马 
匹和一个机灵的 仆人; 为了得到所有这些方便，埃拉 斯濞斯 写了不 
少很有力的恳求信并屈尊说了一些阿谀奉承的话。 

埃拉斯穆斯于1498年到英国访问，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 
点。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处在一批学问上与他不相上下而其他方面 
却高他一筹的人士之中。“在我聆听我的朋友柯列特的谈话时,” 
他说;“我仿佛觉得是在听柏拉图本人在讲话。谁会不对格罗辛之 
^ 精通多门科学表示 惊叹？ 还有什么能比利纳克尔的判断更敏说、 
更深远和更透彻 的呢？ 造物主曾创造过比托马斯 • 莫尔更优美、 
更可爱和更欢快的性倚吗他结识与他一样深懂“新学问”的人 
士，他们比他更刻骨痛恨司各脱派神学，然而他们相信纯洁的、朴 
素的基督教哲学，又都是真诚的基督教徒。他们褐力劝他参加他们 
的工作，我们现在能够从埃拉斯穆斯往来的信件中看出柯列特对 
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圣保罗教长使埃拉斯穆斯后来成为坚信基督 
教的人文主义者，给他深深印入宗教要改革的思想，所谓宗教改 
革，也就是要在抛弃它原有的许多表面形式的同时，重整道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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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忘柯列特给他留下的这一深刻印象。 

可以从埃拉斯穆斯的一些书信中看到柯列特曾竭力劝他给 
《新约》某些章节写 注解; 但埃拉斯穆斯只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或 
许他已经想到要尽快出版一本希腊语<新约这项±作是经过他 
长时间的认真考虑的;他首先应使自己精通这一语言。 

决心从事最适合于他的工作，再加上他一心向学和善于学习， 
使埃拉斯穆斯博得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声誉。人们认为他与其他 
任何人文主义者截然不同,不论是意大利的或是德国的。他不愿仅 
按原样抄袭陈旧过时的东西，或仅仅将自己局限干文艺复兴时期 
“诗人”活动的狭隘圈子之中。他将古代的文化用于现时代。埃拉 
斯穆斯不是不切实际的学者。他是人生各方面最锐利的观察者之 
一 ，是〗6世纪的卢西恩或伏尔泰。从他那半睁的眼睑下射出的锐 
利的目光能够捕捉和记住各色各样男女人士的突出特征。他提笔 
描写过神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还有僭侣和教区教士、商人和士 
兵、丈夫和妻子、正经和不正经的妇女、舞女和食客，以及朝圣者、179 
赎罪券販子和买卖圣物者;还有田间的农民、作坊里的匠人和大道 
上的泷浪者。他透彻研究过所有这些人，能以度勒那样的犀利的 
手法，用寥寥几句巧妙的话语，加上完美的笔法和了然的讽剌，将 
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 

如此巧妙地将“新学问”运用于描绘日常生活，再加上他的博 
学，使埃拉斯穆斯成为德国年轻人文主义者所崇拜的偶像。他们 
说他是不朽的，他的判断是永远正确的，他的工作是完美无缺的。 
他们纷紛去朝拜他。对他的一次谒见是一件可以谈论数年的大 
事；一封书信是值得作为传家宝世代相传的稀世珍品。有少数人 
不愿报以学者和政治家、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所表示¥那种绝对 
的敬意。路德发现他的注释中有贝拉基神学的气味；他嘲笑埃位 
斯襻斯佯奪歪_ 真理； 他说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尽情讥笑一 



切，甚至讥笑基督和宗教的鹦鹉学舌者。这种指责是有一定根据 
的。他的讽刺并没有局限在他的<愚颂》或《对答》两部作品中。它 
似乎出现在他的一切著作之 t —-甚至包括他的 < 新约释义》 9 
这么一个人竟然能自认他应当是个宗教改革者，这位扫 
罗®竟然会出现在众先知之中，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他正是生活 
在宗教信仰的大危机时代，而宗教信仰问题恰恰又是当时最为重 
要的一个问题。 、 

埃拉斯 m 斯期望他的主要文学作品能有利于宗教改革的是两 
本小 册子： 一本是《基督教战士手册岐或译为《基督战士的匕首》 
——可能有两种译法），1503年初版，另一本是《基督教要义教育》 
(1513) 0 他的 《愚颂 》 (E.ncom〖um Morioe ); 他注释出版的《新约 》 ， 
180或称 新 工具论》，连同他写的序言和 释义; 或许他的<对答 KM 19) 
中的许多对话也算在内。 

埃拉斯穆斯自己解释说，他在他的《手册 >中所写的，是为消除 
某些人的庸俗的锴误，他们认为宗教仅在于仪式，而且是比犹太人 
还要多的仪式，然而这些人又完全忽视真正的虔敬 n 该书全部宗 
旨是擻开中间人的作用，主张由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埃拉斯穆 
斯与路德后来所做的一祥，完全不顾那种认为必需由教会和各级 
教士起中介作用的整个中世纪思想。该书在这方面所持的观点基 
本上是新教的和彻底革命的。书中多方加以肯定的许多民间宗教 
生活都纯属异教： 

“有人崇拜某小罗胡斯，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相信此人 
能驱除他身上的風疫。另一 小人 向巴巴拉或乔治噜噜 祈祷， 
祈求别让他落 入敌人 之手。这人向阿波洛尼亚许懕吃斋以防 
牙痛。那人对神学家约布的肯像凝视不止，这样他就可以不 


①原文为 Saul , 是圣保罗的原名，但也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名字 9 ——译宥 



长疥疮。……总而言之，不管我们有什么祥的恐惧和懕望，我 
们总是如数给它们创造出多少个神道。这些神道在不同的民 
族中是 不尽相 同的。……这远远沒有脫离开经常起誓要绐赫 
尔克里士奉献什一稅以求致富，或给医神献上一只公鸡轵求 
解除疾病，或给海神宰杀一头公牛 及:求 保佑航海平安的那些 
人的迷信行为0名称虽有更換 f 但目的却是相同的。”① 

在谈到修道院生活时，他 说： 

“‘爱， 5 保罗说，‘是启发开导你的邻居的，’……只要做到 
了这一点 t 就再也沒有什么能比这‘宗教的’生活更欢乐或更⑻ 
愉快的了。然而现在这种生活似乎令人沮丧，不仅充满了犹 
太人的种种迷信，而且也沒有能摆脫俗人的许多不 R 行为，甚 
至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腐化。如果他们夸耀的他们的修会奠 
基人奥古斯丁死而复活的话，他也不会承认他 们的； 他会惊呼 
他从来沒有同意过这种祥的生活，反倒会按使徒所立的规矩， 

而不是照犹太人的迷信，另行组织一种生活。”② 

一个人对<愚颂》—书研究得越深，就越加看清埃拉斯穆斯并 
非有意针对人们的一般弱点写出一部讽剌文 学的； 这本书是到那 
个时代为止对中世纪教会发出的最严厉的 抨击； 这是写此书的原 
来的意图。作者偶而偏离他的主题，但总是重新回到中世纪教会 
最高当局支持的宗教生活中许多荒谬的蠢事上来。教皇、主教、神 
学家、僧侣和普通的在俗教徒，在他们的日常宗教生活中全都是些 

① Erasmus , Opera Omnia ( Leyden , 1703—1706), v . 26. 埃拉斯穆斯的讽 
剌挖苦可在克尔勒尔的 Die Patronate der Heiligen ( Ulm , 1905) 中得到充分证 
实，该书中圣罗胡斯与五十九个同道圣徒一起，被说成是乐于听取那些害怕鼠疫的人 
的 祷告； 圣阿波洛尼亚与其他十八个圣徒一起，对所有受牙疼之苦的人特别 关怀： 圣约 
布与十三个间道，乐于为人医治疥疮；圣巴巴拉与乔治扮演的是防止暴死的保护人的 
角色；参 W PP . 266—273, 419—422, 218—219, 358— 35 夂 译文是摘自埃默顿的 
Erasmus 。 

(D Erasmus, Opera Omnia, v.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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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瓜。他的笔调生动活泼，作者看到什么就描写什么，从而使他的 
读者犹如亲眼目睹。在他的著作中，轻松的揶揄嘲弄和痛心的严 
肃认真两者兼而有之$他揭露 :神学 家的许多愚蠢 争论； 教皇、主 
教和僧侣的行为不端和贪心不 I ;人们对节日、朝圣、赎罪和圣物 
的盲目轻信。这些神学家，作者'说，都是不易攻破的危险人物，因 
为他们可以用六百种结论来非难一个人和命令他取消自己的主 
张，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们就会立刻宣布他为异教徒。他们感兴趣 
的问 趣是： 

“在神的世代中是否存在时间的 瞬息？ 上帝有可能采取 

妇女、 魔鬼、 驴子，葫芦或石头的形状出 现吗？ 葫芦怎祥传 
道、创造竒迹、吊死在十字架上呢 7 ”① 

他讥笑教皇和髙级教 士说： 

“那些居于基督地位上的教皇们，如果他们试图仿效基督的 
182 生活，即他的穷困、他的辛劳、他的说教、他的苦难和他对 
这世界的嘲笑……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可怕的呢！……我们不 
应该忘记，有这么多的文牍、司书、秘书、讼师、公证人、赶骡 
人、马夫、钱币兒換商、拉皮条者以及我还能列举的许多五花 
八门的人，但我不想有伤你们的耳朵——彡知蝗虫的这么一 
大群人现在已成为沉重负担——我请你们原谅，尊敬的先生 
们——罗马教廷会陷入饥馑的。”② 

至于 偺侣： 

“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他们的仪式和人类的 t 例是如此之相 
信，以致认为仅仅一个天堂还不足以酬报这么彡美妙壮举 
的。……一小僭侣会卖弄他那塞满各种鱼肉的肚腹，另一小会 
倾吐出一百蒲式耳的圣诗，再一+会计算出豸得不可胜数的 

① Erasmus , Opera Omnia , iv . 465. 

② 同上书 iv , 48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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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喊，而又会在一次宴会上胀破肚皮，议朴偿所有斋戒的损 
失。还有的会提出许许彡彡的仪式，以致用七艘船也难以装 
下； 也还有夸口说，他六十年来从沒有用手接触过一个便士 r 
除非双手都戴上手套。……但基督会要阻止他们无休无止地 
吹牛说大话，而且还要责问——这种新的犹太教是哪儿冒 a 
来的7” 

“他们都是按严格规定，按一种神圣的数字来处理一切 
的；例如，他们穿的鞋应该打多少个结，所用的每祥东西应是 
什么颜色，他们的穿着打捋应有什么祥的变化，要用什么材料 
制做，他们的腰带宽度应诙是彡少，他们 的僭帽 应采取什么形 
状和容量应该是多少，他们的头发应梳成几指宽，他们的睡联 
应 t 是几个小时。……”① 

他嘲笑经常奔走于罗马、康普斯泰拉、或耶路撒冷的那些人, 
说他们冒险长途跋涉所浪费的钱不如用来赈济饥民和给赤身露体 
者做衣服穿更好。他奚萚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虚假的宽 
恕给自己吃定心丸，还说他们仿佛象用九九表似的用滴漏按世纪、 
年、月和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在炼狱涤罪的时间。®相信一个人如 
若从他偷来的钱中支出一个便士，他就能立刻洗净他一生中的全 
部污垢，他所有的伪造证据、色情淫乱、狂饮酗酒、与人口角、蓄意 
杀人、欺诈哄骗、背信弃义、满天撒谎等等，都可以用钱开脱，使他 
今后可以重犯这一系列罪行，难道这就是宗教信 仰吗? 尊敬圣物之 
举或许从来没有受到过象在《对答》题为“所以有宗教朝圣之举” 
(Peregrinatio Religionis Ergo ) 一段对话中那样严厉的讽剌挖苦 

需要知道，象这样严厉的讽剌挖苦是在路德以攻击牍罪券开 
始的宗教改革之前写出来的。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这位讽刺家究 


183 


① Erasmus，Opera Omnia , iv . 471—474. 
@ 同上书 iv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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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允许自己有多少自由，而当局又准许他有多少自由。但埃拉斯 
穆斯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他非常小心谨慎,尽力避免正面攻击, 
也不指名道姓。他总是再三解释他无意于攻击教皇制度，而仅只 
是反对不称职的教皇 而已； 他说他对修道院的生活怀有很高的敬 
意，他讽剌挖苦的只是那些恶劣的僧侣；或者说，他尊敬圣徒，但认 
为这种尊敬应当表现在对他们虔诚生活的效法。他能够实实在在 
地讲出这一切。确实，埃拉斯穆斯在用尽他那揶揄奚落之词反对僧 
侣的同时，很可能他心里仍相信有某个方济各会的托缽僧或方济 
各会修士在过着理想的基督教徒生活。他仿佛是在他的<对答》的 
一个士兵和一个卡尔特会修士的对话 (Militis et Carthmiani ) 中这 

么说的。而且，他的这些著作都是在中世纪教会中那些身居高位 
者开始发出警告之前写的。那些以“新学问”保护者自居的开明教 
士并不反对对受到完美拉丁语讥讽的当时的种种时弊和教会生活 
进行检査。埃拉斯穆斯在完成他全部的重要工作时，都是在一些 
知名教士的保护之下，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做好了防备。 

埃拉斯穆斯并不是唯一主张出版一本完善圣经的学者。那位 
有名的西班牙籍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就曾声称他打算出版一本拉丁 
语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相对照的圣经。这本几国语言对照的圣经 
184的提纲早在1502年就已发 行了; 全部工作是在1517年完 成的； 并 
于1520年在西班牙和于1522年在其他一些地方出版。埃拉斯穆 
斯谨慎地将其<新工具论*的第一版 （1516 年）奉献给教皇利奧十 
世，教皇愉快地接受了。1519年，他又将第二版送给了这位教皇， 
并附有 一封信，他在信里 写道： 

“我已竭尽一切努力引导人们从他们夂已感到厌倦的乏 
味的爭论走向热心于马上就要变得更加純洁和更加庄重的神 
学。如今我觉得我的努力幷非徒劳无益，同时也意识到有些 
人对我怀有强烈不满，因为我未能尊重他们无能力教又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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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的一切东西。但我相信上帝会是我的见证人（我的著作首 
先就是捍卫上帝的），相信®下您的判断，相信我食己的正义 
戚和这么彡知名人士的赞许，所双我对那些人的在吠始终不 
予理睬。尽管我的才能有限，但已全部供献给了 基督： 它将为 
基督一人的荣耀服务，将为罗马教会的首脑，特别为陛下您服 
务，因为包括我眉负的全部贵任在內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您。” 
他将<新约释义》的不同部分分别献给红衣主教坎佩吉奧、红衣主 
教沃尔西、亨利八世、査理五世和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他有意识 
地将自己置身于教俗王侯的保护之下，因为他们不可能被怀疑为 
有反对当前教会或政府的任何革命意图。 

当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最有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 
这方 面都以 他为榜样。他们充满了极为乐观的希望。一位人文主 
义者的教皇坐在圣彼得的宝座上，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的国王统治 
着法国和英国，岛克西米利安皇帝早已是德国人文主义的庇护人， 
并对他的孙子査理，即年轻的西班牙国王，抱有很大的希望。埃拉 
斯穆斯这位公认的基督教学说巨匠，受到英国的柯列特和莫尔、法 
国的比达乌斯和勒费弗尔、德国的约翰•施陶皮茨、科克勒乌斯、托 
马斯 • 穆尔纳、耶罗梅 • 埃姆瑟、康拉德 • 穆蒂阿努斯和乔治•施 
帕拉丁的热情支持。他们都相信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因为那时世俗 
诸侯会起来阻止战争，教会诸侯会愿意暫时放弃贪欲，而且双方都 
愿意领导欧洲人民重整道德加重建纯洁的宗教。他们的愿望都很 
高，只有不发生他们都害怕的“骚动”才能够实现。在暴风雨猝起 
之际，他们中的许多人竟成了路德和路德行动的反对者。路德发 
现再没有比托马斯•穆尔纳和耶罗梅 • 埃姆瑟更为可怕的敌人 
了。象乔治 • 施帕拉丁等另一些人则成了他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埃拉斯穆斯始终都坚持他那小心谨慎的中立立场 3 他在致西班牙 
普伊主教马利安努斯 的封长 信中说，他并不喜欢路德的著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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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担心它们会激起“骚动”，但又说，他不敢与别人一起反对 
改革，“因为他担心他可能会触犯上帝”。在经过最强有力的劝说 
之后，至多能使他做到的是，攻击路德在其《论自由裁判 》 (De 
Libero Arbitrio ) 中发挥的奥古斯丁神学和吞#吐吐地表示要捍 
卫只有教会有权解释圣经的原則，以及要证明路德过分强调了人 
的行为中的“宽赦”要素。他为了尽可能地远远躲开这整个运动， 
便竭力表明他将永远依靠罗马教廷。 

他在晚年埋头于大量的文学工作——校订早期基督教著作家 
的 作品； 1536年，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完成了对奥里金著作的 
校订。他定居在卢万，后来发现这个城市对于他的安逸生活显得 
神学味太浓;于是迁往巴塞尔；后又离开那里去弗赖堡；最后再回 
到巴塞尔并死在那里。他去世之后，有人硬把他划入长期以来他 
一直害怕的那一方。教皇保罗四世却把他列在名声极坏的异端分 
子之中，并将“他的注释、注解、附注、对话、书信、译本、书籍和著 
186述，即使它们并无反对宗教和议论宗教的内容”，一律归在第一批 
“禁书目录”中。 

我们找不到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那些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都 
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他们正站在一个火 
山口的边缘，它一旦爆发就要改变欧洲的历史。托马斯•莫尔爵 
士的宗教生活的本性纯属中世纪的。柯列特曾劝他放弃早先想加 
入修会的心思，但莫尔至死都是身着一件修士穿的粗毛衬衣。然 
而在他勾画的一幅理想的共和政治图中，他将圣保罗认为在基督 
面前人人平等的琬点发展成为不应要求人人一天工作超过六小时 
的思想，并且指出宗教自由只有在没有中世纪式教会的地方才能 
欣欣向荣。这位可爱而又虔诚的年轻英国人从来没有料想到，他 
的充满书生气的幻想会被一些农民和匠人起义领袖变成为草率的 
实际思想和更草率的行动，也没有抖想到他的<乌托邦》佘在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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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515 年 ) 后的 10 年内和他自己去世 （1535 年)之前的10年里， 
给在偏僻的乡村酒店里或在村里草坪上向兴奋听众做的共产主义 
布道提供了材料。埃拉斯穆斯在他的一些较轻松和较严肃的著作 
中，对教阶制、修士会和民众的宗教生活不顾一切的大肆批评，竟 
为他一向害怕的“骚动”的领导人提供了武器；当他抱怨很少有人 
注意到他<手册》 中描绘 的真正虔诚生活的图 景时， 他也没有预见 
到 它竟会成为宣布要与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的人极其欢迎的一 
本书，而这位作者却下过要终身听从教廷的保证。基督教人文主 
义者对他所处时代的这些迹象全都一无察觉。 

没有一个人会忽视那些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一直坚持要为重整 
人类道德而努力的崇髙目的，也没有人会不想知道他们随时随地 
都在宣传正义。当我们想起，在16与17世纪，在很大程度上由于 IS ? 
教会的目的所引起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曾使欧洲受到极大的 
破坏时，就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意见，即宗教改 
革的道路主要在于对宗教生活的现状的大整顿，而不是通过宗教 
革命加以彻底改变;虽然我们痛心地认识到，由于世俗王侯的王朝 
之争、教皇与教会当权人物的贪婪掠夺和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以 
及社会上和产业界不满情绪的重大压力，走和平道路已经完全不 
可能。但使我们十分惊讶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竟象孩子那样 
夭真，似乎相信教俗合法当局会带头走这种和平改革的道路，原因 
主要在于他们带有人文主义文化修养色彩，而且又都是艺术家和 
学者的保护人。人文主义在教皇利奥十世和这位年轻的美因茨大 
主教的心目中，只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对珍贵名画、收藏的抄本和一 
些稀世书籍的享受，给予了他们欣赏贵重饰物和浮雕宝石(更不必 
说那些无大窖处的嗜好)以极大的满足，以及由他们招到朝廷来的 
那帮文人学者对他们的阿谀奉承 而已； 而这对那些更年轻的世俗 
王 悸来说，其意义还要大些9 





更可怕的是， 基督 教人文主义者对他们强烈希望的重整公共 
和个人道德的条件却无切实的认识。显示按理性原则过宗教生活 
的图画、反对教阶制度的尖锐争论、对民众宗教生活中愚蠢行为的 
辛辣讽刺，都帮助不了广大人民群众。16世纪前几十年间的群众长 
期处于鼠疫和其他一些奇异疾病的灾难之中，并又总是在担心土 
188耳其人入侵中生活。于是死亡的威胁和上天的惩罚经常出现在他 
们的眼前。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上帝答应赦免他们罪行的一种内心 
感觉，他们争相购买赎罪券、去朝拜圣地和参拜圣物，以求得他们 
渴望的宽恕 。基督 教人文主义者寄希望于贵族和知识分子的改革， 
很少引起他们的兴趣。单凭介绍按新柏拉图学派道德观准则过髙 
尚生活的言词，不能满足他们想要肯定获得拯救的强烈愿望。听 
听向埃拉斯穆斯提出的超越他能力的请求会使你 感动： 

“‘哦！鹿特丹的埃拉斯穆斯，您现在在哪 里？’ 阿尔贝 
特•度勒说。‘请看看世间权力的无道暴政，即那黑暗势力， 
会做出些什么来。听着，您这位基督的骑士 I 请您贴近基督 
的身旁向前驰骋；请您捍卫眞理，去摘取跔道者的 桂冠！ 您现 
在年事已高。我會听您许下诺言，要再积极服务两三年；我 
恳求您将这段时间用来做有利于福音和眞正基督教信仰的工 
作，幷请相信，地狱的大门，即罗马教廷，正如基督所说，是战 
胜不了您的。’”® 

宗教改革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那时驱使人民长 途跋涉 于各个 
圣地寻求宽恕的正当要求有亲身体会，又能用通俗 易懂的 语言告 
诉人民他们如何才能给自己求得宽恕，并能使人们摆脱对教士的 
畏惧和向他指明走向与上帝和解的道路。宗教改革运动需要的正 
是路德。 

1 J - ..— 

① Leitschuh , Albrecht Diirer’s Tagebuch d^r Reise in die Ni ^ derl^ndQ 
( Leipzig , 1884)， p , 84, 








第一章赎罪券论战之初的路德 


第一节为什么路德是宗教改革 
运动的成功领袖 

曾经有过种种宗教改革的尝试。大约在15世纪，博学的教会 

法学家们就曾打算通过所谓的宗教会议改革实现宗教改革。这个 
运动的领导者的诚意和才能是毫无异议的，但他们可耻地失敗了； 190 

教皇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病，但它在宗教上却从没有像它以优势外 
交挫败欲将其置于宗教会议监督下的图谋之后那样的强 有力。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试图鼓吹一种道德革新和用现行教会法惩 
处违法教士。柯列特说服英国宗教会议相信，教会掌有法律，只要 
实施之，它就包含有足以制止和控制公认时弊的条款。埃拉斯穆斯 
曾嘲笑当时低落的宗教生活，并斥之为犹太作风和异教思想。他 
们两人都是学者和天才，但都不曾触动社会的深处和奂醒一种新 
的不可或缺的宗教生活。 

历史表明，道德生活的复兴决离不开某种新的宗教剌激。所番 
的动力总是来自与冥冥世界有交往的领导者们。人文主义提供的 
教师太多了，而时代需要的是一位先知。时代获得了一位先知;他 
是群众中的一员，与群众骨肉相连;他自己过着完全保持坚定、真 
诚本色的大众宗教生活，他触探了它的全部深奧，试测了它的全部 
能量，而他那受压抑的良心最终也没有得到宽慰;后来，他终于找191 
到了通向上帝的道路，他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每一个基督教徒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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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活生生的上帝。他已经嬴得一个基督 教徒的 I ]由，并 a 过信 
得到了远比人文主义所自诩的更深刻的生活欢乐。 他 成为一位众 
人的领袖，因为他那充满欢乐的信使他排除了对教会或教士们的 
一 切畏惧一~这种畏惧世世代代压抑着人们的良心，使他成为一 
位英雄人物。人们只要注意路德,躭能看出什么是信。 

然而，决不要忘记，对路德的同时代人说来，他是个人虔诚的 
化身。所有的人都提到他早年的种种宗教灵感。他在修道院时， 
不论是他心灵中的痛苦得到解脱之前或以后，他的同道都认为他 
是虔诚的典范。后来，当他作为宗教改革家站出来时，因为人人都 
认为他是一位绝对虔诚的人，他就成了各种各样和各个阶层的人 
心中的一种力量。阿尔伯特•度勒便甚一个典型。这位大画家同 
妻子和他的女仆苏挪娜去尼德兰 （1520 年)的旅行日记 T (不过是一 
本嫌水帐，其中记着他访问过的地方和遇见的人、膳宿和旅行的开 
支、卖画的价钱以及购买书籍和艺术品的开支)告诉我们，他如何 
听说路德在沃尔姆斯定罪、这位宗教改革家的失踪和他被教皇密 
使谋杀的猜测(这个流言因此而传 a 德国），这些消息迫使他接连 
不断的祈祷、惊叹、热俦呼吁和深切哀悼，他四十六页的日记里有 
三页记的都是这些消息。他差不多把路德尊崇为“虔诚的人”、“主 
和真正基督教 偉仰的 拥护者 '“受 圣灵启发的人”，说他像被耶珞 
撖冷的祭司杀害的上帝儿子那样的、被当时的罗马主教和教士们 
192置之于死地•.这位大画家心里牢记着的一件事，就是马丁 •路德 
其人的宗教生涯。① 

路德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他一步一步地受到指引，他的同胞 
们能够从容地眼着他，不被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化所惊扰。他是自 
己同胞中的一员；在他公开的宗教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嬴得他 

① Albrecht DUrer’s Tagebuch der Reise in die Niederlande. Edited by 
Dr. Er. Leitschuh (Leipzig ， 1884), PP. 28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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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信任；他们 究全了 解池。他当过僧侣，那对一个堪称虔诚楷 
模的年轻人来说 是自然 的事。他过着典型的修道院 生活， 他的同 
伴和上级一再夸奖他。他用大家都懂的通俗语言公开讲出几乎所 
有正人君子暗暗觉察到的关于赎罪券的问题；他又逐步告诫自己 
和紧跟他的事业的同胞，一个信赖上帝的人不必害怕教皇或僧侣 
们的种种非难。他不仅 把有学 识和有教养的阶级，而且也将普通 
百姓从他们对天主教会的畏惧中解放了出来；这是真正的宗教改 
革运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只要欧洲人民仍然相信教士掌握着支 
配善男信女的精神安宁和永久幸福的神秘权力，不管这些权力如 
何模糊不清和不可思议，要得到良心的自由和公共与私人道德生 
活的革新都是不可能的。对每一个基督教徒来说，精神世界永远 
存在着忧虑和恐惧，而路德的最大贡献是他用言教和身教向普通 
人表明，他听命于上帝，而不依从于教士的祝福和诅咒。至于路德 
的因信称义学说，如他自己在他的小册子 <论一个基督教徒的自 
由>(15 2 0年)中所说，非常简单，丝毫没有中世纪教会经常制造的 
那种模棱两可。从此以后，普通百姓，即质朴的善男信女，都懂得193 
和体会出了这个道理，他们也就从对教会和教士的莫明其妙的恐 
惧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完全能够正眼看教士，很少再担心他们的恐 
吓。这是因为路德自己从这种恐惧中解脱了出来，是因为深知路 
德其人非常虔诚的群众看到他确已无恐惧感，于是就不再为此担 
心，他们也看到了路德终于成为那个被迫改变宗教思想时代的杰 
出宗教改革家和深孚众望的领袖 a 

所以，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马丁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化身, 
宗教改革活跃在马丁 • 路德而不是别人身上，宗教改革运动的秘 
史可以从他的宗教实验的记载和他的宗教信仰的发展中得到彻底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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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路德的青年时代和教育 


马丁 • 路德1483年 （11 月10日）生于埃斯莱本，后来在小旷 
城曼斯菲尔德渡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的父亲汉斯 • 路德的籍贯 
是图林根森林东北地区一个农村小镇默拉 C 莫尔城)，他的母亲玛 
加丽特 • 齐格勒出生于爱森纳赫的一个市民家庭。图林根农民有 
一个习俗，就是只由一个儿子，通常是最小的儿子，继承家里的房 
屋和地产。其他的儿子从家庭的积蓄中得到一点金钱资助后，一 
一外出自谋生路。汉斯•路德决定去曼斯菲尔德地区当矿工，曼 
斯菲尔德伯爵的方针是建造和出租小髙炉，于是一些勤俭能干的 
工人飞黄腾达起来。路德的父亲很快发了家。他起初租到一个、 
后来租到三个这种小髙炉。①他受到邻人的尊敬， 1的1 年，他当选 
为村政会议四名委员 之一； 我们还听说，曼斯菲尔德伯爵也很尊 
重他。 

早先，在路德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生活贫困不堪，路德经常 
回忆他父母亲艰苦奋斗的情景。他时常看到他母亲瘦小的双肩从 
森林里往家背烧柴。这个孩子生活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困苦、肮脏 
和粗俗的生活环境中，但由于父母亲明智的严格管教才没有沾染 
上许多恶习。他吸取了那个环境中的朴素的政治和宗教思想。他 
懂得皇帝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的，会保护抵抗土耳其人的穷苦百 
姓，慊得教会是“教皇之家”，罗马主教是一家之长。他受过使徒信 
经、十減和主祷文的教育。他常常唱如“一个小孩如此富有可爱” 
(Ein Kindeledn so lobelich), K 现在我们请求 圣灵 ” （Nun bitten 
wir den heiligen Geist) 和“基督复活” （Crist ist erstanden ) 等简 

①据近年民主德国学者的研究，到 1509 年时，路德的父亲已是-•个拥有 三个商 
炉和八个矿井的资 本家，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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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福音派赞美诗。他是一个好幻想又好沉思的儿金；他总在崽 
考那不可见的世界。他知道有些矿工在地下阴暗的角落里搞巫术 
魔法。他害怕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妪;她是一个巫婆，甚至连教士都 
怕她。他接受了关于地狱、炼狱和上帝的最后审判一定来到的教 
育。每当他注视教区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看见面带不愉之色的耶稣 
坐在彩虹上、手里拿着一柄闪闪发光的剑将要审判他，便不禁一阵 
寒颤，虽知时候还没到。他见到一群又一群香客高举十字架口唱朝 
圣歌潮水般地通过曼斯菲尔德，前往布鲁诺 • 奎尔特福特小教堂 
或维梅尔贝格老教堂。他看到麻痹病患者和残废人艰难地沿大路 
前往基夫霍伊泽去拥抱那里的木十字架，寻找治病的奇效 良方; 还 
看到许多病人前往维梅尔贝格修道院，接受圣钟响声的治疗。 

年轻的路德进入曼斯菲尔德一所乡村学校，受到一位缺乏怜 
悯心教师的无情折磨。1497年，路德进入马格德堡共命运兄弟会 
举办的学校，在那里待了一年。接着，进入爱森纳赫的圣乔治学 
校，修学三年。他是一个“穷学生”，就是说孩子可以免费住宿和接 
受教育，但必须在教堂唱诗班里唱诗和沿街叫唱乞食。整个爱森纳 
赫城都对虔诚的伯爵夫人圣伊丽莎白着了迷，这位伯爵夫人抛弃 
家庭生活和一切尘世的欢乐以博得一个中世纪圣徒的名声。爱森 
纳赫有九所男女修道院，其中大多数始建于圣伊丽莎白 时代； 她的 
种种善行镌刻在路德在唱诗班唱诗的那座教堂的窗 子上； 他常常 
和伯爵夫人所建修道院里的僧侣交谈。这个孩子几乎不知不觉地 
被中世纪宗教生活的复兴吸引住了，而宗教生活是那个时代很受 
欢迎的宗教力量。路德熟悉福音派古老而质朴的虔诚，但这一次， 
这位被传记作家们说成是科塔夫人①的贵妇家中的高雅的虔诚， 
则是他至今未曾见过的。这个孩子对这种虔诚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在其影 响之下他天生 的开朗性格得到了舒展。然而，它没有触 

①路德的亲戚，路德在爱森那赫求学时住在她的家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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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的宗教信仰。他说过，他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听到他的女±人 
竟然在敬畏主的时代说，世界上没有比夫妻恩爱更可爱的东西了。 

路德在爱森纳赫住了三年以后，进入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爱尔 
福特大学 （1501 年)。这所大学由爱尔福特市民创建于1392年, 
市民们为有他们自己的大学、特别为它远远胜过诸侯建立的其它 
学术中心而感到非常自紊。在爱尔福特，学术研究与市民生活互 
相绪合，这是其它大学城所没有的。大学生毕业之日，照例是城 
市的喜庆佳节，市政官员和校领导们并肩参加毕业游行。路德告 
诉我们，当他头一次看见游行队伍中出现穿着新学士服的新毕业 
1^6生时，他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幸福。爱尔福特大学与 
教会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许多教皇曾賜给它种种特权；德国大主 
教，即美因茨大主教是它的名誉 校长； 它的许多教授享有教会俸 
禄，或者就是 偺侣; 每个系有一位监护圣徒 保护； 教师们必須宣誓 
决不讲授违背岁马教会教义的内容；费尽心力以防出現和传播异 
轔邪说。 ‘ 

爱尔福特大学学生受到的各种影响，比德国其它任何学府要 
多得多。那里的神学代表了一种比较新型的经院哲学，即苏格兰 
振哲学。那里的哲学讲的是奥卡姆的成廉的唯名论，成廉的髙足 
加布里垛尔 • 比尔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由尼古拉斯•德•莱 
按死于1340年)最先采用的圣经讲解法,在爱尔福特由继起的 
有才华的教师们长期坚持。人文主义早就敲开了它的大门，尚在 
路德时期爱尔福特的“诗人”学社已很闻名。韦塞尔的约翰曾在爱 

①尼古拉斯生于诺轚第的莱當村,是希伯来语圣经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用下 
列的对句解释公认的圣经四重 意义： 

“文字教诲你事功 ，寓言教诲 你相信 何亊， 

伦理学教诲你从 事何亊，解释神秘教 诲你知所适从。” 

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担任神学教授以后常常采用他的注释，并承认受惠非浅，但下述 
说法未免太过分： 

“琴不弹，路德不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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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福特任教达 15 年之久（14 45 — M 6 0 年〕，他那强烈的反教士学 
说留给这所大学的影响并未消失。路德告诉我们，时时有胡司教 
义的宣传者出现在学生中，向他们暗暗传播其荒诞的、反教士的基 
督教社会主义。教皇的使节仿佛充当解毒剂，也常来到这里，他们 
的庄严豪华乃是罗马教会权力的明证。 

路德被送往爱尔福特学习法律，在哲学系受过必要的初级训. 

练。这位年轻的学生刻苦学习规定的课程。他说，经院哲学使他197 
很少有时间学习古典作品，根本无法去听人文主义者讲课。可是， 

他私下挤时间阅读许多拉丁语著作，也学习一些希腊语作品。维 
吉尔和普拉图斯是他喜欢的作家，西塞罗使他陶醉，他还读过李 
维、特伦克和贺拉斯的著作。他似千也读过普罗珀提乌斯、珀修 
斯、卢克里提乌斯、提比略、西尔维乌斯 • 伊塔莱库斯、斯塔提乌斯 
和克劳迪的作品选。然而，他从来不是人文主义者组织的成员，他 
下功夫研究宗教问题，更倾心于实践。 

有关路德学生时代的有限材料说明，他是一个学习刻苦、生气 
勃勃和和蔼可亲的青年，并且谙熟音乐。他的同学称他是“哲学 
家”、“音乐家”，提到他揸长弹琴、歌唱和能言善辩。他在极短的时 
期里取得了好几个学位。1502年获学士学位„ 1505年获硕士学 
位。父亲为儿子的成就髙兴，寄给他一本<法典 》(Corpus Juris ) ^ 

为珍贵的礼物。他很可能已攻读法律系，佴突然进入了属于奥古 
斯丁隐修会的爱尔福特修道院。 

路德的这一行动如此突然和出人意外，以至当时有人认为有 
义务作出种种解释，此类解释又被编成传奇性拫导。①路德自己告 . 

" ①当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由于一个同学突然死亡，路德终千决定采取这一行 
动。对于同学之死，还有许多说法。奥尔盖尔指出，仔细研究爱尔福特大学档案后发 
现，路德的一个挚友温德塞姆的赫罗奈稼斯 • 庞茨，与路德同窗攻读硕士学位，在考试 
结東前突然因胸瞋炎死亡；路德获硕士学位几周以后，他认 i 只的另一位有希望的同学 
也死于瘟疫。三个月后，爱尔福特又发生瘟疫。就在第二次出现瘟疫后不几天，路德 
加入奥古斯丁隐修会。见 Georg Oergel，Vom jungen Luther ( Erfurt , 1899), 
pp. 35 —41 。 


ITS 



诉我们，他进入修道院是因为“对自己产生了疑惑”，又说在他这件 
198 事上“疑惑造就惮侣”的谚语是正确的。路德又说他的决定是突然 
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决定会使他的双亲伤心。 

什么是 疑惑？ 如今我们总是倾向于想到才智上的难题，而路 
德的疑惑常常被认为是他在爱尔福特与人文主义思想接触中产生 
的自我反省。但是,这种思想即使在那个时代并木陌生，可对路德 
• 来说则是新奇的。他本性纯朴虔诚，务实而不尚空论、敏感和富于 
想像。他善于思考抽象问題，然而影响他行动的还是那许多图画。 
他留下一套有案可査的图画，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图画给他的印 
象倉 益深刻难忘。它们有助于掲示他的内心斗争史，也告诉了我 
#1 躯使 他进入修道院的疑惑究竟是什么。例如，曼斯菲尔德教堂 
窗户 上那福面带不偷之色的耶妹坐在彩虹上，手握闪闪发光的剑 
正要审判恶人的®画;还有马格德堡神坛上的那幅图画，画着一只 
驶向天际的大船，船上除教士或僧侣外别无他人，许多俗人淹死在 
海里，或被稳坐船上的教士和僭侣掷去的绳索救起；安哈特诸侯 
为拯救其灵魂甘患为僧，他弯曲的背上驼着乞食袋行经马格德堡 
大街那幅图画栩相 如生； 装饰在爱森纳赫教堂窗子上的圣伊丽莎 
白的故事;爱森纳錄一个年轻的加尔都西会修士，那是路德认为曾 
与之交谈过的最神圣的人，然而他的身体因他的苦修竟折磨得像 
一个真正的老人;爱尔福特一位教会显要，他拥有二十二处采邑， 
路德时常看见他骑着马庄严地行进在游行大队里，他以生活放荡 
闻名而临死时狂_乱叫地倒在室内，死时的情景可怕吓人。路德 
199疑惑，如果他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否会做他相信为拯救灵魂 
而应做的事。这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僧侣并隐身于修道院的原因。 
地狱里血红的火和炼狱里苍白的幽灵，它们永远是但丁天堂里的 
背景，从童年时代起就灌输到路德的心灵里。如果他活在这个世 
界上，他能够避免这一个结局而获得另一个出 路吗？ 他疑惑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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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于是进入了修道院。 

第三节 爱尔福 特修道院时期的路德 

这是奧古斯丁隐修会的一个修道院，该会可能是在16世纪最 
初几十年最受普通德国人尊敬的修士会。那里的修士是如前所述 
的①中世纪迷信复苏的最好的典型。如果以为由于他们采用了奥 
古斯丁的名字，他们就深切了解这位杰出的福音派拉丁语神学家 
的神学，那是错误的。他们的神学领导人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 
学派。1505年，当路德进入爱尔福特修道院时，那里有两位神学 
教师，一位是帕尔茨的约翰•金瑟，另一位是诺伊恩基兴的约翰 • 
纳廷。前者因其著作毫无保留地支持教皇的绝对权威，支持不彻 
底忏悔论 ( Attrition ) 和教皇赎罪券的功效而广为人知。路德不可 
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在1507年由于年老体弱而退休。 © 约翰 • 
纳廷虽然在修道院外鲜为人知，但却是一位有才华的、严格的老 
师。他是加布里埃尔 • 比尔、彼得 • 达艾利，以及他俩的共同老师 
奥卡姆的威廉的热烈追随者。他从不愿孤立地研究圣经。“路德200 
兄弟”，他有一次对路德说，“把圣经放在一边吧；去读些老导师 
的书，他们会告诉你圣经的全部精华；只读圣经将使你心绪不 
宁。”®后来，他指示路德在他的教区里禁止研究圣经。④正是他促 


① 详£上第127页。 

② 在<剑桥近代史>中我写的关于路德的那一章里，第2卷第 1 M 页，注释不确 
切。我在那里过分强调帕尔茨的约翰是“路德本人的老师”。诚然，帕尔茨的约翰教过 
路德神学，但路德在校的后两年约翰住进修道院。路德的实际导师更可能是纳廷。 

③ 在 Tischrecien ( Preger , Leipzig , 1888)， i . 27 中这段话说成是出自巴 
塞洛米厄斯•尤辛根。尤辛根被错当成是路德在爱尔福特修道院中的老师。1512年 
前，尤辛根未进该修 道院。 他是爱尔福特大学的，而不是修道院中的教授 o 

④ N . Selneccer , Historia ... D . M . Lutheri : “Jussus est omissis Sacris 
Bibliis ex obedicntia legere scholastica et sophistica scripta .” （他奉命出于服 
从忽略圣经阅读和巧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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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路德反复阅读比尔、达艾利和奥卡姆的著作，直到能大段大段地 
记住；他教导这位宗教改革 家把奥 卡姆当成“他的亲爱的师长。”纳 
廷直到15：29年逝世之前，一直是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但路德 
常常以尊敬的口吻提到他，称他是“一位不重僧衣的真正基督 
信徒。” 

路德不是为研究神学而是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才进修道院的。 
神学研究是该修道院的必修课；立志钻研神学是他入院誓言的内 
容之一。他勤奋学习神学，深得上司的喜爱;他学习勤奋乃因他是 
个谦恭的僧侣。他的上司给他留下的印象比他的传记作家们所了 
解的要深刻得多。路德与其他站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列的领导人相 
比，他身上的经院哲学家的气息多于人文主义者的气息。他后来 
的某些主张，特別是他的圣餐理论，就是来自他在修道院中对达艾 
利和奥卡姆的研究。然而，在他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題即如何拯救 
他的灵魂、如何博得上帝的宽敵上，这两个人对路德的障碍多于帮 
助。他的许多老师可能是奥古斯丁隐修会的修士，但对奥古斯丁 
的经验神学知识却寥寥无几。他们属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极端 
201贝拉基派①，他们的结论是人一定能够自己拯救自己。路德试图 
用中世纪晚期流行的最严格的禁欲主义去解决这个问題。他实行 
斋戒并鞭笞自己，采用一切传统的节食方式，甚至还发明新的，但 
都无济于事。他很久以后说，一个醒悟的人要靠义举得到安息，他 
站立的地方下面是不停流动的散沙；他必须做一个又一个的善行， 
接连不断以至无穷。路德不知不觉地经历了奥古斯丁的所有经 
验，正备尝那位杰出的非洲人受过的同样折磨和苦恼。他懂得了， 
一个人的善行只能以上帝的善行而不能用其邻人的善行来衡量， 


①贝拉基 （: Pelagius ， 约360—约430年），不列颠神 学家， 主张人行善或为恶 
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并非主的恩典，否认原罪说，遭到奥古斯丁的激烈攻击，被斥 
为异網。——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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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的罪恶不应与他邻人的罪恶相对比，而应与上帝的义相比 
较。他研究的神学都告诉他，上帝的宽赦只有通过告解礼才能获 
得，而告解礼的前提是对罪的痛悔。但由此出现了一个难.题。较 
老的又确是较完美的神学认为，这种虔诚的痛悔必 须基于 对上帝 
的热爱。他有没有这 种爱？ 上帝总是以一位严厉的最高审判官出 
现在他的面前，无情地严惩逍遥法外的违法者。他必须自我忏悔， 
承认有时几乎厌恶唯名论哲学家加以神化的专横意旨。修道院首 
席神学家，即帕尔茨的约翰讲授的较新的神学则认为，痛悔也可能 
不够彻底，而这种不彻底的悔悟会改变告解礼本身的悔悟。路德 
无休止地坚持这个圣礼使他的上司感到厌烦。稍微违反修道院的 
清规戒律就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他必须立刻忏悔并履行忏悔式，直 
到允许这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停止忏悔为止，尔后他又犯下了必须 
忏悔之罪。他的同伴都认为他非常虔诚。他们以僭侣式的习尚称 
赞他，在附近所有各修道院中，甚至远到格里马，男女修士们都在 
谈论爱尔福特修道院里的这位年轻圣徒。其时，这位“年轻圣徒_ 
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应处绞刑的人”。在1518 
年，内心冲突的岁月已经过去，路德在他的作品里告诉我们，他内 
心经受的极度苦楚，非笔墨所能形容 。① 他有过短暂的快慰，但倏 
忽即逝。负责指导见习修士的教师曾对他良言相劝；一位年长的 
同伴时时刻刻安慰他。当教区代理主教约翰 • 施陶皮茨视察修遒 
院时，注意到暗中倾轧的迹象以及这位髙顴骨、瘦身躯、两眼炯炯 
有神又显出失望的年轻僧侣的真诚努力。他尽力探明他心中的疑 
虑。他取消了纳廷禁止路德阅读圣经的命令。他鼓励他去读《圣 


①现代罗马天主教徒们把所有这些说成是一个年轻精神病患者的自作自受* 
他们显然忘记了这个事实，即最伟大的德国中世纪神秘主义者、被罗马教会尊为圣徒 
的亨利 • 祖佐也有类似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在当时人看来是非同一般的虔信的结 
果。 


179 



并送他一本 < 教义注 _» 或修道院教规集注，书中大量引用著 
名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话作解释，许多疑虑顿时被虔敬的寓言所 
打消。此外，他极力劝他要成为一名《圣经>“本族语化”和“引用经 
文的能手”，即成为一个遇到疑难不满足于种种注解而亲自搜集相 
应段落和能举一反三的人。但是，这在开始时收效 甚微。 最后 ，施 
陶皮茨 终于发现这位年轻人的真正的疑难之处，便给予具体而又 
经常的帮助。他向路德指出，他如能非常正确地将人类的罪恶与上 
帝的圣洁相比较,就能用上帝圣洁的髙度去衡量人类罪恶的 深度； 
假如他能用上帝的义克服人的罪恶和孤立无援，他就是遵循了最 
203虔敬、最真诚的 本性; 然而，如果他将这两种观念#永远”对立起来， 
那他就错了。.他接着 解释说 ，按照上帝的许诺，人只能在耶稣基督 
身上并通过基督获 得上帝的义。上帝已许诺人能与他保持友好关 
系;全部的友 情是以 个人的信赖为基础的，信徒对已经作出许诺的 
上帝的个人信赖，使人产生与上帝的友情，而人正是通过这种友俦 
得到属于上帝的一切。没有这种个人的信赖或信，一切圣事，救世 
主的道成肉身和受难，上帝之道和种种圣礼，虽都确凿无疑，但却 
是人的外在之物，不能真正得到。然而，当人信赖上帝和上帝的许 
诺,当信赖或信促成的友情一旦建立,被上帝信赖的人就能真正得 
到上帝的许诺和友情。义人都靠信生存。这些思想对路德起了作 
用 ，帮坤他逐渐达到内心的平安。很久以后，他对施陶 皮茨说 ，正 
是他使他茅塞顿开，看见一线光明。①最后，个人启示的强大力量 
使他看清了信徒与上帝的真实关系，那思绪烦乱的心灵才得以安 
宁。这突如其来的启迪，即改变他整个生活的个人启示，是他在修 
道院的小屋里读。罗马书> 时得 到的。保罗得到启迪是在他骑马赴 
大马士革的路 上；© 奥古 斯丁是躺在米兰花园里一棵无花果树下 

① 见路德 的< 解答》之序言。 

② 据 < 圣经•使徙行传》第 9 敢第 4 节，在去大 马士革 路上得到启迪的不是保罗， 
而是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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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弗朗西斯是在阿西西下游平原上的波蒂翁丘拉小教堂俞 
面石板路上忧虑不安地走着时得到的，而祖佐得到启迪是他早晨 
坐在桌旁之时。个人的启示通过不同的话语说出来:对保罗，是说 
“你为什么逼 迫我？ ”;①对奥古斯丁，是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⑧对弗朗西斯，是说“腰袋里不要 
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 
杖”;③对祖佐，是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④虽然话语不同，204 
但支配人们的个人启示则是相同的，那 就是: 对借耶稣基督显身的 
最仁慈的上帝的信赖，促成了与上帝的友谊，与这种友谊相比，其 
它一切均无足轻重。时代渴望有一个新的宗教动力来推动道德生 
活的复兴，而路德与冥冥世界的这种接触，使他适合于担当那个时 
代所要求的人民领袖的任务。⑤ 

无法肯定路德的内心斗争究竟延续了多长时间。种种迹象表 
明，他的内心斗争继续了两年，直到他1508年去维滕贝格前不久 
仍未达到内心的平静。斗争的剧烈和真诚关系到他一生。尽管他 
深信自己软弱和有罪，他仍然与上帝为友并体验到上帝的爱，这成 
为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一个普通人，能将这事实当作磐石 


① 《使徒行传第9章第4节（原注误作第8 章第 4节 h 这里的保罗应是扫 

罗。 -译者 

② 4罗马书: s 第 13 章 14 节。 

⑧《马太福音 h 笫 10 章第 9 节。 

④ 《箴言 h 第2章第1节。 

⑤ 哈纳克的《敎义史》第74卷 (1898 年 ，伦數 ，英译本） 写道： “如果我们 回顾自 
奥古斯 丁时代 起的西方男女，由于他们所具有的气质，历史称他们为杰出的基督教徒， 
我们现在也常有同样的典型。我们看到他们确信自己有罪，完全否定自己 的力量，只 
信赖上帝的恩典，信赖在他们心目中以基督的谦卑出现的“仁慈的上帝本 人”。这神心 
理变化无穷，但基本类型相似。虔诚的罗马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都在传道和教诲中接 
受这种心理状态的教育》青年基督教徒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接受训练，而且全部教义与 
这种心理一致。它常常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即使在它仅被当作他人的经验传播的地 
方也不例外，以至任何人只要与它接触，便永远不会忘怀。它白天像云柱，夜晩像火柱 
一样始终伴随着他。谁若以为他久已摆脱了它，仍会发现它又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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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靠； 有 了这样 的依靠 ，他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也能成 为一个 
可给他人 以力量 的人。其 它一切 之事，虽-时似乎被视 为可敬 
和神圣的，如以后并不能惊扰路德的宗教生活，就可证明是不可靠 
的，除非这件事始终困扰着他。不管怎样，暂时似乎没有任何问 
題。内心的变化丝毫没有改变客观事物。他仍归相信教会是“教 
皇之家”;他承认天主教会的所有惯例和习俗——它的弥撤和它的 
圣物，赎罪券和朝圣，教阶制和它的修道生活。他仍然是一个僧 
侣并相信他的使命。 

路德继续他的神学研究。他特别专心致志于研究伯纳德，他 
在他的题为“所罗门之歌”的讲道中发现有使他感到慰藉的，那种 
信徒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相同思想。他开始显示出他是一位一心扑 
在事业上的实干家。施陶皮茨和他的上司委托他为修士会处理某 
些棘手的事情，并暗中准备提拔他。1508年，他和其他几位僧侣 
奉派从爱尔福特前往维滕贝格的一个小修道院，支援那里的一所 
规模较小的大学。 


第四节路德在维滕贝格的早年生活 


约在16世纪初，萨克森选侯与埃内斯廷家族的首领、智者弗 
里德里克，决定在他的领地里创办一所大学。弗里德里克自从在 
格里马上中学时认识了奥古斯丁隐修会的修士以来，便一直与他 
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代理主教约翰 • 施陶皮茨和梅勒斯塔德特的 
波利希博士是他的主要顾问。几乎可以说，这所新大学从创立之初 
起就是属于路德所加入的僧会的教育机构。施陶皮茨本人就是一 
位教授和神学系系主任；另一位奥古斯丁隐修会成员是艺术系系 
主任；该隐修会的保护神圣母马利亚和圣奥古斯丁也是这所大学 
的保 护神; 圣保罗是该大学神学系的保护神，他改宗基督教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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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里要举行专门的庆祝，作布逬弥撒 ，该 校校长（波利希博士) 
和全体教师都出席。 

这所大学基金很少。萨克森选侯的领地不是一个富庶的封 
邑-,南端确实有一些采矿业，茨维考还是一个巨大的纺织业贸易中 
心，但大部分城乡居民靠落后的农业为生。选侯的宫廷财力有限。 
几年前靠出卖赎罪券得到一笔款项，弗里德里克禁止这笔款项转 
移出境，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万圣教堂（卡斯特勒教堂〕的教 
产用于支付一些教授的薪金，其他教授则是无偿服务的奥古斯丁 
隐修会的修士。 

维滕贝格与其说是一个封邑的首都，不如说更像一个大村庄。 
1513年，它仅有3000居民和356个纳税户。大部分住房是草草 
涂以泥土的木屋。维滕贝格城位于德国的正中央，然而远离任何 
大商路•，这里大多数居民的血管里流着文德人 ® 的血液，懶散而放 
纵。城郊景色不美，四周都是贫瘠的土地。总而言之，这里几乎不 
宜兴办一所大学。然而，该城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手里买到了帝 
国特权，并于1502年10月18日正式创建了维滕贝格大学。 

一两位名教师曾受聘来这所新大学任教。施陶皮茨从他的 
修会的许多修道院里招收年轻有为的僧侣入学，头一年该大学的 
名册上登有416人的姓名。这个数字好像有些不真实，因为1505 
年夏季学期时学生数已逐渐减少到56人。虽然如此，施陶皮茨仍 
鼓励弗里德里克坚持。 

为了支援这所年轻的大学，将路德和一些僭侣从爱尔福特派 
往维滕贝格修道院。路德被安排教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和物理 
学。这是一项他所讨厌的任务，但无论对修道院里的僧侣或维滕 
贝格大学都是不能说的。施陶皮茨一直极力主张他去研究神学, 
以便他担任这门课程。 于是，路德开始系统地研究奥古斯丁。他 

①西斯拉夫人的一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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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也开始讲道。他第一次讲道是在一个长 3 0英尺、宽20英尺 
涂着泥土的古老木结构的教堂里。他向僧侣们讲道。校长，即波 
利希博士，有时来听他讲道，并向萨克森选侯谈到这位目光炯炯和 
思想奇特的年轻僧侣。 

他的工作由于他的修会因公务派他往罗马 （1511 年秋）而一 
度中断。选拔他去是个极大的荣誉，路德也有这种感觉;但也许不 
清楚，他是否曾更多地想到他将作为一个虔诚的香客访问圣城，并 
且可以利用他相信能在那里得到的特殊宗教荣幸。当他到达了目 
的地并首次瞥见这座城市时，他喜出望外地举起双手 喊道: “我向 
你致敬，神圣的罗马城，你由于殉教者的鲜血而非常神圣。” 

完成公务以后，他便以一个虔诚的香客参观这座圣城。他访问 
了所有著名的圣地，特别是那些与出卖赎罪券有关系的地方。他 
认真听取展示给香客的圣物的全部介绍，并完全相信讲给他听的 
一切。他想，如果他的双亲死了，他将向他们担保他要在某些小教 
堂里作弥撒以使他们免受炼狱之苦。据说，只是有一次，他起过反 
抗之心。他缓慢地跪登“斯卡_桑塔” C 一座真正的中世纪式的楼 
梯)，据说这座楼梯有一道道 d 阶通往耶路撒冷彼拉多的房间，石 
阶曾是我主用脚踏出的。爬了一半，他心里出现一个 想法： “义人 
必靠他的信而生”，他站立了起来，然后慢慢走下来。他像他以前 
的成千上万虔诚的德国香客那样，看到道德败坏玷污了这座圣城 
——心地不正的教士嘲弄他们履行的神圣宗教仪式，教会的显贵 
则公开犯罪。他看到并惽恨这种道德沦丧，此情此景铭刻在他的 y 
脑海里。然而，他的家庭和修院教育，却使他暂时頋不上惽恨，反 
倒沉湎于对昔日英勇殉道者的怀念之中，并把他们的遗物看作神 
的恩典的宝库。以后，正是回想起罗马教廷的腐化堕落，才使他坚 
定了决心，面对笼罩着圣城的伤感倩绪。 

1 S 1 2 年初夏，路德返回维滕贝格，他的代理主教送他去爱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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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修完神学博士学位的课程 Q 他毕业时获得圣经学博士学位，立 
下维滕贝格大学的博士誓言，要全力捍卫福音真理，并被任命为维 
滕贝格大学评议会的成员，于三星期后继施陶皮茨任神学教授。 

路德仍是一位真诚的僧侣，他毫不怀疑他的使命。1512年，他 
担任维滕贝格修道院副院长，并于1515年任领导迈森和图林根十 
一座修道院的教区副主教。然而，他这方面的生涯可能被忽略了。 
实际上，他在维滕贝格大学担任神学教授的工作，对他这位宗教改 
革家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节路德早年教授的神学课 

路德的神学课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但并不是因为他与爱尔 
福特大学的老师在神学上有任何意见分歧。没有人会认为这位年 
轻的维滕贝格教授有任何异端思想。他的见解非常实际，他相信 
神学在指引人们寻求上帝的恩典方面是有用的，并且可告诉他们 
如何通过信赖与上帝建立友谊，使他们能终生偷快地服从上帝及 
其训诫。爱尔福特和其他地方的经院神学家们，并没有把神学看 
成是这种实用学科。路德认为神学应当讨论这类问题，并且知道 
他在神学方面的主要兴趣就在这方面。此外，如他所说，他认为他 
自己特别适宜于讲解圣经。所以，像约翰 • 科列特那样，他开始详 
细讲解圣保罗的《使徒书 >和《诗篇 

路德不大懂希伯来文，他讲课时使用拉丁文圣经。他的书桌上 
摆着一部印刷行距很宽的大号圣经，他在行间写上讲课标题。现 
在，这书还有几页仍保存在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可供研究。① 


①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藏有略德讲授《诗篇》时使用的拉丁文诗篇（拉丁文荃 
经 h 该书系约翰 • 格罗南贝格1513年在维滕贝格印刷，页边空白处和印刷行间里有 
略德写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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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尼古拉斯•德 • 莱拉的一些注释，还从奥古斯丁、伯纳 
德和格尔森 ® 等人论述实际宗教②的著作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他 
210的讲课带有实验性。他的出发点是人皆有罪，信赖上帝的许诺就有 
可能获得赦罪和与上帝同在的感觉。我们从头寻找什么是后来发 
展成为路德神学中主要思想的萌芽。人们都从他们自己的任何是 
非曲直中解脱出来；上帝的恩实际就是表示于基督的使命和功 
德中的上帝的仁慈•，它必须同时宽恕罪恶，也是上帝许诺的 实现； 
人的信就是信赖基督的历史功德和上帝的确实存在。这些思想大 
部分是用当时正规的经院神学用语表述的。它们变得清楚具体了， 
体现于构成路德学说共同基础的一系列主张中。这些主张 是：人 
通过上帝的慷慨恩典获得 赦免; 人一旦得到上帝數免的许诺，他就 
变成一个新人 •，这 种教免惑就是新的圣洁生活的开始;信的生命力 
躭是基督教精神的 内涵； 法律和福音之间的矛盾多少是带 根本性 
的： 外在的和可见的教会与理想教会之间确有不同，后者应像奧 
古斯丁那样用它对上帝的精神和进德关系予以说明。所有这些思 
想，将学校里不加批判讲授的传统神学，完全抛到一边。 

~~ ® 路德^益于 f 尔森〔耶安 • 卡尔 利尔， 1363年生于 省靠近 拉恃尔的一个 
名为格尔森的小村庄，有些人相信他是《师主 jRKDe Imitatione Christi ) 的作者〕一 
亊 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估计部分原因是，路德自己声称大多数经验论神学家， 
包括奥古斯丁在内，当论及觉 釀者的 内心斗争时，大多 把重点 放在濂于肉 体诱* 的弟 
部分冲突上;格尔森则把自己的学说限定在那挂纯厲樁神的冲突方面。当路德在修逋 
故里心灵极度痛苦时，他仍是一个过着人类洁白无瑕生活的年轻備侣，无可优虑，无可 
指责 f 而奥古斯丁，一位中年的修辞学教授,却长期过着罪裹的纳费生活。 

/② 通常都说,路德利用了从形形色色作家著作中找出的 “神秘 主义的”段落，然 
而“神秘主义的”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它常常用来表示个人的或一人的虔诚*或是 
表示与有教会之称、有表面施恩手段的宗教团体那种有意识的宗教生活相对的个人宗 
教信仰。不过，这些都不是在很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在我看来，主要的问 S , 即使在 
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中，不外乎是怎样在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鴻沟 t 架起一座桥槩，而 
在宗教改革派神学中，问題是怎样沟通有罪的凡人和正义的上帝。因此，神秘主义“倾 
向”于把罪恶当成缺陷，而在宗教改革派神学里，罪恶通常是邪恶势力，通常也包括罪 
恶的思想。从路德沉湎于上帝这个童义上讲，他不是神秘主义者，因为他希望“通过” 
基督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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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和 1516 年，经过比较彻底地研究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德 
国神秘主义者的作品，路德开始发现他不能使用经院神学的传统 
语言去表达他希望表达的思想，经院神学用语表示的思想与他要 
阐明的有很大的不同。他试图寻找另一套表达词语，路德守旧的 
特征是，在神学用语上，如后来在宗教惯例和仪式上那样，他宁愿 
保持使用通用的表达法，除非他能自然地加进他的福音派思想。 ® 
一旦发现经院式用语总是不适合他的目的，他便转向深孚众望的 
神秘主义作家，在那里找到了丰富的语言宝库，用以表达他那有缺 
点的人向善的思想。随着语言的这种变化和与之相关的变化，我 
们发现路德开始很少高度评价“表面上”出家的僧侣生活。归根到 
底依赖上帝而不是依赖人的命定论思想（不是指一种抽象的形而 
上学，而是就信徒的整个生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已越来越 
突出。这里，迄未发现有任何批判或否定当时流行神学的意向。 

最初的“自觉”反抗迹象大约出现在1516年中期，特别是在实 
践方面，而不是在神学理论方面。它们始见于1516年7月的一次 
关于赎罪券的讲道中。缺口一旦打开，便扩大开来，直到路德能将 
“我们的神学”②（路德和他在维滕贝格大学的同事所讲授的神学） 
与在其它地方，特别在爱尔福特大学讲的神学相抗衡为止。前者阐 
明奥古斯丁的学说和圣经，后者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据。1517 
年9月，路德揪起一场标准的神学革命，撰文直接反对“经院神 
学”；他宣称它本质上是贝拉基思想掩 盖了輿 古斯丁的恩典论观 
点；他为经院神学忽视讲述信和内心的义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惋 


① 当然，从一开始路德使用的语言就有强烈的个人特征。举一个例子，在《诗 
篇》第84章第4节有一个 注是: “圣经对于信徒，疣如萆地对于牛、房屋对于人、鸟巢对 
于鸟、岩石对于羚羊、河流对于鱼那样， 

② 这个说法是有趣的，因为它表明路德的影响至少使两位同事改变了观点。尼 
古拉斯 • 阿姆斯多尔夫和卡尔施塔特的安德烈_博登施泰因已去维滕贝格讲授经院 
神学，阿姆斯多夫作为那种旧神学的代表人物还享有很大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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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憎•，他还感到檢惜的差，经院神挙鼓 _ 人们用购买赎 罪套的 办法迹 


避罪有应得的惩罚，而不规劝他们去作每-个真正基督教徒生活 
中应有的内心杆悔。 

路德正是在其宗教信仰发展的这个有趣时期感到自己不得不 
公开反对在德意志出售赎罪券。 

1517年，路德已成为维滕贝格的一个有影响的传道士和教师。 
在他当上该城教堂的传道士以后，他每周在郞里的讲坛上布道多 
次，尽力使“纯朴的萨克森人”理觯自己。他成了一位杰出的传道 
士，并且像所有杰出的传道士那样，以髙级宗敦权威的口吻在民众 
面前痛斥罪恶盛行，哀叹世风日下;他说信仰宗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说宗教不在于举行表面渔重的仪式•，说罪恶感、感受上帝的思 
典、敬畏上帝和用对上帝的爱克服对上帝的敏畏，也全都是一次次 
的经验。 

路德讲授的讲解性课程，仿佛是重新发现了圣经。思虑重重 
的维滕贝格市民，都像学生那样到大学来听他讲课。讲课人的名 
声四处传播，来自德国各地的学生挤满了这所偏僻的规槟很小的 
大学，就连萨克森选侯后来也为他的学府和那位使它繁荣昌盛的 
人感到骄傲。 

这样的一个人 ，一 旦发现他所相信的，对上帝让其掌捏心灵的 
人民来说,竟是道德敗坏的渊源，便不可能再保持沉默。这就是路 
德终于成为一位宗教改革家的原因。 

在此之前，他是一位恭顺的僭侣,孜孜不倦地完成交给他的工 
作，得到上司的髙度评价，努力不负人们对代理主教的期望，并被 
公 iX 是一位文静而又非常虔敬的人。他的性格坚强，坦率，丝毫没 
213 有堂吉诃德的气味。当然，他看到了当时宗教生活中的许多堕 
落现象，并至少参加过一次商讨改革方案的会议。他当时 C 1512 
年在莱茨考)声称，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从每一个人开始，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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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宣讲真正福音所点燃的信的新生心灵里。 

第六节赎罪券贩子 

促使路德放弃其隐修生活的是教皇利奥十世提出、由美因茨 
大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经营的一桩赎罪券买卖。约翰 • 特泽 
尔，一个多明我会僧侣，受阿尔贝特的委托，为他兜售被称为“教皇 
券”的赎罪券。当时宣布，出卖赎罪券所得之款将用来修建圣彼得 
大教堂，作为这位伟大使徒的坟墓;据说，他长眠在罗马某个墓地 
里。 

赎罪券販子进入德国城市时，一般都受到隆重的接待。一位 
目击者弗里德里克 • 梅库姆(迈科尼乌斯)这样地描写特泽尔进入 
萨克森公爵辖区安娜贝格的情 形说： 

“当这位代理人或赎罪券销售员到达这座域市时，以写在 
金线丝绒上的宣传赎莽券的教皇训令为前导。所有的教士和 
僭侣、市政会成员.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全城男女，排成一 
长队，手持旗帜，举着蜡烛，高唱歌曲，出来迎接他。接着，钟 
声齐鸣，风琴齐奏，人们护透他到主教堂去。主教堂中央坚起 
一座红十字架，教皇旗迎风招展。简而言之，人人会以为他们 
在接待上帝本人。” 

接着,这位代理人开始布道，大肆颂扬赎罪券，宣称“天国之门 
已经打开”，并宣布开始出售赎罪券。 

许多德国诸侯对这位赎罪券販子并无多大兴趣，萨克森选侯 
弗里德里克已经禁止特泽尔进入他的辖区。但是，萨克森的埃内214 
斯廷(选侯辖区）和阿尔贝廷 C 公爵辖区）土地犬牙交错，以至这位 
代理人不必真正越过边界就能轻而易举地号令萨克森选侯辖区里 
的全体人民。在萨克森公爵辖区两边几里远的策布斯特，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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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滕贝格东边几里远属于马格德堡地区的尤特博克，已经竖起“红 
十字架”，人们出城前去购买赎罪券。路德认为这项买卖会伤及市 
民的道德风尚和宗教生活；而他得到的有关这位赎罪券販子的布 
道和讲话的报告，看来带有他认为是欺骗和亵渎神明的内容。他 
找到美因茨大主教给其代理人介绍信的副本，他越发义愤填膺。经 
过反复思考和内心的极度痛苦之后，又有许多好友极力麩促他出 
面干预，他才决定起来抗议。他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之后，便谨慎而 
果敢地去做，这正是此人的性袼特点。 

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 C 卡斯特勒教堂）一直与维贝格大学有 
密切的关系。它的受俸神甫也是学校的 教授； 它的大门也当作公 
布重要学术文件的布告牌；当时很多公开的学术“辩论”通知，也经 
常出现在那里。在11月1日一年—度的万圣节那天，众多的市民 
和外乡人聚集在这座教堂里。这一天又是奉献这座教堂的周巧纪 
念曰，要进行一系列时间很长的礼拜仪式。弗里德里克选侯是一位 
圣物大收藏家，他收集到的圣物就贮藏在这座教堂里。①他也买 
215到一张有利于所有前乘参加周年纪念仪式和参观圣物的人的赎罪 
券。 

万圣节那天，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这座教堂的大门 
上。②这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程序。希望阐明真理的这位维滕贝格 
神学教授，提议口头或书面辩论赎罪券问贐。③他提出了九十五项 
主张或他坚持要讨论的九十五个方面。学术界的成规得到了严格 
遵守•，为大量与主题有 关的书籍所肯定的主题粕已发表的种种不 

① 卢卡斯•克拉 纳縳编 有一本弗里德里克所 藏圣物 的目录，1509 
berger Heiligtliumsbuch vom Jahre » 书名出版。慕尼黑的 G . 穩 思在他的 
bhafcer-Bibliothek alter Illustratoren in Facsimile - Reproduktion », No . vi * 

② 一般认为，路德公布九十五条论纲应是10月31日。——译者注 

④“为热爱并力求澄清真理，在神学博士和正式神学讲师马丁•路德神甫主持 
卞， 在维滕贝格对 此类指控进行辩论。为此，他请求凡不能出席 会议同 我们进行口头 
辩 论的人 ，可缺 席以书面进行辩论。串我主耶鲟基督之名，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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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惫见，都非常适宜于讨沦•，论纲是作为讨论的题目提出来的；根 
据当时在这方面的惯例，论纲的作者在讨论时可以不受已发表过 
意见的限制。 

然而，这个论纲完全不同于这里的大多数学术讨论的提纲，人 
尺都愿一读为快。德国出现了论纲的抄本。拉丁文原稿和译本送 
到了这所大学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难以尽快印送出去以满足德 
国各地的需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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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赎罪券论战 
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第一节 16 世纪时赎罪券的理论与实践 

的实践牵涉到晚期中世纪教会的整个苦行赎罪制度， 
从1 3^：* 纪^起 就已有类似的做法。其起源可以追溷到路德所处 
时代的一千年以前。 

在古代基督教会里，凡犯有脱教严重罪行而要再接纳人教的 
人，只要当着全体教徒的面公开忏悔并声明一定要履行释放奴隶、 
Z 17 延长斋期_广泛施舍等赎罪行动 （ sat i s f action )®， 以賭前想。这 
些是真心痛悔的公开表现，人们认为它瞬间就能使上 
帝蠱螽并能向全体教徒证明忏悔者前罪已睦，因此可以重新 
回到他们中间来。仟悔是向全体信徒作的，必须做的的 
量由众教徒决定，重被接纳亦须取得全体教徒的同意: 

巧今常被减免或由他人代行。悔罪者可能患病，原定的斋戒 
:命便不能再坚持;遇到这种情况，必需的悔罪表现可以由他人 
代行。或者，众教徒可能改变态度，相信悔改是真诚的，不再坚 
持非要屐行原定的全部赎罪行为不可。®这种代行和减免牍罪行 

• •争 _ 

①使用 Satisfaction 一词表示对所犯罪过痛悔的一种外部表示，要让上帝感 
到满意并使会众有理由重新接纳犯罪的成员，该词的用法是非常古老的> 甚至比用这 
个词表示基督的功德还要古老。早在德尔图良和西普里安时代就有这种用法。 

③_德尔图良不相信任何象征罪人悔改的赎罪，他描写的悔罪者在众信徒面前请 
求重新接纳或减免教会的发落，无疑是不真实的，但它或许是经常发生事情的正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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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是后来赎罪券制度的小小开端。 

后来，向全体教徒公开悔罪变成向教士私下忏悔，也不再履行 
由全体教徒规定的公幵的,而由教士负责他认为与所 2 i 8 
犯罪过相称的或痛的 V 部表现和负责忏悔。向教士私 
下忏悔取代向‘徐44公开忏悔，扩大了悔罪的范围。除人们看 
得见的公开罪过外，还新添了内心的罪过，它是由向忏悔者提 
出的神种问题引 出的。 手的范 I 围^相应地扩大了。 

在教士掌管教徒的辱命彳_之后，人们就感到必要规定一些 
限制以防滥用权力。于 i / 遙 w 种种罪过及要求悔罪者需相应作 
哪些亭的条例书籍出 版了。如果记得条例中所列某些罪过 
确实_1去+4(凶杀、乱伦和各种暴行)，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相应的 
或者人们通常所 称的亨 疗有时非常严厉，甚至长达 
‘4^去久。从7世纪起，出 a 二 换亭 f 斤零或赎罪苦行的 
办法。一个需守斋数年的赎罪苦行，可以瘀贏彘#长时间的祈祷 
或唱赞美诗，也可以折成一定量的施舍或一笔罚款。在后一种情 
况下，出现类似日耳曼部族法典里的尽宇雙 I 。①这些折换的惯例， 

很快载入學兮孕今或惩处条例中。这 奋‘® 例通常采取的方式 
是，悔罪定的曰子朝拜某一座教堂，并向其捐献基金，牧 
师按惩处条例规定他要做的赎罪苦行便可酌情减免七分之一、三 


述: “你把悔过的奸夫带进基督教会，目的是用哀哭求饶感动会友。你把他領到信徒中 
间，而他是一个被着麻袋片、满身灰尘、可耻又可恨的家伙。他匍伏在寡妇和老人面 
前，满脸泪痕，苦苦哀求》他摸着他们的大衣襟，紧抱他们的双膝，吻他们的脚印。同 
时，你向教徒发表髙谈阔论，激起他们对这一副可怜相的悔过者的怜悯。你是位好牧 
人，是神圣的父亲，你重复迷途羔羊的寓言来描述你那回头的山羊。如果你那心爱的 
羔羊再跳出羊栏……你就在每次接受赎罪时使留下的群羊充满恐惧 ”。 (De Pudicitia - 
13) 

①在一本惩处条例中规定》—个罪犯波罚去朝圣十年，或靠面包和水过活两年， 
或一年交纳十二先令。详情可见 Schmitz , Die Bussbiicher und dieBussdisziplin 
tier Kirc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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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 , iv , 23, 

Thomas Aquinas , Summa Theologioe , iii ” Supplementum , Quaes , 


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这是稂据教会法规规定，载于惩处法令中的 

• • • • 

219赎罪苦行或者痛悔之外部表现，在任何情况下的替代或减免 （ re - 
laxatio de injuncta poenitentia )。 这是赎罪券的真正起源，这些最 

早的实例总是根据惩处惯例应 处宗教 惩罚的减免。以后将看到， 
路德没有攻击这一种赎罪券。他宣称教会有权征收，也有权减免。 
起初认为，减免或折换所处赎罪苦行的权力掌握在负责惩处教徒 
的教士手里；然而由千教士滥用这个制度便将赎罪券授予权转到 
主教手中，主教就用这样得到的金钱建造许多中世纪的大教堂。 
主教在赎罪券上的胡作非为，导致这种权力落入教皇之手。 

13世纪初，有三种思想极大地改变了古老而单纯的赎罪券 
观念。它们是： （1) 功库 (thesaurm meritorum ) 思想的 提出； （2) 

赎罪从字变成告解孕吟；（ 3) 予，亨序序寧和上帝要求真心悔 

过者痛▲矗序 f 之间麁未同。 . 

功库思十三世纪初哈尔斯的亚历山大首先提出来的。① 
继起的神学家们/接受、丰富了他的思想并使之更加明确。®神学家 
们从当时某些赎罪行动 c 诸如朝圣)可由他人代行的教会实际出 
发，综合信徒都是一家人、每人的善功都是大家的共同财富、罪 
220恶大者能得益于较圣洁教友的善功、基督的献身又足够扫净全部 
罪过等思想，逐渐提出一种功库理论,在功库里储藏着现世男女教 
徒的善功、天上圣徒的善功以及基督的无穷无尽的功德，而积存在 
那里的所有功德均由教皇掌管，由他再分给众信徒。到16世纪 
初，这种理论虽非十分明确，但为大家相信、传授和接受。它增 
强了罗马主教身上有超自然精神力量的模糊感。这种思想对赎罪 
券理论有重大影晌。赎罪券可以当作从功库中支取一个与悔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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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完全相等的功德的凭证，它们已不再仅仅是用一种赎罪 
去代替另一种赎罪形式，或减免应赎之罪。 

苦行赎罪¥¥包括四个 方面: 对所犯罪过 痛悔； 向教士“忏悔” 
这些罪过；赎动，由忏悔教士下令按教会规定的方式表示痛 
悔；教士以上帝名义宣布的赦罪。赦罪在赎罪行动之后。然而，当 
苦行赎罪从“制度”变成“告解圣礼”后，次序发生 变化: 赦罪排在忏 
悔之后和赎罪行动之前，从前是在赎罪行动之后。于是，赎罪行动 
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它不再是痛悔的外部表现，也不再是赦免或赦 
罪的必要前提。按照这种新的理论，紧跟忏悔的教罪能免除所忏 
悔的全部罪过和全部应处永罚的罪过。免除罪过和永罚仍然没有 
为得到赦免的罪人立即打开天国之门。看来，上帝的义没能使这221 
位净化过的罪人免于全部惩罚。所以，据说永罚虽随赦罪一起消 
失，但罪有应得的暂罚仍然存在，而受暂罚者是不能进天国的。① 
暂罚可能有 两种： 一种是今生所受的，另一种是死后在某处所受 
的。教士规定的赎罪苦行，即赎罪行动，现在变成罪有应得的暂 
罚。如果教士确定了应完成的量，而罪人完成了全部确定的量，那 
么罪过便可抵偿。但是，如果教士所定的少于上帝的义实际要求 
的，那就必须在炼狱里经受暂罚。这很难确定，因为谁能担保哪 
一位教士的计算是否准确以及所规定的赎罪行动或暂罚是否恰好 
符合上帝的义所要求 的量？ 因此，炼狱的痛苦仍然威胁着每一个 
人。新的赎罪券观念正好在这方面帮助信徒，保证他免除“告解 

礼”给予的赦罪所赦免不了的炼狱之苦。赎罪券在减兔所定赎罪 

/ 

①“你说‘假使我最后陷于死难中， 

一个教士会赦免我的苦难’， 

赦罪是真的，但未敎去痛苦，假使你死了， 

你躭到了炼狱， 

你赋予 了皇帝 的恩典。” 

( Wackernagel，Das deutsche Kirchenlied , etc ., ii ,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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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方面的作用退居次要地位，它的真正价值却在于 ：从功 库中转 
来的功德，在上帝看来恰好等于罪有应得的暂罚。这样，按照哈 
222尔斯的亚历山大、博纳文图拉首先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意见，赎 
罪券的真正价值 在于: 它们使罪人赦罪后免受惩罚，无论这惩罚是 
不是教士规定的苦行;如果还记得教士规定的惩罚往往不明确，那 
么，所有赎罪券中最有价值的是与不明确的惩罚有关的那些；因为 
教士可能搞镨，而上帝是不会有错的。 

尽管赎罪券常常与赎罪行动有关，并随后者词意的变化而变 
化，它仍然受到划分为“痛悔”和“不彻底的悔悟”以及这种划分在 
吿解礼理论上的运用的影响6在中世纪早期和13世纪以前，一直 
认为“痛悔”(爱心激起的悔悟)是上帝在敞免罪人时很重视的一件 
事。13世纪的神学家们，开始将合乎神意的痛悔与可能由种种无 
谓的原因，特别是由奴性畏惧引起的某种悔悟加以区別。这种悔 
悟叫做“不彻底的悔悟”;人们认为这种“不彻底的悔悟”，虽因其缺 
陷太多难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但可以通过向教士忏悔和经他宣布 
正式敵罪之后而成为完美无缺的悔悟。这样可能不合逻辑，但非 
常自然地认为，一种有缺陷的悔悟，即使足以得到赦罪，并因而 
免除永罚，却应比那种合乎神意的痛悔要受更多的暂罚。然而，这 
正是赎罪券涉及的那些暂罚(包括炼狱之苦)。所以，赎罪券对于 
知道自己犯了罪过，同时又觉得他的悔悟不是他爱上帝结果的普 
通基督教徒特别有吸引力。他知道，他的罪过应受某些惩罚。他 
的良心不管多么脸弱，也会告诉他说他不可能犯了罪而完全不受 
223惩罚，且需要做比向教士的马马虎虎忏悔更多的事》他觉得他必 
须有所行动，如斋戒、去朝圣，或者买一张赎罪券。在此时刻，教 


① Bonaventura , In Librum Quartum Sententiarum , Dist . xx . - Quaest . 5. 
Alexander of Hales , Summa , iv . Quaest . 59; Thomas Aquinas ， Summa , iii .， 
Suppl . Quast .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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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来告诉他，教会的力量及其功庳如何能使他那收效甚微的做 
法变得足以使他真正免受炼狱之苦。天主教会的廉价悔悟，它那 
漫不经心的忏悔，不需要费他多 少事。 因此，对于普通的基督教 
徒，“不彻底的 悔悟' “忏悔”和“赎罪券”成为教会拯救他而做的三 
件大事。他的良心驱使他该做的一件难事，即得到一张赎罪券，随 
着时间的流逝对他倒成了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不可认为，这种“不彻底的悔悟”论及其对良心麻木与道德低 
落的明显影响，得到中世纪晚期神学家的一致赞同，它不过是当时 
在神学思想中居领导地位的大多数苏格兰神学家所宣讲的理论。 
不彻底的悔悟论受到像爱尔福特的约翰 • 帕尔茨这样一位代表人 
物的太肆夸张；受到赎罪券贩子的广为宣扬；它受到有罪而想 
免受惩罚又不放弃享乐的“普通”基督教徒的热烈欢迎；教士们吹 
嘘它的力量；并且它在保证赎罪券的顺利销售上很有价值，因而能 
增加教皇的收入。它是路德发布他的<论纲》时所反对的赎罪券的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历史向我们表明，围绕赎罪券的实践，即使在它的早期和比较 
原始的形式里，也经常是弊端百出。教士们滥用赎罪券制度，于 
是他们发行赎罪券的权力被剥夺转交给主教。接着，主教们也滥 
用这种特权，于是教皇便逐渐承担起罗马主教专有的赎罪券授予 
权，或交给那些能够代表他的人;这种做法看来既合理又有益。这 
是发行赎罪券的杈力初次受到的限制。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 
世确曾答应给十字军战士一种前所未闻的赦免，完全數免所有违 
反教会法的处罚；然而在13和14世纪以前，按照新理论对道德 
生活威胁倍增的赎罪券，并不比在由主教掌握授予权时更为滥用 
无节。从14世纪初起，由于教皇之间的冲突，赎罪券泛滥。赎罪 
券被乱发给各修会，或者是为修会成员的_益，或者为他们的宗教 
团体招引外乡人及其捐赠。赎罪券也被送给大小教堂或教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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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坛，结果获得种种赠与。它们与专门收集的众多圣物，招来 
许多朝拜神殿的香客。还把赎罪券分发给旅店，>以维修道路和桥 
梁。在中世纪晚期 ，它 们随处可见，很难说哪儿 i 没有赎罪券，凡 
在收敛不义之财的地方都能见到，正如路德早年在一次关于这个 
问題的布道里所说 ，它 是贪婪者手里一个惨无人道的牟利 工具。 

当时确已广泛发行赎罪券并被普遍接受•，但很难用基督教的 
基本教规明确解释这个制度。没有一位中世纪神学家打算做这种 
事情。博纳文图拉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两位杰出的经院哲学家， 
在为赎罪券寻找一个神学根据方面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但 
却十分坦率地告诉 我们： 他们的责任是接受赎罪券是教会惩处法 
令 f 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事实，他扪自认有义务为它创立一个 
225合+倩理的理论。①做法改变了，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 
勿需说明，这些解释并不总是一致的；对于一张赎罪券对购买者 
究竟能起什么真正作用，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在所有这些争论问題中，最重要的问 題是: 一张赎罪券究竞是 
数免罪过或者只是犯罪行为应得的一种 惩罚？ 现代罗马法学家对 
这个问题都十分敏感。 

在特兰托会议以后，所有赎罪券的卫道士在其著作中就这个 
问题作出的共同回 答是: 罪过和永罚都与告解礼有关，而赎罪券只 
与种种暫罚，包括称为炼狱里的惩罚有关。这个新解释受到中世 
纪教会里最著名权威人士的认可。自从说赎罪券的主要功用是免 
受炼狱之苦以后，这个新释就被上述解释赎罪券的理论采纳。 
然而，这些说法并没有全然回答这个问题。中世纪神学并没有创 
造赎罪券理论，它只是依从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实践并试图为之辩 


① Thomas Aquinas , Surama Theologice , iii .， Supplem . Quaestio lfxv . t : 
“整个教会不能谬误……整个教会称许并实行赎罪券，故赎罪券有某种效力……因为 
说教会的某种作为徒劳无益，是惑人的邪说， 









解^—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任务。不论某些颁布赎罪券的教皇 
训令是否允诺可以免除暂罚和过失，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考虑到 
这些，可暂且不谈错误的训令，便会发 现:许 多训令中竟未提到需 
要事先忏悔和教士的赦罪；有一两个训令明确提到赦免罪过和惩 
罚；还有许多(特别是那些宣布大赦年赎罪的)训令使用的措词不226 
可避免地会使像但丁那样聪慧的俗人以为，教皇确曾宣布过赦免 
罪过和惩罚。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在那个时代罪过和惩罚之间的 
区别并不十分明显，“赦免罪过”一词既指赦免罪过也指赦免惩罚； 

即使在理论上，也很难驳倒把赎罪券说成是当着上帝的面赦免罪 
过都是灵验的结论。 

关于赎罪券神学含义的这些问题，虽然需要弄清其全部背景， 
但对路德的行动毕竟影响甚微。他是从公布赎罪券对那些丝毫不 
了解其神学上细微差别的普通人的思想实际影响角度来探讨全部 
问题的•，显然，压倒一切的事是普通百姓大都相信一张赎罪券确能 
赦免罪过。当时的编年史家记 载说： 賜给十字军战士的赦免状同 
样能赦免过失和惩罚；当时的传道士则断言，大赦可赦免罪过，并 
声称这种赦免应当包括告解礼在内为其主张辩护。供朝拜罗马和 
康姆博斯泰拉香客们用的通俗旃游指南中散布一种流行的想法， 

即靠这种朝圣得到的赎罪券可以赦免罪过和惩罚。这种流行的想 
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宗教会€不得不把对它的责难推诿到赎罪 
券販子身上，或者像康斯坦茨会议那样，指责教皇并迫使他承认 
授予过能赦免罪过和惩罚的赎罪券。这种广为流行的想法本身就 
证明了，路德把注意力放在问题的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此外，从实际出发，有理由看看那些最受尊敬的神学家，他们的 
理论意味着什么。自从制定告解礼时起，这种理论躭 是:一 切罪过227 
和一切永罚，在悔罪者忏悔以后经教士赦免全都一笔勾销。告解礼 
免除了罪过和炼狱之苦。然而，有待惩罚的罪过事实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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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上帝的义所要求的，在炼狱中的暂罚也这样做了。“普通 
人”如果仔细注意这一点，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虽然他知道一只手 
免除的罪过和地狱之苦，又被另一只手恢复了。他仍然意识到上 
帝的义要对他所犯的罪给予某些“惩罚”;如果按照神学的解释，这 
不是罪过，可能是他可以得到的一切。他经开导后相信，由子他的 
这些犯罪率实，他应受惩罚；而且在他看来，炼钛里可能持续几千 
年之久的惩罚与永罚没有多大差别。当他有这些模模糊糊的想法 
时，赎罪券满足了他的愿望，并且给他提供一个可錄办法来慰藉良 
心和免受他知道应该受到的惩罚。他只要付出一张教皇票 （ Papa 】 
Ticket ) 的价钱，只要履行教会法规要求履行的任何善功就可以免 
受窓罚，同时也实现了上帝的义。这可能算不上神学词义上的赦 
罪观，但它的确同样地破坏了“普通人”的天良。毫不奇怪的是，普 
通人造成了这神神学上的误解，如果这是误解的话，而同时发现 
每一次大赦都有赦免罪过和惩罚的希望，①因为对 他们来说數免 
罪过和良心安宁是等同的。正是赎罪券的这个实际道德后果，而 
不是这个理论在神学上的解释，激发路德提出抗议。 

第二节路德的论纲 

路德的《论纲》与可能期望于一位神学教授的迥然不同。它缺 
乏神学上的明确性，还有许多本可轻易避免的重复。它简直是九 
十五下重击，击中了使许多人良心麻木的教会的巨大弊端。它们就 
像一个与民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的发言，这个人听到赎罪券販子的 
言论极为震惊;他读过许多有关赎罪券实践方面的神学著作，并记 
下一些他想反驳的观点。论纲读起来好像是打算写给俗人看的， 
而讲的又是宗教上的普通道理。它通俗易懂，但又不出纯粹宗教 


①参看15世纪的赞美诗 《 宝贵的赦罪》，载于 WackernageU ii. 283—284, 



和朴素道德真理的 范围。 

«论纲》对一切受过纯朴的福音派信仰（它使众多德国家庭享 
有平静的家庭生活）熏陶的人和没有抛弃这一信仰的人有强烈的 
吸引力。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末期，有一种世俗的或者非教会的虔诚 
暗暗地但又迅速地传遍德国，而论纲对开始接受那种虔诚的人特 
别有吸引力。这两种宗教势力都汇集在路德的 周围。《 论纲 》 的影响 
差不多立刻显示出来:购买赎罪券的热情冷却了，销售几乎停止了。 

«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有关赎罪券及其功效的六点不同 
主张： 

1* 赎罪券能并且仅仅能免除教会的 惩罚; 教会能免除教会所 
加的惩罚，不能免除上帝所加的惩罚。 

2. 赎罪券决不能赦免 罪过； 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 
过之杈属于上帝自己。 

3* 赎罪券不能免除上帝对罪过的 惩罚; 那种权力也仅仅属于 
上帝自己。 

4- 赎罪券对炼狱里的亡灵并无 效力; 教会所加的惩罚仅及于 
生者，死后无效;教皇能施于炼狱里亡灵的是祈祷，而不是甩裁决 
权或钥匙扠。 

5- 真正悔改的基督教徒勿需牍罪券就得到上帝的赦免，不需 
要用赎罪券;基督要求每一个人做这种真正的悔改。 

6- 功库从没有被严格肯定，很难说它是什么，群众也 不完全 
了解它； 它 不是基督和众圣徒的功德， 因为 这些功德是他们自己 
的，完全不受教皇的干预;它决不是指，握有钥匙杈的教皇除能免 
除教会所加的惩罚外还能免除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功库是上帝的 
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 

美因茨大主 教发觉<论纲》的公布妨碍赎罪券的出售，便呈送 
一个副本给罗马。教皇利奥以为全部问题不过是一场僧侣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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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满足于请奥古斯丁隐修会会长责令他的僧众保持沉默。特泽 
尔与其友康拉德 • 维姆皮纳合作，出版一套反击论纲的书。因戈 
230尔施塔特的教授，厄克的约翰•迈尔，是路德遇到的最强劲的对 
手，他写了一本答复《:论纲》的书，取名为《问号 KObelisks ); ①路 
德在一本名叫 < 星号 》( Asterisks ) 的小册子里作了回在罗马 ，普 
里利奧的西尔维斯特 • 马佐里尼 （1460—?）， 一个多明我会修士, 
罗马大教区检査官兼宗教法庭法官，对《九十五条论纲》极为不满， 
随即在一本叫<关于教皇权的 答问; 反对马丁•路德的武断结论》书 
里严厉批判了论纲。这本书于 1518 年元月中旬传到德国。 1518 
年4月，奥古斯丁隐修会在海德堡举行例行年会，路德听了他的修 
士兄弟们对他的<论纲》所作的恰当讨论。他发现与他对立的观点 
远比他预料的强大,不过讨论还是有礼貌的和公 正的; 尽管他的多 
数朋友认为他的行为鲁莽而 采取不 祥的沉<默态度，路德对讨论还 
是感到满意的。他从海德堡回来以后，便着手全面答复他的对手。 
4： 解答 MResolutiones ) — 书可能是路德全部著作中写得最认真的。 

他想得很远，认真杈衡各种情况，有些部分甚至几度改写。他写的 
致他的副主教施陶皮茨的前言，有一些有趣的自传性材料•，该书是 
写给教皇的，逐条捍卫了《论纲 > 的思想。® 

«九十五条论纲》的发行量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的。在短暂的两 
个多星期里，传遍全德国；四个星期内，整个西欧都读到它，迈科尼 
231乌斯热情洋溢地说，“好像它们是由天使传送的。”路德对论纲受欢 
迎的情景感到惊讶;他说他无意强加于人，而只愿供人讨论。这场 
争论提髙了论纲的声望。在<论纲&里，特别在《解答》里，路德实际 

① 厄克的 《 问号》在公开出版以前早已付印并私下传阅。 1518 年 3 月 4 日 ，路 
德得到它的副本， 3 月 24 日予以答复，并在 8 月公开出版。 

② 科勒把《九十五条论纲解答>以及维姆皮纳、特泽尔、厄克和普里利奥等对 
«论纲》的攻击，集中在一本小册子里予以出版(莱比锡， 1903 年）。这是一本参考书，文 
件原文经过认真核对。 

202 



上已经摒弃了罗马教廷和教皇从 13 世纪初期起倡导赎罪券一事 
的整套做法，也摒弃了经院神学家为这套做法辩解的各种狡辩之 
词 。对付 路德的捷径是维护罗马主教的权力，而这正是路德批判的 
主要方面。他们的论点归纳起 来是: 赎罪券的发行权仅仅是教皇裁 
决权的特殊运用，而且赎罪券都完全符合教皇的要求。因此，攻击 
赎罪券就是攻击教皇的权力，是不能容忍的。罗马教会是真正的 
普世性教会，教皇就是实际上的罗马教会。教皇是罗马教会的代 
表，罗马教会反过来又代表普世性教会，所以，教皇正式采取的措 
施是不会有错误的。已经执行的和见于书面的官方决定、惯例具 
有法律的效力。因此，谁反对这种早已实行的赎罪券制度谁就是 
•一个异端分子，而这种人的话是不应该听的。① 

然而，最投罗马教廷所好的论据是，自从《论纲》公布后“教皇 
票”的销售量下降这个事实。赎罪券是一项大宗收入的来源，任何 
妨碍它出售的事将导致财政困难。教皇利奥十世在他的“教皇职 
位任期内”挥霍无度。他有一笔大大起过任何欧洲君王的收入，但 
还不够他挥霍。他的总收入达 40 万到 50 万杜卡特，但他在乌尔 
比诺公 爵领地 的战争就用掉 70 万杜卡特，在罗马 （1514 年）盛宴 232 
他的兄弟朱利安和新娘花了 5万杜卡特，为他的侄子洛伦佐结婚 
(1518 年)又用去 30多万。 在罗马，在德意志，都已听到反对这种 
铺张浪费的呼声。这位教皇迫切需要金钱。于是，传路德去罗马 
(传票签发日期为 1518 年 7 月，路德 8 月 7 日收到)解释他对赎罪 
券制度的攻击就不足为怪了。从命就意味着死亡。 

蛮横无理的传票可能被看成是有意侮辱维滕贝格大学，因为 
该校的大门曾贴过《九十五条论纲》。路德写信给他的朋友，弗里 
德里克选侯的神甫和私人秘书施帕拉丁（施帕尔特的乔治 • 比尔 


①这些论点都可在托马斯 ■ 阿柰那的 Summ ^ iii v Suppbmentum , Quses - 
tio xxv . 1 中找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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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哈特，14 8 4—1545年），请求这位选侯保护他所在大学的 权利。 
施帕拉丁立即写信给萨克森选侯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结果传票、 
被撤销，由教皇驻德使节托马斯•德 • 维奥，即红衣主教卡杰坦① 
(1470 —1553年）处理此事，并命令路德亲自去奥格斯堡面见那位 
官员。这次会见 （1518 年10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这位红衣主 
教要求路德必须无条件地放弃他的异端邪说。当他不得不说明什 
么是异端邪说时，他指出论纲中第58条的那种说法，即基督的功 
德弁非靠教皇的插手才见功效，同时指出《解答》中讲的圣礼离幵 
接受者的信便没有效果。尽管曾就教皇使节的讲话进行过一些争 
233 论，但最后还是命令路德或承认错误或者顽固到底。路德写出一 
份申诉，由孤 陋寡闻 的教皇转呈见闻广博的教皇，也给宗教大会写 
了一份申诉，然后返回维滕贝格。 

当路德把他的《论纲》张贴在万圣教堂大门上的时候，他不过 
是一个除勇气以外一无所有的孤身修士，但九个月后形势已大为 
改观。他知道他现在是一位拥有众多支持者的代表人物。他在维 
滕贝格的词事们与他站在一起;他的学生们是他的热情追随者 C 他 
们紛紛烧掉维姆皮纳一特策尔反击论纲的书);他的神学在德国所 
有奧古斯丁隐修会修道院里，甚至在尼德兰，广泛 传播; 它的夂论 
纲* 流传之快说明，他在德意志深孚众望。他回到维滕贝格后笫一 
件事就是准备印刷出版一份在奥格斯堡会见红衣主教卡杰坦的报 
导材料，并取名为 《 奥格斯堡纪实 》 ( Acta Augustaaa) c 

路德努力把德国人民当作自己的知心人。他出版了一份他参 
与的每一次重要会谈的拫导;德国人民能够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 

①托马斯 •德 • 维奥生子那不勒斯以北约50英里的海角城市 加塔，因 其出生 
地的名称被称为卡杰坦努斯。他的教名是詹姆斯 、 因崇敦 托马斯 • 阿奎那遂取名托马 
斯。他比岁时参加多明我会。他是一位学者，一位老资格的典型托马斯主义经院哲 
学家，也不乏福音派 思想； 但他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宗教原甽的那种多明我教派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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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前进得太快，以免群众看不见他的足迹。<奥格斯堡纪实》 
一书的直接结果是，民众非常同情路德。德国民众，即使是很少关 
心这次论战的一些人文主义者，看到一位极其虔诚的人，一位使他 
那不太引人注目的维滕贝格大学出了名的令人尊敬的教师，除了 
要求讨论尽人皆知十分复杂的赎罪券问题外并未做什么事情，但 
却被强令承认错误和保持沉默。他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意大利 
人对德国人傲慢无礼，欲刮尽德国的钱财以供教廷无度挥霍。弗 
里德里克选侯同情公众的意见，并对他的维滕贝格大学及其繁荣 
昌盛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关怀备至。没有迹象表明这位选侯非常同 
情路德的观点。然而，他创建的学府维滕贝格大学，因生活不安定234 
而长期萎靡不振，如今突然繁荣昌盛，自然成了他的掌上 明珠； 他 
决心保卫它，保护为它嬴得声誉的教师。 

德国的政治形势十分微妙，弗里德里克个人的政治影响非常 
之大，而教皇是在选侯最关切的问题上轻率从事。德国处在选举 
一位罗马人国王的 前夕； 马克西米利安已经年迈，选举皇帝迫在眉 
睫;而弗里德里克在每一件事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 
利奥十世必须小心从事。那位教皇使节红衣主教谴责路德一事便 
搁置下来，随即派出一个专门的教皇代表团赴德国进行调査。格 
外谨慎地挑选了一位这位选侯乐于接受的人。于是，迈森地方一 
位萨克森贵族，査尔斯•冯 • 米尔蒂茨，他同时是美因茨、特里尔 
和迈森大教堂教士，教皇的侍从，萨克森选侯驻罗马教廷的代表， 

施帕拉丁的相识，被派往德国。他携带着教皇对这位选侯表示敬 
意的纪念品“金玫瑰。”他还带有教皇陛下的许多信件，其中有给萨 
克森选侯的，有几封是给萨克森地方议会议员和维滕贝格市长的， 

在每一封信中都把路德比喻为魔鬼的儿子。若干时日以后，利奥 
写信给路德时几乎忘掉了这些话，而称他为他的可爱的儿子。 

米尔蒂茨一旦来到生气勃勃的德国人民中间，便发现事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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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在教廷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德国人，并且了解德国。他会 
看到，那位教皇使节红衣主教如何不受欢迎,他必须对付的不是一 
名倔强而不顺从的修士，而是一个慢慢前进的民族。当他在奥格 
斯堡和纽伦堡拜访他的朋友和亲戚的时候，发现五分之三的人都 
站在路德一边。他终于机智地决定，出示他的证书之前先私下会 
见路德和特泽尔两人。他无法见到特泽尔。这个可悲的人物写信 
给米尔蒂茨说，他处于愤怒的德国人的巨大威胁之中，不敢越出修 
道院一步。米尔蒂茨在施帕拉丁家见到了路德。他马上声明自己 
与赎罪券販子的言论 无关； 他故作姿态不大关心那位教皇使节红 
衣主教的所作所为又劝说路德答应给教皇写一封顺从的信，忠告 
群众敬重罗马教皇，讲讲赎罪券对赦免教会法所加的惩罚还是有 
用的。路德一一照办•，如果罗马教廷支持米尔蒂茨，说不定会有某 
种程度的和解。然而，罗马教廷没有支持这位教皇侍从，米尔蒂茨 
也需要认真对付那位一心想在公开论战中压倒路德的约翰 • 
厄克。 

从奥格斯堡会谈 (1518 年 10 月）到与约翰 • 厄克在莱比锡辩 
论 （1519 年6月）之间的那几个月，路德是在顽强的、使人不安的 
思索研究中度过的。他的对手们以教皇在一切宗教问题上享有绝 
对权威来向他挑战。这是路德继承下来的最古老的信仰之一。教 
会对他说来是“教皇之家”，教皇是一家之长，一切信徒都必须服从 
他。他很难有别的想法。他重新考察他对称义的信的信念，力求 
探明它的后果和是不是这种信念使他得出关赎罪券效能的论 
断。他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必须去研究教皇要求绝对权力的依 
据^他开始研究罗马教皇的教令集，又惊奇又气愤地发现其中到 
处是欺骗，连同在德国强制推行教皇最髙权力的根据的一部教令 
集，有许多竟是伪造的。很难说这个发现使路德更高兴还是更痛 
心。在对历史的研究、早期教会领导人的意见和圣经的综合影响 



下，他的一个最古老的信念破灭了。他的心里充满疑惑。他对他 
的这个研究成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的信件表明，他的心情如 
何一星期一星期地变化。正当他处于“犹豫不定”的紧要关头，约 
翰 • 厄克向他挑战，要求在莱比锡辩论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问题。 
这次辩论可以清新空气，可以使他看清自己的立场。他几乎是狂 
热地迎接了这个挑战。 ， 

第三节莱比锡辩论 


莱比锡是一座敌方的城市，路德在维滕贝格的朋友们不同意 
他孤身前往那里。维滕贝格大学校长、年轻的巴尔尼姆公爵，陪同 
卡尔施塔特和路德前去出席会议。从1518年8月起就在维滕贝 
格大学任教的梅兰希通以及尤斯图斯 • 约纳斯、尼古拉斯 • 阿姆 
斯多尔夫与他们同路前往。戴着头盔、手持长戟的两百名维滕贝 
格大学学生组成卫队，在他们教授乘坐的两辆农村马车的两旁列 
队行进。一位目击者将他在莱比锡看到的情景给我们作了如下的 
描述： 

“在维滕贝格大学学生投宿的旅店里，店主吩咐一个男子手持 
长戟站在桌旁，在莱比锡大学生和维滕贝格大学生发生口角时维 
持秩序。我去书商赫尔比波利斯开设的旅馆进餐，亲眼看见那里 
也有类似情形……鲍姆加滕少爷在餐桌上激烈反对这些维滕贝格 
人，加以制止。所以只要店里有维滕贝格人并与他同桌就餐，这位 、 
店主不得不用长戟迫使他遵守秩序。” 

莱比锡太学没有能够容纳大量听众的大厅，乔治公爵让出他237 
的宴会大厅供辩论之用。辩论开始前先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 

“当我们走进教堂时……听到他们用十二种前所来闻的 

声谰作弥撒。作完弥撒以后，我们去公鲟的城堡，在那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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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丈由市民组成的人数众多的卫队，他们身披甲胄，手持 
精炅武器和旗帜•，他们奉命在会议期间每天两次，从上午七点 
到九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出来维持秩序。”① 

首先是在卡尔施塔特与厄克之间展幵辩论，接着，7月4曰， 
厄克和路德相交锋——这两位农民的儿子，一个为维护旧教义 ，一 
个为开创新教义短兵相接。 

这是路德第一次遇到了欧洲驰名的论战家。刚在维也纳和博 
洛尼亚的大辩论中获胜的约翰 • 厄克来到莱比锡，自以为是这次 
论战中的英雄。 ' 

“他身高体壮，宛似一位悲剧演员或传令员，从胸腔发出 
非常有力的声音，过于刺耳而不够清晰。他的嘴.眼腈和整个 
相貌，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位神学家，而是一个屠夫或斌夫。他 
给人的印象是一 +力求压倒对手的.汉子，而不是一 +要为眞 
理取胜的人。在他的论点里，诡辩与可信的论据儿乎一般彡。 
他一再错引他的对手的话，或试图加进它们原来沒有的 
含义。” 

“马丁，”还是这位目击者说，“中等身材，体质纤弱，由于学习 
研究和用心过度而很消瘦，人们几乎能够数出他的全部骨头。他 
风华正茂，讲起话来清晰明确……不管他的对手向他施加多大压 
力，他仍然保持镇定和善良的天性，虽然在论战中他有时推词严 
厉……他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当论战炽热时躭看看和闻 
闻它 。” ② f 

厄克的意图是，迫使对手说出一些可以证明他指控路德是中 
世纪异端分子1特别是胡司派的追随者是完全正确的话。他一 


① Zeitschrift fii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 for 1872,p. 534. 

② Petri Moscllani, “Epistola de Disput. Ups.” in Loscher^s Reforma¬ 
tions Acta et Documeata (Leipzig, 1720—1729), i. pp. 24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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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讨论引向瓦尔登斯派、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和波希米亚人的问 
题上。当路德不得不承认胡司派的某些主张中可能有一定的真理 
时，听众群情 激动： 

“我 应当提 及我在莱比锡辩论会 上亲食 听到的一件事，这 
事是当着乔治公爵的面发生的，这次辩论会他经常出席，幷总 
是聚精会神地听发言；有一次，马丁博士在约翰 • 胡司问题上 
受割沉 重压力，便对厄克博士讲了这祥 的话： ‘亲爱的博士，胡 
司派的±张幷非全盘皆错 。’于是， 乔治公爵识全体听 众都能 
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上帝保佑，这筒直是珙水猛兽 I ’幷且 
双手叉腰， 直搖 晃他的脑袋。这是 我亲食 听到和看见的，因 
为我几乎坐在他的双脚与当时任维滕贝格大学校长的坡美拉 
尼亚 的巴尔 尼姆公鲟的双脚之间。”① 

仅 就论战 而言，厄克贏得了胜利。他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他做到了使路德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所需的一切是一个反对 
路德的教皇训令，世界即可清除掉又一个如洪水猛兽般的异端分 
子。他所做的是机智的米尔蒂茨本想避免的事。他把德意志人的 
注意力都集中到路德身上，使他成为一切不满情绪聚集中的中心。 
至于路德，带着对未来忧伤的预兆回到维滕贝格。然而，他们无法 
阻止他书写和出版德国人民渴望一读的有关这次辩论的报导。他 
的论点史实多于神学。他试图证明，承认罗马主教的至髙权力在239 
西欧最多不过四百年的历史，而在东欧则根本不承认。他说，东正 
教是基督教的组成部分，与教皇之间毫无 关系; 早期基督教徒的太 
宗教会议，毫无教皇至髙权力的槪念 b 阿他那修斯、巴兹尔、格雷 
戈里和西普里安，全都持路德的见解，而在厄克看来，都成了异端 
分子。路德在莱比锡的言论，奠定了我们今天广为采用的对各项 

① Zeitschrift fii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 for 1872, p. 535. 记 B 记的 
人是塞巴斯蒂安 • 弗罗舍尔侯爵。 





制度历史批判的基础。 

莱比锡辩论在某些方面对路德的事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 
使路德初次看到他反对赎罪券存在什么问题。它也使德国人民看 
到这一点。他的攻击并不是如他最初所想，对象仅仅是对中世纪 
教会制度中的毒瘤的批判。他击中了教会制度的要害；攻击了否 
认每一个信徒有权直接与上帝交往的教士的中介作用观念。莱比 
锡辩论以后，年轻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团结在路德周围；市民们看到 
了宗教信仰和反对教士专制并不是对立的;并且只要真诚努力，为 
德 意志人缔造一个不受罗马控制的德国是可能的。莱比锡辩论以 
后，路德发觉自己是一个重获自由并受到广泛同情的 新人， 他的 
沮丧 情绪消 失了。众多的讲道词、小册子和书信像潮水一样从他 
那生花之笔下涌出,被各阶层人士争相传阅。 


第四节三篇论纲 

这三篇论文非常卓越，受到特别重视，它们是一基督徒的自 
由致德*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信》和 <教会被囚于巴比伦 
这三本书在德国通常被称作“宗教改革的三大著作”，这个称号对 
它们是很合适的。它们都写于经历了三年论战以后的1520年，那 
时路德觉得他已经完全与罗马分裂，他知道除了受逐出教门的惩 
处外他对罗马已无所希望。路德学说中的细节后来可能有变化， 
但基本主张都可以在这些书里找到。 

小册子<基督徒的自由>,路德说，“就其篇幅而言是一本很小 
的书，但却包含着基督徒生活的总纲，”它有点像一部感人的历史 
书。米尔蒂茨怀着教皇不会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地步的一线希 
望，请求路德简要地写出他内心深处的信念并送交教皇陛下。路 
德表示同意，结果就写出了这本小册子。小册子以路德致教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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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十世的信为前言，该信的结尾这样 写道: “我一身凊贫，除一份精 
神礼物外，既无它物相赠，也无法做您致富需要的任何事情。”这本 
小册子大槪是三篇论纲中出版最迟的 (1520 年10月），但却含有 
构成其它两篇文章基础的各项原则。 

这本小册子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书，它不用神学上的深奥难懂 
的语言，根据唯信称义的事实说明全体信徒皆教士的道理。它提 
醒警惕罗马,而它对16世纪虔信宗教的群众的教育作用，在于指 
出敬畏上帝和信赖上帝的人用不着敬畏教士或教会。第一部分阐 
明，一个人之所以占有、或能够占有种种精神财富，应归因于他的 
信；如果他有信，便有了一切；如果他没有信，便丧失一切。有了 
信，便给予一个基督徒以自由；上帝便与他同在,谁还能反对他7 

. ‘‘你会问，‘如果教会里的人都是教士，那么，我们现在称 
为教士的人与俗人还有什么区别呢？’我回答说， priests ， cler - 241 
gy,spiritual person , ecclesiastic 等词①的使用是一种侵杈行 

为，因为它们是由一套有害的习俗才从基督徒身上转用于现 
在称为教士的少数人身上。因为圣经里对这两种人幷未加识 
区别，那些现在食称为教皇.主教和君主的人则除外，它.是用 
牧师、仆人和管事等称呼那些用上帝之道服务于世人的人，因 
为他们是在宣讲基督的信和信徒的食由。因为我们虽都确是 
眞正平等的教士，但我们不能.如果能也孑必都当众执行牧师 
职务和讲道。” 

第二部分说明，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出于他的信。可能 
需要利用以前世世代代一切敬神的礼仪以振兴宗教生活，或者实 
行斋戒和禁止吃肉；但如这些礼仪确实有益，应当原封不动地保 
留。它们都不是使人从善意义上的善行，而是他的信的标志;要偷 
快地去履行这些 礼仪，因为是为了通过耶稣基督与人联系的上帝 

①这几个词的意思都是教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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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的。 

路德在这本书中所写的，并没有明确地显示出此人待有的革 
命胆略与机智稳健的结合。在他的作品里，没有废除任何教会机 
构的意思，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予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然而，宗教仪式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因人们的堕落和忽视上帝之道 
的明确教诲，这些仪式便不是有助于而是妨碍心灵的真正成长，就 
应予以 废除; 人的心灵除了最终求助于他们心里的上帝之道以外 
根本别无它需的这个事实，给予要求实现宗教改革的人们以勇气 
和镇静自若。 

路德在他的《敎会被囚于巴比伦》 (1510 年 9— 10月）一书中 
242运用这些原则于改革 教会。 他对教会精心设计的圣礼制度作了彻 
底的批判，并作出圣经只有两种或三神圣礼，即圣餐礼、洗礼和告 
解礼的结论。他谴责变体论是“荒谬的幻象”，最初十二个世纪的基 
督教会根本没有这种说法，还说企图肯定基督确实存在于圣礼的 
面包和酒之中简直是荒谬绝伦。该书中最重要之点或许是论述基 
督徒的婚配问題。罗马教会在人类生活的这个领域里由于直接违 
反圣经而做出大量有害的 事情： 

“我们对将神定的生活方式弄得乱糟糟和反复无常的那 
些丑恶的人类法律能说些什 么呢？ 啊，天哪 I 罗马暴君的轻率 
令人发指，他们有时随意拆散情侶，有时又乱点鸳鸯。难道人 
类就这祥无缘无故地听任这班人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随意戏 
弄和百般凌 辱吗？ ……他们出卖的是卄 么呢？ 是无数男女的羞 
愧，是这些掮客最愜意的一种商品。他们的贪婪和邪恶胜过 
世界上最为利欲熏心和最为令人憎恨之徒。” 

路德强调指出，按圣经的法律清楚地规定了在一定血缘内的婚姻 
是非法《1，还说任何人间法规都不得禁止这些血缘之外的人结婚 
或容许他们在一定血缘内结婚。他还得出结论说，圣经里明确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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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离婚 （a mensa et thoroCD ); 虽然他说他个人厌恶离婚， “宁愿 
重婚而不离婚。”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信 > 立刻产生巨大的影响。它 
是仓促写成的，但肯定酝酿很久。 6 月 23 日 （ lMO 年）， 路德动笔 
写序; 8月中旬全文 写就； 18日，在德国销出四千册，然而印刷速度 
仍不能满足需要的增长。它是号召书，号召全体德国人民团结起 
来反对罗马。 

公开信的内容十分广泛 :它审 时度势，毅然而鲜明地将德国人 
民中早已零星存在的、微弱的全部愤怒情绪集中起来;它提出种种 
改革方案，虽不完善，但由于恰当地汇成一个总纲从而加速了改革 
的到来。公开书的各个部分被一个朴素而勇敢的信仰联成一体， 
又由于贯穿各部分的道德上的真诚而焕发出活力。 

路德直接攻击认为属于教会和全体僧侣所有的那种虚构的半 
超自然的神秘权力，这种权力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公开信 
写道，由于罗马已经筑起赖以据守的道道高墙;这些墙虽是纸和草 
筑成的，但仍使人望而生畏。这些拙劣的防御工 事是： 仍然以为 
“宗教权力; * 髙于国王和诸侯的世俗权力之上,“除教皇外任何人无 
杈解释圣经”的思想和“除罗马主教外任何人无权召开宗教大会” 
的观念。这些都是罗马教廷躲在后面防护自己的三道防线，而德 
国群众长期以来认为它们是坚不可摧的。路德則开始去摧毁 
它们。 

罗马教廷断言，教皇、主教、教士和僧侣属于并组成“宗教等 
级”，而诸侯、贵族、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从属于宗教等级的“世俗 
等级”。然而，这种“宗教等级”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真正的“宗教 
等级”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全体教徒，他们之所以是宗教等级在于耶 
稣已使他的所有信徒成为上帝和基督的教士。一个皮匠与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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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思是：不共寝室，夫妇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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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楛同属于“佘教等级、教士与俗人的 E 别，不是在称为授垄 
244职礼的神圣仪式赋予他们的固定特征，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分工 
从事一种特殊的工作。如果一位教皇、主教、教士或僧侣不认真地 
完成他的份内工作，就应像一位粗心的石匠或裁缝那样受到同样 
的惩罚，而且对世俗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全体信徒皆教士”，可 
称义之信的这种天賦，终于摧毁了第一个也是教皇防御工事中最 
难攻克的一个。 

说“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是愚蠢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 
番要圣经做什么’ 

“让我们烧掉圣经，满足于不学无术的罗马先生们以为只 
有他们身上才有圣灵，而实际上只有虔诚的信徒才有圣灵。 
如果我不曾读过圣经，我决不会 相信魔 鬼会在罗马千出这祥 
的蠢事，而且还有追随者 呢？” 

圣经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着的，它能为具有基督思想和虚心寻求 
启迪而向上帝之道请教的一切真正的信徒所理解。 

第三道墙跟着前两道墙而倒塌，说“只有教皇有权召开宗教会 
议”纯属无稽。圣经明白地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弟兄犯了过错， 
我们就应当告诉教会;如果教皇犯了过错，并经常犯 过错， 我们单 
凭圣经所说就能召开宗教会议。每一个基督教徒有权为宗教会议 
的召开竭尽 全力； 世俗权力也应促使其愿望的实现。在基督教会 
的初期，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就召开过宗教大会。 

纸与萆筑成的晦就这样被清除以后，路德仍继续膝述他的指 
控。在罗马，有那么一个人自称教皇,并居于我主及其使徒圣彼得 
那样独尊的地位。此人戴着三重冠(他不满足于只戴一重冠)；为 
保持这种地位，他需要远比皇帝还要多的个人收入。他的周围有 
一群称为红衣主教的人，他们唯一的用途是只知道搜刮欧洲最富 
245裕修道院的岁入、种种捐赠和封地，用如此刮来的脂膏供养一位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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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君主。如果不可能搜取一处教产的全部收入，罗马教廷便一总 
收取十或二十处教产的收入，再从每处中为红衣主教骗得一笔可 
观的收入。例如，维尔茨堡修道院每年缴纳一千古尔敦，班贝格、 
美因茨和特里尔的修道院也缴纳相应的数额。教廷机构臃肿 
——教皇有秘书三千，无数随从•，他们全期待德国的有俸圣职，像 
一 帮豺狼等候一群绵羊那样，欲壑难填。德国人给与罗马教廷的 
比给与皇帝的还要多。再看看罗马掠夺整个德国的状况吧！很久 
以前，皇帝就允许教皇获取每位教士头年收入的一半，即上任年 
贡，用于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这笔钱从来没有用于规定 目的； 然 
而一百年来一直征收，教皇把它定为固定和合法的税收，用于罗马 
的种种官职和办事机构的开支上。 

“ 每当他们袈摸作祥要打土耳其人的时候，就派出代理人 
敛钱，幷 常常打着同样 的旗号发行赎罪券，……他们识为我们 
德意志人将承远是大傻 A ， 会继续供給他们金钱取满足他们 
难以形容的贲婪，尽管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上任年贡，或 
‘赎罪 券款％ 还是其它进项，都没有一文是用于打土耳其人 
的，全落入了，他们无底的私囊，……然而这一切都是识基督和 
圣彼得的名义千出的。” 

为教廷官员谋取德国种种有俸圣职的欺骗伎俩、贈与大主教“白羊 
毛大披肩”时的勒索、徇私免除纳税和免受教会和道德法律追究的 
肮脏交易，全都被着力加以插述。最无耻的是与婚姻有关的事。 
罗马教廷被描写成这样的一个 地方： 

“这里誓言被看作 无效； 僧侣可获准离开他的修 道院； 教 
士能够用钱換来婚姻生活；这里的私生子能成为合砝，丟脸之 
事和无耻行径反倒光荣，这里一切丑恶和不光彩的事被认为 
是骑士作风和贵族风度；这里尤许禁婚 亲等或 有某些缺陷的 
人结婚。……这里有买与卖，有互相交襖、恐吓胁迫、生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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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欺诈行骗、信口撒1、偷摸盗窃、伤风败俗、腐化堕落和各 
种亵渎上帝的行为，反基督分手的统治也不会比宅更坏。” 

报定的改革计划 包括: 完全废除高居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教皇权力； 
建立德意志的民族教会，民族教会的宗教会议是德国的最髙上诉 
法院，并像帝国议会代表德国那样代表德国 教会; 某些宗教内部的 
改革,诸如限制朝圣香客的人数，因为朝圣伤及遂德风尚和有害于 
正当的 工作； 减少托钵僧团和流浪者的数量，他们壅塞道路、有碍 
市容。 • 

“关心拯教普通人之所需，比关心圣弗朗西斯、圣多米尼 
克、圣奥古斯丁或其他人的主张更重要得多，特别是因为有些 
事情幷来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祥发展。” 

他提议检査所有的男女修道院，允许不愿过修道院生活的人 还俗； 
减少宗教节日，因为它们多被用来汹酒、大吃;大喝和胡作 非为； 允 
许教士结婚，结束德国教士的非法 同居。 

“我们发现神职人员堕落了，许彡穷苦的教士为•妻室儿女 
所累而又心中有愧。尽管不难予识帮助，但无人帮助他 

们。 我不能不提出忠告 ，也 不能不安慰现在与妻室儿女过 

247 着艰苦生活的那群不幸的人，他们听到他们的妻子被称作教 

士的妓女、孩子被称为小杂种时案受着奇耻大辱。 . 我认 

为，他们双方（旣食懕結成忠实配偶共同生活在一起）就算眞 
正在上帝面前结过婚了。” 

公开书的结尾，对德国城市的奢侈和伤风敗俗作了言正词严的 
指责。 

没有哪一部路德的作品像公开书那样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影 
响。公开信虽不是第一部主张为德国的统一而共同行动的纲领， 

但却是一部最完整的纲领，并被为德国的统一而奋斗不息的所有 
德国人所公认。 

2%6 





这三篇“宗教改革的论纲”是路德向祖国人民阐明自己主张的 
声明书，也是对要在德国正式公布绝罚路德的教皇诏书的最有力 
反驳。 


第五节教皇诏书 

教皇的《主起 H 召书 (Exurge Domine )® 在当时没有什么价值。 
它好像是由教皇委托普里拉斯、卡杰坦和厄克起草的，其内容绝大 
部分似乎是厄克拟定的。许多话读起来好像是重复一年前厄克在 
莱比锡的 发言。 诏书开头伤感 地说： “主啊!起来审理你的案件吧 I 
记着那蠢人怎样天天在非 难你； 狐狸们正在糟蹋你已委托给你的 
代表彼得管理的你的葡萄园•，出林的野猪在糟蹋它，旷野的野兽在 
吞吃它。”教皇在诏书中乞灵于圣彼得，也详尽地暴露了他在得知 
路德不端言行后的忧虑。最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是希腊人和波希米 
亚人的种种错误又重新泛滥，而且是在一直如此忠于罗马教廷的 
德国。接着罗列了四十一条据说是路德的主张，谴责为“异端邪说 
或恶意诽谤，混淆视听或蛊惑善良，强奸民意和悖逆天主教之信 
仰。” © 命令一切虔诚的群众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路德的著作都应 248 
予以焚毁。路德不接受训令，拒绝前往罗马;还向有违朱利叶斯二 
世和庇护二世训令的宗教大会提出上诉 6 结果，他被禁止 布道； 命 
令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六十天内公幵承认错误；否则以异端分子论 
处，地方长官要加以逮捕并投人监狱，一切窝藏他们的城市或地区 
都应受到停止圣事的处罚。 

在被谴责的四十一条主张中，有一条，即烧死异端分子是一种 
违反基督精神的罪过，教皇对此似乎特别看重，在他给弗里德里克 


①拉丁语主起”，因该诏书开头第一个字是“主”。 
(|) Denzinger, Enchiridion, etc.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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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侯和其他德国统治者的信里经常提到它。其它诸条可以归纳为 
四类: 路德反对赎罪券的观点，他对炼狱的看法；他宣称圣礼的功 
效取决于接受圣礼者的精神条件；赎罪苦行是痛悔的外部表现，而 
善功(宗教的和道德的)与其说使人真正称义，不如说是信的标志； 
他否认教廷近来主张的教皇对教会有绝对统治权 r 路德的所有这 
些主张可以在早期教会时代找到充分的证据，他的批判大多直接 
指向13世纪中叶之前尚未问世的那些理论。教皇没有为诏书中 
论点的真实性辩护，也一点没有论证路德观点的错误。贯穿在教 
皇意见中的一个基本_子是要维护教皇下令停止任何争论的 
权力。 

这种做法无助于使德国人民接受教皇诏书，特别是在不停息 
的思想活跃时期更不相宜。教廷本想使教皇诏书中的各项决定在 

t 

德国受到尊重，但对公布诏书所采取的方法却考虑欠周。诏书是委 
托因戈尔施塔恃的约翰 • 厄克公布的，人们公认此人是路德的私 
敌；而且他被授与前所未闻的大权，可以任意圈定一些人，传令他 
们去罗马教廷受审。他圈定了那些曾批评过或挖苦过他的人，如 
阿德尔曼、皮尔克海默、卡尔施塔特和另外三个人，①这说明他是 
如何不适宜于担任这项重要工作。 

厄克发 si 经罗马教廷允准炮制一纸诏书来制裁一个阻挠出售 
赎罪券并使大量财富千枯的人，要比在德国公布教皇诏书容易 
些。罗马以为没有谁能够左右主教们和各所大学，但教廷很快发 
现这个估计是错误的 & 各所大学坚决维护他们的特权，根本不愿 

①厄克在他 1519 年写的小册子里，断言德国所有的神学家，除了少数儿个漦昧 
无知的教士外，都反对路德。到该年年底，这引出了《—个蒙昧无知教士的答复—般 
认为它的作者是奥格斯堡教士贝尔纳德 • 阿德尔曼，但实际出自奥科拉姆帕迪乌斯的 
手笔。皮尔克海默普写一篇讽刺文，用溱亮的拉丁语掩饰德语粗 话攻击 厄克， 瓤为 
Eccius Dedolatus (« 倒平犄角》， “ 厄克 ” 的德语意思是 “ 椅角”），刊登在 Lateinische 
Litteraturdsnkmaler des 15 und 16 Jahrhundertes (Berlin, 1891) 0 卡尔斑洛特 
曾在莱比锡反对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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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鈎翰•厄克合作。主教们制造种种技米上的備口予以抵制。许 
'多 A 装出一副不相信这真是教皇诏书的样子，连路德在他的小册 
1 子: <抗议反基督者的可憎诏书☆中也采用这种手法。厄克盛气凌人 
>地来到德国，但发现自己被人嘲笑和轻视。皮尔克海默给他起了 
许多绰号，如“刨平” ( gehobeker ) 厄克、“很快被干掉的”厄克和傲 
S 的家伙。当推托之词难以再继续使用时，诏书的公布仍非一件 
易事。维滕贝格大学拒绝公布教皇诏书，理由是如果教皇了解事 
态的真枏就不会容许发布这个诏书，指责厄克错传圣旨。萨克森 
选侯区的议会支持维滕贝格大学理事会的 决定； 维滕贝格大学的 
行动受到普遍的赞扬。施帕拉丁说，他曾经看见至少有三十封从 


几个大诸侯以及从波美拉尼亚到瑞士、从布雷斯郜到波希米亚等 
德国各地学者的来信，鼓励路德站稳立场。厄克哀求维滕贝格附 
近各教区如梅泽堡、迈森和勃竺登堡等的主教，公布教皇诏书。他 
们不是干脆拒绝，就是表示爱奠能助。 


莱比锡辩论以后，路德预料会有一个乒对他的教皇诏书。他 
在信件里表示，他视之坦然，决不动摇。一纸教皇诏书怎能危害以 
信使他与上帝 建立起 友情的人呢。与圣经明显抵触的一纸教皇诏 
书会有什么真理呢\圣保罗告诫过我们，如果天使讲的话与给予 
我们力量和慰藉的圣经相径庭，就不要相信它，为什么我们要把我 
们的信寄托于一位教皇或一次宗教会 议呢？ 教皇诏书加于路德 
的，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失去教籍的人，因此他再也不用遵守他的修 
道誓言。他何时髙兴就奇以何时离开修道院，他只是还没有选择 
这条道路^当他听说教皇使节以异端邪说为理由下令焚毁他的著 
作时，他决定反击。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十一个月以前（1幻0年 
元月），他曾向施帕拉丁保证，如果罗马谴责和焚毁他的著作，他也 
要谴责和焚毁教皇的种种法令。12月10日 （1520 年），他贴出通 
告邀请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当天上午九时前往观看焚毁教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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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和经院派神学的作品。 念 许多学生、市民和教授聚集在位于蛐缠相 
易北河之间的埃尔斯特门外的空场上。那里堆着许多千柴。锒久^ 
以前栽种的一棵老橡树至今仍标示出那个地点。一位教授点燦柴、 1 
堆;路德把一本本教令集投入熊熊的烈火中，扬起一阵 火舌; 接着 ， V 


在一片寂静之中，路德把教皇诏书投人火中，并用拉丁 语说: “正微 
你一心折磨上帝一样，让永恒之火也折磨你。”等到教皇诏书化为 
灰烬，路德才与他的朋友和教授同行返回城里。几百名学生仍站 


在火堆旁围观。他们一时被这个庄严的场面弄得严肃起来，随之唱 
起赞主歌。后来，他们忽然生起淘气之心，开始为焚烧的教令集 
唱起送葬 曲来。 他们找来一辆农家车，绑上旗杆，上悬一面挂有教 


皇诏书的六英尺长大旗，车上满载厄克、埃姆泽尔和其他天 主教卫 
道士的书籍，将车在街上拉来拉去，终于拉出埃尔斯特门，把这些 
书籍连同教皇诏书一并投入尚未熄灭的火堆里，将它们焚毁。又 


是一阵肃穆，随之他们又唱起赞主歌，最后散去。 


我们20世纪的人很难想像，当一个普通修士烧了教皇诏书的 
新闻迅速传开以后，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呈现的激动情绪，在 
路 德之前，有人烧过教皇诏书，但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国王干的。现 
在，焚烧教皇诏书的是一个修士，他除了靠勇敢的信支持以外一无 
252 所有。 这说明个人已经发现了他的真正价值。如果时代能够划分 
的话，现代史应当开始于1520年12月10曰。 


第六节路德是德国的代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考察了路德的个人经历。现在,暂时回 

①路德通告的 f 本,已收在饺得 • 舒曼在茨维考城茨维考大学图书馆编写的 
«编年史》手稿里。它发表在科尔德的 <Analecta Luthcrana »( Gotha , 1883), p .26； 
“不管是谁都应当热爱福音的真理。请茚于上午九时到城外圣十字架教堂，在这里将沿 
袭古代的和由使徒流传下来的愤例烧 S 诸教皇的法令和经院神学的 邪书* 既然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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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头来观察一下聚集在他周围的许多阶层人民如何同情于他，也 
许是适宜的。 

列席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来自英国、西班牙和威尼斯的外国 
使节，一致向他们的有关政府报告路德在他的几乎各阶层同胞中 
间享有非同寻常的声望 ，如 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教皇派往帝国议 
会的大使阿莱安德的一件件详细叙述和充满哀叹的急报，也证明 
这些报告的真实性。这种声望从1517年起不断增长，还有种种迹 
象表明在这之前若干年就已有众多有识之士注意到了路德。路德 
在奥格斯堡会见红衣主教卡杰坦的报导和他对莱比锡辩论会上的 
态度，大大地增进了人民对他的尊敬。然而，这种尊敬是暗暗增长 
的，与他生涯中的惊人事件无关。后来一些情况的证据，主要是从 
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若干私人信件中收集 到的； 而且重点是那些并 
非写给路德的信，就是说他本人并未见到过。人们在彼此通信中 
议论路德，叙述路德对他们和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朋友的印象。我 
们从这些信件里不仅了解到人们尊敬路德的事实，而且也知道了 
唤醒他们的那个人的性格。① 

大部分证据来自知识分子的通信，这些人如果不全是严格意253 
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也是属于受“新学问”强烈影响并有其特殊习 
性的人数日益增多的那个阶级。埃拉斯穆斯的态度和行为为他们 
评价路德莫定了基础。与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相敌对的僧侣 
们，虽摄于他的革命思想方法的影响而完全站在正义一边，然而他 
们仍能同时发出反对一切革命行动的呼吁。他在他的《手册> 里， 
说明了什么才真是个人宗教生活的 思想； 他揭穿了当时流行的宗 

的敌人胆大妄为，已发展到焚烧路德虔诚的符合福音精神的书。虔诚热衷的青牟们， 
你们要起来完成这一虔敬诚笃的奇观”。 

① 神甫冯 * 贝措尔德在他的 Oeschichte der deuts hen Reformation 
( Berlin , 1890) 第 278 页 b , 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出色的描写。我使用了他收集到的资 
料，并加进去我自己的理解。 


m 



教信仰大多是犹太教和异教信仰的混 合物； 他倾泻出对玄虚难懂 
的经院神学的蔑视，号召人们回到纯朴的“基督教哲学”上来。此 
外，他坚决认为，只有重新研究圣经，基督教才能重新恢复它的青 
春。为帮助他的同代人实现这青春的返回，他修订出版新约并努 
力帮助他们领会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著作。他在德国的人文主义 
追随者都认为，路德正在作着其领导人敦促人人要作的事。他们 
在路德身上看到了埃拉斯穆斯追根溯源的性格。他日益坚决地反 
对经院哲学使人迷罔的诡辩，他甚至指出有多少诡辩是采取将非 
基督教徒亚里士多德的威信高出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的办法实 
现的。他曾费尽脑汁研究过这些经院哲学家的著作，能在这方面作 
权威性 发言； 因为他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他的讲演稿传 
遍德国各地，告诉人们他的讲学是以中世纪教会批准的拉丁文本 
圣经的简单注释为基础的。他已经并继续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出于 
254 卑鄙目的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鼓励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埃 
拉斯穆斯曾用他那灵巧的讽剌投枪予以彻底戳穿。路德清楚，而 
埃拉斯穆斯却不知道，他议论的是什么，因为他曾沉陷于当时流 
行的宗教信仰之中，曾想在他妁内部努力找到一种与上帝和解的 
办法而没有成功。他们发现他以人文主义者不曾有过的毅力坚持 
人文主义者的主张，即认为每一个人有权认真坚持他自己确实坚 
信的东西。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埃拉斯穆斯，尽管藐视修士生 
涯，但仍然柑信一位能够真诚自我牺牲的方济各式的修士是宗教 
生活的最髙典范；他们认为奥古斯丁隐修会是他们的理想，那里 
的宗教生活从未被任何修士的丑行所玷污，那里的修士被别处的 
修士称颂是个>人圣洁的楷模。他们确信，当他像英雄似地为自由 
的宗教生活辩护时，他那难以相比的勇气是以深厚的个人虔诚为 
基础，而他们黯然地承认他们没有这种虔诚。如果他们不时地抱 
怨路德反对教皇太过分了，无异于承认他正好击中事情的根本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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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改革的“唯一”障碍是教皇的专权理论。这 
个理论是意大利教会法学家们在宗教会议改革失败以后勉强拚凑 
起来的——它违反中世纪古老的教会传统，也与德国康斯坦茨和 
巴塞尔宗教大会的庄严决定背道而驰。路德对教皇制度的攻击尚 
不及格尔森和戴艾利强烈，他使用的语言也不像他们共同的老师 
奥卡姆的威廉那样毫无顾忌。在初期，没有任何东西阻挠眷恋于 
中世纪教会及其古老神学和礼仪的人团结在路德周围。当进军开 
始中止并创建了与中世纪教会对立的新教教会以后，情况便改变 
了。许多热情支持路德的人离开了他。 

爱尔福特人文主义界老练的领导人、哥达教堂教士康拉德 • 
穆蒂安努斯，著文称赞路德早在1515年的讲道里就有创见。他热 
烈欢迎他在莱比锡采取的立场,称他是“最忠于上帝的博士马丁' 
穆蒂安努斯的追随者们不再满足于研究古典作品。被誉为德国“诗 
王”的厄奥巴努斯 • 赫苏斯，放弃他的贺拉斯①而改读埃拉斯穆斯 
的《手册>和圣经。尤斯图斯 • 约纳斯（诺德林根的约多库斯•科 
赫)抛弃希腊古典作品而去从事 <哥林多人书》的研究。刻毒的讽 
刺作家柯里西乌斯 • 科杜斯，专心致志地研究新约。他们这样做 
出于对“他们在基督事业上的前辈”埃拉斯穆斯的钦佩。但是，在 
路德出现之后，当他们读到他的畅销德国的小册子和一步一步地 
跟随他的事业前进时，他们被一种新的魔力吸引住了。当时常用 
的埃拉斯穆斯派一词不多见了，而马丁派的使用率则增多了。 
爱尔福特人文主义派别的老成员之一约翰内斯 • 克罗图斯 • 鲁比 
安努斯来到罗马。他有一些信在他的朋友之间传阅，但没有给他 
们留下丝毫印象。他告诉他们，他住在欧洲罪恶渊薮的中央，并痛 
骂教廷丧尽天良。“教皇及其食腐肉的鸦群”饱食之后心满意足地 
栖息于 灾难深重的教会 之上。克罗图斯收到从德国来的著作时总 

①贺拉斯(公元前 65—8 年〉 ，罗马抒情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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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秘密 地分送给他的意大利友人，并收集他们的意见转 告 德国。 
他们全都表示同情路德所讲的内容，但又惋惜他只身一人行走在 
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不摧毁整个罗马教廷制度，任何真正的改革都 
是不可能的，而教廷制度对任何反对它的人来说是太强大了。然 
而，路德是一位英雄;他是德国的国父；他的同胞应当用黄金为他 
立一座纪念像；他们祝他成功。当克罗图斯回到德国并对路德的 
256 所为有更多的感受时，他觉得更加被这位宗教改革家所吸引，在给 
他的友人的信里热情地称颂路德是基督在现代的亲自显灵。我们 
就是这样地认识称路德是当代的圣保罗、现代的赫尔克里士、16 
世纪的阿基利斯①的人文主义者的。 

没有哪个城市的+文主义团体给予路德的热情支持超过纽伦 
堡的。这里有施陶皮 S 的几位热烈拥护者为此准备好了土壤，其 
中为首的是温塞斯拉斯•林 克， 他是纽伦堡奥古斯丁隐修会的会 
长，又是一位著名的传道士。他们从施陶皮茨那里学到奥古斯丁 
神学和他个人特有的晚期德国神秘主义，这为他们接受路德更为 
深刻的经验论铺平了道路。在这些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当中，只有克 
里斯托费尔•朔伊尔律师一人认识路德和厄克。朔伊尔于1516 
年开始与路德通信，从而促成了这两位对手之间的短暫犮谊。朔 
伊尔相信路德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并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厄 
克。他在给他的信里 （1519 年2月18日）说，几乎所有他熟悉的 
宗教界有头脑的教士都忠于路德，“他们像欧椋鸟那样成群结队地 
投向他说他们都深深地同 情他； 并承认他们最圣洁的愿望就是受 
他著作的启发而来的。”阿尔贝特 • 度勒把路德画成上帝最喜爱的 
门徒圣约翰，以抒发他的爱慕之情。该城一位最尊贵的官员卡斯 
帕尔 • 尼策尔认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译成德语是一件光荣 
的事。拉扎鲁斯 • 施普 林格尔兴奋地告诉他的朋友说，路德的小 

①希腊神话的英雄，刀枪不入。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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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和布的道如何使他的许多熟人重新成为生气勃勃的基督教 
徒，而以前他们为一般布道中常有的庸俗说教所迷惑而失去了信。 
在奥格斯堡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热情。莱比锡辩论以后，巴塞 
尔大画家弗罗比纽斯成了路德的一位热情支持者，重版他的大多 
数著作，并分别运往瑞士、法国、尼德兰、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 
他兴奋地讲到这些著作在上述几个国家受到称赞的情形——在 
法国受到勒费弗尔的欢迎，瑞士红衣主教冯 • 西滕说路德应该得 
到一切荣誉，因为他说出了纵使一个能言善辩的厄克也难以推翻 
的真理。弗赖塵著名的法律学家乌尔利希 • 察西乌斯说，路德是 
一位“天使的化身”，当他不赞成路德用强硬的语言反对教皇时，仍 
称他是“基督教神学家中的凤凰”、“基督教世界之花”和“上帝的工 
具。”察西乌斯是一位完全赞同中世纪教会宗教观的人，但却说出 
这些有关路德的话。 

如今，我们若要理解渴望新风却又墨守旧规的心理状态可能 
是困难的，然而这种心理状态却使纽伦堡的埃布纳和尼茨勒两个 
家族，在他们为其去当修女的女儿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家庭聚会上， 
发言赞美路德及其著作以增添气氛。但这却是早年绝大多数路德 
支持者的主要特征。 

即使那些不大同情路德的人，也不希望看到路德被罗马教廷 
的权力压垮。连那位在莱比锡辩论会上曾说路德是洪水猛兽之裴 
的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也受《致德意志民族棊督教贵族公开信》的 
影响而一度赞扬路德，不大愿意在他的辖区里公布教皇训令。至 
于他的私人秘书兼神甫耶罗梅 • 埃姆泽尔，虽是一位不放过机会 
与路德抗争的对手，也希望自己成为在教会内推行改革的工具。斯 
特拉斯堡的雅各布 • 温费林，一位自称不赞同罗伊希林的真正中 
世纪史专家，还有他的朋友巴塞尔主教乌滕海姆的克里斯托费尔， 
两人都热切地期望路德开始的那个运动能够导致教会按中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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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行改革。 

258 在1517年到1521年之间的那些年月里，或许没有一个人能 

比公认为是路德保护人的那位诸侯，即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的 
所作所为更好地反映绝大多数路德支持者的态度。当然，假如说 
弗里德里克支持后来发展为路德神学的那些路德的主张，显然是 
一个大错误。他的兄弟约翰，还有他的嫡亲侄约翰 • 弗里德里 
克，在神学思想上都忠于路德的主张，但没有材料证明弗里德里克 
也是如此。 

弗里德里克与路德弁无私交。应施帕拉丁 之请， 他负担了路 
德晋升为圣经学博士学衔的费用•，当然，他勉强同意任命路德为神 
学教授以接替施帕拉丁；他肯定十分感被路德的活动使维滕贝格 
这所衰落中的小大学逐渐提髙到1517年时居有的地位。路德与弗 
里德里克之间只通过很少几封信，但不能证明他们曾晤交谈，也 
不能证明弗里德 M 克曾听过路德讲道。弗里德里克在弥留之际，曾 
请求路德来看望他；但这位宗教改革家正在远方试图说服农民不 
要起来暴动，当路德到达选侯府邸时,他那年迈的保护人已经停止 
了呼吸。 

从中世纪的标准看，萨克森选候是一位虔诚的人 6 他孩提时就 
读于格里马学校，在与奥古斯丁隐修会修士的交往中受 H 最初而 
持久的宗教熏陶，从此终身与该会修士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他彘 
度评价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生活提供的一切外援。他相信朝圣和圣 
物的功效。他曾去圣地①朝拜，带回大批圣物存放在维滕贝格的 
. 万圣教堂里。他在威尼斯和其它地中海港口派驻代理人，受命为 
259 他收集更多的圣物。直到1523年，他仍在收购圣物。他相信比较旧 
式的赎罪券 一 -即可以全部或部分赦免教会所加的“苦行赎罪” 
的赎罪券——并购买了 两张供萨克森选侯区使用。一张用于维 

① 指巴勒斯坦。 一 译者 

226 






修他在托尔郜桥梁的基金，还曾委托特泽尔宣传其攻效。另一张 
是施惠于万圣节来朝拜他收集的圣物的香客们。但是很清楚，他 
不喜欢路德所攻击的那种赎罪券，也不大相信罗马教廷有真正的 
信。他阻止过一次大赦收敛的钱运离德国，并禁止特泽尔在他的 
辖区里宣讲临终赎罪券。在赎罪券问题上，他完全赞同路德。他 
是圣乌尔苏拉之舟 ( St.Ursulas Schifflein ) 修女会的一位受尊敬 

的恩主。他按时去作弥撤，当他心存疑虑或困惑迷罔时更是经常 
到场。当他在科隆 （1520 年11月）受到教皇使节包围，劝他答应在 
他的辖区里公布反对路德的训令时，施帕拉丁特别提到他一天作 
了三次弥撒。他对圣经的尊敬必然使他与路德心心相印。他与他 
的私人秘书谈到过圣经的无比崇高和威力，并将它的庄严崇高与 
当时神学中的诡辩烦琐作了 备明的 对比。他坚决维护他家族的传 
统政策，在萨克森选侯辖区里贯彻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拿议的 
决定，不理会教廷和髙级教士的抗议,并始终亲自掌管他辖区里的 
宗教和民政大权。阿莱安德认为，当这位选侯在科隆时就地焚烧 
路德的书籍，是政策上精明的一着。弗里德里克仅仅把此事看作 
是对他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侮辱。他是德意志民族权利和自由的坚 
定维护者，并牢牢记得，根据每位德国皇帝必须宣誓遵守的一项古260 
老协议的规定，每一个德国人有权向宗教大会上诉,未经公正的审 
判不得定罪;而那个教皇训令由于谴责路德有罪，使他有理由向宗 
教会议上诉。于是,他不顾“金玫瑰”和种种奉承讨好，不顾他本人 
可能被开除教籍和剥夺他的大学的特权等威胁，仍坚决拒绝放弃 
对路德的保护。他是一位保守型的德国虔诚诸侯，不大喜欢意大 
利人，也不怕教皇使节的恐吓。他对路德的态度充分代表了沃尔 
姆斯帝国议会前夕德国大多数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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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第三章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第一节罗马教皇使节阿莱安德 

罗马已尽其最大努力要用宗教手段除掉路德，但没有成功。 
若要想打倒他，若要想扼杀这个新宗教运动和与它相连的民族起 
义，只有在最高世俗扠力的帮助下才能实现。教廷于是求助于 
皇帝。 

1519年元月12日，马克西米利宠突然逝世。经过几个月的 
262密谋策划和教皇的欺诈外交活动以后，他的孙子、年轻的西班牙国 
王査理被一致推举为他的继承人 （1519 年6月28日）。西班牙的 
纠紛使他不能立刻离开该国前去登基。1520年10月23日，他在 
亚琛加冕，并于1521年元月22日在沃尔姆斯召幵他继位后首次 
德意志帝搁议会0 

教皇选定两位使节恭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一位是负责教蛊日 
常外交事务的书记马里诺 • 卡拉乔利 ( MM —1 S 30 年），另一位是 
梵蒂冈图书馆馆长耶罗梅 • 阿萊安德，后者的任务悬_夺路德的 
公 民权。 

阿莱安德是罗马教廷的最精明、勇敢和不知疲倦的外交家之 
一。他是一位意大利人，生于成尼斯摩塔小镇一个市民家庭里 
C 1480— 1542 年），在帕杜阿和成尼斯受过教育。他早年是人文主 
义者，在巴黎讲授希腊语享有盛名，并结识了许多德国的人文主义 
者，但这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并不宽恕这个背离了他们去为蒙昧主 
义派效劳的“叛徒”。他的书信生动，不漏任何细节，是反映当时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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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外交的希望和恐惧的脉搏。读者摸一摸这脉搏就会了解那关键 
性几个月的动向。这位教皇使节来到这“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 
都在呼喊‘路德’”的 国家。 旅馆老板拒绝留他住宿，他只好寒冬 
腊月呆在没有炉火的顶楼里打颤。比寒冷更糟的是，这间屋子又 
脏又臭。他到大街上去，看到的是一张张满脸怒容的面孔 、一 双双 
要突然拔剑的手，听到的是对他的尖声詈骂。他想去谒见萨克森 
选侯，却被拥护路德的看门人猛击前胸，而人群里竟没有一个人出 
来保护他。他看见一幅幅漫画，画着他头朝下地吊在示众架上。 
他连连收到安居在骑马约一日之遥的相邻城堡埃贝恩贝格的乌尔 
利希•冯 • 胡滕发来的表示不共戴天之仇的旧式挑战书。①他向 
帝国议会议员诉苦，但他们既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他想 
要发表反驳路德派频频攻击教皇制度的文章，但很难找到一个承 
印者；即使找到了承印者，其他同业中人便全部买下他的小册子， 
将它们烧毁。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他终于懂得只有一个他可 
以依靠的人，即年轻的皇帝，但除他以外大家都深信这位皇帝不过 
是他议员手里的一个傀儡。教皇利奥称他是个“乖孩子”，但阿莱 
安德自从在安特卫普初次见到他之后就觉得他的“智谋远远超出 
他的年龄，”并且“他心中所藏的城府比脸上露出的要大得多。”他 
也深信，他害怕的一个人是那位年迈的萨克森选侯，也就是“那条 
蛇怪”，那条“德国的狐狸”，那只“长着狗眼，斜眼看可疑者的土 
拨鼠。” 

阿莱安德是一个纯粹的凡夫俗子，一个冷酷残忍没有道德的 
人（例如，他因为丢失一条狗而杀了五个农民，还图谋毒死埃拉斯 
穆斯)。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各有其价值，需要认真对付的只是卑鄙 
和自私的动机。但他竭尽心力地在沃尔姆斯为教廷效劳，后来终 


Q Kalkoff , Die Depeschen , etc . pp . 46 >50,58,69,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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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得酬报。①在皇帝和显赫诸侯的家人中，在沃尔姆斯的居民 
里，他到处派有密探。一且他发现有利于“信任”的事，他坦白说， 
就断然地抓住不放这次教廷交给他一项困难的任务。他必须 
做到，不经审讯而立即剥夺路德的帝国政治权利。教皇诏书已判 
定路德有罪;世俗权力除执行教廷判决外别无他途。阿莱安德劝说 
皇帝在他的世袭领地里执行这个方针，但遇到了小小的困难。焚 
烧路德著作的教令发出以后，这位教皇使节对在安特卫普和其它 
地方焚烧了几种判定应受火刑的书籍感到满足。他在几个德国教 
会诸侯那里，也取得了成功。③然而，在沃尔姆斯却做不到这一点。 
若办不到这一点，阿莱安德则务必使路德事件与德意志民族愤怒 
反抗教廷的问题截然分开，如果不能阻挠路德出席帝国议会，也要 
叫他到那里去公开承认错误。在皇帝的帮助下，他取得很大的 
成功。 ® 

第二节德皇查理五世 

阿莱安德不是路德在沃 尔姆斯的真正 对手； 他没有资 格享有 

① 他攘升为布林迪西和奥里阿大主教着当上红衣主教。 

② Brieger, Aleander und Luther 1521: Die vervollstandigten Aleander- 
Depeschen, p. 53 (Gotha, 1884); non superstitiose verax, Erasmus said. 

⑤ Kalkoff, Die Dcpeschen des Nuntius Aleander, etc. pp. 19,20,23,24, 
265,266. 

④ Brieger, Aleander und Luther 1521: Die vervollstandigten Aleander- 
Depcschen (Gotha, 1884),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fl^ i.; Friedensburg, Eine ungedriickte Depesche Aleanders von 
seiner ersten Nuntiatur bei Karl V., i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 
enischen Archiven, i. (1897 )； Kalkoff, Die Depeschen des Nuntius Aleander 
vom Wormser Reichstage 1521 (Halle, 1897,2nd ed .)； Kolde,Luther und der 
Reichstag zu Worms 1521 (Hall ， 1883); Hausrath, Aleander und Luther 
auf dem Reichstage zu Worms (Berlin, 1897 )； Gebhardt, Die Gravamina 
der deutschen Nation (Breslau, 1895,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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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声。德意志帝国议会是新旧信仰冲突的舞台；年轻的皇帝 
是中世纪信仰的支持者。像路德代表未来的信仰那样，他代表过 
去的信仰。 他说： “我的先人们在康斯坦茨和其它宗教会议上确 
立的事，我有权坚持。只是个别修士，在个人见解的驱使下走上歧 
途，才使自己与全体基督教徒坚持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信仰处于对 
立的地位，又轻率地下结论说所有基督教徒至今都错了。因此，我 
决意以我所有的领地、我的朋友、我的血肉之躯、我的生命和灵魂 
对这一事业打赌。”®然而，危机尚未突然降临到他头上。早在 
1520年 5 月12日，他的驻罗马大使胡安 • 曼努埃尔曾奏请他适 
当注意“一个叫马丁 • 路德的萨克森选侯的臣民”，他的布道已引 
起罗马教廷的某些不满。曼努埃尔认为，路德在与教廷的外交纠 
纷中可能有些用处。③査理已有时间去严肃、冷静地思考这 件事； 
而这就是他所作出的决定。每当想到应将査理的当选归功于支持 
路德的髙涨的民族意识，④还有他确信在即将来临的与弗朗西斯 
一世的冲突中会得到德国的支持时，人们更不会忘记这个声明。 
当他说他准备用他的领地为他所从事的事业打赌时，这种言词之 
中却隐藏着一个冷酷的现实。对于 “ 路德问题使这位孩童统治者 

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意见，还有许多话可说。⑤ 

. . . . , 

① “ 尽管 査理有准备，这冲击迫使他非常直率地承认他曾表示过的信仰。除了 
在他统治的晚期遇到麻烦时给他兄弟的机密信中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清楚地了解 
他的宗教天性的作用，那时他一再重复，撕毁教会的无缝外衣不是他的心意。”一 
Armstrong, The Emperor Charles V., i. 71 (London, 1902) 。 但是，我们与他的 

味妹玛丽亚交谈 # 得到另一种感觉，即他承认他对路德派的看法开始好转，因为他知 
道他们除使徒信经外不宣讲别的。见 Kawerau, Johann Agricola von Eisleben, 
P.100 (Berlin, 1881) c 

②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etc. ii. 595. 

⑧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1509—1525, p. 305 (London, 
1866). 

④ 关于査理当选的间接原因的说明，参看 v. Bezold，Geschichte der deu- 
tschen Reformation, pp. 193 ff. (Berlin, 1890) 0 

⑤ Armstrong，The Fmperor Charles V., p. 73 (l.ontion,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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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位年轻的皇帝清楚地知道他没有站在教皇一边， 
也不同意教廷关于教皇拥有最高绝对权威的想法。他致力于天主 
教（中世纪的）教会的联合，致力于继续保持其种种仪式和维持其 
266 权力的需要;不过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的主要场合是宗教大会。这个 
声明既不与可以追溯到帝国议会开幕那几周帝国政策的改变有丝 
毫矛盾，也不与导致后来洗劫罗马和<奥格斯堡宗教妥以》 ( Augs - 
burg Interim , 15仙 年)的作法有任 何冲突 。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很可 

能读过和称赞过路德的早期作品，并希望他能帮助改善教会的处 
境。他很可能已经相信，他的责任就是清除教会的种种 弊端; ①但是 
路德对教皇的猛烈攻击使他感到不快，一个来自人民的改革既成 
胁着教权，也威胁着世俗政权。他决意要谴责路德，并告知德国各诸 
侯说，他的决心丝毫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路德推动 
他 对教皇的外交，并迫使教廷作出让步。第一，教皇曾干涉过西班 
267牙的宗教法庭，试图使它不要过于 严厉; 而査理则像他的外祖父阿 
拉贡的费迪南德一样，希望利用宗教法庭控制热爱自由的西班牙 
人民，不愿看到他的惩罚 工具有所削弱。其次，弗朗西斯一世正准 

①.査理五世以吉恩 • 格拉皮昂为哗的忏悔神甫，这个人在路德抵达沃尔姆斯前 
的几幕开场戏里大露头角。他曾与萨克森选侯的总理大臣布吕克博士有过一次引人注 
目的交谈，在这次交谈中他声称他既代表皇帝也代表自己讲恬。他对路德的早期作品 
有极大的兴趣;相信他是能为教会结出丰顼果实的“荣誉树”。但是，他对《教会被囚于 
巴比伦>感到震惊 （ 不相信它出自路德 之手； 它不像路德通常的文如果路德是该书 
的作者，那一定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一时愤怒，因该书并未署名，很容易予以否定。如 
果未被否定，也是能说得通的，说明它的词句可以用天主教教义解释，如果否定了，如 
果路德撤.回他那激烈反对教皇的书，就没有必要再安排一次和解商谈。教皇诏书会很 
容易得到谅解，也可以以路德未经公正审判为理由予以撤销。假如认为皇帝没有强烈 
感到有改革教会的必要，那是错 误的； 他对教会的忠诚有一个限度；皇帝相信，如果他 
不打算改变基督教会的悲惨局面，他将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些都是格拉皮昂所说的 
话。问题是他说话的真实程度如何,他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皇帝讲话。他是埃拉斯穆 
斯的朋友和崇拜者 I 但荷兰人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巧妙地将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9 
萨克森选侯曾听说，这次谈话以后格拉皮昂从阿莱安德那里搞到四百份反对路德的教 

皇诏书，并分发给方济各会修士。这使他怀疑他讲话的真实性，并拒绝接见他 a 参看 
Reickstagsakten, ii t 477 I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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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侵略 意大利 ，查理希望教皇站在自己一边。如果教皇在这两方面 
作出让步，查理准备在路德问题上竭尽一切可能满足他的愿望。① 

第三节在沃尔姆斯城 

沃尔姆斯城挤满许多不同观点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各界人士 
寄予厚望的这位年轻皇帝(査理仅仅21岁)首次召开的帝国议会， 
引来了远比通常出席这类会议更多的人。影响全德国的一些重大 
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有马克西米利安的帝国议会遗留下来268 
的君主统治或寡头政治老政体之争;人们急于知道，这位新统治者 
面对各阶层的代表将奉行真正的帝国政策，还是像他的先人那样， 
使民族利益服从王朝 利益； 城市的代表渴望制定切实可靠的条款 
以终止妨碍贸易的私战；各阶层的代表都盼望当皇帝离开德国时 
能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地方政治家们觉得必须停止德国国内 
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权之间经常发生的争端;但是，最困难的一个问 
题，也是每一个人在思考、交谈和讨论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先通 


①这笔交易的详细过程已真相大白。1520年10月，査理颁发敕令，要求在他 
的世袭领地内焚毁路德的书籍。在以后几周内，阿莱安德敦促査理发布一道 通令； 査 
理说这样做有困难，并 U1 月28日 ） 写信给萨克森选侯，命令他要路德去沃尔姆斯，还 
要求阻止他再写任何反对教皇的东西；作为报答 （12 月12日），教皇通知査理他已撤 
回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诏书。大约12月中旬，皇帝抵达沃尔姆斯。1521年元月3 日， 
教皇为不使皇帝为难，颁布一道新训令《罗马新省> (Decet Romanum ), 其中只提到 
路德和胡滕两人的名字;元月28日，帝国议会 开幕; 2月13日，阿莱安德作长达三个小 
时的发言攻击路德; 2月19 日， 各等级的议员一致决定要路德到场，目的不是要他简单 
地承认错误，——应该允许他申述意见，并可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 3月6日，皇帝发出 
邀请书和安全通行证，开头以崇高的、虔诚的、敬爱的 相称； 阿莱安德抗议这种称呼；皇 
帝起草一道焚毁路德书籍的 通令; 这个通令可能没有公布；撤回此通令，以便改发要求 
将全部路德著作呈交给各地行政长官的命令； 3月27日，在沃尔姆斯公布这个命令，引 
起轰动; 4 月 17 和 18 日，路德出席帝国 议会： 5 月 8 日，査理接到教皇愿站在査理一 
边反对弗朗西斯的保证; 5月25日，帝国议会同意剥夺路德的政治 权利; 5月8日，査 
理签署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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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关于修士马丁 • 路德写的反对罗马教廷的书籍和 I 章问 
题。”①除上述帝国议会的“议事日程”外，还有一些问题使^集在 
沃尔姆斯的人们感到不安。人们都在谈论需要结束教皇的横征暴 
敛，因为它快要榨尽德国的钱财_，到处谣传说济金根和一些骑士可 
能发动袭击，或者谈论即将爆发另一次农民起义。这些问题自然 
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问题又因与当时的宗教和社会问题有联系 
而事关重大。对德国人民和聚集在沃尔姆斯的外国使节来说，路 
德的运动和如何对待它无疑是当时最重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 
合在一起，使沃尔姆斯云集人群之多，是自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 
大会以来任何一个德国城市所没有的。 

沃尔姆斯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的居民不太安分，一 
直坚持要有作为一个帝国挡由城市的居民所应有的权利，并经常 
269与该城主教发生冲突。他们多次受到剥夺宗教活动的惩处，非常 
仇视教士专权，所以一致站在路德一边。热闹的大街上挤满了诸 
侯、诸侯的议员和随从；教会的显贵和他们的随从教士；贵族和他 
们的“骑士”雇佣兵、手工业者和农民。可以看到，从法兰克福集 
市返回家园的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商人们，都在争论路德问 
题的结局，西班牙贵族和西班牙的商人不止一次在狭窄的街道上 
互相打起来。外国商人，特别是西班牙商人，妤像全都袒护路德;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从他的教义中得到过多少好处，而是因为他们 
觉得应当支持一个敢于说谁都不应因见解不同而被烧死的人。这 
些西班牙商人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们与德国的路德热情支持者联 
合起来，将教皇的小册子全部买下烧毁;他们还买了路德的书带回 
国内。阿莱安德咒骂这些“犹太人” (marrani), ②他就是这样称呼 

①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 Henry VIII , Letters and Papers , Foreign 
and Domestic ( London , 1867)， HI . i . p . 445. 

㊈ Kalkoff , Die Depeschen , etc . p , 106. (Marrani 是西班牙语中对被迫 
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的贬称。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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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说他们正将路德的作品译成西班牙文=> 他们中许多人很 
可能有摩尔人的血统，也深知宗教法庭的可怕。阿莱安德的密探 
告诉他说。到处在叫卖他和其他著名亲教皇人士的漫画，在街上 
抢购头上有圣鸽盘旋的路德画像、头上有一圈光环的路德画像和 
路德与胡滕在~ * 起~ '人手 拿圣经~~ "人手 持宝剑 的脚像 。①这爸國 
像其实是在皇帝下榻的主教官邸的庭院和住房里出售。在教堂的 
台阶上，在公共建筑的门前，小贩们向热情的顾客出售路德反对教 27 « 
皇的小册子以及乌尔利希‘冯 • 胡滕用拉丁语和德语写的讽刺作 
品。在大街上和象市场的空地上，一群群的人热烈地讨论路德的 


主张并夸大其词地称赞路德。 

在选侯之间，意见也不一致。科隆大主教，勃兰登堡选侯及其 
兄弟美因茨大主教，赞同谴责路德，而萨克森选侯对特里尔大主教 
和莱茵的巴拉丁伯爵有很大的影响。阿莱安德说，萨克森选侯这 
一年几乎缄口不言，可现在为替路德辩护时却“像十条公牛似地吼 
叫”。2月13日，阿莱安德首次向帝国议会发表 演讲。 他讲了三 
个钟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详细讲述了路德的教义错误， 
他说这同样也是瓦尔登斯、威克里夫和胡司派的错误。他说路德 
否认基督存在于圣餐里，说他是第二个阿里乌斯。⑤以后几天，帝 
国议会的官员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议。他们呈交皇帝一份德文备 
忘录 (2 月19日），他们在备忘录里提醒皇帝，未经他们同意不要发 
布反对路德的皇帝敕令，并说在未听取路德申诉之前这样做势必 
导致流血冲突;他们提议，应在安全通行证保护下邀请他来沃尔姆 


①这个可能指一本登有胡滕四篇文章的小书的卷首插图，书名叫 Gesprach 
Blicblin: Herr Ulrichs von Hutten. Feber das Erst: Feber das ander: Vadis- 
cus, Oder die Romische Drcifaltigfceit: Die Anschawenden; 并有题词 Odivi 
ecclesiam malignantium (我痛恨恶人的教会 ）◊ v. Bezold 的 Geschichte dec. 
deutschen Reformation, p. 307 (Berlin, 1890) 载有该图 9 
(2) Keichstagsakten, ii. pp. 49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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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由帝国议会要求他回答，他是不是被认为是他写的那些书籍的 
作者，要他澄清对他否认基本信条的指责；他也应听取教皇的要 
求，然后帝国议会再对教皇的要求作出判断；最后，他们请求皇帝 
使德国摆脱教皇的专横。 ® 皇帝同意发一张安全通行证和传召路 
德前来接受对他的书籍问题以及他否认基本信条的质询。但是, 
^ 他决不允许讨论教皇的权威，并说他会亲自向教皇陛下转达德国 
的委曲。® 

帝国议会档案 （ Reichstagsakten ) 中的文件表明，皇帝与大多 

数各等级代表之间在对待路德的方式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不仅 
如此，皇帝及其顾问的政策在1520年11月和1521年2月间也有 
改变。阿莱安德发现很容易使査理及其讲佛兰德语的议员相信， 
就皇帝的世袭领地范围而言，世俗政权应当做的唯一事情是颁布 
一道敕令同意开革路德及其拥护者出教并焚毁他的书籍的教皇诏 
书。在尼德兰已经这样做了。然而，他们已表示反对在德意志帝 
国内这样简单从事。有人告诉阿莱安德说，在亚琛加冕 （120 年 
10月）之前皇帝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11月，使这位教皇使节十 
分反感的是，皇帝已从奥本海姆写信给萨克森选侯 （ IWO 年11月 
28日），请他劝路德与他一起出席帝国议会。④那时，路德并不十 
分愿去参加帝国议会，除非他清楚知道他被召参加帝国议会不仅 
是 为承认错误，而是为了他可以充分发言捍卫他的观点。他不是 
去承认错误的，他希望在沃尔姆斯也能像在 维滕贝 格那样轻松和 
毫不含糊地讲话。然而 ，沃 尔鉍斯 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皇帝业已 

① Reichstagsakten, 515 ff. 

② Reichstagsakten, ii. pp. 518 ff. 

(D Brieger, Aleander und JLuther 1521 ： Die vervollstandigten Ateander- 
Depeschen nebst Untersuchungen iiber den Wormser Reichstag (Gotha, 1884), 
p. 19. 

④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unter Kaiser Carl V. (Gotha, 1896), ii.466f 
Brieger, Aleander, etc. pp.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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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仝转向教皇使节一边。他现在认为路德已无须到会。帝国议会 
除了根据罗马教皇判定他为舁端分子，宣布剥夺他的帝国公民权 
夕卜，已别无它途。阿莱安德由于这一变化而大受赞赏；但更有必要 
对皇帝和教皇转变政策的原因作出解释。1520年底，罗马教廷的 272 
政策是强烈反对皇帝的。皇帝驻罗马大使唐•曼努埃尔曾将教皇 
反对皇帝的阴谋事先通知他的主人，并建议查理可以对“一个名叫 
马丁 • 路德的人”稍稍表示好感;这个建议很可能写进11月 28 n 
的信件里。无论如何，教皇的政策已经改变,种种迹象表明变得不 
那么敌视皇帝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的是，阿莱安德发现在皇帝驾 
临沃尔姆斯后他劝说査理和他的顾问接受教皇对路德的看法已经 
容易得多。① 

另一方面，帝国议会里的德国人勇敢地坚持，他们的同胞，不 
论是谁，在没有听取其辩护以前不得剥夺其帝国政治权利，而且必 
须由他们而不是罗马教皇充任此案的裁判。 

路德到会之前两个月，皇帝与帝国议会始终处于公开对立状 
态，经过一番密谋，提出一个谴责路德的皇帝敕令，③当即遭到议 
会的抵制;③又提出一个焚毁路德著作的敕令，也被帝国议会否 
决;④这个经过修改后只要求没收路德著作的敕令，又被帝国议会 
指出一些不当 之处； 最后，皇帝以自己的名义未经帝国议会同意 
发出了这个经过修改的敕令。⑤ 


①参看边码第267页注。 

@本敕令签署日期为2月15日，见 Reichstagsakten , ii , 507 ff . 

@帝国议会的答复日期为 2 月 19 日，见 Reichstagsakten , ii . 514 ff ., 讨论情 
况见 PE >. 517,518 f . 

④ 敕令第二稿只要求传召路德承认错误，同时下令焚毁他的著作，这就等于是 
谴责他。见 Keickstagsakten , ii . 520 . 

⑤ 最后定下的敕令修改稿署明口期是3月10日，印传票和安全通行 i 正发出后 
四天。它很可能是皇帝最后颃发的敕令， H 的在于恐吓路德并 跗挠 他按传票行亊和倍 
赖安全通行证。见 Reickstagsakten, ii. ff. 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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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J 专送于 1 52 1 年 4 月 16 日以前出席帝国议会的命令和帝国会 

全通行证的任务，交由帝国传令官卡斯帕尔 • 施特鲁姆，3月26 
日他在维滕贝格将它们交给路德。①路德不慌不忙地写完了一些 
东西，于4月2日启程赴会。他以为他将被处死。他与梅兰希通分 
手时说 :“我 亲爱的兄弟，如果我回不来，如果我的敌人置我于死 
地，你一定继续传播和忠实地捍卫真理。如果你活着，我的死是微 
不足道的。”他的这次旅程对那些愤怒的亲教皇派来说，仿佛是一 
次盛大的进军；一群群的老百姓向这位捍卫德国、反对教皇并准备 
英勇献身的人祝福；他们拥进他下榻的旅馆，看到他常以音乐自 
娱。他的琴往往在他心情激动时给他以安慰。著名的德国人文主 
义者尤斯图斯 • 约纳斯，他作为神学家虽然受到埃拉斯穆斯的深 
深憎恶，却在爱尔福特与路德结为同伴。他越临近沃尔姆斯,那里 
的争论就越激烈。朋友和敌人都耽心他的露面会火上加油。皇帝 
开始想，他要是没有发出传票该多好啊。于是，暗中往济金根处连 
连派出信使，还答应给胡滕一笔酬金，但以他们能否阻止路德到会 
为条件。@他能不能在距沃尔姆斯不足一天旅程的埃贝恩贝格暂 
且躲避一 下呢？ 有没有可能与皇帝的忏悔神甫格拉皮昂私下会晤 
进行商谈呢？派出了布塞尔去说服他。传令官全神贯注于执行要 
求各地方官员没收路德著作的皇帝敕令。然而，一切都不能使路 
德屈服。他不愿去埃贝恩 贝格; 如果格拉皮昂忏悔神甫愿意晤面, 
274他可以在沃尔姆斯见他 •，他 应说的话，可以在沃尔姆斯公开讲出。 

4月14日，路德到达奥本海姆，这是一座北离沃尔姆斯大约 
15英里，东距埃贝恩贝格约20英里的莱茵河畔小城^在那里，他 
最终拒绝了敌人的欺诈 引诱和朋友要他改道去弗朗西斯•冯•济 

① .路德接到三个安全通行证，一个是随皇帝的传票一起发的，一个是萨克森选 
悸发的，还有一个是萨克森的乔治公爵发的 o Reichstagsakten , ii . 526 ff . 

② 参看阿莱安德1521年4月5日信。见 Brieger，Aleander und Luther , 
etc . pp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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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根处避难的使人心乱的劝告。在那里，他写了一封给施帕拉丁 
的署名信说，即使沃尔姆斯有多如房顶之瓦的魔鬼阻挠他，他也要 
去那里，同时还询问他应住在什么地方。① 

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教皇派希望将路德作为一名国事犯 
置于皇帝控制之下，或者安置在教会可以监视的奥古斯丁隐修会 
的修道院里。但是，萨克森选侯及其诸贵族决计不让任何人监护 
他们的同胞。当时，弗里德里克选侯及其部分随从已在一家名叫 
“天鹅”的旅馆里找到住处，其余随从则住在圣约翰骑士之家旅馆 
里。两个旅馆都已住满，于是安徘路德与冯 • 希施菲尔德、冯•肖 
特两位萨克森绅士一同住在后者的家里。⑧第二天早晨，比路德先 
期抵达沃尔姆斯的尤斯图斯 • 约纳斯，与路德的友人磋商后，于星 
期二一清早 (4 月16日）离开沃尔姆斯去见这位宗教改革家，告诉 
他已作出的安排。与他同行的还有准备接待路德的那两位绅士。③ 
大批萨克森贵族及其随从陪同他们。一大群老百姓（福格勒秘书 
说，约有两千人）听说他们出发去见路德时，便有的骑马，有的步 
行，跟着去欢迎路德，他们在离沃尔姆斯约两英里半处遇见了路 
德。④ 


第四节路德在沃尔姆斯 

差不多 U 点钟，美因茨门的城楼上的哨兵吹响号角宣告看见 
大队人马，其后不久路德进入城内。沃尔姆斯城的届民正在 Mor- 
genimbiss 或 Frnhmahl ， ⑤但全都涌向窗口或奔往街头观看这位来 


① Spalatin’s Annales Reformationis (Cyprian’s edition), p. 38, 
②⑧ Reichstagsakten, ii. 850. 

④ Reichstagsakten , ii . p . 853, note . 

@ 两字的意思都是进早餐 9 ——译者 



客 / n 传令官卡斯帕 尔 • 施图尔姆一马当先，伴随他的随从执缰绳 

之臂系着饰有黑色双头鹰黄方旗。接着来了一辆马车-辆真 

正萨克森式的四轮马车——路德和他的三位同伴坐在铺满半车的 
稻草上。这辆车子是好心的维滕贝格城提供的，该城 还以一 天三个 
古尔 敦的价 钱雇用了克里斯蒂安•戈尔德施米特和他的三匹马。② 
路德的三位同伴是他的“同路旅伴” socius itinerarius ), 即纽伦堡 

的修士佩岑施泰纳;③他的同事尼古拉斯 • 阿姆斯多尔夫；一位维 
滕贝格大学学生，名叫彼得 • 斯瓦文的年轻的波美拉尼亚贵族，他 
是手持长戟，戴着头盔陪同路德参加莱比锡辩论 （1519 年7月）的 
维滕贝格大学生之一。尤斯图斯 • 约纳斯骑马紧随车后，再后面 
就是出来迎接这 位宗教 改革家的许多贵族和群众。 

阿莱安德在他那楼顶小屋里听到街上有呼喊声和人群脚步 
声，猜测这是路德到达引起的，便派一人去了解情况。差人回报 
说，有一队人马已通过了密密的人群，还 有一 辆马车停在圣约翰骑 
士之家旅馆的门前。他还告诉这位教皇使节说，路德已经下车，用 
276他那锐利的目光环顾左右说，上帝将袒护我，然后一位教士走上前 
去拥抱他，像对待圣徒遗物那样毕恭毕敬地抚摸或三次亲吻他的 
外衣。阿莱安德愤怒 地说： “他们还会说这个恶棍在创造奇迹 。”④ 
路德更衣后，便与十或十二位友人共进午餐。刚一过午，便来 
了一群来访者，其中有些是长途跋涉来看望他的。接着，大家对路 
德在明天的帝国议会上如何行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萨克森议 

① Reicbstagsakten , ii . 863. 

(D Lingke , Luther’s Reisegcschichte , pp . 83 f . 

© 每个修士外出必须由该会一位修士陪同。佩岑施泰纳脱离他的修道院并结 
了婚 (1522 年7月），见 Kolde , Analecta Lutheran !, p . 38. 目的是进沃尔姆斯， 
见 E . eichstagsakten , ii . 850,859; Balan , Monumenta , etc . p . 170. (Socius iti ¬ 
nerarius , 惫为旅伴。 译者） 

(• T ) Brieger , Aleander , etc . p . 143; Zeitschrift f . KirchenjsesnhiVh ^ iv 

326. 





员冯 • 法伊利奇和冯 • 图恩与路德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萨克森的 
总理大臣冯 * 布吕克和路德的朋友施帕拉丁住在隔几个门的“天 
鹅”旅馆里。萨克森选侯请来维滕贝格大学法律教授耶罗梅•舒 
尔夫来沃尔姆斯担任路德的法律顾问，已先于路德数日抵达该城。 

很难说清楚，路德对在沃尔姆斯就他的问题策划的阴谋究竟 
了解多少。他可能知道各等级的代表曾要求让他有一次申诉的机 
会，而且应由公正的神学家与他对质，同时还进行德意志民族对罗 
马的控诉;也知道皇帝拒绝答应进行任何神学上的讨论，或将对罗 
马的不满列入诉讼之内。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皇帝的传召和安 
全通行证并没有把他当作被谴责的异端分子对待。①在传召里称 
他是诚实的、亲爱的、虔诚的，这些词从不用来指异端分子，而且在 
萨克森乔治公爵给他的安全通行证里有意略去不用。③他也知道 
皇帝仍然发布敕令命令地方政府没收，并进一步禁止印刷、发行或 
出售他的书籍，从而给安全通行证的价值蒙上一层疑云⑧。但是， 
他很可能不知道这个敕令是皇帝未与帝国议会协商自己拟的第三 
稿。他似乎既不可能知道阿莱安德为咀挠他正式出席帝国议会如 
何日夜策划，也不可能知道教皇使节如何向皇帝及其议员进行游 
说。他的朋友会告诉他所有这些倩况，尽管他们在次日上午才知 
道皇帝已决定不准路德发言。④然而,他们明白他们能够说服路德 
克制自己，以便迫使他的对手摊牌，并最终在第二次谒见时获准发 
言。即使皇帝及其随从决意不许路德发言，但各等级的代表仍愿听 
取他的申诉。可能正是这些意见决定了路德首次出席帝国议会时 


0 Reichstagsakten, ii. 569; Forstemann, Urkundenbuch, 68 f., Tisch- 
reden, iv ( 349 ； Brieger, Aleander, etc. p. 146. 

(D Reichstagsakten, ii. 514,519f., 526. 

@ Reichstagsakten, ii. 573. 

④ Reichstagsakten, p. 891. 该处记载，皇帝的随从和教廷下属之不想珞德公 
开讅面，甚至比外国人讨厌艾因贝克啤酒还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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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策略。① 

, 第二天上午（星 期三 〆 月17日），乌尔利希•冯 • 帕彭海姆 

在十时前去到路德住处，恭恭敬敬地向他致意，并通知他应于当天 
下午四时参加皇帝驾临的帝国议会，届时将告知这次传召他的原 
因。®典礼官刚离开，立刻从萨克森贵族汉斯•冯 * 明科维茨那里 
送来一封急信，这位贵族即将在他的住所去世，路德须去听他的忏 
悔和为他主持圣礼。路德不顾他自己的艰难处境，立刻前去安慰这 
278 位弥留的人。③我们无从得知那天十二点到四点之间的时间是如 
何过去的。很可能又进行了磋商。施帕拉丁和布吕克发现，和他们 
当时猜想的不同， 51 谒件证书不在皇帝的忏悔神甫格拉皮昂那里， 
而是在特里尔大主教的宗教法庭庭长 (Oratoi ■或 Official ) 约翰•厄 
克手里。④这件事似乎对路德不利。厄克曾在特里尔主动焚毁路德 
的著作;他住在教皇使节的隔壁。⑤阿莱安德确因厄克对他的绝对 
忠诚和能参与策划第一次觐见时厄克对路德的质讯，而感到洋洋 
自得。⑥ 

第五节路德首次出席沃尔姆 
斯帝国议会 ® 

四时许，典礼官与传令官卡斯帕尔 • 施图尔姆到路德住处陪 

① 参 见路德 致克拉的赫信 （1521 年4月21 B ) 和致弗里德里克信 ， E De 
Wette , Dr . Martin Luthers Briefe , etc . i . 588,599。 

② Reichstagsakten, ii. 545. 

⑧ Reichstagsakten, ii. p. 859. 

④ Orator 和 Official 这两个词在中世纪教会使用的拉丁语里有许多含义。它 
们在这里的惫思很可能指大主教的宗教法庭庭长。约翰 •厄 克是一位教会法学博士。 
帕尔 克大主教自己署名称 Orator of Cecil(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 Elizabeth , 
Foreign Series , 1559—1560, p . 84)。 

⑤ 一 ( Brieger ， Aleander , etc . p . 145. 

⑥ Brieger , Aleander , etc . p . 145. 

⑦ 本节和下一节所用资料的来 蹿是： 特里尔的约翰 • 厄克做的官方记录；施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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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他 去接见大厅。他们把这 位宗教 改革家领到大街上，陪同他 t 
往皇帝及其弟弟，即后来任罗马人的国王和皇帝的费迪南德 F 榻 
的主 教府邸，帝 国议会也在那里召开。①大街上人山人海；每扇窗 
户都有人探头向外张男男女女纷纷爬上屋顶以求-睹路德经 
过的 情景。 要 挤出水 泄不通的人群不是一件易事，除此以外，负责 
路德安全的施图尔姆耽心有些混在人群里的西班牙人可能用匕首 279 
向这位宗教改革家行凶。所以，这三人转身进入天鹅旅馆的庭院 
他们从那里走进圣约翰骑士之家旅馆的花园；由于这几处地方的 
庭院和花园彼此相通，他们可以不经大街到达主教府邸的庭院。② 

主教府邸的庭院里也挤满了渴望一见路德的人群，他们大多 
数显然是友好的。其中有德国最杰出的战士，著名的帕维亚战役 
的胜利者，老将军弗沦德斯贝格，他亲切地轻拍路德的肩膀，讲了 
传说不一 的话: “我的不幸的 修士！ 我的年轻的 修士！ 你为之奋斗 
的正 # 是我和我的许多骑士在多次激烈战斗中未曾完成的事业。如 
果你相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那就以上帝的名义前进，要大大鼓起 
勇气，上帝不会拋弃你的。”人群里，“四面八方每个角落都有人髙 
喊 ：‘鼓 起勇气 I 不要怕死;躯体可杀，生命仍在。③他们走上台 
阶，进人挤满人的接见厅。当典礼官和传令官为路德开路时，他遇 
见一位老相识，奥格斯堡的代表。“啊!波伊廷格博士，”路德说，“你 
也在这 里？” ® 接着，他被带领到皇帝面前他应当站立的 地方； 这两 
位宿敌第一次互相瞧了一眼。阿莱安德说:“这个小丑微笑着走进 
来 C 或许是他刚才向波伊廷格博士致意时残留的微笑），他慢慢地 


拉丁的记事手稿 Acta Wormacioe (« 沃尔姆斯记事还有 1521 年 4 月 17 日和 18 

B 参加帝国议会的十四位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位西班牙人的记述。 

① Rcichstagsakten, ii. 574. 

(I) Reichstagsakten, ii. 574. 

(D Reicbstagsakten, ii. p. 549. 

④ Reichstagsakten, ii. p. 862. 



Brteger ， Aleander, etc. p. 147. 

Reichstagsakten , ii . 632. 

De Wette, Dr. Martin Luthers Brief, etc. i. 589.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xxiv. 322. 
J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Ixiv. 369. 
Brieger, Aleander, etc. p. 146. 


坏顾四周 ，表 情严肃。”“当他面对皇帝时”，阿莱安德继续说，“他的 
脑袋安静不下来，而是上下左右晃动。”①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路德， 
并有许多描写他这次出席议会的报导 。“一 个中等身材的男子”，保 
280存在 大英博 物馆里的一篇西班牙人写的未署名文章写道，“神情坚 
定，体魄强壮，两眼炯炯有神并转个不停。他身穿奧古斯丁隐修会 
的僧衣，但腰束皮带，头顶薙发又刚刚剃过，下面是一圈密密的短 
发 。”® 大家全都注视着他那有神的 眼睛;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的视 
线落到一位意大利人身上时，那个人在他的座位上不安辿移动了 
一下，好像“魔鬼的眼睛在盯着他。”其时，也就是在沉默被打破以 
前几秒钟，路德始终在进行观察。他注意到阿莱安德象犹太人那 
样黝黑的面孔，露出了令人讨厌的悦色。“看来，犹太人都眼望过 
基督”，他想。③他看到了年轻的皇帝以及他身夯的教皇使节和帝 
国的教会显要。在观看皇帝时，一股怜悯心浦上他的心头。“在我 
看来”，他说，“他宛如置身于猪狗群中的一只可怜的羔羊。”④一张 
桌子或一条长凳上摆着一些书籍。路德对它们瞥了一眼，看出那都 
是他自己的作品，不禁感到奇怪，它们怎么会在这里 。⑤ 他不知道 
阿莱安德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收集它们，并奉皇帝之命将它们 
交给特里尔的宗教法庭庭长约翰•厄克，以供这次接见时使用。® 
耶罗梅 • 舒尔夫走到路德身边，站在那里准备在路德遇到法律疑 
难时提供帮助。 

代表过去和代表未来的两个人对面相遇了-位是年轻的 

皇帝，他身穿华贵的礼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但“他心里想的比 


①⑧⑧④⑤⑥ 



面部表情显示的要多得多”，这位数代君王的继承人决心维护其袓 
先所支持的中世纪教会的信仰、礼仪和教规；另一位是个修士，他 
因内心斗争并取得胜利而面色疲惫又布满皱纹，身着那隐修会的 
旧僧衣，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决心为新的福音自由信仰、即人 
生而具有的宗教权利开避道路。 

紧张的沉静 D 为特里尔宗教法庭庭长所打破，这个傲慢的人为 
使大家都能听懂，先用拉丁语后用德语清晰响亮地 说道： 

“‘马丁 • 路德，神圣和战无不胜的皇帝陛下，应种圣罗马 
帝国各等级之请，下令传你来陛下御驾之前，为使你能有机会 
根据陛下对你发布幷依珐通知你的敕令的实质.形式和含义， 
将你用拉丁文和德文写作和出版幷流传到国外的书籍及其內 
容，一幷撤回和承认错误，我以皇帝陛下和帝国诸侯的名义问 
#:第一，你是否承认摆在你面前的这些书籍（我让他看一堆 
用拉丁文和德文写的书籍）和现在一本一本地点到其扉页上 
. 有你名字到处流传的韦籍都是 你的？ 你是否确认它们都是属 
于 你的？ 第二，你是否愿意撤回和承认它们及其 內容是 错误 
杓，或者执迷不悟和依然坚持它们。，”⑤ 

他没有说出 书名； 因而耶罗梅.舒尔夫 喊道： “念念书名。”③接 
着，秘书马克西米利安 • 西本贝格尔（又称特兰西尔瓦努斯)④走 
上前去 ，一 本一本地拿起并读出它们的书名、简要地介绍其内容 


① Reichstagsakten ， ii . 633. 

(D 同上书， ii . p . 588。 

⑧ 同 t: 15, P 、 547。 

④ 同上书， p . 633。 

⑤ 收集来放在桌子上的那些书籍的名单，珍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档案库里.：它 
们全是巴塞尔的弗罗贝尼乌斯出版的版本 (Reichstagsakten, ii .548 及注)。可以有把 
握地说，它们之中〔二十五本左右)有《致德意志民族 基杼教 贵族书》、<，.基督徒的自由' 
«教会被囚于巴比(仑 》 ，反对 反基督者的可恶训令》、一些注释和据官方说一些“未引起 
争论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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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后，路德筒单明确地重复一下向他提出的商个问题 后谠： 

282 “对这两+问题，我尽量简短而明确地予以回答。我不否 

认提到的那些书都是我的，我也决孑否认它们中的每一本都 
是我 的:① 因为它们都出食我的手笔；我还写了另外一些沒有 
念到名字的书。⑤然而，对于接下来的问题，即我是否将用同 
祥的措词重申全部内容，或者我会不会牧回我可能讲过一些 
有违圣经的话——由于这事关信和拯救灵魂的问题，也由于 
宅涉及天地间最为重要和我们大家都应敬畏的圣经 —— 我 
未经过认 眞考虑 就讲话是危险的和轻 率的） B 为在我未经认 
眞考 虑的发言中可 能会有 缩小事实或夸大眞理之处；此外，我 
记得基督的话，他说，“谁在人们靣前否定我，我必然会在在天 
之父识及他的天使面前否定他。”由于这些原因，我恭请皇帝 
陛下容我考虑一时，我将会旣不违反圣经又问心无愧地回答 
这+问题。”③ 

路德回答问题时声音很轻——轻到坐在离他不远的斯特拉斯 
堡的代表们都说听不清他的讲话。 ® 许多在座的人根据路德的轻 
声推测他的锐气已消，并开始害怕。但结果证明，路德第一次出席 
帝国议会的整个过程都是为了挫败阿莱安德以他那冗长的发言力 
283 图阻挠这位宗教改革家在帝国议会上讲话的阴谋；在这一点上，路 

①这很可能是对于格拉皮昂向总理大臣布吕克所提建议的答复，这个建议是只 
要路德否认他是匿名出版的《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书的作者,问题就能妥善解决。 

@ “我还写了另外一些没有念到名字的书”这一旬，是声音较低但很清晰地向一 
旁说的 （ Reichstagsakten ， ii . 589,860)。 

@ Reichstagsakten , ii . 548.在厄克的正式报告里，路德的回答非常简短。这 
位宗教法庭庭长不引路德的原话，只 是说： “至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他是否愿意收回 
它们的内容和改弦易辙，他开始编造一串毫无根据的理由，设法开脱罪责” ( Reicfcstag - 
sakten , ii . 589)。 

④ Reichstagsakten , ii . 851，863 :“Wir habent den Luther nit wol boren 
re Jen, dann er mit niederer stim geredet” ( Kolde , Analecta, p. 30 n .) (我 d 
不愿听路德讲后，后来他讲话的声音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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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取得了像布吕克和施帕拉丁所希望的那样的成功。 

各阶层的代表接着审议路德的 请求。 阿莱安德说，皇帝召来 
他的顾问;选侯们彼此交换意见；各阶层的代表也分别协商 。①我 
们从威尼斯大使的报告里获悉，议员中有些 人对接 受路德的请求 
有一定的 困难。 后来，特里 尔宗教 法庭庭长再次质问路德说： 

“‘马丁，你早已从皇帝救令中知道传召你来这里的原因， 

所以你幷不眞正需要时间作进一步的考虑，也沒有给予你时 
间的任何理由。然而，皇帝陛下宽大为怀，尤许給你一天时间 
考虑，你要于明天此时来到这里，——但条件是不能以书面答 
复，而必须亲口回答。⑧ 

这次与路德有关的会议约用了一小时，会议宣告结束以后，由传令 
官带领他回到住处。他坐了 下来， “在心烦意乱之中”给他在维也 
纳的朋友库斯皮尼安写 信说： 

“此刻我刚刚在皇帝及其兄弟的靣前，质问我是否愿意牧 
回我的韦籍。我说这些韦确实是我的，但请求宽限答复的时284 
间。他们只容我考虑到明天为止。上帝保佑，我丝亳无意承 
认错误。”® 

第六节路德第二次出席帝国议会 

第二天，星期三， 4月18日，并没有多少考虑的时间。登门拜 

① Brieger , Aleander , etc . p . 146. 

( 2 ) Reichstagsakten , ii . 549. 阿莱安德在给罗马的信里写道，那位宗教法庭庭 
长以皇帝的名义继续说，路德应当牢记在心他写了许多反对教皇和教皇圣座的东西， 

肆无忌惮地散布了不少惹出是非的导端思想，若不迅速予以制止，它们将会点燃一场 
燦原大火，这决非路德的服罪或皇帝的权力所能熄灭得了的；他还告诫路德必须牢记 
这一点 ( Brieger ， Aleander , p . 147)。 在厄克 的正式报告里，这些诘是作为那些不愿 
允准路德请求的诸侯的意见写出的；但这些话应当包括在他的发言里，因为波伊廷格 
证实了教皇使节的报告 ( Reichstagsakten , ii . 586 f . 860) 0 
@ De Wette , Dr . Martin I.uthers Briefe , i ,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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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stagsakten, ii. 862. 

苘上书， p. 853 。 

Reichstagsakten, ii. 549n.*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Ixiv. 


访路德的人络绎不绝。早上，许多挚 友来； 中午，德国贵族群集在 
他的住所；下午，布克尔骑马从埃贝恩贝格来到，他是在第一次召 
见 结束后带着许多人的祝贺上路的，他还带来乌尔利希 •冯•胡 
滕的一些信件。他的朋友几乎都对他的精神愉快感到惊奇。一早 
访问他的波伊廷格博 士说： “他非常髙兴地向我和别人致:意”，他 
说，“亲爱的博士’，非常髙兴，‘你的夫人和孩子 好吗？ ’我发现或者 
看到了他确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 ”3) 乔治 • 福格勒和其他一些人 
曾与他“真诚交谈过”，都写信称赞他那真正的英雄主义。⑧德国的 
贵族真心诚意地向路德祝贺-一-“博士先生，你 好啊？ 人们说你可 
能被烧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那会毁灭一切。”③ 

四点多一点，典礼官和传令官来接路德，带领他沿上次那条迂 
回小道前往主教的府邸。街上聚集的人群甚至比昨天还多。据说， 
在主教府邸前的大街上会集有五千多人，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 
人群之密使一些代表，例如纽伦堡的厄尔哈芬，难以通过那里。④ 
285六点钟，当皇帝在众选侯和诸侯的簇拥下走进大厅之前，路德和传 
令官已在主教府邸的庭院里等待了一个半小时，并被拥挤的人流 
碰伤。大厅里人山人海，甚至诸侯们也很难找到他们的座位，在他 
们就座之前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 ® 有两位显贵缺席。只要允许 
异端分子发言，教皇使节就拒绝出席。阿莱安德说，这种做法愚蠢 
透顶。路德抵达大厅门前时，他还得稍加等待，因为诸侯们正忙着 
寻找他们的座位，他在他们就座前进去显得有失礼貌。⑥天已转 


④ “ 我动身去接见厅听取 ( 路德的）发言，但我无法通过密集的 & 群”（西克斯图 
斯 • 厄尔哈芬致黑克托尔 • 波默尔 , Reichstagsakten ， ii, 854). 

⑤ Reichstagsakten, ii. B64. 

⑥ Walch , xv . 2301. 


①②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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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朦 胧的大厅里点起火炬 。① 旁观者看到路德走向他的位置时十 
分轻松愉快。® 

皇帝委托阿莱安德、他的忏悔神甫格拉 皮昂和昨天参 与谒见 
的约翰 • 厄克主持今天的会议 。③ 这位宗教法庭庭长又一次获得 
左右会议的权力。路德刚一坐下，厄克就“抢先说话”。 © 他首先扼 
要地讲了讲上次谒见时的 倩况； 当谈到路德请求给予考虑时间时， 
他含沙射影地说，每一个基督教徒必须时刻准备表明他心中的信 
仰，更何况象路德这样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他宣称，现 在已 是路德 
必须明确回答他是否仍坚持他确认是他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或者 
是否准备承认错误的时候了。他先用拉丁语讲，后用德语讲，可明 
显看出他用拉丁语讲时非常苛刻 。⑤ 

接着，路德在帝国议会上作了他那著名的发言。他摆脱了阿 
莱安德费尽心机制造的迫使他缄默的阴谋圈套，作为一个自由的 286 
德国人挺身而出，在最杰出的听众面前为他的、也是祖国赋予她每 
个儿子的事业辩护。 

在他面前的是皇帝和他的弟弟奧地利大公费迪南德，即未来 
的罗马人的国王与皇帝，在他们旁边坐着帝国所有的选侯和儿位 
木诸侯，包括世俗的和教会的，其中有四位红衣主教。在他周围的 
人都是站着，因为已没有安放座位的余地，许多伯爵、帝国自由贵 
族和骑士以及各大城市的代表，密密麻麻挤满一堂 。⑥ 几乎所有欧 
洲国家的大使和政治代表夹杂在人群中间——准备报导这个重大 
日子的结局。大家相信，这次帝国议会要讨论关系德国的严重问 


① Walch,xv. p. 2233. 

② Reichstagsakten, ii. 853. 

@ Brieger, Aleander, etc. p. 172. 

④ Reichstagsakten, ii. 549. 

⑤ Reichstagsakten, ii. 550. 

⑥ Myconius, Historia Reformationis (Leipzig ， 1718),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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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由路德挑起的事关欧洲和影响到他们所代表国家的重大问 
题。谣言不胫而走，主要是根据路德的镇静态度推测这位修士或 
许会承认错误; © 大多数政治代表热切希望这会是真的。他们相 
信，这样而且只有_样，才能结束各地政府密切注视的骚动不安 
状态 。 

在符雷德勤奋收集和出版的《帝国议会裆案》里，@有几份路 
德发言的 记录； 但都比较筒略，有长有短，都没有反映出激动听众 
情绪的 那种感染力。其效果须从聆听者的叙述中才看得出来。 

阿莱安德收集来的路德著作的样本颇具代表性，以至路德只 
能承认都是他写的。他把它们分成三类。他写这些书是为了教化 
W 7 人，这一点他可以如实地说已被朋友和敌人所公认，然而很难期望 
他这位作者会撤回就连教皇诏书都赞许过的书籍内容。在第二类 
著作里，他攻击了使所有德国人怨声载道的教皇暴政;如果承认这 
些书籍内容错误会使他所反对的那个巨魔更加强大和不加收敛； 
因此,他拒绝收回这些著作，任何忠诚的德国人都不会这样做。他 
还写了些东西反对那些教皇统治的支持者；很可能他的著作中有 
些地方措词过于强烈和伤了些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难免有失 
误;他记得，不可能犯错误的基督当受到指责和诬陷时是如何行动 
的，他仿 效基督 做好了准备，如果福音或先知作证他错了，他就摒 
弃他的错误，如果他被说服是错了，他就向在座的皇帝和诸侯们保 
证，他将第一个把他的书籍投进火里烧掉。他详述了圣经的威力 
-胜过一切，并指出过去许多灾难终于降临到那些轻视圣经敦导和 
告诫的国家。最后，他讲，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幷非说我靣前的许多诸侯有必要听从我的教导和告 
i 戒，但是我对‘我的’德国应负的责任不尤许我承认错误。我 

① Reichstagsakten, ii. 578. 

@ Reichstagsakten, ii. pp. 550 ff.，557 ff., 591 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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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把这些 话献给最尊贵 的陛下和各位 诸侯， 我恳请你 们不要 
让那些非难我的人凭空战胜我。我讲完了。” 

路德说的是拉丁语；有人请求他用德语把刚才讲的话重述一 
遍 。大厅 里拥挤不堪;火炬照 射得又 亮又热。路德浑身是汗，显得脸 
色苍白和疲惫不堪，简直热不可忍。朋友 们认为 ，他的精力已难支 
持。萨克森议员弗里德里克•冯 • 图恩，不顾礼节大声喊遒 ：“博 
士先生，你已讲得很充分，可以就此结束。” © 然而，路德继续用德 288 
语讲下去，直到把话讲完。他的最后一句 话是： “我站在这里。” 

缺席的教皇使节阿莱安德说，路德讲到他那些攻击教皇制度 
的 书籍时 ，实际是继续“恶毒地”诋毁教皇，@皇帝命令他略过这方 
面而继续讲他的其他方面问题。皇帝已经十分肯定地通知各等级 
的代表，他不会允许将路德对正统主张的怀疑和对罗马教廷的控 
诉放在一起讨论;这无形中给予阿莱安德的陈述以支持。③然而， 

如果考虑到众多的与会代表没有一个人写到过会议有中断之事； 
如果在正式报导里也找不到有关此事的 记载； 如果注意到査理既 
不懂德语也不懂拉丁语，那么会议中断之说是不可信的。阿莱安德 
不讲老实话是尽人皆知的，埃拉斯穆斯说他,“至少是一个不敢讲 
真话的 人”; ④而且这位教皇使节确曾在罗马他主子的面前自夸 
说，如有必要，他能很巧妙地编造谎言。® 

帝国议会的一些参加者在某些描写会议情节的信里透露，绝 
大多数听众对路德的与会和发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外貌，他的 
语言，他站立的姿态，全都有过描写。在描写当时情景的油画上 
或是青铜艺术品中，艺术家笔下的路德总是笔直挺立，肩膀宽 

① Works (Erlangen edition), lxiv. 370. 

Brieger, Aleander, etc. p. 152. 

IPeiohstagsakten, ii. 530. 

Oi* Desiderii Rrasmi R.oterodami Opera Omnia (Leyden, 1703), iii. 1095. 

⑤ Brieger, Aleander, etc.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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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阔，头微微仰起。那不是他站在査理和帝国 i 义会面前的姿势。他 
是一位修士，养成了修士那种谦恭的习惯。他站着时弯腰低头， 
膝部微曲，不故作姿态。全部感情的变化仅仅表现在他膝部的屈 
伸上。①他恭恭敬敬地称呼皇帝和各等级的代表——“最尊贵的 
君王和皇帝，最杰出的诸侯们，最仁慈的领主们”一为任何失 
礼而表示谦意，借口说他是个出家人，一点不懂宫廷的规矩;但不 
止一位旁观者注意到，他并不向在座的教会诸侯致意许多目击 
者描写他和蔼可亲，谦虚谨慎，但又沉着勇敢。③萨克森的官方报 
导说： “路德讲话简练、镇定、谦虚，但不失一个基督教徒的勇敢和 
忠诚 —— 在这一点上，他的敌人无疑宁愿他有更颓丧的精神和发 
言”;报导继续说，他的对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承认错误，但他们的 
指望落空了。®许多人以为，由于他以前从未出席过这类会议，陌 
生的听众会使他仓惶失措；但是，使他们惊讶和高兴的是，他的讲 
话“充满信心，合情合理，思考周密，好象他在自己的讲堂上讲课一 
祥。”⑤路德自己也奇怪，非同寻常的环境对他几乎没有影响。“该 
由我讲话时”，他说，“我就开始发言。”®他的措词优美博得听众的 
喜欢一-“许多美丽和悦耳的词句”，波伊廷格博士和别的人都这 
么说。⑦ 

路德讲完以后，特里尔宗教法庭庭长不忘其责任是迫使路德 
明确承认错误，便以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他的回答不切题。问题是 
路德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不承认某些宗教会议的决定，如今他是继 
续坚持或者放弃他讲过 的有关这些决定的 意见? 皇帝要求直截了 

① Reichstagsakten, ii. 860 n. 

⑧ Reichstagsakten, ii. p. 860. 

⑧同上书， P. 853 。 

④ 同上书， PP. 550,551 。 

⑤ My coni us, Historia Reformationis, p. 39. 

⑥ Walch, xv. 233. 

⑦ Reichstagsakten, ii.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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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答复。路德说 ：“如 果皇帝陛下要求直截了当的答复，我愿意2 如 

这样回答他，既不带棱角，也不带刺，那 就是: 除非用圣经里的箴言 

或明白的理性证明我错了，否则我不会放弃我的主张;我不相信教 

皇的也不相信宗教会议的决定，因为它们不仅明显有误，而且相 

瓦矛盾。我的良心向着圣经，违反一个人的良心行事既不诚实也 

不可靠。愿上帝 保佑！ 阿门! ”① 

路德讲完以后，皇帝和众诸侯一起 磋商; 然后，特里尔宗教法 

庭庭长按照査理的示意@又向路德罗唆了一番。他告诉他说，他 

的发言是对皇帝仁慈的凌辱，他增加了一个在帝国议会面前攻击 

教皇和教皇派的新罪行。他扼要地复述一遍路德的发言后说，他 

没有看出他的著作和他的发言之间的 不同； 对路德提出的任何新 

问题都可以有讨论的余地，但他的那些错误却不是新的——全都 

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荟萃一堂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裁定的骂 

昂穷人派、威克里夫、约翰•胡司和耶罗梅•胡司（这位博学的宗 

教法庭庭长又给胡司添了一个历史上没有的兄弟)③的错误，他再 

次要求他收回这些意见。对此，路德像先前一样回答道，宗教大会 

犯有错误，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撤回前言。这时，火炬快要燃尽，大 

厅里已慢慢转黑。 © 许多人因拥挤和闷热已疲惫不堪，准备离开。 

这位宗教法庭庭长使出最后的解数，大声 喊道: “马丁，不必说你的 

良心了；承认你的错误，你就会平安 无事; 你绝对无法证明任何一 

次宗教会议是错误的。”路德声称一些宗教会议已经犯有错误，而 

且他能证明。 © 对此，皇帝示意结束会议。⑧人们听到路德讲的最后 291 
― - ' / 

① Reichstagsakten , ii . 555, 

② 同上书 P . 591。 

⑧同上书 P . 861 n 。 

④ Cochlasus , Commentarius , etc . p . 34. 

⑤ Reichstagsakten, ii. 556—558,581,582,591—594. 

⑥ 阿籴安德写道，皇帝说他不愿再听下去了 ：当时 ，皇帝听够了，不愿再听下去 
了，他指示今后不准他们参加此类的会议 （ Brieger ， Aleander , etc . p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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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 话是: “上帝会保佑我的”。① 

从几乎当时所有的报导中了解到，路德结束他的重要发言之 
后，在听众中曾有一番争论，或许是一番交锋。大部分与会者都听 
见路德与特里尔宗教法庭庭长的争吵，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争吵 
的原因在于厄克的蛮横无礼，但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则归咎于路 
德的固执。 © “路德坚决认为宗教会议曾多次犯错误，作出了违反 
上帝戒律的决定。那位宗教法庭庭长说，决非如此；路德说，确是 
如此，而且他能提出证据。事情就是这样收场的。③大家都明白， 
关于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有许多的说法。 

皇帝离开御座前往他的下 榻处； 选侯和诸侯们返回他们的旅 
馆。一批西班牙5发现路德转身离开法庭时突然发出轻蔑的叫 
喊，就尾随“这位未断狂笑的修士。”④接着，一群德国人，其中有贵 
292族和城市的代表，走在他的周围以便保 护他； 当他们簇拥路德走出 
大厅时，全都立刻向前伸出双臂，再将双手举过头顶，这是模仿一 
个骑士在骑马比武中把对手摔下马来时的习惯动作，或者是一名 
德国雇佣兵剌出胜利的一剑时做的动作。西班牙人冲向门口追着 
路德叫喊 ：“把 他扔进火 里，扔进火里 I ”⑤街上的群众以为路德被 

① Reichstagsakten , ii . 862 (波伊廷格博士对奥格斯堡会议的记录）。这句著 
名的结 束语： 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應上帝保佑，阿门，使整个情节得到戏剧性结 
尾，但此话在原 始记录 里是没有的。它第一次出现在维滕贝格出版的一篇没有注明日 
期的报导中，但可能更早些，1546年出版的《路德文集》里已有这句话。路德讲的最后 

一旬话有不间的说法 在《沃尔姆斯记事》 ( Reichstagsakten , ii . 557) 中是思 t 帝 

保佑，阿门，据说这是经过路德亲自校正的 ，•施 帕拉丁在他的《编年史》(第41页）里的 
说法是，只有上帝保佑我，因为我不能无困难地做任何事情。对当时情景的不同说法， 
说明当时极为混乱；它很像是人们情绪激动时得到的总印象，而不是路德最后一句话 
的确切回忆。要不是因为波伊廷格博士在事后马上写的非常明确的记录，似乎没有理 

由怀疑这个戏剧性结束语的真实性。 

⑧ Reichstagsakten , ii . 636. 

⑧同上书， P , 862 0 

④ 同上书， P . 558。 

⑤ Reichstagsakten , ii . 636. 阿莱安德说，只是路德自己举起手来做出 手势； 
他并不 在场； 追述上述情况的西班牙人是当时情景的一个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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抻送监狱，企图营救。①路德安慰他们说，踉他一起的人是护送他 
回去的。因此，他们都高举双手以示坚决向神圣罗马帝国挑战，陪 
同路德回到他的 住处。 

朋友们已先期到达那里，其中有永远可以信赖的施帕拉丁和 
因街道拥挤而无法与会的厄尔哈芬。路德面露微笑伸出双手大声 
地说 :“我 平安回来了，我平安回来了 I ”⑤施帕拉丁离开了一会儿， 
但很快又回来了。老选侯单独召见他时说:“修士、路德博士，今天在 
皇帝和各等级代表面前讲得多么好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胆子太大 
了。”这位坚强的德国老诸侯写信给他的兄弟约 翰说: “从我今天所 
听到的来看，我决不相信路德是一个异端分子”;几天后又说，“在这 
次帝国议会上，不仅安娜斯和凯阿法斯，而且比拉多和希律王都阴 
谋反对路德。”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克，和他的兄弟约翰、侄子约翰 • 
弗里德里克一样，都不是路 德派； 但他很好地表达了大多数德国 
诸侯对路德以及路德出席帝国议会的感想。甚至乔治公爵也一度 
激动而表示赞许;站在教皇一边的不伦瑞克公爵埃里克，如不从他 
的餐桌上取出一罐艾因贝克啤酒送给路德就无法坐下进晚餐。③ 
至于老百姓，那天晚上他们聚众在沃尔姆斯街上狂呼乱叫——痛 
斥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称赞路德，说他迫使皇帝和教会显要倾听 
了他的发言，说他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德意志祖国对罗马教廷的 
控诉。第二天早晨，该城许多街头贴出标语，上面写着群众的声 
音： “国家的不幸在于，国王是个孩子。”这是德国觉醒的开始。人 
民以为，只要他们群情髙涨要求众选侯推举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lxiv. 370; Wrampelmeyer, Ta- 
gebuch iiber Dr. Martin Luther, gefiihrt von Dr, Conrad Cordatus ， p. 477? 
et descendi de pretorio conductus, do sprangen Gesellen her fur, die sag- 
ten, “Wie，furt yon yhn gefangen? Das must nicht sein”. 

② Reichstagsakten, ii. 853. 

@ Selnecker, Historia ... D. M. Lutheri (1575), p.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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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H 定会有一个德国人皇帝。然而他们开始发觉，他们错选了 
一个西班 f 人。 


第七节议会会议 

第二天 C 4 月19日），皇帝提出要对路德发布帝国的禁令。各 
等级的代表都不同意，坚持需要做工作以实现和解。路德并没有 
受到他们2月19日备忘录里提出的那种对待。备忘录断然下令 
要路德承认错误。皇帝曾允许阿莱安德规定前一天 （4 月18曰） 
的议程，结果不令人满意。甚至勃兰登堡选侯及其兄弟，即优 
柔寡断的美因茨大主教，也不希望按他们预谋的那样处理。如果 
说他们不知道皇帝与教皇的外交交易，但他们了解德国人民的感 
情。皇帝让步了，但告诉他们他将让他们了解他对事态的看法。 

294 他取出一张纸，宣读一份他亲自用法语——査理最熟悉的语 
言——起草的简短声明。那是他亲自拟就的有关他宗教立场的重 
要声明。①阿莱安德报告说，几位诸侯听宣读时都面无人色。②在 
后来的争论中，皇帝顽固地坚持他的声明决不能有丝毫更改。 

然而，帝国议会任命一个委员会 C 4 月22日）与路德磋商，为首 
的是特里尔大主教，他是德国髙级教士中路德唯一完全信赖的人。 
他们与这位宗教改革家举行了几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4月24日 
举行。这个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衷心希望与路德达成谅解；但皇帝 
的声明发表以后，路德清楚地看到，那是不可能的了。虽精心计 


①参看第 264— 5 页。皇帝声明的全文见于 Reichstagsakten, ii. 594 ； Fors- 
temann，Neus Urkundenbuch zur 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 
Reformation (Hamburg, 1842), i. 75; Armstrong, The Emperor Charles V . ， 
i. 70 (London, 1902 )。 

fTi Brieger, Aleander und Luther 152!, p. 154 (Gotha, 1884): Dove 
molti rimasero piij pallidi che se fossero siati m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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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也无法使皇帝相信宗教大会和路德的箴言“受圣经制约的良 
心”是正确的。任何留待皇帝和教皇、皇帝自己、皇帝和各等级以 
及未来的宗教大会（大家决定召开)最后决定的建议，都不能使立 
场如此对立的双方勉强达成谅解。想在两种对立信念的斗争中取 
得谅解必然失败，这就是査理五世和路德之间毕生冲突的特征。他 
们的分歧不是在教义或礼仪等次要问题上，而是带根本性的，是整 
个宗教观的截然不同。个人良心的精神力量与宗教会议的法律权 
力发生了对抗。几天以后，这位修士懊悔他没有在这次帝国议会 

上更大胆讲话。皇帝临终前不久，还为不曾烧死这个顽固的异端 295 

\ 

分子而感到遗憾。委员会调停不成，路德请求去向特里尔 大主教 
披露他全部内心深处的思想，但要保守秘密，而且这两人曾有过一 
次重要的私下会晤。阿莱安德猛烈攻击这位大主教拒不透露他 
们之间的会谈内容;但这位髙级教士是个有良心的德国主教，并不 
是一个投靠腐败教廷的无耻之徒。没有一个人知道路德讲了些什 
么。委员会只好宣告它的努力已经失败。路德被命令离开沃尔姆 
斯返回维滕贝格，沿途不得 布道； 他的安全通行证从4月2 6曰起 
限期为21天。满期后，可以把他当作危险的异端分子逮捕或处 
死。余下的事无非是起草和发布一项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在内的敕 
令。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敕令并没有发布。 

突然，一 个令人 吃惊的消息传到沃尔 姆斯: 路德失踪了，没有 
一个人知道 A 在哪黾。向来掌握最准确情报的阿莱安德，极其重 
视到处流传的谣言，正在法兰克福的科克莱乌斯，派来一个曾到 
过爱森纳赫的人，这个人见过路德的舅舅，路德的舅舅对他讲了路 
德被抓一事。有五名骑马人冲上行进着的马车，抓住路德，带着他 
骑马而逃。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抓人的是谁，他们奉什么人之命 
抓人。“有些人归罪于我”，阿莱安德说，“另外一些人则归罪于美 
因茨大 主教: 但愿这是真的！”有些人推测，是济金根把他带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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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另一些人则猜想是萨克森选侯或曼斯菲尔德伯爵。一个广 
为流传的谣言说，抓路德的是萨克森选侯的私敌，一个名叫汉斯 • 
贝海姆 的人; 皇帝有点信以为真。5月14日，有一封信送到沃尔姆 

斯，说在一个银矿坑道里发现路德被匕首刺穿的尸体。这个消息 

^ , 

传遍德国各地，此外还传说路德被罗马教廷的密探弄死;许多人坚 
296决相信，阿莱安德准备为这种行径辩解，借口是这位宗教改革家违 
反帝国安全通行证上的规定，在爱森纳赫布了道，并在法兰克福向 
集会群众发表演说。①根特的阿尔贝特 • 度勒，在他的私人日记里 
写道，路德“这位通神意的人”，像我主在耶路撒冷被祭司害死那样 
被教皇及其教士们杀害了。“哦，上帝啊，如果路德真的死了，谁还 
能向我们宣讲神圣的福音呢 I ”© 朋友们心烦意乱地向维滕贝格写 
信，恳请路德告诉他们他还活着或是被监禁起来。③这个消息在沃 
尔姆斯引起极大的惊恐和愤慨。皇帝的决定甚至连那些强烈反对 
路德的诸侯也不大欣赏。就连阿莱安德也未使美因哀大主教许诺 
发布这个决定。帝国议会的那个委员会寻求和解的努力刚一失败， 
沃尔姆斯市政厅和其它一些公共建筑物的大门上便贴出通告说， 
四百名骑士宣誓一定要为路德报仇雪耻，通告上还出现有不祥的 
词： 鞋会、鞋会、鞋会。皇帝对此事并不很 重视； 但德国的亲罗 
马诸侯则惊恐万状。皇帝不了解，而他们却知道，农民与低级贵 
族的联盟是近百年来可能危及德国的 根源; 他们记得，正是这种结 


① Brieger, Luther uod Aleander 1521 (Gotha, 1884), pp. 208 ff.; Kol- 
koff. Die Depes^hen des Nuntius Aleander vom Wormser Reichstage 1521 
(Halle, 1897)，pp. 235 ff. 

(f) Leitschuh, Albrecht Diirer’s Tagebuch der Reise in die Niederlande 
(Leipzig, 1884)， pp, 82—84. 

⑧ Kolde, Analecta Lutherana (Gotha, 1883), pp. 31, 32: “因此，我最渊 
博的路德，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其余——至今和我一道关怀你，关怀你极尽劳痒、 
焦虑流汗、冒风险之能事宣扬的上帝福音——的人,那就请你告知我们，你健在呢，还 
是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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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才使波希米亚 的大起 义取得成功。帝国议会闭幕后几个月，德 
国的亲罗马派忧\心忡忡地写信向教皇陈述低级贵族与农民结盟的 297 
危险性。 D 沃尔姆斯的局势本来已很紧张，当路德遇害的消息传来 
时这座城市立刻群情激奋。整个皇廷也议论纷纷。阿莱安德来到 
皇帝的下榻处时，德国的大贵族紧紧围住了他，告诉他如果他老是 
“缠住皇帝的心”他也要被杀死。人们浦向他的住处告诉他说，他 
们要杀死他和教皇的那个老使节卡拉乔利忿怒情绪虽稍减，但 
较明智的德国诸侯都认识到局势仍然严重，皇帝的决定对路德运 
动的遏制收效甚微。人们长时间不了解路德失踪的真相。会议失 
败以后，萨克森选侯召来他的两位议员、他的忏悔神甫兼私人秘书 
施帕拉丁,请他们去了解危险没有过去之前路德安全躲藏的情况。 

他们打算做他们乐于做的事，但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几个星期 
以后，选侯和他的兄弟约翰才知道路德平安无恙地住在他们瓦特 
堡的城堡里。这是他的“拔摩”③，在那里他脱下僧衣、蓄起头发， 
穿上骑士装，使用容克尔 •乔治 之名。他的失踪并不意味着他不 
再是人们的一位杰出领袖，反倒是反抗罗马的民族觉醒的开始。 

第八节沃尔姆斯禁令 

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反对路德的帝国敕令已准备妥当。这个 
敕令是在萨克森选侯和路德的许多最坚定支持者离开沃尔姆斯以 
后，提交给帝国议会某些成员出席的正式会议的 （ 5月25日）。@ 2 ?8 


①参见 Brieger’s Zeitschrift fiir Kirchengeschichte, xviii. p. 118 所载科 
克勒乌斯致教皇信 (6 月 19 日）。 

C- ; ) Brieger, Luther uni Alcander 1521 (Gotha, 1884) ， p. 211. 

③爱琴海中一小岛，见 < 圣经 • 启示录 > 第 I 章 9 卞。——译者 
D f 夭尔姆 斯敕令 的重荽 条款，刊印在 Emil Reich* s Select Do^unients \\\m~ 
truing Medio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 1905), p.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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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敕令中卖过大力的阿莱安德，拿出拉丁文和德文两份文本， 
在一个星期天 （5 月26日）做完礼拜后把它们呈交查理。皇帝离 
开教堂前在两个文本上签了字。査理微笑着对教皇使 节说: “现在 
你满意没有阿莱安德表示衷心的感谢。经过这么一番勾心斗角 
炮制出的政府文件，竟如此一无效用。路德的死讯在德国激起的 
喧嚣，警告德国诸侯在执行这个敕令时要小心箄慎。 

反对路德的帝国敕令威胁要彻底铲除他的所有同情者。它事 
实上是宣告在德国进行一场阿尔比式的战争。査理微笑着把它交 
给阿莱安德。阿莱安德兴高采烈地把这份文件送往罗马，这种高 
兴只有引用奥维德①的《爱的艺术》中的话才能适当地表达出来。 
消息传来，教皇利奧下令举行音乐会和演戏以示庆祝。然而，冷静 
的旁观者，即那些在德国的外国人，却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庆祝和高 
兴的理由。亨利八世写信给美因茨大主教，向他祝贫平息一场“反 
对基 督的# 乱”；但沃尔西派往帝国议会的代表却向主人报告说， 
他相信有¥万德国人准备誓死保卫路德。②在维拉尔之战中平定 
西班牙人叛乱的维拉斯科，写信给皇帝说这个胜利是上帝对他处 
理异端僧侣的嘉奖，但皇帝的秘书阿尔方索•德 • 瓦尔德斯在一 
封给西班乐记者的信里 写道： 

“如有些人想像的那祥，你觉得这场悲剧已经结束；但我 
认为那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我发现，德国人反对罗马教 
廷的决心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皇帝的几+教令似乎都不大重 
视；从它们发布之曰起，路德的著作依然在各小街头和市场上 
畅销无阻。你由此很容易推测一旦皇帝离开将发生什么事 
情。如能除掉这+祸害就会大大有益于基督教会，教皇就不 


①奥维德（公元前 43 年 —— 公元 17 年），罗马诗人。——译者 
^ 1 )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U1„ 111. i. p. cccxxxviii. 1521 年元月 21 日滕斯托尔给沃尔西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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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拒绝召开一次宗教大会，他就会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放弃自 
己的私利。然而，如他坚特耍谴责和烧死路德，我认为整个基 
督教会会很快毁灭，除非上帝帮助我们。” 

瓦尔德斯像加特纳拉和查理的其他议员一样，是埃拉斯穆斯 
的追随者。他把全部责任归咎于教皇。然而，这一次沃尔姆斯帝 
国议会应使埃拉斯穆斯派人清 醒了！ 他们寄予如此厚望的人文主 
义的年轻君主和人文主义的教皇，却为路德被判处火刑而互相 
祝贺！ 

阿尔方索•德 • 瓦尔德斯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路德的著作 
越来越受欢迎，帝国敕令无法阻止它在德国国内外销售。阿莱安 
德很快懂得这一点。他回到尼德兰，忙于焚烧 禁书； 但他承认他 
们无力防止路德思想的传播，他宣称如果皇帝逮捕和烧死半数路 
德分子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也许可以奏效。①这个敕令在德国 
以外和在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里张贴公布或者反复宣读。亨 
利八世下令在英国焚毁路德的著作； © 1525年苏格兰等级议会禁 
止路德著作运入国内，违者严惩不贷 。⑧ 但是，这类禁令是很容300 
易逃避的，禁书藏在一捆捆货物里运往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佛 
兰德斯和其它地方。在德国不需要遮遮掩掩；帝国敕令不仅不被 
人们理睬，而且还受到嘲弄。斯特拉斯堡的大出版商格鲁尼格尔 
之所以向他的顾客道歉，并不是因为发行了路德的著作，而是因为 
出版了一本反对路德 的书； 科克莱乌斯说，印刷商欢喜接受任何反 
对教皇制度的手稿，免费印刷，欣然为发行尽力，而任何一个现存 
制度的辩护士要想印刷出版书籍极为困难，有时就是不惜代价也 
找不到一个承印人。 

- -- '' . . . 

① Brieger, Aleander und Luther 1521 (Gotha, 1884) ， p. 263 cf. pp . 249 ff. 

©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iii. 449,485. 

⑧ Act. Pari. Scot. ii.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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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创造了德国的书籍出版业。德国 
最初印刷的书籍或者毋宁说是小册子，数量少，而且都不大重 
要——仅是些个人信仰、民间医疗、草药、历书、旅游等小册子或政 
府的公告。1518年以前，各类小册子每年几乎不超过五十册。但 
是，在1518—1523年期间大幅度增长，其中五分之四是因对罗马 
教廷的民族反抗激起的论战性作品。这种增长首先应归功于路德 
一人;①但是从152〗年起，他的学生、同事和对手一般全都便用德 
语，这位宗教改革家发现了德语在文学上的效力。 ㊣ 这些作者在整 
个德国，无论在髙地或低地的人民群众中，传播着一种新的思 
想 。③ 


①冯 • 兰克在他的 《 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 》 (1882年，莱比锡，第2版)第2章 
第56页和魏玛档案保管员博克哈特博士在1862年的《神学史期刊> (哥达）第456页 
上，都根据潘策尔在《旧时代德国文学年鉴》 (1788— 1802年）采用的确凿但不完整的 
资料推断 出：从 1480— 1500年，在德国国内用德文印刷的书籍，苺年不起过50 册； 
1500—1512 年，大约仍是这个平 均数； 在1513年，德国印刷所用德文印制的书舒和小 
册子为35册；1514年是47 册； 1515年，46 册； 1516年，55册；1517年，37册；接着，开 
始出现用布道词、短论和争论文等形式印刷的路德对德国人民的呼吁，德国的出版物 
1518年增至7〗册，其中出0路德手笔的不下20 册； 1519年，总册数达111，其中50 
册是路德的；1520年，总册数达208,其中133册是路德 的； 1521年（当时路德在瓦特 
堡），路德出版20册小册子单行本，1522年，130 册； 1523年，总册数达498，其中180 
册是路德的；进一步的资料参看 Weller 的 Repertorium Typographicum (Nor j - 
lingen ，1864 — 1874)。 根据路德给纽伦堡市政会（恩德尔斯，第 244 卷）的信，可以推 
测出他的每种初版书籍一般七、八个星期售完。 

③ 路德的 《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佶》教会乌尔利希•冯•胡滕懂得德语 
的力量； Strauss , Ulrich von Hut ^ en , His Life and Times ( London , 1874)， p . 
241。 

印一批重要的争 i 仑文曾以 Flugschriften aus der Reformationszeit 的书名 
重印， 收在阶雷的尼迈尔出版的很有价值的丛书 Neudrucke deutscher Litteratur- 
werke 里；也可参看 Kuszynski, Thesaurus libellorurn historiam Reformatorum 
illustrantium ( 【 ..eipzij ， 1870); O. Schade, Sail re n und PasquiHsn aus de 1 
Reformationszeit, 3 vols. (Hanover, 1856 — 1858 )。 





在论战的早期，反罗马派的作品很少有联合行动的迹象；要使 
它们有 表而上的 团结. 就需要有文学上的对立面。 毎位作 家都足 
按照!]己的观点观察許遍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奉路德为英 
雄，但对他也不无溢美之词。他是德国的先知，再世的以利亚 
CEHas ) ? “手持永恒的福音书遨游中天的”天启天使，民族的战士， 
他奉召到沃尔姆斯，本应保持沉默，徂皇帝、众诸侯和教皇使节还 
是听了他的发言。有一些作家仍然尊崇埃拉斯穆斯为他们的领袖， 

宣称他们都在这位“基督的骑士”的旗帜下 战斗； 另外一些作家认 
为埃拉斯穆斯和路德是他们的同志，有一本普通的小册子把埃拉 
斯穆斯比做磨坊的磨面工，把路德比做将面扮烘烤成而包供群众 
食用的面包师。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涌现出无数不署名的小 302 
册子，声称是没文化的人写给没文化人的。它们大多采用对话的 
形式，对话地点往往是乡村的啤酒店，市民、农民、纺织工、裁缝和 
鞋匠在那里进行辩论，击败教士、僧侣甚至主教。这种新大众文学 
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颂扬德国农民。农民常常被描写成一个正直、心 
地善良、深思熟虑和聪明睿智的人，谙熟圣经故事甚至教会历史， 
通晓基督教教义胜过“三个甚至更多的教士”。他可以与法国革命 
前文学作品中典型化了的农民媲美，尽管有些粗俗，对髙超的情 
操一窃不通；然而他酷似英国洛拉德派时期的杰克 • 厄普兰德或 
皮尔斯•普洛曼。杰克 • 厄普兰德和汉斯 • 马托克 （ Karsthans ) 

两人都憎恨教士、厌恶僧侣和托钵僧，但作品中的这位德国人却比 
那位英国人凶猛得多。洛拉德笔下的早期英国的肥胖行乞僧，他那 
隆起的垂肉“像-个大鹅蛋”在下巴下面左右晃动，与他对照的是 
一个面色苍白、贫疾交加的农民，带着妻子，光着脚走过冰冻的路 
面去劳动;这些德国小册子的作者想出一串各式各样的浑名—— 
干酪猎狗、腊肠样的乡巴佬、讨饭袋、酸奶罐、魔鬼喂养的胖猪，等 
等，等等。有趣的是，大部分这种粗劣的争论性文学涌现于 151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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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523 年之间，产生于从 1503 年起几乎经常发生社会革命的那 
些德国南方地区。它表明自汉斯 • 伯姆 (Hans B 6 lnn ) 领导的运动 
以来一直时起时落的古老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宗教热情从未休止， 
303 同时又是即将发生农民战争的预兆。只差重新点燃农民对教士满 
腔仇恨之火。当德国的爱国者大声疾呼反抗罗马教廷橫征暴敛的 
时候，农民就想到他自己所在教区教士要求的大小什一税、结婚 
捐、受洗费和丧葬税。当宗教改革家和受欢迎的传道士痛斥教会 
的丑行和腐败时，农民就把它们与他们熟知的喝得烂醉如泥、生 
活放荡不羁的教士相联系。 要知道 卡尔施特汉斯 （ Karstham) 这个 
人物是 1520 年由路德的最 顽固敌 人托马斯 • 穆尔纳 CD 而不是由 
路德的同情者塑造的，当时他还从事于揭露教士无道的写作。这 
个对教士和僧侣的致命攻击，除了由于同情路德外，还另有缘 
故。@这部分是由于胡司派的暗中不懈宣传，部分无疑是由干广为 
流传的新思想的激励，从而唤起对过去的回忆。 

这些粗俗的大众文学，有一些与路德的运动有更为直接的联 
系。 1521 年出现一本流传很广的名叫《新老上帝>的小册子，就是 
一个例子。像许多这类小册子一样，在它的带插图的扉页上用图 
画槪要地介绍出它的内容。书里出现新上帝的代表人物，即教皇、 
一些教会要人，在他们下面有卡杰坦、西尔韦斯特 • 普里拉斯、厄 
克和法贝尔;在他们的对面是老上帝，如三位一体、四福音书，佩剑 
的圣保罗，在保罗的后面是路德。该书攻击教会的礼仪、苦心设计 
的仪式和晦涩难懂的教义，说它们靠残酷迫害强加给教会和把基 
304督教徒变成犹太教徒，与他们相反的是老上帝的始终如一的道，是 

①1523年，在英国的穆尔纳希望得到亨利八世的接见，他在亨利的庇护下写了 
反对路德的文章。“英王出于怜悯心要他回德国，因为他是反对路德教派的主要支柱之 
一，并命令沃尔西给他一百镑。”见托马斯_莫尔爵士致沃尔西 的信 ： Letters and Pa ¬ 
pers , Foreign and Domestic , Henry Vlll” III . ii . 3270。 

© 对照社会状况那一章，见原书第 96 页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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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简明的救世故事和易懂的信、望和爱的教义。属于这一类的 
还有金次堡的约翰 • 埃贝林的作品，他是一位多产的论战文作家， 
他的小册子对“普通”人如此有吸引力，而他的对手则指责他把各 
地的人都教唆坏了。他起初写了一本致年轻皇帝的小册子，在 
1521 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前不久或者会议之初又出版一本大胆 
呼吁的书，书中将路德和乌尔利希•冯 • 胡滕称之为上帝派给他 
们这代人的信使。这是十五册丛书的第一册，同年十一月初以前 
该丛书全部出齐。①它们的总名为《同盟者 》 (31111<^611053611)。 

埃贝林的这些小册子和其它一些著作的内容可以从它的书名推知 
——《复活节前四十天的斋戒和对基督教徒的诸如此类的可悲压 
迫》、《奉劝全体基督教徒怜悯修女 教士^有妻子是多么危险》 
(卷首插画画的是主教为一教士主持婚礼，背景是两个僧侣结婚， 
还有两位乐师坐在高层座位上）、《国家为何穷困》、《反对冒牌教 
士、赤脚僧侣和方济各会修士》，等等，等等。他像路德一样，有力 
地揭露为了罗马教廷的利益而有计划地掠夺德国，每年从德国运 
出三十万古尔敦，还有一百多万古尔敦给了托钵僧。他猛烈攻击 
过着行乞生活的僧侣，因为他们太懒散不愿像正直的人那样劳动， 
他用种种浑名称呼他们——修道猪、魔鬼的雇佣兵等;有两万四千 
这样的僧侣寄生在德国，有四万寄生于欧洲其他各地。他讲了一 
位教区敎士的故事，这位教士觉得他应该真正开始去读圣经，因 
为他的教区居民，从母亲到孩子，从家长到全家人，都在读 圣经; 他 
们引用圣经对他出难题，他常常绞尽脑汁也无法 回答； 他问一位朋 
友应该从哪里读起，朋友告诉他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里有许 
多关于教士及其职责的教导，可以从那里开始•，他照说的读了，但 


①埃贝林的最重要的作品由恩德尔斯编辑并刊登在尼迈尔编的 Flugschriften 
aus der Reformationszeit 里，成为该丛书的 11、15和 18册（哈雷，1896年，1900 
年，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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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地发现众主教和教士都应是“间一个妻子的丈夫”，等等。埃 
贝林曾是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忠实于他的修会的革命传统。他宣 
传福音改革也宣传社会改革。方济各会造就了一大批宗教改革者： 
如斯蒂芬•坎彭等人。坎彭接受了与埃贝林类似的观点，除开导 
心灵外不作其它 说教； 再有约翰•布里斯曼，他是一位经院神学的 
高才生，但像路德那样发现经院神学没有满足他心灵的追求；或者 
如同弗里德里克•梅库姆（迈科尼乌斯）那样，其整个思想发展与 
路德的非常相似。诸如埃贝林所写的小册子和坎彭所宣扬的教 
化，无疑对1521年德国还不多见的群众反教士起义有一定的影响， 
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闭幕以后持续了四、五、六和七四个月之久的爱 
尔福特骚动，就是一个例子。 

第十节路德教义的传播 

可以说，正是发布反对路德的帝国敕令 （1521 年）那一年 ，一 
个接受路德所证实的教义原则的运动，几乎在所有修会修士中间 
静悄悄地开展起来。路德所在的修会，即奥古斯丁隐修会，深受他 
的影响。以会长为首的全体修士，一致宣布在德国和低辿国家支持 
306宗教改革。正是这个修会如此坚决地支持这位宗教改革家，让各 
类修士参与宣讲和传授新教义。马丁 •布克尔曾是多明我会修 
士，奥托 • 布劳恩费尔斯是卡尔特会修士，安布罗斯_布劳尔是本 
尼狄克会修士。奥科拉姆帕迪乌斯（约翰 • 胡斯根 (?）• 豪斯兴) 
的经历比较特殊。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受过严格的 
宗教熏陶，并加入过圣布里奇特修会；但没过多久，他就在那里加 
入了宗教改革者的行列，并躲藏在弗兰茨 * 冯 • 济金根的埃贝恩 
贝格城堡里。①约翰 • 厄克在因戈尔施塔特最信任和最能干的学 

①伯金以力奥科拉姆帕迪乌斯是通常认为是胡滕所作的著名小册子《新卡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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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乌尔班•赖吉乌斯曾是加尔默罗会修士，后来也离开他的修道 
院去宣讲路德的学说。约翰 • 布根哈根原系普雷芒斯特会修士， 

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路德反对赎罪券的斗争使他大为不满。他 
弄到 • 本<教会被囚于巴比伦>，悉心钻研准备反驳。不料读了以 
后思想转变很大，他甚至认为“全世界可能错了，而路德是正确 
的”；他把修道院长和大多数修士争取过来，从此成为波美拉尼亚 
的宗教改革者。 

整个德国的非修道院教士声称支持新的福音教义。东普鲁士 
萨姆朗德的主教，大胆宣称站在路德一边，并在他的教区里认真宣 
讲路德的教义；其他一些主教也对新的福音信仰表示赞同。许多 
有影响的教区教士照此行事，他们的教徒也效法他们。有时，上级 
教士禁止使用教堂，群众就跟随他们的教士去野外聆听他的布道。 
有时（以赫尔曼 • 塔斯特为例)，教士就在教堂院子里的椴树下布 
道，而他的教区居民则拿起武器来保护他。要是教士不讲路德的 307 
教义，平信徒们便站出来继续讲。如果他们不会讲，便唱赞美诗。 
15 2 4年5月6日晨，在马格德堡，有人看见离市场奥托皇帝塑像 

不远处有一个穷苦织工，当群众向他围拢时，便唱起路德的两首赞 
美诗“我出于极度困境向你呼唤” （ A us tiefer Not schrei Ich zu 

dir ) 和“上帝对我们来说是仁慈的 ” （Es wolP uns Gott gnadig 
sein )。 马格德堡市长作完早弥撒回来听见他在唱，当即下令把他抓 
起来，但是群众营救了他。这就是马格德堡宗教改革运动的开 
始。 D 如果男子不敢去援救，妇女们便替代他们。有一位研究圣经 
和路德著作的名叫阿尔古拉 • 格林巴赫的大学生，向因戈尔施塔 
特大学挑战，当着崇髙的 厄克博士本人的面，要求公开辩论路德立 

特汉斯 >>(1521 年夏）的作者。济佥根是对话人之一；该书作者熟悉圣经和胡滕很少涉 
猎的神学；而草拟 的宗教 制度思想似乎取自帕杜阿的马西利乌斯。 

① HUlsse，Die Fin'Lihrung der Reformation in der Stadt Magdeburg 
( Magdeburg , 1883),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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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实质。 

艺术家们全力帮助传播新思想，一幅幅的漫画使宗教改革家 
的教义和奋屮目标为普通老百姓所理解。这些漫画有时印在论战 
文学作品的扉页上，有时像连珠炮似的一张张印发。有一张漫画, 
画着基督站在象征他的教会的一座房子的“门口”。基督请群众进 
入门里；而教皇、红衣主教和僧侶们却偷偷地爬墙而入。 ® 在另一 
幅取名《真理的胜利》的画上，一位普通的德国市民唱着欢迎曲向 
走来的游行队伍致敬。摩西、基督教诸鼻祖、众先知和众使徒，肩扛 
108 着圣经的约柜。胡滕骑着战马而来，他的马尾上拖着一串用铁链 

拴起来的教士-^个失落了主教帽子的大主教，头戴三重冠手 

拿断权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教皇；在他们后面是一群红衣主教， 
接着是画有猫、猪、牛等脑袋的一些僧侣。然后，是凯旋归来的一 
辆四匹马驾的马车，四匹马象征四福音书，四匹马上各坐一位天 
使。卡尔施塔特直立在车前；路德在一旁阔步前进。坐在车子里 
的耶稣说，“我就是方向、真理和生命”。一群圣洁的殉教者跟在车 
后面唱着赞歌。德国市民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大路上，青年男女们 
在路上撒满鲜花。 ® 也许《基督受难和反基督者 ^Passional Chris - 
ti et Antichristi ) ③是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路德规划这本书的 
全书，卢克 • 克拉纳赫设计画面，梅兰希通配上圣经经句和教会法 
摘录。这是一套描绘我 主和教皇生活对照的板画集,该书一打开 

①这權木刻画首次用于说明汉斯•萨克斯的诗 ， “Der gut Hirt und der 
boss Hint , Johannis am Zebenden Capital ”； 并重新刊印在汉斯，萨克斯的名叫 
Hans Sachs im Gewande seiner Zeit ( Gotha , 1821) 的再版诗集里。这璧诗有 
的是宗教性的，有的是非宗教性的，起初与那幅木刻画一同印在一张大纸上，以便挂在 
室内墙壁上。 

⑤在 G . Hirth 的 Kulturgeschicbtliches Bilderbuch aus drei Jahrhun - 
derten , i . ii . ( Munich , 1896) 里，可以找到这些宗教改革时期的漫画，在 von Be - 
zold 的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 Berlin , 1890) 插图里也可以找 
到一、两幅。 

© W . 舍雷尔复制了&基督受难和反基督者》这幅画（柏林，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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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随处同时看到两幅对立的画面。这些对立的画 面有： ——耶 
稣为门徒洗脚，教皇伸出他的脚让人吻；耶稣医治伤病人，教皇主 
持马上比武;耶稣受难于十字架，教皇骑在人们的肩膀上；耶稣把 
钱币兑换商赶出教堂，教皇及其仆从把教堂变成赎罪券交易所和 
堆放保险箱、钱柜的地方。这是一本“供俗人看的好书”，路德 
说。 

由于路德的缘故在一些帝国城市里出现的激情是那个时代的 
特征之一。表现手段是现成的。一些市民歌曲久已在揭露教会的 
弊端，说明市民普遍仇视僧侣。沃尔夫冈•卡皮托和弗里德里克 • 309 
梅库姆(迈科尼乌斯），两人都是市民的儿子，他们告诉我们说，他 
们俩的父亲在他们年轻时就教导他们，赎罪券不是初的，只是狡诈 
的教士把手伸进俗人口袋里的一种骗钱勾当。像温费林和皮尔克 
海默那样善于观察群众情绪动向的人，已不无惊恐地感到胡司派 
在城市里的宣传已日益扩大，而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之一是渴望 
和坚持改革教会。在城市里，对胡司派主张不断增长的同情是十 
分明显的。某些宗教改革领导人，例如卡皮托，告诉他们的同代人 
说，他们童年时代就常去听胡司派的 讲道； 市民们的藏书室里藏有 
胡司派小册子并非偶然。许多市民已经在读这些书，进行思索，并 
私下向其密友谈论当时教会中的生活腐化和道德沦丧，热烈欢迎 
真正致力于改革的最初尝试。 

与其它许多译本同样拙劣的拉丁文本圣经在德国数量之多， 

说明德国的市民已是阅读圣经的市民，也使我们对辩论文学作家 
们为什么认为俗人同僧侣一样熟悉圣经不感到惊奇，同时也证实 
了当时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妇女和手艺人比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 
通晓圣经。 

这一切使我们懂得 ，为什么市民们会欢迎路德对圣经的简单 
明了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能如此畅销于全德国，为什么他们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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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德讲的正是大家所想的，并大胆说出大家私下议论的话。上迷 
情况说明，为什么1518年斯特拉斯堡的市民们把路德的九十五条 
论纲贴在该城每座教堂和每个教士住宅的大 门上； 为什么康斯坦 
茨的市民们愤怒驱逐来该城张贴沃尔姆斯敕令的帝国信使，为什 
310么巴塞尔人民当他们的牧师在基督圣体节游行时用一册圣经代替 
圣饼而向他 欢呼； 为什么斯特拉斯堡的髙级教士无法驱逐凯泽尔 
斯贝格有名望的盖勒的侄子和继承人，尽管他被谴责为路德的追 
随者;为什么他的朋友马特夫 • 泽尔，当他不准在盖勒曾髙声讲话 
的讲坛上布道时，能够找来木匠为他在大教堂的一角另建讲坛，他 
从那里向一群涌来的听众讲道。当教士说服许多城市 (戈斯 拉尔， 
但泽，沃尔姆斯等）当局关闭教堂以阻止宣讲福音，市民们就在露 
天听 讲道; 但一般说来，城市当局起初都还站在群众一边欢迎有影 
响的传道士宣讲福音。马恃夫•泽尔和在他之后的马丁•布克尔， 
都成了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 革者； 克滕巴赫和埃贝林成为乌尔姆 
的宗教改革者；奧科拉姆帕迪乌斯和乌尔班努斯 • 赖吉乌斯成为 
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者；安德烈 • 奥西安德成为纽伦堡的宗教改 
革者;约翰 • 布伦茨成为士瓦本哈尔地区的宗教改革者；特奥巴尔 
德 • 佩利卡努斯(佩利卡努斯即菲利格海姆)成为诺德林根的宗教 
改 革者； 约翰 • 拉克曼成为海尔布琅的宗教改 革者; 约翰 • 万纳是 
康斯坦茨的宗教改革者，等等。一些职工歌手协会欢迎宗教改革。 
最杰出的市民诗人纽伦堡的汉斯•萨克斯，是路德著作孜孜不倦 

的收集者和读者。〗523年，他出版了他的名诗《维滕贝格的夜莺》 
(Die Wittembergisch Nachtigall , Die man jfetz hdret uberall) G 

夜鸾就是路德，它的歌声宣告惨淡朦胧的月光和它那阴森的天色 
正在消失，而灿烂的阳光正在升起。诗的作者称赞路德讲解圣经 
极为简单明了，并以此与罗马教会教义的艰涩费解相对照。他说， 
即使一个农夫也懂得和知道路德教义通俗易懂和真实可信。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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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他在一首短诗里将福音和罗马教会的说教相对照。初版时附311 
有木刻插图，画着两个传道士分別向各自的听众讲道。一个传道 
士说，“这是主讲的”，而另一个则说，“这是教皇说的。” 

第十一节卡尔施塔特的 
安德烈 • 博登施泰因 

每一个争取改革的伟大运动的内部，如埃拉斯穆斯所说，会孕 
育出革命、“骚动”的种子，路德运动也不会例外于这个普遍规律。 
每一个想成功地实现其变革理想的宗教改革者，必然会起来与一 
些人斗争，而且会像他要克服积弊那样强烈地反对引起“骚动”的 
形势。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革命的幼芽如何在德国大量滋生，革 
命者如何与宗教改革者，又如何与他力图实现的目标自然地结合 
起来。 

当路德躲藏在瓦特堡时，维滕贝格发生了革命。起初，路德不 
在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学生人数在路德回来之前就已增加到一千 
多了，维滕贝格使那些熟悉德国其他大学城的目击者大为惊讶。 
这些学生没有武装，他们大多手捧圣经，像“都是基督的弟兄”那样 
彼此打招呼。一伙领导人尽管在万圣教堂教长已幵始排挤卡尔施 
塔特的安德烈•博登施泰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他们中间却 
未出现分裂。妥协并不意味着一潭 死水； 维滕贝格知识界的生活 
是火热的。维滕贝格大学自从创建时起，就以它的学生和教授们 
都参加每周的公开辩论而著称。在它成立的最初几年，讨论的题 
目是根据经院神学和流行哲学提出的；但从1518年起，轰动德国 
的种种新问题成了 讨上的 主题，这就给维滕贝格大学的生活注入 
了活力和热情。尤斯图斯•约纳斯从爱尔福特来到了维滕贝格以 312 
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热情地提到“在小城维滕贝格有使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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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置信的精 神财富 。”不是别的教授，正是卡尔施塔特的安德烈 • 
博登施泰因对这些公开辩论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是一位很有成就 
的教师，受到路德的有力影响•，后来接受了新教义的主要思想。他 
既没有路德那种充满血气的仁慈，又没有他那令人喜爱的机智老 
练，也没有他那种认识形势如何发展的实际洞察力。他完全缺乏 
路德那种保守思想的坚实基础，正是这种保守思想使路德本能地 
懂得，新思想和新事物只有牢固地扎根于旧思想、旧事物才能兴旺 
发达。对卡尔施塔特来说，虽然他的思想仓促形成，但是鲜明的， 
他的目的是善良的，这就足以使他渴望看到它们能立刻付诸实施。 
与其说他有宗教改革者的性格，不如说他具有革命者的性格。 

他深深地感觉到，他确信在路德所宣扬的新福音教义与中世 
纪的宗教生活、宗教崇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这使他严厉地攻击修道誓愿、独身、与众不同的僧衣、弥撒中的赎 
罪献祭思想以及在教堂里陈列和使用偶像和画像。他把所有这些 
实际关心的问题提到维滕贝格大学的每周公开辩论 会来； 他发表 
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他还分别用德语和拉丁语出版了两本广为 

流传的书（四版很快销售一空)-本是评论修道誓愿的，另一 

本是评论弥撒的。所有这些出版物中的主要思想，与其说是明确 
提出不如说是暗含着，只有清除掉中世纪宗教生活中的礼仪和习 
M 3 俗要求做的一切，新的福音自由才能实现。他极其强烈地谴责独 
身制;他详细阐述了神圣的婚姻制度，它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必然 
性，并认为强迫教士结婚比中世纪教会强迫独身要好。慈维林是 
一 位年轻的奥古斯丁会隐修士，路德曾称赞他的讲道才华，他比卡 
尔施塔特走得更远，愤怒地谴责弥撒是一种偶像崇拜。 

实现这些主张的运动首先在教士中开始。维滕贝格附近有两 
位教区教士结了婚；一些僧侣离开他们的修道院并穿上俗人的服 
装;梅兰希通和他的几名学生，于1521年米迴勒节（ 9 月29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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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教堂里半公开地领受了两种圣餐，他似乎成为其他僧侣效仿 
的榜样。 

慈维林愤怒谴责弥撒是偶像崇拜震动了该城的老百姓。1521 
年圣诞节前夕 （12 月 24-25 0) ? 一群骚动的人冲进了教区教堂 
和万圣教堂。他们破坏教区教堂里的灯，恫吓教士，为了嘲弄赞美 
礼拜而高唱民歌，其中一首开 头是： “有一位丢掉一只靴子的少 
女”——愤怒的僧侣就是这样向萨克森选侯抱怨说的。① 

第二天是圣诞节，副主教卡尔施塔特主持万圣教堂的仪式。 
他脱掉僧衣，穿上俗人的普通衣裳。他先讲道，然后按照“福音的 
方式”散发圣餐 D 他诵读了通常的祈祷词，但刪掉以往教导的全部 
赎罪献祭内容；他没有抬高圣饼的 作用； 他把“面包”放到每个领受 
圣餐者的手里，也把“酒杯”递到他们的手里。后来，每逢星期天和 
节曰，都按同样方法举行圣餐礼，我们还听说“几乎全城、全社会都 
按照两种形式或任一形式领受圣餐。” 

1521年的岁尾数天，维滕贝格的群众十分激动，在历史上被 
称为“茨维考先知”的三个人来到该城 （12 月27日）。茨维考位于 
维滕贝格以南大约64英里处，是萨克森的纺织品贸易中心 7 住有 
众多的手工业者。我们已经知道，从1476年起在德国的手工业者 
和农民中间接连出现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位茨 
维考裁缝尼古拉斯 • 施托里声称，天使加布里埃尔向他显过灵，向 
他启 示说： “你将和我一起同登我的天使宝座。”于是，他开始传道。 
曾被茨维考市长任命为该城主教堂圣马丽教堂传道士的托马斯 • 
闵采尔，盛赞他的讲话，说施托里对圣经的解释胜过任何教士。有 
些学者考证，茨维考的这个运动起源于胡司派学说。这个运动起 
来以后，闵采尔与这狂热的胡司派结成同盟，并带着他的儿位密友 

①参看 Barge , 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 i , 357; 这段引文刊印 
在 ii . 558—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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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访问波希米亚;但是，我们掌握的有限资料，难以证实有关茨 
维考暴动起因的定论。过了一些时候，施托黑与其他一些人被迫 
离开该城。他们之中有三位到了维滕贝格，一位是见过天使显灵 
的施托黑本人，另一位是个裁缝，还有一位是一度是梅兰希通学生 
的马尔库斯 • 托马 • 施图布纳，因而能把他的同伴介绍给维滕贝 
格改革界人士。他们的到来与多次讲话，使维滕贝格城与维滕贝 
格大学的激动情绪益增。梅兰希通欢迎他的老学生，并被施图布 
纳及其同伴身上的那种精神力量所感动。然而，他对他们的一些 
主张，特别是他们反对嬰儿受洗感到不悦，于是他渐渐与他们一 
伙分手。 

卡尔施塔特利用维滕贝格的强烈敌对情绪迫使该城市民和两 
位市长接受他的宗教改革计划;1522年元月24日，维滕贝格城当 
315局发布了他们的著名法令。 

这个文件是许多城市和地方当局中企图通过立法形式表达新 
的福音思想的第一次尝试，值得认真研究。①它几乎全面涉及社会 
生活和群众礼拜的改革。它责成建立由两位市长、两位市民和一 
位公证人负责监督的公共金库。宗教机构的收入、手工业行会的 
收入以及所规定的其它钱财收入，必须存入该金库。教士的固定 
薪金、济贫和资助僧侣的费用，都从中支付。无论是一般的乞丐、 
僧侣或者是穷学生的行乞，一律严令禁止。如果公共金库不敷救 
济无依无靠者和孤幼儿童之用，市民应提供所需费用。城市不得 
开设妓院。教堂是传道的地方;该城的教堂已足够公众 使用； 因而 
禁止建造小礼拜堂。弥撒仪式要简化，使之能表达圣礼的福音意 


①这个法令刊登在 Richter’s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 (Weimar, 1846), ii. 484 ; 在 Selling’s Die evange¬ 
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920. I. i.697 
里，有更确切的文本。 


274 




义，面包和洒应递到领受圣餐者的手中。所有这些做法 在维縢 
贝格城都是合 法的； 宗教改革应强制推行。卡尔施塔特没冇满足 
于这些法规，他还发动-场反对教堂里有偶像和圣像的十字军运 
动（法规允许每个教堂冇三个圣坛，每个圣坛有一张圣像）。每一 
件使人想起旧宗教习惯的事情都被废除，崙期也可以进肉食。 

这种激情滋生了狂热。宣称一切真正的基督徒都受过圣灵的 316 
教导，所以既不需要民政统治者，也不需要世俗的知识的论调高涨 
起来。 © 许多人相信，卡尔施塔特也有这类幻想，据说他自愿“简 
化”自己，他穿上农民服装，像一个劳动者那样在他岳父的（他已经 
结婚）田地里劳动。很可能他发现自己难以控制他那过激行动引 
起的风暴，他还看到他提倡的许多事情自己并不赞同。 

第十二节路德返回维滕贝格 

梅兰希通意识到他在“骚动”面前无能为力，便宣称除路德外 
没有人能平息激动情绪，并竭力敦促他回来。革命运动正逐渐向 
维滕贝格以外的地方发展，蔓延到如格里马和阿尔滕贝格等萨克 
森选侯辖区其它城市。旧信仰的热情捍卫者萨克森公爵乔治，从 
一开始就注视着事件的进展^早在1521年11 月 21 日 ，选侯写信 

给他的兄弟萨克森公爵约翰，要他注意维滕贝格已一反教会惯例， 
竟在圣餐礼中开始分发两种圣餐；他又写信 （12 月26 日） 告诉他 
说，教士念弥撒时受到威胁;元月，他把萨克森选侯辖区的“骚乱举 
动”告知帝国 枢密院 ( Reichsregiment )， 导致向弗里德里克选侯以 

及迈森 B 梅泽堡和瑙姆堡的主教们发出帝国敕令，要求他们采取措 
施制止骚乱。萨克森选侯深感不安。由于乔治公爵在一封信里 
(] 522年2 月 2日） 提到卡尔施塔特和慈维林是所有骚乱事件的 

①他茌至要取消学校，大家都变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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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者，选侯的忧虑益增。他委托他的一位顾问艾因西德尔的许 
戈尔德去设法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 
才给一位叫奥斯瓦尔德的爱森纳赫市民发出一个“手谕”，希望其 
317中的内容能传到在瓦特堡的路德那里。这道“手谕”可能就是路德 
突然离开他于沃尔姆斯露面后在他的诸侯的命令和保护下-直藏 
身于那个庇护所的原因 。 D 

如果这个“手谕”的确最终使他做出决定，那么，它是许多事情 
中唯一促使路德结束隐居生活的一件事他很少考虑茨维考先 
知们®的影响，而是估量他们的真正价值，但是梅兰希通的软弱、 
卡尔施塔特的有害又危险的#莽、骚乱向维滕贝格以外的蔓延、乔 
治公爵利用暴乱破坏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决心以及帝国枢密院下 
令进行的干预，使他感到他必须再次投身于群众之中的决定性时 
刻已经到来。 

他开始孤寂的旅程，穿越大多是敌方的土地，经过爱尔福特、 
耶拿、博尔纳和莱比锡。他化妆成“容克 • 乔治”，下巴蓄着胡须， 
佩着宝剑。在爱尔福特一家旅店里，他曾与-位教士进行愉快幽 
默的 交谈； 一个叫克斯勒的瑞士学生说，他在耶拿的“熊”旅店客厅 
里遇见一个陌生人的情形，他手扶着剑柄，在诵读袖珍本希伯来文 
《诗篇》。3月7日，星期五，他到达维滕 贝格；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 
他都用来和他的朋友阿 姆斯多尔夫、梅兰希通和耶罗梅 • 舒尔夫 

① 这个 “ 手谕”见干 Enders ， Dr. Martin Luthers Brie.'wecUsel, iii. 292 — 
295 。它对珞德返回维滕贝格的影响，已由 von Bezold (Zeitschrift flir Kirchen- 
geschichte ， xx. 186 ff.)，Kaweran (Luther’s Riickkehr, etc., Halle, 1902 ) 和 
Barge (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Leipzig, 1905, p. 432 ff .) 详细阐 
述过。 

③另一种说法是维腊贝格市政会邀请路德回去的。 3 月 5 日，路德在返回维滕 
贝格途经博尔纳时，曾给萨克森选侯写信，谢绝了他不要回去的劝告，这种说法，显然 
比较可靠。——译者 

② 见他致施帕拉丁信，载 Enders, Dr. Martin Luther Briefwechsel, ii. 
27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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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形势。② 

星期天，他出现在讲道坛上，并接连八天向群众讲道，祸乱平 
息了。卡尔施塔特在运动 七推行 的许多做法，他也表示同念。他 
终于相信教士结婚是对的；他强烈反对秘密弥撒•，他十分怀疑修道318 
誓愿的主旨；但他反对暴力，反对着重于表面琐晬小事和用强制的 
办法推进宗教改革 运动： 

“上帝之道创造天、地和万物，同一小上帝之道今后还要 
继续创造，但不是我辈可怜的罪人。总而言之，我要讲上帝之 
道，我要谈上帝之道，我要写有关上帝之道的问题，但我不会 
强制或强迫任 何人； 因为信仰应该是食由的、非强制的，不能 
强迫人家接受。至于婚姻，至于废除偶像，至于当僧尼或是还 
俗，至于星期五吃肉或者不吃肉议及其它种种类似的事 
情——全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能由人来禁止。如果我使 
用强制的办法 y 我能得到什么呢？至彡只是在举止、外表、愁 
脸、虚假和伪善方靣起些变化而已。可是，內心的眞诚、信和 
基督徒的爱会有什么变 化呢？ 无就是无，我不可能无中生有。 

我们需要的是眞心，为臝得人心我们必须宣讲福音。那么，福 
音今天注入此人心中，明天注入另一'人心中，丧此议往人人都 
将丟弃弥撒。” 

他没有作私人调査；他没有责备任何人；最后，他控制了当时 
的局势。 

他将维滕贝格争取回来以后，便去周游萨克森选侯区里那些 
追随维滕贝格发生骚动的地方。他去过茨维考、阿尔滕贝格和格 
里马——向成千上万的人讲道，使他们保持镇静，并把他们引回到 
保守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来。 


① Johann kessler, Sabbata (edited by Egli and Scho:h ， St. Gal !，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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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第四章从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到农民战争的结束 

第一节路德学说的继续传播 

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发布的惩处路德的帝国敕令，是最严厉的 
一道敕令了，①然而，像皇帝和帝国议会其它许多敕令一样，完全 
不起作用。它只能靠表示极不愿执行它的三个等级中的个别人去 
强制推行。它在奧地利大公费迪南德、勃兰登堡选侯、萨克森公爵 
乔治和巴伐利亚诸公爵的辖区里公布了，但除大公和乔治公爵外， 
其他诸侯都不大关心旧宗教。在多数教会邦国里，当局摄于公布 
320敕令会引起骚动而按兵不动。例如，在不来梅，我们听说迟至 
1522 年 12 月，群众根本没有看到过那个敕令。一些城市漠然视 
之。纽伦堡、乌尔姆、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当局，仅将它作为官 
方文件公开贴出，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斯特拉斯堡，出版商 
们继续赶印和发行路德的著作和 文章; 在康斯坦茨，平民百姓把前 
来张贴该敕令的帝国官员逐出该城。 

新组成的帝国枢密 院优柔 寡断。 当维滕贝格在卡尔施塔特和 

①这个敕 令说： “首先，朕命令一切人等，特别是各诸侯、各等级和各臣民，在规 
定的二十天期满后，即截止到本年 5 月 14 日，均不得再为路德提供住所、食物或饮料， 
也不得秘密地或公开地以言词和行动向其提供任何援助。反之，汝等不论于阿处捉住 
路德，应立即将其囚禁和抻解于朕，或至少向朕奏闻，不得延迟。汝等为此神圣可嘉的 
工作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朕将予以补偿。对路德的党羽、教唆者和庇护者，应按照宗 
教法令和帝国禁令的规定处理。就是说，你们要打倒他们，没收其财产归尔等所有，除 
非上述人等能证明他们确已悔改并请求教皇赦免。再者，朕命令任何人不浔购买、 
出供、阅读、保藏、转抄或印刷业经我们的圣父教皇明文禁止的珞德的任何箸作，不论 
是拉丁文本或德文本，路德的其它邪书也照此办理，违令不遵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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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考先知们的领导下发生骚乱时，乔治公爵利用害怕胡司派思 
想苺延的心理，本可以要求向萨克森选侯和和邻各主教颁布敕令， 

令其对叛乱进行调査并 镇压; 但路德回到维滕贝格，局势恢复平静 
以后，他的要求便失去意义。他徒然坚持路德在维滕贝格露面是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侮辱。他被告知，帝国枢密院能够判断什么是 
对它的侮辱，而且一旦发现有人侮辱，他们会予以惩处。议会议长 
费迪南德大公无疑同情乔治公爵，但他没有力量•，萨克森选侯有非 
常巨大的影响，但常常受到路德方面的压力。 

1522年元月， v 位新教皇当选，称艾德里安六世。他的当选 
是承认迫切需要改革那一派的胜利，也是主张应由教士统治集团 
和从教会内部实现改革那一派的胜利。就其见解而言，艾德里安 
是一位虔诚的人，是一个深感教会日益堕落的人。他认为路德的 
反抗是上帝对一代人罪恶的惩罚。他当过査理五世的私人教师， 
怀着改革积弊的决心登上教皇的宝座，并立即指责一切弊病的根 
源——罗马教廷，开始他的改革。然而，他是一位多明我会的修 321 
士，具有全部多明我派的观念，即必须原封不动地保持中世纪的神 
学和严格维护教会的法规。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对德国的事情和 
状况茫然不知，把路德看作是又一个用肉欲诱使人们脱离高尚基 
督教徒生活的穆罕默德。 

1522—1523年，帝国枢密院与这次帝国会议在纽伦堡相接 
触，教皇派那不勒斯王国的泰拉莫主教弗朗西斯科 • 基耶雷加蒂 
为出席这次帝国议会的使节。这位使节得到详细的指示，其中传 
达了教皇对教会贪污腐化的看法和他制止这些弊病的意向，但又 
要求把路德押送罗马教廷，并惩处那些违反自己独身誓言的教士 
和僧尼。①基耶雷加蒂一到德国就知道他难以实现教皇的要求，便 

①教皇绐教皇使节的这个指示，见 Wrede,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unter 
Kaiser Karl V., iii. 39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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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地的势态稟告其主人。如果他出席帝国议会和提出教皇的要 
求，他得到的实际回答将是德国对罗马的不满，而且他们会要求先 
正确解决这些不满，教廷才能期望它的训令得到执行。德国方面 
暗示，既然教皇容忍教会内的贪污腐化，那就别指望他们会因为路 
德揭发这些弊端而谴责他。他们交给教皇使节一份德国对罗马教 
廷一百条不满意见的单子;①并提出意见说，教皇尽快消除不满的 
最佳办法是，把上任年贡 ( annates )® 用于德国的公益事业，德国 
的宗教会议应当在德国的土地上，在德国的一个大城市里召开。 

1522年帝国议会的这种辩论在1523年又重复一遍，其实际 
结果并没有阻止路德运动的发展。从教皇使节给罗马教廷的许多 
书信，从费迪南德大公给皇帝的书信，都可以看出德国人民多么深 
深地陶醉于辨德的学说里。这两个人用同样的措词说 :“在 一千人 
中很难找到一个人没有受过路德学说的污染。” 

艾德里安六世执政几个月后突然死去，下一个教皇克莱门特 
七世，是一位完全受法国国王影响的梅迪奇家族中的人，属于老牌 
的守旧派，其唯一愿望是维护罗马教廷的全部腐败特权。他选中 
最能干的意大利外交家洛伦佐 • 坎佩吉奥，派他前往德国与帝国 
枢密院和1524年在施佩耶尔召开的帝国议会磋商。 ' 

坎佩吉奥与他的前任一样发现德意志民族决心反抗罗马。当 
他作为官员进人奥格斯堡，髙举双手向一群群老百姓表示通常的 
祝福时，受到他们公开的嘲笑。民众的态度迫使他一抵达纽伦堡 
就脱去官服，尽量悄悄地进入城里；他确实接到市当局捎来的口 
信，要他“不要划十字，也不要祝福，注意当时的情况如何。”这位教 
皇使节的出现，似乎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教皇情绪。教皇被说成 


①参见 Grebhardt , Die Gravamina der Deutschen Nation , 2 nd ed., 
Breslau , 1895 c 

® 上任年 贡指一个教职第一年的年俸，通常有固定的数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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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基督的，普兰尼茨，萨克森选侯的这位精力充沛的代表估计， 
纽伦堡城约有四千居民采用两种形式的圣餐礼，还告诉我们在他 
们之中有帝国枢密院的成员和德皇的妹妹瑞典王后伊莎贝拉。 

然而，这位有经验的意大利外交家认为，他觉察到呈现出比上 
一次帝国议会更有利于他的主人的种种迹象。迄今庇护路德运动323 
的帝国枢密院，已失去各阶层众多民众的信任，摇摇欲坠。这表明 
它自己无法实现国内和解。诸侯们粉碎了弗兰西斯•冯•济金根 
领导的自由贵族起义 •， 始终忠于奥地利皇族的一个组织——士瓦 
本同盟，业已制服法兰克尼亚的强盗 贵族； 诸侯们和士瓦本同盟两 
方都不满想抢夺他们胜利果实的帝国枢密院。承担了全部捐税重 
担的城市必须支持中央政府①，而由大商号联合起来的若干公司 
实行的垄断制也受到威胁。有些城市和资本家便与皇帝达成一项 
秘密协议。皇帝派冯 * 汉纳尔特从西班牙出发去参加1 52 4年的 
帝国议会，要和一些城市一起推翻中央政府。帝国议会自己也通 
过不信任政府案。在这种鹬蚌相争中，得利者将是狡滑的渔翁。 

渔翁之利表面大于实际。 1524 年的帝国议会 并未断然拒绝 
执行惩处路德及其追随者的沃尔姆斯 敕令; 他们同意"尽力和尽可 
能”予以贯彻，而有些城市则明确表示难以执行。他们重新提出他 
们的要求，即在德国的一个适当城市召开一次全德宗教会议以解 
决德国教会的事务，并重申届时不得宣讲与上帝之道和神圣福音 
相抵触的东西。他们又进了一步，实际上已决定于11月在施佩耶尔 
召开讨论德国教会现状的全民族的会议 (National Council ), 并制 
定了一项宗教大会召开以前处理宗教问题的暂行办法。 诚然， 由于 
教皇使节和冯•汉纳尔特的努力，全民族宗教会议 (National Synod ) 
一词被删掉了，但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德国的三级会议 （ Estates )， 各 
诸侯的议员和 博学的神 学家都能充分阐述其论点，并重新研究德324 
①即帝国枢密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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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民族对教皇制的不满;然而，无论是教皇使节或是冯 • 汉纳尔 
特，都没有被这一决定的真正含义所迷惑。汉纳尔特在他的报告 
里说: “它将是一次德国全民族的宗教会议。”经常有可能召开一次 
宗教大会，这对教皇本没有什么可 怕的； 但是在一个德国城市召开 
有大多数世俗代表参加的德国全民族宗教会议则预示着一个坚持 
脱离罗马教廷的独立的德国民族教会。教皇给英王亨利八世写信, 
请他给德国商人制造麻烦；他劝说皇帝阻止计划召开的德国各邦 
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命令他的使节秘密采取措施组成一个愿意 
维持中世纪教会及其教义、礼仪和习俗的德国诸侯同盟。这标志 
着德国宗教分裂的开始。 

第二节德国分裂的开始. 

施佩耶尔帝国议会 （15 M 年）或许可以看作是德国分裂成相 
互对立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两个阵营的开始，虽然真正的分裂实 
际上发生在农民战争之后。推翻帝国枢密院,或至少对它不信任， 
使诸侯具有处理一切问题，包括解决宗教问题的权力，而所有诸 
侯，除萨克森选侯外，都很少注意到民族 意识; 他们之中有些人，不 
管他们如何渴望或一度渴望教会改革，但又确实担心宗教习惯大 
改变后完全可能发生“骚乱”。十分注意教会腐敗的萨克森公爵乔 
325 治，最害怕在德国发生胡司派运动。他知道，一个勤奋而有远见的 
秘密胡司派，或确切说是塔波尔派宣传运动早已在德国展开。早 
在莱比锡辩论时 （1519 年），当约翰 • 厄克狡猾地诱使路德公开承 
认赞同胡司起义的某些细节之际，就有人看到乔治公爵双手叉腰、 
摆动着长须突然大叫，“上帝 保佑！ 这是场瘟疫!”在他的通信中， 
最为明显的是在他给萨克森公爵约翰和萨克森选侯在谈到维滕贝 
格骚乱的许多信里，流露出畏惧胡司派革命的心情。罗马教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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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在厄克之后能将贬低胡司主张的污名强加到路德运动身 
上，这足設廷的一个肫视茨维考先知们的事 ik ， 尽管受到路德的 
压制，却向许多人指贝，在作新的说教之后会出现什么。1=5年 
农民战争爆发之％，许多早先同情路德的人从中发现他们由路德 
领导德国的幻想帯有种种危险迹象。还应注意到，许多人文主义 
者现已开始拋弃路德的奋斗目标；他那奥古斯丁祌学使他们以为 
他一心创造一种新的经院哲学，而这种新哲学在他们看來几乎与 
他们曾高兴地看到他加以攻击的旧哲学 、祥坏 c 

罗马教廷很怏从所有这些惊恐中得到好处。它的努力如此成 
功，以至它能很快在德国南方诸侯中组成一个罗马天主教派，为确 
保该派坚定不移还答应作少许让步，并同意每个邦的当局留取该 
邦教会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一供世俗之用。这个罗马天主教联盟的 
领导者是奥地利邦和巴伐利亚邦，只要乔治公爵活着就还有中德 
意志的萨克森公爵区。这样，自然出现一个对立的不再是全民族 
性的路德派，其成员有萨克森选侯1黑森伯爵、勃兰登堡侯爵、其兄 
弟阿尔贝特和其他一些人。阿尔贝特是东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首 
领。他把他的半教会式的公爵领地世俗化，成为第一位普鲁士公 
爵，而且他的邦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福音信仰。 

在农民战争结束以前，这种区分不是 一目了 然的。宗 教改革 
运动完全以自然的方式展开，没有要采取一致行动的任何意图 ，没 
有要强制推行一种新的、统一的公共礼拜制 度的任何计划，也没有 
改变敦会统治体制的想法。路德本人不无希望一些大教会封地变 
成世俗贵族领地，不无希望由主教担任教会改革的领导，也不无希 
望内部稍有改变就会成一个全德国的民族教会——只要能允许宣 
讲和传播福音也就够了。在尼德兰将殉道者 送上火 刑柱确实清楚 
地表明了皇帝的立场，而且如我们所见，1524年时分裂的征兆已 
开始显露。这些情况仍未妨碍像萨克森选侯那样有经验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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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地期望能和平地，就德国而言大家满意和真心诚意地，解 
决宗教分歧。一场突然爆发的风暴粉碎了这种乐观的前景，也根 
本改变了路德宗教改革的整个进程。这个风暴就是农民战争。 

第三节农民战爭 

从某 f 观点看，这次暴动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15世纪后几 
327 十年和世纪初几乎连绵不断的那些起义中最后、最广泛和最悲 
惨的一次。1524— 15 M 年，引起这些暴动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格外 
发挥作用。如同许多路德教派史学家小心谨慎地所做的那样，不 
难说明，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与突然出乎意料发生的起义，丝毫没 
有共同之处——也如不难证明，在阿西西人弗朗西斯的 “ 宗教清 
贫 ” (Spiritual Porerty ) 与自由精神兄弟姐妹会 (Brethren and Sisters 

of the Free Spirit ) 的庸俗共产主义之间、在威克里夫的学说与 
瓦特 • 泰勒和保尔神甫领导的劳动人民大暴动之间以及在胡司的 
主张与塔波尔派的极端狂热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一样。但事实 
仍然是，路德根本没有料到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而且其后果 
也不是教义的某些改变或教会机构的改革能够衡量得了的。宗教 
改革时期正是革命成熟之际，在人人焦虑不安和大多数人深受压 
迫之时传来勇敢传道士的言词，极易感染那些觉得负担沉重和奴 
役难忍的人，引起深远有力的影响。此外，路德的使命是民主的。 
它打破圣徒们的寡头统治，推倒俗人与教士之间的障碍，主张在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和生活状况如何有权 
328 以信接近上帝。他自己并不局限于宣讲新的神学。他的使命着重 
于实践。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里，路德说出了德国的全 
部不满，几乎触及当时所有公开的痛心事，并预言灾祸不久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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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忘记，任何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都会漫不经心地信口 
说出莽撞的话来。路德素有措词强烈感人、言语击中要害和像闪 
电那样迅速洞察事物的才能。他印发出几乎涉及各种问题的许多 
论文和小册子——大部分是烈火燃烧起来之后一气呵成的。他 
的话深人到充满时代激情的人心之中。人们急切地吸取在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以及有关手足之情的神命远比所有人类的法律更为重 
要的思想。他们不相信这样一些珍贵的思想仅仅属于精神生活领 
域，或者说罗马教廷的训令只是否定普通人权利的命令。瑞士农 
民起义的成功、人民领袖杰式卡在毗邻波希米亚地方奇迹般的胜 
利，他们认为都是路德的激烈言词如何能转化为相应行动的明证。 

除路德的主张以外，人们还接受其他人的主张。许多自称是 
柏拉图弟子的人文主义者，向朋友或者在教室里讲述共产主义“共 
和国”的梦想，并发表像出自托马斯 • 莫尔笔下的理想社会宏伟蓝 
图的“种种乌托邦”思想。“流浪学生”从“讲座”听来种种投机理 
论，他们再用有说服力的解释，以那些理论的创造者想像不到的方 
式到处向手工业者和农民听众传播，而手工业者和农民又迫不及 
待地将它们随意运用。① 

不应该忘记盛行的占星术的影响；因为占星术家在社会各阶 329 
层中，在诸侯的宫廷里，在市民的家里，在农民聚集的市场和在教 
堂啤酒店里，都很有影响。那时，他们忙于指出天上不祥之兆、预 
言灾祸和人民的起义。® 

运动的传播者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同情其教区居民痛苦的 
穷教士;有脱离修道院，尤其是属于方济各会的那些到处流浪的修 
士;有由一个大学转向另 一个大学的穷大 学生; 有按德国凤气从一 

(T) Lindsay, Luther an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Edinburgh, 1900) t 
169 ff.; Stern, Die Socialisten der Reformationsieit, Berlin, 1883. 

(D Friedrich, Astrologie und Reformation, oler die Astrologen ala 
Prediger der Reformation und Urheber des Bauernkrieges, Munchen, 1864. 





个商业中心向另一个商业中心转移的手工业者。在农村椴树林下 
的草地上，或在城市贫民区的公共场所里，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听 
众。他们用的是群众的粗俗语言，在他们的讲话里加进许多圣经 
词句。他们向激动的听众朗读小册子和用大字在粗纸上印制的触 
及当时紧迫问题的传单。 

这次起义的爆发是出乎意料的，没有预先准备或提出要求， 
1524年6月，西吉斯蒙德伯爵卢普芬领地上的成千农民起来暴 
动，反抗住在沙夫豪森西北几英里处施蒂林根的领主，推举老雇佣 
兵汉斯 •米 勒为他们的领导。米勒率领他们，其中有一人扛着一 
面绘有红、黄、黑三色的帝国国旗，前往大约位于沙夫豪森和巴塞 
尔之间的小城瓦尔茨胡特。该域的民众待农民亲如手足，强 
大的“新教兄弟会”于那时成立，或者扎下了根。消息很快向 
东、西方传播 o 康斯坦茨湖周围地区——阿尔髙、克莱特高、黑髙 
330和菲林根的农民纷纷起来暴动。起义向北蔓延到下士瓦本，雅各 
布 • 韦厄率领的莱普亨①农民与士瓦本联盟总司令特鲁赫泽斯统 
率的某些部队联合起来。萨尔茨堡、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农民也 
起事了。东方这三支起义军是农民军中最能坚持的。萨尔茨堡的 
农民把红衣大主教围困在他的城堡里，直到15%年春天迫使皇上 
让步之后才撤走。蒂罗尔农民在英明领导人米夏埃尔 • 盖斯迈尔 
的领导下，把费迪南德大公围困在因斯布鲁克，并最终得到了许多 
让步。施蒂里亚的起义是非常强大的，一直坚持到1526年，最后被 
派进德国境内的波希米亚军队平定。起义之火从士瓦本烧到法兰 
克尼亚，那里的一部分起义者由一个名声很坏的逃犯耶克莱因 • 
罗尔巴赫领导。正是这一帮人在魏因斯贝格行凶作恶疯狂屠杀， 
构成了这次起义中最突出的一次暴行。这一帮人及其行径为其他 

① 莱普亨 （ Leipfhen) 系莱 普海姆 （ t.eipheim) 之误，参见威廉 •戚 笼尔 曼著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 1932：年商务版 ，上册 ，笾316页。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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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者所不齿。托马斯 • 闵采尔被茨维考驱逐后又被阿尔斯特德 
驱逐，然后住在米尔奈森， 他的心里燃烧 着普通 百姓的邪念之火， 
号召图林根农民起来暴动。他发出激烈的 宣言： 

“ 起来！ 为上帝 而战！ 前进！前进！前进！ 恶棍们听到 
你 们的呼 喊就会 发抖。 前进 ！ 前进！前进！ 纵有以扫说好话 
(« 创世纪》，第 33 章），也不要心软。不要理踩不敬上帝之徒的 
呻吟；他们将像孩子般地向你们请求、哭啼和乞怜。像上帝吩 
咐摩西的那祥 （< 申命记》，第 7 章），也像上帝同样启示我们的 
那样，不要怜恤他们。城乡人民一齐起来，首先是矿： C 们起 
来。……前进！ 前进！前进！ 趁着烈火在燃烧，不要让你们刀 
上的血冷了。把坏人放在猎手的铁砧上打烂1把他们的碉楼 
掀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你们就休想免除做人的惊险。 
他们若是统治你们，谈论敬 畏上帝 就沒有 用处。前进 1 是时 
候了 I 上帝与你们同在。” 

这番话的意思是号召曼斯菲尔德的矿工起义。矿工们的最初打算 33 1 
失败了，但是他们派出一伙伙武装起义者横扫图林根和哈茨山，在 
14天以内大约夷平了四十座男女修道院，把修道院里面的人（其 
中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妇人)打发出去到处流浪。 

起义像大火一样四处蔓延，从一个地方烧到另一个地方，到 
1525年的春季，几乎整个德国沸腾起来了。只有南方的巴伐利 
亚、黑森、北方和东北方一些地区没有爆发起义。参加起义的人不 
仅仅是农民。许多城市的贫苦大众与起义者亲如手足，迫使市当 
局同意起义者进入他们的城里。 


第四节十二条款 

起义者公布的一些抗议书，自然与早期社会主义发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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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书十分相似。乡下农民抱怨地主无休止地占用林地，不让他 
们在河里捕鱼或在田地里捕杀野兽。他们谴责地主迫使农民无偿 
地服各种份外劳务 —— 为他修补道路，帮他狩猎，替他从鱼塘里捕 
鱼。他们说他们的庄稼被野兽和追捕野兽的猎人糟蹋，但又不许 
他们捕杀野兽；地主把河水引过他们的草地，却不让他们用水灌 
溉。他们抗议滥施农村法庭古老的习惯法 ( Haingerichte ) 都闻所 
未闻的惩罚。 

他们提出许多各种不同的要求期望得到公正解决，这些要求 
都有共同性，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有的详细列举了农民的不满， 
有的表达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要求，还有一些则带有有教养的运动 
332领导人的政治抱负的痕迹。他们提出的抗议几乎全都与合法当局 
的要求不相矛盾，无论是市政或是宗教当局，同时也不违背基督 
的福音。农民宣称每个村社有杈自由选举牧师，如果发现不称职 
还有权罢免他;他们同意缴纳大什一税(即粮食生产的十分之一）， 
但不应再强征小什一税(即鸡蛋、羔羊和小牲畜的十分之 一); 这些 
大什一税应保存起来支付农村牧师的薪俸，余下的应全部用于娠 
济穷人;既然上帝已使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就应当废除农奴制度； 
如农民蒽意服从合法当局，就不应再要他们服从领主的蛮_要求。 
他们坚持自己有权在河里（不是鱼塘里）捕鱼、捕杀野 兽野禽 ，因 
为这些都是公共财产。他们要求归还曾经属于村社但被领主霸占 
的林地、草场和耕地。他们坚持废除各种任意增加的义务，超出旧 
封建惯例之外的任何劳役都应付给拫酬。他们要求废除被称为死 
亡税的惯例，地主靠它可以夺取死亡個户最值钱的动产；要求在 
国内各地区设立公正的帝国法庭。最后又说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符合圣经，如发现其中有任何违反圣经教言的条款，就予取消。① 

① 十二条款全文见威廉 • 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1982 年商务中译 
本，上册，第 397—402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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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们要求 废除担 任市政 和宗教职务的佥部阶级特权； 城市 
法庭的 司法制 度应予 改善； 调整地 方税； 全体居 a 有权选 举市议 333 
员；妥善储备粮食，以便照顾穷人。有一些宣言更加雄心勃勃，要 
求彻底改造整个帝国行政机构，计划撤销一切封建法庭并建立从 
恢复村社法庭到全德帝国上诉法庭的一系列帝国审判机构。有些 
宣言要求在帝国境内统一币制和度 量衡； 没收教产用于减轻税收 
和抵偿各种封建 负担； 统一各种税收和关税；限制大资本家的经 
营； 制定管理商业和贸易的法规_，准许村社各阶层的代表担任公 
职。每个宣言都承认,皇帝是君主。也有要求人民掌权的声明，这 
些声明的出现使人觉得某些起义领导人曾研究过帕多瓦的马尔西 
利乌斯的著作。在所有这些宣言中，最著名的是 <十二条款》。在 
上士瓦本的梅明根开会的几支起义军的代表采纳了这个文件，以 
便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十二条款>如果确实不是慈温 
利的朋友沙佩勒尔草拟，也很可能是经他授意写成的。《十二条 
款》对运动仿佛起了一定的团结 作用； 虽然不应忘记文件冠以这样 
的标题并非总是人人同意的。农民的主要想法是获得一块面积相 
当的土地,能确保土地的占有和减轻各种封建 劳役; 而手工业者的 
理想是要得到充分的市民权利和他那个阶层在市议会里有足够的, 
代表。 


第五节起义被镇压 334 

1525年最初几个月，起义蓬勃发展。许多小城镇与农民联合 
起来；确实有人担心，所有士瓦本城市可能一齐起来支持农民运 
动。一些有名望的贵族被迫加入正式在门明根成立 （3 月17日） 
的“新教兄弟会”。诸侯们，像身为红衣主教的美因茨选侯以及维尔 
茨堡主教，不得不屈从于起义军。德国军队全被派去参加査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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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意大利战争，国内空虚。统治当局为赢得时闾，如后来证明的 
那样，急忙与起义者直接谈判。但是起义者内部意见不一，除蒂罗 
尔外，没有造就出能有效地约束部下并使部下的努力产生实效的 
领导人。起义者在取得一些初步胜利之后就陷于混乱，整个运动 
在诸侯们惊魂未定之时即已开始出现分化瓦解的迹象。黑森的菲 
利普帮助萨克森选侯(约翰，因为弗里德里克在起义爆发时已经死 
去）在弗兰肯豪森打垮了闵采尔 （1525 年 5 月 15日）， 拿下米尔豪 
森城并剥夺了其帝国城市的特权，北德意志的起义被镇压下去。 

士瓦本同盟的统帅乔治•特鲁赫泽斯，由于补充了帕维亚之 
战以后归国的雇佣兵而加强了军力，从而战胜了士瓦本和法兰克 
尼亚的起义军。阿尔萨斯的起义军被洛林公爵安东尼极其残酷地 
镇压下去了。除了老选侯弗里德里克和黑森的菲利普外，没有哪 
一个德国诸侯关心或怜悯过起义的臣民。前者临终时恳求其兄弟 
宽待误入歧途的平民 百姓; 菲利普的农民与其它地方的农民相比， 
很少诉苦，这位伯爵同他们一起议论种种怨言并作出让步，从而有 
效地防止了起义。除蒂罗尔外，其他各地的起义都被残酷无情地 
镇压了，有十万到十五万起义者死于战场或其它地方。蒂罗尔的 
起义仍在坚持，在萨尔茨堡和施蒂里亚一直继续到 1526 年春； 
1525 年底以前，德国其它各地的起义均被镇压，无人愿意纠正引 
起起义的种种弊端。农民受到的压迫更加厉害了。最后残留的地 
方自治也消失不见了，不幸的人民命定要世世代代过最低下的生 
活。 1525 年是德意志祖国编年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农民战争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有深刻、久远和不祥的影响。 
它影响到路德本人，并且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努力倡导的 
事业。它妨碍了宗教改革在德国各地的开展。它把运动的领导权 
交到新教诸侯手里，于是断送了可以创立一个经过改革的德国民 
族教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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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路德和农民战爭 

这次起义对路德的形象以及后来的行动的影响太大了，以致 
我们不能完全忽略他个人与农民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他是一个农 
民的儿子。 “ a 的父亲，段的袓父，我的祖先，全都足真正沁*民”， 
他常常说。他了解和同情农民阶级身受的压迫，并用他那特有的 
犀利有力的笔法对此严加痛斥。他谴责地主的贪婪，他说即使农 
民土地上长出的谷穗成为同样数目的钱币，也只会对地主有好处。 

于 15 M 年3月在梅明根提出和采纳《十二条款》之前，他曾公开表 
示赞同其中的许多建议，并倡议恢复德国古老的村社法和习惯法。 336 
尽管<十二条款》成为起义的“宪章”，他依然公开声明赞同其中的 
宗旨。然而，路德，不论其正确与否，坚决认为武装起义不会带来 
真正的好处。他非常固执地相信，虽然实行改革可以有两条道路， 
或者是和平的或者是战争的道路，但只有和平之路才能带来长久 
好处。暴风骤雨突然来临以后，他不顾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到 
许多发生动乱的地方去，警告那里的民众说他们是在冒险。尽管 
闵采尔企图鼓动曼斯菲尔德的矿工并把战火引向他的双亲居住的 
地方，路德依然作出最后努力要把误入歧途的民众领向更恰当的 
道路上。他到发生动乱的地方去巡回布道。他从埃斯列本西行去 
施托尔堡 （1525 年4月21日 ） ，从那里到诺德豪森，该处的闵采尔 
同情者敲钟掩盖他的讲 道声； 南到爱尔福特 C 4 月28 日）； 再北去 
富饶的戈尔登奥厄谷地和瓦尔豪森（ 5 月1 日）； 再向南去魏玛 (5 
月3日），他在那里获悉萨克森选侯即将谢世，他表示希望能见他 
一面——可是他得到消息时已经太迟了。在这次旅行中，或者在 
池返回维滕贝格后不久 （5 月6日），路德写出他那措词激烈的传 
筚/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 暴徒〜 他写它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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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尔的杀人号召，那时形势极为危险，耳闻目睹全是破坏和骚乱， 
而且尚难断定起义群众是否一定失败。在这个严厉的小册子里， 
路德怂恿诸侯镇压起义。虽一切情有可原，但这个小册子毕竟在 
他的崇高生活和事业中留下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① 

337 对他本人来说，这次农民战争使他牢记万万不信任与起义有 
丝毫联系的任何人。路德没有忘记 1521-1522 年卡尔施塔特在 
维滕贝格的所作所为，当他了解到卡尔施塔特试图在法兰克尼亚 
和士瓦本鼓吹起义，就永不原谅他。从他发现这位苏黎世宗教改 
革家的朋友们曾在门明根帮助起义代表起草 <十二条款》，并劝他 
们给自己穿上宗教改革的外衣时起，他就对慈温利存有根深蒂固 
和难以抑制的疑虑。也许更重要的是，农民战争使路德对“普通、 
人”产生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他生涯的早期阶段 
是全然没有的，因此使他不会去做任何有助于新教教会成为民主 
教会组织的事情，并促使他把他的宗教改革运动交给俗界控制，以 
致将世俗政杈看成也有宗教职能。 ® 他用同革命运动割断联系的 
方法挽救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可能是正 确的; 但这一突然的转 
变对他自己的形象和他领导过的那个运动留下明显的印记。路德 
的敌人迅速利用他与农民的关系作文章，而埃姆泽尔甚至将他比 
作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之后洗刷自己罪恶之手的彼拉多。 

第七节德国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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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农民起义，即使完全撇开它对路德个人的意义不谈，对于 

①逼到 S 局^德接着 说： “在发生暴动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既是法 
官 又是执 法人。 因此，无论谁都可以暗中或公开地把他们戳碎、扼死、剌杀，而不必担 
心会被说成像暴徒那样恶毒、囚狠和残暴。……现在是一个反常的时期，一个诸侯杀人 
比祈祷更能取悦于 i 帝”。 

⑧路德劝黑森伯爵年远不要接芦弗朗西斯 • 兰贝特为黑森教会起草的民主教 
会法规。 iti 克特在他的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 ( Weimar , 1846)， 第 1 卷第 56 页印有这个被否定的法规 D 




整个德 国宗教 改革运动也有深远的影响。一些一直站在罗马天主 
教方面的诸侯，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对起义的立场;另外些模棱两 
可的诸侯，直截了当地拋弃宗教改革事业。对上面两种人来说，仿 
佛觉得在新教宗敦改革的后面就是一种铤而走险的社会革命。许 
多宣传新信仰的无辜传道士在动乱中死去，他们是被诸侯们作为 
煽动叛乱犯抓来处死的。例如，洛林公爵安东尼，他在镇压阿尔萨 
斯的起义时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认为新教传道士是这次起义的 
根源，一且发现他们便格杀勿论。罗马教廷发现这次农民战争是 
他们可以大作文章的绝妙题目，即他们坚持认为路德是又一 
个胡司，他领导的运动是极端胡司派 C 塔波尔派）的宗教和 
社会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所有攻击罗马教会的人都干了企图 
瓦解社会基础的勾当。正是在这次农民战争以后，一些诸 
侯成立的罗马天主教同盟在人数和内部团结方面都得到了 
加强 。 

农民战争的结果也说明德国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是诸 
侯。一直地位不稳的帝国枢密脘无力应付动乱，它企图从中调停 
却无人理睬。从1525年这一年起可以明显地看到，德国的政治命 
运无疑掌握在大诸侯大贵族所操纵的地方集权制手里：保守的宗 
教改革必然服从于政治上的这个发展方向，其结果是不可能出现 
一个全德意志民族的新教教会。当时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出 
于宗教和良心目的而采纳路德教义的诸侯管辖和保护的地方 
• 教会。 

比较激进的宗教运动分崩离析了，后来以受诽镑和迫害的再 
洗礼派——加在其宗教见解极其复杂的那一派头上的名称—— 
的面目下重新出现，其中有些人继承了已被诸侯粉碎的社会革命 
抱负。保守的和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主要支柱是德国中产阶级；而 
再洗礼派在城市手工业者和工人中得到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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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恐怖形势将德国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派接受 

宗教改革，另一派反对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不再是任何真正含义上 
的民族运动了。 



第五章从1526年的施佩耶尔 
帝国议会到1555年的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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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1526年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 

1525年底，德国虽从社会革命中摆脱出来，但很快明白宗教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国家仍分裂成分_日益严重的两部分,而且双 
方都坚决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助长这种局势的原因之一，也许 
是许多亲罗马天主教诸侯镇压暴动采取的做法。士瓦本同盟在南 
德意志获胜后，到处都掀起宗教迫害。人们并不是因为暴动被判 
处死刑或没收财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起义，而是因为他们承 
认 接受了路德的教义。路德派传道士是主要的迫害 对象。 曾任士 
瓦本同盟宪兵司令的艾歇利，其人以掠夺、敲诈和残杀路德派闻 341 
名。据说他在一个小教区的路旁树上吊死了四十个路德派牧师。 
早在1525年7月，罗马夭主教派诸侯就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这个 
联盟中比较有影响的成员有萨克森公爵乔治、勃兰登堡选侯、美因 
茨选侯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亨利。他们推举公爵亨利 
向皇帝报告他们已做了什么，以便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他告诉 
査理五世，他们业已结成联盟“以对付路德派，必要时他们将采取 
武力或者使用计策争取他们改变信仰。” 

另一方面，新教诸侯彼此间也达成谅解——似乎尚未结成明 
确的联盟——互相保护以阻止对其信仰的任何攻击。领导人是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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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森的约翰、黑森的菲利普、不伦瑞克-吕内堡的奥托公爵、埃内 
斯特公爵和弗兰西斯公爵，还布曼斯菲尔德的儿位伯爵。黑森的 
菲利普是这个联合的灵魂。他们可以指望许多帝国城市的支持， 
其中有一些，如纽伦堡，其领土处于四周都是罗马天主教派诸侯们 
统治的地区。 

15 2 5年在奧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与会者稀稀拉拉，两派 
都在期待下一年将在施佩耶尔召开的帝国议会。 

皇帝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和看法是一清二楚的。他在沃尔姆 
斯帝国议会上已着重阐述过。他受的是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教 
育；他尊重中世纪礼拜的礼仪和惯例；他不知道别的教会政体；他 
相信罗马主教是世上教会的主宰；他从一开始就坚决迫害他世袭 
领地里的新教徒;他渴望执行反对路德的沃尔姆斯敕令。如果他留 
342在德国的话，他将运用他个人和官方的一切影响反对新教信仰。西 
班牙的动乱和反对法国弗朗西斯的战争，使他在首次所作的短暂 
访问后不得不离开德国。现在，他已在帕维亚战役中获胜，弗朗西 
斯成了 他的阶 下囚。 马德里条约的内容规定弗朗西斯有义务支持 
査理镇压德国的路德派和其他有害的教派，条约-旦签订德皇似 
乎可以放手镇压新教徒了。 然而，恰恰 是他的成功使他事与愿违； 
教皇又制造一个针对他的外交阴谋;他仍然无法访问德意志祖国， 
所以这宗教问题只得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在施佩耶尔讨论。 

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召开之际，仇视罗马的民族情绪没有减轻 
的迹象。德国人不满罗马教廷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大家认为 
教会地主的种种残酷勒索是引起这次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这种 
看法也许被如下的事实所证实，即修道院和主教领地上农民的境 
况要比世俗领主治下的农民更坏；而且教会领主对镇压暴动出力 
不多，但他们在起义者被镇压以后却变得残酷无情。事实真相足 
以明确回答那种认为路德学说是引起社会革命的责难。 

296 




奥地利的费迪南德在其兄长缺席时遵照德皇的指示，要求贯 


彻沃尔姆斯敕令以及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禁止一切新礼拜仪式和新 
教义的敕令。他答应如果皇帝的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皇帝将劝说 
教皇召开一次宗教大会以明确解决种种宗教难题。然而，帝国议 
会不主张采纳这个建议。德皇正与教皇处于战争状态。许多教会 
人士觉得自己应采取慎重立场，没有出席会议。路德的同情者占 
了多数，许多城市的代表还坚决认为贯彻庆尔姆斯敕令是不可能 34} 
的。诸侯委员会①提出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折衷方案，几乎完全有 
利于宗教改革一方。他们提议应当允许教士结婚、俗人可以使用 
圣杯、在洗礼和圣餐礼中可以像使用拉丁语那样使用 德语； 废除一 
切秘密弥撒；大大缩减宗教节日的 数目； 以及解释圣经的原则应当 
是用经文说明经文。经过激烈辩论以后，帝国议会最后决定 :宣讲 
上帝之道应当不受干扰，应当宽赦以前触犯沃尔姆斯敕令之事，还 
有在德国的一个城市里召开宗教大会之前，每邦应按照各自希望 
对上帝和德皇所下的保证去行事。 

这个决定是割据制度的胜利，也是宗教改革的胜利,并且是长 
期有效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1555 年）的滥觞。很难看出査理和 
费迪南德为什么会接受这个决定。他们两人之所以表示默许，可 
能是因为德皇要对教皇诉诸武力 （1527 年5月6日，康斯特布尔 • 
波旁洗劫罗马)，而德国宗教起义的凶兆可被用作反对皇帝陛下的 
有效武器。费迪南德正在争当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也不敢冒 
犯其德国臣民。两兄弟都把对德国路德派的让步当作暂时的姿 
协，一旦能随意行事便不再妥协。 

新教诸邦和械市立刻把帝国议会的这项决定解释为，他们有 
合法杈利建立地方教会和变韋公共礼拜仪式以便与他们的福音信 344 

①帝国议会通常指定一个诸侯委员会拟定一些比较重大的法令。这种法令称 
为“条令” （ re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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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相一致。①潜在的新教感情〜下子显露出来了。不到三年，几乎 
所有北德意志，除勃兰登堡、萨克森公爵区和不伦瑞克_沃尔芬比 
特尔以外，都成了路德派。还必须注意，法律上的认可正符合世俗 
政权的要求，而且一个没有固定宗教信仰的掌权诸侯，可以出于政 
治或自私的动机改变其辖区的宗教信仰。显然，1529年时德皇的 
政治敏感或忧虑远比支持新教宗教改革的决议更强烈得多。 

帝国议会闭幕不久，黑森的菲利普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他的许 
多新教朋友认为那是背叛祖国，以致使他们不敢与他联合，从而极 
大地削弱了新教方面的力量。因为大多数北德意志诸侯，尽管他 
们坚持地方分权原则，却有一种质朴真诚的爱国 思想; 这种思想使 
他们觉得，任何一个善良的德国人都不会寻求法国的帮助或与捷 
克结盟。许多亲罗马天主教会诸侯,对遵照1526年帝国议会决定 
传播路德教义和组织路德教派大为恼火，便用没收动产和处死的 
办法迫害其信奉路德教的臣民。这位黑森伯爵娶萨克森乔治公爵 
之女为妻，他深知他的岳父一直在威胁萨克森选侯。菲利普忧心 
地思考着这些倩况，越来越坚信亲罗马天主教会的诸侯正在策划 
对路德派发动一次致命的攻击，而且首先受到进攻的是萨克森选 
侯然后是他本人，他们的领土将被这些占领者瓜分。他沒有确凿 
证据,但坚信不疑。有一次，他偶然碰到萨克森公爵的档案管理员 
奧托•冯•帕克，经他探询，帕克承认菲利普的怀疑是正确的，并 
答应设法弄到一份条约副本。帕克是一个无赖。根本没有这样的 
345 条约。他伪造一份文件，说它就是真实条约的副本，就此获得了 
4000古尔敦的酬劳。菲利普把这份伪造的，文件送给萨克森选侯 
和路德，他们两人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然而，两人都不同意菲利 
普在帝国之外寻求支持的打算。这位黑森伯爵认为局势极其危 
险，已不能消极 对待。他试图取得法国的弗朗西斯和奧地利皇室 

①1526年帝国议会作出决定后礼拜和组织方面的变革，将在另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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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希米亚 的死对 头扎波利亚的支持。直到发觉他信以为真的那 
份文件只不过是个假货，他还自信他是对的。他要求法国和匈牙 
利插手帝国内部事务的轻率行径，引起了他同一教派人的不满。 
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开幕时，路德派已经分裂和声望大跌。另外，教 
皇和德皇的交战状态已结束，大批教会人士蜂拥去参加帝国议会。 

在这次重要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 (1529 年）上,一个团结的罗 
马天主教会多数面对一个衰弱的路德派少数。德皇一开始就通过 
其官员声明，他“根据皇帝的绝对扠力”，废除路德派据以建立其地 
方教会的1526年法令中的 条款; 他说，那个敕令引起“许多错误看 
法和误解”。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支持皇帝的决定，又通过了一项法 
令，实际上当然废除了 1526 年的那一个。新法令宣布，已接受沃 
尔姆斯敕令的德意志诸邦应当继续照此 行事； 它要求在罗马天主 
教会辖区里不容许有路德派存在。新法令还说，在那些违反沃尔 
姆斯敕令的地方,除不能禁止任何人作弥擻外，不得再实行其它改 
革；杏认圣餐真是耶稣体血的各派(慈温利派)应同再洗礼派一样 
不能容许。尤其重要的是 /它还 宣布不得剥夺敦会的权力和收益。 
法令中的这最后一条，使建立路德派教会成为不 可能; 因为它旨在 
到处恢复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统治和主教支配其辖区里所有传道士 
的扠力。 


第二节抗议 

这个法令引起了有名的“抗议”，因此才有“抗议派” ( Protes - 
tant ) 之称。当对路德派的所有让步均遭拒绝的那一天 (15 29 年 4 月 
19 日〉， 在帝国议会上宣读了这个抗议。费迪南德和其他几个帝 
国政府官员不同意它在“法令”里公布，但抗议派可以利用合法手 
叚散发与公布他们的抗议及其所有必要的附件。从法律观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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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帝国议会 （1526 年）一致同意的决定不能被另一次帝国议会 
(1529 年）上的多数人所取消。抗议派宣布，他们打算继续坚持 
1526年的“法 令”； 1 52 9年的“法令”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因为他们 
作为与会的一方没有同意。如果强迫他们在服从上帝和服从德皇 
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被迫选择前者；由于这次帝国议会对他们做 
出了错事，他们就向德皇，向一届神圣基督教世界自由的宗教大会 
或德意志民族的宗教会议提出控诉。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萨克森 
选侯约翰、勃兰登堡侯爵乔治、不伦瑞克-吕内堡的两位公爵欧内 
斯特和弗兰西斯、黑森伯爵菲利普和安哈特亲王沃尔夫冈。十四 
347个城市表示支持，即斯特拉斯堡、纽伦堡、乌尔姆、康斯坦茨、林道、 
门明根、肯普滕、内尔特林根、海尔布琅、罗伊特林根、伊斯尼、圣加 
仑、魏森堡和温茨海姆。这些城市中有许多与其说是路德派，不如 
说是慈温利派;但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威胁。 

施佩耶尔的抗议体现了一个并非新的原则，即德意志诸邦的 
少数派，当他们觉得受到多数的压迫时，可以用帝国法律作后盾保 
护自己；这种思想一直被认为是有效的，到 1555 年经帝国议会予 
以明确认可。这样的一种少数，为能有效地防卫，不得不联合起来 
并且在必要时能使用武力保护自己。这一点立刻就感觉到了；在 
帝国议会上宣读那个抗议之后的第三天（ 4 月 22 日），萨克森选侯 
区、黑森以及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等城市，缔结一项“秘密 
特别条约”。他们以上帝之道的名义宣誓，一旦遭到攻击便相互保 
护，不论这种攻击来自士瓦本同盟、帝国枢密院还是皇帝本人。这 
次帝国议会之后不久，提出了使这团结更有效、更广泛的两项建 

议-'项由城市的代表起草，另一项由萨克森选侯起草 一 - 

它们极其详细地规定出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无论哪一项都没有考 
虑到“抗议派”内部的潜在分歧。这些分歧非常严重，足以危及 
团结。 

m 



导致德国薪教徒分裂的许多分歧意见，并不完全是神学方面 
的，尽管他们在教义上的争论非常明显。 

第三节路德和慈温利 

一个很少或完全没有受维滕贝格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在瑞 
士迅速开展起来，两个最大的州苏黎世和伯尔尼，已经起来反抗 
罗马教会。它的领导人乌尔利希 • 慈温利，在性格、受的教育和所 
处环境方面与路德迥然不同。 

他没有经受过使路德终生不忘的并造就出路德其人的那种极 
度的思想斗争。他从未体验过那种深重的个人罪恶感，以致使 
他的壮年时代成为他的赘疣。他成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后很久，还 
能在怀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同时，过着有些放任的私生活。与 
路德和卡尔文两人不同，他不是深刻宗教复兴中的那种典型领袖 
人物。 

他从童年起就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的伯父巴托洛缪•慈 
温利是维尔德豪斯教区的教士和韦森教区副主教，他非常赞同“新 
学问”，这孩子在他影响之下也就接受了新学问。他的启蒙知识来 
自荷马、平达尔和西 塞罗; 他一生像尊重基督教圣徒那样尊重古代 
伟大的非基督教徒。如果说他曾向哪一位有绝对影响的人物折服 
的话，那么，这人是埃拉斯穆斯而不是使他钦佩的路德。他以托马 
斯 • 维滕巴赫为师，此人半是宗教改革者，半是埃拉斯穆斯的弟 
子;他向他学习圣经和奥里根、杰罗姆和克里索斯托姆等早期基督 
教著作家的作品。象许多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人文主义者那样，他 
也受到比科 • 德拉 • 米兰多拉的基督教神秘柏拉图主义的某些影 
响。他没有研究过经院神学，丝毫不了解它迷惑了许多接触过它 
的人的魅力。在所有宗教改革家当中，路德是最少摆脱中世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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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观的一个人，而慈温利则摆脱得最彻底。 

他早年的宗教环境也与路德不同。童年时，没有人教导他 fe 
教会看成是教皇之家，罗马主教有权享有一家之长应有的尊严和 

V 

权威。在他的国家里，民众早已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 
在瑞士大多数地区，不甚了解中世纪主教统治的利弊。教产部分 
用于支付村社的捐税，甚至男女修道院都须接受城市的监督。假 
如现在一个离群的游客，走进了中世纪幸存下来的共和国圣马力 
诺的大教堂，他将发现这个小共和国“执政官”的座位正好在他希 
望找到主教座椅的地方。在这些中世纪小共和国里的许多方面， 
世俗权力高于教会权力。一些教皇需要在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 
族®之旁有圣马力诺这根刺，他们雇用了瑞士各州的大部分士兵， 
因而容忍了在别处不会容许的件多事情。 

这位瑞士宗教改革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是 
一个无枸无束的瑞士人，从小听人讲莫加廷、泽姆帕赫、莫拉特和 
南希等英雄的战斗故事，也承袭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世仇。他毫 
不畏惧德国农民战争之后被路德视为恶魔的“普通人”。他生活在 
井然有序的民丰生活气氛中。路德尊敬“保护贫苦大众反对土耳 
其人”的皇帝，也尊敬领主，慈温利则尊敬民众选举出来的城市长 
者。每当这位德国的宗教改革家想到慈温利时，他总是喃喃地重 
复帕克大主教谈论到约翰 • 诺克斯说的话——“上帝不许我们去 
做诺克斯打算在苏格兰所做的 巡视; 民众应是万事的主宰！ 

显然由于受这种共和思想的熏陶，慈温利丝毫没有路德对政 
治事务所特有的淡漠态度。他认为，他在政治方面所负使命的多 
寡与在宗教方面完全相 同，不论在国土有限的瑞士或者幅员较大 

①13到16世纪初统治里米尼的一个封建家族，其势力一度达到罗马附近。 
——译者 

③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Series, of the reign of Eliza¬ 
beth, 1559—1560,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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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都需要借助政治力量实现宗教改革。在苏黎世城市当局 
决定与他合作之前，他从未采取任何前进的措施。他前进的步子 
是屈指可数的。路德的《论纲》(1517年10月）不过是受重大宗教 
丑闻折磨的良心像火山一样的突然爆发，<论 纲&的 作者并无意越 
出反对这个重大弊端的范围•，他当时还没有想到他的抗议会将他 
引向何处。慈温利的 < 论纲* (1523 年元月）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宗 
教改革纲领，他计划在苏黎世议会支持下逐步予以实现。在他推 
行他的宗教改革计划的同时，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早 
在1524年，他给皮尔克海默的信里就提到纽伦堡和苏黎世两个强 
大的新教城市结盟的可能性。这个联盟并未组成。但1527年，苏 
黎世和德惫志帝国城市康斯坦茨结成了宗教政治眹盟 (das christ - 
liche Bfcgerrecht )； 1528 年，圣加仑入盟； 1529 年，比尔、米尔豪 

森和巴塞尔加入 联盟； 甚至连害怕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增长的斯特 
拉斯堡也于1530年加入进来了。慈温利狂热的政治活动引起了黑 
森的菲利普的兴趣，但也同样使他感到不快，甚至奥地利的费迪 
南德也为此耽心。萨克森选侯和路德害怕兹温利影晌了 “这位年 
轻的黑森人”。 

梅兰希通首先坚持认为兹温利的活动对帝国和平有不良影 
响。他坚信，哪怕路德派只要出现在施佩耶尔，罗马天主教方面躭 
会做出种种让步，从而使“抗议”成为没有必要。他忧心忡忡地回 
到维滕贝格。“抗议”可能发展到无视德皇、甚至颠樓帝国的地步。 
对臣民说来，用战争方法保卫自己反对上帝指派的世俗政权是正 
确 的吗？他 写道： “我的良心对此事感到不安； 一 想 到此事我便六 
神无主。” 

他发现路德太富于同情心；他坚决主张,如果诸侯下令做违反 351 
圣经的任何事情，臣民的责任是进行任何可能的消极柢抗,但使用 
武力积极反抗诸侯则是不正确的。何况，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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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那些还没有掌握“上帝全部真理”的人一道进行这种抵抗。所 
以，路德根本不会去做与城市结成反抗皇帝攻守同盟的事，因为他 
认为谁这么做谁就犯了慈温利的错误。 

这比同瑞士人断绝关系要复杂得多。德国南部的城市斯特拉 
斯堡、门明根、康斯坦茨、林道等，与其说是属于路德派，不如说是 
属于慈温利派。他们不仅倾向于这位瑞士宗教改革家更为激进的 
神学；他们还发现他为苏黎世制定的建立改革派教会的办法，比德 
国北部路德派教会采用的地方分权办法，更适合他们的市政制度。 
对于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对“普通人”在教会里地位的看法已有改 
变的路德来说，它本身就是对路德派新建教会的一种威胁。慈温 
利的办法使教会政府太民主了；而恰恰又在民主是最危险的几个 
中心城市来做这样的事。他不会忘记，这些南德城市的暴徒们曾 
参加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社会革命，那里的工人阶级大众一直是再 
洗礼派补充新生力量的基地，而且正是在门明根，慈温利的追随者 
协助组织了革命，并使该城走向宗教觉醒。此外，将这些南德意志 
城市转向瑞士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德意志帝国似乎尚存的团结有 
彻底瓦解的危险。其结果可能使许多城市脱离德意志祖国而独 
立，从而出现许多与德国断绝联系而投人瑞士联邦怀抱的新行 
政区。 


第四节马尔堡会谈 

所有这些想法在路德及其同时代的神学家的心里也都存在， 
而且由于他们拒绝参加而使拟议中的防御同盟建议流产时，还影 
响萨克森选侯。没有人比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造就出来的这位能干 
的政治领导人黑森伯爵更感到沮丧的了。他比他同时代的北德意 
志诸侯更了解慈温利;他对神学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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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情慈温利的独到看法；而且他不害怕萦绕路德和他的萨克森 
选侯脑阮的民主制度。他相信，事实也证明，神学上的分歧或受到 
怀疑的分歧都是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他正确地推测，路德派神学 
家们盲目夸大这些分 歧点； 他希望要是路德派和瑞士人能坐在一 
起，他们将学会更好地相互了解。于是，他试图在他的马尔堡城堡 
里安排一次宗教会议。由于事关路德派，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 

路德或梅兰希通都不愿会晤慈温利。梅兰希通心想，如果要召开 
―次会议，最好能会晤奧克拉姆帕迪乌斯或某些知名的罗马天主 
教会人士。另一方面，慈温利渴望会晤路德。他立即响应召开会 353 
议。他不等得到苏黎世议会的离境许可，便来到一个处处是敌人 
的国度。这次会议从1529年10月3日开始到5日结束。陪同路 
德的有梅兰希通、尤斯囹斯 • 约那斯、克鲁西格、哥达的弗里德里 
克 • 梅库姆、纽伦堡的奥西安德、哈尔的布伦茨、奥格斯堡的斯特 
/ L • 阿格里科拉和其他一些人。陪同慈温利的是奥克拉姆帕迪乌 
斯、布克尔、斯特拉斯堡的黑迪奥、鲁道夫 • 科林(他正式讨论时已 
离开)、巴塞尔和苏黎世的两名议员以及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布•施 
图尔姆。一方面由慈温利与梅兰希通之间，另一方面由路德与奥科 
拉姆柏迪乌斯之间举行預备会议以后，在该城堡的大厅里举行正 
式讨论。游客们至今还能看到当时辩论的场所，那里仍原样地摆 
着与会者围坐的那张桌子。 

这次被称为“马尔堡会谈”的会议，达成的重要协议有永恒的 
价值，尽管没有完全实现黑森伯爵的期望。会议表明，除一处以 
外，两派神学家之间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真正实质上的一致。阐 
述基督教信仰要点的十五条神学条款马尔堡信条》)，有十四条 
路德和慈温利都签了字。在一个问题上，即圣餐礼中基督圣体与 
饼酒的关系，他们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很难希望像这样一个长期 
激烈争论的教义问题能达成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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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神 学家都 发现，在中世纪圣餐教义中 ，有一 个他们 认为右 
害于宗教生活的严重 错误。 它预先假定， 一 位教士 凭借圣 职赋予 
的神秘力量，在圣礼中可以赐给或不赐给教民以恩典。它断言教 
士能够把饼酒变成基督的真正体血，要是没有这种变化，基督就不 
会降临这个圣礼中，领圣餐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圣礼的恩典。路德 
作为一个中世纪基督教徒抨击这个问题，他满足于清除圣餐 
仪式中的这一种错误，至于其它错误他虽然看到却听任不管。慈 
温利则是以一位人文主义者出席会议的，他的基本行动准则是想 
得到全然超出中世纪神学的东西，并想找到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怎 
样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依据。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使他 
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个问题；如果用中世纪的方法考虑这个问 
题，那全部分歧会很容易得到解决。中世纪教会把圣餐礼分成截 
然不同的两部分——弥撒和圣餐。①弥撒与基督献身于十字架的 
思想密不可分，圣餐同信徒与复活的基督相沟通的思想有关。慈 
温利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弥撒学说，路德则企图给中世纪的圣餐 
槪念加上一种新教含义。所以，这两位新教对手没有真正交锋。 

路德在修道院里对达艾利、比尔和他们的共同老师奧卡姆的 
威廉的研究，使他能够说明无所不在的光荣的基督圣体会自然降 
临到饼与酒里，并不需要教士的什么奇迹，这神说法令他满意•，使 
他能够否认教士的奇迹，并非常严格地保持“这是我的身体”那句 
常用语的原意。 

另一方面，慈温利坚持说，圣餐起初与基督之死有关，而且它 
首先是一种纪念仪式。他在中世纪神学家反复宣讲的内容中加进 
了纪念思想，从而使中世纪的弥撒变成一个新教的圣礼，并认为享 
用圣餐的办法是信而不是用嘴吃。他把这看作是恢复到圣礼概念 

①《特兰托宗教会议训令和教规集>中记载，第22次会议上规定了弥撒献祭，第 
13次会议上规定了圣餐。 



朵被异教思想败坏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的信仰。 

他像路 德一样 ，认 为自 己是早期神学家事业的继承人，但他不 
像那位 德国宗教改革家那样 ，去向奥卡姆、比尔或达艾利求教。埃 
拉斯穆 斯讨厌弥撒中 教士的奇迹，不 大注意 严正地解释那句名言 
的本意，因而宣称圣餐礼是纪念的象征，是与上帝的誓约的象征， 
也是所有基督徒的友谊的象征，而这正符合慈温利的基督教具有 
社会性的 思想； 然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教神学家，绝不满足 
于有关仪式的这种模糊观念。中世纪晚期的许多神学家，尽管有 
特兰托会议的严格规定，思想比实际可能更开阔，曾企图使基督教 
会信仰的主要仪式含义更纯正和更超脱世俗。他们中最重要的一 
个是约翰 • 韦塞尔（约 1420-1489 年），他写有详尽阐述的长篇论 
文 《 论圣餐礼 ， （De Sacramento Eucharistioe )。 他告诫说，圣餐 

礼是一种将基督之死告诉给信徒和由信徒享用的仪式；它首先是 
对基督之死的一种纪念，然后是共享或分享恩典;共享内有耶稣的 
精神存在，它远比与基督圣体直接接蝕更为 重大; 而分享是通过信 
来实现的。尼德兰神学家克里斯托费尔 • 赫尼乌斯接受了这些思 
想，他坚持认为我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讲话已驳斥了从物 
质上对圣餐所作的任何解释，从而强化了这些思想;所以，那句名 
言不能生硬地从字面上去解释。他第一个建议“这是我的身体”里 
的“是”应理解为“象征”。韦塞尔和赫尼乌斯都是慈温利的先驱， 

而慈温利把他们的思想吸收到他的圣餐教义中来。必须记住，路356 
德也熟悉韦塞尔和赫尼乌斯的著作，但它们非但没有引起他的兴 
趣反而使他生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尊重那旬名言的本意。 

不要忘记，路德只是靠安德烈 • 博登施太因_卡尔施塔特的 
某些接触才了解慈温利的。卡尔施塔特承认接受赫尼乌斯关于基 
督降临与饼酒之间关系性质的理论——说饼酒是“象征”，而对基 
督的降临则没有作更多的发挥。很快在维滕贝格发生的争吵激起 


307 



新教徒的愤慨。路德越来越坚持“无所不在的”基督圣体必然降临 
在饼酒里；而卡尔施塔特则无论如何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那种降 
临。路德用他那能言善辩的口才坚决主张，必须坚持那句名言的 
本意，而且说“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肯定是指饼酒而 言的； 卡尔施 
塔特则认为，我主说这句话好像是指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不是，那 
么除路德坚持的那种说法外，必须在宗教信仰上作出令人信服的 
其它解释。 

会聚在马尔堡的诸位神学家受到这次争论的蒙蔽，使他们不 
能认真考虑彼此的教义主张。在所有实质问题上，路德和慈温利 
之间的分歧不像他们彼此想像的那么大。他们两人的理论可以简 
单概括 如下： 

主要着眼于中世纪弥撒教义的慈温利，主张 •_ (1) 圣餐礼不是 
“重复”基督献身于十字架，而是“纪念”那一次献身•，饼酒不是再现 
的基督，而是“象征”曾为众人受难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体血。 （2) 
357 罪的赦免不是由于“吃了”再现的基督，而是“信仰”献身于十字架 
的基督。 （3) 基督的功德总是通过信来享用，而赎罪也是以信在基 
督 变成我们的食物的圣礼中获 取的； 但这种既非物质的又非肉体 
的食物，不是靠嘴而是靠存在于心灵中的信来享用的。所以，圣餐 
礼中确有基督降临，但不是肉体的降临，而是精神的降临。真正的 
和充满生气的信总是包含着信徒与基督的融洽一致，同时也包含 
了基督的真正降临;所谓基督的降临，既然是表现在以信而做的每 
个行动之中，那么也表现在信徒真诚参加的圣餐礼里。 （4) 只要认 
为圣餐礼起源于基督的献身，饼酒是基督圣体受难的象征，那么， 
吃饼酒也就是重新表示与复活的基督永远保持一致的象征和保 
证。 （5) 因为我主亲自特别告诫他那时的人，不要将他作为肉体的 
或物质的食物来吃(约翰福音，第6章），所以那句名言不能生硬地 
照字面解释，“这是我的身体”的意思是“这象征我的身体”。第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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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比较含蓄，不是一看就能明白的。 

路德主要着眼于中世纪的圣餐教义，主张:（1)圣餐礼最初用 
于使领受圣餐者的信徒直接与复活的基督接触。 （2) 为达此目的， 
他始终认为“无所不在”的基督光荣圣体，必定就地降临于饼酒之 
中；与基督圣体直接接触的领受圣餐者，像主在世上的门徒和现在 
在天上的圣徒那样，已经与主沟通。 （3) 基督的这种就地降临，不 
能推测为教士的什么特殊奇迹，因为基督的光荣圣体凭其“无所不 
在”自然“到处’’都有，所以也存在于饼酒 之中； 这种当然的降临之 
所以成为圣餐中的降临，在于上帝对虔诚和真心领受圣餐者许有 358 
诺_言。 （4) 共享复活的基督，意指享用基督之死和由基督之死得到 
的 赎罪; 但路德的这种最终想法，亦即慈温利的原始想法，在他的 
讲道里没有详细讲清楚。 

这两种理论，就宣讲教义而言，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排斥。路 
德的理论依据的是中世纪有争议的“无所不在”思想，慈温利的理 
论依据的是对圣经的某些解释。不幸的是，但也是很自然的， 这两' 
位神学领导人一且在马尔堡相遇，不是寻求彼此观点一致之处，而 
是互相攻击对方理论之不足。一开始，路德在他前面的桌子上用 
粉笔写上“这是我的身体 ” （Hoc est Corpus Meum ) 等字，同时 

说，“我相信这句话的本意;如果有谁不相信，我不与他争辩而是予 
以反 驳”; 慈温利则把他的全部口才用于对“无所不在”的教义提出 
异议。围绕这两点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慈温利坚决认为基督圣 
体站在上帝的右边，不可能无所不在，饼酒不过是并不存在之物的 
象征。路德争辩说基督圣体就在饼酒里，用他自己的比喻说，就像 
剑在鞘里一样。如同一个士兵能拿出他那套着鞘的剑而正确无误 
地说，“这是我的剑”，尽管除鞘外什么也看不到；同样，尽管除饼洒 
外什么也看不到和感觉不到，但仍然可以正确无误地称圣餐中的 
饼酒是基督的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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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中所体现的观点很多是一致的，仓们可以充分说明德 
国人和瑞士人有着共同的信仰。然而，路德坚持说他们在圣餐礼 
上的分歧使他们无法结成一种现实的兄弟友谊，黑森伯爵未能实 
359现其首要目标^ 

菲利普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恢心，他下一步打算组织一个较 
小范围的联盟。假如路德和慈温利不能结成一种兄弟关系，可不 
可能把德国南方诸城和路德派的锗侯结合在一起呢？于是他在士 
瓦巴赫安排了另一次会议（15 〗 9年10月），那时有可能在一系列 
神学教条上达成协议。路德准备了十七条款，打算提交这次会议。 
这十七条款是以马尔堡信条为基础；但由于路德毫不妥协地阐述 
他那圣餐教义，南方诸城的代表们对是否签字表示犹豫就没有什 
么奇怪的了。他们说，那个告白（因为路德的十七条款采用了那个 
形式）和在他们中间宣讲的教义不一致，在要他们表态之前，他们 
需要同他们的友好城市协商。这样，菲利普联合德国新教徒的努 
力再次遭到失败，一个分裂的新教只好静候决心解决宗教纠紛的 
德皇的驾临。 


第五节德皇在德国 

査理五世正处在其权力的顶峰。这位在沃尔姆斯会议时面带 
病容的青年，已经长成为一位30岁的严肃的成年男子，9年里的 
一系列成就使他成为欧洲最有杈势的人物。他平息了西班牙人的 
骚乱；他在帕维亚之战中制服了劲敌 法国； 他使教皇威信扫地，并 
用洗劫罗马的办法使教皇陛下懂得对抗神圣罗马帝国首脑的危 
险;他还迫使难驾驭的教皇给他戴上皇冠。他使哈布斯堡家族的 
领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后来他的弟弟费迪南德还至少在名义上当 
上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现在，他决定访问德国，利用他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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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亲临和他个人的影响来解决他广阔领土上一部分地区的宗教纷 360 
争。他还打算让他的弟弟费迪南德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以确保皇 
位后继有人。 

春天，査理从意大利越过布伦纳山口，受到蒂洛尔人的隆重欢 
迎，他们竭力对他们爱戴的皇帝马克斯之孙表示高度的敬意 。他 
在旅程中写给其弟弟的信里，胸有成竹地向他倾吐他那平定德国 
的计划。他打算用他的良心可以作出让步的每个论点（因为加特 
力教是査理所奉的信仰），来促成和解。如果这样做达不到目的， 

他决心使用武力镇压宗教改革运动。他似乎不怀疑他会取得成 
功。他一点没有料到他将要遇到一种深广莫测的巨大精神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将慢慢地创立一个他自己以及他同时代人闻所未闻 
的新世界。在因斯布鲁克他请萨克森选侯来见他，却遭到这位路 
德派诸侯的拒绝，这虽不免使他有些不快，但事情疎手的这一先兆 
并未使他忧虑 不安。 

査理在博洛尼亚时已发出传召，命令帝国各位选侯、诸侯和各 
等级 的代衾 出席于 1530 年 4 月 8 日在奧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 
没有对拒绝应召提出威胁。这位皇帝宣称，他打算把以往的一切 
过错留待救世主耶稣去 裁决; 他希望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想法和 
建议;他的唯一心愿是保证大家都能在一个基督、一个国家、一个 
教会和一个团结的气氛之下生活。月6日，他离开因斯布鲁克 
缓缓北行，于15日晚抵达距奥格斯堡不远的莱希河桥。他发现有361 
大批德国诸侯从下午两点起就在那里恭候他的驾临。他们一齐向 
他敬礼，他也有礼貌地下马向他们亲切致意。査理携带的随行人 
员中有教皇使节、红衣主教坎佩吉奥。大多数选侯跪下来接受这 
位红衣主教的祝福，然而萨克森的约翰笔直地站着不动，拒绝接受 

① Schirrmacher , Briefe und Acten Zu der Geschichte des Religionsge - 
spraches za Marburg und des Reichstages zu Augsburg ， 1530, pp .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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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给他的祝福。 

德国史上一支空前壮观的队伍排列整齐地举行了入城式。各 
选侯的随从全都手拿他们专用的旗帜和武器——按照古代的传统 
权利，萨克森走在队伍的前列。然后是皇帝独自一人，他的头上打 
着华盖。他原想让教皇使节和他的弟弟骑马走在他身旁华盖 
下;但德国人不容许这样做；他们不能容许教皇的代表与德意志帝 
国的首脑骑马并肩进入他的帝国的最重要城市 。 D 

当时，奧格斯堡正处在它繁荣的顶点。它是意大利和黎凡特 
以及北欧城市之间的巨大贸易中心。它是中世纪晚期欧洲大资本 
家韦尔策和富格尔两家族的家乡。该城市民引以为荣的是能与诸 
侯平起乎坐，而且在那个阶级区别根深蒂固的时代市民的闺秀曾 
与诸侯世家联姻^至今，奥格斯堡一条大街的名字——菲利皮内* 
韦尔策 • 施特拉塞——是用来纪念韦尔策家的一位女继承人与一 
位奥地利大公的结 合的； 而这些世家的墙壁装饰表明这座古城的 
富丽堂皇。® 

一群教士唱着“你来得合乎愿望” （Advenisti desiderabilis) 
在城门口迎接这支队伍。皇帝众诸侯以及他们的随从，全都走 
进大教堂里。唱起了 “赞主歌”，皇帝接受祝福。接着，人们又排 
起长队，陪同査理前往主教宅邸下榻。 

在这里，德皇做出他解决路德派问题的初次努力。他邀请萨 
克森选侯、勃兰登堡的乔治、黑森的菲利普和吕内堡的弗兰西斯， 
一同前往他的住处。他告诉他们，他已经得知他们都带着路德派 
的传道士和他们一起来到奥格斯堡，所以希望他们使路德派在这 

① 莱希桥上的会见和队伍的情况，当时有几种记载 i 其中之一见 Schirrma- 
cher. Briefe und Acten, etc . pp. 54—57. 

@ 选定为帝国议会开会地点，对一个城市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奥格斯堡市 
民在会议期间雇用2000名士兵来保护他们 (Schirrnmcher，Briefe und Acten, p. 
5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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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帝国议会开会期间保持沉默。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接着，査 
理要求他们设法劝阻会引起争吵的讲道。这个要求也被拒绝。末 
了，査理提醒 他们: 他的要求完全符合1526年的 决议; 皇帝是所有 
帝国城市的君主;他还向他们保证，他会为自己指定传道士，并保 
证他们仅仅不加解释地宣读圣经，不作讲道。这个意见得到赞同。 
接着，他又要求他们同他一道参加次日的基督圣体节游行。他们 
拒绝了——费迪南德怀着愤怒，査理则以冷漠的态度倾听黑森的 
菲利普的争辩，或许是因为他懂德语。德皇坚持这个要求。接着， 
勃兰登堡的老乔治站起来告诉陛下，他办不到，所以也无法服从。 
这是一句简短刺耳的话，虽然态度十分恭敬，而且末了又讲出一句 
传遍德国的像烛光一样照亮人们心房的 话:“ 我宁愿_在陛下面前 
并砍下我的脑袋，也决不违抗上帝和上帝的福音”——这位老人 
立刻就用手中的利刃搁在自己的脖子上。査理不懂德语也能理解 

意思。他和蔼地用佛勒芒式的德 语说: “不要砍脑袋，亲爱的边侯， 
不要政脑袋 ” CNit Kop ab,ldver Farst，nit Kop ab ) 0 走在队伍 

中的査理，披着一件笨重的紫红色斗篷，微微弯腰，手里拿着一支 
噼啪作响毫无用场的嵴烛，顶着炎炎烈日，穿过奥格斯堡的一条又 
一条大街;而新教诸侯则留在他们自己的住处没有出来。① 

第六节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 

1530年6月20日，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正式 开慕； 在皇帝的“倡 
议”或“演说”里宣布，召集这次会议是要讨论武装反对土耳其人的 
问题，陛下还渴望“用公平合理又温文尔雅的方法”结束使德国涣 
散的宗教分歧。德皇再一次要求新教徒们书面提出他们的意见和 


① Forstemann , Urkundenbuch , etc . i . 268, 271; Schirrmacher , Briefe 
und Acten , etc . p , 59 and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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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已经作出决定首先解决宗教问题。 6 月 24 日， 路德派 准备 
好了他们“有关信仰的不满和意见的陈述。”第二天 （6 月 25 日）， 
帝国议会在主教宅邸的大厅里开会，由萨克森的总理大臣克里斯 
蒂安 • 拜尔博士宣读众所周知的那个《奥格斯堡告白》，他声音清 
晰宏亮，不仅大厅里的听众，而且大厅外面的群众也能听清。①读 
完以后，总理大臣布吕克把这份文件连同拉丁文副本呈交皇帝。 
在上面签字的有萨克森选侯及其儿子约翰 • 弗里德里克、勃兰登 
堡侯爵乔治、吕内堡的埃内斯特公爵和弗兰西斯公爵、黑森伯爵、 
安哈特的沃尔夫閃亲王以及纽伦堡和罗伊特林根等城市的代表 
们。这些诸侯知道在这份告白上签名要担的风险。萨克森的神学 
364 家们恳求选侯答应他们的名字公开写;然而他泰然地回答说 ：“我 
也要向我的基督表明信仰。”他不是一位像黑森的菲利普那样才华 
横溢的人。他是一位谦逊、热爱和平和生性沉默寡言的人——他 
的人民称他是坚定的约翰。近代的史学家们费尽笔墨描写德皇在 
这次帝国议会上表现的和解姿态和公正精神，他们这样做证明是 
正确的；但他有时也以武力相威胁。査理拒绝按封建惯例授给约 
翰选侯的髙位，其左右窃窃私语说，如果这位选侯不顺从德皇的主 
张，就会被废掉爵位，转封给其直系亲属中能替代他而又坚决支持 
旧教者 。⑧ 要是约翰具有“作为萨克森埃内斯廷家系传统特性的虽 
则难以理解但却值得称赞的宪玫思想”，③他就会真心喜欢德皇。 
双方都承认，这一次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使他们无可挽回地分手了。 
“大叔，大叔”，査理在他们的告别会晤时对约翰选侯说 ：“我 没料到 
你会这样。”这位选侯眼里噙着 泪水; 他讲不出 话来; 他默默地转过 


① Schirrmacher , Briefc und Acten , etc . p . 90. 

⑥这个威胁记栽在 Archiv fiir Schweizeris^he Geschichte und Landes- 
kunde, i. 278 。 

⑧ Armstrong, The Emperor Charles V., i. 244. 


314 



身去 ，后来很快离开了这 座城市 


第七节奥格斯堡告台 

S 

«奥格斯堡告白☆如它声称的那样，是对“意见和不满”所作的 
某种陈述，它并未自认为是对教义原则的全面阐述。它的起草人 
(梅兰希通负责起草)和将它递交给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人，都自 365 
称属于古代那种有形的天主教会，都信奉普世性教会提出的所有 
信条，特别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但是他们坚决认为教会 
里弊病丛生，致使古代教义黯然失色。告白中说明，他们为什么不 
能再-续与一个未经改革的教会发生关系，他们的立场明确地表 
现在告白第二部分的开头几句话里。“鉴于我们教派没有违反圣 
经或加特力教会的信条，而仅仅要废除少数确凿无疑的弊端，即使 
它们是新沾染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已四处 蔓延; 有些是被 
迫而为的，然而都违反教会法的要旨 ，'我 们恳请陛下垂怜傾听需作 
何种改革以及为何不能强迫人们违心地遵从这些弊端的理由。” 

吿白常常被说成是企图大大缩小路德派与罗马天主教派之间 
的区别以及夸大路德派与慈温利派之间的分歧，但是这种说法是 
有某些原因的。梅兰希通从施佩耶尔帝国议会 （1529 年）回来以 
后坚信，如果路德派与德国南方谙城的分裂越彻底，则越有可能达 
成一项可行的协议，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期望那个设想会将路德派 
在奥格斯堡的立场渲染为他的主张。然而，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错 
误的。整个文件到处是所有信徒皆教士的独特新教 槪念； 这当然 
不可能与罗马天主教方面的立场和主张取得真正的和解。假如把 
教义上的这一个最大不同点暂搁一旁，就不难看到罗马天主教和 

教义在大多数用语上几乎是一致的。1541年 （4 月27日 一5 
① Forstemann, Archiv,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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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2 日）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谁都 木相信 
366 卡尔文想要大大缩小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分歧，可是他是自 
愿在:奥格斯堡告白>上签字的，他说他是在起草人（梅兰希通)所 
理解的那种意义的告白上签字的。《奥格斯堡告白:和路德的《小 
教理问答》是路德派各教会至今仍在使用的两本代表作。 

《奥格斯堡告 fi 》 (Confessio Augustana)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 

叙述签字人的观点，第二部分列举他们反对的弊端。告白的形式 
和语言都表明，它的作者无意拟定一个详尽无遗的神学见解纲要， 
或把其中各信条当作一成不变的一系列教义真理。他们皆在简单 
扼要地阐明是什么使他们在信仰上团结在一起。如“我们的教派 
宣讲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摒弃这样那样的说法”等措词，就是 
证明。在第一部分，作者说明他们与中世纪教会有多少共同之点； 
他们如何恪守西方伟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 教导； 他们与慈温利 
派那样更激进的新教教派有什么不同，还有他们是如何否定再洗 
礼派的说教的。有一段话非常简明地说明了路德派的因信称义 
说，这段话现在仍被当作和被说成是他们的共同信仰体系中许多 
部分的基础。在第二部分，他们列举他们不得不抛弃的中世纪教 
会的那些观点和实践——强迫教士独身、弥撒的献祭性、必须秘 
密忏悔、发修道誓愿以及德国主教管区中存在的教俗权力不分等。 

该文件的由来是这样的。皇帝要召开帝国议会的诏书抵达萨 
克森时，总理大臣格雷戈里 • 布吕克建议要萨克森的神学家准备 
367 一份他们的意见书，以便必要时呈交皇帝。①这件事做了。神学家 
们求助于<士瓦巴赫信条》，梅兰希通加以修改、补充，并尽量使其 
措词温和。该文件中把新教的要求压缩到最低限度，它处处贯穿 


① Forstemann, Urkundenbuch, i. 39 ：这位尊敬的总理大臣认为应当起草一 
份这祥的文件 “mit grlindlicher bewerung derselbigen aus gottlicher schri- 
f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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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梅兰希通的和解精神。同时，在有些地方也闻得到路德犀利用 
语的 味道: “一个完美的基督教徒要做到衷心地敬畏 上帝； 其次是 
胸怀崇高的信仰，确信上帝由于基督的缘故才与我们和好;请求和 
期望上帝在我们的全部事业中给予 帮助; 广行善事，忠于职守。在 
这些方面包含着真正的完美无缺和对上帝的真诚礼拜，而不是在 
于不结婚、乞食或穿破衣服。”他对教会政权的形式所持的漠然态 
度和对保留旧制的欢迎态度，表现在如下 句中： “现在，我们无意剥 
夺主教们的杈力;但只从他们那里要求一件事，即容许如实地宣讲 
福音，去掉少数几种如若奉行必犯错误的仪式。” 

当罗马派神学象把他们反驳这个告白的意见呈交德皇以后， 
梅兰希通又受托草拟答辩——<为奥格斯堡告白辩护》。<辩护》比 
《告白》大约长六倍，它是一个杰出的和有学术水平的文件。德 
皇拒绝接受它，梅兰希通在同意将它公布之前又对它进行了加 

I 1 : 。 

德皇与亲罗马派诸侯们商议以后, ® 决定将《告白*交给由教 
皇使节坎佩吉奥®负责召集的由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组成的一个委 
员会进行审査并予以答复。委员会的成员有因戈尔施塔特的约 
翰•厄克、法贝尔和科克莱乌斯。要与这些支持教皇的斗士们达 
成谅解的希望是渺茫的。査理很快发觉，在促成和解的问题上，他 
的最顽固对手是那位教皇使节和他那神学家委员会。他们五次提 
出反驳意见，五次都被德皇和帝国议会退回，皇帝和议会要他们再 


① Schirrmachei , Briefe und Acten , etc . p . 98. 

③ 査理清楚地知道，这位红衣主教会利用他的全部影响阻挠问題的解决。德皇 
先于帝国议会采取行动，私下请求梅兰希通告诉他会使路德派满意的“最小”让步。梅 
兰希通的回答似乎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大确切 X * 采用两种形式的圣餐；允许教士结 
婚;删去有关弥撒的教会法;承认已被没收的教产；其它有争论的问娌概由举行一次自 
由的宗教大会解决。査理把这份材料送交罗马；经红衣主教秘密会议讨论后决定，这 
些要求全都不能接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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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一个措词比较温和和有所让步的稿子。①第六稿与査理的希望 
差距更大，但他只好接受，并作为他的信仰声明书发布，和解的希 
望终于破灭了。 

第八节宗教改革运动被镇压 

宗教纠纷并未因妥协而消除。最后只能依靠武力——德皇预 
定的另一种抉择。时机似乎是适宜的。新教方面发生分裂，而且 
他们的分歧已在德皇面前暴露无遗。黑森的菲利普之所以在奥格 
斯堡告白签字问题上犹豫不决，不仅是由于他不相信它申述的观 
点，而且似乎是因为它关闭了在1529年一起发表“抗议”的各派之 
间结成一个全面联盟的大门。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林道和门明 
裉四城呈交德皇一个单独的告白 （《 四城告白 》 the Confessio Te - 
trapolitana )； 罗乌天 主教会神学家们对此也写了一个反驳书。 
慈温利送交了第三个告白。 

路德没有同神学家们一道出席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根据法律 
他仍是受禁的，因为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禁令尚未正式取消。萨 
克森选侯要他留在科堡城堡里。他留在了那里，但焦虑不安，急得 
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雄鹰。他眈心梅兰希通的调和态度会使他出 
卖某些不可或缺的福音真理；他耽心黑森伯爵的急躁和众所周知 
的亲慈温利情绪。他的秘书给维滕贝格写信说,他已急出病来•，他 
渴望回到维滕贝格去，至 少可以在那里教教他的学生。当时，凯瑟 

①一个材料里说 ： “Es war aber zum ersten die Confutation wol bey 
rweihundert und achtzig bletter lang gewesen, aber die key. Maj. hat sie 
selbst also gereuttert und gerob，das es nicht mehr dena zwolf bletter geb- 
lieben sind. Solchs soil Doctor Eck sebr verdrossen und wee gethan 

haben.” - (Schirrmaclier, Briefe und Acten. etc. p. 167 .) (那是首次在第 

280 页上的批驳，但是皇帝陛下亲自起草，这就不起过 12 页。这件节使厄克博士很不 
髙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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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请他们 的友人卢卡斯 • 克拉纳赫来给他们刚满一岁的小女儿乌 
格达勒娜画像，姐把画像送给丈夫以便使他多少感到一点家庭乐 
趣的慰藉。路德把那副像挂在坐着可随时看见的地方；他告诉我 
们，在他焦急等候的 日子里 ，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张可爱的小脸蛋给 
了他勇气。他从信件里了解到帝国议会的动态 ：已向 各等级的代表 
宣读过《告白罗马天主教会方面正在准备反驳；他们预备在8月 
3日答复 •，据 说，黑森的菲利普于6日突然离开帝国议会，举兵反 
抗德皇;梅兰希通已纠缠在不断的协商中，什么事也管不了了。在 
他从科堡发出的一封封信中 （4 月 18— 10月4日），充分表露出他 
的热情性格——催促他的友人告诉他事态的进展；告诫梅兰希通 
要站稳 立场; 从“你可以发怒，但不能犯罪”的经句中取得 安慰； 把 
这次帝国议会比作他窗外树上的一群乌鸦和鸦巢。①在科堡，他给 
他的小儿子写了一封有趣的信。®在那里，他还给忠实可靠的总理 
大臣布吕克写了 一封鼓励信： 

“我近来发现两件奇迹。第一件是，当我向窗外望去时， 
看见天上的群星和美丽的苍穹，但我沒有看见造物生用双文^0 
撑苍穹而安的天柱；可天反有塌，美妙的苍穹仍安然不动。现 
在，有些 人在寻 找天柱，想触摸和拥抱它们；如杲他们做不到， 

就担心和害怕天要塌，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抱住夭柱。如果他 
们的手.能摸到天桂，他们就会认为苍天仍然安在" 

“第二件奇迹是，我看见我们的上空有大块大块的乌云翻 
滾，沉甸甸的好像一片 迕洋， 然而我沒有看见撐托它们的根 
基，也没有看见与他们相连的岸边；可乌云沒有掉下来，而是 
对我们皱着眉头向前飘动。然而，乌云一旦飘过，阳光又照到 
承受乌云的地板和我们的房顶上，再从那里反射回去1形 

① De Wette, Luther’s Briefe, etc. iv, 1 — 182. 

③同上书，第 41 页。 


319 



成一条彩虹！那么一层脆而又薄的地板和屋頂，很快又消失 
在乌云里，与其说它是坚固结实的地板，不如说像是我们遜过 
彩色玻璃看到的虚幻的棱体，我们非常怀疑那层轻薄的棱体 
能否经受得住云海的可怕压力。但是，我们发现这+不结实 
的棱体能承受住这云海的分量，能保 证我们 安全！可是有些 
人只看重云海的厚度和它那互大的分量，却轻视这个轻、细、 
窄的语言彩虹。他们想试试那虚幻又隐显不定的彩虹的强 
度，但由于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便总是耽心乌云将带来 
水灾。”① . 

新教徒的处境好像从没有这么坏•，但如路德在信里写的那样， 
威胁已经过去——至少当时如此。 

坎佩吉奥强烈主张立即镇压宗教改革运动。他不断给教廷写 
信，坚持武力政策是对付路德派诸侯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是査 
理知道，有些不愿与路德派取得谅解的德国南方诸侯，极不同意用 
武力压服他们。他们不愿看到德皇在德国的力量无限增强。巴伐 
利亚的那几位亲罗马教会的公爵（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像黑森的 
371菲利普那样激烈地反对哈布 斯堡； 査理不愿再挑起反哈布斯堡的 
热情。于是建议举行会谈 ，©看 看是否最终能达到某些相互谅解•， 
帝国议会慎重地增加了一些非教会人士，希望他们能比罗马天主 
教会的神学家更通情达理一些。举行了几次会议都无明显的结果 
而散会。新教诸侯拒绝作出必要的让步；査理看到他的计划四面 
碰壁。因此，帝国议会里的罗马天主 教多数 派制定一个“条例” ，宣 
布新教徒准予安全待到1531年4月15日 以前; 但自该日起，将受 

① De Wette , Luther’s Briefe , etc . iv . 128. 

② 这次帝国会议的参加者并非把全部时间用于神学讨论上。我们 获悉： 路德教 
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一同出席宴会 ; 一起跳舞直至深夜；一起参加在 “ 美丽的草坪”上举 
行的所谓游园会 . ，那里有专供贵妇人使用的木房子；还一起参加马上比武会。在一次 
马上比武会上，德皇的弟弟费迪南德抉了一跤，他的马从他身上凌空而过；梅兰希通写 
信给路德说，在一次这样 “ 文明而偷快的 ” 交战中，有六人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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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力镇压。与此同时，还命令他们不得在仪式或教义方面再作 
任何革新;禁止他们干扰他们地区里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还应帮 
助德皇和罗马天主教派诸侯镇压慈温利和再洗礼派的追随者。这 
项决定引起路德派诸侯和十四个城市签名的第二个“抗议”。 

再没有比这些城市所采取的立场便査理生气的了。他认为他 
作为皇帝，是每个帝国城市的最髙君主;他用劝说加威胁，要各城 
市的代表接受“条例”。但是甚至遭到奥格斯堡的拒绝。 

路德派诸侯和表示抗议的那些城市的代表发表完“抗议” 

后，便纷紛退出帝国议会，而不管罗马天主教多数派将会采取什 
么进一步的行动。乘他们不在场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法令。帝 
国议会 决定： 沃尔姆斯敕令应予以贯彻；教会的司法权应予以维3 72 
护，教产应全部归还;最重要的是，要恢复有扠审理帝国境内一切有 
争议法律诉讼案件的帝国上诉法庭 （the Reichskammersgericht )。 

这最后一条暗示，要用折磨人的法律起诉新花招来对付新教的扩 
张，根据上诉法庭的性质，法律诉讼必然总是不利于对中世纪 
帝国的教会司法权持异议的人。①有关夺取教产的一切诉讼案 ，一 
切违抗主教决定的行为，都可向中央法庭提出控诉由于上诉法庭 
据以作出判决的法律原则和它所承认的统治当局都是中世纪的， 

所以新教徒不要指望它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例如，萨克森 
的路德派教会包括其许多牧师和教师，都是靠取自原先的教产为 
生的。根据帝国议会的这项决定，每一宗这类財产转移案均可向 
中央法庭上诉,而法庭根据法律必然作出不准转让的判决。如果 
新教诸侯们漠视中央法庭的决定，德皇有权将他们作为违反帝国 
法律犯论处。⑤ 

~~ ® 罗马天主教多数派已决定对新 教少数 派作战，但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法庭 
上，他们的格言为《不是格斗，而是权利”。 

rf) 当1545年宗教战争确实爆发时，査理为使用武力辩护的理由是，萨克森选侯 
和黑森伯爵蝕犯帝国法律，“拒绝接受帝国 h 诉法庭的决定”，并反对这次帝国议会的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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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在奧格斯堡遇到了他迄今为止的成功事业中第一次芄大 
的挫折•但他是个一经拿定主意决不改变的人，从来不介意会将事 
情闹僵。他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在奧格斯堡时他心里酝酿了三 
种解决宗教纠纷的方案——和解、把新教问题搁置一个或长或短 
373的时期，还有召开一 ■'次 自由的宗教大会。好像他在奥格斯堡第一 
次认真断定，欧洲的形势已经到了必须“迫使”教皇召开一次宗教 
会议的时候了，并且应当允许这次会议有言行的自由 。 在后来的 
15年里，査理在德国试验了所有这三种方案。 

第九节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11月19日，德皇公布帝国议会的决定。新教徒们商定了一 
个应付局势的共同方案。一些诸侯和城市的代表，在萨克森公爵 
区西南边陲一个被白雪皑皑丘陵环抱的山城施马尔卡尔登开会 
(12 月22日 —31 日）。他们不得不既要应付烦人的诉讼，又要对 
付4月15日以后被镇压的危险。这时他们还能奉行他们的消极 
抵抗原 则吗？ 这个问题得到了认真的讨论。日复一日地讨论这个 
抽象的问题，坚持要先端正他们自己的良心然后再作出自卫的决 
定，还是想想这些诚挚的德国诸侯和市民，想想他们的生命财产所 
受的威胁吧！法学家们全都支持积极防御。起草了同盟条约。经 
过认真的考虑，没有提德皇的 名字; 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其 
说已阐述清楚，倒不如说是含糊其词。在上面签字的有萨克森选 
侯、黑森伯爵、吕内堡公爵、安哈特亲王、曼斯菲尔德的两位伯爵以 
及马格德堡和不来梅的代表。勃兰登堡虔诚的老乔治并不认为反 
对皇帝是合法的；纽伦堡的代表也有重 大保留 ^其他许多代表觉 
得需要时间考虑。然而，这个同盟开始形成，并且很快具有很大的 
规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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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承认新教义，并发布了他们的“声明。”他们 374 
如 果受到控告或 其它攻 击便立刻进行 自卫。 同盟无意把德国南方 
诸 城排斥在外；查理以为神学 分歧会 使德国国内新 教徒分 裂不能 
结成同盟的希望落空了。慈温利在卡佩尔的英勇献身（〗531年10 
月日)，使所有新教徒对其追随者的心肠变软了。 德国南方诸 
城接受了力主联合的布克尔的领导。南方许多城市马上加入了施 
马尔卡尔登同盟。不伦瑞克也参加了。远在北方的汉堡和罗斯托 
克，中部的戈斯拉尔和格廷根，全都参加进来。几乎德国北方和南 
方所有重要城市，都联合到这个强大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中来了。 

它成了欧洲的一支强大力量。丹麦希望参加。托马斯 • 克伦威尔 
迫切希望英国能参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必然是反哈布斯堡的， 

德皇必须认真对待它。 

同盟在1532年的纽伦堡帝国议会上显示了力量。要用火与 
剑征服新教徒的那一天 （1531 年4月15日 ） ，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査理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使他无法实现他1530年11月19日发出 
的威胁。土耳其人正在骚扰维也纳和奥地利公爵 领地； 教皇准备 
利用皇帝的一切弱点•，法国是势不两立的；英国是敌对的•，还有，巴 
伐利亚的几位公爵正尽一切可能削弱德国哈布斯堡的势力。 

1532年在纽伦堡召开帝国议会时，皇帝知道他不可能制服路 
德派，于是重新采用以前的谦恭礼让态度对待他们。他们比皇帝 
大力扶助的德国罗马天主教派 富有爱 国心。路德大声 疾呼： 一定 
要迎击并击退土耳其人，在反侵略斗争中所有德国人都必须支持 
德皇。帝国议会提出一项“条例”，规定无限期延长宗教 和解; 废止 375 
帝国上诉法庭的反新教诉讼程序；不得因宗教分歧而对任何邦提 
出起诉。罗马天主教派拒绝 接受； 这项“条例”始终没有公布。但 
新教诸邦声明他们信赖皇帝陛下的保证，并向皇帝提供军队保卫 
維也纳，从而击退了土耳其的入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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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53 2 年的帝国议会起到 1546 年战争爆发期间，德国的斗 
争历史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宗敦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 
的较量。 

在16世纪，几乎所有真诚而富有创见的人都期望教会改革。 
罗马教廷是各种各样改革的唯一对立面。然而，在应实行何种宗 
教改革上的两种不同意见把渴望改革的人们分成两类。一类期望 
看到僵化了的、枸泥于形式的中世纪教会重新充满宗教活力，同时 
保留它的一些重要特征，即由僧侣统治和以教皇为至尊的教阶制 
为基础，实现表面的统一。另一类则希望人们的精神摆脱纯粹宗 
教权威的束缚，并在所有男女信徒皆教士的原则下重建教会。在德 
国的斗争中，査理皇帝可视作第一类人的化身，路德则代表第二类 
人。对第一类人来说，似乎按中世纪观念强调维持教会的表面统 
一与杈威是主要的；另一类人则满足于使中世纪教会分解为一些 
地区性的教会，而他为之斗争的每个地区性教会又是有形的普世 
性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能达成一项真诚而持久的和解方案 
使大家都留在一个教会组织里，査理不难接受教义和习俗的许多 
376变革。他一再表示同意停止 抗争； 但他从未担负起责任实现承认 
路德派教会的永久宗教和解。他对和解并无异议，只是不愿接受 
持久和平。如果路德派不能按照和解方案重新回到中世纪教会里 
来,那时他就准备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强迫他们回来。当然，他统治 
着许多土地；却又像大多数只有少许土地的小诸侯一样，热中于巩 
固和扩大他的哈布斯堡皇家的财产，所以他必然是一个机会主义 
者。然而，他基本上不会离开他那解决宗教纷争的计划。 

但是，各种各样政治的和个人的动机在德国（像在别处一样) 
对双方都起作用。黑森的菲利普既接受路德的宗教改革原则，又 
强烈憎恨哈布斯堡家族及其在德国的至高无上权力。巴伐利亚 
诸公爵是罗马夭主教会在德国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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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的世仇。査理不可能在祖国实现宗教和解，不 R 是因为他坚 
决维护中世纪的教会观念，而且也在于有些人公开或私下不满皇 
权的加强以及嫉妒哈布斯堡家的领土扩张。德皇的目标与他那不 
可或缺的伙伴，即教皇之间的矛盾，使局势更加困难。 

1534年，黑森@菲利普说服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支持被放逐的 
#腾堡公爵的诉讼。~这位公爵的领地被哈布斯堡家族兼并，那里 
的人民在皇帝的统治下备受压迫。巴伐利亚的公爵们说服了士瓦 
本同盟这个皇帝派和罗马天主教派的主要支柱，在德国南方的这 
件诉讼案中持中立态度。于是，菲利普轻而易举地击败费迪南德，377 
把皇帝的支持者逐出符腾堡公爵领地。乌尔利希公爵复位，宣布 
支持路德派宗教改革，符腾堡也成了一个新教邦。根据卡丹和约 
(1534 年6月）的规定，费迪南德公开保证履行査理的私人保证， 

即不因任何与宗教有关之事将新教徒送交帝国上诉法庭受审。①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事。1536年，士瓦本同盟瓦解。这 
样，新教各邦和各城市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便成了德国仅有的一 
个强大的同盟。 

这个新教徒的政治同盟使人联想到另一件十分类似的事。德 
国南方的牧师要求会见路德，讨论他们之间的神学分歧。他们在 
维滕贝格举行会谈，经过长期争论，除一个小问题，即“无所不在” 
的基督圣体存在于圣餐礼的饼酒之中外，全部取得一致意见。大 
家同意把它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題搁置起来，终于都在所请的 <维 
滕贝格协议》@上签了字 (1536 年5至6月），从而使德国所有的 
新教徒团结起来。 

三年以后 (1539 年），亲罗马天主教诸侯中最公正善良的萨克 


① Winckelmann , “Die Vertrage von Kadan uad Wien ” (Zeitschrift 
fiir Kirchenges ± ichte , xi . 212 ff .). 

⑧见 Kolde , Analecta , pp . 216 ff ., 231 f ., 262 f ., 278 f .,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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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公爵乔治逝世了。由他的弟弟亨利袭爵，在臣民的欣然赞同下， 
亨利表示支持新教信仰。唯一可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路德能 
在这样一个吉日到莱比锡主持宗教仪式。路德终于在 2 0年前与 
厄克辩论并听到乔治公爵宣布他的主张是洪水猛兽的那个城堡大 
厅里讲了道。 

同年，勃兰登堡新选侯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转到新教方 面来； 
这样，勃兰登堡选侯区和萨克森公爵区这两个德国北方天主教大 
378邦，都改属了新教。 

这个潮流如此汹涌，以致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三个大主教选 
侯以及另外一些主教，也企图使其辖区脱离教会而转为新教。这 
使査理大为震惊。如果上述脱离教会的计划实现，新教徒将在选 
侯团里占大多数，那么下一个皇帝也将是一位新教徒。 

査理不安地注视着德国罗马天主教派诸侯的势力日益 衰落; 
许多报告使他确信，宗教改革在群众中的进展越发可观。罗马天 
主教会即使在其势力一直较强的一些地方，好像也突然一蹶不振。 
一度是坚定的罗马天主教派的布雷斯劳，现在也成为最狂热的路 
德派;在维也纳,法贝尔主教写道,除他自己和大公外，全体居民都 
是路德派。罗马夭主教派的大学几乎没有学生。在巴伐利亚，据 
说修道院多于修士。愿当教士的人数缩小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教 
皇使节维吉里奧报告说，在波希米亚，除少数付不起授任圣职费的 
贫民外，他找不到一个愿当教士的人。 

教皇(保罗三世， 1534— 1549年）的政策引起德国罗马天主教 
派诸侯的反感。他使他控制区的教会利益服从于他那意大利的反 
哈布斯堡计划，并与为反对德皇而和土耳其人勾结的法国的弗朗 
西斯结成事实上的 同盟！ 亨利八世的言行引起了德国罗马天主教 
派领导人的注意和研究。他们能不能仿效亨利也在德国造出一个 
忠于中世纪教义、教阶制和礼仪但又脱离极少关心他们的教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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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民族教会呢？ 

所有这一切，迫使查理和费迪南德修订他们的政策。德皇认379 
真考虑，解决宗教纷争的办法是否可以既不批准延长对路德派的 
和解(他虽然不希望，和解却可能是长期的），也不用在教义和礼仪 
上达成某些妥协积极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教会，而是用不经教皇 
同意召开一次德意志民族的宗教会议的办法来解决。 

他怀着这些想法，派他的总理大臣赫尔德去德国为那里的罗 
马天主教派撑腰打气。他的代理人很快抛弃了主子的庞大计划， 
尽管他理解这个计划，并满足于公开声明査理在纽伦堡所作的、经 
费迪南德在卡丹和约中予以确认但现已撤回的私人保证。在帝国 
上诉法庭对新教徒的指控并未撤销,并要作彻底调査。他还在纽 
伦堡策划 （1538 年6月 ） 成立罗马天主教派诸侯的同盟，名义上是 
自卫，实际是迫使新教徒服从帝国上诉法庭的决定。这些措施无 
助于和解;它们几乎导致只有德皇出面干预才能避免的一场内战。 

德皇召回赫尔德总理大臣，改派隆德大主教去査明哪逢条件 
新教徒可以接受。他发现他们的条件比德皇可能答应的要髙得 
多，但这次来回商谈的结果使新教诸侯获得了持续10年之久的 
和解。 

几个教会选侯打算脱离教会，使査理明白他不能冒险等待这 
个和解状态的自然结束。他竭力要找出在敎义和礼仪上能否取得 
谅解的途径。路德派和罗马天主教派神学家与俗界人士在哈格瑙 
(1540 年6月）、沃尔姆斯 (1540 年11月）和雷根斯堡（拉蒂斯本， 

1541年4月）①相继举行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最为童要。讨论表380 


① Spiegel，“Johannes Timannus Amsterodamus und die Colloquien zu 
Worms und Regensburg ， 1540—1541” (Zcitschrift fiir hist. Theologie, xlii. 
(1872) 36 ff.); Moses, Die Religionsverhandlungen in Hagenau und Worms, 
1540—1541 (Jena,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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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初， 有可能就罗马夭主教派和路德派的分歧意见各抒己见，最后两 
派神学家都能 接受； 但也表明在他们之间有一条新教徒难以逾越 
的巨大鸿沟。所有信徒都是精神上的教士与中世纪教士的专职教 
士无法相容。这是査理所做的企图使德国路德派能自愿和德国罗 
马天主教派团结的最后一次尝试。他看出，除非使用武力，路德派 
是决不会回到中世纪教会中来的，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若不彻底 
瓦解或者发生裂痕，使用武力也是不可能的。 

第十节黑森莽利普的重婚 

机会来了。满怀胜利喜悦的新教徒在黑森菲利普的重婚问題 
上遭受了一次最沉重的打击，除黑森伯爵本人以外，还累及到布克 
尔、路德、梅兰希通的声望。 

菲利普已经娶了萨克森公爵乔治刚满19岁的女儿。后来，他 
声称不可能再与她保持夫妇关系；克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说 
他的那种处境使他终生痛苦，甚至已经到了影响他去圣坛的程度。 
仅仅几年以前，在一个与他相类似的案件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允 
准丈夫再婚，那么新教神学家为什么会不允许他再 婚呢？ 他亲自 
准备一份情况说明提交给神学家，得到由布克尔、梅兰希通和路 
德签署的答复，其主要内容 如下： 

根据上帝的最初训诫，婚姻只是一男和一女之间的事，双方将 
成为一体，这个最初的训诫已为我主所肯定；可是，拉麦首先违反 
这个训诫，接着是异教徒，再后是亚伯拉罕，娶了许多妻子，这是法 
律所允许的。我们目前生活在福音下，福音并未规定调节外部生活 
的准则，也没有明确禁止重婚。世上的现行法律起源于上帝最初 
的要求，牧师的明确职责是坚持上帝的那个最初要求和全然谴责 
重婚。可是，牧师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为避免事态恶化，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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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例批准重婚;这种重婚上帝和良心都认为是正当的婚姻(证明 
是必要的);但从公法或习惯来说，它就不是正当的婚姻了。所以, 
这样的婚姻应当秘密进行，同意这种结合的特许必须严格保守秘 
密。如果被人知道，这一特许自动失效，这种婚姻也就成为姘居。 

就是这么+个荒唐可笑的文件，路德、梅兰希通和布克尔竟然 
把他们的名字签署在上面。 

当然，这件事是保守不住秘密的，泄露之后它的道德后果在敌 
友之中都是灾难性的。新教诸侯格外感到 痛心； 提议黑森伯爵应 
因重婚罪受审并按帝国法律予以惩处。这件事提交德皇解决，皇 
帝裁定不准举行婚礼，而神学家们所作决定的唯一结局是欺骗了 
一个可怜的少女。① 

菲利普蒙受了羞辱，感到伤心，于是便与朋友疏远了，因而他 
就成了一个现成的工具来实现德皇的计划，即削弱施马尔卡尔 
登同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摧毁之。机会很快来到了。盖尔 
德省的三级会议，不顾保证应由査理继承的条约，选举克勒弗、 
尤利希和贝尔格公爵威廉的父亲为他们的统治者。父亲死后， 
儿子在条约刚一签订就立即继了位。这样，在紧靠德皇的尼德兰 
领地之处，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哈布斯堡国家。克勒弗的威廉将 
他的妹妹西比拉嫁给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克为妻，他当然倾 
向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1541年，德皇与菲利普终于 商定: 菲利普 


①通常以为路德这样慠的原因是不愿伤害一位有影岣的新教頦袖。仔细研究 
本粜的原始资料 一 通信和记录——后.不能同漱这神看法。我认为，它们反映了路 
癱对他始终坚持的倌念的一种可悲的真心忠城，他非常崇敬圣经，他从来不能不考虞 
教会种种传统的巨大杈成，如果这些传统并不明显违反神的肯定而直接的训诫。教会 
经常说，它对极为复杂的婚姻案件拥有裁决权，尽管路德谜责罗马教廷授予的这种裁 
决权，但他从未否定这种权力相反，他真诚地认为 ，即使 教会用基督教会的基本法缠 
改这种裁决权，只要不与圣经的“明确"训滅抵蝕，教会就仍拥有这种决定扠。在他看 
来，教廷的过失不是在“必要时”行使裁决权，而是在完全没有必要时 * 为了金钱”而加 
以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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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S 挠克勒弗公爵参加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或至少阻止他得到 
这个反德皇同盟的支持，作为对菲利普的回报是，概不追咎既往， 
并擢升他在朝廷中的职位。年轻的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在承袭乃 
父领地 （1541 年8月18日）后，与菲利普之女结了亲，于是也卷进 
了这场交易之中。德皇就是这样使强大的新教联盟分成了 两派; 
因为萨克森选侯拒绝抛弃他的姻兄。1543年，德皇讨伐这位不友 
好的公爵，完全击败了他，并从他手里夺走盖尔德，而受菲利普 
百般刁难的德国新教徒眼看着他们一个最重要的盟友被颠覆了。 
这件事引起指责，大大削弱了新教的事业。 • 

1544年，査理与法国缔结了和约(克雷皮和约，11月19日）， 
从而可以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德国事务上来了。就是这一个月， 
他迫使教皇在宗教大会问题上作出让步,商定于1545年3月召开 
会议。德皇指望这次会议成为他既能制服新教徒又能制服教皇的 
工具。他有意使这次会议能革新教会，清除教会已经沾染的种种 
弊端，特别是在削弱教廷力量的那些 弊端； 在这方面支持他的有西 
班牙的主教们和绝大部分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徒。但是，教皇是一 
位更为老练的外交家，在谋略上胜过教皇一筹。这次宗教会议是 
在特兰托召开的，名义上在德国境内，实际是个意大利城市。按 
规定所有会议成员必须亲自赴会，不得派代表出席，这意味着意大 
利的主教将一直占多数；选择多明我会修士和耶稣会会士为指导 
会议的神学家，淸楚地表明不会在教义上对新教徒作出让步。从 
一开始，新教徒就拒绝对会议的决定承担任何义务，因而査理很快 
认识到他原来打算利用的工具却在他的手里毁坏了。如果想在德 
国保持宗教团结，非使用武力不可。无疑，德皇是不愿轻易使用这 
种非常手段的；但他在 1 M 5 年中期与其妹玛丽、其弟费迪南德的 
通信里表示，他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起初，他致力于瓦解这个一度较为团结的新教同盟。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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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拉拢黑森的菲利普,但没有成功。可是，他还能劝说勃兰登堡 
选侯、勃兰登堡一库尔姆巴赫侯爵和其他一些人保持中立—— 向384 
这位选侯切实保证，将永远保持在勃兰登堡达成的宗教和解 
年)；但对他最有利的是，说服了萨克森年轻的莫里斯公爵成为他 
的积极盟友。 , 


第十一节萨克淼的莫里斯 

萨克森的莫里斯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人，因为他是他那 
个有趣人物辈出的时代里一个最复杂的人物。他在信仰上是一位 
新教徒，而且对他的信仰从来没有动 摇过； 然而，他在信仰罗马 
天主教的德皇与新教诸侯的冲突中站在皇帝方面，并且比谁都卖 
劲地来打倒他的新教教友。他与査理进行的交 易是： 萨克森选侯 
的爵位应从萨克森的埃内斯廷家族转到他的阿尔贝廷家族中来， 
他应当拿到马格德堡和哈尔铂斯塔特，他和他的人民将服从特兰 
托会议的敕令。后来，当他夺得了对方家族的选侯爵位时，便策 
划和发动了一次新教诸侯反对皇帝的成功起义，并在促进德国的 
路德教得到公认和贏得1555年的长期宗教和约上起了最重要的 
作用。① 


第十二节路德的逝世 

在战争危险威胁着 德国的那几个月里,路德离开了人世。他 

①兰克在他的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 bk , 
ix . chap . vi . ( vol . v . pp . 161 ff . of the 6 th ed i# Leipzig , 1882) 里，会对莫 

里斯其人作过有趣的研究;但最佳的研究也许是茅伦布雷欺尔的 Studien und Skiz - 
z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szeit ( Leipzig , 1874), pp . 135 ff . 在一个 

人的强烈宗教信念中能够包容许多时期的 种种® 想法，我们看到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徒 
先是姿意楢行一周，下周又突然作沉痛的忏梅，路德派熵导人虽偶然对妻子不忠、经常 
饮宴，但对 新教教义又充满热情，这个事实要求我们在心理上进行更深入研知，而不是 
像某些现代英国史学家那样说几句没有价值的风凉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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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年一年地衰弱下去，但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事业。他觉得他应当 
再最后出一点力。曼斯菲尔德的两位伯爵在分割财产的琐事上起 
了争吵，愿意接受路德的调解。为这件事，他冒着寒冬的恶劣气候 
( 1546年元月）去埃斯莱本。“只要我能使我的两位亲爱的领主达 
成和解，我死而无憾”，他 说; 况且，那又是请他>去办的事。他的公 
断使得两兄弟都感到满意，作为酬劳他接受+给予曼斯菲尔德地 
区乡村学校的捐赠。这些事都发生在2月17日 （ 1546 年），也是 
路德在曼斯菲尔德为他的同代人所做的功德。那天夜里他突然病 
情恶化，于次日凌晨逝世，离天亮还有一段很长时间。“尊敬的老 
师”，守在他身边的尤斯图斯 • 约纳斯说，“你蒽永远信奉基督和 
信守你宣讲过的教 义吗? ”处于弥留之际的路德，振作起精 神说： 
“是的。”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20分钟以后，他长叹一声离开 
了人世。 

路德逝世时63岁——28年以前，他非常勇敢地把他的 
《论纲》貼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大门上，27年前，他在莱比锡与 
厄克当面争论的那些难忘日子里看出其《论纲》意义，而 2 5年 
前，他站在德皇和庆尔姆斯帝国议会面前，受到全德国对他的欢 
呼，被称为反教皇和西班牙人的德国战士。从1519年到1524年 
之间的那些岁月，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路德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 
期。他支配和领导了他的民族，使涣散、分裂和从未有过欢乐的祖 
国实现了团结。他的讲话和他的感觉好像是个先知。“我得到福 
音，但它不是来自凡人，而是经由我主耶稣基督来自上天。所以， 
我可以自我剖析和自称为一位牧师和福音传播者。”这个职务对他 
386说来已非一时的暇想。他是被一种胜过他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地引 
导和渐渐推上这条道路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在上帝面前始终保 
持谦恭态度。他曾有一个梦想——同时也是德国这位最有经验的 
政治家，即他那位贤明的选侯的理想——希望德国能在一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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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教会之下团结起来，摆脱罗马的束缚，与罗马那种亵渎# 
明的行为断绝关系，摈弃它那败坏古代和较为纯洁时代宗教信仰 
的种种传统,谴责她对上帝择予世俗杈力的领土横加侵犯，在这些 
年里他的这一梦想几乎要实现。 

接着，爆发了使理想破灭的农民战争，那时德国到处是重重壁 
垒，它们产生了令人沮丧的猜疑和极度的恐怖。暴动过去以后，尽 
管战争对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几乎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又受 
到教廷外交官的利用，路德还是重新鼓起勇气，收复了已经失去 
的许多阵地。然而，这次沉重的打击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他照 
旧信赖上帝，但更加不相信人，害怕“骚动”，决心不再和与那些煽 
动农民误入歧途的人来往，即使是稍微沽边的人。他重整宗教改革 
的力量，利用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领导人亲自带领他们重新回到 
教规上来。他的为人极大地影响那些有着像都铎或瓦洛亚那样强 
烈的髙贵感和专权的德国小王公，他们都甘愿接受他的引导。萨 
克森选侯区、黑森、吕内堡、安哈特、东普鲁士、曼斯菲尔德和大约 
二十个帝国城市，从一开始就忠实地追随他；几年以后，中部和 
南方的萨克森公爵区和符腾堡,还有北方的勃兰登堡，宣布自己是 
新教邦。这几个大诸侯邦使它们周围的一些小卫星邦，全都加入 
它们的行列。可以说，在路德逝世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极大部分 
地区都已接受了新教——这片地区大致像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其 
底线是西起尼德兰、东抵东普鲁士的波罗的海沿岸，顶点是瑞士。 
该地区有一部分——如西部科隆周围地区和中部的帕德博尔恩、 
富尔达和其它许多地方——仍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教会诸侯所占 
有，但另一方面，许多坚定的新教城市，如纽伦堡、康斯坦茨和奥格 
斯堡，则处于这个地区之外。面积宽广和实力雄厚的这个新教德 
意志，若其统治者能以诚相见，就足以用武力挫败德皇和天主教诸 
侯方面想要制服他们的任何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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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广阔的地区里，新教业已确立，而且在大部地区执掌杈 
力的最髙世俗当局发布的条令里，已制定出儿童教育和赈济穷人 
的规定。用以代替献祭和教士起中介作用的弥撒，已被废弃。在 
公众的礼拜中，已用德语代替拉丁语， k 拜者可以在对他们参加的 
礼拜仪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隆重地做礼拜。每个讲坛上都有一本 
德语圣经，教堂的座位上都有为群众准备的圣经抄本。唱的是译成 
德语<诗篇>中的圣诗和德语赞美诗，布道用的是德语。竭尽心力 
培养受过教育的、能忠诚宣讲福音和真心诚意挑起“感化众生”责 
任的新教牧师。中世纪教会的大部分教产都用于传播福音。在这 
些新的变动方面并不是机械地千篇一律。路德拒绝充当一个宗教 
独裁者的 角色： 需要他提出意见时他总是提出忠告，从不发号施 
令。维滕贝格的“作法”不一定与罗马的“作法”矛盾，.那里的“作 
法”也不是礼拜仪式和教会组织的唯一模式。 

路德开创的运动到1546年以前已远远越出德国的国界。所 
有欧洲国家都感觉到它的脉搏。早在1519年 （ 4月），巴黎的学者 
们几乎都热情地学习他的著作。①15 2 1年前，英国人已热心地读 
他的那些书了。®阿莱安德自沃尔姆斯写信给教廷，抱怨西班牙商 
人正在购买专为在西班牙销售的路德著作的译本。⑧意大利人学 
习和赞美这些著作还要早些。1525年，苏格兰议会枉费心机地禁 
止路德著作进&该国。④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他逝世之前很久， 
在丹麦、挪威 和&典 都已合法开展起来。 

路德是他那个时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他远远超出其他任何 


① Hcrminjard, Correspondence des Reformateurs dans les pays de 
langus franpaise (Geneva and Paris, 1866 — 1897) ， i. 47 ， 48. 

CD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lll, iii. 284. 

③ Kalkoff, Die Depeschen des Nuntius Aleander (Halle, 1897) ， p.106. 

④ Acts of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for 1525 and 1527. 





一个人。这并不是说他的个人品德吸收了时代为促进人性所产生 
的一切。16世纪存在的许多使人向善的东西路德从未认 识到； 因 
为时代总是比属于这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更丰富多采。他处于伟大 
的艺术运动之外。他可能一方面向埃拉斯穆斯，另一方面向农民 
战争的领导人学到许多东西，但他并不了解农民战争。他仅仅在 
宗教领域，即所有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里是出类拔苹的。他 
对慈温利的态度和他谈及对手时所惯用的激烈语言，使我们这一 
代人看到了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身上所不愿看到的狭窄气量；然 
而，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也不会这样地评论他。在这样一个四分 
五裂的德国，没人能像路德那样，心胸开阔，能把新教力量团结在 389 
一起； 但当我们想起在他之后的阿姆斯多尔夫派和奥西安德派等 
可怜正统派的可悲下场时，就能理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了。 

大多数革命创始人的命运被他们所开创的运动吞没了。路德 
发动了西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他直到临终一直驾驭着这场 
革命。历史证明，这位图林根矿工的儿子正是一位君王式的 
人物 C 


第十三节宗教战爭 

路德逝世后不久，煬发了宗教战争。德皇把他的西班牙军队 
调进德国，此事使德国许多代人遭殃，并&引起各方军队的不断调 
动和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萨克森的莫里斯对萨克森选侯区的入 
侵。最后，德皇与萨克森选侯会战于米尔堡 （ 1547年4月24曰）， 
约翰 • 弗里德里克于彻底战败后被俘。西比拉坚守的维滕贝格随 
即投降。这就是战争的结局。菲利普在得到支持皇帝的选侯答应 
给予优待后投降了。査理不患受以他的名义所作许诺的束缚，黑 
森伯爵也成了俘虏。除南方的康斯坦茨和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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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整个德国都拜倒在德皇的脚下。以后就要看看他将怎样利用 
他的胜利了。 

到适当时候，他就致力于设法达成一项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协议，从而建立一个整个德国都在其内的良族教会。起初，他试图 
390劝说独立的各派各自尽力 而为； 当发现这做法没有希望时，他像 
又一个査士丁尼那样，决心制定一个信条，然后用武力强加给对 
方，特别是路德派。首先，他必须公开反对教皇和降低本来由他 
主要负责的宗教大会的作用。他正式要求宗教会议必须迁回德国 
C 它已改在博洛尼亚），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便不承认这个会 
议，并象受其压制的德国新教徒那样，宣布他将拒不服从会议的任 
何决定。其次，他挑选米夏埃尔 • 黑尔丁、尤利乌斯•冯 • 普夫卢 

格和阿格里科拉等三位神学家-位信仰中世纪神学，一位是 

埃拉斯穆斯的信徒，另一位是非常保守的路德派——来制定那个 
所谓的 <奥格斯堡秦教妥协》。 

第十四节奥格斯堡宗教妥协 

这个文件主张变体论、七礼、崇奉圣母玛利亚和各位圣徒，保 
留大部分中世纪的礼仪和惯例，宣布教皇是教会的首脑。这便罗 
马天主教派感到髙兴。文件为迎合路德派，采纳经过修改的因信 
称义说，有保留地同意教士结婚，允许俗人在圣餐礼中使用圣杯， 
并大大修改弥撒的献祭说法。当然，文件的所有主张是模棱两可 
的，可以作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可能是起草人有意如此;如果是这 
样的话，他们是非常成功的。 

从双方信仰中断章取义，东拼八凑而成的信条，是査理所 
做的事倩中失败的最惨的一次。尽管所有的信条——实际所有 
391的——全都出自其制定者的基督教徒实际经验，而且真正凝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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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心血和智慧，但却没有生命力。制定信条就像裁缝剪裁和 
缝制衣服那样，是项难以如愿的任务。 

不管怎样，査理为他的信条骄傲，并尽力推行之。1548年的 
帝国议会表明他遇到了困难。这个《宗教妥协》只是在德皇几乎非 
常勉强地宣布它只是给新教徒准备的以后，这次帝国议会才接受 
和予以公布 （5 月15日）。帝国议会的一个参加 者说: “德皇是为了 
宗教而与他承认是其首脑的教皇战斗，同时也是在与德国的两派 
基督教徒*—新教群众和教会诸侯——战斗。”这样，那个本应是 
团结德国基督教徒的工具从一开始就成了“对路德派的一件紧身 
衣”;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加舒服。首先，德皇采取强制手段迫 
使一群新教诸侯表面上接受他的信条。①似乎是最难驾驭的城市， 
也从自己的市政会议中淸除了民主派，它们的路德派传道士也被 
放逐了，如罗伊特林裉的马特夫•阿尔贝尔、奥格斯堡的沃尔夫 
冈 • 鵝斯库卢斯、哈尔的布伦茨、纽伦堡的奥西安德和蒂宾裉的施 
内夫。布克尔和费吉乌斯被迫逃离斯特拉斯堡去英国避雎。康斯 
坦茨城被围，经过英勇柢抗后 陷落; 它被 剥夸帝 国城市的特权，变 
成奥地利皇家的 私产。 那里的牧鲡布拉雷尔被泷放。四百名路德 
派神职人员被逐出家门。 

尽管査理依靠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部队，可以获得对他那《宗 
教妥协>的表面服从,他却无法迫使民众接受它。在奥格斯堡、乌 
尔姆以及其它帝国城市，教堂空空如也。民众几乎普遍对它消极 
抵制——如果唱打油诗讥讽<宗教妥协》可以算作消极抵制的话。3% 
当德皇命令符腾堡的克里斯托费尔公爵驱逐在他的邦避难的布伦 
茨时，公爵回答他说他无法驱逐他的所有百姓。群众的感情，在 
这类倚况下，通常用讽刺诗、抨击文甚至在教义问答里表示出来。 


① 萨克森 的莫里斯获准将这个《宗教妥协* 作 某些修 改以适用于他的辖区，他的 
修改 本称为《莱比锡宗教妥协》。 





象在农民战争以前那样，这种粗俗的大众文学流传极广。它们大 
多采用单张粗纸，顶端常印有一幅漫画，底端有时还印着带谱子的 
歌曲。 ® 警察无法控制的许多行吟传道士，在农村，在有民主空 
气的城市里，痛骂那个《宗教妥协》，散发那些粗制的文学作品。不 
久,这个信条连同强制推行信条的敕令，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实际上 
变成一堆废纸。 

德皇的西班牙军队出现在德国大地上，刺伤了不论是信仰罗 
马天主教还是信仰新教的德国人的 感情； 这些士兵的横行不法伤 
害了普通老百姓；他们受雇使用武力向新教徒推行可恨的《宗教妥 
协>一事，是对德国人进一步的侮辱。对一个帝国城市的市民说, 
如果他们不接受《宗教妥协》，那西班牙军队就要教他们学学神学， 
对一个城市的市民说，他们还得学一学讲西班牙语。正当对査理 
的公愤渐渐变得强烈的时候，他提出在他兄弟费迪南德之后由他 
儿子菲利普继承帝位，这犹如火上浇油。査理本人当选皇帝原是 
由一股爱国热情促成的。德国人民以为一个德国人总比一个法兰 
西人要好，但当他们发觉他们得到的皇帝不是一个德国人而是一 
393个西班牙人时，已经太迟了。费迪南德长期生活在德国，深知德国 
的要求，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也显然具有倾向于德国人性格的 
许多优良品质。由菲利普继位的提议，就査理的观点而言虽说是 
理所当然的，而且也与他以前认为哈布斯堡家族应当有一个头的 
思想一致，但对德国人说来无非是要使德国进一步“西班牙化”。査 
理在各阶层德国人中的声望，在 1 M 8 年至1552年之间，急剧下 
降;在这几年里，他在国外的威望也迅速下跌。除对尼德兰进行短 
期访问外，他一直留在德国;可是尽管他住在德国，那里的无政府 
状态却越来越严重。如果新教徒能制服他们所憎恨和不信任的萨 

①在 von Bezold 的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 Berlin , 
1890), p . 806 里 ，复 制有一幅这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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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森的奠里斯，以前发生过的那种起义很抉就会再次爆发，因为 
莫里斯的合作几乎是最重要的。更不用说在德皇周围发生的种种 
阴谋诡计了，它们都防不胜防。 

1552年初，莫里斯与他的德国同党和与法国方面圆满地达成 
了协议。德皇从奧格斯堡退往因斯不鲁克。5月18日夜，莫里斯 
占领埃伦堡关口，19日进逼因斯不鲁克，希望“把这只老狐狸逼进 
洞穴”。査理在几小时前由其兄弟费迪南德陪同，在暴风和雨雪交 
加中仓皇逃越布伦纳关口。在1530年春暖花开之际，他正是沿着 
这条路到德国来的，那时他处在权力的顶峰，满怀信心地去解决 
德国的宗教纠纷。他平安抵达卡林西亚的菲拉赫，在那里静观事 
态的发展。 

大多数德国诸侯在帕绍 (1552 年8月）集会，讨论形势并寻求 
解决办法。莫里斯显然控制着局面，因为他的以及他的狂热盟衣 
勃兰登堡一库尔姆巴赫的阿尔贝特 • 阿尔恰比德斯的军队也驻在 
那座械里，许多诸侯都感到“心里忐忑不安”。他在公益方面的要求 
是适当的并有政治家的风度。他要求立即释放他的岳父黑森伯 
爵；要求在一次公正代表双方的德国诸侯会议上一劳永逸地解决 3 M 
宗教争端——没有一个由教皇召开和控制的宗教会议会公正地对 
待新教徒，他说，他们也不能寄希望于支持罗马天主教的成员在人 
数上占优势的帝国议会•，还要求解决某些立法问題。这位罗马人 
的国王费迪南德与出席会议的诸侯们> 倾向于接受这些要求。然 
而，当把这些要求提请在菲拉赫的査理考虑时，他坚决拒绝答应 
在帝国议会之外召开任何会议解决宗教或立法争端。无论是他弟 
弟的恳求，或者是他自己面临的危险，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他仍 
然期望新教徒内部发生分裂，并相信他只有支持萨克森的“天生选 
侯”反对他自己所制造的选侯，才能使莫里斯失去力量。可能莫里 
斯有自己的担忧之处，也可能他欢喜有个机会表示“西班牙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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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持久和平的一个敌人。他满足于维滕贝格和约 (1547 年)所 
作的永远不得由约翰 • 弗里德里克承袭选侯爵位的默许。 

不久，查理从容返回奥格斯堡，在那里他稍感满意的是，那些 
回来的路德派传道士仍处于受威胁之中，该城的民主政府再度被 
推翻。接着，他出任与法国作战的德军统帅。进攻梅斯城失败以后， 
他实际上放弃了处理德国事务的权力，把它交给费迪南德。当时的 
混乱局势使帝国议会一直拖延到1555年 (2 月5日召开)。萨克森 
选侯和萨克森的“天生选侯”双双死去——约翰 • 弗里德里克被不 
幸的命运和监禁生活折磨致死 (1554 年3月3日），受到敌人和朋 
友的一致 惋惜； 年仅32岁的莫里斯，在西韦斯豪森大捷中 （1553 
年7月9日）被杀。 

正是在1554年夏，德皇把处理德国#务的权力谨慎地移交给 
他的弟弟，罗马人的国王费迪南德 a 移交杈力的措词表明，査理采 
取此举是想避免他同意做了必然受人痛恨的事，和避免承认他自 
1530年以来治理德国失败。大家都认为，为了和平几乎不论付出 
什么代价都可以，只有费迪南德和一些髙级教会诸侯不愿看到这 
必然的结果。罗马人的国王仍然对达成一项保持德国中世纪教会 
的团结的协议抱有一线希望，而许多新教诸侯的利己政策使他增 
强了信心。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想为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弄到 
马格德堡大主敦和哈尔伯施塔特主教之职，宣称他对那个《宗教妥 
协》感到满意！符腾堡的克里斯托费尔对教产也抱有类似的想法。 
莫里斯的兄弟和继承人萨克森的奥古斯图斯想当迈森主教。如果 
中世纪教会的表面团结没有破裂，所有这些图谋可能比较容易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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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定于 11 月 13 日 （1554 年) 召幵，但费迪南 
德大约在年底才抵达该地，各等级的代 表也未 聚齐。他本来决定 
帝国议会于 2 月 5 日 （1555 年）正式开幕，但没有一位选侯出席，到会 
的只有两位重要的教会诸侯，即奥格斯堡红衣主教和艾希斯泰特396 
主教。当帝国议会无故拖延时间之际，新教诸侯却集中在瑙姆堡 
(1555 年 3 月 3 日）召开了自己的重要会议，商量共同的对策。出 
席会议的有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这位倒霉的“天生选侯” 
约翰 • 弗里德里克的后代和黑森伯爵——共十六位诸侯和大批权 
贵。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会议作出决定 （3 月 13 日），要维护 
1530 年奥格斯堡告白，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应支持多数执行共同政. 
策。甚至连绰号叫“拥护宗教妥协的老胖子”的勃兰登堡约阿希姆 
选侯也被迫服从;新教徒们立足于有明确纲领的坚实基础之上，并 
宣誓相互 支持。 

这次值得注意的瑙姆堡会议迫使帝国议会的参加者急忙采取 
措施。除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外，大家都期望有一个解决宗教争端 

的“长期”和约，他们的热情表现在用来表达基本思想的大董形容 
词上,如 “bestandiger ， beharrlicher, unbedingter, fflr und filr 

ewig wShrender ”。 ①瑙姆堡会议向他们表明，若不承认珞德教义 
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合法的宗教信仰，是无法保证永久和乎的。 

新教徒的要求正式提交帝国议会，看到它的内容却包括—— 
根据帝国公法保障所有承认 < 奥格斯堡告白 > 以及将来所有可能信 
奉同一告白的人；准许合法拥有已还俗或将来可能还俗的所有教 
产;完全容许任何路德教 徒居住在罗马夭主教派各邦，但不能相应 

①德文，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永久和解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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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容许罗乌天主教徒住在路德教派各邦。这些要求远远翹出路德 
本人明确提出的任何要求，真正将对付路德派而弓〖起“抗议”的施 
佩耶尔“条例”的某些条款，用来对付罗马天主教派。帝国议会里 
397 的罗马天主教派代表强烈反对这些要求；因为双方似乎都不愿向 
对方作出任何让步，所以存在着再次爆发宗教战_危险。费迪 
南德代表罗马天主教方面、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克代表新教方面出 
来调解，经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以后终于达成一项协议。协议 规定: 
允许路德教派在帝国范围内合法存在，充分保障所有路德派诸侯 
的宗教信仰仪式；主教辖区的中世纪司法权应予废除；路德派诸 
侯可以保有帕绍条约 ( M 52 年)以前已还俗的全部教产。以后信 
仰的改变将按“在谁的国家信谁的敦”的原则处理。世俗的地方统 
治者可以在罗马天主教或路德教之间选择其信仰，而他的选择对 
他所有的臣民都有约束力。如果一个臣民信仰与其诸侯不同的宗 
教，应准予迁出，不得阻挠。这些条款取得一致同意，并写进了“法 
令”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題意见仍未统一。罗马天主教派要 
求，任何改变其信仰的教会诸侯应因而丧失封地和爵位——“教会 
权益的保留”。“法令”中虽写有这一条，但新教徒声明他们不受它 
的束缚。另外，新教徒要求容许所有住在罗马天主教诸侯辖区的 
、路德教徒有信仰自由。“法令”里没有写上这一条，虽然费迪南德答 
应他将贯彻执行。①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和约。至于这个和约 
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在未发生猛烈的战争风暴之前出现，除了德国 
人不幸一时激动，选举了年轻的西班牙国王作他们的皇帝以外，再 
找不出其它原因。他们曾选举过亲切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当皇 
398 帝，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其 
宗敦态度“介于他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的亲切正统观念和他儿子菲 
利普的可怕宗教狂热两者之间”的人物，而他的“见解常常离开祖 

①这两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成为引发三十年战争的主要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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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而倾向于儿子的立场”。①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越发显出他是 
个西班牙人，越发不了解德国，无论是宗教方面或是世俗方面。他 
的全部政治生涯 ： 就那个国家而言，完全是灾难性的失败。他只 
有在利用他的皇帝地位扩大和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方面是成 
功的；因为完全能够证明査理像大多数利己的德国诸侯一样，负有 
实际分裂帝国的责任。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内容早就包含在1526年施佩耶尔帝国 
议会的各项决定之中，并且在德皇从1530年至1544年之间与他 
的路德派臣民签订的每个和解协议中一再重复。®只要每个这类 
的协议都长期有效，宗教战争就不会发生，也就既不会有战争造成 
的极端无政府状态，也不会有进一步加深的宗教冲突，更不会埋下 


在三十年战争中互相残杀的恶果。査理自认为他的使命，如他形容 
的那样，是维护“天衣无缝般的”团结，但要达到这目的，只能会使 
德国淹没在血泊里，使选他做辠上的那个国家陷于不断加深的宗 
教冲突之中。 

对这一个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现在已有正确的定论，认为它是 


① Pollard , Cambridge Modem History , ii . 144. 

⑧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德国以外也有重大的外交影响。路德式的信仰在神圣 
罗马帝国内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用古罗马人的话是 religio licita ), 根据当 
时的法律槪念，这个帝国包括整个西方基督敦 世界； 教皇再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路德 
敎徒，就可不冒严重触犯帝国宪法之嫌而轻易把他们驱逐出教。谁都没有比后来成 
为英国第一位新教女王的那位年轻而有见识的妇女更快地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在她 
疣治初期的动荡牟代里，伊丽莎白充分利用那个保护路德教义的声明保护她免被驱逐 
出教。当菲利普二世的大使费里阿伯爵以那瓦尔国王的下场威胁她时，她躭是这样做 
的 (Calendar of Letter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preserved 
principally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 i . 61, 62); 她刪去 1563 年的《三 
十八信条》中所有可能与路德教义相抵触的主张；她让她的小教堂祭坛上的十字架和 
烛光按照路德教的方式摆设。当教皇第一次起草一份驱逐英国女王出教的训令交给 
德皇时，有人告诉他说，发布一个会使皇帝自身的当选失效的训令是件愚蠢的事，在 
1570年,伊丽莎白最终被驱逐出教时，地的罪名不是一个新敦徒，而是“参与卡尔文的 
邪恶圣餐礼”——归正宗或卡尔文教是不在奥格斯堡和约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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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的一个胜利。 

但从某种观点看，这个胜利并不巨大。唯一得到容许的就是这 
个奥格斯堡告白。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支持者不属于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范围之内。即将发展而成的归正宗或卡尔文派教会不 
包括在内。奧格斯堡宗教和约仅仅适用于路德派，或如和约所说的 
福音派。个人得到的信仰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在路德派地方教会制度下和在服从教会法规与特兰托敕令的 
罗马天主教会之下，信仰自由都比中世纪教会更少。 

这个胜利表 现在： 它是为把人类从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制度 
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发动的第一次冲击；是在宗教自由大道上已经 
迈出的踉踉跄跄的第一步；而迈出的这第一步，不仅对和约本身， 
而且对它提出的主张和接踵而来的事，都是极为可贵的。奧格斯 
堡宗教和约，用现代的标准看并没有作多大让步，但它蕴藏着潜力 
和对未来的希望。它始终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步0 






第六章路德派教会的组织 


路德有关把基督教徒组成教会的每一言行主要根据两个思 
想，而第二个思想又是从第一个引申出来的。 

作为他每一言行基础的最原始和最主要的思想，是一切信徒 
皆精神上的教士。他认为，这个思想表明讲道、执行圣礼和贯彻教 
规等绝不是一批受上帝委托，因而是人与神之间斡旋者的特殊阶 
层人物所专有。这些神职属于全体男女信徒的组织 共有； 但因为 
需要有劳动分工,而每一个基督教徒屨行这些职能难免杂乱无章， 

所以教会必须从中寻找和选择它的一些信徒以它的名义代行这些 
、职能。 

第二个思想是，世俗政权受命子上帝，而罗马教皇要求对教俗 40 J 
双方事务特殊控制是 S 犯了上帝赋予世俗政扠的扠力。路德理解 
这个思想的含义是，担任行政官员的基督教徒完全可以代表众儈 
徒即基督教会，并以它的名义或与它一起负责组织监督城市或地 
方的敎会。 

在他写于农民战争爆发之前的早期著作里，路德详细阐述的 
主要是信徒的组织及其权利和力量的 思想； 在后期著作里，那里他 
产生了害怕普通人的心理，思考的都是世俗政权问題。但尽管如 
此，在农民战争以前路德丝毫没有世俗地方官员有权管理或监督 
基督教会的固定想法，他的这个想法是从第一种思想衍生而来的。 

在众信徒应尽的种种义务里，路德认为如下三种是最重 要的： 

牧师的职责，其中包括传道、执行圣 礼等; 为基督的博爱 服务; 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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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关心在教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穷苦、可怜和被遗弃的儿童”，对 
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在农民战争之前，从几次试图将这些思想按新教原则制定成 
教会规章的实例中，我们发现那里的教会和地方行政官员都同样 
关心民众的礼拜、穷人和教育等问题。在1 52 2年的维滕贝格条例 
(卡尔施塔特)、莱斯尼格条例 (1513 年)和马格德堡条例 （1524 年） 
402里都可以找到明证。①所有这三个条例，都是地方当局经教士和民 
众的敦促，在一个小范围的教会组织里通过明确的法规力求表达 
新教生活某些要求的范例。 

路德本人认为这些早期的法规都是不成熟的，坚持必须取消 
维滕贝格条例。他知道必须实行变革；但他希望看到这些变革逐 
渐进行，几乎是为人不知不觉中所接受，无须外界权威制定专门 
条例。早在1523年，他就公开提出在维滕贝格的各个教堂里施行 
圣餐礼和洗礼；他收集和出版了一本新教赞美诗选小册子，以便民 
众作礼拜时唱颂 (1524 年〕； 同年，他修书德国各城市市长和议员，， 
呼吁兴办和资助教会学校；他不止向一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感谢他 
们为穷人提供食物。®此外，他还在瓦特堡译完新约 • 经梅兰希通 
和其他几位友人修订后于1522年 (9 月21曰）出版，到1534年前 

作了十六次修订和再版了五十多次。旧约则由一批学者在维滕贝 
格翻译和分几次付印出版，于1534年最终完成。 


①维滕贝格条例见 Richter,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 (Weimar, 1846), ii. 484 ，以及 Sehltng, Die evan¬ 
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902), 1. i.697; 
莱斯尼格条例见 Richer 书 i. 10 o 关于马格德堡条例的记述，可见于 Funk, Mit- 
theilungen aus der Gescbichte des evangelischen Kirchenwesens in Magdeburg 
(Magdeburg, 1842), p. 210 以及 Richter 书， i. 17 0 

⑧路德关于施行圣礼的早期建议 , 收集在 Sehling 书的 1. i 2, 18 。赞美诗 

选的一部分，在 Bezold 的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Berlin,1890, 

p, 566 中，已照原样予以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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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时常抱着这#一种希望，即只要允许他宣讲福 f ，新教的傖 
仰便会不知不觉地传遍亲爱的祖国。他认为这样做的本身，在适 403 
当的时候就会促成宗教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和平改造。纽伦堡和施 
佩耶尔帝国议会已为这种静静的改造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场 
所。路德与韦斯利一样，对建立政教合一的教会不感兴趣，但像韦 
斯利那样，他在准备建立一个独立教会组织时所迈出的每一步，都 
迫使他认识到这是实际的需要。直到最后，他仍然希望可能根本不 
需对教会的有形政体作任何重大改革。 奥格斯 堡告白 （1530 年)本 
身最后就是这样 说的： “我们无意夺去主教的权力•，但只要求他 
们一件事，即容许宣讲纯正的福音和放宽少数无法 切实遵 守的教 
规。可是，如果他们毫不让步，那就让他们看看他们将怎样向上帝交 
待他们本应有责任避免，但由于他们的顽固不化而造成的分裂与 
不和。”①他不相信有形天主教会的存在靠的是那种可作不词解释 
的说法，即所谓主教的权力由使徒幵始代代相传而来，主教则通过 
天賦的授职权封授教士，而教士又通过圣礼使教徒摆脱原有的异 
教思想。他不相信圣职必须由主教来 授予; 早在1525年，他对这 
个问题就有明确的看法，从那时起就不用丰教来任命圣职了。伹 
是，他不希望为改革而改革。丹麦教会至今仍是既由主教管理又 
是路 德派。 

也不要忘记，路德和所有宗教改革家都相信和坚持有形的天 
主教会说,他们领导的新教运动是有形的天主教会“内部”多少世 
纪以来圣洁生活的产物。他们一点没有料到，在他们逐步脱离罗 
马主教的管辖时，他们就渐渐从有形教会中独立出来。他们也没 404 
有想到，当他们宣讲上帝之道、施行圣礼和执行教规等作好临时性 
或永久性准备时，他们正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或者正是在割断 

与他们参加受洗的那个有形教会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对 

-- — ■ ■ — -- ■- % 

® Schaff , The Creeds of the Evangelical Protestant Churches , p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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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普世性的 ( Catholic )， 在与他们一起出席的各种会议上，罗马 
天主教徒总是被“正式”称为“旧教教徒”，而他们则被称为“奥格斯 
堡告白的信徒”。 

迟至1545年，路德仍然希望德国教会的外在形式可以不必作 
根本的改变；这样就使早期一切建立宣传福音信仰教会的计划实 
际上有点像权宜之计和临时措施。 

他们以为，！526年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已给予新教诸侯和城 
市在他们的辖区里改革公众礼拜仪式和教会组织的权利，于是便 
乘机大大加以利用。各地纷纷给路德写信请求指点和帮助，我们 
从他的回信里知道他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地方自由权——各教 
会组织可以试找出最适宜干当地的做法，不能用维滕贝格的“做 
法”为准则去更改其它各地的习惯。 

市镇当局负责整顿教会困难不大。它们在中世纪时代已有一 
些这方面的经验;城市人口密集，治理教会也容易。从我们掌握的 
由里希特和塞林收集的一些“条例”看到的主要形式是，从城市教 
士中任命一位负责人总管该城教会事务，同时这位负责人在该城 
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管理方面或多或少地向城市元老负责。 

做好诸侯领地中的教会组织工作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路德 
向萨克森选侯建议，需要对他的辖区各地依次进行一次认真视察, 
以便找出问題的关键和需要采取的措施。 

路德 1525—1527 年的信件表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作一次 

这样的视察。他曾经多次走遍萨克森。教区教士向他摆出他们的 
种种困难并请他指点。他在信里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极端贫困， 
特别是由于许多群众新争到的传播福音自由便拒付教会应得的款 
项而益发拮据。他由此得出 结论: “普通人”既不尊重教士，也不尊 
重传道士，国内宗教事务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甚至当局都不维修必 
需的教会房屋。他表示担心的是，许多教区就会没有教士的住房, 





没有学校，没有教师。第一次视察萨克森的报告说明，路德没有言 
过其实。①维滕贝格附近的状况比其它地方要好得多；但在边远地 
区所看到的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在托尔高附近一个村子里，视察 
者们发现一个老教士几乎不能背诵使徒信经和主祷文 ，©但 他是 
一个很受尊敬的驱魔师，他靠他那巧妙的驱魔术反对一帮巫婆的 406 
不良影响而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必须清除那些严重伤风败俗的 
教士。他们有些是小旅馆的老板，或操其它世俗行业。亟需兴办 
农村学校。有些农民抱怨主祷文太长，他们弄不懂•，视察者在某一 
地方发现没有一个农民知道什么是主祷文。 

这次萨克森视察几乎是所有新教区这类视察的典型，而萨克 
森的视察拫告足以说明多么需要调査研究和进行整顿。萨克森选 
侯辖区分为四个“区”，每个区的视察任务由指定的几个神¥家和 
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可以维滕贝格“区”及其三十八个教区 
的视察为例来说明调査是如何进行的，提出了什么样的改革方桊。 
该区委员会委员或视察员是神学家马丁 • 路德和尤斯图斯 • 约那 
斯，以及法学家汉斯 • 梅奇、贝内迪克特 • 保利和约翰•冯•陶本 
海姆。他们从1528年10月开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査。 

这是一桩严密的工作。无论是路德或者是约纳斯，都没有途中讲 
道的记栽。视察人员奋力工作，经常与教区教士和社区代表举行座 

I 

① Winter, “Die Kirchenvisitation von 1528 im Wittenberger Kreise” 
(Zcitschrift fii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 xxxiii. pp. 295—322>; and Visita- 
tions Protocolle in Neuen Mittheilungen dcs thurjng. -sachs. Geschichts- 
Vercin zu Halle, ix. ii. pp. 78 fif. 

③ 1551 年，胡珀主教视察格罗斯特主教区，发现英国的状况十分裹劣。视察者向 
他的教士提了以下这些简单的 问堪： “ 有多少条诚律 7 它们记载在哪里？请背诵出来。 
什么是基督徒的信条（使徒信经 h 请背诵出来。请按圣经予以说明。请背诵主祷 
文。你怎么知道那躭是主祷文 T 在 囑里贫 以找到 r 被提 问的 311 名教 士中，只有 50 
人能够全部答出来 i 除去这 50 人，据记有 19 人回答得 “ 勉强可以”。 8 个人任何一个 
简单问题都答不 出来； 其中有一人虽说出有十条戒律，但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了 [Eng- 
Ji$h Historical Review for 1904 (Jan.),pp. 98 f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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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他们向教士询问民众的宗教信仰情况——那里是否有严重的 
和公然的伤风败俗之事，民众是否按时到教堂里来做礼拜和参加 
圣餐礼。他们向民众询问教士是怎样在他们中间工作的——在城 
市里，他们与市政会议成员座谈，在乡村地区和村子里与一些男性 
家长谈话。他们的通常工作是调査为“拯救灵魂”、教育青年和关怀 
穷人做了些什么工作。他们所说的“拯救灵魂”是指讲道、施行圣 
礼、进行教义问答教育和慰问病人。神学家们负责评价牧师的能 
力，法学家们估计可能得到的收入、调査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上的 
疑难问题，特別是要清除由于许多教区修道院不该有的司法权而 
产生的种种障碍。 

这个面积不大的地区是由勃兰登堡、马格德堡和迈森三主教 
区的兰个边沿部分组成的。在人们的记忆里，这里从未有人来视 
察过，主教的玩忽职守是必然现象。在克勒比茨，农民们赶走教区 
执事,把他们的住房变成村里的牲口圈。在比尔齐格，教区教士和 
教区执事都没有住房，教士只得东住西宿。在丹纳也是 如此; 那里 
\的教士，他的有俸职位在科斯维格，但同时又是维滕贝格的教士， 
而那里的执事则住在察纳。教士的住房全都年久失修，地方当局 
不闻不问。墙裂屋漏，可以断言来年严冬将会有人冻死。在普拉 

陶 ，住房、厕所、马厩和牛栏-切都要教士自建。这些 情况全 

都一一记录下来向上呈报。至于教士，控告他们的事确实极少。 
有一次，群众说他们的教士酗酒，经常见他出入酒店。但一般说 
来，群众对教士若有不满的话，只是嫌他过于年迈，难以胜任工作， 
408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除了哼哼几句弥撒词外，什 
么都干不了。没有证据可以说明群众对新教神学了解得一清二 
楚。采用两“种”或只采用一“种”圣餐礼，是承认和尊重新、旧教的 
一个分水岭，若让民众选择，他们普遍愿信新教。有一次，教区居 
民控告他们的教士坚持用拉丁语而不用德语作弥撒。这事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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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雷 ，报 告说那 里教区执事的 妻子是新牧师 的仇敌，原因 是他用 
德语做礼拜。然而，经査明她真正不满的是那位牧师撤了她丈夫 
的职。 在布 勒丁， 农民告诉视察人员说，他们的牧师克里 斯托费 
尔 •里希特 是一位虔诚而有学问 的人， 礼拜天和节日他都按时讲 
道，此外一般每周四 次去教 区各地讲道。尽管如此，对他的赞许好 
像是因为他没有强迫大家按严格规定参加他的宗教仪式。精力充 
沛的牧师们全都是在维滕贝格受过教胄的年轻人。年迈的牧师全 
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大概不比他们的教区居民好多少，很 
不具备向居民 讲道的能力。铋察人员发现极少数教区 确有三 、四、 
五或更多未曾告诉他们姓名的人，从未到过教堂或参加过圣餐礼 I 
在有些 教区里 ，人们虽定期去听讲道，但可不去参加圣餐礼。给视 
察人员印象最深的是民众的无知，糊涂的无知。他们直接向群众 
提问题，想了解他们是否知道使徒信经、十诫和主 祷文； 后来再问 
他们圣经的含义; 回答是 令人失望的。 

路德这次视察回来情绪极其消沉，用他那一贯有力的语言抒 
发他的感受。他视察刚一回来便立刻着手编写《小教理问答 V ①， 
他在该书的 序言里 写道： 

“不久前，我在视察中发现的种种令人沮丧痛心的事情， 
驱使我不得不编写这样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教义问答 
* 或基督教教义。仁慈的上帝，我发现了何等不幸的事，普通百 
姓，特别在农村，竟然完全不懂基督教教义1更不幸的是，许 
多牧师儿乎不善于讲道,甚至根本不会讲道；虽然他们都被称 
为基督教徒和都参加圣礼，但却旣不懂主祷文，又不懂使徒信 
经，也不懂十诫，只是像一群可怜的牲口和蠢猪那样过活，# 
管因为福音已经来到，他们完全学会怎祥滥用手里的权利。 

①原文作 Small Catechism, 本书第 366 页铮作 Short Catechism, 均译为 
« 小教理问答:》。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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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们这些当监督的，你们可耻地置百姓于不顾，.和你们玩 
忽职守，你们将如何向基督 交待？ 愿你们免受一切灾祸！你 
们不尤许施行一种形式的圣礼，坚持你们的规矩，却不去了解 
一下他们是否懂得生祷文、使徒信经、十诫或任何一段圣经。 
啊 ，将承远降祸于你们 

视察人员发现在牧师的住所里很少有什么书。他们记载了一 
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就是施米德贝格城的牧师住所藏有十二册 
书。不能期望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会讲出许多有益的 道理； 视察 
人员的建议之一就是，应当把路德 kl « 圣经注释》或日课讲道要点 
发给所有教区，并命令牧师们务必向他们的全体教徒宣读。 

他们在哪里都没有发现有牧师定期视察或考问教义的迹象。 
视察人员为结束这种牧师的不称职状态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并在建议中作出若干简单实际的安排。以莱斯尼茨为例，那里的 
老年牧师康拉德因年迈没文化完全不能胜任 其职； 可他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老人^准备给他配备一位助手，他的膳食由本教区的富 
人负担，此外他可再领取报酬，而那位老牧师仍保留住房和薪俸， 
每年从他的薪俸中拿出14古尔敦给他的助手。 

410 视察人员看到大多数农村没有学校，并对他们在小城镇中所 

看到的那种学校状况感到失望。他们建议让一些教区执事去当村 
校教师；但他们全都不能胜任，视察人员毫无办法，只得提议牧师 
必须兼任村校教师。命令教区执事去教儿童死记硬背 <小教理问 
答》，牧师则每星期天用提问方式检査他们。在城镇的轉堂里，通 
常有一名“唱诗班领唱”或指挥，要求他负责教孩子们唱新教赞 
美诗。 

在视察人员了解对穷人的照顾问題时，在农村并未发现有许 
多要做的事；然而，在城镇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发现大多数域镇里 
有许多破旧房子用于济贫，还发现种种滥用和私吞济贫基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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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建议恢复这些基金原有的用途。 

发生在维滕贝格视察“区”的种种倩况的缩影说明视察人员们 
都做了哪些 工作; 需要对萨克森选侯区进行第二、第三次视察，直 
至将事情安排妥当；但最后终于取得了良好结果。萨克森选侯拒 
绝将没收的修道院土地和财产以及那些支付牧师和教师薪俸和为 
穷人提供食品的教会捐赠基金，用于非宗教目的。 

视察结束并提出拫告以后，视察人员还得对他们视察过的 
“区”中的僧俗大众起草一个“指示”或详细指导。这个“指示”不是 
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但它的内容都是要照办的事。 

这些视察 f 指示是整顿萨克森选侯区新教教会的最初尝试。- 
视察员制度后^作为监督“各视察区”的“新教原始宗教法庭”保留 
下来。 

路德对萨克森的多次视察成了北德意志大多数地方新教教会411 
的榜样，视察中所作的指示成为最早汇集成册的规定，用以指导牧 
师和基督教徒大众。这些指导都非常详尽。如指示牧师们如何讲 
道,如何进行牧师的巡视，必须特别警告他们的教民不要犯哪种罪 
过，他们应当向群众作出什么样的榜样。也没有忽略对学校和穷 
人的关心。'® 

由于中世纪时代婚姻案件几乎一律由宗教法庭审理，因此在 
中世纪的主教法庭一时或永远失去其权威时，就有必宴规定出审 
理这类案件的某些合法权力。此事导致对萨克森选侯区教会当局 
进行了一次临时的整顿，是以正式合法的形式进行的。在为视察把 
整个辖区分成四个“区”的每^个“区”里，均任命一位牧师，称之为 
负责人，由他与常任的地方长官一起负责处理包括审理婚姻案件 
在内的所有宗教事务 萨克森的这种整頓办法也扩及到北德意 

① Sehling ,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 ten Jahrhunderts 
( Leipzig ，1902), I . i . 142 fif . 

③同上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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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各新教邦。 

1幻 2 年对萨克森选侯区进行的第三次视察，引起教会的一些 
重大改革，而这些改革就成为后来一切改革的基础。作为视察人 
员（其中尤斯图斯 • 约纳斯似乎最为精力充沛）报告的一个成果， 
就是整顿了各教区，调整了各教区教士的收入，萨克森选侯区内中 
世纪教会的全部岁入用于维持牧师生活、资助学校和照顾穷人。 
关于新教的教义、仪式和礼拜也有明确的规定。① 

视察人员指出，至今没有给整个教会机构安排一个中央权力 
机关。这位萨克森选侯始终被认为是他辖区里教会的最高统治 
者，但由于他不能事事躬亲，所以必须设有髙级法庭作为他的代表 
机构来处理所有宗教案件。视察人员建议恢复那些经过调整能造 
应新情况的中世纪主教法庭。中世纪意义的主教可能认为和被认 
为应当取消，但他的真正职能 ， （jus episcopale ) 即主教的监督扠， 
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路德的意见——他的意见从15世纪后25年 
起在德国已日益得到支持——这种主教监督权属于世俗最高当 
局。中世纪的主教已通过由他指定的神学家和教会法专家组成的 
宗教法庭行使监督权。有人提出，如果这位诸侯成立一个由法学家 
和神学家组成的常设会议作为他的代表，并以他的名义处理包括 
婚姻案件在内的所有宗教事务，那么这些中世纪的法庭就能转变 
成路德教&宗教法庭。视察人员制定出他们的 计划; 将其提交路德 
和布吕克总理大臣修改，结果在1 54 2年成立了维滕贝格宗教法 
庭。@这个宗教法庭未能 在整个萨克森选侯辖区行使司法权，而且 

①在 Daniel 的 Codex Liturgicus Ect lesioe Lutheranoe in epitomen re- 
dactus 里，对路德派教会的礼拜式和种种仪式作了介绍，此书是其 Codex Liturgi- 
cus Ecdesioe Universoe (Leipzig, 1848) 的第 2 卷。 

⑤关于成立 维滕贝格宗教法庭的命令，见于 Richter,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 (Weimar, 1846), i. 367 和 
Sehling，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ten Jahrhunderts (Leip¬ 
zig, 1902) ， I. i. 200 。 Sehling 描述了宗教法庭制度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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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茨和在茨维考 另外成立了两 个具存 同样权力的宗教法庭，由 
此看来这项措施依然带有几分临时性。不过应当看到，这些法庭 
是 仿效旧的中世纪主教法庭设立的，并和它们一样由法学家和神 
学家 组成。主要的不同是这些路德教法庭是由世俗最高当局任命 
并以它的名义行事。在萨克森选侯区，它们行使司法杈的地理范 
围与中世纪的法庭不一致。想要一致也不可能。设立宗教法庭的 
法令说，萨克森选侯区分为“ 十或十 二个”中世纪主教管区。宗教 
法庭各有自己的管区;但在其它方面均模仿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这些宗教法庭的建立为召开路德派宗教会议以协商教会事务 
作了准备。宗教大 会由宗 教法庭和各管“区”的负责人 组成; 处理 
各管“区”教会事务的特别宗教会议，由该“区”负责冬和全体牧师 
组成。 

这就是作为路德派教会体制突出特征的宗教法庭的每源，它 
明显带有路德个性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竭力把中世 
纪教会的备种 M 例全都塞进其新教中的愿望,也可看出他认为世 
俗政府是尘世上的最髙权力机关的想法，以及他对“普通人”的怀 
疑和他那不 M 让平民百姓参与管理任何教会事务的决心。 

所有路德派教会，至少大体上都逐渐采取这种宗教法庭制度， 
但是如果以为维滕贝格的“作法”都被一一接受了也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路德本人并不愿事事都千篇一律，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一 
件事是一样的。对教会统治机构的全部设想都出自主教监督权或 
教会监督权属于地方世俗最髙当局的想法。这些设想全都包括在 
必须维持牧师生活 I 资助学校和照頋穷人的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里——照顾穷人的问题在涉及“公共金库”的条例中有全面的说 
明。至于拟定和采取的种种极其不同的教会体制形式，可以参看 
里希特收集的172个教会条令，即使这本集子显然很不完全。最 
后被各械市和各邦所采納的教会组织的演变过程，可以在塞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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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著作中有关德国的那部分里找到。 ® 

这些教会法令的数量是巨大的，这个数量部分根据16世纪 
时德国分裂成无数小邦和部分根据路德竭力为情况的千差万别辩 
护这个事实估算出来的。 

这些法令是用不同的方式颁布的。最常见的途径也许是诸侯 
凭借其权力像其它地方法规那样予以公布和颁布。有时，他任命 
一个委员会以他的名义起草公布。或者经诸侯与其辖区某个城市 
的行政长官协商后拟定和发布。有时，由施实法令的城市的市政 
会议和众牧师商定公布。也有由新教的监督发布的例子。在个别 
情况下，它们只不过是由个别牧师在其教区公布的一些条例而已， 
世俗当局并不想作什么更改。 

尽管这些法令彼此互不相关，但它们仍然可以分成大致相近 
的几类。® 

415 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早实行宗教法庭制。如果一个诸侯辖 

区恰好是一个已还俗的教会邦，或者是其一部分，宗教法庭机器便 
握在那位诸侯手中，并且会立刻采取新教教会的做法。在一开始 
就倾向于套用慈温利给苏黎世制定的法规为组织模式的大多数帝 
国城市里，宗教法庭制的进展自然最为缓慢。 

让一个管辖大片地区的新教教会享有民主法规的尝试，我们 
仅仅看到一次。这是不畏惧民主的黑森伯爵菲利普作出的尝试。 
没有一个德国诸侯曾这样彻底地赢得他的百姓的信任。那一次农 
民战争®的战火没有殃及他的领地。他没有参与16世纪后半期 
使路德教派诸邦和罗马天主教派诸邦同样威信扫地的对再洗礼派 

①塞林的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 Jahrhunderts 第 
1 卷前半部分于 1902 年问世 ( 第 1 卷后半部分于 1904 年问世。 

@ 参见 Herzog 的 Realencyc lopadie fiir protestantischc Theologie 金 3 版 

关于“教会法令 ” 条。 

③指 1525— 1526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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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酷迫害。路德早年有关基督 教团体 权利的思想，自然会在他 
身上起作用。1526年 （10 月 I 6 日），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允许成立 
新教教会组织，这时菲利普在霍姆贝格召开会议，不仅邀请牧师和 
教会法专家，而且还邀请了贵族和城市的代表出席。向这次会议 
提交一份由一度是方济各会修士的弗兰西斯 • 兰贝特起草的教会 
机构设置方案，并获得通过。方案是以只有上帝的道才是指导和 
管理上帝教会的最髙准则，而教会法在新教教会内没有任何存在 
余地的思想为基础。这个文件解释说，根据圣经的教导，任免牧师 
和用革出教门的办法整饬纪律是基督教会自己的事。开革出教权 
只有在全体教徒和牧师都在场的周会(礼拜曰）上才能运用。为了 
有条不紊地管理教会，必须由尽可能符合新约教导的人担任职务。 
这些职务是监督（牧师）、长老和执事；执事既是教会的行政人员， 
又负责賑济穷人。这些任职人员都必须牢记他们是公仆，决不是 
老爷或长官。他们必须由全体教徒选举产生，并按照使徒时代行 
按手礼的作法分别授职。一个监督 C 牧师)至少必须由三个牧师来 
授予圣职，一个执事须由一个牧师或两个长老授予圣职。整个教 
会的施政机构必须从属于由全体牧师和各教区代表组成的宗教会 
议。这就是黑森伯爵所接受的在其辖区实行的民主教会施政机构 
的槪貌然而，他被路德的强烈反对意见说服，终于放弃这种做 
法。在路德派教会组织里，不存在民主的或代议制的成分。 


① Richter ,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 etc . i . 56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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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德国境外的 
路 德派宗 教改革 


路德的影响远远超越出德国。在英格兰、法国、苏格兰、荷兰、 
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都感觉到这一影晌。英格兰走她自己独特的 
道路; 法国、荷兰和苏格兰最终接受了卡尔文的领导；路德式的宗 
. 教改革在德国境外实际仅在斯堪的纳维亚取得了成功。 

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宗教觉醒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联系比 
其它任何国家更加密切。这里的宗教改革，确实是由在维滕贝格 
从学于路德或受到他著作的启蒙的那些人发动起来的；但使运动 
,继续下去直至取得成功的，则是那些把运动看作是可以使他们的 
国家摆脱政治混乱手段的政治家们；而这种混乱恰恰是由那些教 
会巨头的桀骜不驯和胡作非为造成的，这些政治家几乎不得不把 
教会的巨大财产看作是填补他们枯竭国库的一种手段，以免使本 
已负担过重的纳税人破产。 

当埃里克于 1 W 7 年加冕为丹麦、瑞典和挪成国王时，召来的 
418这三个王国的贵族代表一致赞成著名的卡尔马联合，宣布三国永 
远统一在一位君主之下。这个协议纯粹是王朝的，条文含混不清， 
从来没有多大效力。用不着研究细节就可以知道，国王住在丹麦， 
并为那个国家的利益实行 统治； 也可以说他统治 挪威; 但他在瑞典 
的权力只是名义上的，有时甚至连名义也谈不上。在丹麦本国，君 
主政府困难重重。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都是选举的，每次选举都 
是削减国王的特权、权力和财富的良机，都是增加贵族和教会显贵 
等不纳税特权阶层的特杈、权力和财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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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年，萨克森选侯的外甥、査理五世皇帝的妹夫克里斯畚 
安二世继位，而他的继位标志着宗教改革在所有三国最终胜利的 
新时代的开始。克里斯蒂安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深知僧俗贵 
族的暴虐使国内的百姓陷 r 悲惨的境地。也许除萨克森公爵乔治 
外，没有一个在位的君王在学问上堪与他 e 敌：然而，由于性格，也 
由于策略的需要，他暴戾凶残。他决定在他是名义上国君的三个 
王国确立他的统治，并冲破贵族和教会显要的权力,把老百姓从他 
们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他个人是无法 
完成的；但他的努力为许多后继者奠定了可以放心开展建设的 
基础。 

他先击败反叛的瑞典，但由于 （1520 年)在斯德哥尔摩背信弃 
义地屠杀瑞典的名门贵族而使他的胜利黯然 失色; 这屠杀，的确最 
终导致瑞典脱离丹麦完全独立。如他所想像的，在他的权力巩固 419 
之后，他便加紧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他竭力鼓励丹麦的农业和商 
业，奖励学术。他写信给他的舅父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 （1519 
年），请求派给他受过路德教育的传 道士； 对他请求的答复是，先 
派去马丁 • 赖因哈德，接着又派去卡尔施塔特的安德烈 • 博登施 
太因。这些外国人只能通过翻译向群众讲道，没有多大 影晌; 但这 
位国王却把宗教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依仗自己手里的权力， 
公布两项有关贵族和教会的法律，要双方服从国王。他规定所有 
修道院必须接受主教的监督。依法取缔目不识丁的游荡僧侣。在 
哥本哈根设立王家宗教法庭，作为国家最髙宗教 法庭; 禁止向罗马 
上诉。决不能说这些法律一直得到实施。日德兰人的暴动给反对 
改革的势力重整力量的机会，克里斯蒂安逃离丹麦（15 2 3年），在 
放逐中或监牢里度过余生。他的法律书全被焚毁。 

日德兰人请克里斯蒂安的叔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 
弗里德里克继承王位，并于〗523年承认他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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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 Bi 反对他侄子的改革而来到这个王国，伹他心里认为那些改 
革都是必要的。他答应保护贵族的利益，保卫教会免遭路德派主张 
的 干扰； 但他立刻尽力寻找逃避履行诺言的办法。他找到的办法 
是，挑动贵族反对高级教士，他声称从来没有答应过支持罗马教会 
的错误。他在欧登塞召开的国民议会 ( Heiredag ) 上，竟能使议会 
同意教士结婚，并下令今后主教可以向国王而不是教皇要得披肩 
420式祭服。现在，丹麦的宗教改革已得到本国传道士的支持，特别是 
得到有丹麦路德之称的汉斯 • 陶森的支持，他们都受到国王的鼓 
励。在1530年的哥本哈根国民议会上，有二十一名这类路德派传 
道士应召出席，但在主教们的煽动下会议竟正式谴责他们宣传异 
端。陶森及其同道提出了一项他和他的同道表示坚决捍卫的，包括 
有五十三条款的信仰声明。会上有人提议进行公开辩论，但由于罗 
马天主教派拒绝用丹麦语辩论而未能实现。群众把他们的拒绝理 
解为他们害怕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进行辩论。于是，路德教义在 
各阶层居民中迅速传播。 

弗里德里克一逝世，王位争夺随即开始，并导致了内战。结 
果，弗里德里克之子克里斯蒂安三世登上王位，称丹麦和瑞典国王 
(1536 年)。 这位国王曾参加过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并在那里体会 
到应十分尊重路德，他是一位坚定的路德派，决心结束罗马主教的 
权力。他向议事会议提议立即把主教从政府里排斥出去，并没收 
其财产归国王所有。这个提议不仅得到议事会议，而且也得到在 
哥本 哈根召 开的国民议会 （1536 年 10 月 30 日）的批准，会议还进 
一步宣布：群众渴望宣讲神圣的福音，主教的所有权力应予废除。 
国王请求路德派人来在教会事务方面指导他的民众。派去的是布 
根哈根，他来到哥本哈根 （1537 年），并代表教会方面参加国王的 
加冕。指定了七名负责人（他们后来都取得主教职衔），并授予圣 
职。宗教改革沿着路德的保守路线向前发展，旧的宗教仪式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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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存下来。为与 <奥棬斯堡告白》和路德的《小教理问答》保持一 42i 
致，陶森的声明被撇在一边，路德式的宗教改革便完全合法地开展 
起来。 

宗教改革在挪威和冰岛也取得了成就，不过那里的改革主要 
是凭借国王的权力输入的。 

在斯德哥尔摩屠杀瑞典名门贵族 (1520 年11月）以后，因盾 
形纹章上有 Vasa ， 即一束庄镓的图饰，故有古斯塔夫 • 瓦萨之称 
的年轻的古斯塔夫 • 埃里克森举起 j 反抗丹麦的义旗。他渐渐把 
全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把丹麦又遂出瑞典王国。〗521年，古 
斯塔夫被推为摄政，1 52 3年民众拥立他为国王。他觉得自己几乎 
被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捆住手脚。在瑞典几乎一个世纪之久实际 
上没有稳定的政柄，每个大领主实质上都是独立的君主。长期的 
战争弄得国家贫困不堪。三分之二的土地被韓会占有，剰下的三 
分之一几乎全在世俗责族手里。无论教会或贵族全都声称有权不 
纳税。国家的贸易掌握在外国人——丹麦人或汉撒城市手里。古 
斯塔夫为了他的解放事业曾向卢贝克城借款。现在，该城逼他还 
债，这位负偾的国王走到哪里催债人就跟到哪里，如果想向已被 
搜刮得一贫如洗的农民增税，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转向教会。他强迫各个主教向他繳纳一 
笔特别补助_(1522,1523年)，但这仍救不了他的急。教会拥有 

大量财产，国王打算利用路德式的宗教改革打击教会贵族。 

路德教已在瑞典得到传播。.厄勒布鲁一位铁匠的两个儿子， 

奥劳斯 • 佩特里和劳伦齐乌斯 • 佩特里，曾被父亲派到德国求学。 422 

- / 1 • 

他俩原想 进莱比 锡大学，但被路德日益增长的声望吸引，两人进了 
维滕贝格大学，成为这位宗教改革家的热情弟子。他们回到瑞典后 
(1 S 19 年），立即宣传路德派的教义，使许多人改变信仰，其中有斯 
特伦内斯的副主教劳伦齐乌斯 •安 德烈。国王不顾主教们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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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人都予以保护。奥劳斯 • 佩特里特别积板，长期巡回讲遒， 
说他讲的是“北欧使徒安斯加尔七百年前在瑞與讲过的”纯正 
福音。 * 

古斯塔夫召奧劳斯来斯德哥尔摩 (1524 年)，任命他为该城书 
记官;任命他的兄弟劳伦齐乌斯为乌普萨拉的神学教授;任命劳伦 
齐乌斯•安德烈为乌普萨拉副主教和瑞典总理大臣。当主教们荽这 
些宗教改革家保持沉默时，奥劳斯则向他们挑战，要求他们进行公 
开辩论。奥劳斯的要求未被 接受; 但124年奥劳斯和旧教的支持者 
加簕博士在斯德哥尔摩王宫里进行了一次辩论。会上辩论了有关 
因信称义、赎罪券、弥撒、炼狱和教皇在俗界的权力等问题，这次辩 
论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1525年，奥劳斯蔑视中世纪教会 
的教规，公然娶妻。同年，国王要求将圣经译为瑞典文，1526年劳 
伦齐乌斯•佩特里出版了他译的新约。这位学者于 〖54 d —1541年 
出版了全部圣经译本。这些翻译，特别是新约，非常流行，民众手 
里有了圣经可以了解究竟传道士或主教讲的是否最符合圣经的 
原意 。 

没有理由怀疑国王真诚地支持路德派的宗教改革。在他被称 
作国家的救星以前，就已与佩特里兄弟俩相识了。然而，他的财政 
困难无疑激发了他改革瑞典教会的热忱。到 1 W 7 年，事态发展到 
决定性关头。在当年的议会上，总理大臣代表国王解释有增加岁 
入的 必要， 并暗示说教产是可能获得进项的唯一来源。以约翰 • 
布拉斯克和林雪平主教为首的几个主教回答说，他们奉教皇之命 
保护教产。贵族支持他们。古斯塔夫随即发出最后逢牒。他直搂 
了当地告诉议会，他们必须接受总理大臣的建议，否则就接受他的 
辞呈，买下他的财产，归还他为捍卫王国所付之款，并同意他璃开 
瑞典永不回返。议会辩论了三天，然后接受了他的要求。全部教 
产——主教的、教士会的和修道院的——除维持教会所必需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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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转到国王手里。在议会继行举行会议之前，须先召开一个能 
使议会就种种宗教问题作出决定的协商会议，在这之前，传道士都 
应宣讲纯正的福音。议会不等协商会议召开便继续开会，通过以 
韦斯特雷斯法令闻名的二十四项条款，这些条款使合法的宗教改 
革更加具体化。该法令的内 容是： 遵照议会以前的决定将教产还 
俗；宣布国王有权否决高级教士的决定；规定主教有权任命教区教 
士，但国王可以因不称职为理由撤换 他们; 每所学校都应宣讲纯正 
的福音;不再强制推行秘密忏悔。 

尽管韦斯特雷斯法令剥夺了瑞典教会的大量教产并使其服从 
国王，但却没有破坏它的主教体制，也没有使它完全破产。大多数 
修道院在被夺去教产之后都荒废了。国王清楚知道农民们不太了 
解新教教义，但不想强迫他们接受。出于同样原因，那些与新教义 
没有明显矛盾的旧仪式和惯例容许继续保留，但陚予它们以新教 
的意义。第一本新教赞美诗集于1530年出版，瑞典语的《弥撒；》则 
于1531年出版。它们都是按路德派的模式写成的。劳伦齐乌斯 • 
安德烈被任命为乌普萨拉大主教 （1^7 年），在他主持下于厄勒布 
鲁召开了一次国民议会 ( J 528 年），这次会议严格遵照路德的保守 
思想指导宗教改革。这样，到古斯塔夫 • 瓦萨逝世前，瑞典已经加 
入路德派教会的行列，那里的百姓也终于慢慢地熟悉宗教改革的 
道理。这次宗教改革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改革，没有一个人因宗教 
观点不同而被处死。 

在古斯塔夫家族直接继承者的统治下，瑞典教会的命运有了 
某些变化。他那位倒霉的儿子表示接受卡尔文思想，坚决取消原先 

V 

_留下来的一些宗教节日和旧仪式；但他的这些企图随着他统治 
^结束而告终。他的弟弟和继承者约翰三世采取完全相反的立 
场，长期与罗马勾勾搭搭，提出重新和好的建议，——这个建议没 
有取得重大成果。1592年，约翰逝世，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曾当选 



为波兰国王，已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引起了他的瑞典臣民的担 
心，怕他可能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群众决定在他们的新君到达 
以前确保其新教信伸。于是，召幵一次由世俗和教会代表双方参 
加的会议。代表们首先确定总的原则，即圣经是他们教义的最主 
要依据，然后选定《奥格斯堡告白》为瑞典教会的信仰告白。取 
425 消约翰三世国王不让路德的、<小教理问答☆进入学校的禁令。这次 
乌普萨拉会议确定了瑞典未来的宗教政策。瑞典于1664年接受 
了 《 协和信 Formula of Concord ) ,说明它已与更严格的 

路德教义连结在一起了。 



第八拿激励佘教改單的佘 教原则 426 

* 

第一节宗教改革幷非产生于 
对基督教教义的批判 

从进入爱尔福時修道院之日起直到公布奥格斯堡告白时为 
止，路德的整个宗教生活史表明，以他为灵魂和中心的运动并不是 
产生于仅仅是对中世纪教会的教义在知识方面的批判，而是在修 
正和恢复了一系列的教义观点之外还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①在 
路德一生中危急的时刻，他在思想中对教义或对教义的阐述，并没 

L •晷 

有什么知识上的困难。路德本来非常适合在人类生活和希望的尘 
世间从事常人的工但却被宗教上一个很大的实际需要——渴 
望拯救自己灵魂——的强大压；推出尘世。他曾亲自说过，心存 
怀疑能使人成为僭侣的那句格言，对他来说是最适合不过了。他 
对他的灵魂能否在尘世间得到拯救产生了怀疑，于愚他离开尘世 427 
进了修道院。 

他对他在童年时代或在爱森纳赫城科塔夫人家里所学的福音 
派教义都®到迷惑不解。他沉迷于中世纪教会一整套 仟悔顧 (度所 
养成的民众信仰之中，相信人人都能够和一定要使自己配于得到 
上帝拯救灵魂的恩典。“败，你什么时候才能圣洁无瑕和配于得到 
上帝的恩典 ，自施 鞭笞者的哭喊，驱使他进了修道院 a 他相信，而 
且他的同龄人几乎都同 意他的看法，在那里，或者在其他任何修道 

① Loofs, Leitfaden, etc. p.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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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能够找到他孜孜以求的内心安宁。 

在修道院里，他竭尽全力坚軔不拔地用教会的复杂忏悔制虚 
为他规定的各种办法，使自己全心虔奉上帝和完全配得上接受上 
帝的恩典。他按照非常严格的教会规章的要求，盲目遵从上方的 
命令;也寻求据说忏悔能够给予的 慰藉; 他履行中世纪教会规定的 
一套复杂赎罪程序中的每一个步骤•，他充分利用各种圣礼和期待 
据说可随圣礼出现的那种难以想象和无法言传的受宽恕的体验， 
可是每次都 落空。 他尽管屡屡失望，但仍坚持不懈。“如果 某个僧 
侣曾靠修道升入天堂，”他说，“那么我也会到达那里；我在修道院 
的全体同伴都能对此作证 。”① 他竭力证明,他在思想深处对中世 
纪教会和教会对人们的告诫始终忠贞不渝;他信守誓约;尽瞥他深 
知修道院的同伴和领导都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年轻的使徒，而他却 
濬楚知道他远非如此，他还知道，他若与进修道院之前相比，或与 
他开始専求释罪感之初相比，他和上帝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在他 
¥同道兄弟对他的_望和他亲身感受告诉 fit 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两 
者之间的矛盾，给他在爱尔福特修道院那可怕的几个月所必须喝 
的苦酒里又添加些辛酸。他亲 口说： 

“在我选定以宗教为职业之后，我受到修道院院苌、整个 
; 修遣院和接受忏悔的神甫的祝贺，因为我现在已是一个受了 
洗礼的純洁无邪的孩子了。我面对这一光荣事实，也就是说， 
我现#已是一个凭貪己的行动而不是靠基督的鲜血，幷且又 
• 是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这么顺利地使食己成了这祥圣洁无瑕 ' 
的完人，食然会情不食禁地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即使我乐于 
听到赞扬我和我的行动的甜蜜热情的言词和听任被说成是一 
个这样轻而易举就成了圣洁无瑕的，旣可吞沒死神又能吞沒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xxxi. 273; in Die ICleine Ant- 
wort auf Herzog Georgen nahestes 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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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鬼的奇迹创造者，可是所有这一切幷不存在可以支持我的 
力量。每当由罪恶和死亡引起哪怡一个小小的 诱或时 ，我顿时 
感到和看到，无论是洗礼或是僭侣生活，对我都毫无裨益；我 
觉得我 A 已失去基督和基督的洗礼。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曰曰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而且没有一小人能使我克制 
他接着说，这时他对基督的全部理解归结为他是“一位严厉的 
法官，我虽想逃避，但又逃脱不开。” 

在这痛苦的两年中，路德相信他是在同他自己和自己的罪恶 
作斗争，而实际上他是在同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教会作斗争。他 
在观察它、试探它 ; 、检测它的所有奧妙和与它的全部赦罪措施进行 
搏斗，与此同时他渐渐发现，所谓的内心平静和安宁的源头不过是 
增加内心痛苦的泉眼。他的目光过于锐利，他的内心感觉过于灵 
敏，他对切又过〒认真，以致看清楚了所有这些救助部不是在引 
导他考_錐得以 f 时和永 远寄托希望的坚实 可難的 地方？ 而且他 429 
又过于城实，以敦不能相信他真的不是他的失望所证实的那 
种人。⑧ 

3 

最后他在圣经，特别是在《诗篇>、《罗马书》、《使徒信经》和同 

伴僧众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认识到了上帝 

1 / - 

的义 (< 罗马书 > 第一搴第十七句)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上帝用以惩罚 
不义和罪人的义，而是 一个仁 慈的上帝使我们靠信称义的义。®他 
说要靠“信”。那么，他所谓的“信”是指的什 么呢？ 

他回答说： 

“有两 种信： 第一种是我相信有关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正 
确的那种对上帝的信，这与其说是一种信，还不如说是一种认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xx?ti, 278,279, 
(2)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 vii. 18 . 

© Loofs, Leitfaden, etc,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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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 形式。有对上帝的第二种信，它意味着，我充分信賴上 
帝，食信能与上帝交往，幷深信不疑上帝肯定会幷且按对他所 
说的那祥对待我。不论生死，完全信賴上帝，这才是唯一可以 
造就出一小基督教徒的这种信。”① 

他所称道的信，正是那种“完全信赖上帝”的宗教 本能; 路德从 
第一种信中认识到，这种信是上帝的一种直接賜与。有了它我们 
就有一切，没有它我们就一无所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某种全新 
的观点，至少，就中世纪神学来说，是一种一直没有人解释清楚的 
观点。中世纪的神学家承认路德称之为 frigida opinio ⑧那种意义 

上的信，难以想象的是，他们还直接肯定了确有象信赖或信任之 
事；但是他们所谓的信只是人们为了要看见和了解上帝而必需做 
的许多努力之一而已。路德承认确有这种信，，但那是一个人因赞 
同某种教义而在他身上产生和实现的信。然而他对这种信思考得 

I 

不多。他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什么也没有给我们。 

“他们认为那种信象人类任何其他食然物一祥，他们可以 
随意取舍；因此，在他们得出结论说，‘这种教义确实是正确 
的，所以我们就相信了它’时，他们便认为这就是信。现在，当 
他们在他们食己和别人的身上幷沒有发现和戚觉扭什么变 
化，也沒有随之出现什么明显的敖果，他们仍保持着坟前的原 
祥时，他们就认为，单靠信是远远不够的，而还需要有更彡和 
更重要的东西。”® 

真正的信，也就是信赖的信，使我们侬赖于上帝的神圣天陚， 
使我们确信真有上帝，他借耶稣基督现身，让我们看到了他那慈爱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xxii. 15 . 参看 xlviii. 5: “如果你 

的信只是一种有关 t 帝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 > 犹如一袭带头巾的僧衣，对创造永恒生 
命很少 有帮助 。” 

③拉丁 语：固 定的或值化的见解。一译者 
@ Luther’s Works (2nd Erlangen edition), xiii.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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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这就是基督教的真正核心。基督教义可概括为. •（1) 男女教 
徒通过基督感受到仁慈上帝的现显;（ 2 )对借基督向我们现身的上 
帝坚信不疑一一之所以要坚信不疑，是因为基督及其功德承担了 
我们的事业，并将其变为他自己的事业。 

因为我们已依赖于上帝和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 
已能与他相接近和信赖他，但上帝并不是一个可用定义阐明和用 
逻辑推理进行辩论的抽象的哲学概念。他之能被看见和了解，是 
因为我看见和了解基督耶稣的缘故。“他看见了我就已看见了圣 
父。”对于路德和所有的宗教改革者来说，基督完全占据了上帝的 
地位，他不承认任何不研究基督的神学。 

保使我们依赖于上帝的信并不仅仅是神秘的厌世感。正如路431 
德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的那样，它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它是我心 
中的上帝，并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象泉水一样向外涌出。 

“信是富有生气的、繁忙的、积极的、有力董的东西；它若 
不经常为我们做善功，它便不可能存在。它从不问是否应傲 
善功；它在有时间提出这问题之前就已经做了善功，而 且一直 
在做。”① 

因此，基督教是信的许诺和祈求交织而成的一种织物。一方 
面有现身的圣父，他通过基督耶稣往下向我们传达他的许诺，即 
yea 和 amend )； 另一方面有靠信向上与上帝相搂触的众人之心，它 
们领受和信赖上帝的诺言，同时又信赖总是通过许诺现身的上帝。 

这就是路德最终得出的，结束了他长期而痛苦的内心斗争的 
思想。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叙述这一思想。他的叙述，就表面形式 
和表达的热情而言，是常有变化的——时而非常巧抄摘引《诗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 lxiii. 125. 

③ yea 为 yes ( 是的之 古词 : amen) 即祈涛结束语 “ 阿门 ” ，意 思是“ 诚心所 
■ - 译者 


3($9 



篇、、各种预言书或<新约》中的经文；时而借用中世纪神秘主义派 
的生动语言;时而采用惊人的、甚至是刺耳的新颖警句；有时则取 
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命题。但不论用何措词，含义总是一致的。 

什么是基督教信仰这一概念是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方面的核 
心。它包括了激励它的所有独特的宗教原则。它可以勉强称为一 
种教理。它是一种经验，说明它的语言就是一个人内心经受的一 

种经验的表述。这问题本身无法确切解释-切深奧莫测的经 

验全都是如此。要理解就必有感受、有体会。，宗教改革正是起 
432源于基督教信徒的这种个人经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它是基督 
教信仰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是凭争论永远不能得到证实和靠 
设想永远不能消除的基本事实。它提出了一个在中世纪神学统治 
的整个时期除神秘主义派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普遍忽视的重要真 
理，即一个人要知晓上帝，就必需与上帝有真正的接触。这一宗教 
槪念的独创性及其力量就在于此。当路德宣称，一个真正信奉基 
督的人必需直接和怀着对上帝的真实信仰依靠上帝，上帝才会通 
过基督对他说“我是你的救世主”时，他就是重新发现了宗教。早 
期的那些宗教改革者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路德宣布了他的发 
现，但他从未打算通过争论予以证实;这是不需证实的事——只有 
亲身经验才能理解和知晓。 

这一直是一些伟大的宗教先驱者和领导者所经历的道路。他 
们都有见到神灵显圣的先知天赋和有宣传他们所见、所感和所知 
的动人口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耶稣那样的眼光和举止 
态度。 

当我们的主来到世人中^自称他不仅是智者或先知，还声称 
他是救世主，既是人子又是上帝的儿子时，当他说世上众人都需要 
他，也只有他能拯救和救出他们时，他就是用与众宗教创建者不同 
的方式宣布了他的主张 9 他从容不迫地把他的主张变成为理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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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事。他从不细说他为什么要宼以这些称号。他从不解释他作 
为唯一救世主身份的理由。他只是简单地宣布了他的身份，而让 
他的追随者察其言观其行，从而使这一真理的信念不知不觉地深 
入到他们的心灵中。他猜想他们一定会用同一种方式说明他的死 
亡。这就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并不解释我们出于好奇心而想要了 
解的种种神秘。我们想要争辩明白的许多问题，他都泰然地认为 
理当如此。他的言论是出自于一个与不可见的圣父经常有接触的 
人，他从容而又大胆讲出这些言论，他坚信他的言论有其不言而％ 433 
的力量。 ’ 

圣保罗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书信和布道充满争论，无疑也充 
满答辩和劝说，但它们全出自和根据他幻见的复活永生的救世主。 
他总是以“当上帝因他的儿子在我身上显圣而感到髙兴时”作为他 
的结束语;这就是他宣布的和概括了一切的主要事实，盖从他开始 
其使徒生活后得出的个人经验。阿塔纳修斯作为一位杰出宗教领 
袖的地位却被作为一位神学家的身份所 遮掩； 但当 我们求助于他 
的神学时，我们哪里能看到点通常所说的教义神 学呢？ 虽有立论、 
推理、求证和对这三者的阐述，但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他应讲的题外 
之言。中心要点是精神直觉——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是创造天地的 
上帝。他对个人经验持坚定不移的立场，其他一切与根本性的精 
神实际相比，都是渺不足道的。这不是他的论点，而是他使同代人 
信服 的坚定信仰。 

奥古斯丁、贝尔纳德 ①、弗兰西斯的 情况也都如此—— 基督教 

①克莱尔沃克斯的贝尔纳德的情况特别有趣，因为我们几乎能称他为双重人袼 
的人。当他在他的靨为“歌中之歌”的布迸中和在别处表现出他是<位杰出的新教传 
进士时，在他的谈经验的论式中，凡是基督教徒能做、能说或能想的4一件事，都是来 
自上帝在个人范围内的降恩的启示，而在他的较完整的神学著作•中几乎极少摆脱经皖 
神学中的许多纠缠不淸的问題。贝尔纳德身上的双重性已由 A . 里奇尔详述在他的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Edinburgh, 1872), 95—101 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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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每位杰出领袖的情况至今也仍是如此。他的力釐，无论是知识 
的，或是信念的，还是感情的——他的推动力，如果可以用这个词 
的话，总是来自与不可见的上帝的直接接触，依靠他亲自感知到的 
事实，然后通过=种神秘的交感传给他人，也就是上帝乐于让基督 
以不同的方式在他身上显灵。 

路德和他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改革 
的推动力是一个重大的宗教经验。说它是旧有的，是因为它已一 
代代地传给了上帝的子民，说它是全新的，则是因为它是所有这类 
经验都必有的特性。路德知道，他的生活尽管有种种邪恶，有种种 
罪过和犯罪心理，但仍随同基督蒙受上帝的庇护。他以前对上帝 
的畏惧已经消失，而代之以在他心中激起的对上帝的爱，以报答圣 
父显灵时所表露的爱。他对此有了经验，并公开宣布他的 经验; 这 
就是宗教改革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宗教改革不是从教义，而是 
从经验开始的。 

教义确实永远不会是事情的原由；它至多不过是以往的和已 
造福于人的经验的贮存库。这一点对各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全都适 
用。我们也许会承认，不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许多逻辑规律在实 
际中都有所运用，但我们知道，这些逻辑规律不过是一个模糊的 
心智（其灵敏随人的头脑而异）在辨明异同和整理大量知识曾用 
方法的粗糙和不适当的象征而已。我们知道，逻辑论证虽是一付 
好盾，但却是一柄劣剑，诡辩虽能将人驳得哑口无言，但难以使人 
信服； 我们也知道，说服力产生于一种难以捉摸的心心相印，这与 
发出相印之心的各种个性一样难以捉摸。认识人和事，始终都是 
以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接触为基础的，不论我们是否考虑我们所具 
有的智慧应当集中歲是分散还是互相交流。如果我们对一般事物 
的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对上帝和神圣事物的认识上也一定是 
正确的。我们想要以切实感受认识上帝，就必须接触上帝。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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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何一个真正的进展都必然以个人看见上帝显圣为基础，这作 
为一个宗教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们之所以信以为真，是因 
为我们对此也有同感；一个人的感受被别人接受是通过一种精神435 
感染而实现的。阿西西的弗兰西斯倡导的宗教复兴得以推广，原因 
就在于这位传道士心中炽燃的火焰也在他听众的心里燃烧。路德 
领导一个宗教改革运动，是因为人们了解和知道，他，如他所说，由 
于相信了借基督耶稣向他显圣的上帝的宽恕而看到仁慈的上帝。 

并不是奥格斯堡告白促成宗教改革；促成宗教改革的是在对教义 
的这种或那种说明上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一种宗教经验的扩张。 

第二节众信徒皆教士 

路德的宗教经验，即他作为一个罪人,因完全依赖借救世主基 
督耶稣显灵的上帝而获得宽恕，这对于他是一件使人震惊的意外 
之事，由于它太趙乎寻常以致无法用言语表达。他试图用各种不 
同的方法加以说明，但因他的整个感受又过于寥寥以致难以详述。' 
我们能见到的是他从1512至1517年间为此而付出了何等的劳 
动。他在齐萨尔城主教邸宅中一次教士集会上所作的布道中 
(1512 年6月5日）谈到他的经验，他声言整个改革必须从每个人 
的内心开始。我们能够看到他那经验在 1513— 1516年发表 的夂诗 
篇》讲稿注解、注释和标題中已渐渐明确，并尽力不用那些难以确 
切表达玄的经院神学词句。他的许多私人书信，由于极少受他一 
直认为仍适用于神学的一些术语的束缚，所以充满了比较轻快的 

语言 。①“ 称义” （ Justificatio) 就是“再生” (vivificatio), 意思是， 

/ 


①讲稿的这些注解、解释、注释都收集和发表在 Luther’s Works 魏玛版卷 
iii 和卷 iv 中。其中一些 重要的 话由洛夫斯精 心选录在他的 Leitfaden , 345-352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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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赦免者身上即使没有什么优点也能得到教罪；这只有在罪行尚 
436未裁定，而悔罪者又被看作是正直规矩的人才有可能 。宽恕 是上帝 
的怜悯；它表现在对罪的赦免；这是借基督的历史功德履行自己的 
诺言而显示的真实的上帝;邡稣基督本身就是降恩，就是降恩的方 
式，就是生命和拯救。信就是确信耶稣基督的生活和功德中现显 
的实实在在的 上帝; 就是要相信上帝；就是承认基督的十字架；就 
是理解上帝之子化身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拯救我们而 
复活。用这几个不够恰当的词表示的这三个中心思想——称义、 
思典、信，始终被看成和用作调整构成虔诚基础的自我评价。没 
有必要去追求叙述的日益增多。路德终于找到了表达基督教中心 
思想的言词，即信徒有了信（信本身就是上帝的恩赐），就能够完 
全依赖于化身为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和让我们通过基督耶稣认 
出他来的上帝。路德重又绕奥古斯丁在他之前已经绕过的令人厌 
烦的圈子；他千方百计自我补救;他后来发现，即使他百般努力，仍 
未能成功。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发现并未使他失望，反倒使他感到 
高兴和快慰；因为既然在人身上没有任何补救，那么他的心灵就不 
得不向上帝寻求全部——不是部分，而是全部的——救助。在他已 
能表述他的经验时，他所能说的就是，依赖于上帝而又是上帝亲自 
思賜的信，是必然获得敵罪的保证。信既不是信守或多或少已经理 
解的教义；它也不是随接近上帝和上帝的大量恩典而来的初步行 
动; 它是产生生气、坚信、安宁、始终自愿服从圣父上帝以及能改造 
一个人并使他获得新生的力量。它是心灵的生命;它是信徒内心的 
基督教信仰——耶稣基督及其功德则是信徒外在的基督教信仰。 

十分明显，这一经验一且得到明确表达，必然会使中世纪神学 
437和种种宗教惯例大大丧失威信。但路德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从未 
在这方面利用过他的经验，直到他蒙受了巨大的凌辱而被迫用它 
作为试金石来检验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时才不得不这么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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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不仅表明在路德的性格中根本没有革命精神，没有浪漫主义 
色彩和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同时也说明他为人稳重大度。在路德 
的这个重要宗教经验中并没有任何必然与旧教义内容，或者甚至 
与宗教生活的一般惯例发生矛盾的地方。对这两者的看法虽已有 
了变化，对它们的宗教价值也有了全新的估计，但还没有出现会使 
它们立刻产生危机，更不必说会使它们彻底破产的主张。作为基 
督教徒生命的信，再也无法以它们为 基础； 它们已不再是原先以 
为的那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如果将它们置于它们应有的位置 
上——作为整个宗教生活的辅助物，而不是产生生活的源泉，它们 
或许仍能有它们的用途。把宗教的全部要点概括为“内心中对他 
这位借基 督向我们现身的圣父的坚信不疑和 因为基 督以他的功德 
确保了我们的事业而个人对信的坚定不移”的这思想，绝妙地简化 
了宗教，使过去认为很重要的许多东西变成了只是些表面的裝璜。 

但并不需要将它们清除千净。即使接受一定形式的教义、秘密忏 
悔、寺院生活、俗人只能在“一种”圣餐礼中领受圣餐的圣餐式、教 
士独身、斋戒、朝圣、星期五禁肉食等,已不再是基督教生活中至关 
重要的亊；但还没有必要非坚持在星期五进肉食和非放弃斋戒不 
可， 等等， 等等 。 最重要的问題是做或不 辦这 些事情所持的精神。 
这一个基本 的宗教经验所作出的成就，就是说明基督教徒有大胆 
信赖上帝的自由和列举出与这一大事相比之 下的一 切徵不足道的438 
審情。 

“路 德将宗教从一系列复杂的赎罪行动、乐善好施和甜言 
安慰中，从严厉的珐规和胡乱施恩赦免中，从巫术和盲从中解 
救出来，幷赋予它一种高度浓缩的形式。基督教就是眞正相 
信确实存在的上帝，他通过基督现身和表明他的心意一仅 
此而已，别无其他。”① 

① A , Haraack , History of Dogma , vii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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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经验的核心就是借基督现身的活的上帝是每 个基督 
教徒都 很易接 近的。现再引用哈纳克的 话说： 

“路德敢于超脫一切忧虑和恐惧，超脫一切苦行办法，超 
脫一切神学指导，超脫教阶制度和种种圣礼，大胆地抓住借基 
督现身的上帝，他的整+身心就在他认为是神授的信的作用 
下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而 且甚至 还得到了个人的乐趣和坚定 
意志，这是中世纪任何一+基督教徒都未會有过的。”① 

上帝亲自赋予信徒以直接依赖上帝的权力。然而，这是违反 
中世纪教会散布最广和坚持最力的一个宗教信念的。当这两种信 
念遭遇时，必然会发生冲突。获得拯救必需有一位教士作中介，这 
是中世纪虔诚信仰中的普遍观念。中世纪基督教徒程度不同地相 
信，灵魂的超自然活力是通过各种圣礼而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执 
掌圣礼的教士则凭借他们担任的圣职，他们每天在圣坛上供奉耶 
稣基督献出的真身而掌握了不可思议的权力，所以能够宽恕人们 
的罪恶和以神授的权威讲授救世的真谛。正是这种普遍接受的起 
中介作用的教士的权力牢牢控制着欧洲，使任何一个基督教徒都 
439不能有自由。通向上帝的道路处处都被教士堵死，或者认为能被 
堵死。教会本应指出，借基督现身的上帝是每个信徒都能接近的， 
但它却用阻止入内的三重围墙®将上帝所在的圣地的内殿团团围 
住。当男、女信徒悔罪之时，不是把他们领向上帝，而是领向一个 
在生活上往往是道德败坏的凡人，去声 I 他忏悔自己的罪恶，因为他 
是一个教士。当他们盼望能听到许诺宽恕的松心话时，他们却不 
是从上帝，而是从一个教士那里得到有此可能的保证而已。可使 
人过圣洁生活和临终时可给予安慰的上帝的恩典.据说只有通过 
围绕人的生活的一连串圣礼才能得到，而这些圣礼能否举行则取 

① A . Harnack，History of Dogma , vii . 184. 

@ 指教权髙于政权、教皇有权解释圣经和召开宗教会议。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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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教士。人人都要经洗礼才获得再生；他在宗教上要经坚信礼 
才达到法定年龄;他的婚姻要经婚配礼涤净淫欲之罪;告解礼恢复 
重罪使他丧失的宗教生命;圣餐礼为他提供人生历程的旅行食物； 

临终前的恩典是施行最后的涂油礼。这些圣礼并不是上帝宽宏恩 
典的标志与许诺，可人人都在上帝他那苍穹般辽阔的华盖下过他 
的宗教生活。所有圣礼全是戒备森严的大门，教士从其中吝啬地 
和一般都不是无偿地向人施与上帝的宽宏恩典。 

在中世纪晚期，严重恶习使教士起中介作用这一观念的许多 
弊病充分暴露。基于这整个思想的实际弊端，若从替上帝施恩的 
角度看，并不十分明显；但若从它最终造成的障碍看，那么这观念 
意味着什么，就非常清楚了。罗马主教就这个问 J ® 曾给欧洲各国 
人民上了许多直观教学课 3 —个城镇，或者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 
家，如果触犯了教皇和罗马教廷，就会被停止圣事，所有教士都会 
接到命令木得为那里的人民举行任何圣礼。他们置身于新生婴九 440 
和应在受洗时賜与的这初次恩典之间，要是不举行洗%，这一恩典 
是根本得不詢的；他们置身于垂死者和需经涂油礼方$获得的临 
终鉍典 之间；他们鲞身于青年夷女和由土帝賜福的合法婚姻之间； 
他沾萱身于教良和日常礼拜及圣餐礼时施降的思典之间^无法搂 
近仁慈 芾， 也享受不到由于过圣洁生活而获得宽恕与力董的 
幸福，因为一城的长官或一国的及议员在一质1：俗政策的事 
务中触犯了罗马主教。教会，也就是全体教士，根据神学学说有 
杈拒绝传送 上帝# 恩典，于是就堵死了一切走向借耶稣现身的上 
帝的道路。确实，教皇只要用笔一挥便可阻止一国人民接近上帝， 

原因在于他能够禁止教士执行唯一可以接近上帝的通常的圣礼。 
一道“停止圣事”令对被停止圣事的地区来说，无异是宣告宗教生 
命的结束，按照中世纪的神学，停止圣事之于宗教生命，远比最危 
险的鼠疫瘟病之对人体要可怕得多。停止圣事会使心地最纯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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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士看清和认识到一个起中介作用的教士公认所掌握的权力的 
可怕和不可思议，所以都对此感到不寒而栗。 

路德的这个十分重要的宗教经验使他明白，借圣子现身的圣 
父是每个恭顺的忏悔者和每个真诚寻找上帝的人很容易接 近的。 
他大声疾 呼说/ 所有信徒都是脱俗的教士。他在他常说是含有他 
学说精华的那篇《论基督徒的自由>的文章中，以他惯有的鲜明生 
动的笔法阐明了这一观点。他以对句的形式开始.•“基督徒是全然 
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从的众人之 
仆，受每个人的管辖”；或如圣保罗所说，“我岸是自由的，无人辖 
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①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没有 
一件外界之事会在基督教徒的义或自由的产生上有任何影晌；不 
论吃与喝或诸如此类的事，也不论饥或渴，都和灵魂的自由与否无 
关。身穿神圣的法衣或居住在圣地，并不有益于灵魂;穿俗衣和吃 
喝如常人，也并不有害于灵魂。灵魂可以缺少一切，但少不了上帝 
之道，这上帝之道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化身为人，在十字架上受难、 
复活和以使人成圣的圣灵受到赞美的福音。“宣讲基督就是饲育 
灵魂 ，使它成义，使它自由，使它得救，如果它相信所传之道； 因为 
唯有依靠信和有效运用上帝之道方能得 到举救 。”正是信将基督与 
信徒联系在一起，因此“灵魂只要有信，没有善功，也能靠上帝之道 
称义、变得圣洁、賦有真诚、平静、自由，并充满一切优点，从而真正 
成为上帝的孩子。”信将灵魂和上帝之道结合在一起，灵魂也就能 
按 上帝之道行事，这犹如将烙铁放在火上会发出象火一样的热 ，因 
为 它与火紧贴在一起。信尊敬和尊重它信赖的上帝，朝着上帝的 
诺言破浪前进，对它始终坚信不疑，除非上帝善意地宣布它为无 
效。信使灵魂与基督相结合，以致“基督与灵魂结为伉倆。”“有信 
仰的灵魂就是靠它相信 基督的誓言脱离了一切罪恶，不再害怕死 

①新约•哥林多前书章 I 9 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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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再受地狱之苦，并获得丈夫基督的永恒的义、生命和救助。” 
于是有了基督徒的自由；任何危险都不能真正伤害他，没有任何忧 
伤能将他彻底摧垮因为他有靠他的信与其相连的基督永远伴随 
着他。 

“这时你也许会问，”'路德说，“‘如果所有教会里的人都是教 
士，那么我们现在称之为教士的那些人与在俗者又有什么区别 
呢？ ’我回答说，使用 ‘ priest ’、‘ clergy'‘spiritual person ’、‘ ecclesias - 

等词， 本 身就犯了一大错误，因为它们是从广大的基督教徒不442 
恰当地转用于现在称之为教士的少数人身上的。圣经并没有对他 
们加以区別，现在那些自诩为教皇、主教和君主者则除外，圣经将 
那些为宣讲基督教信仰和信徒自由而在执行牧师职司中为他人服 
务的人称之为牧师、仆人和执事。即使我们确实都是平等的教士， 
我们也不能，如果能够也不应该，人人都去担任圣职和去向公众 
宣教。” 

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说明， 一个基 督徒最宝贵的，归稂到底就 
是他的信，如果他有了信，他就有了 一切; 如果他没有信，就再也没 
有什么可满足他的了。文章的后半部分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一个 
基 督教徒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他的信为根据。可能有必要吃素 
和勉强维#身体；也有必要利用那些认为有益于人的宗教教育的 
宗教仪式。需要记住的是，诸如这些事情并不是使人从善意义上 
的善功；它们至多不过是他的信的象征，而且都必须乐于去做才 
行，因为它们都是为用信与我们相连的上帝而做的。各种宗教仪 
式，或者说是教会生活的机器，只有它们受到正确的対待和被保持 
在其应有的地位上,才是有用的，才是内心生活所必木可 少的； 但 
A ! 果把它们当作达到另一种目的的手段，那它们可能有害于真正 
的宗教生活，甚至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我们不指责善功，”路德 
说,“但我们也不对它们作过髙的评价。我们只是谴责那种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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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构成真正的义所必不可少的意见。”他解释说，它们就象建房 
用的脚手架，只是在有助于工人建造房屋时才有价值，如果成为障 
碍，它们就有害了；所以至多只有一时之用。假如它们横在灵魂与 
上帝的中间，就会危害宗教生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由于人 
443为地歪曲和忽视上帝之道的明确告诫，那么这些教会惯例就不再 
有助于灵魂的真正成长，反而要起阻碍作用，应当予以彻底改变或 
者根本废除;人的灵魂，除了记住上帝的道以外，若非万不得已，再 
不会有其他需求,这一个事实给人们在要求改革时以勇气和镇静。 

同样不应容许有人置身于上帝与人的灵魂之间；也没有必要 
让 他们这么做。只要宗教的职位和特权一且去除，俗人就能与教 
士居于同样的地位，因为俗人与教士同样有机会以信直接接近上 
帝，而且两者都有义务履行他们肩负的在他们同胞中推动上帝之 
国 前进的责任。所有信奉上帝的俗人“都有资格出现在上帝面前, 
为他人作祈祷，相互传技有关上帝的道理……既然我们在天之父 
已经通过基督慷慨地帮助了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我.们的身躯 
和我们的善功慷慨地帮助我们的邻人，应该以基督为榜样 彼此相 
待，以便我们能互作基督，我们人人都能体现基督；以便我们能成 
为真正的基督徒。”路德断然说，在家里、在工场、在市民中间生活 
的 男男女女之所以在那里保持他们的地位，不是靠因上帝怜悯人 
们的软弱而向他勉强求得的间接许可，而是靠要人履行的 被误解 
为仅仅是“宗教生活”的直接使命。教会中教士和俗人之间的区别 
并非在于前者是宗教生活中一个高等宗教级别，而后者则属于低 
等身份的人的这一信以为真的事实。教士与俗人的不同仅仅在于 
他 们是被推举出来执行一定的任务；但是职司并没有使它的担当 

者真的比别人更加神圣。假如教士滥用职权和不履行本应由他们 

.•* 

负责完成的工作，那就没有理由不准俗人强迫他们改正。即使在 
444最神圣的宗教仪式上，在教士和俗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差别，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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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混乱无序才由教士主持大家参加的仪式。在圣餐礼上 
“我们的教士或牧师坫在圣坛前，当众受命履行 其教士 职责； 
他当着众人清楚无误地重复基督有关惯例制度的讲话；他幸 
起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将它们按基督的话分发；我们大家 ，全 
都跪在他身旁和周围地方，不论男女，不论长幼，不论主仆，不 
论夫人使女都是神圣的教士，用基督的血洗清 弄恶。 我们在 
那里都享受着教士的尊贵。……我们不尤许教士为食己宣布 
基督的圣餐礼；但他是我们大家的代言人，我们和教士一起宣 
布，大家心中都对用血肉喂养我们的耶 穌怀着 眞正的信。”、 

这就是众信徒皆教士的原则，它使人们摆脱对教士莫明其妙 
的畏惧，它是启发人们理解完全有必要改革教会的促进剂。它是 
作为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宗教原则。它是粉碎重 
整改革前基督教世界的一切企图的巨石。它是新教和中世纪宗教 
追随者之询的一个显著区别。 

宗教改革派的几乎所有的独特原则都与众信徒皆教士这一思 
想有关。只要了解一下因信称义以及关于圣经、基督的位格、教会 
等思想，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第三节因信称义 

当路德为罪恶感所苦恼而进了修道院以后，他受传统宗教观 
念的困扰，认为忏悔者必须用某种方式,甚至甘愿献出生命，以使 
自己能感受到上帝肯定给予宽恕的恩惠。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他 
彻底摆脱在寻求宽恕所经受的沉重压力时为止。他的这个实际经445 
验，在我们试图理解他的“因信称义”的含义时，应始终予以注意。 

如前所述，路德承认有两种信-是人自己产生的，由千 

有了它，人才能赞同某种教义;二是路德坚决主张的，它为上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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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前一种 他认为 相对说来并不重要； 后 一种对于他则是一切 
的一切。宗教改革者提到“因信称义”时所说的信，通常是指后一 
种意义;路德在这两者之间划分的严格区别，对于确定路德所说的 
我们只是以信称义的含义，是个很重要的要素。 

这种 最髙性 质的信，真正的信，它源于上帝对我们和在我们身 
上所做的 功德。 它由上帝之道不断培育和加以巩固。上帝的许诺 
和人的信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许诺，也就没有信。”路德在下面这 
两段很有启发和很有说服力的话里将两种信进行了对比，明确指 
出什么才是真正 的信： 

“如果信是上帝在人的心中嗅醒和激起的，那时人就会相 
信基督。他也就能牢牢地依#基督，从而能向罪恶、死亡、地 
狱、魔鬼和上帝的一切敌人挑战。他不怕邪恶，也不顾及这将 
会是多么艰难和痛苦。这就是眞正的信的特征，电完全不同 
于诡辩学家（经院暂学家）、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那种信。他 
们的信是由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因此只能解择和接受某 
一件事，只相信这就是这或那就是那。上帝与这种错觉亳不 
相干；那是人为的事，扭食人的本性，产生于人的食由意志；有 
这种信的人能重复别人的话说，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基督 
为我降生、死去和为我复活。但究竞什么是眞正的信，它究竟 
有多大力量，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接 着说： 

“因此，要谨防虚抅和揑造出的那种信；因为*正的信幷 
不是人为的事，于是虚构和揑造的信对死亡将无所补教，而且 
终将会被 IP 恶、魔鬼和地狱之苦所制服和毁灭。眞正的信是内 
心对基督的完全信賴，而且只有上帝才能在我们心中噢起。 


① Lutber^s Works (2 nd Erlangen edition ), xv .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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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的人可得到赐福，沒信的人会受到 11 咒。”① 

这种信有一个可资依据的外在事实——历史上确有的 基督。 

无论是有关基督位格的学说，还是我们的主在世上履行牧师之职 
种种情形的详尽知识，对它既无补也无妨。有这种信的人能充分 
理解基督的位格论 :这不 会使他的信受到损害，反倒有益，只要他 
不错误地认为有关基督的诸种学说不是事实本身，误认为就是髙 
出于事实，而人的理解力就是凭借这些来试图想象事实。他对耶稣 
的历史也许知道得很多，当然知道得越多 越好; 但知识的多寡，对 
信的影响并不很大。在信的道路上行进的人，即便是傻瓜，也不会 
误入迷途。 

上帝恩賜的信，使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基督的亊实真相的实际 
意义——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向我们体现上帝的慈爱，向我们透露 
我们能得到的宽恕和进入上帝之国的希望以及我们在那里的位 
置。历史上的基督的事迹是真实的，人们可以很自然地 看到; 但这 
是寓于上帝賜与我们的信中的上帝的力量，它使我们必然认识到 
历史上的基督的事迹对我们和我们得救的意义。此外，上帝借历 
史上的基督现身，这虽是所有私事中意义最深的，但又始终包含某 
种社会意义。这在信徒家中、在基督教团体内，随对其进行的坚信 
礼，给我们带来了信和爱的明证。信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产生虽是447 
单独的，伹很少是孤立的。我们对借基督现身的上帝的信赖，朦朦 
胧胧地反映在我们从信徒那里学到的信中，同时也反映在他们的 
信和信所产生的裘的神种表现之中。 

因此，所谓的“因信称义”说，不过是信徒内心宗教经验 
的 描术； 这经验的意义可归结如下。信徒，因为有愔——上帝廉 
賜的、作为我们生命和使我们再生的信——而再生，成为基督教 
团体中的一员，能够做， 而且也实际做了善功，却并没有在他确实 

① Luther’s Works (2 nd Erlangen edition ), xv .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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齙做的那些善功中感到自己在 h 帝心目中是个称义的人，也浚有 
感觉出他的义和能获得宽恕和拯救的保证，除非他学会用信取得 
基督作中保和进行完全公正的斡旋。他做的善功，即使确是善功， 
也一定还有不足之处，信徒在我们称作“因信称义”的经验中，将自 
己并非无瑕的善功与基督的完美无缺的功德相比较，认识到，他若 
要获得宽恕和拯救，只有依靠基督。这种对比安定了人们渴望得 
救之心，抚慰了人们虔诚的 天良; 这样得来的宽恕感总是被体验成 
为奇妙之爱的一种显示。这样的称义被说成是一种行动，与一般 
的行事有很大区别;这区别，虽是确确实实的，但往往被人误认为 
是扰人的比拟。称义是行动，但是上帝的行动;神圣的行动永远不 
会做完就算；它们始终是持续不断的。珞德以不同的方式宣讲这 
一观点。他告诫我们不要认为宽恕行动一次就完。教士的敵免是 
一时的行为，所以需一次次地重复；但神圣的宣告赦免是永久性 
的，因为这是上帝之所为。 他说： 

“就象太阳，当我闭上双服，仍光芒四谢，照 耀衲常 ，这天 
恩的宝座，即对罪恶的宽赦，即使我死去也依然始终安在。就 
象我踭开双服重见太阳一祥，当我仰望上天，重又回到基督身 
边时，我再次得到宽怒和有了宽 恕感。 我们不应象傻子做梦 
那样狭隘地掛量宽恕。”① 

在新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争论中，“因信称义”的概念和“因 
善功称义”的概念有明显区别;但这区别多少受到误解。因为称义 
这词在这两个语句中有不同的含义。在罗马天主教的习惯上与新 
教“因信称义”思想直接相对应的思想是指由教士宣布赦罪，而宗 
教改革者在此所指的是由人向上帝请求敵免。这两个槪念属于根 
本不同的两个思想®畴。 

“中世纪基督教 徒体验的称义，是一股外在力量，这股力 

① Luther’s Works (2 nd Erlangen edition ), xiv .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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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源食超戚觉世界，借助道成肉身，经由教会的各种制度、教 
士的祝圣、各种圣礼、忏悔和各种善行等许多渠道而流经其身 
的；这是由他与围绕着他的一个超感觉 a 织相联系在一起而 
产生的某种感受。路德心中经验到的‘因信称义’是这位始终 
是基督教信徒的个人经验，他在磨炼食身之信时得到上帝圣 
恩的保钲，所谓自身之信就是他凭借上帝赐与的信才能利用 
基督的功德而获得的一种经验。”① 

对于新教徒来说，称义是不依赖于任何外界组织的一种自我 
完善的经验;但对中世纪教会来说，它是许多惯例、许多圣礼和各 
种各样外界组织的延伸作用，在它们相互配合之下,才能使罪人逐 
渐成为上帝心目中的正直教徒^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持续的经449 
验;就后者而言，它必然是断续的，就象外界的工具一样，它既可现^ 
用，也可暂时搁置不用。 ’ 

宗教改革派的因信称义说的意义，如果将其与16世纪初最有 
力量的晚期经院神学相对比，也许能阐述得更加明确。特别是托 
马斯 • 阿奎那的福音派理论受到普遍忽视以及唯名论经院哲学家 
把约翰 • 邓斯 • 司各脱的学作为他们讲解教义的根据的时候。 

必须记得，中世纪神学家从未否定阿奎那的神学，至少在理论 

上赞同，人的得救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称义归根到底总是依赖 

' 、 . • - 

上帝的预许恩典;他们尊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信他们也应为人 

> , ■ - ■* s 

的自由意$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人的自电意志是在 
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真正的智能。约翰 •邓斯 •司各脱摆脱了奥 
古斯丁谈到上帝恩典时所使用的 gratia op^rans 和 gratia co - ope - 

ransCD 之间的某种混乱，按照奥古斯丁的意见，上帝的恩典，作为 
一种 gratia habitualis ③ ，或者是能给人的寫志以爱上帝和爱世人 

① Dilthey , Archiv fiir Gcschichte der Philosophic * v . iii . 358. 

© 拉丁文，前者意为起作用的圣宠，后者意为共同起作用的圣宠。一译者 
⑧拉 丁文： 习常的圣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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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倾向的圣恩的一种作用，是人称义的基础。司各脱则 声称， 
方法一经考虑成熟，意志的行动就比任何习惯倾向更为重要，因为 
正是意志的行动利用了这习惯，习惯如果脱离了意志的行动，便成 
为没有活力的消极因素。因此，他认为值得称赞的方法中最主要 
的，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所造成的习惯，还不如说是利用这习惯的 
意志的行动。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仅仅被看作是值得称赞的方法的 
总的基础，或者只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最关键的是这能使其他消 
极习惯成为积极有用的意志的行动。称义的过程——还应记住， 
经院哲学家始终把称义看作是一个罪人逐渐变成一个真正和彻底 
改变了的义人的过程——因此可以解释成是输入能培养爱上帝和 
爱世人的意志的习惯的 圣恩; 这是受意志的行动支配的，结果出现 
了可使一个罪人逐渐变成为一个义人的值得称赞的爱上帝和爱世 
人的积极行动。这是 理论; 但这理论因被陈列在准备帮助人们获得 
作为一切之基础的圣恩的教会机构之中而变成了实际。获得作为 
起点的最初恩典的明显捷径是通过圣礼，因为圣礼被认为就是输 
入圣恩——起动称义过程所必需的这恩典。输入圣恩首先从洗礼 
开始；以后在圣餐礼中再一次次地输入。一个人若领了洗，他就得 
到了由此开始的最初的 恩典; 此后他能在圣餐礼中继续得到。按照 
这理论，那就是使意志在其值得称赞的方法的道路上开始行动所 
需的那一切。但这虽是按中世纪的神学表示出了这理想的称义过 
程，然而必须 记住: 存在着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扼杀开始于洗礼的 
新生命之罪——和使被扼杀的生命重新复活的圣礼事实上比最初 
创造生的圣礼更加重要。因此事实上这中世纪称义的整个过程 
在使大罪所扼杀的生命重新复活的圣礼中看得最清楚。那种圣礼 
就是告解礼；称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告解礼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告 
明中可以看出心向上帝的良好意愿，心向上帝的这活动在由教士 
主持的告明结束时便告 完成； 忏悔者履行“补赎”或教士规定的祈 
386 , 




祷、施舍、节食等任务就是表示履行值得称赞的善 功 ； 忏悔式则宣 
告称义过程已完成，罪人已成为义人和已“蒙受圣恩”。 451 

完全与此相反，路德断然说，即使根本没有真正的赦免感，或 
根本得不到上帝之爱感的抚慰，仍然能完成中世纪教会规定的，体 
现经院神学称义说的全部过程。可是，上帝赐与的信可使信徒将 
他面前的基督看作是上帝慈爱的表示，使他产生赦免感，同时在他 
心中激起想要做各种助人之事的愿望。他好象一个准备挨罚但遇 
到慈心而被饶恕的孩子，在欣喜的惊愕中下决心不再调皮捣 
蛋——宗教改革的思想就是这样自然和简单。然而那种思想能很 
好地加以条理化。克姆尼茨这样 说道： 

“现在我们和天主教徒之间爆发的剧烈爭论的要点涉及 
的是悔改者的善功或归依问题。他们认为悔改者的称义是靠 
圣经在他们身上作用而产生的改过食新和因改 过食新 而做出 
的善功。他们认为，悔改者的善功，在我们是否是上帝的孩子 
和是否已经允准获得永生的这个难题得到答复时，就是他们 
能够信赖的事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眞正悔改之下，信就 
可依靠和享用‘基督的苦赎、于是便有了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得以反驳法律的指控和依它裁定我们将是义人的理由。 …… 

固然信徒可议借助圣经改过食新而获得眞正的义，但由于那 
祥的义幷不完善，而且又由于有情欲而不够純正 ，所识 人们不 
能葬着它来接受上帝的裁判，、上帝也不会因此宣告我们为 
义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观察这问题的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也可能出 
现在对信依靠什么来做到真正的悔改的这问題的回答上。改革派452 
的回 答是： （1) 既不靠向教士做的千篇一律的告明，也不靠履行教 
士规定的补赎义务； （2) 仅仅靠上帝通过基督为我们做的，也就是 
① Examen Concilii Tridentini ( Geneva , 1641)， pp , 134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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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救世主的一生、他的死和复活中所见到的功德。 

宗教改革和中世纪称义观的最显著的区 别是： 

(1) 宗教改革的思想总是着眼于信徒功德的相对不完善，尽 
管承认它们是善功；中世纪神学家，甚至连一些识货的人都小看信 
徒善功的价值之时，仍始终着眼于这些善功的相对完美。 

( 2 ) 这位宗教改革家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思 
想——它是特别的、不寻常的和非同一般的东西——因为他历来 
尊重人们从他们的相对不足而能做出的那些真正的善功；中崔:纪 
神学家着眼于善功的相对完善，因而把它们说成是和它们难以绝 
然区分的上帝思典相等同的东西。 

(3) 这些观点使路德和许多宗教改革者将信说成不单是靠基 
督接受和得到称义的接受器，而且还是基督教徒整个生活和工作 
中的能动工具——信也就是我们的 生命； 而中世纪的神学家对信 
从来未曾有过这种看法。 

(4) 这位宗教改革家相信，一个信徒即使有痛苦的和持久的 
有罪感，但在他靠基督称义的过程中，信的作用是他确信能得到宽 
恕和拯救的 基础; 而中世纪神学家则认为，神圣地宣判一个罪人为 
无罪，使他重新蒙受圣恩，是在教士的参与下于告解礼上忏悔的结 
果，而且这还要反复不断地进行。 

第四节圣经 

M 世纪所有的宗教改革家，不论是路德、慈温利，或卡尔文， 
全都相信，上帝在圣经中对他们讲的话和他早期对他的众先知和 
众使徒所讲的完全相同。他们相信，如果普通百姓都有他们慊得的 
语言的圣经，他们就能直接听到上帝对他们讲的道，就能直接向上 
帝求得安慰、告诫或教诲;他们对圣经含义作的解释，仅仅是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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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说明所有的信徒都能接近确实存在的上帝。因此圣经对于 
他们与其说是教义上的启示，不如说是对个人的启示。圣经记录 
了上帝的众圣徒在过去有幸享受的与上帝交往的体验，而且它至 
今仍能为他的信徒0分享。在宗教改革家构想的<圣经/>史中，我 
们听到两种声音 一一上 帝讲的要爱世人的声音和再生之人以信回 
答上帝的声音。这种沟通不是不可再现的 往事； 它此时此刻仍为 
人们分享。 

可是常常有人这样说，宗教改革派关于圣经的思想是抹掉圣 
经在16世纪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宗教色彩。还有人不断在说，宗教 
改革者是用《圣经>这本绝对正确的书来反对绝对正确的 教会； 并 
将一向认为属于教会的这种绝对正确转加给圣经了。在中世纪， 

人们把教皇和宗教会议的决定看作是对一切的义和道德方面的争 
论的最终裁决；据说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些改革者曾把<圣经》放到 
了教皇和宗教会议所在的地方，并说应当最后和最终诉诸此书。 
对问趣的这种提法，在奇林沃思所说的 * ^圣经》而且只有< 圣经》才 . 
是新教徒信奉的宗教”这句话里作出了最简单明了的表述。宗教 
改革者的确曾用圣经的权威对抗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路德也454 
确曾说过,“普通百姓”、“工场女工”或“九岁儿童”从《圣经》中慊得 
的真理要比不读<圣经》的教皇多 得多; 但实际倩况并不都是如此， 
所以往往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对“圣经”的解 
释的不同，对“绝对正确”的解释也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对这两个 
词①的不同用法是宗教改革圣经概念中的最重要部分。 

对圣经理解的这种不一致，部分是表面的，部分是根本的 •，而 
后者是两者中更为重要的。 

天主教徒讲的圣经包括旧约外传；所谓的权威圣经不是原文 

①原书中此处圣经和绝对正确用的是 Scripture 和 infallibitity 两词。——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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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和新约两书 p 而是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时期翻译的众所闺知 
的拉丁文圣经。因此，与新教徒所说的那本圣经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这 - 表面不同可能很重要，但与根本不同相比却又微不 
足道；可是这根本不同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争论中一 '直 被忘 
却了。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屮世纪每个神学家都声称他的教 
会的全部教义是以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为基础的。宗教改革者 
在谈到圣经时，他们从未有过有违他们诞生、受教和生活于其中的 
中世纪教会常规的非常举动。路德发出他的呼吁时同样缺乏鲜明 
的自觉意识，以致人人都能反驳他，这与他根据信徒的内心经验提 
出他只是靠基督得救以反对为钱而出售赎罪券的计划时完全一 
样。他的对手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对他向圣经求助的权利表示异议 
——至少在最初是如此。他们自己也有过这种求助。他们相信他 
们有能力用圣经和圣经相对抗。他们深信，他们诉诸的权威—— 
圣经^_会判决路德败诉。但是，很快发现,路德对圣经的理解出 
乎预料地比他们更深透得多。这并不是说路德对经文记得很熟。 
可以清楚看到，路德竟能把圣经当作一个明晰的整体看待和运用。 
而他们却把圣经看作是一些互不相关经文的堆集。这就使路德和 
其他一些宗教改革者能够熟练地运用圣经，而他们的对手开始感 
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强。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同样条件 
下和他们的对手较量，他们也必须承认圣经的完整性。于是他们 
借助中世纪教会的口传教义制造一种表面的和武断的完整。这样 
便出现了特兰托宗教会议教令，该教令将教会的口传教义和圣经 
相提并论，说它们具有同等权威，从而为圣经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统 
一整体。为什么宗教改革荇看出了《圣经》的本来完整 f 为什么天 
主教徒则耍炮制- - 个虚假的完整，正如我们将奍到的， 仏千他 
们对能使人得救的信持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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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神学家 把< 圣经 2 宥成一种宗教法规大全，看成一种神 
授教义真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知识库——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宗教改革者将垄经>看成可让人过新生活的新场所，他们能 
在其中与上帝 逑立亲 密关系，这样不仅知晓上帝，而且真正每上帝 
交往。 

要想维护中世纪的圣经观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种思想似乎 
与圣经的大部分内容不相符合。确有许多可供解释教义和道德准 
则的材料；但那不过只是圣经中的部分内容。 e 圣经》里有长长的 
家谱表，有些章节差不多都是描写寺院的装修、人们的朴实生活故 4 56 
事和民族史的种种细节。中世纪神学家或者不得不抛弃一大部分 
«圣经 > 内容，或者设法将其改造成教义和道德方面的教诲。他选 
择了后一种做法，改造的手段就是中世纪对《圣经》中上帝启示的 
性质和效用的每个阐述中起着如此明显作用的圣经的多重含义思 
想。①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其中常用比喻，或用格言和谚语来教 
诲人的这么一本书会有含意不同的许多章节段落。在这里或许可 
以采用奥里金的实例 ，一 粒芥菜子字面含义是一粒真实的 种子; 道 
德含义是指个别信徒心中的信；作比喻则是天国;②或者，虽然这 
更难捉摸，幼狐字面意是小狐狸；道德意义是个人心中的罪恶；作 
比喻是扰乱和破坏教会的异端邪说。@但应说，旧约或新约中叙述 
个人或民族生活的每个细节不过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现在再无 
宗教价值，除非用圣经中的四重意义理论将其改造成一条教义真 
理或一条道德准則，这样就全然破坏了历史的启发性，同时也就使 

①中世纪圣经中的四重意义虫尼古拉斯 •德* 莱拉用 对句解释为： 

“Litera gesta docet , quid credas Allegoria 
Moralis quid agas , quo tendas Anagogia /* 

(译文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译者） 

托马斯.阿奎那对此曾作过简单的说明，见 Summa Theologice , I . i . 10. 

❾《马太 福音％ 十三章三十一节 8 

© 《雅歌》二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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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变得无法肯定。四重意义——字面、道 
德范畴、借喻、神秘解释等意义——的运用使读者能从圣经任何章 
节提取他所中意的任何含义。 

在中世纪神学家搅乱四重意义使正确理解什么是圣经的真实 
教诲几乎已经不可能的同时，他们的另一个主意是人要得救必须 
绝对正确地说明圣经就上帝和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什么启 
457 示。他们认为，信——可救人的信——不是对一个人的信赖，而是 
赞同有关万能的上帝和人的灵魂的正确 意见； 这种赞同之所以可 
救人在于所赞同意见的正确性。这就是理智服从于因某种神秘保 
证而被看成是正确的或被认为理应如此的某些意见主张。所谓的 
“绝对正确”就是那个能够保证关于上帝与世人相互关系的论点丝 
毫不错的根据。 

假如需要用四重意义扰乱圣经中大部分明确无误的含义，假 
如得救取决于对< 圣经》中一些抽象真理的理性认识达到一点不错 
的程度，那么拉科代尔在提到新教圣经观时带点讽剌揶揄也不算 
为过。他 说：“ 只靠一本书拯救世人的宗教那是什么样的宗教？上 
帝虽然给了这本书，但并未就你对它的理解作出保证。你能确保你 
的思想不会把上帝的旨意推到一 旁吗？ 异教徒用木头或大理石雕 
一个神；新教徒则用<圣经>雕出自己的上帝。假如世界上有真正 
的宗教，那它必须是最清白和不会被误解的权威。”①我们无需对 
约翰 • 纳廷在埃尔富特修道院对他的困惑学生所讲的话感到惊 
奇, 他说: “马丁兄弟，把《圣经》放在一 边吧; 去读些老导师们 的书； 
仅仅阅读《圣经》将使你心绪不宁。”②我们能够理解早年在德国出 
wg 版拉丁文圣经的某些出版者，他们坚持要在其前言中加上读者必 
须按教会讲的那样仔细 理解这部书的内容査阋《圣经 > 的人可 

① Lettres d jeunes gens , ^ Eugene 1 ’hermite ( Paris ，1863). 

⑧参看前面 P . 200。 

⑧参看前面 P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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齙误入歧途，如果犯下错误，俚是在宗教上的死亡；但只有听从由 
教会神学解释《圣经 >的人才能不犯错误和得到真正的或可救人的 
信。这就是中世纪的观点。 

但这一切使人不可能在《圣经》中找到与上帝交往的办法。这 
位中世纪神学家，起初也许是无意识的，在现身的上帝和世人之间 
加进了他称之为“教会”的东西，但这实际上是经宗教会议决定或 
教皇允准的官方神学家的意见。“教会”，象它在罪人和救世主之间 
加进一伙教士一样，在信徒和 <圣 经&之 间加进了尨的权威性解释， 
从而堵塞了通向圣经里上帝心意的道路。 

宗教改革者先以靠借基督现身上帝的仁慈获得宽恕的个人 
经验反对横在他们与上帝之间的教会，后又以<圣经》之于他们的 
关系的个人经验驳斥了关于圣经的这种思想观点。他们已经体会 
和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创造和拯救他们，又借此书当面向他 
们讲话和明确地表明他的权力和他的救世意愿。话语有时是费解 
的，但他们读到另一些明白易懂的¥节,那些较难理解的地方也就 
都搞清楚了,。“普通”人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圣经，也不能将其中讲 
的一切串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的理性 真理;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 
一般百姓和神学家，都能听到他们圣父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救世主 
的意图和相信他们的主的许诺。把一篇篇经文贯串起来,建立他 
们的理智能够赞同的新教神学体系，确乎是件 好事; 但这并不是主 
要的。可以救人的信不在于理智的赞同与否。它是单纯的信赖 
—— 人子对他们圣父诺言，即借基督耶稣说的 Yea 和 Amen 的信 
赖。最主要的-点是听从三位一体的上帝历来对他的子民讲的那 
样对他们讲的救世诺言，这诺言有时是用言语直接说出，有时是通459 
过他和某个幸运者和某个特选子民交往的种种画面表示出来的。 
任何生活细节都不是死的历史，因为它有助于充实上帝与其子民 
交往的图画。这图画本身就是一项许诺 :凡是 过去曾经出现过的， 



都会重现在池们与一位仁慈上帝相交往的亲身经验中，只是他们 
一定要有新、旧约中诸圣徒怀有的那种信。 

既然在宗教改革者的心中燃烧着这样一些思想，<圣经》对他 
们说来就不可能是中世纪神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一本书了。上帝在 
其中就象世人对他伙伴一样对他们讲话。纯历史常识是书中占 
很大篇幅的一个重要方面。圣经比一个教义和道德准则宝库还要 
丰富。它远远超过了自从上帝初次对亚伯位罕许下诺言之后，他 
的众圣徒与这位立约上帝相交往的经验的记载和描写。所以他们 
急千将《圣经》译成各种语言，以便把它送到每个人的手中，并且 
说，“普通人”手里有了《圣经 >(等于和与他们讲话的上帝在一起）， 
他就能比不读圣经的教皇或宗教会议更懂得救世之道。 

使宗教改革者与中世纪神学家分道扬镳的这种观点的改变， 
几乎等于重新发现圣经，这是他们的信仰观造成的。可救人的信 
对宗教改革者来说，就是对用自己的生命和功德证明上帝慈父之 
爱的一位化身救主的个人的信赖。这不仅是神学上的分水岭，也 
是他们知道他们经历过的经验的描述。它使他们 明了： 圣经是对 
个人的，而不是对教义的 启示； 圣经的真正意义是，在它每句话里 
面都有上帝亲自存在——他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一位化身圣父。 
从神的这一方面来说，有借道的化身的基督倾注他整个的心以及 
显示他珍藏的义和爱的 上帝; 从人的这一方面来说，有通过一切善 
功、一切象征和一切誓言直接期望基督以及靠信与基督建立最密 
的个人联系的信神的心。这样一种神圣经验——信徒与上帝化身 
之间直接交往的感受，也就是象上帝自上而下亲自的讲道和个人 
由下而上对上帝的信这两股洪流促成的两颗人的爱心交往这样的 
一种感受——不能不赋予圣经以一个全新的概念。中世纪教会将 
圣经中所显示的耶穌基督着成上帝派下来的一位“教师”；天启对 
他们来说首先是传达思辨真理。在宗教改革者看来，圣经的主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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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让 耶稣基 督接近我们，因为耶稣对于他们将永远是上帝的全 
权代表， 所以圣 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上帝与“我”接近。它是上帝 
賜“我”慈爱的直接启示——自然不是教义，而是许诺（因如路德 
所一再强调的，离开了许诺，也就没有信)；它不是表明上帝的思 
想，而是表明上帝自身是“我的”上帝。上帝的这形象，虽是为我们 
记载在圣经里，但又通过他的由基督化身为人和基督的功德达到 
其最完满和最髙大的一个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对上帝形象的 
记载，为了要包括使我们能从它的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的现象 
中理解这本宣布上帝意愿的书所需的一切，现在已经定型。“不要 
让虔诚的基督徒，”路德说，“对他在圣经中遇到的一个词和一个故 
事产生误解。”这些故事绝不是这位中世纪神学家所指的死的历史 

故事^-些已经过时、现在不再与人有关的历史事件。这些历 

史故事是告诉我们上帝从前是如何对待他的忠实子民的，现在则 
是上帝将如何向我们施恩的许诺。“亚伯拉罕的历史是珍贵的，”他 
说，“因为其中充满上帝的道，正由于有了上帝的道，在他身上所发 
生的一切是如此之光辉和如此之生色，这历史之所以珍贵，还因为 
上帝无论走到哪里都给他讲道，同时给予许诺、命令、安慰、告诫， 
致使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特别信赖的朋友。于是， 
让我们以亚伯拉罕这位犹太始祖为镜子来对照一下自己，亚伯拉 
罕既不披金，也不穿镩，而是身束腰带、头戴帽冠和身穿发出灵光 
的布衣，这灵光就是上帝的道。”最简单的圣经故事,即使是地理和 
建筑方面的细微末节，都可能和确实给予我们为完赛上帝在他子 
民眼中的形象所必需的旁证材料。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从哪里和应当怎样去认识圣 
经的绝对正确和它的权威性？非常明显,这两个词表达的思想，必 
然随对它们所归属的那圣经基本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这问 
驪绝不能脱离开宗教改革派关于可救人的信的观点来加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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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于圣经和可救人的信这两种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中世纪 
的神学里，它们一直主要属于知识和见解方面的问题;在宗教改革 
派的思想中，它们始终首先属于经验和个人方面的事。至于圣经的 
权威性，宗教改革者一直坚决认为，信徒之所以承认，原因在于他 
们所说的圣灵作证的作用。由于上帝亲自用他促成的信经内心体 
验使我们感知和领会这宽恕感，所以他们相信，众位信徒，在同一 
位圣灵的作用之下，就有可能认识到，上帝正是利用和通过圣经中 
的道亲自在对我们发表权威性的讲话。 

他们所指的什么是圣经的权威性和什么是圣经的绝对正确性 
的观点，不能离开他们所讲的圣经和上帝之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 
虽然他们的观点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陈述的细节可 
能有所不同。如果说路德，象他惯常一样，话说得比较果断有力， 
和卡尔文在写作时，能比较清楚地预见到他的主张必然产生的影 
响 ，那么他们 辆就会 有相同的重要思想。 

宗教改革家发现了上帝之道和包含或描述上帝之道的圣经之 
间的差别。这一差别是真实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它比上帝之道和 
462记录的上帝之道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许多重要的结论就是依此 
推断出来的。如果允许使用借喻的话，那么上帝之道之于圣经犹 
如灵魂之于肉体。路德相信，圣经中处处都写有上帝之道,但其中 
的某些部分使这一点更加明显。他列举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保 
罗书，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以及彼得前书。①他 

①路德将雅各书称做稻箪人书而一直受到指责 I 人们都忘了他使用这词是相对 
说的 (Prefaces to the New Testament ; Works (Erlangen edition ), lxiii . 115): 
“ Summa，Sanct Johannis Evangelium，und seine erstc Epistel , Sanct Pau - 
lus Epistel , sonderlich die zu Romern , Galatern , Ephesern，und Sanct Peters 
erste Epistel , das sind die BUcher，die dir Christum zeigen und alles Iebren , 
das dir zu wissen noth uad selig ist , ob du schon kein ander Buch noch 
Lehre nimmermehr sehest noch horist . Darumb ist Sanct Jakobs Epistel ein 
recht strohern Epistel gegen sie , denn sie doch kein evangelisch Art an ihi 
h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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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如果基督教徒手中除这些之外，别无他书，这得救的道赂也 
就非常清楚。他还在其他地方补充说道，上帝的道在诗篇中特别 
光耀夺目，因此他将诗篇称为《圣经》中的《圣经 h 

路德说，上帝的道可用保罗的话解 r : 为“上帝的福音，这福音 
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 
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 
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①卡尔文称这是“宗教学说，几乎 
是我们进入上帝的天国所必经的入口”，还称这是“信可以在其中 
看到上帝的一面镜子”和“上帝借基督向我们表示他的仁慈和向我 
们保证他的仁爱的福音。” ® 苏格兰告白说这是上帝给予亚伯拉罕 
许诺的启示，“它不断得到和变得越来越 明确； 所以为众信徒愉快 
接受和承认。”@慈温利说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真正的儿 
子，向我们启示的在天之父的意思，并以他的淸白无辜拯救我们免 
于死亡。”④上帝的道是上帝的命令、告诫和对我们的信的许诺的 
总和,而首先是由基督传给我们的福音。上帝的这种道不番要采取 
直接规劝的 形式; 它可从圣经中记_的个人或民族的简史中看出。 

上帝的道和圣经之间的这种实际存在的差别，很容易被误认 
为是所有的宗教改革者一概都不会接受。对这个差別不应用神秘 
主义派的内核和外壳的一般说法来解释，仿佛只要触及和抓住了 
内核(上帝的道)，这外壳(记载)就可以丢弃。这个差别也不能用 
来说明<圣经>中有一部分是上帝的道，另一部分则不是。宗教改 
革者一贾主张整个圣经的要义是上帝的道，凡不见记载的上帝的 


① De Libertate (Erlangen edition ， Latin) ， xxxv. 222; Rotn i. 1—3. 

⑤ Genevan Catechism; Institutio, m. ii. 6: “ 上帝之进，始且不论是怎样 
传达给我们的，它本身就是信能在其中看到上帝的一面镜子 Second Geneva Ca¬ 
techism, 

⑧ （ Dunlop), A Collection of Confessions of Faith, ii. 26. 

④ Zurich Articles of 1523,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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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不是 圣经。归 根到底，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说圣 
经就 是上帝的道。 路德对这问题的态度不是很断然的。他说，他 
准备 与那些承认福 音书都是上帝之道的任何对手讨论分歧 观点； 
但又说，如果自行否认了，他就放弃辩论；因为与一个否认主要原 
则的人还有什么可讨论 的呢？ ”® 连系动词 is (是)并不表示逻辑上 
的同一，而是表示可以用包含 ( contains )、 陈述 （ presents )、 传达 
( conveys ) ,记录 ( records ) 等更准确表达的这种关系，——所有这 
些词汇在宗教改革者的著作中或宗教改革派教会的信经中都是常 
464- 用的。要记住的这重要一点是，不应用这个差别来说明圣经的要 
义没有上帝之道所具有的无上权威和绝对正确等这些特征。 

另一方面，这个差别对宗教关系重大。它首先指出了应如何 
理解圣经的绝对正确，其次使我们能分清《圣经》中神与人的成分。 

无上权威和绝对正确事实上和根本上都是上帝之道的属性， 
对于圣经来说则是次要的——圣经之所以有这些属性，乃因它是 
包含、陈述或传达上帝之道的记录。正是这上帝之道，即上帝为拯 
救我们亲自向我们表示的许诺，是有权威的和绝对正确的;圣经只 
有在它作为表达宗教真理的一种工具时才能分享这两属性。宗教 
改革者一致 同意: 圣经之为圣经，原因在于它给予我们得救所必需 
的有关上帝和上帝意愿的知识，在于它使我们通过信看到借基督 
出现的上帝本身。圣经这样描述上帝和上帝的救世意愿自然是绝 
对正确和有权威的。但上帝的现身是宗教上的事，它应以宗教天 
賦，也就是信，来领悟，宗教改革者和宗教改革派的许多告白概不 
承认不是靠信领悟的任何绝对正确或神圣的权威。假如真是这 
祥，这里所说的绝对正确就与中世纪神学家或现代罗马天主教徒 
所说的大相径庭，而且和许多现代新教徒在他们没有把圣经和上 
帝的道区别出时所说的圣经的绝对正确也大不相同。中世纪神学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Ivi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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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说的绝对正确是确保抽象命题的全然正确无误；某些现代新 
教徒所说的绝对正确的含义是指所记录的道或叙述的事实没有任 
何细小差错，即毫厘不差。但是抽象命题的全然无误或毫厘不差 465 
并不是以宗教改革者所谓的信来领会的；它们都离不幵事实，是否 
接受它们，那是属于人的一般能力问题。需要靠信领会的绝对正 
确和无上权威，应当是，也必定是某种截然不同的 东西； 它们使人 
深信，在上帝之道里反映的上帝形象中，有确实可靠的救世力量。 
所有的宗教改革者都说，这是由圣灵作证产生的；“忠实的教会总 
是听从她自己的丈夫和指路人的话的。”①卡尔文在他的《基督教 
要义》—书中论述圣经的杈威性和可信性时说，“因此，请承认如 
下事实为不可否认的真情，即凡是内心受过圣灵指教的人全都颟 
从圣经，它是因为有它自己的根据而自然被确认的，所以不应'把它 
当作从道理上来论证和争论的題目；但它从我们身上得到它本应 
得到的信任，那是因有圣灵作证。”②这是一个与中世纪或现代罗 
马天主教徒完全不同的宗教上的绝对正确观。 

上帝的道和圣经之间的差别也适用于区分圣经里的神与人的 
成分和给予它们各自应有的地位。 

绝对正确和神圣的权威都是厲于儈和圣灵作证范围之内的， 
因此，也是属于圣经的每个部分向我们传达和陈述的上帝本身的 
形象和对我们的意愿的。上帝的这形象是在作为人类历史一部分 
的一系列事件中、在好些人和好些民族的生活中、在表面上象是出 
于其他人手著作的记录中显示出来的。如果圣经的每一部分与神 
有关，那么史的每一部分也都与人有关。起自然的现实寓于人的现 
实之中。要领会前者，必需有圣灵启发 的信; 但是了解圣经所记历 
史的可靠性，使用一般的研究方法就已足够。当宗教改革者将上帝 466 

① Scots Confession, Art. xix,; (Dunlop), A Collection of Confessions, 
p. 73, 

(D Xnstitutio I, vi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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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her^ Works (Erlangen edition), lvu. 35. 
同上书 lxii. 132 a 

同上书 (2ad Erlangen edition) ， viii, 23* 


的道与传达或陈述它的圣经加以区分时，当他们声称上帝之道的 
权威和绝对正确纯属信的范围之内时，他们就使那 权威性 和绝对 
正确不牵涉到人在这本书成为现在这样式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引起 
的许多问題。至于记录上帝之道的这本书何时写成，由谁执笔，文 
体如何，编纂或修订历时多久，这些都是与信无关的问题。事件发 
生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伯约记是确确实实的历史抑或是以古老传 
说为根据作者运用想象力描写上帝的保佑和人的验证等问题的诗 
篇;家系表提供的是人们的姓名抑或是国家和民族的名称，也都是 
与信无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和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属于人的记录 
方面的事 3 对它们的理解不需要信的特别的启发。它们是人的一 
般能力所及的事，是人们一般调査研究的问題。路德充分利用了 
这样得来的自由。他从不认为他应受制于有关宗教法规的传统观 
念，也从不考虑 < 圣经 > 各书的原作者是谁，或者甚至不问所记栽的 
某些事是否真实可信。他在谈到创世记时说，“缴然摩西从未执笔 
书写此书,那又有 何妨? ”①只要有这本书和能读到它,他就感到满 
足了。他认为上、下列王纪比上、下历代志更确实可信;⑧他相信 
• 众先知从未给过历代以色列王以最佳的政治忠告。③ 

但《圣经》既然是人间的文学作品，它就有可能和必然会受到 
一般文学作品所受的同样的检验,它是上帝启示的记录，受到了上 
467 帝的密切注视和保护。这种思想始终贯串在宗教改革者的圣经观 
中。他们谈到上帝的特别关怀和保佑使圣经得以泷传，因此他的 
子民能从中充分和准确了解到上帝要想拯救他们的心愿和意向。 
这种观点揩口记录天启自由，永远不许对<圣经》作轻率和不敬的 
批评。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说出要维护教会信仰究竟需要多少历 


①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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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但是每个虔诚基督教徒全都希望多多益善。任何人都不 
能以宗教改革者的原则为了将圣经记录用作辩护所捍卫的自由为 
理由，企图将基督教信仰所需的历史依据绾小到最低限。对圣经 
经文的任何轻率和不敬的态度,都为每个宗教改革者所不齿。① 

第五节基督的位格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 ，”路德说，“我们确实支持、相信、歌颂和 

①看一看早年的宗教改革派信纲就圣经的权威所作的叙述也许是有用的。路 
德 派一直没有看淸他们在宗教上肯定的东西在教义上的真正意义，在第二代新教徒出 
现以前，他们不认为有必要维护圣经在教义上的最高扠威。施马尔卡尔德信条和奥格 
斯 堡告白明确说，人们的口传教义中有一些应当去除的弊病,但他们没有将其当作他 
们的对手为反对上帝之道所依仗的根据加以谴责，仅只说它们是压制良善和蓄意将人 
们欲与上帝和解的意图引向邪路的东西 (Augsburg Confession , as given in Schaff , 
The Creeds of the Evangelical Protestant Churches , p . 65; Schtnalkald 
Articles , xv .)。 直到 1576 年在 《 托尔郜书>和 1580 年在 《 协和信纲》中他们才 觉察到 
有必要从教义 E : 和针对罗马夫主教徒 宣布： “衡 S 和评判一切教条和所有传道者的唯 
一标榷不是别的，而是旧约和新约中的预言书和使徒书” （§1). 

改革派新教神学家以他们常有的对教条的敏锐目光很早躭®到要对圣经的神学 
地位问《作一明确的阐'述，并在第一个海尔维希告白〔1536年）中 宣称： “圣灵给与、由 
众先知和众使徒向全世界公布的上帝之道《正典圣经>,是最完美和最古老的哲学，唯 
&它完全包容了一切虔诚思想和整个生活准则 。”一 狴新教告白受卡尔文的影响，都以 
此 为榇样，瑭士、法国、英国、尼德兰、苏格兰等国的新教教会的所有信条书也都撅出了 
圣经的无上扠威，如：1536年的日内瓦告白（第一条）、1562年第二个海尔维希告白（第 
一条）、1559年的法国吿白（第三至六条 》 、1561年的比利时告白（第四至七 条）、 1563和 
1571年英国三十九条信条(第六条）、1560年的苏格兰告白（第十九条) 0 伹是现在来 
了解一下为什么_这样还是有益处的。给阐述上述教条定下基调的根子可以从慈潘 
利于1523年在苏黎世公布的六十七条目的第一和第二条里找到。其中明确说，凡是说 
福音书因 未经教 会批准所以没有价值的人都是犯罪和亵渎上帝，并将福音书内 容籌括 
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亲生的儿子，向我们启示了在天之父的 旨意， 并以 他自己 
的淸白无車拯救我们免于死亡和使我们与上帝重归于好。”因此，所有这些告白的主驀 
思想并不是要肯定圣经正式髙于口传教义，而是要说明借耶稣基督向我启示这只有翥 
信才能理解的上帝善良意班的圣经的无比价值，远远超过会使我们背离 t 帝和真正的 
信而走向歧途的一切口传教义。宗教改革者面对这些口传教义不仅渇望对全 部基督 
敦 学说所求助的这权威的性质作出解切解择，而且感到在 宗教上 有必要竖持神所指明 
的得救之道和清除一切出自于人的干预和谠误。他们希望人们知道他们信 赖. 的是神 
而不悬人，因此 f 他们 几乎全 鄱小心»慎坶明确表示必须请圣灵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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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一切与使徒信经，即旧教会的信条，一致的东西，也不能否认 
我们既没有标新立异也没有往里添加什么，因此我们仍 然厲于 旧 
教会和仍与它保持一致。”奥格斯堡告白和施马尔卡尔德信条都在 
开头再次陈述旧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尽管它们是在《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和《阿塔那修~斯信经》里提出来的，后两者则又被路 
德说成是对《使徒信经》的解释。他对神学教义的批评，始终只指 
向中肚纪经院哲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以及中世纪时代主要为使教 
会的那些旧教义迎合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对它们作的曲解。他对经 
^院神学提出两点指控。他坚决认为，经院神学受到义举思想的束 
缚；虽然随时都可能对他的观点提出抗议，但他仍然坚持说，这义 
举思想和对它的种种歪曲紧紧交织在一起，所以应将其全部摈弃， 
这样，这旧的和真正的基督教神学才能重新出现。他还说，经院神 
学是诡辩;但他这话的意思是指经院神学玩弄教义的表面词句、提 
出和解答一些与真正基督教神学毫不相干的问题，可是在这座庄 
严的智慧大厦中却空无所有，经院神学中的神不是借基督现显的 
上帝和圣父，而是完全陌生的神，是披着用孤立圣经经文修饰的形 
而上学外衣永远不露真相的神，也就是异教哲学的抽象统一体。 
他以万无一失的天赋才能抨击经院学派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热 
中，他所持的理由是他们把原来所说的神学搅得面目全非。经院 
哲学或经院神学（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事物)，自诩旨在调和“信” 
与“理”，而且这种说法已被广泛接受。‘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正确 
的；但事实上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信”和“理”这两个词的固有意义。 
经院哲学家认为，信与理不同，信是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从圣经中摘 
取的基督教创始人论述基督教真谛的学说之总和；理则是从古代 
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汲取的哲学原理之总和。一 
些杰出的经院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基督教创始人的教义 
结论和他们相信是古希腊哲人著作中最完善的人的推理结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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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创造出一个基督教哲学体系。他们确实以早期基督教著作 
家的观点作材料，给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玄学中认为对他们有用 
的现成思想加上固定的形式。基督教的材料被捏成适合于异教的 
形式，结果丧失了它最鲜明的基督教特征。任何人都能看到最热 470 
心于传道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 阿奎纳在他的《神学大全》中论 
述功罪和 补赎时 如何徒劳地试图冲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罗网 。 CD 
他必须从上帝是 （1) 神和 （2) 作为第一推动力 (Prinuzm Movens), 
第一有效原因 （Causa efficiens Prima) 对一切自然界的事物按 
照目的进行安排的智慧 （Intelligens a quo omnes res naturales 
ordinantur in finem) 的思想出发，这些概念除非从实际上来 
破坏，否则是决不可能挡住这可以看见借救世主耶稣基督现身的 
圣父的视线的。他的另一个出发 点是： 应将人解释成亚里士多德 
哲学意义上的有自由意志的人，这出发点并不包含人的得救完全 
依赖于上帝的这基督教教义。而这教义则必然导至义举。这就是 
路德所反对并将其摒弃的“诡辩”。 

他随之声称，他站在旧时罗马天主教所坚持的立场上，说他的 
神学与罗马天主教神学一样都是建立在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相 
信基督的位格就是上帝的化身的基础之上。旧神学与崇拜圣母马 
利亚和崇拜诸圣徒毫不相干；它尊崇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他的儿子 
与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路德跨越了十二个世纪与阿塔那修斯携 
起手来。他做了一件与亚历山大大帝大致相同的事。他抵制经院 
学派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这可与阿塔那修斯不准“逻各斯”神学再 
继续干扰宣讲上帝和基督位格等基督教教义相媲美。他俩都相 
信，在有关上帝的种种思想方面，他们应当密切注视借历史上的基 
督显示的上帝的救世功德。阿塔那修斯和路德一样，使神学摆脱 
“诡辩”重新回到宗教上来，并以他的救世主就是创造天地的上 


①尤其需对照 Summa 第二编前一部分中的一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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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帝这一内心宗教经验作为他的出发点。路德相信，古时教会的一 
些杰出领导人和他一样地 认为： 为了理解上帝，为了创立一种真正 
的基督教神学，首先必需知晓上帝，而上帝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才 
能知晓。路德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同样的 经验； 他能与他们心心 
相印，也能运用他们叙述和描写他们的感受所用的措词，甚至并不 
十分注意用语的细微差别。这些教义对他们来说不是僵化公式， 
而是对有生命力的“信”的表述。因此他能将那些在当时似乎已经 
失去活力的旧教条拿来加以改造，使它们重新恢复生机。 

“从阿塔那修斯的时代起，”哈纳克说，“就没有一个神学家象 
路德那样，对基督神性说的信注入了那么多的 活力; 从西里尔的时 
代起，在教会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象路德那样对基督兼有两种性 
质的玄义感到十分快慰的导师——‘我有一位胜过所有天使的养 
育者: 他睡在摇篮里和依偎在一位圣洁妇女怀中，但也坐在全能之 
父的右侧^没有一个古代神秘主义哲学家曾怀着更大的信心和偷 
快来谈圣餐中的神圣食物的。这位德 国宗教 改革家使希腊正教的 
信条获得 新生: 他使它们恢复了信。”① 

但如果说路德接受这些说明上帝性质和基督位格的古老惯用 
语的话，那他的做法非常特别。他对神学术语并无好感，即使他承 
认需要使用它们。他不喜欢用 homoousios ⑧这个古老术语来说明 
三位一体 ( Trinity ) 中的各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而宁愿用 “ oneness ” 
(同一）这词；③他甚至也不喜欢用 Trinity 这术语，或者至少是它 
472 的德语同义词 Dreifaltigkeit 或 Dreiheit —一他说，它们都不是美 


① Harnack , History of Dogma , vii . 173—174. 

⑧拉丁 语:相 似而非同一。——译者 

®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 Latin , xxxvi . 506: **Quodsi edit 
anima mea voeem homoousion , et nolim ea uti , non ero hiereticus , quis 
enim me coget uti , modo rem teneam，quae in concilio per scripturas de - 
finita est ?’’ 应当指出的是，阿塔那修斯本人并不喜欢这与他名字有联系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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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德语词汇;①他将这些专门术语都说成是 focabula mat hem a - 
tica ( D 的这古老信经中的 用语; ® 他在他的小教义问答甚至大教义 
问答里都小心地避免使用它们。但是耶稣基督对他来说是照出上 
帝慈父之心的镜子，因此也就是上帝;上帝本身就是唯一给人的心 
灵带来安宁的圣灵，圣灵就是 上帝； 古老的信经承认圣父上帝、圣 
子和圣灵是一体的，这样的承认，不管用什么词汇表达，他都感到 
满意。此外，他愿置身于古代基督教徒的行列之中，因为古代的基 
督教徒信赖借基督现身的上帝和不受经院哲学家“诡辩”的影响。 

虽然路德真诚愉快地接受古代神学有关上帝和基督的位格的 
学说，但他给它加进了一种新的和更丰富的意义。路德一次又一 
次地向我们表明，他认为神学中唯一值得思考的问題是基督的神 
圣功德以及我们通过信对它的体验。他不相信我们能有超出这个 
范围的任何有关上帝的实际知识 a 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出现异教 
哲学中的不可知的神，即犹太人、土耳其人、异教徒和冒牌基督教 
徒盲目崇拜的神。为了要了解上帝，必须了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 
因此路德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全权 代表: “他见到了我，就是见到了 
父/反之 .•“ 他未见到我，就是未见到父。”在路德看来，历史上的耶 
稣基督就是圣父的化身，而且是唯一的化身。这个启示是在信的 
奇特经验中得到的，耶稣使我们通过这经验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 
所代表的上帝——能无保留地给与我们一切的上帝。很可怀疑的473 
是，那些古老信经的制订者是否具有这思想。古代神学的著名解 
释家奥古斯丁肯定并不 具备。这种疏忽不仅在涉及上帝的教义 

① Luther’s Works (2 nd £rlangen edition ), vi , 358： "Dreyfaltigkeit ist 
ein recht bose Deutsch , dean in der Gottheit ist die hochste £ inigkeit . Etli - 
che nennen es Dreyheit ; aber das lautet allzuspottisch "; 他说这类词语并来见 
谙圣经，接着又说： “datum lautet es auch kalt und viel bes^er sprach mad 
Gott denn die Dreyfaltigkeit ” ( xii . 408)。 " 

③拉丁语 :数学 词汇。——译者 

③ Luther's Works (2 nd Erlangen edition ), v .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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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且在阐述圣恩的理论里都表现出来。路德的全部神学是真 
正的基督学；除了借历史上的基督现身和使我们从信的奇迹中看 
到他就是我们的救主的上帝以外，他不承认有其他任何上帝。这 
样，整个基督教神学顿时变得简单明了了，从而与路德所说的“诡 
辩”经院神学斩断了联系。基督教徒既然已经有了圣父，为什么还 
要为这并非现实的某种永恒之物煞费苦 心呢？ 按旧神学所说，基 
督的功德实际上仅仅在于获得罪行的赦免。上帝仁慈的作用—— 
圣恩的作用是一个结束后另一个才开始的。因此产生了五花八门 
的赎罪制度、补赎制度、各种不可思议的圣礼制度和圣徒代人祈祷 
制度。一旦在信的幻景中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见到了借基督现 
身的完美无缺的上帝，凡此种种便立刻被一扫而净。 

路德和阿塔那修斯一样，也在基督的神格中找到了自己的 
救主。 

“我们必需有一位高于圣徒或天使的救主；因为知果他不 
胜于、佳于和优于他们，就无助于我们。但是，如果他是上帝， 
这件珍宝又过于沉重，以致超过罪恶和死亡而将它们 抛到一 
旁；而且不光如此，还要给予永生。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徒的 
信，于是我们理当表明 ：‘我 们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是我们的主，他是马利亚所生，受难后死去，坚守此信，不论 
异教徒和异端分子多么狡诈，你终将得到賜福。”® 

这话他一再重复。如果我们不能说上帝为我们而死，如果在十字 
架上受难的只是个常人，那么我们就陷入迷途，这是路德最坚定的 
474 信念; 基督具有神性的思想，对于路德的意义比对以前的神学家要 
大得多。旧神学之阐述神与人同一位格的两重性质，目的是要让 
人知道神性的唯一的功能是基督在人间的功德具有救世所需的价 
值。路德始终拒绝采取 这种看待救主神性的狭隘方法。他并不拒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 xlvii . 3,4. 



绝采纳和使用他的前辈的这些术语。他和他们同样地谈论基督位 
格中的两种性质。但从他对信经的解释和对流行神学术语的批评 
可以清楚了解，他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认为这会使人产生一种 
错误的和应当防止的思想。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 思想: 仿佛基督 
的神性和人性不过表面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撇开一方去考 
虑另一 1 方。 

“基督何以是圣父，这是一条最重要的和最矣出的教规， 
因为我们不应怀疑无论这人说的和做的是什么，都被认为和 
一定会被认为在天上是向众天使说的和 做的； 在世上是向所 
有的统治者说的和做的；在地狱是为一切魔鬼说的和做的;在 
心中是向一切恶念和隐私说的和做的。如果我们 确信： 耶穌想 
的、说的和希望的都是圣父的意愿，那么我就能击败一切向我 
挑战的人。因为我已从基督身上看到圣父 的眞心 和实意。”① 
他将基督的位格思想与我们的个人经验紧紧联系在一起。这 
不仅是一条教义——起越我们的某种知识。它是称为因信称义的 
神圣经验的一部分。它与承认我们之得救并不是靠我们能做的各 
种善功，而仅只是靠基督的功德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 
再以各种义举而只信赖他这位借基督现身的上帝的原因。当我们 
了解和感知正是上帝在为我们辛劳，那么我们就会自动放弃我们 
能自救的念头。®因此,基督的位格说，在真正的棊督教徒看来，永 
远不是一条靠智力可以理解的教义。它是须臾离不幵我们的生命 
的一部分。 

“正确地了解基督，就是了解他为我们而死，他承担了我 
们的罪，双致我们将食己的一切私事都看成徵不足道和都不 
再放在心上，只是牢牢记住基督为我们献 出生命 ，而将他的苦 

① Luther’s Works (Erlangen edition), xlix. 183,184. 

@ Luther s Works (2nd Erlangen edition), xii.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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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虔诚和所有美德全都归于我们。一旦我懂得了这一点，我 

就应对他报之识爱，因为我不能不爱这祥的人。” 

他强调作为人的耶稣基督给予我们人的那种关心，同时声 
称，我们对他在世的一生应当象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那样地给予 
关心。 

虽然上面所述暗含下面的意思，或许仍有必要加以 补充: 路德 
始终是从基督的居间作用出发，而不是从以前所认为的什么是神 
性、什么是人性以及如何才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思想出发来对 
待基督的位格的。他从基督的居间作用和他的救世功德出发，因 
为那是从上帝賜予的信生出的神圣经验中体会到的。他从职责上 
升到位格，而不是从位格下降到职责。“基督如因他有两重性质而 
不被称为基督。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关 系呢？ 他冠有这个光荣而又 
令人快慰的称号是因他所担负的职责和他的功德”。①正因为如 
此，他才成为救世基督和救世主的。 

很难说所有的宗教改革者都能象路德那样推论出基督位格的 
槪念，尽管所有这些思想几乎都能在卡尔文身上找到，但在他们的 
头脑中总存有这模糊的想法——基督是上帝的全权代表。这是宗 
教改革派思想和宗教改革虔敬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一些宗教改革 
476 者的著作中和改革派新教会的礼拜和各种宗教仪式中处处表现出 
来。要彻底探究这问题，必需要有比现在所能给予的更多的篇幅。 
但如下一些实例或许可以扼要说明这种普遍思想。 

1_宗教改革者排除了据说可与我们的主共同分担数罪和救 
世之责的代祷者的种种企图，并且公开声明反对想要将各种礼拜 
区分为只能使虔诚的灵魂走入歧途和应向借基督现身的上帝做的 
两种。卡尔文说，象敬礼上帝、敬礼圣贤和敬礼圣母这样一些细微 
差别既不为人所知，也不 会进入那些拜倒在偶像面前的人的心里， 

① Lpth 饵 ’s Wprks (2nd priangen edition), xi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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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肚界上到处都是埃及人的那种原始而又朴素的偶像崇拜，而 
这种偶像崇拜却一直为众先知所痛斥：它们只能使人迷失方向而 
必须坚决拋弃。它们实际上是向礼拜者暗示可绕过那位唯一的居 
间人耶稣基督而去拜求投他们所好的某个保护圣徒。它们造成一 
种印象，仿佛诸圣徒是指定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同僚，也都担负那些 
神圣职责;他们都命定从事基督的功德，而基督却被置于象个普通 
人一样的次要地位。它们是对在公共礼拜中作感恩祈祷时歌唱颂 
扬诸圣徒仿佛都是上帝同僚的赞美诗尽责 。① 

根 据这些思想，宗教改革派的一些告白一致同意谴责向圣徒 
祈祷。奥格斯堡告白 中说： 

“圣经告铖说，旣不要乞灵于圣徒，也不要乞求圣徒的帮 
助，因为它已向我们指出只有基督才是中保、调解者、大祭司 
和代祷者。应当向这位基督求告，他已答应将听取我们的析 
祷，而且他喜欢这种祥的祈祷，也就是说，一切忧患都可向他' 
求告。‘若有 人犯葬，在 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穌 
基督’（约輪一韦二章一节）。”⑤ 

第二个海尔维希告白在它的题为“关于通过唯一的中保耶 稣基督 477 
崇拜、礼拜和求告上帝的问题”的第五章中规定向上帝祷告必须通 
过 基督， 众圣徒和诸圣物不应受到礼拜。在新教的任何一个教会 
里都没有一本祈祷书或一次祈祷式有向任何圣徒或圣母马利亚的 
祷文。 

2- 宗教改革者坚决认为所有信徒都需要基督，而且也只需要 
基督。他们的告白都充满了赞美基督的位格及其功德和说明在虔 
信思想和礼拜仪式中必然有提到基督的词句。简短的1566年尼 
德兰告白中至少有三个独立章节的标题分别为 :“基 督是唯一的中 

① Calvin, Opera Omnia (Amsterdam, 1667), viii t 38,39. 

C|) Augsburg Cpnf?ssion ?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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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调停者”、“基督是唯一的导师”和“基督是唯一的大祭司和献 
祭。” D 海德堡或巴拉丁教义问答称基督为“我可靠的救主”，并说 
我们之所以能自称为基督教徒，“乃因我们是以信成为耶稣基督的 
教徒和他救世的分享者，于是我们既承认他的圣名，又将自己当作 
真实的感恩礼品奉献给他，并且可以在这 K 上以自主的良心抵御 
罪恶和恶魔撒旦，然后和基督一起成为居于一切造物之上的一个 
不朽王国的主人。”苏格兰告白中有许许多多尊崇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的词语。它称他为弥赛亚⑨、永恒的智慧、以马内利③、我们的头 
脑、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指路人以及我们心灵中的大主教、生命的 
创造者、上帝的羔羊、中保、调解者和唯一的大祭司。所有各改革 
派新教会的告白都有相同或类似的措词。各教会的礼拜仪式也都 
充满类似的尊崇用语。 

3. 宗教改革者宣称基督是唯一的上帝的显示者。“我们将永 
478 远不会承认上帝的恩宠和恩典,”路德在他的大教义问答中说，“如 
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照出圣父之心的镜子。” “我们敢 
于称呼上帝是我们的父，”苏格兰告白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上帝创 
造了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恶人是一样的），而是就他把他 
的独生子给了我们而说的。”1532年在伯尔尼召开的宗教会议发 
布的种种指示都十分强调这一思想，这从各条教规的起头或许就 
能 看出： （第二条）教义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位独一无二的基督 (Das 
die gantze leer der eynig Christus sye )； (第三条）上帝只是借基 

督向人们现身;（第五条）仁慈的上帝只能通过基督看见，并没有什 
么中介；（第六条）所传的基督教的道全是关于基督和源于基督。 
在第三条 中说: “我们在 其身上看到上帝功德和他对我们的慈父之 

① MUller, Die Bekenntnisschriften der reformierten Kirche, pp. 935 f. 

③犹太人所期待的复国救主。一译者 

③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中说： 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 H 在，——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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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上帝的儿子 …… 这并不是传道者象异教徒那样大肆宣扬上帝 
却只字不提面目与基督-模一样的上帝的那种情况。”®这些告白 
在谈到圣灵的賜与都是来自于基督时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4. 基督是上帝的全权代表的思想，对于 宗教改 革者说来是一 
个基本的和经验上的事实，它能使他们创立与中世纪教会完全不 
同的有关圣礼的宗教教义。当然，这是在宗教改革者内部引起重 
大分歧的有关圣礼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但除去所有一切分歧观点 
——同体论、无处不在论、符号显现论和符号体现论——宗教改革 
者都一致认为圣礼的功效完全取决于基督在他的道中所作的许 
诺，圣礼的效力在于基督出现在领受圣餐信徒的面前。圣礼中所 
得到的并不是模模糊糊的、故弄玄虚的，也不是说不可思议的宽 
免，而是基督耶稣本身。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圣餐中，这 
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他们全都宣传说，圣礼的功效取决于包含在圣礼制度中的基 
督的诺言，他们都强调，道与圣礼必须始终结合在一起。路德在479 
<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中就是这样指出的，罗马惯例中的一个缺点 
是圣餐领受者“永远听不清教士故弄玄虚地嘟噜说出的诺言”，他 
告诫读者千万不要忽视诺言中的道与圣礼之间的极重要的联系； 

他在他的大教义问答中声称，圣礼包括了道。“我告诫你们，”他 
说，“千万不要将道和水分开，或将它们孤立起来。凡是道受到阻 
梗的地方，我们只能有象女仆做饭用的那种水了。”一些非路德派 
的告白同样决定必须将基督的诺言和他的道结合起来。 * 三十九 
条信条》说，圣礼之所以有效乃因有“基督的法规和诺言”。海德堡 
或巴 拉丁教 义问答 （1563 年)说，圣礼“是上帝制定的神圣而又可 
看到的符号，说到底是上帝能以此向我们更充分地表明和保证福 


① Miiller，Die Bekenntnisschriften der reformierten Kirche, pp. 

34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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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书中所作的许诺”。 

宗教改革者同样也一致声称，圣礼的效力并不在于难以理解 
的圣恩，而是在于参加圣礼的信徒可在那里遇见和迎接基督这一 
事实。我们从伯尔尼宗教会议 (1523 年)发布的教规中得知，圣礼 
是上帝的宗教仪式，“通过圣礼从外部将基督献给众信徒”。第一 
个海尔维希告白 （1536 年）中说，关于圣餐，“我们认为，就是主真 
正地将自己的血和肉，即他自身，献给他的亲人。”第二个海尔维希 
告白 （1562 年)说，“基督的圣体在夭上站在圣父的右方”，并嘱咐 
领受圣餐的信徒“朝上敞开自己的心怀而不要朝下对准面色。如 
同太阳，虽然它从我们眼中消失，但依然实际存在于天上……义的 
太阳则更其如此，我们不能看见其在天的体形，它对我们来说，确 
实不是有形的，但靠着一种能产生生命的活力，则确乎在精神上存 
480在。”1557年的法兰西告白声称，圣礼是保证和誓约， 又说： “然而 
我们认为圣礼的本旨和真义全都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1560年 
的苏格兰告白中也说，“我们确信，受了洗，我们就被印入基督耶稣 
的心中，从而分享了他的义，他掩盖和赦免了我们的罪恶。我们还 
确信，在我们惯用的圣餐中，基督耶稣与我们结合得如此之紧密, 
以致他成了我们心灵的营养和食物。”苏格兰改革派新教会在《圣 
餐仪式的执行方式》中指示牧师要在他的规劝中告诉教民说，“我 
们走向圣餐台的目的……是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寻求我们的生命和 
尽善 尽美， 同时承认自己是在遭神谴和天罚的罪人。让我们认识 
到，这样的圣礼是救治一切贫病生灵的唯一良药，是对芸芸众生的 
悦人的帮助，也认识到，我们的主无求于我们，只是要我们老老实 
实承认自己的毛病和缺陷。” 

无论在祈祷、礼拜和教诲中，宗教改革者处处都认为基督是上 
帝的全扠代表。耶稣是历史上出现和称为人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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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教会 

在圣保罗的使徒行传中，基督的教会既是神的又是人的团体。 
就神而言，它是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耶稣以及在天的主 
有关系的 团体； 就人而言，它是与耶稣有着同等关系的众人的团 
体。这种与耶稣又与会友的关系是教会的奧秘一它所表明的, 
正是教会与其他所 有团体 的不同之处。它具有的所有其它待征, 
势必都染上一层这种双重关系思想的色彩。这种双重关系使它难 
以形成一个教会的概念。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经验，但它又始终 
被看作是难以用定理表达的经验。 

它并不要求过于认真地去推鈹建立一种真实反映前面提及的 
与其神性关系有关的教会 理论； 要想出从外表上体现这种基督教 
关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组织，如果将圣保罗的 
许多叙述中十分明显的与基督的神秘联系完全置之不顾，或仅从 
表面的和有形的方面加以解释，就会十分困难。困难在于要始终 
不渝和严肃认真地注视这面体的神与人的两个方面。 

用“有形的”解释“无形的' 用“暂时的”解释“永恒的”、用“人 
性的”解释“神性的”,这从来就是件 难事； 当这两者的结合已成为 
基督教会内部争论的主趣时，这个任务要比以往更加困难得多。 
因此，我们无须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整个中世纪出现了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基督教会槪念。一方面，把教会看作是一个 
靠上帝的高深莫测惫图坦织起来的上帝与人的团体，它不同于一 
切有形的外在组织;另一方面,它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一个重要组 
织,并且率其他组织一样，靠明显的政治纽带维系在一起。奧古斯 
丁这两#概念都有，这位西方的杰出神学家的语言技巧也都不能 
使两者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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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基督教 会究竟是怎样的这两个彼此孤立又几乎互相排斥 
的概念，也同样互不相关 k 并存子中世纪。前者，即 与基督 有着实 
际而又是不可见关系的精神教会，是最突出的宗教思想。它是最 
引人注目的中世纪虔敬赖以生存的土壤。它是盛开中世纪奇特的 
虔诚之花的花园。后者，是由罗马教会法学家的法学辩证法建立 
的如下一种 槪念： 教会是一个具有严格君主制度的有形的偺侣之 
国——它的国王是基督的有形代表罗马主教。这个概念成了几乎 
482是纯政治性的。它是教会与各国诸侯及人民、宗教改革者和所谓 
的异端分子及裂教者进行斗争的积极力量。它使教会降低到国家 
的水平，它很少有激发虔敬和促进圣洁生活的动力。 

13世纪杰出的经院哲学家曾力图将这个政治性教会变成能 
体现新约中一个非常突出思想的这种与基督以及与众信徒的双重 
关系。他们为此而采取的办法是，试图将这巨大的治政性教会成为 
握有能够拯救那些自愿听从他们的人的一种模糊神秘赎罪权力的 
一块圈地。他们强调说，教会教阶制度的梭心是教工身份。而这 
种教士身份是一种可塑性的中间媒介，上帝通过它，而且只有通过 
它，藉圣礼将他的救世恩典委托教士施之于人。可以提出问题，教 
会是拥有那种在别处没有的神秘赎罪权机构的思想与教会法中规 
定的由教皇专制制度操纵的大量法令是否永远协调一致。这两个 
概念一直是截然不同而又互相补充的，但从未完全合二为一。因 
此，在16世纪人们的头脑里和想象中，至少出现了三种有关基督 
教会的不同观念;但是，在实际宗教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当然 
是把教会说成因为有教士所以才能在其中获得拯救的组织。 

路德曾享用过教会这个团体中的种种好处，并怀有极大的热 
情和热诚想尽办法利用它的一切赎罪杈。他，仅仅因为他对自己是 
483 这样的诚实， 才 感到它并没有使他成 为一个 真正的基督教徒和觉 
得它的神秘权力对他没有起什么作用。他那生动的基督教徒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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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使他了解和认识到，不论 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 ，它决不是 由教士 
在其中表演池们的神秘赎罪术 的团体。它 本来是，而且也应当是由 
圣洁的 和象基督一样的人所组成的 团体； 但他认为很难有使他满 
意的言语来表达他的经验。同时他也很不容易摆脱他从童年时代 
起就怀有的思想;在所 有承袭 下来的信念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 
管怎么说，都莫过于教会是罗马主教 作为其 首脑治理的和应当由 
他治理的教皇之家。研究一下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道路才取路 
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会的明确 认识； ①看一看他头脑中那些早已 
处于休眠状态的零零碎碎 的归看 法是如何不时地重又 复苏； 以及 
当他弄清楚中世纪教会的许多制度已经不适用之时，他又如何能 
并不轻松地从他的头脑中铲除那些理应属于有形教会的思想，都 
是很有趣的。修道院的誓约、教士的独身生活、斋戒、教阶制度、教 
皇的至高无上地位、后果可怕的幵除教籍杈，裉据中世纪的观念全 
都是有形教会的自然附属物，路德好不容易才丢弃它们。最初，奥 
古斯丁的关于教会由上帝选民组成的思想帮助 了他； 他发现胡司 
持有同样的观点，随之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全都是不自觉 
的胡司拥护者 。”② 但是在路德和所有宗教改革者坚持奥古斯丁的 
这一思想时，这对确定当时在实际上更重的有关有形教会的槪念 
已无多大帮助；虽然“无形的公教会”这个定义已经写进了大多数 
新教徒的告白中，并且已成新教徒在辩论中使用，它一直都是比较484 
淸楚地大体衬托出一般“教会”概念的背最，但在清楚说明什么是 
“有形教会”的看法上却没有什么帮助。然而，路德从一开姶就影影 
约约看到在“有形教会”槪念和宣布的上帝的道之间有着一种真正 
的联系-^种肯定会越来越清楚直至完全控制了他的思想。早 


① Luther’s gradual progress towards his final view of the Church is 
traced minutely by Loofs, Leitfaden, pp. 359 ff. 

⑤ Enders, Dr. Martin Luthers Briefwechsel, ii.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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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IS 年10月，他就对卡杰坦说，教皇必须服从上帝之道，而木 
是高居其上 c > ①不久之后他发现诸圣 相通 (communio sanctorum ) 
并不一定是教阶制度 （ecdesia Pralatorum )， ②在 莱比锡 辩论以 
后，他的见解更加明确，到了 120年，它们就公开出现在三篇伟大 
的宗教改革论著里。 

路德关于教会的理论是非简单的。教会，按《使徒信经> 下的定 
义，应是通过靠信听到和接受所宣布的上帝之道而存在的诸圣相 
通组织。他奇妙地简化了基督教的这个基本槪念。教会是以上帝 
之道为牢固可靠的基础；这种上帝之道不是由罗马主教以上帝名 
义发布的一套令人生厌的法令法规。它不是邀请教士来分享由 
他们主持的圣礼给予他们的神秘莫测的救世权。它不是根据圣经 
的孤立经文和运用口传教义或信条指导下的四重意义的一套冗长 
教义。它是圣经的真义。它是“正确理解的福音”。它是“上帝的 
许诺”;“灵魂救主耶稣的证言”；它是“借基督给予的慰 藉”。 正如 
卡尔文所说， 它是“ 我们进入上帝天国必由的神圣大门 ”；“ 信借以 
看见上帝的镜子”。按成斯敏斯特告白所说，它是上帝的命令、成 
胁、允诺的总和，而首先是基督 耶稣的 意图。所有这一 切是® 信领 
悟的。教会靠回答宣布上帝之道的信生存。这就是基督教会赖以 
建立的坚实可靠的基石。 

因此，基督教会是一个以耶稣的精神为灵魂的团体。它是一 
个由众多基督式的男女组成的群体，这些男女受到圣灵的召唤、教 
化和靠宣讲 主的道 J 5 成为神圣 的人； 他们都有勇气祈求为上帝子 
民所准备的光辉未来；他们同时又对他们的同胞信 徒提供 各种亲 
切帮 助以表明自己的信。 

因此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无形的。它的奥秘在于它 与耶妹 

① Enders, Dr. Martin Luthers Briefwechsel, i. 253. 

⑧ Luther’s Works (Weimar edition), i. 190. 

416 



那种隐藏不显的关系。它的裉一直#展到它从那里吸收 维持其 
生命所需的营养的那个看不见的深处。但它又是个有形的组织， 
它无论是在上帝之道如实宣布的地方，也无论是在信得到证实和 
结出圣灵之果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这就是见之于宗教改革派信条中描述的教会的基本模式。有 
些人表达这种思想的方式方法会有所 不同； 有些人对什么是教会 
和它有些什么、对什么使教会存在和它有何福利之间的差别区分 
不淸，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但总的说来，关于教会之所以是有形 
的，存在着两种 f 想，即它是由最根本的两项——宣布的上帝之迸 
和表现出的信造~成的。 

这种解释教会的方法，是以使教会有别于人们交往的其他一 
切形式的这一因素——教会与神的特殊关系来说明什么是教会 
的；它是在神的因素能够而又确实显示出来的地方才被证明它是 
有形的。这种方法以教会的最主要的因素解释教会，却将一切次 
要因素置之不顾。这方法关心的是什么是教会，并不考虑教会有些486 
什么。因此它给予教会福利有关的一切事务提供了活动机会—— 
只不过它将它们下降到它们应处的地位上。① 

如果宣布上帝的道和显示报答的信是教会的根本要素，那么 
有助于这两者的一切，自然都包括在这思想之中。在基督教会内 
需要有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牧师和施行的圣礼。上帝已经设立过这 
种牧师职司，所有的新數会全都小心谨慎地声称,没有人会谋求就 
任此职，除非他确信他受到上帝的召唤;因为他的职责应当是教会 
的牧师和信徒的仆人，所以没有人“会当众执教或主持圣礼，除非 
他正式受到召唤 (nisi rite vocatm )。” 这样的一种牧师职司，其职 

责范围仅限于执掌施思手段。“基督教会，”路德说，“在对圣经作 
了真 正基督教徒式的理 解和去除了一切虚假的口传教义之后，需 

① Luther’s Works , (Erlangen edition ), xii .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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荽有 一批勤畚和忠 诚地接 受过圣 经教育的可敬牧师。在这样的钕 
师之中 和通过这样的牧师，才会明白什么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怎 
样才能获得赦免和得到教会要害部门的财产和权力。” 

这一切都是行政事务。有些教会组织对这种牧师职司应取的 
恰当形式可能抱有不同的 看法; 但是这些不同，虽然能导至出现各 
自为政的局面，然而并不意味着要脱离它们同属的一个基督的公 
教会而独立。尽管它们在表面上如何不同，但都保留着一些基本的 
东西——传道、讲授上帝之道和对圣礼的应有管理。有些教会也 
许希望提出这种或那种信条，而别的一些则希望提出另外的一神。 

487法国、苏格兰和荷兰的教会都有它们自己的信条，但它们全都相信 
彼此都是同一个基础的公教会的成员。 

“当我们断言，”卡尔文说，“真正的宣讲圣经和真正的施行圣 
礼应当作为一项充分而又重要的保证，以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接 
受它，将这两者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圣职组织时，我们就把我们的注 
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即只要这组织始终坚持这两件事，即使它在 
其他方面有许多错误,那它也永远不会被抛弃。” ® 

在这基督教徒的组织内，也就是在基督教会内，我们用以看到 
上帝的感官被唤醒了，我们的信得到了营养而加快成长。我们不 
仅在公共的礼拜仪式上，而且也在会友的生活中和通过会友的生 
活，听到上帝的道;他们的事迹象圣经中许多有关经验和神意的简 
单故事一样影响着我们。我们在会友的生活和感情的许多许多方 
面听到上蒂的道。基督教徒“在基督教同道兄弟的充满生气的联 
系中受到上帝的启示，它的基本内容是在福音中显示出来和由得 
救者的生活表明的耶稣的个人生活。” ® 

“基督教会 ，” 路德说，“在心中牟牢记着一切上帝的道 ，一 再反 

0 Calvin, Institutio, IV. i. 12. 

(2) Herrmann, Communion with God,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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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思考，使它们彼此以及与亟经相互联系起来！因此，每一个想要 
找到基督的人，都必需首先找到教会。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哪里有 
基督的信徒，又怎能知道哪里有基督和对基督的信？任何一个想 
对基督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要信赖自己，不要想靠自己的理智来建 
造一座他自己走向天国的桥梁，而是必须去教会，必须去拜访教会 
并向它请教。这里所说的教会不是一堆木头和石头，而是一群信 
奉基督的人。他必须与那些人相结合，并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和 
教育的情况，了解他们之中谁确实心怀基督。因为，在基督教会之 488 
外没有真义，没有基督，没有福祉。”① 

由于这些原因，教会才配得上这个名称，才算是所有基督教徒 
的母亲。 


® Luther's Works (2nd Erlangen edition), x,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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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同 期大事 


1493— 1519年，——元 
月12日，马克西米利 
安一世皇帝。由于他 
的逝世，萨克森选侯 
智者弗里德里克 
(1480 —1525年)代行 
王权。 

1499— 1535年，-劫 

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 
一世(内斯特)。 

1500— 39 年，——萨克 
森公爵乔治。 

1509—47年， —— 英国 
的亨利八世。 

1515— 47年，——法国 


英国 


路 德 宗 


1517年，——10月31日，马丁 • 
路德〔1483年，11月10日生于 
埃斯列本；1497年，在马格德 
堡拉丁学校；1498年，在埃森 
纳赫（科塔夫人，1511年卒)； 
1501年,在爱尔福特;1505年， 
文学硕士I 7月17日，在爱尔 
福特加入奧古斯丁派修速院； 
1508年，维滕贝格大学教授I 
1511年，去罗马;1512年10月 
19日，神学博士〕在维滕贝格卡 
斯特勒教堂大门上貼出反对滥 
用赎罪券的95条论纲。约翰 • 
特泽尔伙同康拉德 • 温姆皮纳 


乌尔利希•慈 温利： 1484 
年元月1日生于圣加 
仑州的维尔德豪斯， 
在伯尔尼跟亨利•韦 
尔夫林(卢普鲁斯)学 
习 f 在巴塞尔跟维滕 
巴赫学习 i 1499年在 
维也纳跟约阿希姆 • 
瓦迪阿努斯学习； 
1506年得文学硕士* 
1506年一 16年，任格 
拉鲁斯神甫； 15W — 
18年任艾恩济德尔恩 
村圣马面教堂神甫 * 


法国 反对论纲 


的弗朗西斯一世。 1518年，——普里利奥的西尔维1518年，一慈溫利反 


1518—67 年，一黑森 
的高尚的菲利普（生 
于1504年)。 


斯特 • 马佐利尼的《躭马丁 • 
路德关于教皇权的武断结论答 
问》 (Dialogus in prcesump- 
tuosas M. L. coclusiones de 
potestate Papoe)* 路德的《答 
西尔维斯特 • 昝里 利奥: KResp. 
ad Silv. Prier)。 

4 月 26 日，路德参加海德堡 
辩论 * 

8 月： 发出去罗马的 传讯。 

8月25日，梅兰希通在维滕 
贝格. 

10月12日 一15 日，路德在奥 


对贝尔纳丁 • 扎姆普 
森（米兰方济各会会 
长)宣传黩罪券。 

H 月： 慈溫利在苏 
黎世的明斯特教堂任 
神甫_ 


4Z0 




革命运动 


罗马天主教 


新 教神学 


1513年3月 11 日 一1521 
年12月1日，一利奥 
十世。 


1517年，——拉特兰宗教菲利普•梅兰希通 （1497 年2月16 


会议同意将全部教产的 
十分之一授予教皇。 

为修建圣彼得教堂和 
为教皇私人所需而发行 
赎罪券(在 1500 胄 1517 
年之间第五次发行)。 

三次允许德国经办赎 
雅券，一次是包给美因 
茨选侯兼大主教 （1514 
年授予）和多明我会修 
士约輪 • 特泽尔 （1519 
年丰)及其一伙。 

托马斯•维奥•德 • 
加塔（红衣主教卡杰 
坦)： “天主敦会是教皇 
的奴隶”；坚持最广意上 
的教皇不 谬说。 


日生于布笛滕； 1509— 12 年，在 
海德堡； 1512 —14 年，在蒂宾根； 
1514 年，文学碩士， 1514 — 18 年 
在蒂宾根任教； 1518 年，在维嫌 
贝格任希腊语教授； 8 月 29 日， 
始讲《论纠正青春时期的偏向>; 
1519 年 9 月 19 日，神学学士； 1560 
年 4 月 19 日卒） 。 1521 年,《神，问 
题普通理证来镢》 (Loci com¬ 
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 
seu hypotyposes Theologicoe)* 
1521 年出三版； 1525 年版修改绝 
对預定说; 1535 年版，重新解释他 
的神学; 1543 年版，神人协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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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大事 

路德宗 

归正宗 


格斯堡会见红衣主教托马斯 * 
维奥•德 • 加塔；呼吁“孤® 

t 

1519 年，一 6 月，査理 

寡闻的教皇转呈见闻广博的教 
皇” 

11 月： 路德的《论告解礼》 
(On the Sacrament of Pe¬ 
nance) 0 

1519 年，—— 元月： 路德在阿尔 

1519 年，——元月 1 日， 

五世 （1516 年起为西 

滕堡会见教皇的侍从査理•米 

慈温利首次在苏黎世 

班牙王）—— 1556 年 

尔蒂茨;休战。 

讲道; 讲马太福音、使 

8 月 27 日，起为德国 

6 月 27 日—— 7 月 8 日，莱 

徒行传和保罗书信 1 

皇帝 (1558 年卒) * 

比银 辩论: （1) 厄克与卡尔施塔 

改革讲道；划清信仲 


特辩论自由意志问题 1 (2) 厄克 

圣经和罗马天主教之 


与路镳辩论教皇的“首席地位 

间的界限；用人文主 

1519— 1566 年，一苏 

问粗” (De primatu papoe) 0 

义者的观点研究经书 

莱曼一世苏丹 

这次不再是一次经院神学式 

(保罗书 傖)。 

1519— 1521 年，一弗 

的辩论I辩论的内容涉及全部 
宗教原則。 


尔南多 • 科尔特斯发 

与罗马基瞀教世界的分裂。 


现并征服墨 西哥。 

所有信徒皆 牧師的 学说。 


1521 年，——麦哲伦环 
球航行。 

基督徒的自由杈和个人的判 
断权。 

路德关于吿解礼、洗礼和驱 
遂出教的讲进 o 
要求施行两种形式的圣餐。 
1520 年,—— 4 月： 乌尔利希•冯 
-胡滕 （1488 年 4 月 21 日生； 



1523 年 8 月 29 曰 卒)；对话： 
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 
体； 6 月 15 日，反对路德 41 项 
主张的绝 罚令; 限期的 60 天承 
认错误; 8 月： 路德的“为改蕃基 



督教徒各阶层状况致德意志民 
族基督教贵族书”； 10 月，《教会 
被囚干巴比伦》 （De Captivi- 



4以 


罗马天主教 


(续表) 

教神学 


1519年，——阿拉贡的科慈 溫利： 1525年，《真假宗教 槪述& 
尔特斯请求利用利奧十 （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 

齿:的三个敕令（未发出） sa religione), 1530年7月3日； 
限制宗教法庭。1516 <上査理皇帝论信仰理由书 》 （药- 
年， 阿拉贾 、卡斯 提和加 dei ratio ad Carolum Impera- 

泰罗尼亚的三级会议向 torem)； 1530年 ，《论 t 帝的亭 

査理五世的请求也没有 毒》 (Sermonis de providentia 

成功。 Dei Anamnema)。1531 年，《基 

督敦徒信仰略述 》 (Christiance 
宗數改革时期的罗马天主 Fidei expositio ), 

教神 学家： 

约翰•厄克，1510年起在 

因戈尔施塔特任神学教 （ a ) 路德派神学家乔治 • 施帕 

授；1486年生于士瓦本 拉丁： 1484年生于艾希斯塔特主 
的厄克村;1543年卒。 教区的施帕尔特 I 1514年，智者 

弗里德里克的宫廷侍从；1525 
耶罗梅 • 埃姆泽尔，萨克 年，阿尔滕堡的路德宗负责人 * 
森公爵乔治的宫廷神 1545年卒 a 

甫，1527年卒 6 

约翰 • 科克莱乌斯（多宾尤斯特斯 • 约纳斯：1493年生于诺 
内克），法兰克福(美因）德豪森；1524年，在维滕贝格任 
副主教，美因茨和布雷牧师和敦授；1541—46年，艾斯 
斯劳教士会成员 I 1552 菲尔德路德宗负责人11555年卒。 

年卒；1549年，马丁 • 尼古拉斯 • 阿姆斯多 尔夫： 1483年 
路德的行状与著作评 生 i 从1504年起在绝滕贝格;1524 

述： K 1517— 46年 XCom - 年在马格德堡；1528年在戈斯拉 

mentaria de actis et 尔； 1542—46 年任灌姆堡监督《 
scriptis M . Lutheri ), 1550年后在埃森纳餹！ 1565年 | 
«胡司滅教徒列传；*> 卒 # 

(Historioe Hussi - 约翰.布根 哈根： 1485年生；1521年 

tarum ). 起在维滕贝格；1522年为牧鲡 i 

1556年为该地路德教负赍人 # 

卡斯帕尔•克鲁 西格： 1528-48, 
死时任维滕贝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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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大事 


宗 


494 

I 

495 


1521— 26 年，——査理 
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 
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1525 年，——帕缍亚之 

1526 年，——马德里和 
约* 


tate Eccles. Babylonic); 《基 


督徒的自由 K 一个基督徒的自 
由） ； 12月10日，焚_教皇令。 

1521 年，—— 4 月 17 、 f8 日，路德 
出席沃尔姆斯帝国 议会； 4月 
26 日，离开沃尔姆斯; 5 月 4 日 
至 1522 年 3 月 3 日，在瓦特堡 
〔12月，始译新约；小册子&论 
忏悔反对秘密弥撒反对 
教士的和修道的轚愿>，《德语 
圣经注》〕。 

5 月 26 日，沃尔姆斯敕令错 
误地提前为5月8日。 

5 月 28 日，反对路德的帝国 


在法国， 1521 年起通过 
莫城主教威廉 • 布利, 
松涅传播归正宗教 
义。 同他在一起的有 
勒费弗尔和法莱尔。 


1521年——荷兰法学家 
科内利乌斯 _赫恩著 
《论圣餐 》 (De Eucha - 
ristia ， 圣餐纯粹是 


敕令。 

6 月： 卡尔施塔特反对独身 
制。 

10 月： 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 
会众修士废除弥撤（加布里埃 
尔 • 迪德穆斯）， 

12 月： 卡尔施塔特的改革。 
12 月 25 日，两种形式的圣 

12 月 27 B ， 众先知在维滕 


象征)；乌得勒支兄弟 
会负责人约翰 * 罗迪 
乌斯将这种学说传到 
维滕贝格和苏黎世。 


贝格。 

1522年，一2 月： 维滕贝格的反 
对圣像骚动。 

3月7日，路德返回维嫌 
贝格。 

3月9日 一16 日，讲道反对 
狂热派。 

7 月: 《反英王亨利 : KContra 
Henricum regem Anglioe)^ 
9 月：译 完新约 （1534 年译完 
全部圣经）。 


1522 年，—— 4 月 16 日， 
慈温利： 

&饮食的选择和自 
由 》 (Von Erkiesen 
und Fryheit der Sp- 
vsen) ; 8 月： 护教学 
者阿克特勒斯 （ Apo- 
logeticus Archete- 
Ies ) 致康斯坦茨主 
教。 




(致喪) 


革命运动 


罗马无主教 


新 教神学 


1521 年，—— 尼古拉 
斯•施托黑、马库 
斯•托马•斯塔布 
纳等先知（茨维考） 
到维滕贝格|马丁* 
策拉鲁斯。 

卡尔施塔特的安德烈 
•博登斯 太因： 1504 
年，在鱷滕贝格住 
教授；1520年，在 
哥本哈根 I 152 W ， 
关于圣像和弥撒祭 
脤的骚动；1523— 
24年，在奥尔拉蒙 
德;后来，被德国南 
方、弗里斯兰和璀 
士革出教门；1541 
年卒干巴塞尔。 


1523年， 




康拉 


德 * 格 里贝尔、费 
利克斯 • 曼 兹和雄 
通普 夫在苏黎世反 
对慈温利的 国家敉 
会* 


约翰 • 法贝尔，〗518年， 
康斯坦茨代理 主教； 
1529年任奥芬修道院院 
长；1530年为维也纳主 
教； 1561年卒；1523年， 

«异端派人的铁锤> 
(Malleus hoeretico- 
rum) 0 

1521年，——英格兰的亨 
利 八世: 《维护七项圣礼 
反对路德》 (Assertatio 
vii Sacramentorum 
contra Lutherum ) (信 
，仰的捍卫者）。 

4月15曰，馕责路德 
学说的索博尼敕令。 

5月8日，査理五世 
反对宗教改革学说在尼 
德竺传播的敕令 （根据 
沃尔姆斯敦令） J ： 1522 
年，安特卫普的奥古斯 
丁会修道眩因异端罪被 
査封。〕 


弗里德里克 • 迈科尼 乌斯， 安娜贝 
格方济各会修士, 后任魏玛牧师 ； 
1524 年任哥达宫珪传道士； 1546 
年卒。 

保罗 • 斯佩拉 图斯： 1521年在维也 
纳，后去伊格劳；1523年,在维滕 
贝格 （1524 年,“我灼终于得救 h 
1524年，在柯尼斯堡； 1529-51 
年逝世，时在马林堡任波美拉尼 
亚谥督》 

约翰 • 布伦茨,1499 年生： 1520年， 
在海德堡任罗 马天主 教传进 
士; 1522—46 年，在士瓦本的 
尔任路德浓传进士 I 1563年起， 
在斯图加特任牧师 ） 1570年々月 
U 日卒。 

( b ) 慈溫利派神学家 

约翰 • 奥克拉姆帕迪乌斯（胡斯 
根)： 1488年生；1515年 任巴塞 
尔大祭司 I 1519年，在奧格斯蜃； 
1522年，在巴塞尔任教授和传道 
士11531年11月24 日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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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纽伦堡帝国议会；德 

国各等级百人上书，回答艾德 
里安六世11月25日的敕令。 | 
1522— 23年，——宗教改革在波 
美拉尼亚、立沃尼亚、西里西 
亚、普鲁士、梅克伦堡取得胜 
利 I 1519年起，在东弗里斯兰 
胜利；1523年，在法兰克福(美 
因）、士瓦本的赫尔 胜利； 1524 
年，在乌尔姆、斯特拉斯堡、不 
来梅、纽伦堡胜利。 


1523— 33年，——丹麦1523年，——7月1日，亨利 •福 


的弗里德里克一世。 

1523—60年，一瑞典 
的古斯塔夫斯•瓦 
萨。 


斯和约翰 • 埃施（奥古斯蒂尼 
安)在布鲁塞尔被烧死;第一批 
殉教者。 


古斯塔夫斯 • 瓦萨在瑞典实 
行宗教改革(奥拉夬和洛伦茨 • 
佩特森，洛伦茨 •安德 森)。 


慈温利的神学在尼 
德兰 的影响越来越 
大 o 

1523年，——元月29 
0,慈温利和代理主 
教约翰 •法贝 尔在苏 
黎世辩论；慈温利的 
67条款。 

10月26日，在苏黎 
世辩论圣像宗教和弥 
撒。 

11月17日，苏黎世 
议会给牧师和传道士 
的指示。 


5月7日，济金根被害；软士 
暴动被诸侯平定。 

路德： 关于公众礼拜制 I 12 
月：《弥擻程式》（两种形式领 
圣餐)。 


1524年，——第一册德语赞美诗 
集。 

6月 一1525 年5月，农民战 
争;在弗兰肯豪森屠杀农民 


1524年，——彻底改革 
苏黎世教会；摘下圣 
像 t 关闭弗赖尔斯修 
道皖 o 

宗敦改革在泊尔尼 
(贝尔希特尔德•哈 
勒尔，尼克 • 曼努埃 
尔）、阿彭策尔和索洛 
图恩取得胜利；卢塞 
恩的森林州罗马天主 
教同盟^ 




(续表) 


革命运动 罗马天主教 新 教 神 


1522- 23 ^ ,——9月14 利奥 • 尤迪 乌斯： 1523年，在苏黎 
日，教皇艾德里安六坻世圣波得教堂任副牧师！】482年 
(査理五世的私人教师，生；1542年卒。 

乌得勒支主教），精通 i 曰奥斯瓦尔德•迈科尼乌斯（盖斯胡 
学问；热衷于靠教阶制斯勒 )： 1488年生于卢塞思；1532 
改革教士制度。 年卒。1552年10月14日，任巴 

在西班牙，从1520年 塞尔长老* 

起销售安特卫普印制的康拉德•佩利坎(厢斯 纳)： 1478年 
路德著作西班牙文译生》1493年为方济各会修士; 1502 
本。 年起，任巴塞尔方济各会读经员 * 

1523年，一“安达卢西 1527年，在苏黎世任希伯来语教 

亜的使徒”胡安 * 阿维 1556年卒。 

拉因信仰路德的学说受 
到迫害。 

1523— 34年，一9月25 ( c > 中间派神学家 

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乌尔班努斯•赖吉乌斯：1490年生 
(朱利叶斯•美第奇，朱 于博整缃晬的阿尔郎^ 1512年， 

利安德•美第奇的私因戈尔施塔特教授》1519年，麻 
生子)。 斯坦茨神甫 I 1520—22年，奧格 

1524年，——教皇代表、斯堡传速士 I 1530年起，不伦璀 
1524年，一斯德哥 红衣主教坎佩吉奥出席 克宗教改革者，为欧内斯特公爵 

尔摩強动》梅尔希 纽伦堡帝国议会。 服务 f 1541年5月23日卒 • 

奥 • 霍 夫曼。 安布罗斯 • 布劳尔： H 92 年生于摩 

1525年, —— 托马斯 • 在奮根斯堡成立德国 1 斯坦茨 t , 1534— 38年，符朦堡宗 

闵采尔在米尔豪 南为天主破邦闻®(奥 教改革者* 1548牟健，在康斯坦 

m $ 152 5 年5月 後 地利 的费迪 南德、巴伐茨 I 1 S 64 年卒于激特 困尔。 （1534 
害。 利亚公爵和一些南德主年，斯 图加待 协定〉 

小班子:《反在鍮 教)。 规定.•实衧一些教马丁 •布草尔： W91 年生于施勒特 
藤贝格的无灵魂的 会改革，与世俗权力结斯塔特》1505年为多明我会修 

平安皮 B 的昀体》 但不得再传播新教 士I 1524年起任斯恃拉斯堡神 

(Wider das geis- 学说 • 甫 i 1549年，任爱轆华六瀣抬下| 

tlote sanftlebcn- 的英国任鋼桥大学授 f 1551年 

de Fleiseh zu Wit- 2 月 28 日举《 

tcnberg， 1522年)。 

元月：再洗礼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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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年，——勃兰登堡 
的阿尔贝特 （1568 年 
卒)； 条顿骑士团末任 
团长；将骑士团领土 
换给普鲁士公国。 


1525— 32年，一萨克 
森选侯忠实的约翰 
(智者弗里德里克的 
兄弟）。 


1526年， 一 8月290,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 
王刘易斯在摩哈赤反 
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中 
阵亡。 

他的继承者，奥地 
利的费迪南德 （10 月， 
当选波希米亚国王）， 
不得不继续他要匈牙 
利反抗土耳其人的主 
张。 


1525年，——元月 ：路德 <反对漂 
亮的先知 们*。 

5 月： 劝诸侯与农民保持和 
睦，评论十二条款。接着，《反 
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6月13日，与卡特琳•冯 • 
博拉结婚。 

路德的宗教改革趋于 保守； 
与更革命的派别分手。 

1525年，——12 月： 路德，<论奴 
隶意志 《(De Servo Arbitrio ) 
反对埃拉斯穆斯，1524年9月 
有害的 U ⑽7以利) 《 论自由意 
志 》 （de libero arbitrio ) 


1526 年，一5月4日，黑森菲利 
普和坚定的约翰在托尔部结 
盟，6月，又有些新教诸侯在马 
尔堡参加 

6月26曰，德国北方罗马天 
主教派诸侯在德绍成立联盟。 

6月和7月，施佩那尔帝国 
议会。“在宗教上，每邦有扠按 
照它对上帝和皇帝陛下的保证 
生活，治理和行事”。 


10月20日，霍姆贝格会 
议；弗朗西斯 • 兰贝特 (1487 
年生于阿维尼翁;方济各会士； 
1522年逃往瑞士 t 1527年，马 
尔堡教授 I 1530年卒）制定黑 
森教会 方案； 独立的教会组织 


1525年，——苏黎世废 
除弥撒；大大简化公 
众礼拜仪式，并使用 
德语；以两种形式领 
圣餐。 

慈溫利的圣经注释 
和苏黎世译本笫一册 
(1531 年首次出齐全 
部圣经）。 

慈温利关于其圣餐 
学说的独特信仰声 
明。 

〔卡尔施塔特在德 
国南方公布他的圣餐 
理论 f fc 帝说： 这是我 
的身体，是我的身体 

等。〕 

慈溫利去马特1524年， 
阿尔贝在罗伊特林 
根，11月16日，《神 
领圣餐》 (Manduca- 
tio spiritualis)) 后 
来，从亊注释。 

慈温利的反 对者： 布根 
哈根。 

慈溫利的支 持者： 奥克 
拉姆柏迪 乌斯。 

1525年(在赫尔），布伦 
茨、施内夫、格里布纳 
等人，后来有卡尔文， 
发表《苏汇鱷人的 
文契》 （ Syngraq_ia 
Suevicum )。 

路德反对慈 溫利： <1)在 
他为阿格利科拉的 



(续表) 

• • ， .. 

新 教神学 


革命运动 罗马天主教 


兴起*丘尔一个僧 
侣于尔格 • 布劳罗 
克。 

严厉追捕再洗礼 
派 （1527 年，曼兹 
在苏黎世溺死; 
1528年，巴_胡布 


1524年，一彼得 • 卡拉 
部，塞亚特主教〔教皇保 
罗四世〕，创立塞亚特僧 
团阻挠宗教改革的传 

播。 

1526年，一 5月22曰， 
(教皇、弗朗 西斯一 低、 


沃尔夫冈 • 法布里修斯•卡皮托: 
1478 年生； 1515年在巴塞尔 | 
1520年 ，在美 因茨： 1523年卒 8 
1541年12月，任斯特拉斯堡圣 
托马斯修道脘院长。 


迈尔被烧死于维也 
纳》1529年，黑策 
尔在康斯坦茨被 
斩)。 

梅尔基奧尔•霍夫 
曼：生于士瓦本的 
鎗尔,1 52 3年在耷 
沃尼亚 1 1527年，在 


威尼斯和米兰）在科尼 
亚克成立反査理五世的 
同盟。 


( d ) 兹温利派信仰 
1523年， • 一元月29日，慈温利的 
67 条款。 


11月17日，向苏黎世议会建 
议,。 


荷尔期 泰因； 1529 
年,在斯特拉斯堡 I 
从那里去弗里斯 
兰，在弗里斯兰加 
人授礼派；后去尼 
德兰》1533年，在 
斯特拉斯堡 5 1540 
年卒。(戈恃条例): 
一种严格的更为圣 
沽的千年王国思 
在浸礼 辨里烤 
餐千年王国思想。 


1530年，——7月3日， 《上 査理五 
世论信伸理 由书 》 (Fidei Ratio 
ad Carolum V ) (兹温利得到奥 
克拉姆帕迪乌斯和 其他宗 教改革 
者的赞同〉。 


1530年，-《四城告白>(0>1^«- 

sio Tetrapolitana ) (斯特拉斯 
堡、康斯坦茨、林进、门明棵 ) i 布 
克尔、卡皮托、赫迪奥；在奥格斯 
堡帝国议会期间。 


1534年，一 - «巴锡林西斯告白》 
(Confessio Basiiiensis ) < 迈科尼 
乌斯）于1537年被米尔豪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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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大事 


和严格的教规。 


路德， 


制度。 


教规。 《苏汇维人的文契》译 

本写的前言里； <2) 
1527年，“那句话，这 
是我的身体等。” 

德语弥撤；公众礼拜慈温利的宗教和政治宗 

教原则 f 他对璀士的 
政治改革 I 信仰罗马 
天主教诸森林州为保 
持其霸杈而成立的政 
德里克一世改宗路德 治联盟。 


丹麦的弗里德里克一世改宗路德 
教义（约翰•陶森从1524年起 
在日德兰改宗路德 教义八 


1527年， 


劫掠罗1527年， 


第一次视察萨克森 


选侯区；古斯塔夫斯•瓦萨向 
韦斯特雷斯议会提议实行宗教 
改革。 


1526年，一罗马夫主 
教州进攻新教州。 

5月 ，巴® 辩论(厄 
克与奥克拉姆拍迪乌 
斯) * 


1527—29 年，-—査理 
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 
之间的第二次战争； 
1529年8月，康布雷和 

约。 


1527年，一 英 格兰的 
亨初八 世企图 与阿拉 
贡的凯瑟琳（査理五 
世的姑母)离婚;1529 
年，沃尔西被贬；大 
法官托马斯 • 莫尔。 

1529年，——9月至10 


丹麦的弗里德里克一世，在 
欧登塞议会上给新教以与罗马 
天主教同样的特扠。 

1528年——奧托_冯 • 柏克1527 
年在布當斯劳关于成立一个罗 
马天主教同盟的谈话》挪威开 
展宗教改革。 


1528年，一宗教改革 
在圣 • 加仑（约阿希 
姆 • 瓦迪亚努斯约 
翰‘ • 凯斯勒）和伯尔 
尼取得胜利。 


1529年， 


宗教改革 


在巴塞尔（奥克拉姆 
帕迪乌斯,卡皮托，赫 
迪奥）取得胜利。 


五个森林州与哈布 

1529年，一2月26日，施佩耶 斯堡家族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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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革命动动 


罗马天主敎 


新 教神学 


卡斯帕尔 * 施文科费 
尔德：1490年生于 
利格尼茨的奥辛 
格；为利格尼茨公 
爵 服务； 1525年， 
据说他已发现对那 
句名言的解释，因 
为面包本身给饥饿 
的身体粉碎了，因 
为面包即我的身 
体，即饥饿灵魂的 
食物” （Quod ipse 
panis fractus est 
corpori esurieati» 

i. 

netnpe> cibus, hoc 
est corpus meum, 
cibus videlicet esu， 
rientium anima- 
runo)i 因此，他的 
基鲁教义是内心的 
进 (152T 年，《论天 
主圣言的一生、信 
仰的根灌和成义的 
方法》 (De cursu 
Verbi Dei，origine 
fidei et ratione 
juBti ficaticHils ) f 
关于基督的位格 
(不是创造人，而是 
難 神性 ： 他肉体的 
神性生育人)；1528 
年，被逐出西里西 
亚；1539年起，在 
斯特拉斯堡、奥格 
斯堡、施佩耶尔和 


1527年， —— 索尔邦内控 
告扎克 •勒 费弗尔 （1537 
年本于持那瓦尔护煦去 
韧特拉斯堡的旅途中）。 


1527年，——5月6曰，波 
旁的査理猛攻罗马 I 教 
蛊困于虽安吉洛，直到6 
月6日》査理五世控制 
教会国大部分地区 ，艨 
议限制教皇的世俗权 
力 I 教皇和英埋和法蹰 
求嫌 r -变英国出钱栽 
备物法国军队黹往支後 
他 0 


1528年，-6月29日，教 

皇与皇帝缔结巴塞罗纳 
和约；教皇故发教会国 
和佛罗伦萨；异端被消 
灭。 


受，又称 《 米尔豪淼告白\ 

1536年，—— 《 前海尔维希告白》 
(Confessio Helvetica Prior) 

(巴锡林西斯告白第二），由新教 
州代表及其神学家布林格尔、迈 
科尼乌斯 • 格里尼乌斯 、利奥•尤 
迪乌斯等在巴塞尔(元月至3月） 
拟定。 

( e ) 路德派信仰 

1529年，——路德的德文 * 大教理问 
答》和《小教理问答力；同时出版 
1530年，—— 《 奧格斯堡告白》 
(Confessio Augustana) 拟定的 
根檐有: (1) 马尔堡15条款 f (2> 
路德起草的士瓦巴赫17条款 f 
(3) 1530年3月，路德梅兰希 
通、尤斯特斯 * 约纳斯、布稂％裉 
在托尔郎编的呈给萨克森选庚的 
托尔部条歙。由梅兰希通在集会 
于奥格斯堡的新教神学家支持下 
拟耽 ，并经路德修改。 

新教教义的声明，“既然从作者 
处获悉，在福音教义陈述中，可 
以看出来无任何不合于圣经，或 
不合于公教会，或不合于罗马教 
会之处。” (In qua cerni potest, 
nibil iness^>qiicKl ^iscxepet a 
Scripturisvelab ecclesia catho- 

• i • • 

lica vel ab ecclesia Romana, 
quatenus ex script or i bus nota 
est..*Sed dissansus est de qui- 
busdam abusibus, qui sine 
cert^ auctoritate in ecclesiam 
irrepserunt. > 黑森的菲利普签名 
反对士瓦巴赫十七条款中第十条 





同 期大事 路德宗 归正宗 


月 14 日，苏里曼包围 
维也纳。 


尔帝国议会； 4月12日，大多 
数罗马天主教派选侯和诸侯决 
定： “凡执行沃尔姆斯敕令者仍 
应照旧执行；其他人等不得再 
实行改革；不得妨碍任何人作 
弥撒 4月19 日 ，一些 城市达 
成一致 意见。 

“抗议”： 4月25日，萨克森、 
黑森、勃兰登堡、安哈特、吕内 
堡和十四个械市上诉皇帝和宗 
教大会。 


6月24曰 ，长 佩尔 
和约；森林州脱离与 
哈布斯堡的联盟并承 
认信仰自由。 


路德浓与德国南方新教徒之间发生分裘> 路德镛责武装反 
抗;慈温利打算废除教皇制和中世纪的教皇帝国;黑森的 
菲利普试图实现联合。 

10月1日一4日，马尔堡宗教会议(珞德、梅兰希通、慈 a 
利、奥科拉姆帕迪乌斯、尤斯特斯 • 约纳斯、奧西安德、 
布伦茨等 )； 10月4日，在十四条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第 
十五条关于圣餐礼上发生意见分技。慈 温利: “在世界上， 
我没有比与维滕贝格人团结更髙兴的亊了”。路德 ：“你 
的灵魂与我们的不同”。慈溫利拒绝签字。 

10月16日，路德在士瓦巴赫修道脘;11月30日，在施马尔 
卡尔德，萨克森放弃德国南方诸坡。 


1530年一2月24日，教 
皇在溥洛尼亚为査理 
五世加冕，没有任何 
德国谙侯在场。 


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信仰罗马天主教诸州不 
会: 6月15日，皇帝抵达;劝新 逋守和约条款。 

教诸侯参加基督圣体节游行失 
败 ； 6月20日，帝国议会开幕； 

6月25日，宣读和呈交奥格斯 
堡告白 （8 月3日，宣读反驳)； 

7月11日，宣读四城告白 （10 
月17日反驳）和慈温利的《论 
信仰理由 》(Fidei Ratio);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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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 


乌尔姆逋路德派神 
学家的迫害 f 多次 
参加论战； 1561 年， 
卒于乌尔姆；在西 
里西亚的追随者； 
1730 年起在宾夕法 
尼亚。 



1530 年， 一 归正宗在西 
班牙集会。在塞维 利亚： 
罗德里戈 • 德•瓦列罗、 
约翰 • 埃希迪乌斯、庞 
塞 •德 •拉富思特。在巴 
利亚多利德 • 1555 年， 
奥古斯丁 • 卡 萨拉。 

弗朗西斯 • 恩齐纳斯 
译新约 I 1556 年，胡安 • 
佩雷兹重译 e 
全被菲利普二世和宗 
教裁判所査禁。 


关于圣餐不变的论点。 

无法确定准确的德文或拉丁文版* 
梅兰希通的首次印版 ，维雎 贝格， 
1530 年，四开本。 

1540 年起的改变（特别是第十条的 
改变）。 


:为奥格斯堡告白辩护》,—— 1530 
年9月，梅兰希逋在奥袼斯堡发表 
《辩疏初稿 XHneatio apologioe)) 
1530年11月 一1531 年4月，彻 
底修改；1531年 U) 月，由尤斯待 
斯 • 约纳斯出镲文版6 


1533 年，——明斯特 
的基督的王国。 

伯恩哈德.罗思 I 
曼，明斯特新教负 
责人，加入再洗礼 
派；亨利 • 罗尔和 
来自尤利希的传道 
士瓦森贝格。 


( 施马尔卡尔德信条 1537 年，路 
德为在施马尔卡尔德召开的新教 
会议拟定，关于在曼都亚召开的 
宗教大会的提议。〔严格的路徳 
浓 J 


夏天，梅尔希奥 
里特在明斯恃。 






同期大事 

路德宗 

归正宗^ 

15 M 年，一奥地利的 

16-29 a ,与梅兰希通协商， 
说明他相当圆通。 

U 月19日，——帝国议会 
敕令。新教徒在1531年4月 
15日以前可以接受，到时将武 
力镇压。 

1531年，——施马尔卡尔德同盟 

1531 年，一 5月 15 

费迪南德，罗马人的 

为首的 7 E 黑森和萨克森。 

日，在阿劳，慈温利反 

国王；巴伐利亚和萨 

1532年， ■ —纽伦堡帝国 议会： 

对不供应森林州粮 

克森选侯 反对。 

宗教大会召开前实行宗教容 

食。 


忍。 

10月11日，卡佩 

1532年，——8月 一1547 

德绍接受宗教改革。 

尔 之战； 慈温利被害； 
第二次卡佩尔和约。 

年，萨克森选侯，髙尚 



的约翰 • 弗里德里 


亨利 • 布林格尔， 

克；1554年卒。 


慈温利的继承人。 

国会批准亨利八世 
与阿拉贾的凯瑟琳离 
婚。 

11 月： 与安妮 •博 



薄结婚^ 


卡尔文在法语璣士区的 

1534年，——符腾堡公 

1534年，——路德派宗教改革嬴 

宗 教改革 

爵乌尔利希在黑森的 

得符腾堡、安哈特、奥格斯堡和 


菲利普支持下复位。 

波美拉尼亚。 


1535年，——勃兰登堡 


威廉 • 法莱尔 （1489 年 
生于多菲内；1530年 

选侯约阿希姆二世。 


在纳沙泰尔；15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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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革命运动 

11月，简 • 马西森^ 
1534年，—— 伦特: 
破坏圣像和修道院 
骚动。复活节 前夕： 
马西森下台；莱登 
的约翰任再洗礼派 
首领;神权国家。 
1535年，——圣约翰 
节 前夕： 明斯特陷 
落。 

1536年，——元月22 
曰，莱登的约翰、克 
尼佩尔多林和克甯 
希廷 被杀。 


1534年，一 达维德 • 
约 曾斯： 1501年生 
于代尔夫特》加 
入再洗礼派；改革 
再洗礼派；他在尼 
德兰 和东弗里斯兰 
的影响, 1542年，他 
的《 奇异之书> 
( Wunderbuch )> 

1544年在巴塞尔* 
带有唯理縝 向的神 
秘主义唯灵思想。 


罗马天主教 

意大利，——德国的 
宗教改革唤醒了宗教生 
活和奥古斯丁的神学; 
孔塔里尼、雷季纳德. 
波莱、约翰•德•莫罗 
内（摩德纳大主教）、波 
得•保罗 • 韦杰里乌斯 
(1548 年转而参加宗教 
改革； 1565年卒)。 

费拉拉的宗教改革 
(1527 年，曾坭与赫尔克 
里士二世结婚 h 在成尼 
斯 * 在那不勒斯（胡安 * 
瓦尔德兹，1540年卒； 
还有伯纳德 • 奥基诺)； 
在卢卡 〈彼得 •马蒂 
尔）。 


新 教神学 


1534— 49年，一教皇保 
罗三世(法内塞)；他的 
驻德国使节_吉里乌 
斯 o 


1536年，一•保罗三世号 
召早已答应召开的宗教 
会议在曼都亚开会 * 
1537年，延撕要求在 
维琴察开会 I 再次延期。 


1542年，——安东尼奥《 
佩 茱里奧 U 570 年烧 
死)》《论被钉十字架的 


路德宗内的争论 

1548—55年，中 立派： 弗拉西乌斯、 
维甘德、阿姆斯多尔夫反对莱比 
锡宗教妥协。 


1549— 66年，奥西 安德： 安德烈 • 
奥西安德<1522 — 48年，在纽伦 
堡； 1549—52 年卒，在科尼斯 
* 堡)：1550年，《论称义》 (De Justi - 
ficatione )* 1551 年，《论唯一中 
保耶稣基督 》 (De Unico Media - 
tore Jesu Christo)i “称义是分享 

基督的义”，基督神性殆浸透人身 
(cujus natura divina homini 

quasi infunditur )。 与此有关的 
是他的人是神的形 象论。 


对 立面： 曼都亚的弗朗西斯 
(1551—52 年在科尼斯堡，后在 
西本比尔根和 波兰； 1574年卒, 
1562年， 《 论三位一体和中保耶 
Dc><De Trinitate et Mediato - 
re ), “我们基督的义仅在于他的 
人类本性”。 

1551— 62年,一多 數派: 乔治.马 
约尔 （1574 年卒，维滕贝格教授)書 
善行对得救是必不可少的 （bona 
opera necessaria esse ad sa - 
lutem )。 阿姆斯多尔夫反对他； 
蕃行对得救是有害的 （bona 

opera perniciosa ess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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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 —38 年，——査理 
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 
之间的第三次战争。 


1538年，——尼斯十年 
停战协定。 


1541—5$年，-萨克 

森的莫里斯公爵； 
1546年成为选侯。 


1536 年，——维滕贝格协议；梅 
兰希通与布克尔；只有路德派 
意义 t 的圣餐礼；禁食无价值 
的“可疑之 物”；洗礼； 忏悔；毫 
无 结果； 分歧仍然存在，但未公 
开化。 


宗教改革在丹麦胜利。 


1537年，施马尔卡尔德会议 （ 施 
马尔卡尔德信条 P 

1538年，——在纽伦堡成立罗马 
天主教联盟。 


1539年，——宗教改革在萨克森 
公爵区和勃兰登堡选侯区取得 
胜利。 


1540年，——6 月： 黑格瑙会议。 
11月25日—— '元月 14日， 
在沃尔姆斯(格兰维拉、梅兰希 
通、布克尔、卡皮托、布伦茨、卡 
尔文、厄克、科克莱乌斯)。 

2 月： 雷根斯堡宗教妥协。 


1541年，——4月27日一5月22 
日，雷根斯堡会议（孔塔里尼、 
梅兰希通、布克尔、厄克)，难点 
在变体论。 


在伯 尔尼； 1565 年卒 
于日内 瓦）； 彼得•维 
勒特 （1511 年生于奥 
尔贝； 1531— 39年， 
在 洛桑； 1561年起在 
尼姆斯和里昂；1571 
年 卒)； 1534年起，二 
人任日内瓦宗教改革 
传道士。 


1536年，——约翰.卡 
尔文在日内瓦：1509 
年7月10日生于努瓦 
荣； 在奥尔良和巴黎 
学习》1533年，在巴黎 
参加宗教改革运动； 
在巴塞尔；1536年， 
«基督教 要义》 ( Insti - 
tutio Christian ® 
Religionis )； 接着去 
费拉拉;严格的教规； 
1538年复活节，被日 
内瓦骐逐，去斯特拉 
斯堡；1541年，召卧 
1564年5月27 日卒。 


卡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 
制度，一礼拜仪式: 
祈祷和讲逋。 组织: 
长老制。1542年一元 
月 P 日内瓦教会教士 
法规》 （ Ordonnances 




_ (续表) 

新 教神学 


革命运动 I 罗马天主教 

门诺派 耶稣基督对基督徒的恩 salutem )。 

施 》 （Del beneficio di 


门诺•西莫尼斯：1492 
年生于维特马祖 
姆; 〗524年，神甫； 
1536年，因不满对 


Gesu Christo crocifis- 
so verso i Christia- 
ni) a 


1556—60 年，——神人协作 派：普 
费芬格尔，1555年，关于自由意 
志的命题 （ Propos.de libero 
arbitrio ) (在梅兰希通的神人协 


作意义 上〉； 反对他的有阿姆斯多 


明斯特苒洗礼派的 
迫害而离职；被一 
位叫简 • 马西森的 
传道士 施洗； 在荷 
兰和弗里斯兰改组 
再洗礼派组织; 
1559年卒于奧尔德 
斯塔；狂热成分减 
少，多纳特斯浓倾 
向增加。 


他的信徒门诺 
派，1572年在尼德 
兰得到奧兰治•威 
廉的 宽容； 同时，也 
在埃姆整、汉堡、但 
译、埃尔宾,在巴拉 
丁和癉位维亚奠定 
基轴》缰和初期的 
再洗礼浓精神；摈 
弃-切教条 f 禁止 
发誓愿和战争；诉 
诸圣经， 


1540年，——9月27日， 
保罗三世组建耶稣会; 
唐 • 英尼戈（伊格纳修 
斯 罗耀拉 ，1491年生于 
巴斯克省罗耀拉城堡； 
在潘普洛纳负伤 (1521 
年 h 圣徒的传说；在巴 
塞罗纳学习；1528年起 
在巴黎 # 1534年，他与 
四个同伴 （弗 朗西斯 • 
泽维尔、埃戈 • 拉内兹、 
皮埃尔 * 勒费弗尔等） 
发三誓 K ， 并发第四誓 
愿绝对服从教皇。罗耀 
拉，1556年辛》拉内兹， 
1564年卒 

w 在罗马天主教会内 
外增进罗马天主教憧侣 
集团利益，反对新數。” 

泽维尔在东亚传教。 

耶稣会的道德 .• 诡辩《 

耶稣会的 教条： 一贯 
迷信。 


尔夫 （1558 年，反驳)；还有弗拉 
西乌斯， 


1560年，一弗拉西乌斯和斯持里 
格尔在魏玛辩论。弗拉西 乌斯: 
原罪是人的本质路德派主张获 
胜。赫舒西乌斯：《论奴隶意志> 
(de servo arbitrio ) 0 


1527—40 年， 1556 年再兴，——唯 
信仰论浓：约轤•阿格里科拉, 
1492年生于埃斯列本;1566年卒 
时任柏林宫廷传 道士； 1527年, 
反对梅兰希通11537年，反对路 
德。痛悔不是法律而是福音的教 
导。1540年，承认错误。1556年 
起关于“法#第三种用嫌” ( Ter - 
tius usus legis ) 的论战 

1567 年，一:秘密卡尔 文派： 杨兰 
希通承认卡尔文派关于圣餐、基 
蝥学和前定论的主张》 


从这些争论可以看出，珞德派 
霱要协调一致 I 所以，从各种各样 
的协议里，制定出协希信细 ( For ¬ 


mula Concordic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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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大事 

路德宗 

归正宗 

1541年，——雷根斯堡 

1542年，——瑙姆堡监督尼古拉 

ecclesiastiques de 

帝国议会；苏里曼征 

斯•冯 • 阿姆斯多尔夫。 

l’eglise de Geneve ) 0 

服匈牙利人。 


牧师、宣教师、长老和 

1542— 44年，——査理 

1543年，——科隆大主教区的宗 
教改革；大主教赫尔曼•冯 • 

执事。教规。 

1559—98年法国的 

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 

维德接受布克尔的建议；1546 

宗教改革 

之间的第四次战争1 

年被驱逐出教》1547年 被废； 


克雷皮和约。 

1552年卒。 

早期： 人文主义者弗朗 
西斯一世，不介意宗 

1542年，——施佩耶尔 


教问篇，以政治家的 

帝国议会 f 共同反对 


风度对待宗教 改革* 

土耳其人。 


他的妹妹那瓦尔王后 
玛加丽特 (1549 年卒） 

1544年，——施佩耶尔帝国 议会； 承认新 教徒； 宗教大会 

保护宗教改革者；不 

召开前各地和解。 


願与德国新教诸侯的 
同盟和1535年请梅 

1545年,一维滕贝格人的宗教改革 

兰希通来法国调解， 

1546年， 一 一第二次笛根斯堡宗教会议； 2月18日，路德 

残酷迫害法国的新教 

在埃斯列本逝世 f 新教徒没有出席这次 会议。 

徒。 

1546—47年，——施马尔卡尔德战争;6月19日，莫里斯与 

亨利二世：那瓦尔的安 

德皇结盟;7月20日，下令反对约翰 • 弗里德里克和菲利 

东尼及其妻让 • 达布 

普;10月27日，莫里斯成选侯 ( 4月24日，米尔堡之战， 

普特是法国新教徒的 

约翰•弗里德克被俘1菲利普被围于哈雷 | 皇帝不守信 

首领 9 

用，将两位诸侯抉入 监狱。 

1559年，——5月25日一 
29日，由巴黎牧师安 

1547— 59年，一法国 

1548年，一5月15曰，奥格斯 

东尼 •尚 德在巴黎召 

的亨利二世；娶机瑟 

堡宗教妥协，保留罗马天主教 

开首届归正宗会议》 

琳 • 德•美第奇，1589 

的教阶制、仪式、节日和斋戒 * 

高卢振会议。 

年卒0 

教士结檐和两种形式领圣餐得 
到允许。 


1547— 53年，——英国 

1548年，一莱比锡宗教妥协 

1561年，-一9月 ：普瓦 

的爱德华 六世： 1537 

(萨克森的莫里斯和梅兰希 

西宗教会议；西奥多 • 


通 )。 

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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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英国国教 

罗马天主教 

新 教神学 


1542年，——红衣主敦卡 



拉法提议在意大利袂复 
宗教法庭以迫害新敦。 

(1) 1574年 ， J • 安德烈亚斯 
(1562 年起任蒂宾根教授，1590 
年卒）的士瓦本协议；1575年，马 
丁-塞姆尼茨的士瓦本协议；1576 
年，卢卡斯•奥西安德的毛尔布 
琅方案<» 



(2) 托尔郜会议和托尔郜书 
(Torgau Book ), 


1545年，——特兰托会议 

从此产生1577年的协和信纲 


开幕： 第一阶段，1547 

(Formula Ooncordioe )* 


年3月 U 日在特 兰托； 
1547年4月21日至1549 
年9月13日，在博洛尼 
亚。第二阶段，1551年3 
月1曰至1552年4月 
280,在特兰托》第三 

路德浓主驀神学家 


阶段，1562年元月13 
日至1563年12月4日 
(25 次会议)。最终觯定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1564年，——&特兰托会议 
信纲 》(Professio Fidei 

马丁 • 塞姆尼茨：1554—1586年卒， 
任不伦瑞克路德派负责人;《特兰 
托宗教会议考 》 (Exatnen Con - 
cilii Trid . )； 1565—73 年，《神学 
理证来灌 》 (Loci Theologici ) 
马特夫 • 弗拉西 乌斯： 1520年生午 

英格兰， 1547—1600 

Tridentince )： 1566年， 
《穸马教理问答》 ( Cate - 
chismusR omanus ) (莱 

奥纳多 • 马里尼、埃吉 
迪奥 • 福斯卡拉里、米 

伊利里亚的阿尔邦纳；1545年， 
在维滕贝格！ 1548年在马格德 
堡； 1557— 61年在 耶拿； 1575年 

3月11日卒于法兰克福(美因）。 

年，亨利八世治下： 

齐奥 • 卡利尼)。 


约翰 • 弗里思，成 

1548年，一菲利蝥•尼 


廉. 

里创建奥拉托利会 



439 






年生 155〗年，——德皇强烈要求新教1562年， —— 元月+■新 

徒必须服从恃兰托 会议； 萨克 教徒得到在城外作礼 

1553— 58年，——英国 森的莫里斯与法国的亨利二世 拜的 权利； 吉斯家的 

的玛丽（血腥的）。 秘密结盟。 弗朗西斯在瓦西屠杀 

集会的新教徒。 

1554年，——7月9日， 10 月： 符腾堡使节和1552 
莫里斯在西维斯豪森 年元月萨克森使节在特兰托》 

附近反对勃兰登堡侯 1562— 63年，——雨格 

爵阿尔贝特的战斗中1552年，——3月20日，莫里斯 诺战争。那瓦尔的安 

被杀。 挣脱 出来； 5月19日，占领埃 东尼死；吉斯家的弗 

费迪南德在匈牙利 伦堡城和蒂洛尔的锁钥埃伦堡 朗西斯在奥尔良公然 

被土耳其人击敗 9 关口；会议中断;7月，帕绍和 被害。 

约；约輪•弗里德里克和菲利 
普获释。 

1555 — 98年， 一一 西班1555年，——9月25日，奥格斯堡 1567— 68年和〗569— 

牙的菲利普二世。 宗教和约；路德派（奥格斯堡 70年，一雨格诺战 

告白）获得与罗马天主教同样 争。 

的合法 权利： 在谁的国家 

1556— 64 年，——费迪 信谁的教 （Cujus regio 

南德一世皇帝。 ejus religio ) j 教会权益保留1572年，-8月24日， 

(Reservatum ecclesiaticum ) ; 圣巴托恪缪节前夕巴 

归正宗未获承认。 黎大屠杀；科利尼和 

1558— 1603年，——英1558年，一老路德蒎 ( Gnesio - 两万雨格诺被杀死。 

国的伊商莎白。 lutherani ) 与梅兰希通追随 

者之间的争论。 

1574— 76年，——雨格 

1559— 60年，——法国1560年，一4月19日，梅兰希 诺战争；吉斯家的神 

的弗朗西斯二世（与 通逝世。 圣同盟。 

苏格兰的玛面结婚）。 1588年^——亨利和吉 

斯家的路易斯被杀 《• 

1560— 74年，一法国1586年一91年，——秘密卡尔文1589年， —— 8月1日， 

的査理九世。 派在萨克森选侯区骚动；镇压 亨利三世被一个狂热 

卡尔 文派； 1601年，处死克雷 组织的成员 J . 克莱 

尔斯。 门特 杀害。 



英国国教 


天主敎 


(续表) 


廷 达尔, 


1550— 64 年， ——朱利叶 


:世（德尔蒙蒂） - 


1534年， 


国会的 


王权至尊 法令； 国 
王是“英国教会唯 
一的最商元首 、新 
教负责人托马斯 • 
克拉猷〔1533年， 
坎特伯雷大主敦〕 
和托马斯 • 克伦成 
尔；1538年，翻译 
圣经。 

1539年，一 7月28 
日，变体论;拒绝俗 
人使用圣杯;教士 
独身制；为死者作 
弥撤 I 秘密忏悔。 


1551年，——罗马耶稣会 
建立。 

1552年，——德国耶稣会 
建立。 

1555— 59年，——保罗四 
世(卡拉法）反对奥格斯 
堡和约;宗教法庭。 


1559— 65年， 


庇护四 


世(美第奇)在其外辑米 
兰大主教、红衣主教査 
理 • 傅罗米奥的影响下 
实拧统治，1584年卒。 


亨利八世的宗教 
改革：国王的法令 
只反对中世纪的制 
度，以国王取代教 


15 W 年，- 《教 廷禁书 

目录 *(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e 

1566-72 年，一庇护五 
世，一个狂热的多明我 
会修士。 


英国教会 独立； 1567年，——下令皮对卢 
与教皇断绝关系；万大学校长米夏埃尔 • 
与归正宗没有关 拜乌斯 （1589 年卒）的 
系。 79条奥古斯丁派建议， 

将其革出教门。 

1568年，—— 


《日课经本》 


《真道见证人名录 》 (Catalogus Tes - 
.tium Veritatis ) 1556 年 》 &马格 

德堡城好学虔诚人士合著教会 
史: KEcclesi . Hist , per aliquot … 
studiosos et pi os viros in urbe 
Magdeburgica 马格德堡纪年）， 
13 卷，〖560—74年；《圣经秘钥》 
(Clavis Script . Sac . )1567 年；《葙 
约要注 》 （GlossaCompendaria 
in N . T . )，1570年 ，等。 

约翰 • 格 哈特： 1582年生于奎德林 
堡；1606年，海德堡路德宗负责 
人；1615年，科堡总负 责人； 1616 
年卒，1637年，耶傘教授。 1610-25 
年'神学理证 来源 》 （Loci Theo - 
logici )； 《圣礼及其它默想录》 
( Medit . Sac .) 等 0 
莱昂哈德 •胡特尔： 1596— 1616年 
卒任维滕贝格教授；1610年，神 
学理证来海 單略: KCompendium 
Loc . Theol .), 1619 年， 《 神学普 
通理论来海 》 (Loci Commun . 
Theolog . )。 

一般公认的归正宗教理著作 

《日内瓦教理 问答》 （ Catechis - 
mus ecclesioe Genevensis )* 
1541 年，法 文版；1545 年，拉丁 
文版；卡尔文。 

<苏黎世和卡尔文教会在圣礼问 
题上的和谐一致》(0!0113?1^0 in 
re sacraihentaria ministrorum 
Tigur . Eccles . et Joh . Calv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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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大事 

路德宗 

归正宗 

1560—78 年，一苏格 

路德宗败给一 


兰女王玛丽；1587年 

( a ) 罗马天主教 

1593年，——亨利四世 

被处死 # 

155 S 年，——巴伐利亚。 

成为罗马天主教徒。 

1564— 76年，——马克 

1578年，一奥地利公国（鲁道 
夫二世）。 


西米利安二世皇帝。 

1584年，——维尔茨堡、班堡、萨 

1598年， 一一 南特 敕令： 

1574— 89年，——法国 

尔茨堡、希尔德斯海姆等主教 

信仰自由；公众礼拜 

的亨利三世。 

区。 

扠利1充分的公民权： 


15対年，——斯泰尔马克、卡林 

给雨格诺一些城市作 

1576— 1612年，——鲁 

西亚（费迪南德二世）。 

为担保。 

道夫二世皇帝。 

1607年，——多瑙韦特 9 


1588 1648年， 丹 

( b ) 归正宗 

1560年，一^巴拉丁海德堡敎 

1620 — 28年，——兩格 

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 

理问答 K 归正宗在弗里德里克 

诺暴动。 

世。 

三世时期；路德宗在路易斯六 


1589— 1610年，一法 

世时期，1576_83年》归正宗 
在弗里德里克四世时期，1583 

1 S 29 年，一拉罗塞尔 

国的亨利四世；1593 

—1610年）。 

陷落。 

年，成为罗马天主教 

1568年，一不来梅^ 


徒；1610年5月14 
日，被拉韦拉斯杀死。 

1596年， —— 安哈特（约翰•乔 
治，1587—1603年)：废除宗敦 

尼嫌斯软令。保钲 


法庭制和路德派的教理问答》 

雨格诺 的宗教杈》 

1598—1621 年，-西 

1597— 1628年，卡尔文教条 


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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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大亊 

路德宗 

英国国教 


路德宗败给归正宗—— 

1552年，——42信条。 



〔1554年，——教皇 


1605年，—— 黑森卡 塞尔，在莫 

使节、红衣主教雷 


里斯伯爵治下 （ 1592—1627年） 

金纳德 • 波尔；1555 


实行改革。 

一 58~玛丽治下的 
血腥迫%; 1556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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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续表) 

新 教神学 


英国国教 罗马夫主教 


1547年， - 护国公 

萨獻塞特勋爵治 
下；彼得*马特. 
弗兰利 （1500 年生 


(Breviarium )。 

1570年，——《罗马弥撒经 
典 》 （Missale Romna - 
um) ft 


于佛罗伦萨；1542 
年在斯特拉斯堡； 
1562年丰于苏黎 


1572— 85年，丄-格雷戈 
里十 三世： 为圣巴托洛 
缪节大屠杀给査理九世 


«海德堡教理问答 》 (1^6 Hei ¬ 
delberg Catechism )； 1563年， 
巴拉丁的弗里德里克三世按扎哈 
里 • 乌尔西努斯（156〗年起在海 
德堡任教授；1583年卒）和卡斯 
帕尔 • 奥勒瓦努斯(海德堡教授； 
1587年卒）的建议写成。 


世）和伯纳德•奥 的祝 贺信； 为庆祝此事 


基诺 （1487 年生）罗马唱赞主歌。 


重逋牛津 I 马丁 * 
布克尔和保罗•法 
吉乌斯重建 剑桥。 


布迸书。 


1582年，——改革历法 & 
15$2 —1610年，——耶稣 

会士在中国传教。 

1585—90年，-西克斯 

都五世:梵蒂闵图书馆。 
1588年，——巴罗足乌斯 
的《教会编年史 HEccl. 
Annales)。 


1590年，一泣丁文圣经 
标准版》 


«后海尔维希告 S>(Confessio 
Helvetica Posterior )： 1566 年， 

由布林格尔呈交巴拉丁的弗里德 
里克三世。 

《多尔德会议教令以 The Dec ¬ 
rees of the Synod of Dort )： 1 

1619 年得到尼德兰、瑞士、巴拉 
丁，1620年得到法国的承认 f 未 
获普遑承认。 


1548年，——公共祈 
祷书；〖552年修 
订. 


1592— 技05年，——克莱 
门特七世。 

1592年，一 "新版 拉丁文 
圣经（被‘为酉克斯都 
五世版 )《 


归 

JE 宗 

新 教神学 

苏格兰 

尼德兰 

155鄉，——犹太人； 

1559年，—— 帕尔 马总督 

约翰 • 卡 尔文: 《基督教要义> ( Ins - 

绅正的襦音> 国王 

玛格 M 特 f 阿拉斯主教 

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s ) ， 

爱德华的祈祷书， 

格兰维尔。 

新设13个主教区；宗 
教法庭 O 

i 

1535—36 年, 1535 年， 1539 年（一 
43年 一45 年>,1559年，三次再版， 
每次鄯增加篇供;1539年起，注释 
新约和泊约* 1552年，《论上帝的 
永恒預 oeterna Dei p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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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年，——12月25日，勃兰登 
堡在约翰 • 西吉斯蒙德选侯治 
下实行 改革； 1614年， 《 马尔基 
卡告 S»(Confessio Marchi - 
ca )。 

反对三位一体论。 

阿拉贡的米歇尔•塞尔 维特； 1530 
年，在巴塞尔；1513年，《论三 
位一体的谬误 》 (Trinitatis 
erroribus ); 1534年，在里昂； 
1537年，在巴黎；1540年，在维 
也纳； 1553年，《重建早期基督 
教 》 （Cbristianismi restitutio )； 
1553年，在日内瓦被烧死。 

卡拉布里亚的瓦伦蒂努斯 • 詹蒂 
利斯；1556年在伯尔尼被杀。 
拉京利乌斯•索奇努斯：1525年 
生于锡耶那；1546年，在威尼 
斯；1547年，游历瑞士、德国和 
波兰；1562年,卒于苏黎世。 

福斯图斯•索奇 努斯： 1539年生于 
锡耶那！ 1559年，在里昂；1562 
年，在苏黎世; 1574—78 年，先 
在佛罗伦萨，后在巴塞尔；1579 
—98 年，在波兰；1604年丰。 
— 1578 年，《论救主耶稣基 
督;论原人失足前的地位> (De 
Jesu Christo servatore * De 
Statue primi hominis ante 
! apsum) e 

1605 年， 一《 拉科范教理问答》 
(Racovian Catechism ). 


月 21 日，克兰默在牛 
津被烧死。〕 

宗敦改革在伊丽莎 


白治下恢复 

1559年，——6月 ：统一 
法令； 坎特伯雷大主 
教马修 • 柏克 o 

公众祈祷书的修订 
与补充。 

1562年，一元月23 
日，39信条 f 卡尔文 
派的前定理论；卡尔 
文派的圣餐理论。 

1567年，——淸教徒反 
对统一法令。 〔清教 * 
从国教会内部进行改 
革；在英格兰，严格接 
受所有信徒皆精神上 
牧师，后来反对穿教 
士祭服、斗篷和白色 
祭服。 

1570年，一托马 斯 • 
卡特赖特被逐出剑 
桥《 

1582年，一诺阜克公 
爵的教士罗伯特•布 
朗；教会与国家无法 
合并；每个地区的教 
徒组织都是一个独 
立的教会组织。从 
1589年起在英格兰。 


(续表) 


归 

正 宗 

新教神 学 

苏格兰 

尼德兰 

1560年， —— 爱丁堡 

1562年，——《比利时告 

destinatione )； 1554年，《保卫圣 

各等级会议以苏格 

白 》 (Confessio Belgi - 

三的正统信仰 MDefensio ortho - 

兰告白> (Scotch 

ca ) f 吉多•德•布雷斯， 

doxoe fidei de S . Trinitate ), 反 

Cofession ) { 第一 

艾德里安•德 • 萨瓦里 

对塞尔维特。 

教规书;宗教大会、 

亚 , H •默德图斯， G - 

亨利 • 布林格尔，慈温利在苏黎世 

宗教会议和苏格兰 

温根；1571年经弗兰西 

的继承人，1504年生于布雷姆如 

教基层理亊会的长 

斯 • 尤尼乌斯修订。 

登，1578年9月17日卒；1554 

老 统治！ 教会负责 

15秘年，一有利于新教 

年，洼释全部新约;《基督教要略； 

人。 

徒的和解。 

教难史 》 (Compendium relig . 

约翰•诺 克斯： 1505 

破坏圣像圣物运动。 

Christianoe } Histoire des per - 

年生于哈丁顿； 

1567—73年，——阿尔发 

secutions de l ’ Eglise )。 

1546年起在圣安 

公爵。 

特奥多尔•贝札 :1519 年生；1549 

德鲁知任传进师1 

血邇会议；迫害新教 

年在洛喿* 1558年，日内瓦教授 

1547— 49年，在舰 

徒；18,000人被杀窖 f 

和牧师；1605年卒。1565年，译 

队服务， 1553—59 

1568年的埃格蒙特和霍 

注新约；1580年，《法兰西王国归 

年，在法兰克福和 

思0 

正宗教 会史 》 (Histoire Eccles 

日 内瓦； 1559年一 

1572年，一海 bt ； 丐占 

des r 6 forsiateurs au royaume 

157 W 卒，在爱丁 

領布里尔；奧兰治的威 

de France )。 


廉❶ 

鲁道夫 • 韁斯平尼安，苏黎世牧师 * 

1572年，一莱思会 

1576年，一11 月8日， 

1629年卒, 论关于圣礼等论争 

议！没有去教职务 

""根 特和解协定。 

的起塬与发展力 （De origine et 

的众主教；图尔坎 

1579年，一元年23日北 

pfogres , controv . sacrament - 

派人士 ( Tulcha - 

方诸省的乌特勒支同盟 

arioe ) 等 o 

us >。 

7月26日，独立宣言。 

J . H . 雷 廷格： 海德堡和苏黎世教 

1576年，一大会委 

1584年，——7月10日， 

授 ； 1667年卒;《新约历 SKHist . 

托视察员治理。 

竺奥治的威廉被杀；由 

Eccl . N . T .). 

1578年，——龛二教 

奥兰治的莫里斯继未。 

卡斯柏尔 • 祖策，苏黎世教授；1684 

规书。 

创办大学——1575年，莱 

年卒； 《教士宝鉴> (Thesaurus 


登大学；1585年，弗拉 

Ecclesiasticus ) 0 

1580年，——长老会 

内克大学 f 1612年，格 

J _达莱 乌斯: 萨穆尔教授，1670年 

的政府。 

罗宁根大学，1612年， 

丰于巴黎：1632年， 《 使用教父著 


乌特勒支大学；1648年， 

作论》 ( Traitt 6 de l‘emploi 


哈特维克大学。 

des S . pb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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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参考书目 

第一编 

鋪一章 

Sources : Apparatus super quinque Iibris decretalium (Strassburg, 
1488); Burchard, Diarium (ed. by Thuasne, Paris, 1883 — 1885), in 3 
vols.; Br^id, Narrenschjff (ed. by Simrocfc, Berlin, 1872);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t Definitionum , quce de rebus fidei et morum a con - 
ciliis cecumenicis et summis pontificibus , emanarunt (Wurzburg, 1900), 9th 
ed.; Erler, Der Liber Cancellarm Apostoliae vom Jahre 1480 (Leipzig, 1888); 
Faber, Tractatus de Ruine Ecclesie Planctu (Memmingen); Murner, ScheU 
menzunft and Narrenbeschwdrung (Nos. 85, 119 — 124 of Neudrucke deut - 
schett Litteraturwerke ); Mirbt,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 即 sttums (Frei¬ 
burg i. B. 1895); Tangl, Die papstlichen Kartzleiordnungen von 1200 — 1500 
(Innsbruck, 1894); and Das Taxwesen der papstlichen Kirche { Mitt , des 
Instituts fur o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 xiii. 1892). 

Later Books: “Janus,” The Pope and the Council (London, 1869);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London, 1899), vols. vi. vii.; Thudichen, 
Papsttum und Reformation (Leipzig, 1903); Haller， Papsttum und Kirchen - 
Reform (1903); Lea,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s. 1902)， 
vol. i. xix. 

第=章 

Cambrige Modern History , i. iii, vii, viii, ix, xi t xii，xiv;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 * d la Revolution , iv. i. ii. 

策三章 

Sources : Boccaccio, Lettere edite e inedite , tradotte et commentate 
con nuovi documenti da Corrazzini (Florence, 1877); Francisci Petrarchce , 
Epistol 從 familiares et varke (Florence, 1859); Cusani, Opera (Basel, 1565); 
Bocfcing, Ulrici Hutteni Opera , 5 vols. (Leipzig, 1871); Supplement 
containing Epistolce Obscurorum Virorum , 2 vols. (Leipzig, 1864， 1869); 





Gillert , Det Briefwechsel des Konrad Mutianus ( llatle , 1890); Reuchliri , 
■De Verbo Mirifico (1552). 

Later Books: Jacob Burcfchardt ,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 Eng . trans ., London , 1892); Geiger , Humanismus und 
Renaissance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 Berlin , 1882); Michelet , Histoire 
de France ^ vol . vii .. Renaissance ( Paris , 1855); Lavisse , Histoire de France ， 
v . i . p . 287 ff .; Symonds ,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 London , 1877); H . 
Hallam ,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during the Fifteenth t Six ¬ 
teenth ,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6 th ed . ( London , 1860); Kamptschulte , 
Die Universitat Erfurt in ihrem Verhaltniss 2u dem Humanismus und der Re ¬ 
formation , 2 vols . ( Trier , 1856, 1860); Krause , Helius Eobanus Hessus ， 
se i n Leben und seine Werke ，2 vols . ( Gotha , 1879); Geiger , Johann Reu ~ 
chlin ( Leipzig , 1871); Binder , Charitas Pirkheimer , Aebtissin von St . Clara 
zu Niirnberg (Freiburg i . B ., 1893); Hofler , Denkwiirdigkeiten der Chari - 
tos Pirkheimer { Quellensamml . z . frank . Gesch . iv .» 1858); Roth , Willibald 
Pirkheimer ( Halle , 1874); Scott , Albert Durer , his Life and Works ( London , 
1869); Thausing , Durer*s Briefe t Tagebucher , Reime ( Vienna , 1884); Cam ¬ 
brige Modern History , i . xvi , xvii ； n . i . 

第 B 章 

Somers : Bara ^ c , Zimmer 祕 e Chronik ，4 vols . (2 nd ed ” Freiburg 
i . B . 1881 — 1882); Chroniken der deutschen Stadte , 29 vols . (in progress ); 
Grimnl , Weisthumer , 7 vols . ( Gottingen , 1840—1878); Haetzerlin , 
Liederbuch ( Quedliaburg , 1840); Liiiencron , Die historischen Volkslieder 
ifer Deutschen vom dreizehnten bis zum sechzehnten Jahrhundert ( Leipzig , 
1865—1869); Sebastian Brand's Narrenschiff ( Leipzig , 1854); Giler 
von Keysersberg’s Ausgewdhlte Schriften ( Trier , 1881); Hans Sachs , Fast - 
ftachspiele (Neudrucke deutschen Litteraturwerke ， Nos . 26, 27, 31,32,39, 
40, 42, 43, 51, 52, 60, 63, 64); Hans von Schweinichen , Leben und 
Abenteuer des schlessischen Ritters，Hans v . Schweinichen ( Breslau , 1820 
— 1823); Vandam , Social Life in Luther’s Time ( Westminster , 1902); 
Trithemius , Annales Hirsaugienses ( St . Gallen , 1590). 

Later Books: Alwyn Schulz , Deutsches Leben im 14 ten und 15 ten 
Jahrhundert ( Prague , 1892); Kriegk , Deutsches Burgerthum im Mittelalter 
( Frankfurt , 1868， 1871); Freytag , 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 - 
heit , ii . ii . ( Leipzig , 1899 ― translation by Mrs . Malcolm of an earlier e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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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 London , 1862); the series of Monographien zur deutschen Kulturges- 
chichte edited by Steinhausen ( Leipzig , 1899 — 1905), are full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illustrations ; Aloys Schulte , Die Fugger in Rom ( Leipzig , 
1904); Gothein , Politische und religiose Volksbewegungen vor der Reforma¬ 
tion ( Breslau , 1878);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 i . xv ; v . Bezold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 Berlin , 1890); Genee , Hans Sachs 
und seine Zeit ( Leipzig , 1902); Janssen ,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seil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i . (1897); Roth v . Schrecfcenstein , 
Das Patriziat in den deutschen Stadten (Freiburg i . B ” no date ). 

第五章 

To Sources given to Chapter IV . add : Wackernagel , Das deutsche 
Kirchenlied von der altesten Zeit bis zum Artfang des 17 Jahrhunderts ( Leip ¬ 
zig , 1864 — 1877) vols . i . ii .; “Rainerii Sachoni Summa de Catharis 
et Leonistis ” in the Magna Bibliotheca Patrum, vol . xiii . ( Col . Agrip . 
1618), cf . “ Comm , Crit . de Rainerii Sachoni Summa ” {Gottingen Osier- 
programm of 1834); Habler , Das Wallfahrtbuch des Hermann von Vack, und 
die Pilgerreisen der Deutschen nach Santiago de Compostella ( Strassburg , 
3899); Mirabilia Romce (reprint by Parthey , Berlin , 1869); Munzenberger , 
Frankfurter und Magdeburger Beichtbuchlein ( Mainz , 1883); Hasak , Die 
letzte Rose, etc . ( Ratisbon , 1883); Hasak , Der christliche Glaube des deu¬ 
tschen Volkes beim Schluss des Mittelalters ( Ratisbon , 1868); Hofier , Den- 
kwiirdigkeiten der Charitas Pirckheimer {Quellensamml. z, frank. Gesch. iv ., 
1858); Konrad Stolle , Thiiringische Chromk (in Bibliothek d, Ul Sereins 
(Stutt gardt ), xxxiii .). 

Later Books: y. Bezold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 Ber ¬ 
lin , 1890); Janssen ,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17 th ed ” 1 B 97), vol . i .; Briick , Der religiose Unterritht 
fur Jugend und Volk in Deutschland in der zweiten Halfte des fiinfzehnten 
Jahrhunderts: Cruel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digt im Mittelalter ( Det - 
wold , 1879); Dacheux , Jean Geiler de Keysersberg ( Paris , 1876); Wal - 
ther , Die deutsche Bibelubersetzung des Mittelalters ( Brunswiek , 1889); 
Uhlhorn , Die christliche Liebesthdtigkeit im Mittelalter ( Stuttgart , 1887); 
Wilken , Geschichte der geistlichen Spiele in Deutschland ( Gottingen ,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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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 軍 

Sources : Casanova and Guasti， Poesie di O. Savonarola (Florence, 
1862); Scella di Prediche e Scritti di Frd G. Savonarola, con nuovi Documenti 
intorno alia sua Vita, by Villari and Casanova (Florence, 1898); Bayonne, 
CEuvres Spirituelles choisies de Jerome Savonarola (Paris, 1879); The Wor~ 
kes of Sir Thomas More.,, written by him in the Englyshe tonge (London, 
1557); Erasmus, Opera Omnia, ed. Le Clerc (Leyden, 1703—1706); Nichols, 
The Epistles of Erasmus from his earliest letters to his fifty-first year, arranged 
in order of time (London, 1901); 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 (Cambridge, 
1685); The whole Familiar Colloquies of Erasmus (London, 1877); Sir 
Thomas More, Utopia (Temple Classics Series). 

Later Works: Villari, Girolamo Savonarola, 2 vols. (Florence, 
1887 — 1888; Eng. trans., London, 1890); Seebohm， The Oxford Reformers: 
John Colet, Erasmus, and Thomas More, etc. (London, 1887); Drummond, 
Erasmus, his life and character (London, 1873); Woltmann, Holbein and 
his Time (London, 1872); Froude, Life and Letters of Erasmus (London, 
1894); Amiel, Un libre penseur du 16 sikcle: Srasme (Paris, 1889)； Emer- 
ton, 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 (New York，1899). 

第二编 

第一章 

Sources : Melanchthon, Historia de vita et actis Lutheri (Wittenberg, 

1 545， in the Corpus Reformatorum, vi.)； Mathesius, Historien von .. Aiior- 
tini Lutheri, Anfang ， Lere t Leben und Sterben (Prague, 1896); Myconius, 
Historia Reformationis 1517 — 1542 (Leipzig，1718); Ratzeberger, Geschi- 
chte iiber Luther und seine Zeit (Jena, 1850); Killian Leib, Annales von 1503 
— 1523 (vols. vii. and ix, of v. Aretin’s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Littera- 
tur, Munich, 1803 — 1806); Wrampelmeyer, Tagebuch iiber Dr. Martin 
Luther, gefuhrt von Dr. Conrad Cordatus，1537 (Halle. 1885); Caspar Cru- 
ciger, Tabuke chronologic 访 actorum M. Lutheri (Wittenberg, 1553); For»- 
tetnann, Neues Urkundenbuch zur 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re~ 
formation (Hamburg, 1842); Kolde, Analecta Lutherana (Gotha, 1883); 
G. Loesche, Analecta Lutherana et Melanchthoniana (Gotha, 1892); Los- 
cher. Vollstandige Reformations-Acta und Documenta (Leipzig, 1720 — 1729); 
Enders, Dr. Martin Luther’s Briefwechsel, 5 vols. (Frankfurt, 1884 —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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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Wette, Dr. Martin Luther’s Briefe, Sendschreiben und Bedenken, 5 vols. 
(Berlin, 1825 — 1828); J.Cochlaeus (Rom. Cath.)， Commentarius de actis et 
scriptis M. Lutheri ... ab anno 1517 usque ad annum 1537 (St. Victor prope 
Moguntiam, 1549); V. L. Seckendorf, Commentarius ... de Lutheranismo 
(Frankfurt, 1 692); Constitutiones Fratrum Heremitarum Saricti Augustini 
(Niimberg, 1504);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n. iv. 

Later Books: J. Kostlin, Martin Luther, sein Lebert und seine Schri- 
ften, 2 vols. (Berlin, 1889); Th. Kolde, Martin Luther. Eine Biographie, 
2 vols. (Gotha, 1884, 1893); A. Hausrath, Luther’s Leben, 2 vols. (Berlin, 
1904); Lindsay, Luther an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Edinburgh, 1900); 
Kolde, Friedrich der Weise und die Anfange der Reformation mit archivalis- 
chen Beilagen (Erlangen, 1881), and Die deutsche Augustiner-Congrega¬ 
tion und Johann v. Staupitz (Gotha, 1879); A. Hausrath, M. Luther*s Rom- 
fahrt nach einem gleichzeitigen Pilgerbuche (Berlin, 1894); Oergel, Vom jun- 
gen Luther (Erfurt, 1899); Jurgens, Luther von seinert Gebur, bis zum Ablas- 
sstreit, 3 vols. (Leipzig, 1846 — 1847); Krumhaar, Die Grafschaft Mansfeld 
im Reformationszeitalter (Eisleben, 1845); Buchwald, Zur Wittenberg 
Stadt-und Universitatsgeschichie in der Reformationszeit (Leipzig, 1893); 
Kampschulte, Die Universitdt Erfurt in ihrem Verhaltniss zu dem Humanismus 
und der Reformation (Trier, 1856 — 1860);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n. iv.: Smith, Luther’s Table Talk: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1907); 
Currie, The Letters of Martin Luther (London, 1908). 

第二章 

Sources: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es, Supplementum Tertue 
Partis, Quaestiones xxv. -xxvii.; Alexander of Hales, Summa Theologue, 
iv.; Bonaventura, Opera Omnia; In Librum Quartum Sententiamm, dist. 
xx.; vol. v. 264 fF. (Moguntiae, 1609);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t Definitionum, quce de rebus fidei et morum a conciliis cecumenicis et summis 
pontificibus emamrunt, 9th ed. (Wurzburg, 1900), p, 175; Kohler, Docu- 
menta zum Ablassstreit von 1517 (Tubingen, 1902). ^ 

Later Books: F. Beringer (Soc. Jes.), Der Ablass, sein Wesen und 
Gebrauch, 12th ed. (Paderborn, 1898); Bouvier， Treatise on Indulgences 
(London，1848); Lea, A Hislory of Auricular Confession and Indulgence in 
the Latin Church, 3 vols. (Philadelphia, 1896); Brieger, Das Wesen des Ab~ 
lasses am Ausgange des Mittelalters (Leipzig, 1897); Hamack,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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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ma, vi. pp. 243 — 270; Gotz,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usssacra- 
merits’，in Zeitschrift fur Kirchengeschichte, xv. 321 fF., xvi. 541 IF .； 
Schneider, Der Ablass (1881); Cambridge Modem History, u. iv. 

第二节 

Sources : Kohler, Luthers 95 Theses samt seinert Resolutionen sawis 
den Gegenschriften von Wimpina-Tetzel, Ecfc，und Prierias und den Antworten 
Luthers darauf (Leipzig ， 1903); Emil Reich,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Mediceval and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05). 

Later Books: J. E. Kapp ，Sammlung einiger zumpdpstlichen Ablass, 
iiberhaupt ... aber zu der ... zwischert Martin Luther und Johann Tetzel 
hiervongefuhrten Streitigkeit gehorigen Schriften, mit Einleitungen und 
Anmerkungen versehen (Leipzig, 1721), and Kleine Nachlese einiger ... 
zur Erlauterung de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niitzlicher Urkunden (Four parts, 
Leipzig ， 1727 — 1733); Bratke, Luthers 95 Theses und ihre dogmenhistoris- 
chert Voraussetzungen (Gottingen, 1884); Dieckhoff, Der Ablassstreit 
dogmengeschichtlich dargestellt (Gotha, 1886); Grone, Tetzel und Luther 
(Soest, 1860). 

第三节 

Seidemann, Die Leipziger Disputation im Jahre 1519 (Dresden 1843). 

第四节 、 

Wace and Buchheim, Luther’s Primary Works (London, 1896). 

第三章 

Sources :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unter Kaiser Karl v., 3 vols. have 
been published (Gotha, 1893 — 1901); Balan, Monumenta Reformationis 
Lutherans ex tabulis S, Sedis secretis 1521 — 1525 (Ratisbon, 1883 — 1884); 
Laeimner, Monumenta Vaticana historiam ecclesiasticam sceculi 16 illustrantia 
(Freiburg, 1861); Meletematum Romanorum Mantissa (Regensburg, 1875); 
Brieger, Aleander und Luther 1521 : Die vervoUstandigten Aleander-Depes- 
chert nebst Untersuchungert iiber den Wormser Reichstag (Gotha, 1894); 
Calendar of Spanish State Papers (London, 1886); Calendar of Venetian 
State Papers, vols. iii. -vi. (London, 1864 — 1884); Letters and Papers, Fo~ 
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vols. iii.-xix. (London, 1860 — 
1903); V. E. Loescher, Vollstandige Reformations-A eta und Documenta, 
3 vols. (Leipzig, 1713 — 1722); Spalatin, Annales Reformationis (Leipzig, 
Chronihon, 2nd vol. of Menche*s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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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ipue Saxonicarum, 3 vols. (Leipzig, 1728 — 1730) ; Historischer Nachlass 
und Briefe (Jena, 1851); also the sources mentioned under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part. 

Later Books: Hausrath, Aleander und Luther auf dem Reichstage zu 
Worms (Berlin, 1897); Kolde, Luther und der Reichstag zu Worms 1521 
(Halle, 1883); Friedrich, Der Reichstag zu Worms 1521 (Munich, 1871); 
Ran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Leipzig. 1881; 
Eng. trans” London, 1905); Armstrong, 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 
1902); v. Bezo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Berlin, 1890); 
Creighton, A History of the Papacy, vol. vi. (London, 1897); Gebhardt, 
Die Gravamina der deutschen Nation (Breslau, 1895). 

第十一节 

H. Barge, 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2 vols. (Leipzig, 1905). 

第四章 

第三节 

Sources: Bauman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Bauernkrieges in 
Ober-Schwaben (Stuttgart, 1877); Die Zwdlf Artikel der oberschwabischen 
Bauern (Kempten, 1896); Ahten zur Geschichte des Bauernkrieges aus Ober- 
Schwaben (Freiburg, 1881); Beger, Zur Geschichte des Bauernkrieges nach 
Urkunden zu Karlsruhe (in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ls. 
xxi.-xxii., Gottingen, 1862); Ryhiner, Chronik des Bauernkrieges {Basler 
Chroniken, vi M 1902); Waldau,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Bauernkrie¬ 
ges (Chemnitz, 1791 — 1794); Vogt, Die Korrespondenz des Schwdbi- 
schen Bundes-Hauptmanns, 1524 — 1527 (Augsburg, 1879 — 1883). 

Later Books: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 
krieges, 3 vols. (Stnttgart, 1856); E. Belfort Bax, The Peasants* War in 
Germany (London, 1899); Kautshy,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London, 1897); Stern, Die Socialisten der Reforma- 
tionszeit (Berlin, 1883). The literature on the Peasants’ War is very ex¬ 
tensive. 

第五章 

第一节 

Sources (besides those given in earlier chapters) : Ney, “Analecten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tags zu Speier im Jahr 1526” {Zeitschrift fiir Kir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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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ichte, viii. ix. xii.); Friedensburg, Beitrage zum Briefwechsel zwischen 
Hertzog Georg von Sachsen und Landgraf Philip von Hessen (Neuer Archiv 
fur Sachs. Gesch. vi.); Balan, Clementis VII. Epistol 從 (vol. i of Monumenta 
Saeculi XVI. Historiam illustrantia, Innsbruck, 1885); Casanova, Lettere di 
Carlo K and Clemente VII. 1527 — 1533 (Florence, 1893); Lanz, Correspond 
denz des Kaisers Karl V. (Leipzig, 1845); Bradfor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V. (London, 1850). 

Later Books: Schomburgfc ， Die Pack’schen Handel (Maurenbrecher’s 
Hist. Taschenbuch, Leipzig, 1882); Stoy, Erste Biindnisbestrebungen evange- 
lischen Stande (Jena, 1888);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vi. 

第二节 

Ney, Geschichte des Reichstages zu Speier in 1529 (Hamburg, 1880); 
Tittmann, Die Protestation zu Speyer (Leipzig, 1829). 

第四节 

Sources : Schirrmacher, Briefe und Acten zu der Geschichte des Reli- 
gionsgespraches zu Marburg, 1529, und des Reichstages zu Augsburg, 1530 
(Gotha, 1876); Bueer, Historische Nachricht von dem Gesprach zu Marburg 
(Simler, Sammlung, n. ii. 471 ff.); Rudolphi Collini, “Summa Colloquii 
Marpurgensis，’，printed in Hospinian, Historia sacramentaria, ii. 1236-1266, 
and in Zwinglii Opera t iv. 175 — 180 (Zurich, 1841); Brieger in Zeitschrift 
fur Kirchengeschichte, i. 628 ff. 

Later Books: Ebrard, Das Dogma vom heiligen Abendmahl und seine 
Geschichte, vol. ii. (Frankfurt a. M. 1846; the anthor has classified the 
accounts of the persons present at the conference, and given a combined 
description of the discussion, pp. 308 n. and 314 fF .)； Erichson, Das Mar- 
burger Religionsgesprach (Strassburg, 1880); Bess, Luther in Marburg, 
1529 (Preuss Jahrbiicher > civ. 418 ― 431, Berlin, 1901). 

第六节 

Sources: Schirrmacher, Briefe und Aden; Forstemann, Urkunden- 
buch zu der Geschichte des Reichstags zu Augsburg, 2 vols. (Halle, 1833 — 
1835); and Archiv fur die Geschichte der kirchl. Reformation (Halle, 1831). 

Later Books: Moritz Facius ， Geschichte des Reichstags zu Augsburg 
(Leipzig, 1830). 

第七节 

Schaff, The Creeds of the Evangelical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 
(London, 1877), p. 3; cf. History o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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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pp. 220 ff.; Tschakert, Die Augsburgische Konfession (Leipzig, 1901). 

第九节 

Schmidt, Zur Geschichte des Schmalkaldischen Bundes {Fors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xxv.); Zangemeister, Die Schmalkaldischen Artikel 
von 1537 (Heidelberg, 1883); Corpus Reformatorum, iii. 973 ff. 

第十节 

Heppe, “Urkundliche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Doppelehe des Land- 
grafen Philip v. Hessen” {Zeitschrift fu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 xxii. (1852) 
263 ff.) ， cf. xxxviii. 445 ff.; Schultze ， Luther und die Doppelehe des Landgra- 
fen v. Hessen (Paderbora (1869)). 

第十三节 

Maurenbrecher, Karl v. und die deutschen Protestanten 1545 — 1555 
(Diisseldorf, 1865); Jahn, Geschichte des Schmalkaldischen Krieges (Leipzig, 
1837); Le Mang, Die Darstellung des Schmalkaldischen Krieges in den Den- 
kwiirdigkeiten Karls v. (Jena, 1890, 1899 ， 1900); Brandenburg, Moritz 
von Sachsen (Leipzig, 1898). 

第十四节 

Schmidt, u Agenda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Interim/’ in Zeitschrift 
fur historisch. Theologie^ xxxviii. (1868) pp. 431 ff.，461 ff.; Beutel, Uber den 
Vrsprung des Augsburger Interim (Leipzig, 1888); Meyer, Der Augsburger 
Reichstag nach einem furstlichen Tagebuch (Preus. Jahrb. 1898, pp. 206 — 
242). 

第十五节 

Wolf ， Der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 (Stuttgart, 1890); Brandi, Der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 (Munich, 1896); Druffel, Beitrage zur Reichs- 
geschichte, 1551 — 1555 (Munich, 1896). 

第六章 

Sources: Richter,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 (Weimar, 1846); Sehling,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16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902); Kins, “Das Stipendiumwesen in Wit¬ 
tenberg und Jena...im 16tea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ur historische Theo- 
logie f xxxv. (1865) pp. 96 ff.); G. Sehmidt, “Eine Kirchenvisitation im 
Jahre 1525” (Zeitschrift fur die hist. Theol. xxxv. 291 ff .)； Winter，“Die 
Kirchenvisitation von 1528 im Wittenberger Kreise” {Zeitsch. fiir hist. 
Theol. xxxiii. (1863) 295 ff .)； Muther, “Drei Urkunden zur Refor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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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geschichte’’ {Zeitschr. fur hist. TheoL xxx. (1860) 452 ff.); Albrecht, 
Der Kleinc Catechismus fiir die gemeine Pfarher und Prediger (facsimile re¬ 
print of edition of 1536; Halle a. S. 1905). 

Later Books : Kastner, Die Kinderfragen : Der erste deutsche Kute- 
chismus (Leipzig, 1902); Burkhardt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irchen- 
und Schulvisitation im Zeitaker der Reformation (Leipzig, 1879); Berlit, 
Luther, Murner und das Kirchenlied des 16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899). 

第七章 

Sources : Baazius, Inventarium Eccles, Sveogothorum (1642); Pon- 

/ 

toppidan, Annales ecclesim Danicce, Wes. ii., iii. (Copenhagen, 1744, 
1747). 

Later Books: Lau,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Schleswig-Holstein 
(Hamburg, 1867); Willson, History of Church and State in Norway (London, 
1903); Watson, The Swedish Revolution under Gustavus Vas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889); Wiedling. Schwedi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 at ion (Gotha, 1882);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xvii. 
(Cambridge, 携 3). 

篥八 章 

Dorner, Histor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Edinburgh, 1871); Kostliu, 
Luthers Theolog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elung und in ihrem innern 
Zusammenhange (Stuttgart, 1883); Theodor Harnack, Luthers Theologi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seine Versohnungs- und Erldsungslehre (Erlan¬ 
gen, 1862 — 1886); A. Ritschl,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Edinburgh, 1872); A.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ii. 
(London, 1899); Loofs, Leitfaden zum Studium der Dogmengeschichte (Halle, 
1893); Herrmann, Communion with God (London, 1895); Hering, Die Mystik 
Luthers in Zusammenhang seiner Theologie (Leipzig, 1879); Denifle, Luther 
und Lutherthum in der ersten Entwicklmg, vol. i. (Mainz, 1904), vol. iL 
(1905); Walthcr, Fur Luther wider Rom (Halle,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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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第八章由吕和声、雷虹译，第二编第一至 
七章、大事年表和索引由孔祥民、令彪译，孔祥民负责全书定稿。 

书中有相当数量拉丁语、德语等的书名、名称和术语，一般都 
保持原文，由译者加脚注说明其语种和含义。个别从上下文能判 
明其意义者，不再加注。有些德语或其他语种的民歌，读者不难从 
文中体会其大意，也未加译注。 

本书原注既有英语，也有拉丁语和德语，其中所列大多数书目 
在国内很难找到，也没有中译本，我们一律照录原文，没有翻译。 
至于说明每个章节所参考书目的注，则集中放在索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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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Abbots, election of, 修道院 长的选 
举， 24 。 

Absolutism, Papal, 教皇的专制主义， 
14,265 。 

Acta Augustana, 《奥格斯堡纪实》， 

233 。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 《致德意志民族基 
督教贵族公开信》， 14M43, 242, 

243,257 。 

Adelmann, Bernard, 阿德尔曼 ，贝尔 

纳德，在反对路德的第一个训令中被 
点名， 249 及脚注。 

Adriatic, the, 亚德里亚海，基舒教徒与 
穆斯林的分界， 19 。 

iEneas Sylvius, 伊尼阿斯，西尔维乌 
斯，论德国市民的富有 ,86 。 

Africa, North, 北非， 18; 85 。 

Against the execrable Bull of Anti¬ 
christ, 《抗议反基督者的可憎训令》， 
249 。 

Against the thieving,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 « 反对杀人越货 
的农民暴徒》， 336 。 

Agricola, John, 阿格里科拉，约綸， 
390 。 

Agricola, Rudolph, 阿格里科拉，鲁道 
夫， 58 。 

Agricola, Stephan, 阿格里科拉，斯特 
凡， 353 。 

Aichili , 艾歇利士瓦本同盟的宪兵司 
令，屠杀路德派牧师 ,340 。 

D’Ailly Peter 达艾利，彼得， 199,200, 


254 。 

Alber, Matthew, 阿尔贝尔，马待夫， 
310, 391 0 

Aleander, Jerome, 河莱安德，耶罗檁 
( 罗马教皇使节 ) 一使德国忠于罗马 , 
115;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261 及以 
下诸页；他受的教育， 262 ;他给罗马的 
书信， 262 及以下各页；他对査理五世 
的评价 ,263 ;他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的任务 ,263; 他对帝国议会的浪讲 , 
270; 起草反对路德的禁令， 298; 259, 
267 脚注 ,269,271,275,276,279,282, 
283 及脚注 ,285,288, 291 脚注， 293, 
295, 386. 

Alexander of Hales on Indulgence, 

哈尔斯的亚历山大论黩罪券， 219,221, 
222 0 


Alpersbach, Petreius, 阿尔佩斯巴着， 
佩特里乌斯 ,66 。 

Alstedt, 阿尔斯德特 ,330 。 

Altenberg, 阿尔腠贝格 ,318 。 

Amsdorf, Nicholas, 尼古拉斯，两姆斯 
多尔夫 ,211 脚注 ,275,317 。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 339,366 ;与人 
文主义者， 156 。 

Andre® ， Laurentius, 安德烈，劳伦齐 
乌斯 ,422,424 。 

Angelico, Fra, 安杰利科，弗拉， 49 。 

Anhalt, Prince of, 安哈特亲王 ,346, 
363,373 。 

Anjou, province of, 安茹省 ， 2^ 

Anna, Saint, “the Grandmother”, 
cult of, 崇拜 “ 老祖母 ” 圣安娜 ,135, 
136,138 n 


Annaberg, town of. Indulgence. 


seller ai , 联昨脊贩亍狂玄娜贝格城， 

213。 

Annates, 上任年责，12,17,24,25,245, 
321 。 

Anne of Beaujeu, 博热的安妮， 23 。 
Anselm of Lucca ， 卢卡的安瑟尔姆， 2 。 
Anthony, Duke of Lorraine, 洛林公 

爵安东尼， B4, 338。 

Anti-Hapshurg feeling in Germany, 
德国的反哈布斯堡情绪，350, 370, 374, 
376。 

Apology for the Augsburg Confes¬ 
sion, the, « 为奥格斯堡告白辩护>， 
367。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365,468, 
484 c 

Apostolic Succession, 从使徒继承， 403 。 
Aquinas, 参见托马斯。 

Aragon, 阿拉贡， 27 。 

Argyropoulos, John, 阿吉罗普洛街， 
约翰，48,68。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基督的一位先 
驱，56;对中世纪思想的影响，449;被 
人文主义者厌恶,57;被路德厌恶， 
206,469。 

Armstrong, Edward, 阿姆斯特朗，爱 
德华，264脚注引。 

Art, German, and popular life, 德 
国的艺术和民众生活，62。 

Arther, Prince of Walse, 威尔士亲王 
阿瑟，21。 

Articles 条款： 十二条款，331及以下诸 
页，336,337;马尔堡信条，353,359; 士 
瓦巴赫条敝，359, 367;施马尔卡尔德 
信条，374,467注，468;伯尔尼信条， 
478。 

Artisan Life, 手工业者的生活，80及以 
下各页；英国的手工业资产者，21。 
Artists, German, and the Reforma¬ 
tion, 德国的艺术家和宗敦改革， 307; 
属于市民阶级,86。 

Artushofe, 大会堂， 86 。 

Asia Minor, 小亚细亚，18。 


Ass, Feast of the, 愚人节， 120 。 

Astrologist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16 世纪初的 
占星学家，129。 

Athanasius and Luther， 阿塔纳修斯-与 
路德,433,470,471 及脚注,473。 

Attrition, the doctrine of , 不彻底的 
悔 悟说; 201，219,222, 223;由奧古斯 
丁隐修会神学家帕尔茨的约翰宣讲， 
138,199,201. 

Augsburg, city of, 奥格斯堡城，234, 
320,322, 353, 391;奥格斯堡人文主义 
者学社,60,61;奥格斯堡兄弟会，〖52。 
参看帝国议会。 

Augsburg Confession (Augustana), 
《 奥格斯堡告白》，147,148, 363, 365及 
以下各页，396,399,403 

Augsburg Interim, «奧格斯堡宗教妥 
协>，266,390及以下各页。 

Augsburg Religious Peace， 《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 W95 及以下各页；它的国 
际影响,398脚注。 

Augustine, 奧古斯丁，教皇要求普世的 
最髙权力，3;对中世纪神学的影响， 
449;被人文主义者厌恶，167,185;他 
对路德的影晌，203, 207, 211,433, 
436。 

Augustinian Eremites , 奥古斯 丁隐修 
会，137及以下各页，146;其神学并非 
奧古斯丁的,138,199,200,229;它在 
海德堡的年会,230;修会大多数人接 
受路德的主张，305。 

Augustus, Elector of Saxory , 萨克森 
选侯奥古斯图斯,395。 

Avignon, the Popes at , 阿维尼翁教 
皇，5。 

B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致会被囚于巴比伦 : N 241，242, 266 
脚注,282脚注，306。 

Ban, the, against Luther , 反对路德的 
禁令。 297 及以下各页6参看沃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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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敕令。 

Barclay, Alexander, The Ship of 
Fools, 巴克利，亚力山大，愚人之舟， 
n 脚注。 

Basel, city of, 巴塞尔城， 310 ; 巴塞尔 

宗教会议，参看宗教会议。 

Baths in the Middle Ages served as 
a life-school for artists , 中世纪的 
浴室是艺术家的人体写生画课堂， 88 。 
Bauernmeister, the, 村长老会议， 92 。 
Bavaria, the Dukes of , 巴伐利亚公 
爵， 3 】 9, 325, 370,376 0 
Bebel, Heinrich, 倍倍尔，海因里希， 
67 。 

Beer ， Einbecker ， 艾因贝克啤酒 ，277 
脚注 ,293 

Beggars, ecclesiastical, 教会乞丐， 

m 。 

Begging, a Christian virtue, 行乞，基 
督教徒的一种美德， 142 。 

Beguines and Beguine-houses , 修女和 
修女院， 116,142 。 

Beham, Hans Sebaldus, artist , 艺术 

家贝哈姆，汉斯 • 泽巴尔杜斯 ,62 。 
Beham, Hans, supposed to have 
abducted Luther, 贝海姆，汉斯，据说 
是抓住路德的人 ,295 。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19 。 

Bernard of Clairvaux , 克莱尔沃克斯 
的伯纳德 ,125,205,209,433 页及脚注。 
Bessarion, Cardinal, 红衣主 fe 贝撤里 
翁 ,48,41 

Bible, translation of the，into the 
vernacular, 译成本国语言的 圣经， 

149,150,174, 387, 402 。参觅圣经。 
Biblia Pauperum , 供贫穷教徒用的圣 
经， 117 。 

Biel, Gabriel, 比尔，加布里埃尔》 55, 
196,199 。 

Bigamy of philip of Hesse , 黑森菲 
利普的重婚 ， 380 及以下各页。 

Bishops, modes of electing, 选举主 
敢的方法 , 8 ,24 9 


Black Death, the, in England , 英洛 
兰的鼠疫， 20,440 。 

Boccaccio, 薄伽丘， 47 。 

Bohm, Hans, and the socialist re¬ 
volts, 贝姆，汉斯和社会主义起义 ,99 
及以下各页， 135„ 

Bologna, University of ， 博洛尼亚大 
学， 64; — 所大法律学校 ,2 ;博 洛尼亚 
城， 360 。 

Bonaventlira on Indulgences , 博的文 
图拉论椟罪券 ,221 ， 224 。 

Bonzio, Cardinal, 邦齐奧红衣主教 ,2 。 

Books in the German language 
due to the Reformation , 因宗教改 
革而出販的德语书籍， 300 。 

Bosnia, 波斯尼亚 19 。 

Boupges, Concordat of, 布尔日协议， 
11 0 

Brandenburg, the Elector of Joa- 

、 chim I 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一世 
(1499— 1535 年 ）， 341 ; 约阿希姆三世 
(1535— 1571 年），从老宗教妥协捞了油 
水， 377,383,395, 396 ；乔治俟爵 , 326, 
346, 362,373; 勃兰登堡-库永姆巴赫 
侯爵阿尔贝特 • 阿尔恰比德斯 ,383, 
393; 美因茨大主教阿尔贝特（约柯希 
姆一世之弟），见美因茨；阿尔贝特(乔 
治侯爵之弟)将他的辖区世俗化成为东 
普魯士公爵和一位新教徒 ,326 ;那里 
的农民被饿死， 111; 15 世纪时那里的 
教会组织世俗化， 140 。 

Brask, John ， Bishop of Linkoe- 

ping, 林雪平主教布拉斯克，约翰 ,423 0 

Braunfells, Otto, 布劳思费尔斯，奥托， 
306 o 

Bremen, an episcopal State , 主教邦 
不来梅 ,81, 320,373 。 

Brenz, Johan, 布伦茨，约翰 ,353,391, 
392 。 

Breslau, the students^ paradise , 布雷 
斯劳，学生的天堂 ,53, 373 。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ot, the, 

共同命运兄弟会， 5 1 及以下各页 ; 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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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神秘浪祈祷团体的关系， 154 。 

Brethren, the, mediaeval evangelical 
nonconformists, 中世纪不尊奉教会 
者福音派兄弟会， 150, 152 及以下各 
页；传播信仰著作， 155 。 

Brethren of St. Anthony, 圣安东尼 
兄弟会， 143 。 

Brethren of St. James fJacobs-Brii- 
der) 圣詹姆斯兄弟会（雅各布斯-布吕 
埃德尔）， 134 。 

Brissmann, John, 布里斯曼，约翰， 
305 o 

Brotherhood, the Evangelical , 新教兄 
弟会 ,329,334 。 

Brotherhoods in the fifteenth cen¬ 
tury, the Blessed Virgin, 15 世纪的 
兄弟会，圣母马利亚 ， 135 ; 老祖母圣安 
娜， 136; — 万一千圣女会(圣乌尔苏拉 
的小舟）， 145; 在手工业者中， 146 ;西 
班牙的神圣兄弟会 （ Hermandad) ， 28 。 

BrUck f Dr. Gregory, Chancellor of 
Electoral Saxony , 萨克森选侯的总 
理大臣格笛戈里 • 布吕克， 266 脚注， 
276,278,363,366,369 0 

Brunswick, the city of, churches in, 

不伦瑞克城，不伦璀窀的教堂， 1 16 。 

Bucer, Martin, the Reformer of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家 
布克尔，马丁， 284,306,310,353,374, 
380,391 。 

Bugenhagen, John, 布根哈根，约翰， 
306 。 

Bulls, papal, 教皇训令 , Execrabilis et 
pristinis, 5; Pastor jEternus C 《永 
牧 》 ) ， 5; Inter cetera divinoe, 5 ; 这个 

教皇训令将美洲大陆赠给伊莎贝拉和 
菲迪南德， 5 脚注 ； Unam Sanctam(«^| 
一至圣 >) ，1 脚注， 4; Exurge Domine, 
反对路德的第一个训令 ,247,248; De- 
cet Romanum , 反对路德的第二个敕 
令， 267 脚注。 

Bundschuh League, the，peasant ri¬ 
sings uader, 靼会领导下的农民起义， 


103 及以下 各页； 鞋会会旗， U>3,105 ; 
起义的通告， 296 。 

Burchard, John, 布尔夏德，约翰， 16 。 
Burgerrecht, Das Chris’ liche ， 宗敦政 
治同盟， 350 。 

Burgmaier, Hans, artist ， 艺术家比尔 
格迈尔，汉斯， 67 。 

Burgundy, the district of , 勃艮弟地 

方 >21; 勃艮第公爵，见大胆的査理。 
Burkhardt, George, of Spelt . 施柏尔 

特的比尔克哈特，乔治，见施帕拉丁。 
Burning the Pope’s Bull , 焚烧教皇训 
令， 251 。 

Burning heretics, 烧死异端分子 ， 248f 
焚烧异端书籍 ,259,264,299 。 

Busch, Hermann von ， 比施，赫尔曼 • 
冯 ,52,67 。 

Butzbach, Johann (a wandering 
student), 比特茨巴鐮 , 约翰(一个泷浪 
学生）， 55 。 

C 

Cadan, peace of, 卡丹和约， 377,379 。 
Cajetan, Thomas dc Vio, Cardinal, 

红衣主教卡杰坦，托马斯 • 德 • 维奧， 
232,247,252, 303 

Calabria, Greek spoken in , 讲希腊语 
的卡拉布里亚 ,46 。 

Calvin, John, and St. Anna, 卡尔文， 
约翰和圣安娜， 136t 和副主教科莱特， 
165;和 « 奥格斯堡告白 365 ;关于圣 
经的学说 ,462,465,467 脚注， 卡尔文 
的邪恶圣餐礼 ” ， 398 脚注 ; 475,476 。 
Campcggio, Lorenzo, papal nuncio, 
教皇使节坎佩吉奥，洛伦佐， 184,322, 
361,370 。 

Canon Law, based on the Decretum 
of Gratian, 以 《 格拉蒂安教令集》为 
基础的教会法规， 2。 

Canterbury, Archbishop of , 坎特伯 
雷大主教， 12,349 。 

Capitalist class，sise of a, 一个资本 
家阶级 的兴起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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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to, Wolfgang, + 皮托，沃尔夫闵， 
309 o 

Cappel, battle of (Zwingli slain), 卡 

佩尔之役（慈温利被杀害）， 374 。 
Caraccioli, Marino, papal nuncio, 

教皇使节卡拉乔利，马里诺， 262 ： 197 。 
Carlstadt, Andrew Bodenstein of, 卡 
尔施塔特的安德烈 • 博登施太因 ，211 
脚注 ,237,249, 308; 与维滕贝格 
动 ”,311 及以下各页 | 按照福音的方式 
歎发圣餐 ,313! 对 “ 维滕贝格法令”负 
责， 314, 316,320,337; 论圣餐， 356, 参 
看 313; 在丹麦 ,419 

Castile, consolidation of, 卡斯提的统 
一， 27,28 0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27 。 

Catechism of Dietrich Kolde, 迪特里 

希 • 克尔德的《教义问答 
Catechism of the Brethren, 兄弟会的 

《教义问答 >,155 。 

Catechisms of the Reformation 宗敦 

改革的教理 问答： 路德的《小教理问 
答》 ,408, 472j 丹麦采用 ,421 ;路德的 
« 大教理问答》 ,472; «海德堡教理问 
答》， 477,479 

Catholic Church, term not conceded 
to Romanists, 不承认 “ 普世性教会 ” 
一词适用于罗马天主教派 >404 。 
Celibacy of the clergy, 教士独身制， 
312,343 。 

Celtes, Conrad, Humanist, 人文主义 
者策尔特斯，康拉德 ,67, 圣经的传播， 
X5U 

Chancery rules of the Roman (con¬ 
tain lists of prices of benefices), 

« 罗马大法眩法律全书 》 (附有圣职价目 
表）， 10 。 

Charitable foundations placed uadet 
lay management, 俗界管理的慈蕃 
基金,143。 

Charity in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 
的慈善机关 ,141 及以下各页。 

Charles v.. Emperor , 査理五恨皇帝， 


37,184, 334,341; 当选皇帝， 40 ;亚琛 ini 
冕， 262; 在沃尔姆斯召开他的首次帝国 
议会 ,262 及以下各页.路德的 真正对 
手一个乖孩子 \263 ;他的信仰 
声明 ,264,265,293,29 令他的教会槪 
念 ,265 ;他本人和帝国议会对路德的分 
歧意见， 267 脚注 ,270,271 ， 272, 276 
及以下各页；要求谴责路德 ,253 ;后悔 
他没有烧死路德， 295 ;他对德国宗教问 
题的看法 ,360,389 ;在奥格斯堡帝国议 
会 （ 1530 年）上， 359 及以下各页；决定 
用武力镇压宗教改革 ,360 ;发现这样做 
有困难 ,370 ;他对改革宗教的真实想 
法， 375; 击敗克勒弗公爵， 382 ;与法国 
缔结和约 ,383 !迫使教嶷召集一次宗教 
会议 ,383; 击敗德国新教徒 ,389,390; 
他的宗教和解政策，《奥格斯堡宗教妥 
协 》 ， 390; 被迫逃离德国 ,393; 进位， 
395. 

Charles VI. of France , 法国的査理六 
世， 22 。 

Charles VII. of France, 法国 的査理 
七设， 22 。 ' 

Charles VIII. of France , 法国的査理 
八世， 26 。 

Charles Bold, Duke of Burgun¬ 
dy, 勃艮第公 爵大胆的査理 ,23,37, 

98,99,109 。 

Cheese-hunters, 干路猪狗， 143,144, 
302 。 

Chieregati, Francesco, Papal Nuncio, 

教皇使 节基谫加蒂*弗朗西斯科 ,321 。 

Christ, The Person of, Luther adop* 
ted the doctrine definitions of the 
old Catholic Shurch ， 基督 的位格 ，路德 
接受归加特力教的说法 ,468,470,472, 
473; 用词不同， 471, 基督 的双重性质， 
474; 路德给旧说法加进新含义 ,472, 
474 ；对宗教改革家来说 , 基督悬 上帝的 
代表 >460,472 及以下各页 ,478,48a 
基督是唯一的居间人， 476 ;基督在圣礼 
中的功效和价值 ,478 ;基督的神性在于 
他的功德， 475, 宗敎体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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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475,478。 

Christian II., King of Denmark,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418。 
Christian III., King of Denmark ， 丹 

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420。 
Christendom, small extent at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宗教改 
革时期基督教世界的缩小，18,19。 
Christopher of Utenheim, Bishop of 
Basel. 巴塞尔主教乌滕海姆的克里斯 
托费尔，257。 

Chrysoloras, Manual, 克里索洛拉斯， 
曼纽尔,47。 

Church of Christ , 基督教会，它的双重 
性团体说,480;中世纪教会的三个概 
念,481，482；教士和圣礼,482,参见 
438,439;路德接受的困难，483;路德的 
最终看法,484;有形和无形两者，485; 
靠宣布的上帝之道和信而成为有形的， 
485及以下各页，它的牧师,486。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1及以下各 
页; 31。 

教皇之家，11，194,205,235,483。 
教会国家，32,33。 

德国民族教会，36,324。 

Churches (buildings), innumerable 
in Germany, 德国有数不淸的教堂， 
115;教堂的財富，116。 

Churches, Lutheran Territorial, 路德 
派地方教会,343,387;它的组成原则， 
劝0及以下各页；基督教徒的义务， 
401,农民战争前组织教会的尝试,401， 
402;萨克森视察，405及以下各页 f 宗 
教法庭,410,412,413,415;宗教区，411; 
负责人， 404 f 宗教会议,413。 

Civitas Dei of Augnstine, 奥古斯丁 
的《 fc 帝之域》，2,3。 

Claims of the Mediaeval Papacy ， 中 
世纪教皇的觊觎，1，2。 

Clergy and laity, 教士和俗人，243, 
443,444 0 

Cleves , Duke of , 克勒弗公爵，382。 
Coburg , Luther at , 路德在科堡，369。 


Cochlaeus, Johannes, R. C. theolo¬ 
gian, 罗马天主教 神学家 科克莱乌斯， 
约翰内斯 （ 1552 年卒）， 185, 368 。 

Colet, John, Dean of St. Paul’s , 柯 
列特，约翰，圣保罗教堂副主教 ,22, 
163 及以下各页；在意大利旅游， 164; 
在牛津讲授圣保罗的使徒书， 164,209 ； 
否定比喻式解择圣经， 165 ;在牛津大学 
评议会上讲道， 165,166 ；他的真正宗教 
改革思想， 166; 厌恶经院神学， 167; 
研究古希腊最高法院法官迪奧尼修 
斯， 169; 他的教士和圣礼观， 170, 
171 。 

Collin, Rudolph (at the Marburg 
Colloquy), 科林，鲁道夫（在马尔堡会 
谈）， 353 。 

Cologne, the city of, 科隆城，它的敦 
堂和教会建筑，116;在科隆焚毁路德的 
著作 ,259 。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克里 
斯托弗 ,85 。 

Concord, the Wittenberg, 《维 滕贝格 
协议入 377 。 

Concordats, the, 协议 ,11, 24 。 

Concubinage of priests , 教士的非法同 
居 246 。 

Confessions of the Reformation ， 宗教改 
革的诸告白 ， 《 奧格斯堡告白 》 ,(1530 年) 
364, 365,435,467 脚注， 468,476; 丹麦 
接受， 420; 《四城 告白》 （1530 年 ），368; 
《苏 黎世 67 条款 》 (1523 年 ）,468 脚注； 
《苏格兰告白 > (1560 年 ),465,468 脚 
注， 477,478,480; 《前海尔维希告白》 
(1536 年)， 467 脚注 ,479; 《日内瓦告 
白: K1536 年 ）,468 脚注； < 后海尔维希 
告白》 （1562 年）， 468 脚注， 477,479; 
《法兰 西告白 >(1539 年） ,468,479; 《比 
利时告白 》(1561 年 ),468 脚注；《尼德 
兰吿白》 （1566 年）， 477; 《伯尔尼指 
示 >， （ 1532 年）， 478; 《三十 九信条 > 
( 1563，1571 年）， 468 脚注 ， 479;« 协和信 
纲》， 425 。 

Confraternities, 宗教团体，参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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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Consistorial Courts, mediaeval , 中世 
纪的宗教法庭， 41 。 

Consistories in the Lutheran Church ， 
their fceginings , 路德教会宗教法庭的 
起源， 410 ; 维滕贝格路德教会的宗教法 
庭， 412— 415 0 

Consolidation, the political idea of 
the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 
治统一思想， 19,43 。 

Constance, the city, 康斯坦茨城， 309, 
346, 368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参见宗敦 
会议。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9 。 

Constitutiones Johanninae , 约輪的法 
律 ，I 

Continuity of the religious life dur¬ 
ing the Reformation period. 宗 |fe 

改革时期氧教生活的继承性， 122. 

Contritio, 痛痗， 201,222,223 。 

Copernicus, 哥白尼， 42 。 

Cordus ， Curicius, Humanist ， 人文主 
义者科杜斯，柯里西乌斯 ,255 。 

Corpus Christi Processions, 基督虽体 
节游行 ,119,362 。 

Cotta. Frau, 科塔夫人， 195,42*7 。 

Council, A General, 宗教大会，教会 
扠力的中心 ,265; 要求 ,3 私;査理五世 
决心召开一次宗教大会 ,372, 383 ;巴塞 
尔宗教大会 ,6,23,140,254,259 ,康斯 
坦茨宗教大会 , 36,140,226,254,259, 
268,290 ；待兰托宗敦大会， 148,225, 
383,455, 

Council, a German, 德国的宗教会议， 
321,323,324,379 。 

Cradle hymn, a, 一首摇篮曲， 121 。 

Cranach, Lucas, 克拉纳克，卢卡斯， 63, 
308,369 。 

Cromwell, Thomas, 克伦威尔，托马 
斯， 374 。 

Crotus Rubeanus (Johann Jaeger of 
Dornheim), a Humanist , 人文主义 
者克罗图斯 • 鲁比安努斯(多恩海姆的 


约翰 . 耶格尔）， 66, 75,255 。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 , 在谁的国家 
信 谁的教， 397 。 

Cup, the, for the vlaity, 供俗人用的 
圣杯 ， 343, 437 。 

Curia, the Roman, 罗马教廷，普世的 
宗教上诉法庭， 14 ， 15; 卖官， 15 ;期待 
德国人的忠城， 115; 245,255,265,266, 
321,382 脚注。 

Cusanus, Cardinal Nicholas, 红衣主 
教尼古拉斯 • 库萨努斯 ,57, 58 。 

Cuspinian of Vienna, 维也纳的库斯皮 
尼安，路德从沃尔姆斯给他写信， 283. 

D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19 。 

Dante and the Renaissance , 但丁与 

文艺复兴， 47 。 

Dantzig, churches in, 伹泽的教堂， 
116 。 

Decretals, forged, 伪逍的教令集 ，為路 
德研究敎令集， 235 。 

turn of Gratian , 格拉蒂安敏令 
2,44 。 

Denmark, Reformation in , 宗教改革 
在丹麦， 388,418,420 。 

Deusdedit # a canonist , 教会法学家德 
欧斯代迪特 ，I 

Deutsche Tbeologie, «德章志神学 h 
155 。 

Deventer, the school at , 代芬特尔学 
校， 51 ， 64 。 

Devotional literature circulated by 
the Brethren , 兄弟会传播的信仰书 
輳， 1 成 

Diet, the feudal Council of the Ger¬ 
man Empire ， 德意志帝国的封建议 
会，帝国议会，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1521 
年）， 262 及以下各页， 267,278,284 及 
以下各页 ,296, 297, 304, 341 ,纽伦螢 
帝国议会 U522— 23 年）， 321, 403, Jfe 
佩耶尔帝国议会 （ 1524 年）， 324, 403, 
奥格 斯堡帝 国议会 (1525 年 ),341 »施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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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尔帝国议会 （1526 年 ）， 341, 398,403, 
404,415; 施佩耶尔帝国议会 (1529 年）， 
345, 396; 奥格 斯堡帝国议会〔 1530 年）， 
360, 363 及以下各页；纽伦堡帝国议会 
(1532 年 ）， 374, 375 ;奥格斯堡帝国议 
会， 395 及以下各页。 

Dionysius the Arcopagite , 亚略巴古 
人丢尼修， 169 。 

Dispensations, fees for , 裁决权的费 
用， 13,382 脚注。 

Disputations, university, 大学辩论会， 
311 ， 312 。 

Dominican Order, 多米我会， 70,137, 
305,321 。 

Dominicans demand the destruc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 多明我会修 
士荽求销毁犹太人书箝， 70,71 。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 君士坦丁的 
赠礼， 49 。 

Dormi secure ， 《安睡》， 117 。 

Drinking habits of the Germans , 德 
国人的饮酒习惯， 87,88 。 

Dunkeld, disputed succession in the 

See of , 軟克尔德主教职位的继承之 
争， 10 。 

DUrer, Albert, 度勒，阿尔贝特， 31, 
62, 63, 88, 90 ；合埃拉斯移斯心意， 
18^ 论路德的虔诚， 191 * 他对路德的 
赞许， 256, 对路德死讯的悲痛， 296 。 

£ 

Eberlin of Gunzberg, John, contro¬ 
versial writer, 论战 作家* 贡茨堡的约 
翰 • 埃贝林， 304,305,310 。 

Ebernberg, the, castle of Francis v .， 
Sickingen, 弗朗西斯 • 冯 • 济金根的 
城堡，埃贝恩贝格， 262,273 。 

Eccius dedolatus, “ 规平犄角 ” ， 249 脚 
注。 

Eck, John, 厄克，约翰，特里尔大主教 
的宗教法底庭长， 278,280, 281,283, 
285,290 。 

Eck, John Mayr of, 厄克的约徐•迈 


尔，因戈尔斯塔特教授， 235, 236. 2-^7, 
303,368, - 

Economic changes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 中世纪未经济的 
变化， 43,80,81, 108, 109, 

Egypt, 埃及， 18 。 

Ehrenberg, the Pass of, 埃枪堡 关口， 
393 。 

Eisenach, 爱森纳赫， 193,198 。 

Eisleben, 埃斯莱本， 93, 385 。 

Electors, the German, 德国的选侯， 
35,270 ； 愤于行使主教监督权， 140 。 

Elizabeth, Queen of England ， 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 6 脚注， 398 脚注。 

Elizabeth, St., 圣伊丽 莎白， 195, 198 0 

Elsass and the Peasant’s War , 阿尔 
萨斯和农民战争， 334,338 。 

Emmerich, school at, 埃梅利希学校， 
52 0 

Emser, Jerome, 埃姆泽尔，耶罗梅 , 
185, 337 。 

Emperor, the Vicar of God, 皇帝，上 
帝的代表 ， 31 。 

Empire, Gennan, elective , 德惫志帝 
国的选举制， 35» 企图成立枢密脘 (Rei- 
chsregiment), 36, 37, 它的杈限， 36 。 

England, consolidation of, under the 
Tudors, 都铎统治时期英国的统一， 
7,20 。 

Eoban of Hesse(Helius Eobanus Hea- 
sus), 黑森的厄奧班（海利乌斯 • 厄奥 
巴努斯 _ 鑪苏斯 >, 66, 255 。 

Episcopate weakened by the Papacy. 

袪教皇制削弱了的主教权力 ， 14 。 

Epistolce obscurorurn virorum , 《那人 
书翰 > ， 67,72,73,74 。 

Erasmici, 埃拉斯移斯派， 255 。 

Erasmus, 埃拉斯移斯， 52, 67, 71 ， 74, 
156, 164, 171, 266 脚注， 273, 288, 
299 t 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 
172, 访问英国， 172, 177 ;他的改革 
设想， 172 及以下各苽；他的基督教哲 
学，渴望圣经国语化， 174 ;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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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格拉底，请代祷求， 173,253 ;厌慈 
奥古斯丁神学， 167,185 ;有利于宗教 
改革的著作， 179; 论基督敦徒的礼拜， 
180; 论修道生活， 180,181 ;对路德的 
评价， 185,253, 301 0 

Erfurt, University of, 爱尔福特大学， 
56,64; 它的创建， 195; 神学， 196 。 

Erfurt Tumult, the, 爱尔福特骚动， 
305 。 

Eric，King of Denmarlc , 丹麦国王埃 
里克， 417 。 

Evangelical Brotherhood , 新教兄弟 
会， 329,334 。 

Evangelical life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末的福音生活， 
124 。 

Excommunication of princes and its 
consequences, 绝罚女王及其影响 ， 6 
及脚注， 398 脚注。 

Exile at Avignon, papal , 教皇流亡于 
阿维尼翁， 5 。 

F 

Fagius, Paul, 费吉乌斯 , 保罗， 391 。 

Faith, 信，依靠上帝的宗教本能， 429, 
436,438,458 ； 一个有生气的、积极的东 
西， 43h 依据历史上的基督， 446 ;眷 
功是信的标志， 43h 信是上帝的恩賜， 
429,430: 依赖 应许， 441,460 ,信使我 
们看到基督历史性活动的实际意义， 
44 知为什么信存在于悔改中， 452 ;信 
是对救世主的个人信赖， 203, 459 ;信 
与圣经的概念完全一致， 461 ,信必须 
靠一贯正确来领悟， 464,465, 466 ;信 
使圣经自然统一， 455 ， 459, 两种信， 
429, 445, 中世纪意义的信，一种轻信 
(a frigida opinio), 429 ；经院神学中 
的信与理， 469 。参见称义。 

Family religion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末的家庭宗教， 
121 及以下各页。 

Famine years in Germany ， 德国的饥 
荒年， 110 及以下各页。 


Fastaachtspiele, 忏悔节演的诙请嬉戏， 
54,90 。 

Ferdinand of Aragon , 阿拉贡的费迪 
南德， 5,6,27,29,30 。 

Ferdinand of Austria , 奥地利的费迪 
南德， 278,319,322,342,360,394 。 
Festivals, Church, 教会节日， 119 及 
以下各页， 141,246 。 

Feudalism in England , 英国的封建主 
义， 20, 

Five Nations ， the, 五个国家， 19 及以 

下各页 

Five powers of Italy , 意大利的五个有 
实力大国， 31 ， 32 。 

Florence, 佛罗伦萨， 32» 33 。 
Florentius Radewynsohn , 弗罗伦齐乌 
斯 • 拉德温泽恩， 51 。 

Folk-songs of Germany, 德国的民歌， 
67,90,94,99,109 0 

Fondaco dei Tedeschi at Venice , 成 
尼斯的德国商号， 83 。 

Forest laws，severity of , 严厉的森林 
法， 108 。 

Forgeries, papal, 教皇的伪迪物 ， 2, 

235 。 

France, 法国 ,7,18,19,20,22 及以下备 
页，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 25 t 法 
国的贸易， 25 。 

Francis of Assisi, 两西西的并朗西斯， 
125,142,158,203,433,435 。 

Francis I. of France , 法国的弗朗西 
斯一世， 25,184, 265,342,345 。 
Frank* Sebastian, his chronicle , 典兰 
克，塞巴斯蒂安及其编年史， 107 。 
Frankfuxt-on-the-Main , 美因河晬的法 
兰克福， 40,87 。 

Frederick, Elector of Saxony , 萨克 

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参见萨克森， 
Frederick III. ， Emperor , 弗里德里克 
三世皇帝， 37 。 

Frederick of Scbleswig-Holstein, King 
of Denmark, 丹麦国王，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的弗里德里克， 4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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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Nobles of Ger ； n£.ny , 位 国的 0 
由贵族， 83 。 

Frundsberg ， General , 将军弗伦德斯贝 
格， 279, 

Friends of God (Gottesfreunde )， “上 
帝的教友 ” ， 51,154 。 

Frigida opinio, 轻信， 429 。 

Fritz, Joss, founder of the Bundschuh 
League, 鞋会的发起人禅里茨，约斯， 
104, 135] 

Froben, the Basel printer , 巴塞尔印 
刷商弗罗本， 256 ;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期间印刷路德的著作， 281 脚注。 

Froscher ， M. Sebastian, at the Lei¬ 
pzig Disputation, 弗罗舍尔，塞巴斯 
蒂安侯爵在莱比锡辩论会上， 237,238 。 

Fugger, the, family, 富格尔家族， 84, 
361; 拥有的矿山， 85 。 

Fulda, monastery of, 富尔达修道院， 
46,75 。 

G 

Gaismeyer, Michael, leader in the 
Pesants’ War, 盖斯迈尔，米夏埃尔，农 
民战争的领导人， 330 。 

Galileo, 伽利略， 42 。 

Gascoigne, George, 盖斯科因，乔治， 

11。 

Geiler of Keysersberg , 凯泽尔斯贝格 
的盖勒， 53,59,118,134,310,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 地理大发 
现， 43,84,85 。 

George of Trebizond , 特拉布松的乔 
治， 47,48 。 

George, Duke of Saxony , 萨克森公 
爵乔治。参见萨克森。 

Germay, 德国，在 15 世纪末的政治状 
况， 30; 分裂状况和渴望统一， 35 ;统 
一的尝试， 36 及以下各页；与意大利 
的联系， 50 f 忠于罗马教廷， 115 及以 
下各页》众多的教会建筑， 115,116 ;对 
罗马的不满， 233,243,245, 270, 288, 
321 ， 342 ；分成两个独立的阵营， 338, 


争取一个段族教会， 324 ； 335 ； 321 ， 
323,324,379 。 

Gerson, Jean, Luther's debt to , 路德 
受惠于格尔森，耶安， 209 及脚注 , 
254 。 

Gilds in mediaeval towns , 中世纪城 
市的行会， 43,81 。 

Ginocchino di Fiore ， 贾奥基诺•迪 * 
菲奥雷， 47,158 。 

Glapion, Jean，confessor to Charles 

V., 格拉皮昂，吉恩，査理五世的忏悔 
神甫， 266 及脚注， 273,285 。 

Glossa ordinaria, 《教义注释》， 202 。 
Golden Rose ， the, 金玫瑰， 234, 260 。 
Goslar, 戈斯拉尔， 374 。 

Gospel, the Little, 《小福音》， 135 。 
Gotha, 哥达， 353 。 

Gottesfreunde, “ 上帝之友％ 51,154 。 
Gottingen, 格廷根， 374 。 

Graecia Magna, 大希腊， 46 。 

Gran in Hungary, 匈牙利的格龙 ， 9 。 
Granada, 格拉纳达， 27,29 。 

Gratian’s Decretum, 格拉蒂安教令集， 
2 , 44 0 

Gratius, Ortuin, 格拉齐乌斯，奥尔图 
因， 67 。 

Graubund, the, 格劳宾德》 95 。 

Greece, 希腊， 19 。 

Greek, 希腊语，中世纪时的希腊语知识， 
46, 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讲希腊语， 
46; 巴黎的印刷场， 26 。 

Greeks, learned, in Italy , 在意大利 
的博学的希腊人， 47 。 

Gregory, 格雷戈里。参见教皇。 
Gregory of Pavia, a canonist , 帕维 

亚的格雷戈里，教会法学家， 2 。 
Grimma, town in Electoral Saxony, 

格里马，萨克森选侯区的城市， 201, 
205,316,318 。 

Grocyn, 格罗辛， 22, 164 。 

Groot, Gerard, 格罗特，杰拉尔德， 51 0 
Grunbach, Argula, a learned Lutheran 
lady, 格林巴赫，阿尔古拉，一位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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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德派夫人， 307 。 

Gruniger, a Strassburg publisher , 格 

鲁尼格尔，斯特拉斯堡的大出版商 , 
300 。 

Guelderland ， 盖尔德兰， 382 。 

Gustaf Ericsson, King of Sweden, 
古斯塔夫 • 埃里克森，瑞典国王， 421, 
接受宗教改革， 422, 423 。 

H 

Haingerichte, 农村法庭习惯法， 331 及 
以下各页。 

Hall, a town in Swabia, 哈尔，士瓦本 
一域市， 353,391 。 

Hamburg, 汉堡， 374 。 

Hapsburg, House of, 哈布斯堡家族， 
35,37,345, 350, 359,370, 376,398, 

Hebrew, the study of, 希伯来语研究， 
68。 

Hebrew books to be destroyed , 应当 
毁掉犹太人的书箝， 69,70 。 

Hedio, Caspar, 黑迪奥，卡斯帕尔， 353 。 

Hegenau, conference at, 哈格灌会议， 
379 。 

Hegtus, Alexander, 黑吉乌斯，亚力山 
大 * 52, 64 。 

Heilbronn, 海尔布琅， 347 。 

Held ， Chancellor, 赫尔德总理大臣， 
379 。 

Helding, Michael, 黑尔丁， 米里 埃尔， 
390 o 

Henrique, Don, of Portugal, 葡萄牙 
的东 • 亨利克， 84 。 

Henry IV. of Castile ， 卡期提的亨利 
四世， 28 。 

Hcmy VII. A King of England , 英王 
亨利七世， 20,21 。 

Henry Vm” King of England , 英王 
亨利八世， 21,22,26, 184, 324, 378, 
388, 对路德的谴责 ， 298 ; 下令焚毁路 
德的著作， 299 0 

Henry, Duke of Saxony , 萨克森公爵 
亨利。参见萨 克森。 


Hermandad, the, in Spain , 西班牙的 
“ 神圣兄弟会 ” ， 28, 沙。 

Herredag ， 国民议会， 419 。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哥， 19 。 

Hesse, the district, 黑森地方， 347, 
娜， 415 0 

Hierarchies,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天国的和下界的教阶制 》， 169 

Hoc est Corpus Meum , 这是我的身 
体， 358 。 

Hochstratten, Jacob, 霍赫斯特拉滕， 
雅各布， 70,71 。 

Hohenstaufen Emperors, the , 霍亨斯 
陶芬诸帝， 1 。 

Holbein ， Hans ， artist, portrait of 
Erasmus, 艺术家霍尔拜因，汉斯，埃 
拉斯穆斯像， 177; 57,62 。 

Holy days, ecclesiastical, 宗教节日， 
141 ， 246, 343 。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31，32。 

Homberg, Synod at, 霍姆贝格会议， 
415 。 

Homoousius，word not like by Lu¬ 
ther, 路德不喜欢用 “ 相似而非同一 ” 
这个术语， 471. 

Honius, Christopher, theory of the 
Lord’s Supper, 赫尼乌斯，克里斯托 
费尔，关于圣餐的理论， 355 。 

Humanists，the Christian , 基督教人文 
主义者， 158 及以下备页：其见解的弱 
点， 186 及以下各页， 299 ;其改革思 
想， 190 。 

Humanists in France, 法国的人文主 
义者，26。 

Humanists, German, 德国的人文主义 
者，39,57;被称为诗人或演说家， 64 j 
楢恶亚里士多德，57?珥结在一起保卫 
罗伊希林，68,71, 72* 在德国城市里的 
社团，60,61;创作歌頌圣安娜的作品， 
136»在德国的大学里，63,64, 196 f 他 
们中间的折衷主义，65;莱比锡辩论后 
与路德，239,254, 255,厌恶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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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 325; 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民战条 
负冇责任， 328 。 

Humanist, Italian ,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 
者， 22 ， 115; 与萨沃纳罗拉的关系， 
160 。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22 。 

Hussite propaganda, 胡司派宣传， 98, 
196, 238, 309, 325 。 

Hutten, Ulrich v., 胡滕，乌尔利希 • 
冯， 59,67,267 脚注， 269, 273, 284» 
青年时代和教育， 75, 76 ;渴望德国统 
一， 76; 称赞路德， 77; 在埃贝恩贝格， 
262 。 

Hymns, evangelical, in the Mediaeval 
Church ， 中世纪教会的福音赞美诗， 
121 ， 122 ， 125 ;宗教改革时的赞美诗 
集， 387, 404 赞颂圣母马利亚， 135; 
赞颂圣安娜， 135, 赞颂圣乌尔苏拉， 
145; 朝圣， 128,132 。 

I 

Images in churches, 教堂里的圣像， 312 。 

Immaculate Conception, the, “从圣 
灵怀胎说 ” ， 135,138 。 

Imperialism, intellectual , 智力帝国主 
义， 168 0 

In.iex expurgatorius, 禁书目录， 185 。 

In dulci jubilo, 《在温和的欢呼声中 》 ， 
122,123 

Indulgence, an, 一张赎罪券，供尼克拉 
斯豪森小教堂用的赎罪券， 100 ;供维 
滕贝格万圣教堂用的赎罪券， 130 ;供 
托尔郜桥梁用的赌罪券， 259 。 

Indulgence money went to found 
Wittenberg Unirersity , 赎罪券款用 

于兴办维滕贝格大学， 206 ;结果获得 
赠与， 224; 245,259 。 

Indulgence-sellers, 赎罪券販子， 213, 
226 。 

Indulgences, helped to create a ca¬ 
pitalist class , 赎罪券帮助创造一个 
资本家阶级， 8$ 鼓励朝圣， 128 f 赎罪 
券的理论和实践， 216 及以下各页；早 


期的弊端， 2 W ,223 f 是否能赦免罪过， 
225; 248, 306 。 

Industry and trade in France , 法国 
的工商业， 25; 英国的工商业， 21 ;德 
国的工商业，， 81 及以下各页。 
Innsbruck, 因命布鲁克， 393 。 
Inqusition in Spain , 西班牙的宗教法 
庭， 29, 30,266,267 脚注 # 
Instruction, the, of Frederick: of 
Saxony, 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克的“手 
谕 ” ， 316 。 

Instruction of the Synod at Bern ， 伯 

尔尼宗教会议的 “ 指示 ” ， 478 。 
Instruction drafted by the Saxon Visi- 

tors ， 萨克森视察员起箪的 K 指示 ”,410 。 
Insurrections, in England ， 英国的 • 
动， 20,21; 法国的暴动， 23 ;西班牙的 
暴动， 28,30 o 

Interdict, “ 停止 圣亊 ' 439, 440 o 
Interest on money, 钱的利息， 84 。 
Interim, the Augsburg, « 奥格斯堡宗 
教妥协 > ， 390 及以下各页；《莱比锡宗 
教妥协 》 ， 391 脚注 。 

Interim, Fat Old, “拥护宗教妥协的老 
胖子 ' 396 。 

Isabella of Castile, 卡斯提的伊莎贝拉， 
5,27 及以下各页。 

Isidorian (pseuio-) Decretals , 伊西多 
( 伪 ) 教令集， 2 。 

Isny, 伊斯尼， 347 。 

Italy, political condition erf", 童大利 
的政治状况， 32,33,30 。 

J 

Jacobs-BrUder, 雅各布斯兄弟会， 134 。 
Jaeger of Dornheim, Johann (Crotus 
Rubeanus), 多恩海姆的耶格尔，约翰 
( 克罗图斯 • 鲁比安努斯 ) ， 66, 7S, 
255 。 

Jak Upland, 杰克 • 厄普兰德， 302, 
James IV. of Scotland , 苏格 兰的愈 
姆斯四世， 21 。 

Jesus the Judge, not the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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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tt 蕞最 * 审判會，不是居间人， 134 。 
参见基督。 

Jews, in Spain, 西班牙的犹太人， 29; 
遭 迫害， 69; 应毁掉他们的作品， 70, 
71 。 

John, Elector of Saxony , 萨克森选侯 
约翰。见萨克森。 

John Frederick, Elector of Saxony, 
萨克森选侯约輸 • 弗里德里克。见萨 
克森。 

Jonas, Justus (Jodocus Koch of Nord- 
Hngen), 约那斯，尤斯图斯（诺德林 
根的约多库斯 _ 科赫）， 255,273,274, 
275, 312, 385,411 。 

Joss Fritz，leader in the Bundschuh 
League, 约斯 • 弗里茨，鞋会的领导 
人， 104, 135. 

Junker Georg, 容克尔 . 乔治 297, 
317 。 

Jurisprudence of the Renaissance ， 文 

艺复兴时期的法学，44。 

Jurists, French, of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法学家，26。 

Jus episcopate , 主教监 督权， 15世纪世 
俗统治者行使主教胜督权，140, 141， 
147, 4〖2;担任行政官员的基督教徒拥 
有主教 K 督权，401,412,413。 
Justification By Faith , 因信称义，一神 
神圣的行动因而一直撖下去， 447 i 等 
于敦士的教免，448,称义有不同的» 
念，448!中世纪的称义理论在于扨恩， 

450, 称义表现在圣礼，特别是吿解礼 
中， 450* 宗教改革的秣义理论， 447, 

451, 切嬅尼茨论称义，451,宗教改革 
和中世纪的称义理论对比，452。 

Justinian, Code of, 査士丁尼法典， 44; 
390 。 

Juterbogk, 尤特博克， 214 0 

K 

Kalands, the, 卡兰茨》 146 。 

Kampen, Stephen, 坎彭，斯蒂芬， 305 o 
Karben, Victor v., 卡尔本，维克托 • 


冯，10。 

Karethans, 卡尔斯待汶斯， 302 0 

Katharine of Aragon , 阿拉贡的凯瑟 
琳，21。 

Kempton, Abbey lands of , 肯普滕修 
道院领地， 102,103 。 

Kessler, Johann, of St. Gallen ， 圣 
加仑的克斯勒，约翰， 317. 

Knight of Christ (Erasmus), “ 基督的 
骑士 ”( 埃拉斯穆斯）， 301. 

Knox, John, 诺克斯，约翰， 349 。 

Koburgers, the, printers in Augsburg, 

在奥格斯堡的克堡人印刷商 ， 151, 
155 。 

• L 

Lachmann, Johann, 拉克曼，约翰， 310 。 

Lacordaire on Protestant idea of Scrip¬ 
ture, 拉科代尔的新教圣经观， 457 。 

Laity and clergy, 俗人和教士， 243, 
443. 

Lambert, Francis, 兰贝特， 弗朗西斯， 
337 脚注， 415 。 

Landsknechts, 雇佣兵， 40 ， 77 ， 106, 
109,110 脚注。 

Latin, in the Middle Ages , 中世纪的 
拉丁语，46, 51i 学校里唱的赞美诗， 
51,53;路德的研究， 197. 

Latin War, the, 拉丁战争， 56 。 

League of the Public Weal (France), 
公益同盟 ( 法国 ）， 

League, the Schmatkald , 施马尔卡尔 
德同盟， 373 及以下备页， 376, 380. 

League, the Swabian ， 士瓦本罔 M, 
323,330,334, 377 0 

Leagues of Protestants in Germany, 
德国的新教同盟， 325,347,350, 373 。 

Leagues of Romaaists in Germany, 
德国的罗马天主教同盟， 324, 325, 
341» 

Learning, the New, 新学问 ， 22, 76, 
159 ， 165, 在法国， 26,• 在德国， 50,57, 
67,紙如何被埃拉斯穆斯利用，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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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 The Disputation at , 莱比银辩 
论 ， 61 ， 77, 236 及以下各页， 252, 
275, 325, 385 ,开始对制度的历史性批 
判， 239 ;使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支持路 
德， 239 0 

Leisnig Ordinance, 莱斯尼格条例， 
401 o 

Leitzkau, JLuther at, 路德在莱茨考， 
166,213, 

Leo Alberti, architect, 建筑师利奥 . 
阿尔贝蒂 ， 49 。 

Leon, 莱昂 ， 27 。 

Liberty of a Christian, Man , 《一个基 
督徒的自由》， 192,240,241. 

Libraries, the Vatican, 梵 蒂闵图 书馆， 
49; 佛罗伦萨的圣马可图书馆， 58 ;红衣 
主教库萨努斯的图书馆， 58 ;教区教士 
图书馆 ,409 。 

Lindau, 林道 ,346,368 。 

Link, Wenceslas, of Niirnberg, 组伦 
堡的林克，温塞斯拉斯 ,256 。 

Literature ， 文学，见大众文学。 

Localies, 本族语化， 202 。 

Lollards, 洛拉德派， 97,171 ， 302 。 

Loriti, Heinrich (Glareanus), 洛里蒂， 
海因里希 ( 格拉笛亚努斯 ） ,67 。 

Louis xi. of France, 法国的路岛十一， 
23,25 。 

Louvain, 卢万， 185 fl 

Lund, Archbishop of, 隆德大主教， 
379 。 

.LUneberg, Dukes of. 吕内堡诸公爵， 
34*1, 346, 362,363,373,386 0 

Luther, Hans, 路德，汉斯， 193 。 

Luther, Margarethe, 路德，玛加面待， 
193 。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论流浪学 
生， 54; 论约翰 • 韦塞尔， 58; 提到的 
团体， 113; 批评流行的讲道， 118 ;喜爱 
圣安娜， 136; 在兄弟会， 146; 乞讨， 143; 
受益于神秘派 ,155; 培育他的宗教坏埭， 
157; 萨沃纳罗拉， 163,• 科利特副主教， 
165, 170 t 还有埃拉斯移斯 ,167,175,176, 


179 ；他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宗教改革 
家， 189 及以下 各页； 个人虔诚的化身， 
191 ；他的逐渐进步， .192; 宗教改革的化 
身， 193 ;青年时代和教育， 193 及以下各 
页； 一个“穷学生”， 195 ;在爱尔福特大 
学， 195 及以下各页 I 图画的影响， 198; 
在修道院， 199 及以下各页， 426,427 ； 
他的神学教师， 199,200,223 ;改变信 
仰， 203; 在维滕贝格， 205,206 ;派往罗 
马， 207; 早期讲授神学课 ,208 ;讲授亚 
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206 ;成为一位杰出 
的讲道师， 207,212; 发表他的《论纲 \ 
215 及以下各页；他的《解答》， 230, 
231 ；被罗马传召 , 232 ；在红衣主教卡杰 
坦面前， 232, 会见米尔蒂茨， 235 ,参加 
莱比银辩论 ,236 及以下 各页； 焚烧教皇 
令 ,250 及以下各页，德国的代表 ,252 及 
以下各页；译成西班牙文的著作， 269, 
388 ；他的著作在英国 ,388 ;他的著作在 
尼德兰被焚毁， 271 ，在科陲被焚毁， 259; 
在奥本海姆， 274; 在沃尔姆斯， 275 及以 
下 各页； 笫一次出席沃尔姆斯帝国议 
会， 278; 对他个人的推述， 279,280 ;第 
二次出席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284 及以 
下 各页； 谣传他将承认错误， 286 ;发言 
的姿态 ,288; 在帝国会议 t 讲的最后一 
句话， 291 脚注 | 帝国议会的终场情节， 
291,292; 帝国议会后的会议 ,294 ;据说 
他已被杀害， 295; 反对他的禁令 ,297, 
298; 在瓦恃堡， 297 ;大众文学中的英 
雄， 301 |其学说 的传鑀 ,305 及以下各 
页, 322 ,返 回维滕贝袼， 316 及 以下备 
Mi 希望一个德国的民族教会 ,326 ;对 
农民战争负有多少责任, 327,328 ,农民 
战争如何影嘀他， 337,33& 与憨温利， 
347 及以下各页 ! 在马尔堡 , 352 及以下 
各页；他的圣餐礼学说， 357 ;他从科堡 
发出的信， 369 ;宣称必须击退土耳其 
人 ,374; 他的改革计划， 275 ;黑森菲利 
普的重婚， 380, 他的逝世》 384 及以下各 
页；教会组织的方案， 400 及以下 各页； 
建议无须作出规定， 402 ；提议视察 ，405 
及以下各页，《小教理问答》序， 40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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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影响， 419; 在瑞典， 422,424 ;他 
的宗教改革不是基于教义，而是宗教经 
验， 426 及以下各页；论两种信， 429, 
430,431,445 ；在齐萨尔 ,435 ;关于众信 
徒皆教士， 440; 论俗人和教士， 240,441; 
圣经里的简单故事， 460 ；和雅各书， 
462 脚注；关于神学用语 , 471 ,他的教会 


Marrani, 马拉尼， 269 。 

Marriage of ecclesiastic, 教士结婚， 


343 0 

Marsiglio Ficmo, 马尔西利奥.菲奇 
诺 ,48,158; 萨沃纳罗拉的弟子， 160 。 


Martiniani, 马丁派 ,255 

Mary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玛丽， 


学说 ,484 。 

Lyra, Nicholas de, 莱拉，尼古拉斯 • 
德， 117,196,209,456 脚注。 

M 

Machiavelli on the condition of Ita¬ 


37 。 

Mass ， the, propitatory sacrifice in 
the, 弥擞中的赎罪献祭 ,312, 354 。 
Mastersingers, the, and the Refor¬ 
mation, 职工歒手与宗教改革， 310 。 
Matthias Corvinus, 马赛 厄斯. 科维努 


ly, 马基雅维里论意大利的形势 ,3U 

Magdeburg, school at , 马格 德堡学 
校， 53; 条例， 401 ,马格德堡宗教改革的 
开始 ,307,194,198, 384 。 

Magistry, the Christian, possess the 
jus episcopale. 担任行政官员 的基詧 
徒拥有主教监督权 * 147» 401 。 

Maid who lost her shoe. There was 

a. “有一位丢掉一只靴子的少女”， 
313 。 

Mainz, Albert, Archbishop of . 美因 
茨大主教阿尔 贝特， 187,213,229,270, 
293,295,296,334,341, 378 9 

Mansfeld, Counts of, 曼斯菲尔德怕 
爵， 193,295,341, 373,385,386 。 

Mansfeld, district of, 曼斯兼尔德地区， 
193,198 。 

Manuel, Juan, Spanish ambassador 
at Rome , 西班牙 驻罗马大使胡 安 • 
曼努埃尔， 265,272 q 

Marburg Articles, 《马尔堡信 条*， 353 。 

Marburg Colloquy, 马尔堡会谈 ， 352 
及以下各页。 

Margaret Tudor 都铎的玛格面特， 21 。 

Margaret of York，Duchess of Bur¬ 
gundy, 勃艮第女公爵，约克的玛格丽 
特， 

Mariolatiy, 圣母崇拜， 135 。 

Marlianus, Bishop Puy , 普伊主教 
马利安努斯 


斯， 6,9 。 

Maurice of Saxony, 萨寃森的莫里斯， 
382,384 及脚注， 389, 393,394<> 

Maximilian, Emperor , 马克西米利安 
皇帝 , 31,37,39,206,232 ,人文主义者 
皇帝 , 39,67,184, 逝世， 40,261 ,在民歎 
里 ,67! 与璀士， 111! 与麻佣兵， 40,110 
脚注 0 

Mediaeval Church, struggle with the 
Empire. 中世纪敎会，与神圣罗马帝 
国的斗争 ,1 及以下备页 * 

M^liseval Empire, 中世纪的帝国 ,30, 
31. 

Mediaeval learning, 中世纪的学问， 55, 
56 。 

Medici, the，rulers iu Florence , 梅迪 
奇，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 • 德， 
4^1 与萨沃納罗拉的 _ 系， 162 。 

Medii fruclus, 空缺 圣 : 俸收入， 12,13 。 

Melandithon’ 梅 兰 希通, 156,273,308, 
313 及以下备页， 316,350,353,364, 
380, 402 o 

Memmingen, 门明根， 333 ， 334 ， 337, 
346,351,368 。 

Marsilius of Padua , 帕杜阿的马西利 
乌斯 ,306 脚注， 333 。 

Meissen, 迈森， 208,23^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50 a 

Middle Class in England , 英国的中产 
阶级 ,20 。 


471 




Milan, 米兰， 32,33 a 

Miltitz，Charles v. ， 米尔蒂茨，査理 • 
冯， 234 。 

Minkwitz, Hans von, 明科维茨，汉 
斯 _ 冯， 277 。 

Mirabil a Romoe, 《罗马奇观》， 131 。 

Miracle Plays , 奇 迹剧， 119 。 

Modrus in Hungary, 匈牙利的摩德鲁 
斯， 9 。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 19 。 

Monasteries under secular control 
in Switzerland . 瑞士的受世俗权力控 
制的修道院， 349 。 

Monastic life, Erasmus on the ， 埃 
拉斯穆斯论修道生活， 180, 181 ; 路德论 
修逋生活， 211; 埃贝林论修道生活， 
304 。 

Money exactions by the Papacy ， 罗 
马教皇 的敛钱， 11 ， 244,245,268,304 。 

Monks join the Lutheran movement, 
加入路德运动的修士， 305, 306 。 

Monte Cassino, the Abbey of , 卡西 
诺山修道院 ,46 。 

Morals, clerical,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末的教士迸德， 
137,138,190,246 。 

More, Sir Thomas, 托马斯 • 奠尔爵 
士， 178,186,328 。 

Mosellanus, Peter, at the Leipzig 
Disputation, 萁译拉努斯，彼得，在莱 
比锡辩论会上， 237,238 。 

Moslems, 稹斯林， 18,19,26 。 

MUhlberg, battle of, 米尔堡之役， 389 。 

MUhlhausen, battle of , 米尔表森之 
役， 330,334 。 

Municipal interference in ecclesias¬ 
tical affairs, 城镇干涉教会亊务， 
141,414 c 

Munster, Sebastian, chronicler , 编年 
史家明斯特 , 塞巴斯蒂安， 170 。 

Miinzer, Thomas ， people’s priest at 
Zwickau ， 阅采尔，托马斯，茨维考的人 
民传道士， 314,330,334,336 。 


Murad I., 穆拉德一世， 19 。 

Mumer, Thomas, 穆尔纳，托马斯， 
185,303 。 

Musculus, Wolfgang ， 穆斯库卢斯，沃 
尔夫 RU391 。 

Mutianic Host, 穆蒂阿努斯的战士， 68 0 

Mutiannus (Mut, Mutti, Mudt, Mut- 
ta), Conrad, 穆蒂安努斯 ( 穆特，穆 

蒂，移特，穆塔 ) ，康拉德 ,52,64,185, 
255 0 - 

Myconius (Mecum), Frederick, on 
family religion, 迈科足乌斯(梅库 
姆），弗里德里克论家庭宗教， 124,127, 
156 ；论赎罪券販子， 213; 论《论纲 》 ， 
230, 在沃尔姆斯 , 289 脚注； 305,309, 
353 。 

Mystics, prayer circles among the, 
神秘派中的祈祷团， 153 ; 路德受惠于神 
秘派， 209 脚注， 256 。 

N 

Naples ， 那不勒斯， 32,33 。 

Nathin, John, luther’s teacher ， 纳 
疰，约輸，路德的老师， 199,200,457 。 

National Church for Germany , 德国 
的民族教会， 36, 338,389 。 

National Literature, 民族文学， 44 。 

Naumberg, Conference of German 
Protestantsat (1555 )， 德国新教徒的 
瑙姆堡会议 (1555 年）， 396 。 

Navarre, 纳瓦拉，阿拉贡的费迪南德根 
据教皇的革出教门令夺取， 6 及脚注 , 
29 。 

Neopaganism, 新异端思想， 48 。 

Nepotism, papal and kingly , 教皇和 
国王的任人唯亲， 9 。 

Neukarsthans, 《新卡尔斯特汉斯 》，306 
脚注。 

New and Old God, the, « 新老上帝》， 
303 。 

Nicene Creed, 《 尼西亚信经 > ， 365, 468 。 

Niklashausen, a pilgrimage chapel t 

尼克拉斯豪森，一个朝拜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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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iliy，position of, in England ， 英 
国贵族的立场， 20; 法国贵族， 25 ;西班 
牙贵族， 29 。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Address to the , 《致德意志民族贵族 
信》， 14 ,風 

Nordlingen, 诺德林根， 347 。 

Normandy, 诺曼底， 26 。 

NUrnberg, 纽伦堡， 88,234, 320,346, 
347, 353, 363 ， 373, 纽伦堡的人文 

主义者， 60,256; 组伦堡的兄弟会 ,152; 
纽伦堡的人口， 87; 保留其贵族政体， 
81 。 

Niitzel, Caspar, 尼策尔，卡斯帕尔， 
256 。 

O 

Occam, William of, 奥卡姆的成廉， 
55,196,199,254 。 

Odense, Danish National Assembly 
at, 丹麦的欧登塞国民议会， 419 。 

CEcolampadius (Johann Hussgen ), 奥 
科拉姆帕迪乌斯 ( 约翰 • 胡斯根 ) ， 306, 
310, 353 。 

(Elhafen, Sixtus，deputy from Niirn- 
berg to Worms ， 厄尔哈芬，西克斯 
图斯，纽伦堡派往沃尔姆斯的代表 , 
284,292— 

Oppenheim, Charles V. at , 査理五世 
在奥本海姆， 271; 路德在奧本海姆 , 
274. 

Orchan seizes Gallipoli , 乌尔汗夺取 
加利波利 ,19 。 

Ordinances for regulating public 
worship, 整顿公众礼拜条例 , 404 ， 
414, 维滕贝格条例， 315, 316,401 ( 莱斯 
尼格条例， 401; 马格德堡条例， 401 。 

Ordinary, the Pope’s right to act as ， 
教皇的保留圣职授予权， 24 。 

Osiander ， Andrew, 奥西安德，安德鲁 , 
310,353,391 。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人， 1\ 


P 

Pack, Otto von, 帕克，奥托 • 冯， 34^ 
Palz, John of, 帕尔茨的约翰，赎罪券 
的卫道士， 138,223 。 

Pantaleone, H., 潘塔莱奧内， H, 107 。 
Papacy, 教皇制，它觊觌普世的最髙权 
力， 1; 意大利的一个强大势力， 7 ;不受 
一般道德规范约束， 7 。 

Papal Tickets, 教皇票 227,231 。 

Paper，effects of the invention of, 

纸的发明和影响， 45 。 

Pappenheim, Ulrich von, 帕彭海姆， 
乌尔利希 * 冯， 277 。 

Paris, University of, 巴黎大学， 12 ; 路 

德的著作在巴黎大学 ,388 。 

Passau, conference of German princes 

at, 德国诸侯的帕绍会议， 393 。 

Passion Plays, 耶穌受难剧， 119 。 
Passional Christi et Anti*Christi ， 《基 
督受难和反基 督者％ 308 。 

Pastoral theology, manual of, 教士神 
学手册， U7 。 

Pastors, Lutheran, hung ， 吊死路德派 
牧师 , 341, 

Pater Patrice, 国父，给路德的称号， 255 。 
Patricians in towns, 城市贵族， 80 。 
Patrizzi, 帕特里齐，罗马的掌礼官， 16 。 
Pearl of the Passion, the ， 《耶 味受灌 
的精华》， \35 0 

Peasantry, the ， 农民，英国的农民法国 
看农民， 25; 德国的农民， 89 及以下 各页； 
他们的生活状况， 90 及以下各页;他们 
的娱乐， 93; 农民起义， 95 及以下各页； 
起义的原因， 106 及以下各页;瑞士农民 
解放自己， 44; 103,105,106,109,111 。 
Peasants’ War 农民战争， 296, 325, 326 
及以下各页， 342,386 ,路德对农民战争 
负有多少责任， 327, 335 及以下各页;人 
文主义者的种种乌托邦思想对农民战 
争负有多少责任， 328; 始于施蒂林根， 
329 。 

Pellicaaus, Theobold, 佩利卡努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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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尔德， 310 。 

Po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19 。 

Penance, sacrament of, 告解礼， 201 ， 
219,220 。 

Penances, 鞋罪， 218 。 

Penitentiaries, 《赎罪手册》， 218,219 。 

Petrarch and the Renaissance , 彼特 
拉克与文艺复兴， 46,47 。 

Petri, Olaus and I.aurentius, the Re¬ 
formers of Sweden, 佩特里，奥劳斯 
和佩特里，劳伦齐乌斯，瑞典的宗教改 
革家， 421 及以下各页。 

Petzensteiner, Brother ， 佩岑斯泰纳修 
士， 275 。 

Peutinger, Dr., 波伊廷格博士，奥格斯 
堡派往沃尔姆斯的代表， 279,284,289, 
291 脚注。 

Pfefferkorn, John, 普菲费尔科恩，约 
翰， 69,70 。 

Pfiug, Julius von, 普夫卢格，尤利乌 
斯 * 冯 ,390 。 

Philip, Landgrave of Hesse , 黑森伯 
’ 爵菲利普，他的农民没有起义， 331 ;帮 
助萨克森的约翰， 334 ;为黑森计划一个 
民主的敦会组织 ,337 脚注， 415,41 和 
新教诸侯中的一位领导人 , 325,341 ;被 
帕克欺骗， 344; 在 “ 抗议 ” 上 签字， 
346,371, 安排马尔堡会谈， 352 ;赞扬慈 
温利， 350 5 企图进一步眹合新教徒， 
359; 在《奥格斯堡告白 * 上签字 ,363, 
368 ；建议作好战争准备， 369 ；在施马尔 
卡尔登， 373; 帮助符腾堡公爵， 376 ;他 
的重婚， 380 及以下各页 | 被査理五世诱 
感， 383, 投降与被俘， 389; 获释 , 394; 
在瑙姆堡， 396 。 

Pico della Mirandolo, 比科 . 德拉•米 
兰多拉 ,48,64; 萨沃纳罗拉的弟子， 
160, 打算成为多明我会修士， 161 ;葬于 
佛罗伦萨的圣马可， 162 。 

Pictures, the, 图画，影嘀路德的那些图 
画， 198, 

Pictures in churches , 教堂里的图画， 
312. 


Pilgrim guide-books, 朝圣指南， 131 及 
以下各页, 226. 

Pilgrim songs ， 朝圣歌， 128 脚注， 132, 
133 及脚注， 194 。 

Pilgrimage places, 朝圣地， 194 ?尼可拉 
斯豪森， 100 及以下各页 f 曼斯菲尔德附 
近 .127; 圣米夏埃尔山， 128 ,维尔斯纳 
克， 129; 巴勒斯坦， 130; 罗马， 131 ， 132; 
康普斯泰拉， 131 及以下各页。 

Pilgrimages, epidemic of, 朝圣风， 
100,128; 儿童朝圣风， 128,129 。 

Pirkheimer, Willibald, 皮尔克海默，维 
利巴尔德， 60 及以下各页， 249 及脚注， 
309 。 

Platonic Academies, 柏拉图学会， 48 。 

Platonism, Christian , 基督教柏拉图主 
义， 48,64 。 

Platter, Thomas ， 普拉特，托马斯，一个 
流浪学生 .55 。 

Plenaria, 《信徒全书 》，149 

Plethon, Gemistos, 普茱松，杰米斯托 
斯， 48 。 

Podiebrod, George, 波迪耶布罗德，乔 
治， 6 。 

P 谢 ice eternoe et temporales , 永罚和 
暂罚 ,221 ， 222,225 。 

Poggio Bracciolini, 波焦 • 布拉乔利 
尼， 49 。 

Poliziano, Angelo, 波利齐亚诺，安杰 
洛，萨沃纳罗拉的弟子， 162 。 

Pollich, Dr. ，波利希博士， 205,207 。 

Popes 教皇一尼古拉斯一世 （ 858 — 
867 年）， 2; 格雷戈里七世 (1073—1085 
年 ） ,2; 英诺森四世 （ 1243— 1254 年入 4; 
乌尔班二世 （ 1088 —1099 年 ),224 ; 博尼 
法斯八世 （ 1294— 1303 年）， 4 ;克莱门待 
五世〔 1305—1314 年 ) ， 12 ; 约翰二十二 
世 （ 1316 —1334 年）， 9,10,11 ， 12,13 ;尼 
古拉斯五世 （ 1447— 1455 年）， 49 ;博尼 
法斯九世 （ 1389— 1404 年 ) ， 16 ;尤金尼 
乌斯四世 (1431 —1447 年 ） ,23 ; 庇护二 
世 （ 1458— 1464 年 ） ,5, 6 ;保罗二世 
(1464— 1471 年 ） ,6 ; 西克斯图斯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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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1484 年），7, 29; 英诺淼八世 
(1484— 1492 年 ）34; 亚力山大六世 
(1492— 1503年），5, 12, 16, 34，朱利叶 
斯二世 （1503— 1513 年）， 6, 34,49;利奥 
十世 （1513— 1521 年），5, 16, 22, 25, 
34,187,229,231,240；艾德里安六世 
(1522—1523 年）， 16, 320, 322 s 克莱门 
特七世 （1523— 1534年），322,380;保 
罗三世 （1534— 1549年 ），378; 保罗四世 
(1555— 1559 年）， 185。 

Pope’s House ， 教皇之家，教会是教皇 
之家， 11,194,205,235,483 。 

Popular Literature, 大众文学，关于路 
德论战的大众文学 ,300 及以下各页;关 
于奧格斯堡宗教妥协的大众文学 , 392. 

Portugal, 菊萄牙， 29 。 

Postilla, the, 《圣经注释》尼古拉斯 • 
德 • 莱拉 对圣经的注释， 117 。 

Postills, Luther’s, 路德对圣经的注释 r 
409 。 

Praemunire, statutes of , 支持教皇权 
罪条歎,11。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c 布 
尔日国事诏书 h 24 。 

Preachers and towns, 传道士与城市， 
310 a 

Preach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中世纪晚期的讲迸 , U7 及以下各页， 

Prices, rise in, at close of Middle 
Ages, 中世 纪末的 涨价， 112 。 

Prierias, Silvester Mazzolini of Pri- 
erio, 普 里利奥的普里拉斯，西尔维斯 
特 • 马 佐利尼 ,230,247, 303 。 

Priesthood, conception of , 教士概 
念，中坦 : 纪教会的教士槪念， 3,438 ;以 
•* 停止圣事 ” 划淸界限， 439 »科利特拒绝 
接受它 , 170r 路德从教士中解救人们， 
193,444, 所有信徒皆教士， 240,244, 
380,4 〗 5 及以下各页。 

Priests disliked, 不受欢迎的教士 ,96 。 

Princes, the, 诸侯，德国稳定中央集权 
的代表， 36 。 

Printing made art and literature de¬ 


mocratic , 印刷术使文学艺术大众化, 
45；在德国，开始用于传播信仰著作, 
126 。 

Processions, ecclesiastical, 宗教游行, 
119,362。 

Procurationes, 巡视费 ，13 n 

Proles ， Andreas, 普罗莱斯，安德烈亚 
斯， 140,163 。 

Protest, the, “ 抗 议 ” ，在施佩耶尔“抗 
议 ” ， 346; 第二次 “ 抗议 ” ， 371 。 

Prussia, East, 东普鲁士， 326, 386 。 

R 

Rechtern, non fechten sondern , 不是 
格斗，而是权利， 372 脚注。 

Red Cross ， the, “ 红十字架 ” ， 214 。 

Regensburg (Rati-bon), conference 
at, 笛根斯堡（拉蒂斯本）会议， 363, 
379, 380 o 

Reichskammersgericht, 帝国上诉法庭， 
372,375, 377, 379 。 

Reichsregiment, the, 帝国枢密院 ,36, 
38,317,320,322,323,324,338 。 

Relaxatio de injuncta poenitentia* 在 

任何情况下的眷代或减免 ,219 。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claim 
for papal universal supremacy , 教 

皇觊覦普世最高权力的宗教背最， 2 。 

Religious life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 中世纪末的宗教生活， 
131; 非敦会宗教， 139 及以下备页。 

Religious pioneers have one method 
宗教先驱们有一神方法 ,432 。 

Religious War, the, in Germany , 德 
国的宗教战争， 389,390 。 

Renaissance, the ， 文艺复兴，从中世纪 
到近代世界的过渡时期 ,42 !科学的开 
播， 42,43; 地理勘査， 43; 艺术的革命， 
44* 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 45 ;文学的复 
兴 ,46 及以下备页。 

Rene of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勒内， 
23 。 

Reservations, papal , 教皇的圣职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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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权 ， 9,24 。 

Resolutiones of Luther, 路德的 《 解 
答 》, m 231 。 

Reuchlin, 罗伊希林， 67 及以下各页 9 

Reutlingen, 罗伊特林根， 347,363 。 391 。 

Revival of religi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5 世纪的宗教复兴 ， 127 及以 
下各页。 

Revolts, 革命。参见社会革命。 

Rhegius, Urban, 赖吉乌斯，乌尔班， 
306, 310 o 

Rhodes, 罗德岛， 19 。 

Robber -knights, 拦路抢劫的骑士， 

83 c 

Rohrbach, Jaklein, 罗尔巴赫，耶克莱 
因，农民战争的一位领导人 ,330 。 

Roll-Bruder, 命运相联的兄弟， 53 。 

Roman Empire ， Holy ， 神圣罗马帝国， 
31 ， 32 。 

Roman Law and the peasants of 
Germany, 罗马法和德国农民 ， 107 。 

Roman lawye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ology , 罗马法学家及其对神学 
的影响， 168 。 

Romans, King of the, 罗马人的国王， 
31 ， 39, 360,394 0 

Rome, ancient, 古代罗马，教皇声称继 
承古代罗马， 1 ， 2 。 

Rome, Luther in, 路德在罗马， 207* 洗 
劫罗马， 266,343, 

Rostock, 罗斯托克 ,374 。 

Roumania, 罗马尼亚， 19 。 

S 

Sachs, Hans, 萨克斯，汉斯， 93，307 
脚注， 310 。 

Sacrament of the Supper, 圣餐礼， 
353 及以下各页， 377 ;慈温利论圣餐 
礼， 355, 357; 韦塞尔论圣餐礼， 

355; 赫尼乌斯论圣餐礼， 355 ;路德 
论圣餐礼， 358 ， 359 ,卡尔施塔特论 
圣餐礼， 356 a 

Sacramental efficacy, 圣礼的功效， 


232,248,478,4 押。 

Sacraments, Colet on the, 科利特也 
圣礼， 171. 

Sacraments, the number of the, 圣礼 
的数目， 242 。 

Safe-conducts for Luther, 路德的安全 
通行证， 267 脚注， 273 及脚注， 276, 

St. Gallen, 圣加伦， 347 。 

Salerno, University of, 萨莱诺大学， 
46 0 

Salzburg ， Peasants’ War in , 萨尔茨堡 
的农民战争， 330 。 

Samlund, the Bishop of, 萨姆朗德主 

教，一位路德教徒， 

San Marino 圣马力诺， 349 。 

Saracens, 萨拉森人， 18 。 

Satisfactions, 赎罪行动 ,216,217,447 。 

Savonarola, 萨沃纳罗拉， 22 ;青年时 
代和教育，同情新学问， 159 »在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的弟子， 161, 
162, 一位中世纪思想家， 163 。 

Saxon Visitations, 萨克森视察， 405, 
406 o 

Saxony, Ernestine (Electoral till 
1547, then Ducal ), 埃内斯廷的萨克 
森 （ 1547 年前是选侯 K , 以后是公爵 
区）， 15 世纪由俗界主管教会， 140, 
259} 206,214,250,316,318,347, 386, 
407 。 

Saxony, Elector of, 萨克森选侯，弗里 
德里克去巴勒斯坦朝圣， 130, 258 t 收集 
圣物， 214,258 !为其教堂买得一张赎罪 
券， 130,214 ；为一座桥买一张赎罪券， 
259 ,其家族的控制教会政策创办 
维滕贝格大学， 205 及以下各页 | 禁止恃 
泽尔进入他的辖区 ,213; 保护路德， 
232,233, 297, 他的宗教主张， 2$8, 
259,292;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263, 
292, 为路德准备避难所 ,297 ;忧虑维嫌 
贝格的骚动， 316,317,334 f 逝世， 336, 
约翰，弗里德里克之弟， 292,316, 
334,341,345; 在 “ 抗议 ” 上签字， 346, 
371; 拒绝教皇使节的祝福， 360,36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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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格斯堡 告白 & 上签字 ,563,364, •加入 
施马尔卡尔德同盟 373 。 

约翰 • 弗里德里克，约翰之子，在 
《奥格斯堡告白》签字， 363 ;娶克勒弗 
的西比拉， 382; “ 天主的选侯 ”39 今被 
剥夺选侯爵位并入狱， 384,389; 逝世， 
394 ；弗里德里克 （公爵 ，非选侯），约 
翰 • 弗里德里克之子 ,397 。 

Saxony，Albertine (Ducal till 1547, then 
Electoral), 阿尔切廷的萨克森 (1547 
年前是公爵区，以 M 是选侯区）， 214 。 

Saxony, Albertine, Duke of, 阿尔贝 

廷的萨克森公爵，乔治，在莱比镥辩论 
会上， 237, 238, 期望一神宗教改革 , 
257,293, 325; 给路德安全通行证 ,273 
脚注， 276 ；干预维雎贝格本件， 316, 
公布沃尔姆斯教令 ,319| 担心胡司派， 
238, 324 f 罗马天主教联盟的成员 ,341, 
其女嫁黑森的菲利瞥 ,344,380; 逝世， 
377 。 

亨利，乔治之弟 ,377 。 

莫里斯 ( 1547 年起为选俟)，亨利之 
子， 娶黑 癱的菲利普之女， 382 ;获得选 
侯爵位 ,384 及脚注;在宗教战争中支持 
皇帝， 389; ' « 莱比锚宗教妥协 391 脚 
注 * 进攻皇帝 ,393; 在 _3 会议上 ,393; 
逝世 , ％ 5 。 

奥古斯图斯(选侯 ） ,395 。 

Scala sancta at Rome, 罗马的“斯卡拉 
桑塔 ” ,207 。 

Scandinavia, 斯堪的 纳桑逆 ，那里的 
宗教改革， 4i7 及以下 各页。 

Schappeller and the 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沙佩勒尔和农民的 
« 十二条款》 ,333 a 

Scheurl, Christopher, of Niirnberg, 
纽伦堡的朔伊尔 , 克里斯托费尔 ,256 。 

Schism, the Greet, “ 大分裂 ”,5,136 。 

Schlcttstadt in Elsass, 亚尔萨斯的施 
莱特斯塔德特，学校所在地， 52 。 

Schmalkald Articles ， 《施马尔卡尔德 
信条》， 374,467 脚注， 468 。 

Schm^Ikald League ， 施马尔卡尔箪同 


盟， 373 及以下各茛， 380, 382, 38.\ 

Schmalkalden, 施马尔卡尔登， 373 0 

Schnepf, Erhard, 施 内夫， 艾哈德，萨 
宾根的宗教改革者， 391 。 

Scholastic, the New, 新经院哲学， 
325 0 

Scholastic Theology, 经院神学 ， 55, 
118,125,159,161,167,169,173, 181, 
199 及以下各页， 210,219,221, 223, 
224,253; 被珞德谴责 ， : ill; 教导义举 , 
211,450,469, 是诡辩 ,469 ;其中的信和 
理，紙 

Schools in Germany ， 德国的学校， 51 及 
以下各页 o 

Schott, Peter, 肖特，彼得，为斯特拉斯 
堡资助一个人民传逋士， 118 。 

Schurf, Jerome, 舒尔夫，耶罗梅，维滕 
贝格大学法律教授 ,276,280,281 ， 317 。 

Schwabach Articles, 《士瓦巴赫条款 ' 
359 。 

Scientific, 体系，神学的体系成分正在 
消失 ,167 。 

Scotland ， 苏格兰， 21 ;略德的著作在苏 
格兰被禁， 299,388 。 

Scotus，John Duns, 司各脱，约蝓•邓 
斯 ,55,169,178,196,223,449 。 

Scripture, the doctrine of , 垄经的学 
说： 圣经是亲身而不是教条式的启示， 
165,453, 对宗教改革现点的误解， 453| 
对圣经一词的不同解释， 454 ;自然的与 
武断的统一， 455; 理论的多重含义， 
165,196 脚注 ,456, 倌与峑经 ,459, 461* 
拉科代尔论新教的圣经学说， 457 ;使与 
上帝直接交往， 46 认什么是圣经的一赏 
正确， 461 及以下各页 ,464 ;圣经与上 
帝之道 ,461,462 t 圣经中人与神的成分， 
464, 465* 一贯正确 ,464 ,卡尔文论圣经 
的扠成 ,465 ;义理校勘的地位 ,466, 
467; 在宗教改革诸信经中 ,467 脚注。 

Scriptures in the meiiseval Church, 
中世纪教会的圣经， 147, U8, 454 及以 
下各页；读圣经是异端的标志 ， 149 。 

Secular supervision of religious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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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5 世 
纪时俗界 管理宗 教事务，140。 

Servia, 塞尔维亚， 19 。 

Sibylla of Cleves 克勒弗的西比拉，萨 
克森的约翰 • 弗里德里克之妻， 382, 
389, 

Sicily, part of Naples, 西西里，那不 
勒斯的一部分， 33; 讲希腊语， 46 。 

Sickingen, Francis von, 济金根，弗兰 
西斯 • 冯， 268,273,295,306 及脚注， 
323 。 


Spiritual, meaning of the word in 
the Middle Ages , 教会一词在中世 
纪的含义，7。 

Spiritual Estate, the false and the 
true, 真假 “ 宗教等级 ” ， 243,441 。 

Sprengel, Lazarus, of NUrnberg , 纽 
伦堡的施普林格尔，拉扎鲁斯， 256 。 

State and Church, 国家和教会，在法 
国， 23,24; 在西班牙，巩在劫兰登堡， 
141; 在萨克森， 140 。 

States of the Church, 教会的状况 ,32, 


Siebenberger t Maximilian, 西本贝格 
尔，马克西米利安， 281 。 

Simnel, Lambert, 西姆奈尔，兰伯特， 
21。 

Sitten, Cardinal von , 红衣主 教西滕 • 
冯，称赞络德 ,257 。 

Social conditions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末的社会状况， 
79 及以下各页。 

Social revolt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中世纪晚期的社会起义 ,95 及以 
下各页；包括农民在内，96;惟恶教士， 
96* 充满宗教感情,97;汉斯 • 贝姆，99; 
鞋会起义，103;起义的原因，106及以下 
各页。 

Socius itinerarius, 旅伴， 275 。 

Spain, 西班牙 ,7,18,19,20,21; 西班牙 
的分裂， 29;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 266 。 

Spalatin (George Burkhardt from 
Spelt), 施帕拉丁（施帕尔特的乔治 • 
比尔克哈特）， 66,185,232, 250, 274, 
276,278,291 脚注 ,292 。 

Spaniards at the Diet of Worms ， 沃 
尔姆斯帝国议会期间的西班牙人， 292 。 

Spanish merchants at Worms, 在沃 

尔姆斯的西班牙商人， 269 。 

Spanish troops in Germany , 在德国 
的西班牙军队， 389,392 。 

Speyer, 施佩耶尔》德国城市的代表在此 
集会,38;德国全民族的宗教会议在此 
召开， 323 。参见帝国议会。 

Spinning-room, the, 纺绩房， 


33 


w j 0 

States-Gencral of 


France , 法国的国 


务会议，25。 

Staupitz, Johann, 施陶皮茨，约翰， 163, 
185,202,205,206,256 。 

Stoke - on - Trent , battle of , 斯托克(特 
伦特河畔）之战,21。 

Stolle, Konrad, 施托勒，康拉德'图林 
裉编年史》的作者,99脚注。 

Storch, Nicholas, 施托黑，尼古拉斯， 
茨维考的先知之一，314。 

Strassburg , 斯特拉斯堡，那里的人文主 
义者，60;人口，87;兄弟会，152;在沃尔 
姆斯的代表，282,111,309,310, 3批， 
S 47, 368。 

Stubner, Marcus Thoma, 施图布纳， 
马尔库斯 • 托马,314。 

Student-hostels, 学生宿舍， 54,56; 打 
扮 ,56 。 

Students, wandering, 游学生， 50,54 ； 
布雷斯劳，游学生的乐园 ,53* 焚烧特策 
尔的书，233,251。 

Sturm , Caspar , 雉图尔姆，卡斯帕尔， 
传路德去沃尔姆斯的传令官,275,276。 

Styria , 施蒂里亚，该地的农民战争,330。 

Subsidies , ecclesiastical , 教会津貼，13。 

Sum of Christianity, the, 基督教义的 


概括，430。 

Superintendents in the Lutheran 
Churches ， 路德派教会的负责人 ,404, 


411。 

Supremacy claimed by the Popes , 教 





会觊覦最离权力，世俗的 , 5 , 〜宗教的， 
7,8; 路德开始对之怀疑， 235 。 

Suso, Henrich ， 祖佐，亨利希， 203 。 
Swabia, 士 瓦本。 该地的农民战争， 330, 
333,334 。 

Swabian League, 士瓦本同盟， 323,340 ， 
376,377 0 

Swan, the，hotel in Worms ， 沃尔姆斯 
的 “ 天鹅 ” 旅馆， 274,276 。 

Swaven, Peter 斯沃文，彼得，在沃尔姆 
斯， 275 。 

Swiss, the, 瑞士，在德国的声望， 95,96 。 
Synods in the Lutheran Churches ， 路 
德派教会的宗教会议 ,413,415 9 
Syria, 叙利亚， 18 。 

T 

Taborites (extreme Hussites ), 塔波尔 
派（极端胡司派 ） ,97,338 。 

Taille,the, 重税 ,25 。 

Tausen, Hans, 陶森，汉斯，丹麦的路 
德， 420 。 

Temporal supremacy of the Pope, 
教皇的世俗最髙权力， 5 及以下各页 * 
Tertiaries of St. Francis, 圣方济各会 
的第三级教士 ,116 。 

Tertullian on mitigation of ecclesias¬ 
tical sentences , 德尔图良论 减免教 
会的惩罚， 217 脚注。 

Tetzel, John, 特策尔，约翰，一个赎罪 
券販子 ,213,229,235 。 

Textualis, 引用经文的能手 ,202 。 
Theodore of Gaza , 加扎的西奥多， 
47 o 

Theodosius, Code of, 《提奥多西法 
典》， 44 。 

Theological proof of universal papal 
supremacy, 教皇普世 最高杈 力的神 

学证据， 4 。 ^ 

Theological phraseology, Luther and 

technical, 路德与专门神学词语， 210, 
471. 

Theology, Luther’ s lecture on ， 路德 


诂授神学。無见经院神 学。. 

Thesaurus meritorum sive indulgen- 

tiarum ， 功库， 2 19,229 。 

Theses, Luther's, 路德的《论纲 ' 反对 
赎罪券， 215 及以下各页， 350 ;坚持六 
点主张， 229; 广泛流传， 230 ;慈温利的 
论纲， 350 。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 
355 。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 • 阿奎那，论 
教皇的普世最髙杈力， 4 ;他的希腊语知 
识， 46 脚注；被萨沃纳罗拉研究， 159, 
161; 论赎罪券 ,221,224,55,57, 167 及 
以下各页， 449 。 

Thomas ^ Kempis, 托马斯 • 螽•肯皮 
斯， 126 。 

Thun,Frederick von, 图恩，弗里德里 
克 . 冯 ,287 。 

Thuringia, 图林根，那里的农民战争， 
331,193,208 。 

Tithes, ecclesiastical, 教会的什一税， 
12,97,98,104 。 

Tolomeo of Lucca , 卢卡的托洛 梅奥， 
4 脚注。 

Tournaments , 马上比武会脚注。 

Tours, 图尔， 18 。 

Trade in England, 英国的贸易， 22 ;法 
国的贸易， 25; 欧洲贸易， 43,44,83,84; 
贸易的危险 ,83; 通往东方的商路， 

是械市而不是国家的事 ,80 。 

Trading companies, English, 英国的 
贸易公司， 22; 德国的贸易公司 ，85 及以 
下 各页。 

Treatises, the three Reformation ， 宗 
教改革的三大著作， 239 及以下各页 • 

Trent ， 特兰托。见宗教 会议。 

Trier, Archbishop of, 特里尔大主教， 
35,270;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L 与路德 
协商的一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听取 
路德的说明，但要保密， 295 a 

Triumph of Truth, the, 《真理的胜 
利》， 307 。 

Truchsess, general of the Swa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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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gue, 恃#赫泽斯，士瓦本同盟的司 
令官， 330,334 。 

Tubingen, 蒂宾根， 391 。 

Turkish invasions dreaded in Ger¬ 
many, 德国害怕土 . 耳其的入侵， 19, 
129,374 。 

Tunstall, 滕斯 托尔， 沃尔西在沃尔姆斯 
的代表， 298 及脚注。 

Twelve Articles in the Peasants* 
War, 农民战争中的 《 十二条款 》 ， 331 ， 
336,337 。 

Tyler, Wat ， 泰勒，瓦特， 20 。 

U 

Ubiquity, doctrine of. “ 无所不在 ” 说， 
357,478 。 

Ulm ， 乌尔姆， 320,346, 347, 391 。 

Ulrich, Duke of Wiirtemburg , 乌尔 
利希，符腾堡公爵， 37,376 。 

Unitas Fratrum (1452) ， 弟兄联盟 （1452 
年）， 154,155 。 

Universities, of Paris, 巴黎大学， 12* 
德国的大学 ,53 。 

Upsala, 乌普萨拉 ,422 。 

Urban, Heinrich, 乌尔班，海因里希， 
66 0 

Ursula’s ， St.，Little Ship, 圣“乌尔苏 
拉的小舟 ” ， 145 。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 , 托马 
斯 • 莫尔爵士的 《 乌托邦》， 186,328 。 

V 

Valdds, Alfonso de, 瓦尔德斯，阿尔 
方索 • 鳝，论沃尔姆斯敕令 ,298,299 。 

Valcntia, 巴裕西亚 ,27 。 

Valla, Laurentius, 瓦拉，劳伦修斯， 49 。 

Valor ecclesiasticus of commuted 
Annates, 变换上任年贡的教会岽义 , 
13 及脚注。 

Vasco da Gama, 瓦斯科 • 达 * 伽马， 
85 。 

Vatican Library, 梵蒂冈图书馆， 49, 

262 . 


Venezuela, 委内瑞拉，德国的殖良 ; NL 
85 。 

Venice ， 威尼斯， 32, 33〆 德国 > 在威尼 
斯， 50,83 。 

Vicars of God, the Hmptroi* and the 
Pope, 皇帝和教皇是上帝的代表， 31 。 

Vienna, Concordat of, 维也纳协定， 
U; 保卫维也纳， 19,37,374 ; 维也纳的 
拉丁战 - 争， 56,378 。 

Village, life in a, 农忖生活， 90 及以下 
各页 ; 政府， 92 ;为买一件天鹅绒服装卖 
一村庄， 109 。 

Virgin, the Blessed, 圣母马利亚， 123* 
说情人， 135; 供奉圣母的团体， 135; 赞 
颂圣母， 135; 奥古斯丁隐修会保护神， 
138 ；维滕贝格大学保护神 ,205 ;在社会 
起义中对她的崇拜 ,97,100,135 ;她从 
圣灵怀胎说， 135; 138 。 

Visitations, ecclesiastical, 宗教 视察， 
405 及以下各页:萨克森视察 ,405 及以 
下各页。 

Vogler, George 福格勒，乔治，在沃尔 
姆斯 ,274,284 。 

Vulgate, the, 拉丁文圣经，”学校里的研 
究 ,51; 它在中世纪教会里的使用， 147, 
148; 民族语言版， 147,149,150 ;德国的 
拉丁文圣经， 150,309 。 

W 

Waldenses, 瓦尔登斯振 ,238 。 

Waif art und Strasse zu Sant Jacob, 
《通往 圣詹姆斯之路 132,226 。 

Wallachia, 瓦拉几亚， 19 。 

Wandering Students, 流浪学生， 54 。 

Wanner, Johann, 万纳，约翰， 310 。 

Warbeck, Perkin , 沃贝克 》 帕金， 21 。 

Wartburg, the, 瓦特堡， 297,402 0 

Wealth, 财富，占有土地基础上的财富， 
80 ;新财源 ，贸易 ，84 及以下 各页；来自 
经营赎罪券的财富， 83 。 

Wehe, Jacob, 韦厄 ; 难各布，一位农民 
领导人， 330 。 

Weiusburg, the massacre at , 魏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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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格的大屠杀， 330 , 

WeisthUmcr , «农村习愤法汇鴒>, 90及 
以下各页， 10 M 07。 

Welser , the , 韦尔策，资本家家族，85, 
361。 

Wesley , John , 韦斯利， 约輪， 与 路德， 
403 o 

Wessel John , 韦塞尔，约翰,58,196。 

Wiclif , John , 威克里夫，约翰，149, 
238,290。 

Wiclifites ， 威克里夫派，150。 

Wimpheling , Jacob , 温费林，雅各布， 
52,58,257, 309。 

Wimpina , Conrad , 维姆皮纳，康拉德， 
著氐击论纲,229。 

Windsheim , 温茨海姆，347。 

Weissenburg , 魏森堡，347。 

Wittenberg , town of , 维滕贝格械， 
204,206,234,238,389。 

Wittenberg , the “ tumult ” in ， 缠滕 
贝格“ » 动”，313,320。 

Wittenberg , University of , 维滕贝格 
大学，205, 208,232,250,311 及以下各 
页* 

Wittenberg Concord ， 《维滕贝格协议》， 
377 0 

Wittenberg Nightingale , 《维滕贝格的 
夜莺\310。 

Wittenberg Ordinance (1522), 《维滕 
贝栴条例》(1522年>,315,401。 

WolfenbUttel Library , 沃尔芬比特尔 
图书镛 ，爆里 有路德 的手稿,209 0 


Wolscy , Cardinal , 红衣主教决尔酋， 
184,298 0 

Worms , Edict of , 沃尔姆斯敕令,297, 
298,310, 319及脚注，342,343,369, 
345 f 与路德在那里举行会後，293。参看 
帝国议会。 

WUrtemburg , Duchy of , 符腾堡公 K 
区，被哈布斯堡家族夺取,37;符腾堡公 
爵复位，376,377 , 392,395, 

Wurzburg , the Bishop of ， 维尔茨堡 
主教，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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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sius , Ulrich of Freiburg , 弗赖堡的 
察西乌斯，乌尔利希,257。 

Zell , Matthew , 策尔，马特夫，350。 

Zerbst , 策布斯特,214。 

Zimmerische Chronik , 《齐歎 尔编年 
史》,88,134。 

Zurich , 苏黎世,350。 

Zwickau , 茨维考,206,314, 318。 

Zwickau Prophets , the , 茨维考的 先知， 
314,320,325 0 

ZwiUing , 慈維林，一位奥古斯丁 鼸修会 
传道士,31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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